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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冈多都城

皮平在刚多尔夫的斗篷下朝外面望着。他弄不清自己是醒着

呢，还是依然处于飞速移动的梦幻中。打从这漫长的旅程开始，他

就一直沉浸其中。黑咕隆咚的世界在他身旁飞掠而过，风声呼呼

在耳际轰响。他只看见转动的星星，还有在右边天际映衬下蠕动

的南山莽影。睡意矇? 之中，他竭力回想着他们走过的时日和沿

途的情景，可脑子迷迷糊糊的，记不清楚。

记得一开始，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在星夜中疾驰飞奔，当晨曦初

露，他看到第一抹淡淡的金光时，他们抵达了寂静无声的小镇和山

上那座空旷无人的大房子。还没来得及进去歇一下，那个有翅膀

的魔影又飞来了，大家顿时吓得面无血色。皮平则由于刚多尔夫

的一番轻声软语，已在角落里昏昏入睡。他浑身疲乏，但睡不踏

实，依稀感觉到人们来来去去，交谈议论，刚多尔夫在下达命令。

后来他们又重新上路，借着夜色疾奔。自那天他看过那块魔石后，

已经过了两个晚上，不，三个晚上了。想起那些可怕的事情，他蓦

然惊醒，全身瑟缩。风声中充满怵人的吼叫。

在乌黑的云障后面，出现了一道黄色的光亮，照亮了天空，皮

平吓得往后一缩，以为刚多尔夫把他带入什么恐怖之地。他揉揉

眼睛，才看清那是月亮，正在黑黝黝的东部阴影上冉冉上升，差不

多已经浑圆。看来现在离天明尚早，他们还要在黑暗中再飞驰几

个小时。他挪动一下身子，开口问道：

“我们到哪儿了，刚多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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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冈多王国，”刚多尔夫答道，“正在经过阿诺里恩地区。”

一时间，他们两人又沉默不语了。接着，皮平一把拽住刚多尔

夫的斗篷喊叫起来：“那是什么？看！是火，红色的火！这一带有

龙吗？瞧，那儿也有！”

刚多尔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对着坐骑高喝道：“快，捷影！我

们要跑了。时间紧迫。瞧！冈多求援的烽火已经点燃。战火已经

升起。瞧！阿蒙丁、埃莱纳赫烽火台上也升了火，正迅速向西面传

去：纳多尔、埃瑞拉斯、明—里蒙、卡兰哈德，一直到罗翰边界上的

哈利弗里恩。”

可是捷影却停下了流星大步，慢步行走了，接着它昂首一声长

嘶。黑暗中传来了其他马匹呼应的嘶鸣，随即听到了隆隆的马蹄

声，只见三名骑手策马飞驰而来，像月中飞行的幽灵那样一闪而

过，消失在西面。捷影这才又抖擞精神，跃身疾驰，夜色如呼啸的

狂风迅即将它淹没。

皮平又开始昏昏欲睡，没怎么去听刚多尔夫跟他说的话。刚

多尔夫正在告诉他有关冈多王国的习俗，冈多君王如何在边界山

脉两边的山顶上建立了一个个烽火台，并在那里设立哨所，备有骠

骑，以便随时执行摄政王的命令，去北方的罗翰或是南方的贝尔法

拉斯传送消息。“自上一次北部的烽火台点燃后熄灭以来，已是很

久以前的事了。”他说道，“不过古时候冈多不需要烽火台，因为他

们有七块魔石。”皮平的身子不安地一抖。

“睡吧，别害怕！”刚多尔夫安慰他，“你不像弗拉多是去莫都，

而是去米纳思蒂里斯，这些日子，你在那里还算安全。如果冈多陷

落了，或者魔戒被夺走了，那么霞尔也将无安全可言。”

“你这话没法给我带来安慰⋯⋯”皮平说着，可是睡意还是莫

名其妙地向他袭来。他记得，在他进入梦乡以前，自己最后见到一

片高耸的白色山峰，西行的月亮照在这些山峰上，它们就如漂浮在

魔戒

４



云层上方的小岛一般闪烁发光。他不知道弗拉多现在何处，不知

道他是否已经到达莫都，甚至不知道他生死与否。他根本不知道，

这天夜里，身在冈多以外的弗拉多也正凝望着同一轮明月。

皮平被声音吵醒了。他们昼伏夜行，又过了一天。现在天将

破晓，黎明时分寒冷透骨，四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捷影跑得汗水

淋漓，通身冒着热气，但仍傲然昂首挺立，毫无倦意。它的一旁站

着许多身着厚实斗篷的高个大汉，这些人的身后，影影绰绰有一堵

石墙。那堵墙好像已经倒塌。虽然天色未明，仍能听到人们匆忙

劳作的声音。锤子敲击、铁铲叮当、车轮辚辚。晨雾中处处都闪烁

着火把和篝火的光亮。刚多尔夫在跟挡住去路的人说话，皮平一

听，立即明白他们是在议论自己。

“可不，我们认识你，米思兰迪尔，”那伙人的头儿说，“你知道

七城门的口令，可以从这里过去。但是我们不认识你的伙伴。他

是什么家伙？北方山区来的小个子？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希望有

陌生者来访，除非他们是勇士，他们的诚意与援助是我们所能信赖

的。”

“我可以在德内豪摄政王面前为他作保。”刚多尔夫说，“至于

说是不是个勇士，那是不能用身材来衡量的。英格尔德，他经历过

的战争和危险比你还多，虽说你长得比他高一倍。他是从伊森加

德战场来的，我们带来这方面的消息。要不是他现在筋疲力尽，我

会叫醒他。他叫佩里格林，是个挺勇敢的人。”

“人？”英格尔德怀疑地反问道，其余的人跟着都笑了起来。

“人？”皮平大叫一声，此刻他已完全醒了，“人？当然不是！我

是个霍比特！当然！除非必要，做个霍比特并不比做人英勇多少。

别让刚多尔夫骗了你。”

“不自吹自擂，倒有可能成就大事，”英格尔德说道，“不过，霍

比特倒是什么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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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哈夫林，”刚多尔夫答道，“但不是人们提到的那个哈夫

林，”他看到那些人脸上露出的惊讶神色，他又说道，“不是他，但是

他的一个同族。”

“没错，就是和他一起跋山涉水的哈夫林，”皮平说，“你们城里

的博罗米尔也曾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救过我的

命，为了保护我免得落入众多敌人之手，他自己最后被杀害了。”

“别说了，”刚多尔夫说道，“这个悲痛的消息本应该先告诉他

父亲。”

“这我们已经估计到了，”英格尔德说，“近来这儿出现了不少

奇怪的征兆。好啦，现在你们快过去吧！米纳思蒂里斯的君主急

着想见到任何带来他儿子最新消息的朋友，不管他是人还是⋯⋯”

“霍比特，”皮平说，“虽说我不能为你们的君主出什么力，但只

要我能做到的，我当竭力而为之，以悼念勇敢的博罗米尔。”

“再见！”英格尔德说，他的手下已经让出了一条通道，捷影缓

缓地穿过石墙上一扇狭门。“但愿你给德内豪陛下和我们大伙带

来忠言良策，刚多尔夫！”英格尔德高声说道，“但据说，你总是带来

悲伤和危险的消息。”

“那是因为我难得来，而总是在需要我帮助时才来，”刚多尔夫

答道，“至于什么忠言良策么，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修佩兰诺城

墙为时已晚。眼下只有你们的勇气才是抵御即将来临的大举进攻

的最好手段———这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希望。我带来的并不都是

坏消息。放下铲子，磨利长剑吧！”

“傍晚前就能干完，”英格尔德说，“这是用来防御的最后一段

城墙，这里不大可能遭到进攻，因为它面对着友邻罗翰国。你知道

他们的情况吗？你看他们会闻讯前来支援我们吗？”

“会的，他们肯定会来。他们在你们身后已经打了不少仗。目

前，这条路同其他路一样都不再安全了。不过别气馁！要不是我

刚多尔夫，你们会看到，来自阿诺里恩的不是罗翰骑兵，而是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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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当然，现在依然有这种可能。睁大眼睛，提高警惕！再见！”

刚多尔夫现在进入了拉马斯埃科那边的宽阔地带，冈多人称

那地方为外城，它是当年敌人攻占伊锡利恩之后，大兴土木修建而

成。城墙从山脚处向外延伸一百多里，然后再绕回来，把佩兰诺原

野围在墙里。那是一片绵延于斜坡之上的肥美土地，还有深深落

入安达因河谷的层层台地。东北方向的外墙离米纳思蒂里斯大城

门最远，约有四十里，它矗立在崛起的高岸之上，俯瞰河边的漫长

浅滩，修建得最为高大坚固；因为从渡口和奥斯吉利亚斯桥过来的

路，要从这道由重兵把守的城门通过，门两边筑有带城垛的塔楼。

东南方向的外墙离都城最近，只有十里多一点。在这里，安达因河

沿着南伊锡利恩的埃敏阿诺山左边拐了一个大弯后，突然急转向

西；外墙就矗立在大河的陡岸处，下方是哈隆湾码头和船埠，供从

南方各地溯流而上的船只停泊。

外墙内土地肥沃，耕地广袤，果园遍布，农庄里家家都有烘房、

谷仓、羊圈和牛栏，从高地上流下来的条条小溪，潺潺流过绿野，汇

入安达因河。不过这里农牧民并不多，绝大多数冈多人不是住在

城里七环之内，就是住在洛萨纳赫山地的高谷中，或者住在更南面

的风景如画的莱本宁，那里有五条湍急的溪流。居住在高山和大

海之间的这个勤劳的民族统称为冈多人，其实他们的血统很混杂。

他们中有一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人，祖先是谁现在已无从考

查，在国王出现前的黑暗时代，那些人就已住在山里。再往远去，

便是辽阔的贝尔法拉斯，伊姆拉希尔亲王住在海边的多尔阿姆罗

斯城堡内，他和他的子民具有高贵的血统，身材高大。他们是个自

豪的民族，有一双海水一样的蓝灰色眼睛。

刚多尔夫策马飞驰了一段时间后，天色渐亮。皮平醒来了，抬

头望去，看见左首是一片雾海，如同黯淡的阴影从东面升起；在他

的右边，从西方绵延而来的耸天群峰突然戛然而止，好像是在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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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河水冲破壁垒，切割出巨大河谷，使之后来成为兵家必争之

地。就在埃雷德·尼修莱斯白山截断处，他望见敏多洛因山黑黝黝

的巨大身影，暗紫色的深谷，还有在初阳下渐渐泛白的山体，这正

是刚多尔夫告诉过他的景致。那座壁垒森严的城市建在此山突出

部，它那七道古老的石墙坚固得像是由巨人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

而非筑造而成。

皮平惊讶地凝视着，只见朦胧的灰墙渐渐变白，在朝霞中披上

一层淡淡的红光，太阳蓦然跃上阴暗的东天，射出万缕金光，照在

城上。皮平叫出声来，原来屹立于最高一环墙上的埃克西里翁塔

楼，如出鞘巨剑直刺青天，闪烁着珍珠般的银光，塔尖似乎由水晶

铸成，美不胜收，城垛上几面白旗在晨风中猎猎飘扬。远处高空传

来一声清亮的银号般的声响。

刚多尔夫和皮平在初升的旭日下，骑马来到冈多国的巨大城

门前，两扇铁门在他们面前缓缓打开。

“刚多尔夫！刚多尔夫！”人们喊道，“我们知道暴风雨即将来

临！”

“是冲着你们来的，”刚多尔夫说道，“我赶在了它的前头。让

我们过去！我必须趁他尚在位之际见你们的德内豪王。不管怎

样，你们熟悉的冈多已近末日。让我过去！”

人们一听到他那不可违逆的声音，都往后退开了，没有再进一

步问他，只是诧异地盯着坐在他前面的那个霍比特人和他那匹坐

骑。因为这城里的人很少骑马，而且除了国王信使队的坐骑之外，

街上难得看见马匹。他们说道：“这准是罗翰国王最剽悍的战马之

一吧？也许罗翰骑士很快就会来支援我们。”捷影昂昂然顺着漫长

的坡道而行。

米纳思蒂里斯的结构共有七层，每层都凿山而建，各有一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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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每环墙上都有一道门，但是七道门并不建在一条线上，城墙正

大门在城墙之东，第二道偏南，第三道偏北，如此往上交错而建；所

以那条通往石城最高塔楼的铺石路，呈之形攀上坡去。道路每次

经过正大门的纵线时，都要穿过一条拱形隧道，那隧道将一块巨大

山石凿穿。除第一层外，这块突出的巨石将各层都一分为二。一

方面利用原先的山势，一方面依靠古代能工巧匠艰苦的劳动，在大

门内的宽广院落后部，矗立着一座由这突出巨石筑成的塔形棱堡，

面朝东方，它的边缘锋利如船之龙骨，棱堡很高，几乎和最高一层

的地面相齐，顶上建有墙牒。站在上面的人如同巨轮上的水手一

般，可以俯瞰七百尺下方的大门。城堡的入口凿在巨石中央，朝

东。经过长长的点着灯的上坡长道，直通第七道门，最后抵达王宫

和白塔楼脚前的喷水池。白塔楼巍巍壮观，从地基到楼顶高三百

余尺，塔楼顶上，摄政王旗在平原上方的一千多尺高处飘扬。

这确实是座固若金汤的城堡，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除

非敌人能从后面登上敏多洛因山较低的山崖，再爬上将山城和山

脉连在一起的那个狭窄山肩。即便如此，这个和第五层墙齐高的

山肩上还筑有高大的壁垒，直达西面的断崖边。壁垒内有不少房

屋，还有历代君王的陵墓，沉睡在这高山和塔楼之间。

皮平眼望着这巨大的石城，益加惊异。他做梦也没想到它是

如此的雄伟壮观，比伊森加德城堡大得多，也坚固和美丽得多。不

过，无可否认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城堡已日趋凋蔽，居民至少已

减少一半。他们所经过的每一条街上，都能看到一些府邸大宅，它

们的房门和院门上刻有许多漂亮的陌生字母，还有古代的图形。

皮平猜想那可能是在这里住过的名门望族的名字和标记，可是眼

下这里已门庭冷落，宽阔的路径不闻足声，深邃的门厅里不见人

影，更无人从门口或窗户口向外张望。

他们终于走出阴影，来到第七层的城门前。和煦的阳光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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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那边照射过来，洒在平滑的城墙与坚固的廊柱上，洒在庞大拱门

上方的峨冠博带的国王头像上。而此时，弗拉多正跋涉在伊锡利

恩的林中空地上。刚多尔夫在门前下了马。王宫里不允许骑马，

捷影只好在主人轻声吩咐下无可奈何地被带走了。

门卫身穿黑袍，头戴着形状奇怪的头盔：顶部高耸，护颊很长，

紧贴着脸，上面插着海鸟的白翼。头盔银光闪闪，它们确是用真银

打造，是从鼎盛时期沿袭下来的。黑袍上绣着一棵白花盛开的树，

树上方是一顶银色王冠和多角星星。这是伊伦迪尔继承者的制

服，眼下在冈多，这种制服除了喷泉院前的王宫卫兵外，已经没有

人穿。而制服上的那棵白树，以前曾生长在这院子里。

刚多尔夫一行到来的消息，似乎已经传到这里，他们没有受到

盘问就获准入内。刚多尔夫快步穿过白石铺就的庭院，一股清泉

在清晨的阳光下喷涌，周围是一片青翠的草地；但在草地当中却有

一棵枯树，它低垂在喷水池上，从枯树的光秃丫头断枝上凄然下落

的水珠，一滴滴落入清澈的池水中。

皮平跟在刚多尔夫后边，匆匆瞥了那枯树一眼，暗自想道，它

看去多凄凉啊。他不明白，这儿的一切都照料得不错，为什么偏要

留下这棵枯树。

七颗星、七块石，还有一棵白树。

他蓦然记起了刚多尔夫喃喃念及的这句话。这时，他发现自

己已经来到王宫大厦的门前，跟在刚多尔夫后面走过沉默不语的

魁梧卫兵身旁，进入冷气逼人的阴暗石厅里。

他们走上一条空荡荡的铺石长廊，刚多尔夫边走边对皮平悄

声说道：“说话小心些，皮平先生！可不能乱使你们的霍比特性子。

塞奥顿是位和蔼仁慈的老人，德内豪可是另一种人了，虽说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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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国王，但出身更高贵，权势更显赫，又骄傲又敏感。由于你

能告诉他有关他儿子博罗米尔的消息，他会一直跟你说话，问你许

多问题。他很爱他的儿子，甚至称得上溺爱。正因为父子俩不像，

就越是如此。凭着这股父爱，他认为很容易地从你的嘴上了解到

他想了解的情况，远比从我这儿了解更容易。除非必要，别跟他说

得太多，别提弗拉多的事。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处理的。除非万不

得已，也别说阿拉贡的事。”

“为什么不要说？阿拉贡怎么了？”皮平小声地问道，“他不是

打算来这儿吗？反正他本人不久就会来的嘛。”

“很可能，很可能，”刚多尔夫说，“不过，就是来的话，谁也料不

到他来的时间和方式，甚至德内豪也不会知道。这样更好，至少他

可以出其不意地出现。”

刚多尔夫在一扇闪亮的金属大门前停了下来。“你知道，皮平

先生，现在没有时间向你介绍冈多的历史了；要是你在霞尔的丛林

里掏鸟蛋和逃学的那会儿，学过一些冈多国历史就好了。现在，照

我说的做！在你向一个君主带来他的继承人的死讯时，再提到有

人会来向他要回王位，那就太不明智了。明白了吗？”

“王位？”皮平惊讶地问道。

“对，”刚多尔夫说，“如果这几天的奔波之中，你一直闭目塞

听，不动脑子，那么现在该清醒了！”说完抬手敲门。

门开了，但看不见来开门的人。皮平看到一个大厅，两排高高

的廊柱支起屋顶，廊柱外面的宽阔的过道边各有一排深凹的大窗

户，用作采光，黑色大理石的廊柱顶端雕刻着许多奇禽怪兽：幽幽

的大拱顶镶满彩色的花格，隐隐闪着金光。在这庄严的大厅里，没

有悬垂物，没有描写历史故事的雕刻图案，没有任何编织物或者木

制品。但在廊柱之间有一群默默伫立的高大塑像，都是用冰冷的

石头雕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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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皮平蓦地想起了刀劈斧凿般的阿冈纳斯岩石，面对那排

历届国王的塑像，他不由得敬畏交加。大厅尽头是一座有许多台

级的高台，放着一张高高的王座，上方有一把形如王盔般的大理石

华盖，王座后面的墙上，雕刻着一棵装点着各式宝石和花果的树。

但是王座上没有人。王座高台的最下面那个又宽又深的台级上，

有一把毫无装饰的黑石椅，其上端坐一位老人，他手握一根金头的

白色权杖，低着头，两眼定定地凝望自己的膝部。他俩缓步向他走

去，直到离老人的脚凳三步之遥处才停下。然后，刚多尔夫开

口道：

“尊敬的米纳思蒂里斯摄政王，埃克西里翁之子德内豪！在这

危难的时刻，我给你带来消息和建议。”

老人这才抬起头来。皮平看到一张轮廓分明的脸，颧骨隆起，

皮肤呈象牙色，一双乌黑深邃的眼睛之间嵌着长长的鹰勾鼻。他

看去并不怎么像博罗米尔，倒有些像阿拉贡。“眼下的形势确实危

急，”老人说道，“就在这个时候你刚多尔夫来了。种种迹象表明，

冈多即将遭到劫难。但更糟的是我自己的厄运。听说你带来了亲

眼目睹我儿子阵亡的人，是他吗？”

“是的，”刚多尔夫答道，“这是两个亲眼目睹者中的一个，另一

个现在和罗翰的塞奥顿在一起，可能随后就会到来。如你所知，他

们是哈夫林，不过他并不是预兆中所说的哈夫林。”

“可是他终究是个哈夫林嘛，”德内豪疾言厉色地说道，“听到

这名字我就感到讨厌；这该诅咒的字眼一出现就搅乱我们的计划，

把我的儿子也给拖了去做那件疯疯癫癫的事，为此而丢了性命。

我的博罗米尔！眼下我们正需要你啊。要是让法拉米尔替他去就

好了。”

“他本来想去的。”刚多尔夫说道，“你是很伤心，但你得讲个公

道啊。当时是博罗米尔自己要求去的，他不容别人去做。他秉性

高傲，特立独行。我和他一起长途跋涉，很了解他的脾性。你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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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他的死，在我们来以前你已得知他的消息了？”

“我已经得到这个。”德内豪说道，放下权杖，从膝部拿起先前

一直凝视着的那件东西。那是一只很大的镶着银边的野牛角，被

拦腰劈成了两半。他每只手里各拿着半个号角。

“那是博罗米尔一直随身带的号角！”皮平一见就叫起来。

“不错，”德内豪说道，“当年作为长子，我也佩戴过它，我们家

族中的长子都佩戴过，这可以追溯到国王血脉中断前的遥远年代，

从玛迪尔的父亲弗隆第尔在鲁恩原野上捕猎阿劳野母牛时起。十

三天前，我依稀听到北部边境传来号角声，后来大河将它带给了

我，它已经断掉，再也无法吹响。”他停住了口，一时气氛凝重，鸦雀

无声。突然，他那阴郁的目光转向了皮平。“你对此有什么要说

的，哈夫林？”

“十三，十三天，”皮平结结巴巴地说，“哦，我想，你说得对。他

吹响号角时我就在他身边。但是没有援兵到来，只来了更多的奥

克斯。”

“那么说，”德内豪目光似箭，盯着皮平的脸，“你当时在那儿？

说详细些！援兵为何不来？怎么你逃了命，他却死了？像他那么

了不起的人，光那些奥克斯能对付得了他？”

皮平脸涨得通红，忘记了害怕。“最勇敢的人也能被一枝箭射

死嘛，”他反驳道，“博罗米尔身上中了好多箭。我最后看到他时，

他已倒在一棵大树旁，正在拔肋部的一根黑羽箭杆。我一下子昏

倒了，当了俘虏。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一

想到他我就肃然起敬，他是个非常英勇的斗士，我的同胞梅利阿道

克和我在丛林里遭到黑魁首索隆的军队袭击，博罗米尔为了救我

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倒下了，我对他永怀感激。”

皮平正视着老人的眼睛，他的心被老人那嘲谑和怀疑的冰冷

口气刺痛了，不由得突然升起了一股豪情。“如果一位大人族的君

王想在一个霍比特、一个北方霞尔的哈夫林身上得到回报，那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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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只是绵薄之力，也理应奉献，以作报答。”他撩起灰色斗篷，抽出

那柄小剑，把它放到德内豪的脚旁。

一丝淡淡的笑容，如冬日黄昏一抹苍白的阳光，掠过了老人的

脸，他低下头，伸出一只手，把断裂的号角放在一边，说道：“把剑递

给我！”

皮平拿起剑，把剑柄递给老人。“这剑是从哪里来的？”德内豪

问道，“是把多年的古剑，这准是我们北方的同胞在遥远的过去打

造的吧？”

“这剑来自我们国家边境的山上，”皮平说，“不过现在只有邪

恶的家伙住在那里了，我不愿多说他们。”

“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你们的奇闻轶事，”德内豪说道，“这倒再

次表明，人不可貌相，哈夫林同样如此。我愿意接受你的效忠，因

为你不怕威胁，而且讲话谦恭有礼，尽管说话的口音在我们南方人

听来有些怪。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一切心怀善意的人，不

管他们长得高大还是矮小。现在向我起誓吧！”

“握住剑柄，”刚多尔夫对他说，“跟着摄政王念，如果你决定这

么做的话。”

“我决定了。”皮平回答道。

老人把剑放在膝上，皮平一手按住剑柄，跟着德内豪慢慢

说道：

“本人起誓，矢志效忠冈多王国摄政王，从此以后，无论说话沉

默，工作憩息，差外勤内，受苦享乐，和平战争，生离死别，一切听凭

吩咐，直至摄政王解除本人誓言，或命归苍天，世界末日来临。立

誓人：霞尔哈夫林派拉丁之子佩里格林。”

“我，埃克西里翁之子德内豪摄政王，冈多君主，听此誓言，铭

刻不忘，定予回报，永怀爱心，英勇荣耀。违背誓言，决不宽恕。”皮

平收回自己的剑，插回剑鞘。

“现在，”德内豪接着说道，“我向你发出第一道命令：开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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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可沉默！把你的经历告诉我。把你所知道的有关我儿子博

罗米尔的一切都告诉我。坐下，开始吧！”说着，他摇了一下脚边的

一个小银铃，几个侍从立即走上前来。皮平这才看到，他们原来一

直站在门两边的凹处，他和刚多尔夫进来时没有发现。

“请我们的客人就座，拿酒和食品来，”德内豪吩咐道，“一个小

时内别来打扰我们。”

“我只能挤出这点时间，我要关注、处理的事务太多了，”他对

刚多尔夫说，“那些事似乎更重要，然而对我而言，此刻都可以先搁

一搁。不过，我们也许能在晚上再谈。”

“希望更早一点，”刚多尔夫答道，“我马不停蹄地从伊森加德

赶来，千里迢迢，可不是光为了替你带来一个小个子勇士。塞奥顿

打了一大仗，伊森加德已经攻克，我打断了萨茹曼的权杖，这些对

你难道都无关紧要吗？”

“很重要。但是我已经掌握不少这类情况，足以供我考虑如何

抵御东方的威胁。”他那双乌黑的眼睛转向刚多尔夫，皮平这才看

出这两人有些相似，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他仿佛看

到，这两双对视的眼睛之间传递着愠怒，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看上去，德内豪实在比刚多尔夫更像个魔法超群的术士，更有

帝王之相，长相英俊，大权在握，年纪也大些。然而除去表象，皮平

发觉刚多尔夫其实有更强大的力量，更深沉的睿智和更内敛的威

严，他比德内豪年纪更大，要大得多。究竟大多少？皮平心里琢磨

着。这时他才觉得自己以前竟然会从未想到过此事。树胡子曾对

他说过一些关于术士的事，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未把刚多尔夫看成

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刚多尔夫是何许人？他是从哪个遥远的年代

和地方来到这个世上的？他将在何时离去？接着，他从沉思中清

醒过来，看到德内豪和刚多尔夫仍像在探究对方的内心似的对视

着。最后，德内豪首先收回了目光。

“是啊，”他开口道，“尽管他们说魔石已经丢失了，可比起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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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冈多君王的眼力依然相当敏锐，对大量消息都了然于胸。好

了，坐下吧！”

侍从搬来一把椅子和一只矮凳，另一个侍从端来一个托盘，上

有一把银酒壶、三个酒杯和一些白色的饼。皮平坐下来，但他的目

光无法从老君王身上移开。这位君王刚才说到魔石时眼睛蓦地一

闪，一道亮光掠过皮平的脸，使他不禁有些纳闷：那道亮光究竟是

真的，还是他想像出来的？

“现在，说说你的经历和见闻吧，我的侯爷，”德内豪带着玩笑

口吻，和蔼地说道，“你是我儿子的好朋友，你的话当然会受到欢

迎。”

皮平永远不会忘记在大厅里的这一个小时。冈多摄政王锐利

的目光总是逼视着他，并且连连犀利地发问。这些问题老是刺痛

他，同时又时时意识到刚多尔夫一直在一旁注视和倾听，皮平强压

住越来越强烈的愤怒和厌烦情绪。一个小时过后，德内豪再次摇

铃时，皮平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可能九点还不到，”他心里想，“我

可以一连吃上三份早餐。”

“带刚多尔夫阁下去准备好的客房，”德内豪吩咐道，“他的同

伴愿意的话，可以和他住在一起。通知下去，这位是派拉丁之子佩

里格林，他已经起誓效忠于我，带他认认路，教会他一些口令。另

外，通知各将领，钟敲三点后，立即到这里见我。

“而你，刚多尔夫阁下，到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来。除了我稍

稍睡几个钟头之外，其余的时间，你随时可以来找我。请平息对一

个老人的愚蠢行为的怒气，让我宽慰些！”

“愚蠢行为？”刚多尔夫说，“不，阁下，只有死期将近者才会昏

庸无为。你只不过是想用哀伤来掩饰自己的心思。难道你认为我

不懂你的目的吗？你问了人家一个小时，可是你却不来问坐在一

旁的我，偏偏去问一个最不了解情况的人。”

“如果你明白，那就该满足了。”德内豪答道，“傲慢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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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会鄙弃亟须的帮助和忠告；可你却要按自己的计划来指挥

我如何行事。冈多君主生来决不是替他人达到目的的工具。对他

来说，恐怕没有比现在执掌好冈多的事更应该做的了。阁下，冈多

的统治者是我，而不是别人，除非国王归来。”

“除非国王归来？”刚多尔夫说道，“嗯，摄政王阁下，你的任务

是保卫王国，直到国王归来，虽然现在仍在期待那一天的人寥寥无

几。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如愿以偿地得到一切支援。我得声明：我

不是任何王国的统治者，不管是冈多，还是其他王国；不管是大国

家，还是小国。但在目前危世中一切值得做的都在我关心的范围

之内。就我而言，哪怕冈多陷落，只要有任何生命能够熬过黑夜，

在将来的日子里还能够茁壮成长，开花结果，那么我的使命就没有

全然失败。因为我与你同样，也是一个守护者。你难道不知道

吗？”说完，他转身大步走出大厅，皮平跑步跟在他身边。

他们走出去时，刚多尔夫没有朝皮平看过一眼，也没有跟他说

一句话。向导带着他们走出大厅，又穿过那个有喷泉的院子，进入

一条两边都是高大石屋的小巷。拐过几个弯后，来到一栋房子前，

它紧挨着北边的城堡墙，离将山顶与大山连接起来的山肩不远。

他们踏上台阶，进入屋内，登上一道宽大的雕花楼梯，向导把他们

领到一个敞亮通风的大房间。房间里家具不多，只有一张桌子、两

把椅子和一条长凳，还挂着一些简单的金色挂件。不过房间两边

各有一个挂着帘子的凹室，里面各有一张铺设华丽的床，还有洗漱

用的桶盆。屋里有三扇又高又窄的北窗，俯瞰着雾霭笼罩的安达

因大河湾，它朝埃敏缪尔山和远方的劳勒斯瀑布缓缓流去。皮平

爬上长凳才能越过宽宽的石窗台向外眺望。

“你在生我的气吗，刚多尔夫？”皮平在向导离开房间，关上房

门后问道，“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确实尽了最大努力！”刚多尔夫说完，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

走到皮平身旁，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肩头，一起凝望窗外。皮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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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惊异地瞥了一眼此刻挨着自己的这张脸，因为他的笑声听起来

充满欢欣，然而在这位术士的脸上，起初只看到忧虑和关注；但他

知道在那忧愁外表下却隐藏着巨大的欢乐；这欢乐犹如一座喷泉，

一旦喷涌出来，足以使举国上下开怀大笑。

“你确实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术士说道，“我希望你将来很久

时间都不会像刚才那样，夹在两个可怕的老人之间左右为难。冈

多君主从你这里了解到的情况比你预计的要多，皮平。你无法掩

盖在莫利亚带领魔戒队的并不是博罗米尔这一事实，也没法掩盖

你们中间有一个高爵显贵者将要来到米纳思蒂里斯；他有一把著

名的宝剑。在冈多，人们没有忘却古代发生的事情，而德内豪自博

罗米尔离开后，一直在琢磨那首诗歌和‘伊西尔德的灾星’的意思。

“他和这个时代的人都不同，皮平。尽管父子血缘世代相传，

他身上流淌的算得上是纯正的韦斯特内西人的血液。他的另一个

儿子法拉米尔也一样，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最钟爱的博罗米尔身上

却没有。他是千里眼，能遥感。如果他将自己的意志移向对方，就

多半可以知道对方脑子里闪过的念头，即使那人身在远方也罢。

你很难欺骗他，试一试都很危险。

“千万记住！因为你现在已宣誓效忠于他。我不知道你当时

是怎么想的，但做得不错。当时我没有阻止，我想对宽厚的行为是

不该泼冷水的。此举感动了他的心，也可以说使他心情轻松。至

少，你现在可以在米纳思蒂里斯随心所欲地走动———当然是在你

不值勤的时候。但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你毕竟是在他的管

辖之下，这一点他不会忘记的，你仍然要小心谨慎！”

他停下来，叹了口气。“嗯，不必去担忧明天会怎样。不过有

一点可以肯定，明天肯定将会比今天更糟，将来的很多天都会是这

样。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棋盘已经摆开，棋子正在移动。有一枚

棋子我极想找到，那就是德内豪现在的继承人法拉米尔。我想他

不会在这座城堡内，但我没有时间去调查。我必须走了，皮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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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参加摄政王的会议，多了解些情况。眼下索隆已经在动手了，

他想大杀一盘，即使是卒子，也将同样见识这场大战。派拉丁之子

佩里格林，冈多的战士，磨快你的剑吧！”

刚多尔夫走到门口，突然又转过身来：“我来不及了，皮平。你

等会儿出去帮我个忙，虽然你想休息了，但如果你不太累，帮我去

找一下捷影，看看关在哪里，情况如何。这里的人很聪明，心眼也

好，对牲畜不错，可是他们照料马没有别人那么内行。”

说完，刚多尔夫走了。此时，塔楼里正传来三声银铃般清亮悦

耳的钟声：太阳升起已经三小时。

过了片刻，皮平走到房门口，下了楼梯，望着街道。此刻阳光

明媚温暖，塔楼和幢幢高大的房子向西投下了清晰的长影。耸入

蓝天的巍巍敏多洛因山上如头盔和披风笼罩其山巅与山脉的白雾

消散。武装人员在城堡各条路上来回踱步，仿佛在打发时间，准备

换岗下班。

“在霞尔这会儿该是九点，”皮平自言自语道，“正是坐在窗边

享受春天阳光下可口早餐的时候。我多想吃早餐啊！这里的人难

道不吃早餐，还是已经吃过了？他们什么时候吃午饭？在哪里

吃？”

不一会儿，他看到一个身穿黑白相间衣服的人，从城堡中心沿

狭窄的街道向他这边走来。皮平颇感孤独，决定等这人经过身边

时跟他说几句话。其实这并没有必要，因为那人就是冲着他

来的。

“你是哈夫林佩里格林吧？”他问道，“我听说你已经起誓效忠

陛下和本城。欢迎你！”他伸出手，皮平握住它。

“我叫贝里冈德，巴拉诺之子。今天早上我不值勤，奉命前来

教你一些口令，向你介绍一些你肯定想知道的事情。而我呢，也要

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以前我们这儿从未见过哈夫林，尽管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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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他们的一些传闻，我们了解得很少。还有，你是刚多尔夫的朋

友，你很了解他吗？”

“这个嘛，”皮平说，“可以这么说，我虽年纪不大，却从小就知

道关于冈多尔夫的情况；近来我一直与他一起旅行。不过，他这个

人犹如一部巨著，我只读了其中的一两页而已。因此我对他的了

解同大多数人差不多，虽不及一些人。我认为阿拉贡是我们队伍

里惟一真正了解他的人。”

“阿拉贡？”贝里冈德问道，“他是谁？”

“嗯，”皮平结结巴巴地说，“一个和我们同行的人，我想他目前

还在罗翰。”

“我听说你也到过罗翰。关于那地方我还有许多问题想请教

你，因为我们几乎把惟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了。唉，我竟然

忘记了自己的任务，我应该先回答你的提问嘛。你想知道什么，佩

里格林先生？”

“嗯，”皮平开口道，“那就恕我冒昧地问一个极想知道的问题，

你们有早餐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天吃几顿饭？什么时候吃？

如果有餐厅的话，餐厅在哪里？有没有小酒馆？我们骑马进来时，

我看了一下，没见到一家酒馆。可我原先一直希望：等到抵达文明

礼仪之邦，就可喝上一通啤酒哩。”

贝里冈德认真地看了皮平一眼说道：“我看得出，你真是一个

身经百战的老兵。我虽孤陋寡闻，但也听说要上战场的人总是想

吃饱喝足。你今天还没吃过东西？”

“吃了，为了礼貌起见，应该说吃了。”皮平答道，“可是贵国陛

下招待的不过是一杯葡萄酒，一两块白饼呀。但他整整问了我一

个小时的问题，那可是很会饿肚子的活儿啊。”

贝里冈德大笑道：“我们常说，小个子大肚子。可是你确实与

城堡里的人一样用过早餐了，而且还蒙受陛下赐宴的荣幸。你要

知道，这是个要塞，壁垒森严，现在又是战时。我们都是日出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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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黎明时吃一点儿东西，然后就去值勤。不过你不必灰心丧气！”

看到皮平一脸沮丧的神情，他又笑了。“那些干累活的人会在上午

加一次餐以恢复体力，午餐则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在正午或再晚一

些时候；然后是大家尽可能一起享用晚餐，那通常是在日落时分。”

“走吧！咱们走一小段路，去找些吃的，一起到城墙上去吃，同

时观赏一下美丽的晨景。”

“等一下！”皮平满脸通红地说，“你这样殷勤周到真勾起了我

的食欲，差点儿把一件事给忘了。刚多尔夫要我照看一下他的坐

骑捷影。这是一匹真正的罗翰宝马，国王的奇世珍宝，可国王还是

将它送给刚多尔夫使用。我觉得新主人爱它的程度超过爱许多

人，要是他的善意对这座城市有所裨益的话，你们可要好好对待他

的捷影啊，可能的话，对它的照应要比照应我这个霍比特人更好。”

“霍比特人？”贝里冈德说。

“我们是这么称呼自己的。”皮平说。

“我很高兴了解到这一点。”贝里冈德说道，“现在我可以说：陌

生的口音无损于彬彬有礼的言词，霍比特是个谈吐文雅的民族。

好，走吧！你让我去认识一下那匹千里马。我喜爱马，可是在这座

石头城里，很少能看到它们。因为我们的人来自山地，在此之前是

在伊锡利恩。不过你别担心！我们这就去看一看，只是礼节性地

看望一下，然后就去食堂。”

皮平发现捷影的住处不错，照顾也很周到。第六环内，在城堡

的墙外有几个漂亮的马厩，里面养着几匹快马，马厩就在王家信使

的寓所旁边，因为信使们是时刻准备去执行德内豪摄政王和他的

主要将领们的紧急任务的。现在所有的快马和信使都出去了。

皮平一跨进马厩，捷影就打了个响鼻，转过头来。“早上好！”

皮平招呼说，“刚多尔夫一有空就会来。他现在有事，他让我来问

候你，看看是否一切顺心，希望你在长途跋涉后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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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影头一扬，踩踩蹄子。不过它顺从地让贝里冈德轻轻地摸

摸它的头，捋捋它宽大的肋腹。

“它看去是急于想去参加比赛，根本不像刚刚经历过长途跋

涉，”贝里冈德称赞道，“多么强健，多么神气！它的马具在哪里？

一定非常豪华、漂亮吧！”

“怎样的马具配上它都不够漂亮豪华，”皮平说，“它不肯用马

具。只要它愿意让你骑，你骑上去就是；哼，如果它不愿意，哪怕你

给它上马嚼子、马鞍，或者用鞭子抽，系紧皮带，也休想它驯服。再

见，捷影！耐心点，就要打仗了！”

捷影昂头一声长嘶，声震屋宇，他俩赶紧捂住了耳朵。两人离

开时，看到马槽里放满了草料。

“现在去找点吃的吧！”贝里冈德说道。他领着皮平返回城堡，

来到大塔楼北面的一扇门口。两人进门走下一长段阴凉的楼梯，

进入一条灯火通明的宽大的过道。过道的一边墙上有许多小窗

口，其中有一扇窗口开着。

“这是我们禁卫军的仓库和食堂。”贝里冈德说。“你好，塔

冈！”他冲着那个小窗口喊了一声，“现在还不到开午饭时间，可有

个新来的，王上已经接受他的效忠。他忍饥挨饿，连夜从遥远的地

方骑马赶来，早上又辛辛苦苦干了活。他肚子饿了，有什么吃的给

我们一些！”

他们得到了面包、黄油、奶酪和苹果。苹果是冬天的库存中的

最后几个，皮都皱了，不过吃起来仍很脆甜。他们还得到了一皮壶

新酿的啤酒、几个木盘和杯子。他们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放进一

个柳条筐，登上楼梯回到阳光下。贝里冈德把皮平带到往外突出

的巨大城墙最东处，墙上有个射箭孔，下面有个石凳子。从那儿看

去，晨光下的世界尽收眼底。

他们吃着，喝着，时而谈到冈多和当地的风俗习惯，时而谈到

霞尔以及皮平沿途看到的异乡风光。谈话间，贝里冈德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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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地看着眼前这位霍比特人：只见他忽而坐在那里晃动着两条小

腿，忽而又站在石凳上，踮起脚尖越过炮眼眺望着下面的田野风

光。

“实不相瞒，佩里格林先生，”贝里冈德说道，“我们觉得你看起

来就像我们这里的孩子，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可你已历经磨难，见

闻广博，在我们这里恐怕只有极少数老年人才有这种引为自豪的

经历。我原以为，我们王上效法古代诸王，异想天开，领来一位高

贵的男侍，他们都这样说。我现在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你可得原

谅我的愚昧。”

“那当然，”皮平说，“不过你说的也错不到哪里去。因为在我

们那里，我确实还是个孩子，按霞尔的规矩我还要过四年才‘成

年’。但你不用为我操心。走，一起去转转，告诉我都能看哪些。”

现在，太阳升起来了，下面谷地中的雾气消散。最后一层雾气

在头顶上方飘悠而过，如缕缕白云，随着越来越强劲的东风飞逝而

去，城堡上的白色王旗和其他旗帜在迎风招展。下方大约四十里

开外的河谷，那条波光粼粼、水色灰暗的大河从西北方流来，陡然

折向南方，之后又向西流去，直至在一片烟霭微光中消失不见；再

过去五百里，就是大海了。

佩兰诺原野在皮平眼前一览无遗，原野上点缀着农庄、矮墙、

谷仓和牛棚，但是看不到牛羊之类的牲畜。绿色的大地上路径纵

横，各式车辆来来往往：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往城堡大门滚滚驰

来，而其他的车辆则隆隆外行。不时会有一名骑兵策马来到城门

前，跃下马鞍，匆忙进入城内。但是大多数车辆沿着大路往城外驶

去，拐向南，之后又顺着沿山而行的大河更陡地转过弯去，一下从

视野中消失了。大路又宽阔又平整，靠东边有一道绿树成荫的驰

道，驰道过去是一道墙。骑兵在路上来回驰骋，整条大路上似乎挤

满了向南行驶的、盖得严严实实的四轮马车。不一会儿，皮平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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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切都井然有序：车辆成三列向前移动，一列由马拉，行进得比

较快，一列由牛拉，要慢一些，庞大的牛车都遮着五颜六色的布；第

三列走在大路西面，许多手拉车由人们步履艰辛地拉着前行。

“这条路通向塔姆莱顿和洛萨纳赫谷地和山村，然后再到莱本

宁，”贝里冈德说道，“这是最后一批车子，遣送避难的老人、儿童和

妇女。有命令下来，他们都得出城，在中午前这十几里的大路必须

清道完毕。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叹了一口气，“也许，那些现

在离去的人很少有几个能再见面了。这座城里本来就孩子不多，

现在则一个也不剩了———只剩下几个少年没有走，我儿子是其中

的一个，他们可能会担当些任务。”

他们沉默了片刻。皮平焦虑地眺望着东方，仿佛随时会看到

成千上万的奥克斯从田野上蜂拥而来似的。“那是什么？”他指着

下面安达因河那个大转弯的中间问道，“另一座城吗？还是别的什

么？”

“奥斯吉利亚斯，过去是座城市，”贝里冈德回答说，“冈多的主

城，这里不过是它的一个要塞。现在那里是跨越安达因河两岸的

奥斯吉利亚斯废墟。它很久以前就被敌人占领和烧毁了。但是在

德内豪年轻时我们又把它夺了回来，现在不住人，只是作为一个前

哨阵地，并重建了那座桥，供军队通行。可后来又从米纳思莫古尔

来了凶恶的骑士。”

“黑骑士？”皮平睁着眼睛说道，乌黑的大眼睛里显出重新唤起

的恐惧。

“是的，他们一身黑打扮，”贝里冈德说，“我看你好像对他们有

所了解，尽管你在讲述自己的历险时没有提到他们。”

“我知道他们，”皮平轻声说，“但我现在不愿说他们，太近了，

太近了。”他突然停住嘴，抬头望望大河的上方，在他眼里，一切都

变成了杀气腾腾的庞大阴影，也许那不过是二百里开外的绵延山

影，群峰参差不齐，在雾蒙蒙的空气中显得模模糊糊；也有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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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一堵云墙，再过去还有一个更黑暗的阴影。他望着望着，觉得

那个阴影正在渐渐地聚集增大起来，极其缓慢地上升，要窒息太阳

的光芒。

“是说离莫都太近了吗？”贝里冈德平静地说，“噢，对，它是在

那里。我们很少提到它，可是我们住在这里，老是看到这团阴影，

它好像有时淡而远，有时近而暗。近来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

黑，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恐惧不安了。不到一年前，可怕的黑骑士抢

占了那些交通要道，杀了我们许多最优秀的将士。最后，是博罗米

尔将敌人赶出了西岸，至今我们仍占据着大河西岸的这半个奥斯

吉利亚斯。不过，我们在等待着，那里即将会有一场新进攻，也许

就是战争的主攻。”

“什么时候？”皮平问道，“你估计过吗？昨晚我看到了烽火和

信使，刚多尔夫说这标志着战争已经开始。他当时似乎急得不行，

但现在看来一切又变得不快不慢了。”

“那只是因为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贝里冈德说道，“这只

是暴风雨之前的寂静而已。”

“可是烽火台为什么昨晚就点燃了？”

“在你已经被围住时，再派人去就来不及了。”贝里冈德说，“不

过我不知道摄政王和众将领的决策。他们有各种渠道来的消息，

而德内豪摄政王又与众不同，他能看得很远。有人说，他晚上独自

坐在塔楼的宫殿里，静心思考时，能看到未来，有时甚至能搜索索

隆的思想，和他格斗。现在他老了，精力不济。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法拉米尔殿下在国外，正在安达因河那边执行一项危险的

任务，他可能会送消息来的。

“你要是想知道我对点燃烽火的看法，那我告诉你，昨晚有消

息从莱本宁传来：一支由南方乌姆巴海盗操纵的庞大舰队，正在向

安达因河口靠近。他们早已不害怕冈多的威力，与索隆结盟，现在

正要为他卖命呢。这次攻击将牵制住我们原来所指望的莱本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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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拉斯的援军，他们人数众多且坚韧不拔。因此，我们更加把

希望寄托于北方的罗翰，也更为你们带来的胜利消息高兴。

“不过，”他停住口，站起身来，从北向东再向南环视了一遍，

“伊森加德发生的种种事告诫我们，我们现在已处于一个巨大的罗

网和谋略之中，这已经不是那种浅滩的争夺战，也不是从伊锡利恩

和阿诺里恩出击抢掠一番。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战，我们不管

有多么伟大，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据报，在内海那边的远

东，北方的黑林子及更远处，还有南方的哈拉德，局势都在变化。

现在所有的王国都将经受考验，在这魔影下，要么挺住，要么毁灭。

“不过，佩里格林，我们有幸总是承受主要的压力，因为黑魁首

最恨我们，这仇恨经过时间长河的日积月累，深过大海。我们这里

将是敌人攻击最猛烈的地方。正是为此，刚多尔夫才这么急忙地

赶来。因为要是我们一旦战败，谁还能抵挡？佩里格林，你看我们

有希望顶住吗？”

皮平没有回答。他注视着高大的围墙、塔楼和战旗，看看高悬

空中的太阳，然后又向东方越聚越大的黑影望去。他想到了魔影

伸出的长长手指，想到了丛林和山地上的奥克斯，伊森加德的背

叛，毒眼巨鸟，甚至想到了在霞尔小巷里见到的那些黑骑士———还

有那种有翅膀的可怕骑士，即被称为纳芝戈尔的魔戒幽灵。他打

了一个寒颤，感到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就在此时，太阳也颤了一

下，变得模糊，好像有一只黑糊糊的羽翼从太阳上掠过。九霄之上

似乎传来了一声喊叫，轻得几乎听不见，但却令人毛骨悚然，心跳

骤止。他脸色煞白，身子蜷缩着贴在墙上。

“怎么？”贝里冈德问道，“你也感觉到了？”

“是的，”皮平喃喃道，“这是我们陷落的征兆，厄运的魔影，可

怕的空中黑骑士。”

“是的，厄运的魔影，”贝里冈德说，“我担心米纳思蒂里斯将被

攻陷。黑夜来临，满腔热血已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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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会儿，他俩低着头坐在一起，都不说话。突然，皮平

抬起头，看到太阳依然光芒四射，彩旗依然在微风中飘扬。他抖抖

身子，说道：“好了，阴影过去了。不，我还没有绝望。刚多尔夫倒

下过，却又回来了，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许顶得住，即便只剩下

一条腿，我们仍能挺直身子。”

“说得好！”贝里冈德大声说着，站起身来，来回踱着大步。“虽

说一切都会有个了结，但冈多决不会灭亡。即使残酷的敌人占领

城池，杀得尸体堆积如山也罢，总还有其他要塞，还有逃往山中去

的秘密道路。希望和回忆仍然存于某个隐秘的青山翠谷。”

“不管怎样。我只想战争快些结束，不管结局好坏。”皮平说，

“我根本不是战士，也不喜欢什么战斗。但是，再也没有比等待着

一场没法逃避的战争更糟糕的事了。这一天的日子是多么漫长

啊！要是我们不必站在这里守望，既不行动也不先发制人出击，那

我会更快活。但要不是刚多尔夫，当初罗翰也不会发起进攻。”

“啊，你是说得一针见血！”贝里冈德说道，“不过法拉米尔一回

来后，情况就会发生改变。他是个勇士，比许多人想的还要勇敢。

在如今的年代里，人们不太相信一个饱读诗书的首领，还能同时也

是战场上刚毅果敢的帅才，但是法拉米尔就是这样。他和博罗米

尔一样不屈不挠，但不像他那样鲁莽急躁。可即使如此，他真能做

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攻击王国以外的山地。我们的防线缩小了，

我们要到敌人进入防线后才能发起进攻。当然，到时候我们的打

击必定是致命的！”说着他捶了一下剑柄。

皮平看着眼前魁梧、自豪和高贵的贝里冈德，跟在这片土地上

见到的其他人一般无二，想到这场战斗，目光一闪。“唉，我的手一

点儿也没劲，就像羽毛一样轻飘。”他想道，但嘴里没说，“刚多尔夫

不是说我是卒子吗？也许是吧，但是给放错了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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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这么聊着，聊到日到中天。突然响起了中午的钟声，城

堡里出现一阵骚动。除了几个哨兵，其他的人都要吃饭去了。

“你和我一起去吗？”贝里冈德说，“你今天可以和我们大伙儿

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你将被派往哪个连队，或者王上将把你留在

身边调遣。反正你会受到欢迎的。趁现在还有时间，尽可能地去

认识些人。”

“我很高兴去。”皮平说，“说实话，我感到很孤独。我最好的朋

友留在罗翰了，我没有人可以谈话或开开玩笑，没准儿我真的会派

到你们连去吧？你是连长吗？如果是，你能接纳我，为我说说话

吗？”

“不，不，”贝里冈德大笑道，“我不是连长，不是官员；没有军

阶，也没有爵位，我只是城堡禁卫三连的一个普通士兵。不过，佩

里格林阁下，即便仅仅是冈多禁卫军中的一名战士，在城里也颇受

尊重，而且在全国都受到尊重。”

“那你比我强多了，”皮平说，“带我回我们的房间，如果刚多尔

夫不在那儿，作为你的客人，我跟你到哪儿去都行。”

刚多尔夫果真不在，也没有遣人送信来；于是皮平就随贝里冈

德去了三连，认识了那里的官兵。皮平极受欢迎，而且作为介绍人

的贝里冈德所得到的荣誉看来与他的客人不相上下。城堡里都在

议论刚多尔夫这位同伴的情况，以及他和摄政王长时间的密谈。

传闻说，哈夫林的一个王子从北方来到了这里，来为冈多效劳，还

带来五千把利剑。也有人说，当罗翰的骑兵过来时，身后都还会带

上一个哈夫林战士，个子也许矮小，却挺勇猛。

皮平不得不抱歉地纠正这些充满希望的传闻，可他仍无法摆

脱他的新身份。大伙儿无不认为，和博罗米尔交朋友、并受到德内

豪摄政王礼遇的人，自然与这身份相称。他们感谢他来到他们中

间，聆听他所讲的国外见闻。饭菜啤酒管够，只要他想吃就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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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刚多尔夫的劝告，他惟一的麻烦是该“小心谨慎”，不能像在霍比

特的朋友中那样，口无遮拦地随口说话。

最后贝里冈德站起身来。“该告辞了！”他说道，“我现在得去

上岗了，要到太阳下山才下岗。我想，这里的其他人也得去了。如

果你感到孤独，如你所说，也许你会愿意有个快乐的向导带你在城

里转转吧，我儿子会乐意陪你去，他是个挺好的小家伙。你愿意的

话，就往下走到最下面那一环，打听一下灯匠街的老客栈。你会在

那里找到他和其他留在城里的一些小伙子。在城门关闭前，下面

还是有些东西值得一看的。”

他出去了，其他人也跟着走了。天气依然很好，不过已有薄

雾，而且，即便对如此靠南的国度来说，这个三月也未免太热些。

皮平感到昏昏欲睡，可是留在屋里又似乎很沉闷，他决定下去考察

一下这座城市。他将吃饭时省下来的食物给捷影带去，虽说饲料

很充裕，捷影还是有礼貌地接受了这些食物。然后他顺着一条条

弯曲的道路往下走了去。

一路过去时，许多人好奇地看着他。大家对他彬彬有礼，按照

冈多的习俗，低着头、双手放在胸前，向他表示敬意；但是当他一走

过，就听到背后有人在大声叫喊，在户外的人唤屋里的人快来看哈

夫林的王子，刚多尔夫的同伴。许多人不是说通用语，而是当地的

方言。不过，皮平至少很快就明白ＥｒｎｉｌｉＰｈｅｒｉａｎｎａｔｈ的意思，而

且也知道他的身份已在他人之前传到下面城里去了。

经过一条条拱形街、漂亮的胡同和人行道，他来到了最下面的

那最宽阔的一环。经人指点，他找到了通向石城大门的灯匠街，那

是一条大道。他循街找到了老客栈，一幢向大街伸出两翼厢房的

大型灰白建筑物，它的灰墙已经风化。厢房之间有一块狭长的草

地，草地后面有许多窗子的正屋，屋前有座柱廊及一道通向草地的

台阶。男孩子们在柱子之间玩耍，这是皮平在米纳思蒂里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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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看到孩子，他停住脚步看着他们，不一会儿，有一个孩子看到了

他，一声喊叫，蹦跳着穿过草地，来到街上，后面还跟来了另外几个

孩子。他站在皮平面前，上下打量他。

“你好！”那孩子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个外国人。”

“是的，”皮平说，“但他们说我已经是一名冈多的大人了。”

“啧啧，”那个小家伙说，“那我们这儿都是大人了。你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十岁，马上就有五尺高了。我比你高。我父

亲是个卫士，就是长得最高的那个。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先回答你哪个问题才是呢？”皮平说道，“我父亲是霞尔特

克伯勒附近惠特韦尔的农民。我快二十九岁了，比你大得多，尽管

我身高只有四尺，而且看来不会再长高，只会往横里发展了。”

“二十九岁！”那小家伙说着，打了个口哨，“哎呀，你年纪确实

不小！都跟我伊奥尔拉斯叔叔一样大，不过，”他满怀信心地补充

道，“我敢打赌，我可以不费力气地制服你，或者把你摔个四脚朝

天。”

“如果我让你，你也许办得到的，”皮平大笑一声，说道，“也许

我倒是可以制服你，因为在我们那个小国里，我们都学有一些摔跤

技巧。告诉你吧，我在那里是个公认的异常高大而强壮的人。我

从未让谁轻而易举地制服过。所以，如果可以试试，又别无他法，

我可能会杀了你。小伙子，等你长大后，你就会明白人不可貌相。

你可以把我看成是个软弱可欺的外国人，以为很容易对付，但我要

警告你：我可不是好欺的，我是哈夫林，坚强、勇敢、厉害！”说着皮

平做了个可怕的鬼脸，男孩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但他随即又走

了过来，攥紧拳头，眼内闪着决斗的神色。

“别这样！”皮平笑道，“你也别信陌生人的自我吹嘘！我并不

是一个战士。不过无论怎样，挑战者得自我介绍，也算得上礼貌

吧。”

男孩听了，神气地挺挺胸脯，说道：“我是禁卫军战士贝里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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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伯吉尔。”

“难怪，”皮平说，“你长得很像你父亲。我认识你父亲，是他要

我来找你的。”

“那你干吗不立即告诉我？”伯吉尔说，他的脸上蓦然浮起一股

失望的表情。“别来告诉我，说他已改变主意、要我随那些娘儿们

一起走！不过也不行了，最后一批马车已经走了。”

“他让捎来的口信可没有这么糟，”皮平说道，“他说，如果你愿

带我去转转而不是将我打倒。那就带我到城里去转一转，让我这

孤独的人轻松轻松。作为回报，我会讲几个故事给你听，遥远国度

的奇闻轶事。”

伯吉尔松了一口气，笑着直拍双手。“这没问题，”他大声说

道，“那走吧！我们这就到城门口去看看。现在就走！”

“那边出了什么事？”

“邻近地区的首领们会在日落前到达南大道。同我们一起去

吧，你会看到的。”

伯吉尔果然是个好伙伴，是皮平和梅利分手以来遇见的最好

伙伴。他们立即说说笑笑走上街，毫不在意人们投来的目光。没

一会儿，他俩已汇入往城门而去的人流。在城门口，皮平一报口令

和他的名字，守卫立即向他敬礼放行，并允许他带着他的小伙伴同

行，这大大赢得了伯吉尔的尊敬。

“真棒！”伯吉尔说道，“没有大人带领，我们孩子是不让单独进

出城门的。这下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了。”

城门外的大路与铺石广场边上挤满了人，通向米纳思蒂里斯

的条条大路都汇集于此。大家都向南面张望着，一会儿，响起了一

片低语声：“瞧，尘土飞扬！他们来了！”

皮平和伯吉尔挤身向前，到了最前面，等在那儿。远处传来了

号声，欢呼声像一阵越刮越猛的风，朝他们这儿阵阵扑来。接着，

只听见一阵宏亮的鼓声，他们周围的人都高声呼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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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朗！福朗！”皮平听见人们喊着。“他们在喊什么？”他问

道。

“福朗来了，”伯吉尔回答说，“大胖子老福朗，他是洛萨纳赫的

统领。那是我祖父住的地方。好哇！他来了，老福朗！”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匹四肢强壮的高头大马，坐在马鞍上

的那人熊腰虎背，年迈须白，身穿锁子甲，头戴黑头盔，手执一柄长

矛。他的后面迈步跟着是一队风尘仆仆的士兵，他们全副武装，手

持大战斧，神情严峻，比皮平在冈多看到的人要矮一些，也黑

一些。

“福朗！”人们呼喊着，“真正的勇士，真正的朋友！福朗！”但

是，当洛萨纳赫的队伍走过时，他们咕哝开了：“只有这么几个士

兵，才两百人，这算什么呀？我们原期望会来两千人的。肯定是因

为黑舰队的缘故，洛萨纳赫只能抽出一小部分兵力来支援我们。

不过，多一点援兵总是好的。”

这支队伍就这样在人们的欢呼和喝彩声中进了城门。周边地

区的各路人马在危难时刻远道前来保卫这座冈多城市了。可是，

兵力总是太少，总是比期望和需要的来得少。除了福朗的队伍之

外，还有林格洛山谷的三百名士兵，由统领的儿子德伏林率领徒步

而来；从黑麓山谷来的身材魁梧的杜因希尔和他的两个儿子杜因

林和德鲁芬，带了五百名弓箭手；从遥远的斯特朗地区来的一支由

猎人、牧人和村民等各色人等组成的长长的队伍，他们中除了戈拉

斯吉尔统领的家族成员外，装备都很简陋；从兰姆顿来的为数不多

的剽悍山民，没有头领；从安达因三角洲来的几百名渔民，都是从

船上抽调来的；绿山地区的赫路因从绿岭带来的三百名身穿鲜艳

绿装的士兵；走在最后面的，也是最神气的是多尔阿姆罗斯的伊姆

拉希尔亲王，这位王族成员率领的队伍由一面面绣有大船与银鹅

标志的红旗开道，先是一队铠甲整齐的骑兵，一色灰坐骑，后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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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七百名武装士兵，个个像头领般高大，灰眼睛，黑头发，高唱战

歌而来。

所有全部人马还不到预先说的三千人，再没有人会来了。援

军的喊声和脚步声在入城后慢慢地消失了。旁观者默默地站了片

刻。风已经停歇，细尘悬在空中。傍晚的天色阴沉沉的。关城门

的时间已快到，血红的太阳已经落入敏多洛因山后。石城开始暗

下来。

皮平抬起头一看，觉得天空变成烟灰色，好像有一片尘土和烟

雾笼罩在他们上方，光线暗淡，难以穿越。但在西面，夕阳却给一

切抹上了一层火红色，这会儿，在这片缀有点点光斑的火红色映衬

下，高耸挺拔的敏多洛因山看去黑压压的。“美好的一天结束得这

么冷酷！”他说道，全然忘了身旁那个小伙伴。

“没错，如果不在晚钟响起之前回去的话，”伯吉尔说道，“快

走！关城门的号声响了。”

他们手拉手往回走，是城门关闭前最后进去的两个人。回到

灯匠街时，塔楼上所有的钟声都肃然敲响。许多窗子上亮起了点

点灯光，沿城墙的一些民居与营房里传来了阵阵歌声。

“再见了，”伯吉尔说，“替我向我父亲问好，谢谢他派来了伙

伴。但愿你不久能再来。我真希望现在没有战争才好，那我们就

会有许多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去洛萨纳赫旅游，去看看我祖父

的房子；春天挺美，丛林、田野，到处鲜花盛开。但说不定我们会有

机会一起去那儿的。敌人永远甭想打败我们的摄政王，我父亲非

常勇敢。再见！”

两人分手后，皮平匆匆返回城堡去。路似乎很长，他越走越

热，肚子越来越饿；夜幕迅速降临，周围黑沉沉的，空中没有一颗星

星。皮平赶回贝里冈德的连队时，他们已在吃晚饭。贝里冈德高

兴地招呼他，让他坐在自己身旁，听皮平讲述他儿子的情况。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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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皮平又待了一会儿，然后告辞，因为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忧

郁，只想马上见到刚多尔夫。

“你认得路吗？”贝里冈德在城堡北面的小厅门口说道，“今儿

晚上天很黑，有命令城里灯光不准外露，城墙不准泄光，这样天也

就更黑了。我可以透露给你另一个消息：明天一早，德内豪陛下就

会召见你。我看你恐怕不会派在三连，不过，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的。再见吧，睡个安稳觉！”

皮平住的房间里黑黑的，只有桌上幽幽地亮着一盏小灯，刚多

尔夫不在屋里。皮平心情愈发忧郁。他爬上凳子，使劲往窗外张

望，但却像见一池墨水，漆黑一片。他爬下来，关上百叶窗，睡了。

他躺在床上，留神倾听刚多尔夫回来的声音，之后终于迷迷糊糊睡

着了。

夜里，他被灯光弄醒，他看到刚多尔夫回来了，正在房间凹室

的帘子外来回踱步。桌上点着几支蜡烛，还放着几卷羊皮纸，他听

到这位术士在不停地叹息，喃喃自语：“不知道法拉米尔什么时候

能回来？”

“你好！”皮平从帘子里伸出头来说道，“我还以为你把我忘掉

了呢。真高兴看到你回来。这一天可真漫长啊。”

“但是夜晚太短促了，”刚多尔夫说，“我回到这儿，是因为我必

须安静片刻。你该趁现在还可以有床睡时好好睡一觉。日出时我

带你去见德内豪。不，不是日出时，而是传来召见令时。黑暗已经

开始，不会再有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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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游侠骑士

刚多尔夫走了，捷影的笃笃蹄声也在夜色中消失，梅利回到了阿拉

贡那里。他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包裹，因为他的行李丢在帕斯嘉兰

了，现在只有一点从伊森加德的废墟中拣来的有用物品。坐骑哈

苏费尔已上了马鞍。莱戈拉斯和吉穆利牵着他俩合骑的马站在旁

边。

“这么说我们这队伍只剩下了四个人，”阿拉贡说，“我们一同

前去，不过我看也不会光是我们几个人，国王已决定即刻出发。因

为带翼的魔影来了，他希望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到山里去。”

“然后再去哪里呢？”莱戈拉斯问道。

“我还说不上，”阿拉贡回答说，“至于国王，他将于四天后到埃

多拉斯去统率集合起来的队伍。我想他会在那里听到战争的消

息，罗翰的骑兵会南下米纳思蒂里斯。至于我自己，以及任何愿意

与我同去的人⋯⋯”

“我算一个！”莱戈拉斯叫道。“吉穆利也一起去！”矮人说。

“嗯，对我来说前途凶险，”阿拉贡说，“我也必须去米纳思蒂里

斯，不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该如何走。已为此准备了很久的时刻

来临了！”

“别把我留下！”梅利说，“虽然我现在派不上大用场，但我不想

像行李一般给撂在一边，过后再想起我来。我想罗翰的骑士是不

愿我拖累他们的了。不过，国王确实说过，待他还朝时我得坐在他

的身旁，跟他讲讲霞尔的一切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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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阿拉贡说，“我想，你的去向取决于他，梅利。不过别

指望有欢乐的结局。我看恐怕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塞奥顿才能

重新安坐在黄金宫里。许多希望将在这严峻的春天中破灭。”

很快大家便整装待发：一共二十四骑，吉穆利在莱戈拉斯的后

面，梅利在阿拉贡前面。他们即刻驰进了黑夜之中。他们刚经过

伊森河浅滩处的小山包，后队中闪出一骑，飞驰到了前面。

“陛下，”他向国王报告说，“有骑兵跟踪我们。刚才过浅滩时，

我好像就已听到马蹄声。现在可以肯定了。他们正在追赶我们，

骑得很快。”

塞奥顿立即命令队伍停下。骑士们调转马头，紧握长矛。阿

拉贡下了马，把梅利放到地上，然后抽出宝剑站在国王的马镫边。

伊奥尔默尔和他的随从回到队伍后面。此刻，梅利更感到自己像

个多余的包袱，要是打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万一国王

的这支小卫队陷入重围甚至被消灭，而他却逃入黑暗之中，一个人

落入罗翰荒原，不知身处何方，这该如何是好？“想也没用！”他暗

自想道，随后抽出佩剑，系紧了皮带。

一大片浮云遮住西斜的月亮，但须臾间月亮又破云而出，重新

闪出清亮的银光。这时大家都已听到马蹄声，还看到了几个黑影

顺着小道从浅滩飞驰而来，只见月光在他们手持的长矛尖上闪烁。

无法估计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但至少不会比国王卫队的人马少。

当这伙骑兵距离五十步远时，伊奥尔默尔高声喊道：“站住！

站住！在罗翰骑马的是什么人？”

追赶者蓦地勒住了马，随即出现一片沉默；然后在月光下看到

一名骑士下了马缓缓地朝前走来。来人举起一只手，白白的掌心

向外，这是和平的象征；但国王的卫队还是紧握着武器。到十步远

的地方，那人站住了，一个高大模糊的身影伫立在那里。然后传来

他清晰响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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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翰？你们刚才是说罗翰吗？这是个叫人高兴的名字。我

们打老远急急赶来，就是为了寻找这片土地！”

“你们已经找到了，”伊奥尔默尔说道，“你们涉过那边浅滩，就

进入了罗翰地界。但罗翰是塞奥顿陛下的王国。没有他的恩准，

任何人不得在此骑行。你们是谁？为何如此匆忙？”

“我是杜内丹人哈巴拉德，北方游侠，”那人高声说道，“我们在

寻找一个人，阿拉桑之子阿拉贡，我们听说他在罗翰。”

“你们已经找到他了！”阿拉贡喊道。他把缰绳扔给梅利，向前

奔去，一把抱住了来者。“哈巴拉德！见到你真是让我太喜出望

外！”

梅利这才松了口气。他原以为这是索隆的毒计：国王身边只

有几个护卫，他们趁机截击国王。他认定已经不需要为保护塞奥

顿而献身了，这才把剑插进了剑鞘。

“平安无事，”阿拉贡转过身来说道，“他们是我的同胞，是从我

远方的家乡来的。他们为什么来，来了多少人，哈巴拉德会告诉我

们的。”

“我带来了三十名骑兵，”哈巴拉德说，“匆匆忙忙的，我们只能

集合起这么些族人；不过埃莱丹和埃罗赫兄弟也来了，他们一心想

参加战斗。我们接到你的召唤，就立即以最快的速度飞驰而来。”

“但我可没有召唤过你们呀，”阿拉贡说，“我仅仅有过这种愿

望罢了。我常常想到你们，尤其是今晚；但我没发布过命令。不过

来吧，其他所有的事以后再谈。你已经看到，形势危急，我们在匆

忙赶路。如果国王同意，你们可以跟我们同行。”

塞奥顿听到这话，打心底感到高兴。“太好了！”他说，“阿拉贡

阁下，如果你的同胞都跟你一样，这三十名骑兵是一股无法估计的

力量。”

随后，骑兵队又起程了，阿拉贡和杜内丹人走在一起；当说到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３７



北方和南方的消息时，埃罗赫对他说道：

“我给你带来我父亲的话：时间紧迫。如十万火急，切记死亡

之路 。”

“对我来说，时间总是紧迫，使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阿拉

贡回答说，“但若要走死亡之路，我肯定已是十万火急。”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埃罗赫说道，“在大道上我们就别说这

些事了。”

阿拉贡对哈巴拉德说：“兄弟，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看到哈

巴拉德手中握的不是一支长矛，而是一条长长的东西，很像杆子，

只是外面包着黑布，扎着许多皮条。

“这是阿尔温小姐捎给你的礼物，”哈巴拉德回答说，“是她悄

悄做的，用了很长的时间。她也捎话给你：时间紧迫。不是希望来

临，就是一切破灭。所以我把亲手做的东西送给你。再见，埃勒萨

王 ！”

阿拉贡说道：“我知道你拿的是什么了。再替我拿一会儿吧！”

说完扭过头，向繁星下遥远的北方望去，随即陷入了沉思。在那夜

之后的行程中他再没有说话。

夜晚即将过去，当他们终于驰过深谷冲沟回到号角堡时，东方

已开始发白。他们要在这里睡一会儿，然后商讨计策。

梅利一下睡去了，直至被莱戈拉斯和吉穆利叫醒。“太阳已升

得老高。”莱戈拉斯说道，“别人都起来了，正在忙着呢。起来，懒汉

先生，抓住机会看看这个地方吧！”

“三天前的晚上，这儿发生过一场战斗，”吉穆利说，“莱戈拉斯

与我打赌，结果我赢了，只比他多杀了一个奥克斯。来看看是怎么

回事吧！这儿有几个洞穴，梅利，奇妙的洞穴！莱戈拉斯，你看我

们可以去游览一下吗？”

“不行！没有时间，”精灵说道，“这么急匆匆，看不出好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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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答应过你，只要和平和自由的一天重新降临，我一定和你再

来这里。现在已近中午，我听说我们午餐后就要出发。”

梅利打个哈欠起了身。他仅仅躺了几个小时，实在还没睡够，

感到又疲乏又忧郁。他想念皮平，觉得自己只是个累赘，别人都在

忙活着，自己却连他们在干什么都不清楚。“阿拉贡在哪里？”他

问道。

“在号角堡的一个宫殿里，”莱戈拉斯说，“我看他根本没有休

息。他是几个小时前去那里的，说他必须好好思考一下，只有他的

老乡哈巴拉德陪他一起去。他看去有点焦虑不安。”

“新来的那批人真不简单，”吉穆利说，“既勇敢又高贵；在他们

身边，罗翰骑士就像毛头小伙子，他们个个神色严峻，饱经风霜，就

像阿拉贡本人那样，且沉默寡言。”

“但一开口说话，一个个都像阿拉贡一般彬彬有礼，”莱戈拉斯

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埃莱丹和埃罗赫？他们的披挂不像其他人那

么灰暗，他们像精灵首领那样，既华贵又气派。林谷埃尔隆德的公

子们都是这样打扮。”

“他们干吗来了？你听说了什么吗？”梅利问道。此时他已穿

好衣服，披上灰色斗篷。三人一起朝号角堡已毁坏的城门走了去。

“没听说吗？他们应召而来，”吉穆利说，“据说，消息传到了林

谷，说阿拉贡需要人手，让杜内丹人快赶往罗翰，到他那里去！但

是这消息打哪里来的，他们现在都还弄不清楚。我猜是刚多尔夫

捎去的。”

“不，是盖拉德丽尔，”莱戈拉斯说，“肯定是她让北方的游侠骑

士赶来的。”

“没错，你说得对，”吉穆利说，“是林中夫人！她了解大家的心

思和要求。我们那时为何不希望来一些我们自己同胞呢，莱戈拉

斯？”

莱戈拉斯站在城门前，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遥远的北方和东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３９



方，英俊的脸庞显得忧虑不安。“我想不会有人来了，”他回答道，

“他们不必赶来参加战争了，因为战争已经进入他们的国土。”

三个同伴边走边聊，谈论战争的种种变化发展，出了倾塌的城

门，经过路边草地上新起的阵亡者的坟堆，最后站在海尔姆壕沟边

上，往深谷冲沟看。那里就是深邃阴暗的死亡谷，胡翁人在草坡上

大肆践踏的痕迹清晰可见。登兰人和城堡卫队的许多士兵在圮墙

后面、岩脉上面整修工事，或在打扫战场；然而一切都显得异常地

宁静，就像疾风暴雨之后休养生息的山谷。不一会儿，他们就往回

走，去城堡大厅用午餐。

塞奥顿国王已经在那里，他们一进去，国王就招呼梅利坐在自

己身旁。“这地方不像我在埃多拉斯的宫殿那样富丽堂皇，”塞奥

顿说道，“我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餐。你的朋友已经走了，他本来

也该在这里的。可能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你我才会再坐在黄金

宫豪华的餐桌旁；再说，我回去之后恐怕也没有时间举行宴会了。

来吧！喝酒，吃饭！趁现在再聊聊天。然后你就随我骑马走。”

“我可以吗？”梅利惊喜地说，“那可太棒了！”他感激得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我怕我只会拖累别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不过我

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您也知道。”

“我看你不会拖累别人的，”国王说，“我已经给你备下一匹矮

种良马，一路上它会驮着你跑得和别的马一样快。等会儿我从城

堡出发后，将走山道，而不是平原，由顿哈罗要塞去埃多拉斯，伊奥

尔温公主在要塞等我。如果你愿意可以做我的随从。伊奥尔默

尔，这儿能找到我这名随从用的甲胄和武器吧？”

“这儿没有武器库，陛下，”伊奥尔默尔回答说，“也许我能找到

一个适合他戴的轻便头盔，但是我们没有适合他这种身材的铠甲

和佩剑。”

“我有佩剑。”梅利说着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从黑色的剑鞘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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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那柄亮晃晃的小剑。刹那间他心中充满对这位老人的深深挚

爱，单膝跪下，拿起老人的手亲吻道：“请允许梅利阿道克之剑任您

调遣，塞奥顿国王，”他大声说道，“若承蒙恩准，请接受我的效忠！”

“我很愿意，”国王说道，伸出长长的双臂，将双手放到梅利褐

色的头发上，为他祝福，“起来吧，梅利阿道克，罗翰黄金宫的随从！

拿起你的剑，佩上它去争取好运！”

“从此你将如同我的父亲。”梅利说。

“暂且是吧。”塞奥顿说道。

他们边吃边谈。最后伊奥尔默尔开口说道：“出发的时间快到

了，陛下。要我下令吹号吗？可是阿拉贡到哪里去啦？他的座位

上没人，他还没吃过饭。”

“我们这就准备出发，”塞奥顿说道，“不过得去告诉阿拉贡，说

时间快到了。”

国王在卫兵和梅利的护卫下经过城门，来到骑兵结集的草地

上。许多人已经上了马。这可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因为国王在城

里只留下一小支卫队，凡能调动的一切人员都将前往埃多拉斯。

实际上，千余名手持长矛的骑士已于夜间先期出发；不过与国王同

行的仍有五百余人，他们大多来自平原和西部山谷。

相隔不远就是游侠骑士，他们队列整齐，全副武装，手持长矛、

弓箭和利剑，静穆无声；身披深灰色斗篷，兜帽罩在头盔外面；胯下

的坐骑剽悍强健，威风凛凛，只是鬃毛有些蓬乱。只有一匹马上没

有骑手，那是阿拉贡的坐骑，名叫罗埃林，是游侠骑士从北方给他

带来的。他们的甲胄和马鞍上没有镶嵌金银宝石，也没有任何鲜

艳的饰物；骑手们也不佩戴任何徽章和标志，只是每件斗篷的左肩

处别着一枚闪光的星形银饰针。

国王跨上他的雪上飞，梅利在他身旁，骑着一匹名叫斯蒂巴的

矮种马。不一会，伊奥尔默尔走出城门，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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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哈巴拉德扛着一根很大的用黑布卷紧的旗杆，另外还有两个

既不年轻也不太老的中年男子。他俩是埃尔隆德的儿子，长得十

分相像，几乎没人能分辨出他们谁是谁：两人都是黑头发、灰眼睛，

有着精灵英俊的脸庞，身穿相同色彩的铠甲，外面披着银灰色斗

篷。莱戈拉斯和吉穆利走在最后面。梅利的眼睛却只是盯住阿拉

贡看，他大为吃惊，阿拉贡一夜之间竟苍老了许多。只见他那阴沉

的脸色灰白而疲惫。

“我心里很不安，陛下，”阿拉贡站在国王的马边说道，“我听到

了异常的消息，看到远方发生新的危机。我一直在冥思苦想，眼

下，我恐怕必须改变我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伊奥默尔，你现在去

顿哈罗需要多少时间？”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整，”伊奥尔默尔说，“我们大概要到第三

天晚上前才可以赶到顿哈罗要塞。那时刚好是十六，月圆后的第

一天，国王指挥的全部人马可以在第二天集结完毕。这是我们集

合罗翰兵力的最快速度。”

阿拉贡沉默了一会儿。“三天，”他喃喃道，“罗翰的人马要三

天后才能集结起来。不过我知道没法再快了。”他扬起脸来，似乎

心里已拿定了主意；脸色也不那么烦愁了。“那么，陛下，请您恩

准，我必须为自己和同胞采取新的步骤了。我们走我们的，而且不

再偷偷地行走。对我来说，躲躲藏藏的行军方式已经结束。我要

抄捷径直往东去，踏上那条死亡之路。”

“死亡之路？”塞奥顿说道，身子一颤。“你为什么要提到它？”

伊奥尔默尔转身打量阿拉贡。梅利觉得，坐在阿拉贡附近听到他

讲话的骑士们个个脸色煞白。“如果确实有这种路，”塞奥顿说，

“它的入口就在顿哈罗，但活人是走不过去的。”

“哎！我的朋友阿拉贡！”伊奥尔默尔说，“我原希望我们能一

起参加战斗；但如果你要去寻找死亡之路，那么我们分别的时候也

就到了；我们几乎不可能在太阳底下重新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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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都要走那条路，”阿拉贡说，“不过我告诉你，伊奥

尔默尔，我们会在战斗中重逢，尽管莫都大军会挡在我俩之间。”

“就按你所想的干吧，我的阿拉贡阁下，”塞奥顿说道，“也许这

是你命中注定的，要走旁人都不敢走的陌生之路。只是这样分别

使我感到忧伤，我的兵力也因此而减弱了。好吧，我不能再耽搁，

必须走山路。再见！”

“再见，陛下！”阿拉贡说，“祝你一路顺风，威名远扬！再见，梅

利！我把你交给了会妥善照应你的人，远比我们当初追赶奥克斯

到范冈森林时所希望的要好。我想，莱戈拉斯和吉穆利将继续与

我同行，但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再见！”梅利说。他找不到别的话说。他感到自己太渺小，他

们说的那些阴郁的话语使他困惑和沮丧。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想念

总能保持乐天情绪的皮平。骑士们已整装待发，坐骑显得躁动不

安；他真希望立即出发，把一切扔在脑后。

塞奥顿吩咐伊奥尔默尔，伊奥尔默尔举手一声大喊，队伍出发

了。他们翻过壕沟，下到深谷冲沟，然后飞速向东，拐上绕过山脚

的路，走了约莫三里，又向南拐弯，折回山里，从视野中消失了。阿

拉贡策马跑到壕沟边，目送国王的人马远去，然后他转身回到哈巴

拉德旁边。

“我爱的三个人都走了，我很喜欢那个小个子。他不知道自己

此行的结局，不过，他就是知道的话也会去的。”

“霞尔人个子虽小，却是个很了不起的民族，”哈巴拉德说，“他

们不知道我们长期以来为保卫他们边界而付出的辛劳，不过我倒

情愿他们不知道。”

“现在我们的命运已交织在一起，”阿拉贡说道，“可是，唉！我

们不得不在这里分别。嗯，我要吃点儿东西，然后我们也得赶快出

发。走，莱戈拉斯和吉穆利！我吃饭时有话跟你们说。”

他们一起回到了城堡。可阿拉贡坐在大厅的餐桌旁，却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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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儿默不作声，其余的人都等着他开口。“说话呀！”莱戈拉斯终于

忍不住说道，“说话呀，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也可以轻松一些！

在这个阴郁的早上回到这个阴郁地方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我来说，好似经历了一场比号角堡之战更为残酷的斗争，”

阿拉贡回答说，“我已经看过那块奥桑克的魔石，朋友们。”

“你看了那块被诅咒的魔石！”吉穆利满脸惊惧地叫了起来，

“你不该跟⋯⋯跟他说话的，连刚多尔夫也害怕呢！”

“你忘记了在跟谁说话，”阿拉贡声色俱厉地说，他的眼睛闪闪

发光，“我不是已在埃多拉斯城门前公开宣布过自己的身份吗？我

跟他说话，你有什么可害怕的？不必害怕，吉穆利。”他的口气缓和

下来，面色也不那么严厉了，看去像一个多日熬夜而疲倦不堪的

人。“不要担心，我的朋友，我是魔石的合法主人，我既有权利也有

力量使用它。或者说，我是这么判断的。这权利不容置疑。这力

量也够的———勉强够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这是一场激烈的较量，疲乏要慢慢才能消

除。我没有对他说什么，最后我让魔石服从了我的意愿。他会发

现仅此一点，就让他难以忍受。他看着我。是的，吉穆利，他看到

了我，但我却作了伪装，不像你在这里看到的我。如果这样做会有

助于他，那么我就铸成大错。不过，我并不这么认为。我相信，让

他知道我在大地上生活、走动，就是对他的打击，他直到现在才明

白这点。魔石里那双眼睛无法穿透塞奥顿的盔甲；但是索隆没有

忘记伊西尔德和伊伦迪尔之剑。现在，就在他实施自己的计划时，

出现了伊西尔德的继承人和那把剑；我让他看了那把重铸的利剑。

他还没有强大到无所顾忌，而且，狐疑使他坐卧不安。”

“但是，不管怎样，他到底拥有重兵啊，”吉穆利说，“这下他将

更迅速地发动进攻了。”

“匆忙的攻击往往会出娄子，”阿拉贡说，“我们必须逼住索隆，

不给他动作的机会。我的朋友们，我在征服、控制住了魔石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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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许多情况。我看到冈多情势危急，一支庞大的敌军正出其

不意地从南面逼近，这将牵制米纳思蒂里斯大量的防御力量。如

果不迅速反击，我认为冈多城将在十天内失守。”

“那冈多城肯定要失守了，”吉穆利说道，“现在已经没有援兵

可往那里调遣，而且就是有援兵也无法及时赶到。”

“是的，我没有援兵可派，因此我必须亲自去，”阿拉贡说，“现

在只有一条穿山而过的近路，才能使我在冈多失守前及时赶到海

岸，那就是死亡之路。”

“死亡之路！”吉穆利叫道，“这是个可怕的名字；而且我觉得罗

翰人厌恶那名字，有人能活着走过这样的路而不丧命的吗？即使

能活着走出去，这么少的兵力遇上莫都的攻击又怎么抵挡呢？”

“打罗翰骑士来了以后，活人从没走过那条路，”阿拉贡说，“因

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死路。但是在此危急时刻，伊西尔德的继

承人可以利用这条路，只要他敢走就行。听着！这是埃尔隆德，一

位最渊博的智者让他的儿子们从林谷给我捎来的话：吩咐阿拉贡，

记住那位预言家的话和死亡之路 。”

“那位预言家怎么说的？”莱戈拉斯问道。

“那是预言家马尔贝思在福尔诺斯特的末代国王阿尔弗杜伊

时代说的，”阿拉贡说道：

“大地笼罩长长的魔影，

向西伸展黑暗的羽翎。

塔楼震撼王陵气尽，

死人已被唤醒，

弃誓者的时机来临。

黑石山前巍然屹立，

声声号角厉厉山风。

是谁撕裂蒙蒙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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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这些遗弃之魂？

先王曾接受他们的宣誓，

如今他的继承人莅临。

来自北方肩负使命

打开死亡之路大门。”

“阴暗的道路，毫无疑问，”吉穆利说道，“不过对我来说，这些

诗句更加阴暗。”

“如果你能更好地理解它们，那么我请你随我同行，”阿拉贡

说，“我现在就要踏上这条路。这并非我喜欢走，而是情势所迫。

因此，你只有出于自愿，我才让你同行，你会发现这条路既艰险又

可怕，甚至更糟。”

“我愿意跟你走，即便死亡之路也罢，不管它会将我带向何

方。”吉穆利说。

“我也愿意，”莱戈拉斯说，“我不害怕死人。”

“我希望那些被遗忘者没有忘记该如何战斗，”吉穆利说道，

“要不，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扰他们。”

“只要到达埃雷赫山，我们就会知道的，”阿拉贡说，“他们当初

背弃的是与索隆作战的誓言，如果他们遵守这一誓言，他们就一定

会作战。在埃雷赫山上还有一块黑石，据说是伊西尔德从努美诺

尔带去的；黑石立在一个山头上，山国之王曾在那里宣誓归顺伊西

尔德，当时冈多王国刚刚建立。可是待索隆回来后并变得强大时，

伊西尔德召唤山国人遵守他们的誓言，他们拒绝了。因为在那黑

暗时代，他们已拜倒在索隆的脚下。

“于是伊西尔德对他们的国王说：‘你将是末代国王。如果事

实证明西方比你的黑主子更强大，我降咒于你和你的臣民：你们若

不实行自己的誓言，将永无宁日。这场战争将持续无数年，在战争

结束之前，你们还将受到召唤。’面对愤怒的伊西尔德，他们不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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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隆一边参加战斗，逃到山里隐蔽的地方躲藏起来，和外界断绝

往来，荒山野岭，人丁衰落。在埃雷赫山上及其他人迹罕至之处，

到处是这些恐怖的不眠魂灵。但由于我已经得不到活人的帮助，

我必须走那条路。”

他站起身来。“出发！”他高声喊道，抽出佩剑，剑在朦胧的城

堡大厅里发出一道闪光。“向埃雷赫黑石进发！我去寻找死亡之

路，愿意去的人跟我走！”

莱戈拉斯和吉穆利二话不说，站起身来，跟着阿拉贡走出了大

厅。游侠骑士戴着兜帽等在外面的草地上，一动不动，寂静无声。

莱戈拉斯和吉穆利上了马，阿拉贡飞身跃上罗埃林。这时哈巴拉

德举起了大号角，号声在海尔姆溪谷回荡；随着号声，雷鸣般的马

蹄声向冲沟直奔而下，留在战壕与城堡里的人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当塞奥顿缓慢行进在山间小路上时，游侠骑士迅速横跨平原，

第二天下午抵达了埃多拉斯；他们在那里稍事休息，便越过谷地，

终于在夜幕降临时到达顿哈罗要塞。

伊奥尔温公主迎接他们，因他们的到来大为高兴：她从没见过

比杜内丹人和埃尔隆德英俊的儿子们更强大的战士；但是她那双

眼睛多半是注视着阿拉贡。他们与她共进晚餐，一起聊天，她听到

了塞奥顿骑马走后的详细情况，而以前她听到的只是片言只语。

她听到海尔姆溪谷里发生激战，塞奥顿和他的骑士冲锋陷阵，敌人

遭到惨重伤亡时，双眼闪闪发光。

最后她说道：“各位，你们一定十分疲劳，现在该睡觉了，只是

仓促之中，安排不周，只能先将就住一夜了。明天我再为你们准备

更舒适的地方。”

但阿拉贡说：“不必了，公主，别麻烦了！我们只要今晚能睡在

这里，明天早晨吃顿早饭就心满意足。我要去完成一桩极其紧急

的任务，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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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容满面地看着他，说道：“阁下，真是太感谢了，你弯了这

么多路来看望流亡异乡的伊奥尔温，跟她说话，还给她带来消息。”

“其实谁也不认为这趟跑的是冤枉路，”阿拉贡说，“公主，要不

是我不得不从顿哈罗要塞这里走，我是不可能来的。”

听了这话她好像不太舒服，答道：“这么说，阁下，你是走错路

了；因为出了谷地，没有向东或向南的路；所以你最好还是从原路

回去吧。”

“不，公主，”他说，“我没有走错路，在你诞生在这片因你而蒙

受荣幸的土地上之前，我就在这里走过。我知道有一条走出这谷

地的路：我要找的就是它。明天我将走死亡之路。”

她像是重重挨了一击，定睛直望着他，脸色苍白，好一阵没再

说话，大家也都默默地坐着。“可是，阿拉贡，”她最后终于开口了，

“难道你的任务是去寻找死亡？你在那条路上只能找到死亡。他

们无法容忍活人通过那里。”

“他们也许能容忍我通过，”阿拉贡说，“说什么我也要冒一下

险。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你简直是疯了，”她说道，“在座各位都声名卓著，且英勇善

战，你不该把他们带入死亡的阴影中，而应该把他们带上战场，那

里正需要人。我请求你别去了，和我的兄弟一起走吧，那样我们大

家都会高兴，我们的前景才会更加光明。”

“这不是发疯，公主，”他回答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命中指定的

路。跟我去的人也都是出于自愿；如果他们现在想留下来和罗翰

部队一起走，悉听尊便。但是我要走死亡之路，如果必要，独自一

人也要走。”

此后他们不再说话，大家默默地吃着，但是她的目光始终盯着

阿拉贡，其他人都看得出她内心如焚。最后，他们站起身来，对伊

奥尔温公主的款待表示感谢，便去休息了。

阿拉贡和莱戈拉斯及吉穆利同宿一个帐篷，他俩已先进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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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贡刚走到帐篷门口，伊奥尔温公主就接踵而至，喊住了他。他转

过身去，看到在黑夜中站着一个隐隐闪烁的身影，穿着一身白色服

装，双眼射出火一般的光芒。

“阿拉贡，”她说，“你为什么要往死路上走？”

“因为我不得不走这条路，”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反抗索

隆的战争中尽一点责任。并不是我愿意选择死亡之路，伊奥尔温。

要是让我挑选心所向往的地方，那么此刻我会在遥远的北方，美丽

的林谷漫游。”

她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思索他这话的意思。接着她突然将

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你是个坚强刚毅的君主，”她说，“如此才会

赢得声誉。”她停顿一下，又说道，“阁下，如果你一定要走，那让我

随你一起去吧。我已厌倦在山里过隐蔽的生活，希望面对危险和

战斗。”

“你的责任是和你的国人在一起。”他回答道。

“我听到的总是责任、责任，”她叫了起来，“难道我不是伊奥尔

尔家族成员，而是一个保姆吗？我一直举棋不定地等待，但现在我

觉得已经不再迟疑了，难道我还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吗？”

“只有很少的人才有随心所欲的幸运，”他回答说，“而你，公

主，你不是接受了任务，在陛下回来前管理人民吗？假如当时选中

的不是你，那么这个职责会由某位军官或首领担当，无论他是否喜

爱这工作，他都不能擅离职守。”

“为什么总是选中我？”她痛苦地说道，“难道在骑士出征时总

该留下我，他们赢得声誉之时，我在照顾家园；在他们凯旋之时，我

来提壶携浆？”

“也许，无人凯旋的时候即将来临，”他说道，“这就需要有默默

无闻的勇气了，因为将没有人来记住保家卫国的最后战斗中的壮

举，然而这壮举并不会因为没受到赞誉而黯然失色。”

她回答说：“你这些话的意思无非是说，‘你是个女人，你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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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就是留在家里。但是，当男人们在战斗中光荣地死去时，你却只

能留在家里被烧死，因为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了。’可我是伊奥尔家

族成员，不是侍女。我会骑马、使剑，我不怕苦，也不怕死。”

“那你害怕什么呢，公主？”他问道。

“笼子，”她回答说，“怕关在笼子里，直至年老体衰，到那时轰

轰烈烈干一番伟大事业的机会已失去，无可回忆，也无从渴望了。”

“可你却劝我不要冒险，不要走我选定的这条路，就因为这条

路是很危险的路吗？”

“一个人可以这么劝说另一个人，”她说道，“不过，我这么劝你

不是要你逃避危险，而只是要你奔赴战场，用你的剑赢得胜利和荣

誉。我不愿看到崇高的伟业被无谓葬送。”

“我也不愿意，”他说道，“所以我告诉你，公主：请留在这里！

你没有去南方的使命。”

“那些跟着你的人也没有这种使命。他们只是因为不愿和你

分别才跟你去的———因为他们爱你。”说完她转身就走了，消失在

茫茫的夜色中。

天空出现曙光时，太阳尚未升上东方高高的山脊，阿拉贡已做

好出发的准备。他的手下都已上马，他刚要跃身登鞍，伊奥尔温公

主前来给他们送行。她一身骑士戎装，身佩长剑，手里拿着一个杯

子，她将杯子放到嘴边，抿了一小口，祝愿他们一路顺风；然后将杯

子递给阿拉贡，他喝了一口后说道：“再见了，罗翰公主！为你的祖

国，为你和你的人民的福祉干杯！告诉你的兄弟：我们会在阴影那

头再相见的！”

站在一旁的莱戈拉斯和吉穆利觉得她好像哭了，一个如此坚

强、高傲的女性的泪水尤其令人悲伤。她说：“阿拉贡，你要走了

吗？”

“是的。”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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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执意不肯答应我的请求，让我随着你的人马同行了？”

“是的，公主，”他说，“没有国王和你的兄长的允许，我不能答

应；他们要到明天才能回到这儿。可是我现在每个小时，甚至每一

分钟都不能耽误。再见！”

这时她双膝一跪说道：“我求你了！”

“不行，公主。”说着他搀住她的手，扶她起来。然后他吻了吻

她的手，跃上马鞍，纵马离去，没有回头再看一眼；只有那些深知他

的性格、一向在他身旁的人，才看得出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伊奥尔温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像一座石像，紧握成拳的双

手垂在身体两侧。她目送着他们，直至他们进入黑沉沉的幽灵山

阴影中，那里就是死亡之路的进口。等他们已走得看不见踪影时，

她这才转过身，如同盲人般步履蹒跚地走回自己的住地。她的人

民并没看到这告别的一幕，因为他们害怕得躲了起来，不待到大白

天都不敢出来，而那时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陌生人早已离去。

有人说：“他们是些精灵精怪。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进

入黑暗，永远别再回来了。现在的世道已经够坏的了。”

游侠骑士一路驰去，天色依旧灰蒙蒙的，太阳尚未爬上他们前

面幽灵山的山梁。即便是穿行在一排排年代古老的石头之间，他

们也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最后，他们来到迪姆霍尔特。在那片

黑幽幽的树林浓荫下，连莱戈拉斯都很快觉得忍受不住了；他们发

现道路前方的山脚下有一片低洼的空地上，赫然立着一块单独的

巨石，犹如厄运的魔指。

“我浑身的血都冷了。”吉穆利说，但其余的人沉默不语，他的

话语了无声息地落在脚边潮湿的冷杉针叶上。众坐骑在这块凶险

的巨石前裹足不前，骑士们只好下马，牵着它们过去。他们就这样

来到了峡谷深处；这儿耸立着一堵陡峭的石壁，石壁上有一扇黑

门，如同在他们面前张着一张黑夜的大嘴。在它那宽阔的拱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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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刻着一些符号和图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恐惧好似一片灰

蒙蒙的烟雾从这门里涌了出来。

队伍停了下来，人人心存恐惧，只有精灵莱戈拉斯除外，对他

来说，幽灵鬼魂并不可怕。

“这是一道灾难之门，”哈巴拉德说，“我可能会在里面送命，尽

管如此，我仍敢从这里过去，只是马不想进去。”

“我们必须进去，所以马也都得进去，”阿拉贡说道，“要是我们

穿过这片黑暗之地，还有许许多多路要走，每耽搁一个小时就会使

索隆更接近胜利。跟我走！”

阿拉贡带头走去，正是他那坚强的意志使全体杜内丹骑士和

他们的坐骑都紧随其后。那些马出于对主人深切的爱，都心甘情

愿去面对门里的恐惧，只求走在身边的主人坚定沉着。但是罗翰

马阿洛德不想走，它站在那里吓得直冒冷汗，浑身颤抖，看去着实

令人痛苦。莱戈拉斯只好用双手捂住它的眼睛，在黑暗中唱歌般

地对它轻言细语了一番，勉强给牵着走了，于是莱戈拉斯也进了

门。现在只剩下矮人吉穆利了。

他的两膝直发抖，很生自己的气。“真是闻所未闻的事！”他

说，“精灵能进入地下，矮人却不敢！”说罢便一头冲了进去。但他

感到自己是拽着灌铅的脚跨过门槛的；即便是这位毫无畏惧地到

过世界上不少深洞幽穴的格洛因之子吉穆利，也突然觉得眼前一

片漆黑。

阿拉贡从顿哈罗带来了火把，此刻他手里举着一支走在前头，

埃莱丹也拿着一支走在队伍后面，吉穆利跌跌撞撞地落在后面了，

拼命想赶上他。除了火把那朦胧的火光，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

只要大队人马一停下脚步，他周围好像就传来一阵说不完的窃窃

私语，也不知是何种语言，反正他以前从没听到过。

队伍既没有遭到攻击，也没有遇到什么阻挡，然而矮人吉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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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前走，心里越怕：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现在连退路都没有了，他

们后面的路已都被在黑暗中紧随其后的大批隐身人堵住。

不知过了多久，吉穆利终于看到了一幅他后来不想回忆的景

象。他发现道路宽阔起来，队伍突然进入了一大块空地，两旁没有

山壁。他吓得几乎迈不开步子。阿拉贡的火炬渐渐移近时，左边

远处黑暗里有东西冥冥闪烁，阿拉贡停住了脚步，然后走去探看一

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一点也不怕？”矮人嘀咕说，“不管在什么洞穴里，格洛

因之子吉穆利总是第一个奔向头道亮光。但在这儿却不是这样！

完了！”

可他还是走了过去，看见阿拉贡跪在那里，埃莱丹举着两支火

把。他们面前是一副身材高大者的骨架，身裹铠甲，一旁还摆着马

具；山洞里的空气非常干燥，因此他的锁子甲仍亮光光的。他的皮

带是用金子和石榴石制成的，那个戴在大头颅上的头盔镶有很多

黄金，他脸朝下倒在地上。现在可以看清，他倒在洞穴顶端的石壁

旁，前面是一扇关得紧紧的石门：他的手指骨还抠在石门缝隙里。

身边有一把带缺口的断剑，看来他曾在绝望中用它砍过岩石。

阿拉贡没有碰他，默默注视了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叹了口

气。“这里永不会有辛伯莱内之花开放，直到世界末日，”他喃喃

道，“九座王陵，还有那边的七座都已绿草如茵，可他这么多年来却

一直躺在自己无法打开的门边。这道门到底通向何方？他为何要

进这道门？谁也不知道！”

“这不关我的使命！”他转身对在黑暗中传来的低语声喊道，

“看好你们的宝贝，守住那可咒年代里隐藏的秘密吧！我只要求快

快行动，让我们过去，你们也来，我召唤你们去埃雷赫黑石！”

没有回答，低语声消失，剩下更为可怕的沉寂；一阵冷风袭来，

火把扑动了几下，熄灭了，再也点不着了。吉穆利始终没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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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过了一个小时还是许多小时。其他的人都奋力向前，他却

老是落在最后，怎么也摆脱不了罩在身上的恐惧；身后传来许多脚

步般的模糊声响，如影相随不绝于耳。他踉踉跄跄地往前赶，最后

倒在地上像野兽般往前爬，他感到自己再也受不住了———他必须

有个了结，要不逃走，要不干脆往回疯跑，去面对随之而来的恐惧。

他突然听到滴水声，如石头掉进幽梦般那样响亮而且清晰。

光线渐渐亮了，嗬！全队人马已经过另一个又高又宽的拱形门道，

一条小溪从他们身边流过；远处，有一条笔直向下的山路，路两边

是陡直的峭壁，尖峰直刺云霄。又深又窄的崖壁使得天空也显得

黑沉沉的，小星星在闪烁。吉穆利后来才知道，当时离日落还有两

个小时，是他们从顿哈罗出发的同一天；但他却觉得恍如隔世，仿

佛是多年后的一个黄昏。

大伙儿重新上马，吉穆利回到莱戈拉斯身旁。大家成纵队前

进。傍晚渐渐来临，暮色苍茫，恐惧仍紧逼其后。莱戈拉斯扭头和

吉穆利说话，矮人看见精灵莱戈拉斯那双明亮的眼睛在闪烁。跟

在他们后面的是埃莱丹，他是整个队伍的最后一个，但不是走在这

条下山路上的最后一个。

“死人跟着我们呢，”莱戈拉斯说，“我看到了人和马的身影，他

们的灰白旗帜如条条云彩，长矛像朦胧冬夜的灌木丛。死人跟着

我们呢。”

“是的，死人骑马跟在后面。他们已受到召唤。”埃莱丹说道。

队伍终于走出了峡谷，像是突然钻出了墙缝；他们面前是大河

谷中的高地，身旁的溪流跌落到一个个落坡，发出清冷的哗哗声。

“我们在中洲的什么地方？”吉穆利问。埃莱丹回答：“我们已

经从黑麓溪谷下来，这条寒冷的长河最后将流入冲刷着多尔阿姆

罗斯城墙的大海。没必要问河名的出处，大家都叫它黑根河。”

黑麓溪谷形成一个大河湾，河水拍击着南面险峻的山壁。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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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上长满绿草，不过此时看去却是一片灰色，因为太阳已经下山；

下面远处，万家灯火闪烁。河谷土地肥沃，人丁兴旺。

阿拉贡没有转过身去，他用大伙儿都能听到的声音高声叫道：

“朋友们，忘记你们的疲劳！走吧！快走！我们必须在午夜前赶到

埃雷赫山，还要赶很长一段路呢。”于是他们就头也不回地一路向

前，穿过山地，最后来到一座架在湍流上的桥边，找到了一条通往

下面的路。

他们向前驰去，家家都门户紧闭，熄了灯火，那些在野外的人

则惊惶喊叫，像被追猎的野鹿一般狂奔乱跑。在越来越浓重的夜

色中，传来同样惊惶的喊叫：“幽灵王！幽灵王来袭击我们了！”

下面远处钟声四起，所有的人都在阿拉贡面前四散逃窜；但游

侠骑士依然像猎手般急急奔驰，直至他们的坐骑累得步履趔趄。

就这样，刚近午夜，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们终于赶到

埃雷赫山。

对死人的恐惧长期笼罩着这座山周围的旷野。山顶矗立着一

块黑石，像个大圆球，尽管它有一半埋在地下，仍有一个人那么高。

那石头看去不像是尘世之物，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此有人深

信不疑，但是据那些还记得韦斯特内西传说的人说，它是努美诺尔

覆灭后的遗物，是伊西尔德登上这片土地时竖在那里的。河谷的

人都不敢接近它，也不在它附近居住；因为据说它是幽灵们的聚会

处，它们时常在忧虑不安时聚拥在石头周围，悄声细语。

队伍来到石头前，在沉寂的夜晚勒马伫立。随后埃罗赫递给

阿拉贡一个银号角，阿拉贡吹响它，站在近旁的人听到了回应的号

角声，好像是从遥远的洞窟深处传来的回声。他们没有听到别的

声音，然而他们意识到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们站着的这座山的周

围，一阵如鬼魂呼出的寒风从山上吹了下来。阿拉贡下了马，站在

石头边，声音洪亮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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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弃誓言者，你们为何而来？”

从黑暗中传来了一个回答声，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

“为遵守誓言，得到和平。”

于是阿拉贡说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我要前往安达因河上

的佩拉吉尔，你们将随我同去。待索隆的爪牙从这片土地上被铲

除后，我会让你们实现誓言，你们将得到和平，永远离开这里。我

是埃勒萨王，伊西尔德的冈多继承人。”

说完，他吩咐哈巴拉德展开带来的大军旗；啊！这是一面黑色

的旗帜，即使旗上绣着什么图案，也让夜色遮住了。接下来是一片

静默，在漫长的夜晚，再没听到一声低语和一丝叹息。全队人马在

黑石旁搭起了营帐，但大家几乎都没睡着，因为他们惧怕围在四周

的幽灵。

黎明降临；天色蒙蒙，寒气袭人。阿拉贡立即起身，领着队伍

踏上征程，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最为急速、最为疲惫的跋涉，是阿拉

贡，是他的意志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进。这样的征程是凡人无法承

受的，只有北方的杜内丹人，还有随他们同行的矮人吉穆利和精灵

莱戈拉斯才能胜任。

他们经过塔兰隘口，进入兰姆顿；幽灵们紧跟在后面，恐惧还

在前头。最后他们来到西里尔河边的卡兰姆贝尔，血红的太阳已

落到他们身后远处的绿岭下面。他们发现城镇和西里尔河的津渡

已被遗弃，许多人都去打仗了，留下的人听说幽灵王即将到来，都

纷纷逃进了山里。第二天，黎明没有来临，游侠骑士继续向前，进

入莫都的黑暗风暴之中，不见踪影，但幽灵们仍然跟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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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御驾亲征

人们从条条道路汇集而来，向东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和索隆

的攻击。就在皮平站在石城城门前、目睹多尔阿姆罗斯的亲王在

战旗簇拥下飞马进城之时，罗翰国王正从山上下来。

白昼将尽。夕阳下，骑士们的身前落下了又长又尖的身影，黑

暗已悄悄降临在遍布陡坡沙沙作响的冷杉树下。正值日暮时分，

国王缓辔而行。不一会儿，山路拐过了一个光秃秃的巨石山肩，进

入了一片风声簌簌的幽暗树林。队伍成一行蜿蜒而下，待最后他

们到了谷地时，浓阴处已夜色沉沉。太阳落山了。瀑布上方暮色

苍茫。

这一天的征途中，他们一直看到下方远处有一条溪流从高山

隘口飞流而下，在松树覆盖的山坡上冲开一条窄道。现在，小溪已

奔出一道石门，流进了一个宽宽的河谷。骑士们顺着溪水前进；不

久，哈罗河谷便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近黄昏，只听得一片喧哗水

声。白花花的雪河容纳了这条小溪后，一路奔涌向前，冲过块块卵

石，溅起阵阵水雾，直奔埃多拉斯和绿色的山川。右首远处的河谷

顶部，硕大的斯塔克角山隐隐浮现在云雾缠绕的绵亘群山上方，它

那嶙峋的山峰积雪终年不化，在高远的世界上空闪着银光，山的东

面是幽暗的青灰色，而西面则被落日的晚霞染成了一片红色。

梅利望着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惊诧不已，在漫漫征途中，他

曾听过有关它的许多传闻逸事。这是个不见天日的世界，在这个

千山万壑的世界里，他的眼睛透过阴濛的空气，所见的只是层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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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的山坡，重峦叠嶂的巨壁，云雾缭绕的悬崖巉岩。他恍恍惚惚地

骑在马上，听着流水的潺潺声，黑林的簌簌声，石头的破裂声，以及

孕育在天籁之声后面的无限宁静。他喜欢大山，或者说喜欢远古

传说中大山奔腾向前的形象；但现在他又被沉重的中洲山川压垮

了。他渴望坐在一间宁静的房间里，坐在火炉边，把浩瀚无际的一

切都拒之门外。

他太疲倦了，尽管他们一路上走得并不快，但中间几乎没休息

过。一小时又一小时，几乎一连三天都在马背上颠簸着，翻隘口，

过谷地，涉溪水，真是疲于奔命。有时，道路宽一些，他与国王并辔

而行，没去注意许多骑士笑着看到他俩的有趣对照：霍比特人骑着

毛发蓬松的矮小灰驹，罗翰国王则稳坐气宇轩昂的高头白马。有

时他和塞奥顿聊着天，告诉陛下有关他的家和霞尔人的情况，或者

听陛下告诉他罗翰的趣闻轶事，以及古代伟人的业绩。不过大多

数时间，特别是最后这一天，梅利紧跟在国王身后，一声不吭，倾听

着后面的骑士慢条斯理的洪亮嗓门，一心想弄明白这些罗翰语的

意思。这种语言里的许多单词他似乎都懂得，只是它们说起来比

在霞尔更有韵味，更有力道，但是把这些词连在一起，他就不懂得

是什么意思了。有几个骑手会不时地亮开清脆的嗓子，精神振奋

地唱上一曲，梅利尽管听不懂歌词，也觉得自己的心激动得怦怦直

跳。

他仍然一直感到很孤独，在这天白昼将尽时，这种感觉更加强

烈。他不知道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皮平在哪里，也不知道阿拉

贡、莱戈拉斯和吉穆利的情况。他的心头打了个寒噤，蓦然想到了

弗拉多和山姆。“我把他们给忘了！”他责备自己说，“他们比我们

其余的人都重要。我是来帮助他们的；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

一定在几百里外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浑身颤栗。

“终于到哈罗谷地了！”伊奥尔默尔说，“我们的旅程就将结

束。”他们勒马站住。山道穿出狭窄的峡谷后急转直下。如同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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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高的窗口望出去一样，只要朝下一瞥，薄雾中大谷地尽收眼

底。一盏微弱的灯光在河边闪烁。

“这趟旅程也许是结束了，”塞奥顿说道，“但是我还有很多路

要赶。昨夜是满月，明天早晨我就要去埃多拉斯，结集罗翰军队。”

“如果你愿意听取我的建议，”伊奥尔默尔低声说道，“你要回

这里待着，直到战争结束，不论是失败还是胜利。”

塞奥顿微微一笑。“不，我的孩子，我是要你来接替我才招你

来的，不要在老人的耳边说三寸舌之流的话！”他挺直身子，回头看

看他的队伍，那长长的队列已渐渐隐没在苍茫的暮色中。“我几天

前的西行似乎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且我再也不会只依赖权杖

行事了。如果打败了，我躲在山里有什么意思？如果胜利的话，我

即使耗尽最后的力量倒下，又有什么可忧伤的？不过，我们现在什

么也别去想。今晚我将睡在顿哈罗要塞。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平静

的夜晚。继续前进吧！”

在越来越沉的暮色中，他们一路向下进入谷地。这里，雪河在

靠近谷地西面的山壁边流淌。不一会儿，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处

浅滩，河水从石头上淙淙流过。浅滩有人守卫。队伍一走近浅滩，

许多士兵就从岩石阴影处跳了出来，待看清来者是国王时，他们欢

欣地高声喊叫起来：“塞奥顿国王！塞奥顿国王！是罗翰国王回来

了！”

有人长长地吹了一声号角。号声在山谷中引起回响。其他几

支号角也应声响起，河对岸亮起灯光。

忽然，高处传来一阵宏亮的军号声，听上去是从某个凹处发出

来似的，所有音符汇成一个声音，在山崖间回响振荡。

罗翰的国王就这样从西方凯旋而归，回到了白山脚下的顿哈

罗。他发现留驻的军队已经集结起来；因为一听说他回国来了，众

将领就带着从刚多尔夫那里得来的消息，策马来浅滩迎候他。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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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谷地的统领邓希尔走在最前面。

“陛下，三天前的黎明时分，”他说道，“捷影如一阵风似的从西

面来到埃多拉斯，刚多尔夫带来了你胜利的消息，使我们欣喜万

分。但他也带来了你的指示：赶快集合起骑兵队伍。接着飞翼魔

影就来了。”

“飞翼魔影？”塞奥顿问道，“我们也看见它，但那是在刚多尔夫

离开我们前那个死寂的夜晚。”

“陛下，”邓希尔说道，“也许是同一个魔影，也许是另一个相像

的东西，是形状像只巨鸟那样的会飞的黑糊糊的东西吧？那天早

晨，它飞过埃多拉斯，所有的人都吓得浑身打颤。因为它直扑黄金

宫而去，飞得低低的，几乎碰到了山墙。还发出一声怪叫，吓得我

们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刚多尔夫叫我们别聚集在田野里，而到山

下的河谷里来迎接你。他还吩咐我们非不得已时别多点灯火，我

们照办了。刚多尔夫的口气不容违背，我们相信照此办理也是你

的意思。哈罗谷地从没见过这种邪恶的东西。”

“很好，”塞奥顿说，“我现在去要塞，在休息以前，我要在那里

会见将军和首领。让他们尽快到那儿去见我！”

道路径直向东穿过谷地，那儿谷地的宽度只有一里多一点。

到处是杂草丛生的沼泽地和低洼地，在渐渐昏暗的暮色中泛出一

片灰色，但是梅利看到，在谷地的前方有一道险峻的山壁，那是斯

塔克角山麓的外露层；是几个世纪以来被雪河冲出来的。

所有平坦的空地上都聚集着人群。有的挤在路边，向西行归

来的国王和骑士们高声欢呼；一排排整齐的帐篷和棚子，一行行拴

在桩上的马，还有巨大的武器存放处，一簇簇相架而立的长矛宛如

新栽的灌木树丛，向远处伸展而去。此时黑暗越来越浓，高地上没

有灯光，也没有篝火，夜风吹来冷飕飕的。哨兵裹着厚厚的外套，

来回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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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不清楚山上到底有多少骑兵。沉重的夜色中，他无法猜

出他们的人数，但他觉得反正是一支庞大的军队，有成千上万条壮

汉。他正在左顾右盼时，国王的人马向上走去，到了谷地东面黑暗

的峭壁下面；山路突然开始往上，梅利惊讶地抬头望了望。像这样

的山路他以前还从未见过，这是人类远古时用双手创造的杰作。

蜿蜒而上的山路犹如一条长蛇盘绕陡如梯子的险坡，忽而向前，忽

而往后，盘曲着往上伸。这般的山路，战马可以行走，战车也可以

慢慢拉上去；但是，如果上头有人防守，敌人就莫想打此通过，除非

从天而降。山路一个个转弯处，都立着不少被雕成人形的巨石，这

些人像高大魁梧、四肢笨拙，两腿交叉蹲坐，粗短的胳膊，交叉叠在

胖胖的肚子上。其中有些经过多年日晒雨淋，面目已经模糊不清，

只有眼睛的黑窟窿仍然忧郁地盯着过往的行人。骑士们几乎谁也

不朝这些石人看。他们对这些被称为普凯尔人的石人都不甚留

意，因为这些石人已经都没有力量，也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不

过，当这些石人忧郁地在黑暗中朦胧显现时，梅利还是惊讶地，几

乎怀着一种怜惜的感情细细打量。

一会儿后，他回头一望，发现自己已身在谷地上方几百尺的高

处；而在下面远处，依稀看见一行骑兵正逶迤穿过浅滩，成纵队沿

着道路朝为他们准备好的营地走去。只有国王和他的卫兵正往上

走向要塞。

国王的队伍终于来到一处峭壁边缘，上山的路穿过岩壁间的

一道堑沟爬上一个小斜坡，到了一片开阔的高地，人称菲里恩费尔

德，这是一片遍布青草与石楠的翠绿山地，俯瞰着山后坳谷里汇成

雪河的条条溪流。南面是斯塔克角山，北面是锯齿形的伊伦萨加

群峰，中间面朝国王队伍的是黝黑阴森的幽灵山，山坡高峻峭拔，

遍布灰暗松林。一排重重叠叠奇形怪状的立石将高地一分为二，

之后这排立石就逐渐变小，没入暮色中，在树林中消失了。倘若壮

着胆子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会很快到达幽灵山下的迪姆霍尔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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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跟前，看到那根吓人的石柱和那道凹入的禁门阴影。

这就是阴沉的顿哈罗，被遗忘者的工程。他们没留下名字，也

没传诵这一工程的歌谣和传说。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建造它？这是

一个村镇、一个秘密宫殿还是帝王陵寝？谁也说不清楚。他们于

黑暗年代就在这里劳作，那时还没有航船来到西海岸，杜内丹人也

尚未建立冈多国。现在他们已消失了，只留下这些古老的普凯尔

石人，仍然矗立在山路的每个转弯处。

梅利又打量起路旁这一列列伸展过去的石头：它们黑黝黝的，

磨损风化，有的歪斜，有的倾倒，有的裂开或破碎了，看起来犹如一

排排渴望吞食的衰老牙齿。他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他只希望

国王不要顺着它们进入那边的黑暗中。在这条石头路两边，到处

是一簇簇帐篷和棚子；它们都没有安在松树附近，而好像还在避开

松树，尽往悬崖边靠似的。大多在右边，那里更加开阔；左边那片

营地较小，中间竖立着一个高耸的尖顶大帐篷。一名骑士已从里

面出来迎接他们，他们就离开山路，往左边走了去。

一走近，梅利发现那名骑士是个长发女人，梳成辫子的长发在

昏暗中闪闪发光，不过她戴了顶头盔，还像一名战士那样身穿铠

甲，腰佩长剑。

“万岁，罗翰陛下！”她喊叫道，“见到你归来，我欣喜万分。”

“伊奥尔温，”塞奥顿说道，“你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她回答说。不过在梅利听来，她的声音证明她说

的不是实话，如果相信像她那样一脸刚强的人也会哭泣的话，他会

认为她一直在哭泣。“一切都好。但这一路颠簸疲乏不堪，大家突然

背井离乡，怨气冲天，因为上次逃难已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不过

没有出过什么事。如你所看到的，现在一切已井然有序。你住的地

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的情况我全了解，知道你抵达的时间。”

“这么说阿拉贡已经来了？”伊奥尔默尔问道，“他还在这里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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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他已经走了。”伊奥尔温公主说着转过身去，望着东南

方天空下那片黑黝黝的群山。

“他去哪里了？”伊奥尔默尔问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他是晚上到的，第二天一早，太阳尚

未升上山他就走掉了。”

“你好像很伤心，女儿，”塞奥顿说道，“出了什么事？告诉我，他

说了是走那条路吗？”说着指了指通向幽灵山那几排越来越黑的石

头。“他是去了死亡之路吗？”

“是的，陛下，”伊奥尔温说，“他已进入了有去无回的黑影之

中。我劝不住他，他走了。”

“我们已分道扬镳，”伊奥尔默尔说，“我们失去了他，只得在没

有他的情况下前进，我们的希望更加渺茫。”

他们慢慢穿过低矮的石楠树丛的山间草地，不再说话，一直走

到国王的大帐篷。梅利发现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也没忘了安排他

的居处。他们给他在国王的帐篷旁搭了个小帐篷。他独自一人坐

在里面，人们来来去去地进帐篷参见国王，聆听他的吩咐。夜色降

临，隐约可以看见西面山顶上群星闪烁，但东面黑沉沉的，不见一

物。那几排石头已经慢慢融入黑暗中看不见了，石头的那一边，一

大片更浓的阴影笼罩着幽灵山。

“死亡之路，”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死亡之路？这到底是什么

意思？他们现在都离开了我，他们都要遇到厄运。刚多尔夫和皮平

去东部参战，山姆和弗拉多去了莫都，阿拉贡、莱戈拉斯和吉穆利

走上死亡之路。看来马上要轮到我了。我真想知道他们在谈论什

么，真想知道国王的打算，因为我现在必须跟着他走。”

正这么忧愁地思忖时，他突然感到肚子很饿了，就起身出了帐

篷，想去看看在这陌生的营地里，其他人是否也会有这种感觉。就

在这当儿响起了军号声，有个人走过来请他这位国王的侍从，去国

王的餐桌边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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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帐篷的内室不大，是用绣花的帘子隔出来的，里面铺着兽

皮；一张小餐桌前坐着塞奥顿、伊奥尔默尔、伊奥尔温，还有顿哈罗

谷地的统领邓希尔。梅利站在国王的凳子旁侍候，这时老人才从

沉思中惊醒，微笑地转过脸来。

“来，梅利阿道克先生！”他说，“你不该站着，只要我待在自己

的国土上，你就该坐在我身旁，给我讲讲故事，让我开心开心。”

他们已在国王的左边给这位霍比特人安排了座位，但是没有

人要他讲故事。实际上，大家很少讲话，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地吃

喝，到最后梅利忍不住了，这才鼓起勇气问了那个始终在折磨他的

问题。

“陛下，现在我又一次听到死亡之路，”他说，“那是什么样的

路？阿拉贡在哪里，他到哪里去了？”

国王叹了口气，但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直到伊奥尔默尔开

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说道，“不过，说到

死亡之路，你自己也已经在那条路上走过几步了。不，我不是说不

吉利的话！我们爬上来的这条路，就是通向迪姆霍尔特那里的死亡

之路大门的，但大门那一侧的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塞奥顿说道，“古老的传说我们多少听说一些，

只是现在难得再讲罢了。如果这些伊奥尔家族代代相传的古老传

说讲的都是事实，那么幽灵山下的那道门是通向一条秘密道路的，

它穿山而过，伸向某个已被忘却的终点。布雷戈的儿子巴尔多曾

进去过，之后就再也没人见到过他，此后也再没有人敢去探索它的

秘密，敢进过那道门。当时布雷戈为庆祝黄金宫刚落成而举行盛

大宴会，巴尔多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轻率地发了个要从那道门里

进去的誓言，结果就始终没坐上那个该由他这个继承人坐的王位。

“据说是黑暗年代的死人们守卫着这条路，他们禁止任何活人

去他们秘密的府邸；但是有人看见他们会像幽灵那样从门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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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那条石像路。顿哈罗谷地的居民一见就吓得赶紧关门闭窗。

不过幽灵们难得出来，只在动荡不安和死亡即将来临时才出来。”

“顿哈罗谷地有人说，”伊奥尔温公主低声说道，“前不久，在月

黑之夜，曾有一支很奇怪的大部队在这里经过。无人知晓他们来

自何方，他们走上了那条石头路，在山里消失了，仿佛去赴约似

的。”

“那阿拉贡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梅利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

原因吗？”

“除了他像朋友一样告诉你的那些话外，我们没有听他讲过什

么，”伊奥尔默尔说，“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目

的。”

“我觉得，他跟我在王宫里见到他时大不相同。”伊奥尔温公主

说道，“他变老了，变得更冷峻。我觉得很怪，他好像受到死人的召

唤。”

“也许是受到召唤，”塞奥顿说道，“我心里知道，我是再也见不

到他了。不过，他是天命在身的帝王之后。女儿，别为此放心不

下，你似乎一直在为这位客人担忧，不必如此。据说，伊奥尔林格

人在危难之时从北方过来，最后顺雪河而上，寻找安稳的避难所，

布雷戈和他儿子巴尔多爬上了要塞的石阶，就这样走到那道门前。

门口坐着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者，只是看得出他以前身材高大，气

度不凡，而现在已萎缩得像块弃石，他们也确实将他当成了石头，

因为他既不动弹也不说话，直至他们想经过他身边进去时，才听到

他说话了，他的声音如同从地下传出来似的，使他们惊讶的是，他

说的竟是西方语言：‘此路不通’。

“他们停住了脚步，朝他一看，原来他是个活人；但是他没有朝

他们看。‘此路不通，’他又说了一遍，‘这是死人修建的路，他们要

一直守卫到那个时刻。现在此路不通。’

“‘那个时刻要何时才到呢？’巴尔多问道。但他没有听到回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６５



答。因为老人这时已仆面倒地死去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那

些古代山中居住者的消息了。不过，也许以前说的那个时刻可能

终于来到，阿拉贡可以过去了。”

“除非胆敢进那扇门，要不谁会知道这个时刻是已到来或还没

到来呢？”伊奥尔默尔说道，“我可不愿走这条路，即使莫都大敌当

前，我孤独一人、无处藏身也罢。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如此勇敢无

畏的人竟会如此疯狂！就是不去地下找他们，外面可怕的事情不

是也已经够多了吗？战争已迫在眉睫。”

他不说下去了，因为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声，一个男子在

喊着塞奥顿的名字，卫兵正在盘问他。

不一会儿，卫队长撩起了帘子。“有人求见，陛下，”他报告说，

“他是冈多的信使，要立即见你。”

“让他进来。”塞奥顿说。

进来的是一个身躯高大的男子，梅利一见，差一点喊出声来；

一时之间，他好像觉得博罗米尔还活着，又回来了。但他旋即就发

现不对，这是个陌生人，只是酷似博罗米尔，好像是他的亲属，他高

个子，灰眼睛，高贵自尊，像骑士那样身披一袭墨绿色的斗篷，内穿

漂亮的铠甲，头盔前面饰有一枚小小的银星，手里拿着一枝箭头涂

成红色的带刺钩的黑羽箭。

他单膝跪下，把那枝箭呈到塞奥顿面前。“万岁，罗翰骑士的

陛下，冈多的朋友！”他说道，“我是希尔冈，德内豪摄政王的信使，

他命我送来了这个战争的标志。冈多现在极其危急。罗翰骑士常

常支援我们，但是现在德内豪陛下请求贵国迅速派出全部兵力赶

去，要不冈多终将陷落。”

“红箭！”塞奥顿说道，手里拿着那枝箭，好像一个长久盼望召

唤，而一旦召唤传来时又胆战心惊的人。他的手直哆嗦。“在我执

掌朝政的这许多年里，红箭还从未出现过！莫非真的到了这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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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关头了吗？那么德内豪王认为凭我的兵力全速赶去能行吗？”

“这事您最清楚了，陛下，”希尔冈说，“但在屈指可数的日子

里，米纳斯蒂里斯即将被围，而除非你们有力量冲破众敌之围，否

则⋯⋯。德内豪摄政王要我转告陛下，他认为罗翰骑兵大军最好

在城内而不是在城外与他合力拒敌。”

“但是他知道，我们可是一个更善于在马背和平原上作战的民

族，而且我们的人居住得很分散，要将这些骑兵集合起来需要时

间。希尔冈，米纳思蒂里斯君主知道的情况总比他送来的信息更

多吧？如你所看见的，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你不会看不到我们已

做好准备吧。刚多尔夫一直在我们中间，就是现在我们也正在调

集队伍，以迎接在东方的战争。”

“德内豪君主对全局如何了解或是怎么推测的，我说不上来，”

希尔冈回答说，“但是我们确实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的君主

没有对你下任何命令，他只是恳请你别忘了我们之间悠久的友谊

和早已许下的誓言，况且你们出手支援对自己也有好处。我们得

到通报，许多王侯已从东部赶去为莫都卖命。从北部到达格莱德

原野，都已发生小规模的冲突，盛传战事来临。在南部，哈拉德国

的军队正在调动，恐惧已经笼罩我们整个沿海地带，因此能够支援

我们的兵力太少了。赶快出兵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将会

在米纳思蒂里斯城前决定，如果那里的敌人的势头不被遏制住，敌

人就会拥入美丽的罗翰原野，就连这个山中要塞也不再是避难之

处。”

“消息很可怕，”塞奥顿说，“并不是一切都出乎所料。去告诉

德内豪吧，即使罗翰本国并不感到有危险，我们也会发兵救援。只

是我们在与叛徒萨茹曼的战争中伤亡惨重，我们还必须顾及北部

和东部的边境，这一点从他得到的情报中就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

看来，索隆很可能会以手中掌握的重兵在石城前阻击我们，并且越

过大河在阿冈纳斯那边展开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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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没时间详谈，武器装备已在准备。待一切安排就绪，我

们即刻出发。我本可以派出万名手持长矛的骑兵越过平原，让敌

人闻风丧胆。但现在恐怕要减少一些，我不能让自己的国土无人

防御。不过，至少会有六千骑士随我前去。告诉德内豪，在此关键

时刻，罗翰国君主将亲自南下冈多，即使他很可能再也回不了本土

也罢。但是，这一段征程路途遥远，而人马抵达终点时，又必须保

持强大的战斗力才行。也许从明天早晨起的一个星期后，你将听

到来自北方伊奥尔后代的怒吼。”

“一个星期！”希尔冈说道，“如果非要一星期不可，也只好如此

了。除非有援兵不期而至，七天以后你看到的很可能已是一片残

垣断壁。当然，你起码能使奥克斯和哈拉德人不得安宁，让他们无

法在白塔楼里饮酒作乐。”

“这我们至少可以办到，”塞奥顿说道，“不过我自己刚从战场

上回来，又经过长途跋涉，我现在要去休息了。今晚你在这儿歇

吧，明天检阅罗翰骑兵，你看了以后再走心情会好些，休息一下你

也能骑得更快。早晨议事最好，因为夜晚会使许多想法改变。”

说完国王起身了，大家随之站起来。“你们也都去休息吧，”他

说道，“睡个好觉。还有你，梅利阿道克，今晚我没事了，去睡吧。

但是太阳一出来，你就得随时准备听我召唤。”

“是，我会准备好，”梅利说，“即使你下命令随你走死亡之路。”

“别说不吉利的话！”国王说道，“在世上可称得上死亡之路的

可不是只有一条。而且，我并没有说过要让你随我同行。晚安！”

“我可不想被丢在后面，被人吩咐打道回府！”梅利说道，“我不

愿留下，我不愿意。”他一遍遍地这么自言自语着，最后在自己的帐

篷里入睡了。

他被人摇醒过来。“起来，起来，霍士特人先生！”那人喊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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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容易才从睡梦中醒来，吃惊地坐起了身，心想，天还黑着呢。

“怎么啦？”他问道。

“国王叫你。”

“可太阳还没升起呢。”梅利说。

“对，今天不会升起来了，霍比特人先生，天上阴云密布，看来

太阳是出不来了。可是，太阳不出来，时间可还是在过去哇，快起

来吧！”

梅利匆匆穿上衣服，向外面望了望。天地一片灰暗，连空气都

成了深棕色，周围的一切都黑糊糊、灰蒙蒙的，看不见影子；万籁俱

寂。望不见一丝云彩，只在西面很远处，那一大片灰蒙蒙的像摸索

着的手指似的乌云，悄然慢慢地向前伸展，有一抹淡淡的亮光从那

云中穿过。头顶上的天像一个巨大的穹顶，昏暗一色，日光似乎不

是在亮起来，而是在黯淡下去。

梅利看到许多人站在那里抬头凝望，嘴里念念有词的；他们个

个脸色灰白，神情哀戚，有的人面露恐惧。他心情沉重地朝国王走

去。冈多的信使希尔冈已比他先到一步，他旁边还站着一个人，此

人相貌跟他很像，穿着也相同，只是比他矮而壮实。梅利进去时，

此人正在跟国王说话。

“它从莫都来，陛下，”他说道，“是昨晚落日时开始的。我看到

它从你的王国的东福尔德山里升起，徐徐穿过天空，整个晚上我一

路骑马驰来时，它就在后面了，遮没了星星。现在这片大阴云已罩

住从这儿到魔影山之间的全部的土地，而且越来越黑。战争已经

开始。”

国王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最后才开口说话。“这么看来，战争

终于来了，”他说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一场大战，它将使生灵涂炭，

天物暴殄。但是我们至少不用再躲躲藏藏。我们将顺着大路全速

向目的地进发。好了，马上集合队伍，不要再耽搁了。你们米纳思

蒂里斯储备充足吗？如果我们要快速前进，那就必须轻装，每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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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够战斗吃喝的口粮和水。”

“我们早就准备充分，”希尔冈回答说，“你们只要尽可能轻装，

尽快赶去就行。”

“好，唤传令官，伊奥尔默尔，”塞奥顿说道，“命令骑兵集合！”

伊奥尔默尔出去了，不一会儿要塞里号声响起，下方也传来了

许多应答号声；只是梅利听来，这些号声已不如昨晚那么嘹亮、雄

壮。在凝重的空气中，号声显得沉闷而粗嘎，不祥地呜咽不已。

国王转向梅利。“我要去打仗了，梅利阿道克，”他说，“过一会

儿我就要上路。现在我免除你为我效力的诺言，但这不会割断我

们的友谊。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住在这里，为伊奥尔温公主效力，

她将代替我治理国家。”

“但是，但是，陛下，”梅利结结巴巴地说，“我已将剑奉献给你

了。我不愿这样跟你告别，塞奥顿国王。我所有的朋友都去参加

战斗，让我留在后方，我无地自容啊。”

“可是我们的马又高又大，跑得又快，”塞奥顿说，“尽管你心地

高尚，可你无法骑这样的马啊。

“那就把我绑在马背上，或者让我挂在马镫带上或什么东西上

吧，”梅利说，“这段路跑起来很长；但如果我不能骑马，我跑也要跑

去，最多磨坏一双脚，晚几个星期到罢了。”

塞奥顿笑了。“那还不如让我带着你一起乘雪上飞呢，”他说

道，“不过，你至少可以和我一起骑马去埃多拉斯，看一眼黄金宫，

因为我要打那里走。这段路斯蒂巴会带你走：我们要到达平原后

才能飞速驰骋。”

伊奥尔温公主这时站了起来。“来，梅利阿道克！”她说道，“去

看看我为你准备的甲胄。”他们一起走了出去。“这全是阿拉贡要

求我做的，”他们穿行在帐篷间时，伊奥尔温对他说，“他说你得全

副武装去参加战斗。我答应他我会尽力去办。我的内心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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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前你需要这样的甲胄。”

她带着梅利来到位于国王卫队的帐篷间的一个小棚子里，一

名军械士给她拿来小头盔、圆盾等装备。

“我们没有适合你穿的铠甲，”伊奥尔温说道，“也来不及再打

造一副小锁子甲；但这是一件结实的皮质紧身衣，一条皮带和一把

小刀。你还有一柄剑。”

梅利鞠了一躬，伊奥尔温公主给他看了圆盾，跟给吉穆利的那

面一样，上面刻有白马图案。“都拿去吧，”她说道，“穿戴好了，去

争取好运！再见，梅利阿道克！也许我们还会再见。”

在逐渐浓重的昏暗中，罗翰国王已准备好带领他的骑兵走上

东行的道路。昏暗中，大家心情沉重，不少人忧心忡忡。但他们是

坚强的人民，忠于自己的国王。几乎听不到饮泣和咕哝，即便是在

要塞内的营地里，居住在那里的从埃多拉斯来的背井离乡的妇女、

儿童和老人也没有悲哭凄泣。厄运临头，他们默默直面相对。

两小时很快过去了，国王的白马在昏暗中闪着亮光，他那高高

的头盔下飘动着雪白的银发；他看上去还是那样身材魁伟、威风凛

凛，使许多人惊叹不已，为他的坚强不屈、无所畏惧而深受鼓舞。

河水喧腾，岸边广阔的平地上，结集着一队队全副武装的骑

兵，总共将近有五千五百骑，还有成百上千的人牵着轻装的备用

马。号角吹响，国王将手一挥，罗翰大军默默地开始移动。走在最

前面的是十二名王室成员，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骑士。接着是国

王，伊奥尔默尔在他的右侧。国王已在上面要塞内与伊奥尔温告

别，那情景真使人五内俱焚；但眼下，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征

程上。梅利跟在国王后面，骑在斯蒂巴上，与他并辔而行的是冈多

的两名信使，紧随其后的是另外十二名王室成员。他们经过等候

着的长长队列，骑士们神色刚毅、镇定。但他们快要经过最末一排

队列时，有一个人抬起头来，锐利的目光直盯着这个霍比特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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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回看了他一眼，心里暗想，这是个年轻人，比其余人个头要小些。

他瞥见的是一双清澈的灰眼睛，闪闪发光，顿时浑身一激灵，因为

他蓦地感到，这是一张不惜一死的脸庞。

雪河冲刷着石头奔腾而下，他们沿着河边灰暗的路前进；队伍

穿过下哈罗和溪水上游的一些小村庄，不少女人在从黑暗的门洞

里向外张望，神情凄然；这支队伍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开往东方，没

有号声，没有琴声，也没有歌声。后来，在罗翰的歌谣里人们久久

地吟唱着这次出征：

顿哈罗谷地晨光熹微，

赛杰尔之子纵马飞奔，

埃多拉斯是他的终点，

王室与将领与他同行。

罗翰古宫罩在雾中，

金色大厅阴郁幽深。

告别他那自由的人民，

还有家室王位、社稷神圣，

黄昏之时，多少次他在这里宴请亲朋。

恐惧置诸脑后，国王策马飞奔，

死亡就在前头，宁可杀身成仁。

塞奥顿奋勇向前，誓言必须履行，

率大军五日五夜，雄师急速飞进。

穿越福尔德、芬马什和费里恩丛林，

六千精兵直抵太阳之地①。

敏多洛因山下芒德堡②，

①

② 即米纳斯蒂里斯。

即阿诺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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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王国的海之王城，

已狼烟四起濒临绝境。

黑云压顶，厄运降临，

马蹄声远，沉入寂静：

只有歌谣在吟述往日的情景。

事实也是如此，国王在越来越沉的黑暗中，来到了埃多拉斯，

尽管按时间算来，那时还只是午时。他在那里只停留了短短一会

儿，增添了六十名晚到的骑士。饭后，他准备继续上路，与他的侍

卫梅利告别，祝他好运。但是梅利最后一次恳求与他同行。

“我跟你说过，斯蒂巴这样的矮种马走不了远路，”塞奥顿说，

“再说，在我们将在冈多原野进行的那种战斗中，你又能干什么呢，

梅利阿道克？虽说你是侍卫，但还是力不从心呀。”

“这可难说。”梅利回答，“陛下，如果不待在你身边，你又何必

接受我作为你的侍卫呢？我不想让那些歌谣里提到我时，只是说

我老是给留在后方！”

“我接受你做我的侍卫，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塞奥顿回答

说，“仍然按我吩咐的做吧。我的骑士谁也无法受你拖累。如果这

场战争发生在我的国门前，你的业绩可能会吟被游诗人吟颂流传，

但现在是去米纳思蒂里斯，要赶好几百里路，那是归德内豪统管

的。好了，我不再多说了。”

梅利只好服从，怏怏地走开了，眼巴巴地盯着那一列列马队。战

士们已忙着在做出发的准备：勒紧马肚带，检查马鞍；有的抚爱坐

骑；还有的不安地注视着压得越来越低的天空。一名骑士悄悄走来，

在这位霍比特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嘛，”他悄声说道，“我就是这么干的。”梅

利抬头一看，原来是早上他注意到的那个青年骑士，“我看得出来，

你是想跟陛下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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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梅利说道。

“那你可以跟我一起走，”青年说道，“我可以让你坐在我的前

面，躲在我的斗篷下面，直到我们远离这里；天恐怕还会更黑。我

这样的好意你不应拒绝。别对任何人说，走吧！”

“真是太谢谢你了！”梅利说，“谢谢，阁下，可我还不知道你的

大名。”

“是吗？”那骑士柔声说，“就叫我德恩海尔姆吧。”

国王下令部队出发时，霍比特人梅利阿道克已坐在德恩海尔

姆前面，那匹高大的灰马追风驹对增加这点负担毫不在乎；因为德

恩海尔姆尽管敏捷而结实，但比其他许多人都要轻盈。

队伍驰进黑暗中。埃瑞拉斯以东百里许有一片柳树林，雪河

在这里流进恩特沃什河，他们在此扎营过夜。之后队伍继续向前，

经过福尔德；穿越过芬马什，他们右侧是广阔的橡树林，顺着山坡

向上伸展，罩在了冈多国界哈利弗里恩山重重阴影下。在他们左

首远处，恩特沃什河口水巷纵横交叉，形成一片沼泽地，上面浓雾

弥漫。行进途中，不断听到有关北方战争的传言。一个个单枪匹

马的人飞驰而过，带来消息，说敌人正在进攻东部边界，奥克斯正

行进在罗翰的丘陵地带。

“前进！前进！”伊奥尔默尔叫道，“现在已无退路。我们的侧

翼有恩特沃什河的沼泽地带保护。现在必须加快速度。前进！”

塞奥顿国王从此离开了自己的王国，一里又一里，漫长的道路

蜿蜒曲折，筑有烽火台的群山往前伸展：卡兰哈德、明—里蒙、埃瑞

拉斯、纳多尔。但烽火已经熄灭，大地一片灰暗，死寂无声；他们前

头的阴影越来越深，人人越来越感到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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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兵压城

皮平被刚多尔夫唤醒了。屋里只有从窗户上透进来的一抹黯

淡的光线，桌上点着蜡烛；空气沉闷，像要打闷雷一般。

“几点钟了？”皮平打着哈欠问道。

“两点多了，”刚多尔夫回答说，“该起床准备去面见君主了。

城市的主人召见你，要你接受新的任务。”

“他供应早餐吗？”

“不供应！可我已经给你弄好了，你得到中午才有饭吃。目前

已实行食物配给。”

皮平沮丧地看着配给的一小条面包，那么一点儿（他这么认

为）黄油，外加一杯稀稀的牛奶。“你干嘛带我上这儿来？”他说。

“你明明知道嘛，”刚多尔夫说道，“为了免得你受伤害；如果你

不喜欢留在这儿，你该记住这是你自找的。”皮平无话可说。

不一会儿，他和刚多尔夫沿着冷冽的过道又来到塔楼大厅。

德内豪坐在一片昏暗中，活像一只耐心的老蜘蛛，皮平心里想；他

从昨天起就似乎没有挪动过。他招呼刚多尔夫坐下，却让皮平站

在一旁，没加理睬。过了片刻，老人才转向他：

“喂，佩里格林先生，我希望你昨天还过得惯吧，称心吗？不

过，我担心本城的食物供应比你希望的要少些。”

皮平感到很不自在，他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德内豪怎么会知

道的？连他脑子里在想的事，陛下也能猜到。但他没有回答。

“你准备到我宫里来为我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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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阁下，你会指派我任务的。”

“等我了解你适合做什么以后，我会告诉你的，”德内豪说，“如

果我把你留在我身边，我想我也许能很快就了解这一点。我的随

从要求去禁卫军，你可以代替他一段时间，担任我的随从。你要听

我吩咐，奉命办事，如果战争和会议能留给我一些空闲，你还要跟

我聊聊天，你会唱歌吗？”

“会，”皮平回答道，“嗯，会唱，在我们霍比特里我还算唱得挺

不错的。但是我们的歌不适合在庄严的大厅和在不愉快的时候

唱，阁下。我们很少歌唱比风雨更糟的事物，我们总是歌唱使我们

开怀大笑的事情：当然了，也歌唱美酒佳肴。”

“这样的歌为什么就不适合在我的大厅或这样的时刻唱呢？

我们长期生活在魔影下，才该当听听来自一片还未受魔影骚扰的

土地的声音。那样我们才会感到，我们如此日夜戒备并非徒劳，纵

使不受人感谢也罢。”

皮平的心往下沉了。他真不想在米纳思蒂里斯君主面前唱任

何一首霞尔的歌，当然更不能唱他最拿手的轻松歌曲；在这种场

合，唉，这种歌曲不显得太粗俗了吗。还好老人并没有命令他唱

歌，暂时免除磨难。德内豪转向了刚多尔夫，询问有关罗翰的情

况、他们的政策和国王的外甥伊奥尔默尔的地位等等。皮平感到

惊讶，德内豪似乎对这个远方的民族相当了解，他想，尽管可以肯

定德内豪已多年不出国门了。

随即，德内豪朝皮平挥了挥手，把他打发走了。“到城堡的军

械库去，”他说，“领一套塔楼随从的制服、甲胄和武器。昨天我就

吩咐下去了，现在该已准备好。穿戴整齐后再回来！”

正如他所说的，不一会儿皮平已穿上一套黑、银两色的古怪制

服。一件小锁子甲，扣环也许是用钢制的，不过黑得像块煤玉；一

顶高耸的头盔，两边插着渡鸦小翅，正中央安着一颗银星。锁子甲

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短外衣，胸前用银丝绣着一棵树，那是城邦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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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他换下的旧衣服给折起来拿走了，但被允许留下了那件灰色

的萝林斗篷，当然在值勤时不能穿。他知道自己现在看去很像哈

夫林王子，别人已在这么叫他了；但他觉得不舒服，而且心里又变

得沉甸甸的了。

一整天天色晦暗曚 。从黎明到傍晚，沉沉的阴影越来越浓，

城堡里的人个个心情压抑。高空中有一大片黑云从莫都向西缓缓

压来，一点点吞没天光，充满杀气；而下面的空气却纹丝不动，似乎

整个安达因河谷都在等待着一场毁灭性的暴风雨。

十一点光景，终于可以下岗歇一下了，皮平出去找吃喝的东

西，让自己沉重的心情轻松些，也使这听候吩咐的工作更容易承受

些。在食堂里，他又遇见了贝里冈德；贝里冈德刚从佩兰诺外围通

往奥斯吉利亚斯大路上的卫塔执行任务回来。他俩一起往城墙走

去；因为皮平感到待在屋里像坐牢似的，即使在高大的护城堡里也

闷得发慌。现在他俩又肩并肩地坐在炮眼后眺望着东方，昨天他

们就是在这里一起吃饭、聊天的。

日落时分，那片黑云现在已伸进西方，夜幕降临，太阳在最后

沉入大海前露出脸来，发出一道淡淡的告别晚霞，那正是弗拉多在

十字路口也看到的那一抹淡淡的、轻轻抚摸着倾倒的国王头像的

晚霞。但霞光没有洒在敏多洛因山阴影下的佩兰诺原野，这里依

然一片棕色，阴郁肃杀。

皮平觉得自己已在这里坐了许多年了，这之前的事情他已经

记不大清，只知道当时自己是个无忧无虑的霍比特，漫游四方，几

乎不知道危险二字。而现在他已是城里一名准备迎接大战的小个

儿战士，穿着庄严威风的禁卫军服。

换了在别的时间和地方，皮平可能会对这身新装感到高兴，但

他明白，眼下可不是在演戏，不是在闹着玩，他是一名恪尽职守的

侍卫，而他那严峻的主人正危在旦夕。锁子甲不轻，头盔重重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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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顶。他把斗篷搁在座位上，将疲惫的眼光从下方黑沉沉的原

野移开，打个哈欠，又叹了口气。

“今天很疲劳？”贝里冈德说。

“是的，”皮平答道，“非常疲劳，无所事事地等在那里。他和刚

多尔夫、王子以及另外几个重要人物商计时，我在议事厅门口一站

就是漫长的几个小时。贝里冈德，我不习惯他们在吃饭时，我饿着

肚子在一旁侍候。这对霍比特是一种令人恼火的折磨。无疑，你

会觉得我该把这看做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才是。这种荣幸有什么

用？事实上，在这片渐渐逼近的阴影下，就是有吃有喝又有什么意

思？这是怎么啦？空气似乎变成凝重的棕黑色了！你们这里刮东

风时，是不是经常这么黑蒙蒙的？”

“不，”贝里冈德说道，“没见过这种天气。这是敌人的恶毒诡

计。他让火焰山喷出的灼热火山灰吹了过来，使这里的人胆战心

惊。眼下他可确实如愿以偿啦。我希望法拉米尔殿下能回来，他

永远不会丧失勇气。可是现在，谁知道他能不能越过安达因河，从

黑暗之地回来呢？”

“是啊，”皮平同意道，“刚多尔夫也很焦急。我看，他是因为没

有看到法拉米尔在这里而感到失望。此刻他自己到哪里去啦？午

饭前他告别摄政王，我看他心事重重的。也许他有某种预感，感到

情况不妙。”

他们说着说着，突然都一声不吭地呆住了，好像变成了石头，

但仍在倾听。皮平双手捂住耳朵缩着身子蹲了下去；贝里冈德在

说到法拉米尔时，两眼一直从城垛处往外看，现在仍僵着身子站在

那里，呆然远望。皮平知道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以前也听到

过：跟很久以前在霞尔的马里希沼泽时听到的一样，只是现在更加

有力，更加充满敌意，让人感到心如死灰般的绝望。

最后，贝里冈德好不容易才开了口。“他们来了！”他说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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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点，过来看！下面有可恶的东西。”

皮平勉强爬上椅子，朝墙外望去。下面灰蒙蒙的佩兰诺原野

朝安达因河方向伸展过去。他看到下方低空有五个鸟形物，就像

不合时宜的夜晚影子，正旋风般地越过大河飞来，它们的躯体比老

鹰大，如腐食兀鹫那么可怕，如死神那么残酷。它们骤然飞近，几

乎离城墙一箭之地，随即便扶摇直上。

“黑骑士！”皮平喃喃道，“会飞的黑骑士！你瞧！贝里冈德！”

他叫了起来。“他们准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吧？你看见他们是怎样

飞旋和冲刺的，总是对着那个地方俯冲！你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

上移动吗？一些黑黑的小东西。对了，是骑在马上的人：四个或五

个。啊！我受不了了！刚多尔夫！刚多尔夫救救我们！”

又是一声长长的尖厉叫声，倏然消失。他又一次从城墙边闪

开，像一头被追猎的动物似的心头怦怦直跳。透过那令人心悸的

叫声，他听到下方遥远处传来微弱的号声，高音戛然而止。

“法拉米尔！法拉米尔殿下！是他的号声！”贝里冈德喊了起

来，“勇士！可是，如果那些残忍的恶魔除了恐怖之外还有别的杀

手锏，他怎么到得了城门呢？哎呀，你看！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能

跑到城门的！天哪！马匹都发疯了。瞧！人被摔出去了；他们在

徒步奔跑了。不，有一个还在马上，但他回到其他人那儿去了。他

肯定是殿下：他能指挥人也能指挥马。哎呀！那可恶的东西正在

向他直扑过去。救救他！救救他！难道就没有人出去接应他？法

拉米尔！”

说着，贝里冈德已跳开去，奔进黑暗之中。卫士贝里冈德首先

想到的是他热爱的首领，皮平为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愧，他站起来，

往外看，只见一道银白色的闪光从北面飞出，像一颗小星星似降落

到昏暗的原野上。它快似飞箭，而且越来越快，与四个朝城门飞跑

的人距离迅速拉近。皮平只觉得它周围展开了一片白光，浓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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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都一下退开了；它越来越近，皮平觉得听到有个响亮的声音在

呼喊，城墙也发出回声。

“刚多尔夫！”他高喊，“刚多尔夫！他总是在最危急的关头出

现。前进！前进！白骑士！刚多尔夫，刚多尔夫！”他高声狂呼着，

像一个观看重大比赛的观看者，在为听不见加油声的运动员鼓劲。

这时，那几个向下俯冲的黑魔影已发觉到这位新来者，其中一

个盘旋着朝他冲过去；皮平似乎觉得他举起了一只手，一道白光从

掌心向上射出，纳芝戈尔黑骑士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号，掉头飞开

了；其他四个犹豫不前，接着就迅速盘旋上升，向东飞进上面的阴

云里，一下消失了：下面的佩兰诺原野一时间似乎比刚才亮了一

点。

皮平看到那名骑士与白骑士会合，勒马停下，等着后面的步行

者。人们急急赶出城，向他们直奔而去；他们很快消失在外墙下，

他知道他们进了城门，估计会立即上塔楼去见摄政王。皮平匆匆

赶到城堡入口处，与许多其他目击这场疾奔和救援的人们会合。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从石城外环通向塔楼的街上传来一片喧

嚷声，其中许多人在欢呼着法拉米尔和刚多尔夫的名字。旋即，皮

平见到了许多火把，后面跟着拥挤的人群，他们簇拥着缓辔而行的

两名骑士：一个浑身素白，不过那身衣服已不再闪光，朦胧中显得

稍灰，好像火焰已经燃尽或者给遮了起来；另一个肤色黝黑，头低

垂着。他俩下马后，马夫就将捷影和另一匹马牵走了，他俩朝前向

塔楼的门卫走去：刚多尔夫步子稳健，灰白的斗篷往后飘着，眼睛

依然炯炯有神；另一位穿的是绿衣服，走得很慢，步态不稳，似乎疲

惫不堪，或者受了伤。

当他们经过拱门的灯下时，皮平挤上前去，他看到法拉米尔苍

白的脸，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那是一张挺过了巨大的恐怖和痛

苦，现已平静的脸庞。他在门口自豪而庄重地稍停片刻，和门卫说

话。皮平打量着他，觉得他太像他的兄长博罗米尔了。皮平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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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到博罗米尔就喜欢上他了，被他那高贵而又和蔼的举止倾倒。

而他对法拉米尔突然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奇异感觉。他具有阿拉

贡不时显露出来的那种高贵，也许其程度不及阿拉贡，但也不像阿

拉贡那样无可捉摸和落落寡合：他有着帝王之相，有着精灵族的智

慧和忧郁气质，但其生也晚。现在他才明白贝里冈德为何提到他

时就充满崇敬之情。法拉米尔是位人们甘心情愿追随的统帅，包

括他在内，即使在黑翅阴影压顶之时亦然。

“法拉米尔！”他和其他人一起呼喊，“法拉米尔！”法拉米尔在

石城一片欢呼声中听到了他那陌生的声音，他转过身来，看到在下

面的皮平，感到十分惊讶。

“你是哪里来的？”他问道，“一个哈夫林，却穿着石城人的制

服！你从哪⋯⋯”

这时刚多尔夫走到他身边，说道：“他来自哈夫林的国度，他是

跟我来的。我们别在这儿耽搁了。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许多事

要做，而且你也累了。他会跟我们一起走的。他必须如此，如果他

同我一样清楚自己的新职责的话，这会儿他必须去侍候摄政王了。

皮平，跟我们走！”

最后，他们来到了石城王宫的议事厅，屋里有一个炭火盆，周

围摆着几张宽大的座椅，葡萄酒已经端来，皮平站在德内豪的椅子

后面，几乎没人注意他。他并不感到累，急切地倾听着他们所谈的

一切。

法拉米尔吃了白面包、喝了葡萄酒后，坐在父王左首一把低矮

的椅子上。刚多尔夫坐在另一边稍为上头一点的雕花木椅上，起

初仿佛睡着了一般。因为法拉米尔开始时只是谈十天前他出去执

行的那项任务，他带来的有关伊锡利恩的消息，索隆及其盟军的动

向；还讲了途中击败哈拉德军队与战象的那场战斗。就像是一位

将军向上司报告一些老生常谈之事，而且似乎都是些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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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小磨擦，听不出是多了不起的壮举。

随后，法拉米尔突然看着皮平说：“我们遇到了怪事，因为他并

不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从传奇的北方来到南方的哈夫林。”

刚多尔夫一听坐直了身子，双手抓住椅子扶手；但是他没有说

话，用眼神制止了皮平快要脱口而出的惊叫。德内豪看看他们的

脸，点了点头，似乎表示这事不说他也早就很清楚了。其余的人都

默然不动地坐在那里，法拉米尔开始慢慢讲述他的故事，他的眼睛

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看着刚多尔夫，偶然也会瞥上皮平一眼，仿佛为

了唤起他对见过的其他哈夫林的回忆。

随着法拉米尔讲到他遇见弗拉多及其仆人，讲到发生在落日

之窗的事情，皮平发觉刚多尔夫抓住雕花木椅扶手的双手在抖动，

那双手似乎变得苍白又衰老。皮平骇然大惊，知道即便是刚多尔

夫本人也忧心忡忡，甚至担惊受怕了。屋里的空气沉闷。最后，法

拉米尔说到他和那两位旅行者分手，他俩决定去蜘蛛山口时，他的

声音放低了，摇着头叹了口气。这时刚多尔夫一下跳了起来。

“蜘蛛山口？莫古尔谷地？”他说道，“什么时候？法拉米尔，什

么时候？你是什么时候跟他们分手的？他们会在什么时候赶到那

该死的谷地？”

“我是在两天前的早晨与他们分手的，”法拉米尔说，“如果他

们笔直向南走，从那儿到莫古尔谷地大约有一百五十里；那还在该

死的黑塔楼之西五十里 。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行进的话，他们今天

也不能到达那里，也许他们还没有去那里。我当然明白你害怕什

么。不过眼前的黑暗不是他们的冒险引起的。这在昨天晚上就开

始了，昨夜整个伊锡利恩都处在黑影笼罩下。我看事情很清楚：索

隆早已蓄谋向我们发动攻击，攻击的时刻在那两个旅行者和我分

开前就已定下了。”

刚多尔夫在屋里来回踱步。“两天前的早晨，差不多已经走了

三天！你们分手处离这儿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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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距离大概二百五十里，”法拉米尔回答道，“但我无法走

得更快！昨天傍晚我躺在凯尔安德罗斯，那是安达因河北面我们

坚守的一个长岛；战马留在岸边。黑暗越来越浓重了，我知道得赶

快行动才是，所以我和其他三个仍能骑马的人就一起往回赶。我

把带去的其余人派到南方去加强奥斯吉利亚斯城堡的守卫力量

了。我希望这样没有做错吧？”他看着父亲问道。

“做错？”德内豪大声说道，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你问这干什

么？那些人是你的部下。难道你所有的事情都征求我的意见吗？

你现在在我面前显得恭恭敬敬的，可你早就不听我的意见，自行其

事了。你跟以前一样，说话很有技巧；难道我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尽

往刚多尔夫那儿看，以便知道自己说得是不是合乎分寸，会不会说

得太多？长期来，他一直控制着你的心。

“我的儿子，你父亲老了，但还没有糊涂。我还能听，还能看，

和以前一样；吞吞吐吐说的也罢，现在还瞒着我的也罢，我全都知

道。我知道许多哑谜的答案。唉，我的博罗米尔啊！”

“如果我做的事让你不愉快，父王，”法拉米尔平静地说，“我真

该事先知道你的看法才好，免得你会做出这样令人受不了的评

断。”

“那样就会帮你改变看法吗？”德内豪说道，“我看你会依然故

我。我太了解你了。你一心想表现得像以前的国王那样仁慈、和

蔼、雍容大度。如果你大权在握，又值太平盛世，这样做倒是符合

王室利益；但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宽厚可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就算如此吧。”法拉米尔说道。

“就算如此吧！”德内豪大声说道，“但这不光是使你送命，法拉

米尔殿下，还要搭上你的父亲和全体国民的生命。博罗米尔已经

死了，保卫你父亲与国民是你的职责。”

“那么，你是不是想我和博罗米尔互换一下？”法拉米尔说道。

“是的，我确实希望那样，”德内豪说，“博罗米尔是忠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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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术士惟命是从。他会记住他父亲的需要，不会任意糟蹋命

运赋予他的东西。他会给我带来一份厚礼。”

法拉米尔这下耐不住了。“父王，请你别忘记为什么是我，而

不是他在伊锡利恩。我想，不久前至少你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

正是你这位石城陛下让他去执行那项任务的。”

“这是我自酿的苦酒，你就别再搅了，”德内豪说道，“我现在不

是经常在夜里尝到它的苦味，并预感到更苦的还在后头吗？现在

我确实发觉了。还会不是这样吗？那件东西原该归我的！”

“别激动！”刚多尔夫说，“博罗米尔决不会把它带给你了。他

已经死了，死得很体面；让他安息吧！但你不过是自欺欺人。他是

会向那东西伸手的，但一拿到了它他就会堕落，他会将它占为己

有。就是回来，你也不会认识你的儿子了。”

德内豪脸色冷酷严峻。“你发现博罗米尔不那么听话，是吗？”

他轻声地说，“但我是他父亲，我知道他会把它带给我的。也许你

很聪明，刚多尔夫，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许，解决的办法既

非术士的谋略，也非傻瓜的盲动。在这件事上，我比你所想的更有

学问也更聪明。”

“怎么个聪明？”刚多尔夫问道。

“会聪明地认识到应该避免的这两种愚蠢做法。使用这个东

西是危险；而在现时，像你所做的那样把它交给一个闯入敌人国土

的哈夫林傻瓜，或者像我这个儿所做的那样，那是疯狂。”

“那么，德内豪阁下，你将怎么做呢？”

“这两种做法都不行。毫无疑问，尤其不能像傻瓜所希望的那

样，把这件东西随便一丢，如果索隆找回去他丢失的东西，我们就

面临彻底毁灭。不，得将它保存起来，藏好，极其隐蔽地藏好。我

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使用，要将它置于他拿不到的地方。除非

他彻底战胜了我们，我们都已阵亡，那时不管出什么事，我们都无

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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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陛下，你一贯只想到你的冈多，”刚多尔夫说道，“可还有

其他的人，其他的生命，仍然还有时间啊。对我来说，我甚至可怜

他的仆从。”

“如果冈多陷落了，其他的人还能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德内

豪回答说，“如果那个东西现在放在这座城堡的深窖里，我们就不

至于在这样的黑暗中吓得瑟瑟发抖，担心会出现最坏的局面，我们

的计划也不会受到干扰了。如果你不相信我能经受住这考验，那

你可真不了解我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你，”刚多尔夫说道，“我要是相信的

话，我早就把那戒指送到这里来让你保存，省却了我和其他人的许

多烦恼。现在听了你说的话，我对你更不信任，就像不信任博罗米

尔一样。好啦，别生气！这事我连自己也信不过，我拒绝接受这个

东西，就是作为白送我的礼物，我也不敢接受。你很坚强，在有些

事上能控制住你自己，德内豪；可如果你接受了这东西，它就会使

你毁灭。即使你将它藏在敏多洛因山下，当黑暗越来越浓重时，它

也会使你丧失理性，更加不幸的事情将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德内豪面朝着刚多尔夫，此刻他的眼睛又闪出亮光，皮平再次

感到他们俩在较量意志；现在两人对视的目光变得锐利无比，刀光

剑影一般。皮平吓得直打哆嗦，惟恐他俩打起来。但德内豪突然

缓和了下来，又变得冷静了，他耸了耸肩。

“你‘如果’，我也‘如果’，”他说道，“这类假设毫无意义。魔戒

已进入魔影之中，只有时间会向我们证实，等待它和我们的将是什

么命运。不用等很久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所有按各自方式跟索

隆斗争的人团结起来，尽可能地保持希望，保持决一死战的斗志。”

他转向法拉米尔，“你觉得奥斯吉利亚斯要塞的防卫力量怎么样？”

“不够强，”法拉米尔说道，“我已派伊锡利恩的队伍去增援了，

我已经说过。”

“我认为还不够，”德内豪说道，“最先遭到攻击的就会是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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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里需要有个勇敢的指挥官。”

“其他地方也需要。”法拉米尔说着，叹了口气。“唉，我的兄

长，我亲爱的兄长！”他站起身来，“我可以告辞吗，父亲？”他身子晃

悠了一下，靠在父亲的椅子上。

“我看得出来，你累了，”德内豪说道，“听说你长途飞奔，空中

还有阴影笼罩。”

“别说这些了！”法拉米尔说。

“好，就不说了，”德内豪说道，“去吧，尽可能好好休息。明天

形势将会更严峻。”

所有的人都向德内豪摄政王告辞，趁眼下还有时间，都去休息

了。外面没有星光，一片漆黑，皮平手里举着一支小火把，和刚多

尔夫并肩往他们的住处走去，一路上没有说话，直至进屋关上门以

后，皮平才拉住刚多尔夫的手。

“告诉我，”他说道，“到底还有没有希望？我的意思是指弗拉

多，主要是指他。”

刚多尔夫把手放在皮平的头上。“从来就没有多大希望，”他

答道，“正如冈多摄政王说的，那只是一个傻瓜的希望。当我听说

蜘蛛山口———”他一下停住嘴，赶忙走到窗口那儿，好像他的眼睛

能看穿东部的夜空。“蜘蛛山口！”他低声道，“我真不知道，他们怎

么会走那条路？”他转过身来，“就是现在，皮平，一听到那个名字，

我都差点要失去勇气了。不过事实上，从法拉米尔带来的消息看，

我相信希望还是有的。因为事情似乎已很清楚，索隆好像终于要

发动战争，开始行动了，而弗拉多仍然行动自由。看来最近索隆在

四下观望，但目光一直放在国外。不过皮平，我相隔遥远也能觉察

到他匆忙慌乱，心中害怕。他过早行动了，一定有什么事触动了

他。”

刚多尔夫站着思忖了片刻。“也许，”他喃喃说道，“也许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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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愚蠢也都帮了忙呢，我的小伙子。让我想想：大约五天前，他会

发现我们已击败萨茹曼，夺来了魔石。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拿

它派不了大用，也没法不让他知道。啊！我实在拿不准。阿拉贡？

他的时机快到了。皮平，他性格坚强，意志坚定，胆大，坚决，必要

时敢冒大风险。他很可能会这样干的。为了向索隆挑战，可能利

用奥桑克魔石，将自己亮给敌人。我还拿不准。嗯，要到罗翰骑兵

来后我们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愿他们来得不会太晚。往后的

日子很凶险。趁现在好好睡一下吧！”

“可是———”皮平说。

“可是什么？”刚多尔夫说道，“今晚我不准你再说‘可是’了。”

“古鲁姆，”皮平说道，“他们怎么会和他在一起，甚至跟着他走

呢？我看得出来，法拉米尔跟你一样，也不喜欢他把他们带去的那

个地方。这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无法回答，”刚多尔夫说，“不过我心里猜想，不论好

歹，弗拉多和古鲁姆到头来会交手的。不过我今晚不想再提蜘蛛

山口了。我看会有背叛，那个卑鄙的家伙会背叛的。事情必然这

样。要记住，一个叛徒也可能背叛自己，歪打正着，干出意想不到

的好事来。有时候会这样的。晚安！”

第二天上午就像黄昏般灰蒙蒙的，大家因为法拉米尔归来而

为之一振的情绪，现在又低落下去了。这天那些带翼的魔影倒没

有再出现，然而在城市的上空，时时会传来一个极轻的叫声，许多

听到那叫声的人，都会木然呆立，恐惧异常，那些胆小的吓成一团，

哭出声来。

法拉米尔又走了。“他们不让他歇着，”有人不满地咕哝道，

“陛下逼儿子太甚，现在他可是担负起双份职责，一份是他自己的，

另一份是永远不会回来的那一位的。”人们不禁向北遥望，问道：

“罗翰骑兵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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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法拉米尔并不是自愿走的，但是冈多摄政王是统帅部首

脑。在那天早晨召开的统帅部会议上，指挥官们一致认为，由于兵

力过于薄弱，他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发动任何攻势，抵御南部的

威胁，必须等待罗翰骑兵前来增援，因此必须加强城防力量，但德

内豪不想采纳别人的意见。

“不过，”德内豪说道，“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外围防线，外墙是花

了大量劳力修建起来的。索隆要越过安达因河必将付出沉重的代

价。他不能从北面的凯尔安德罗斯进攻石城，因为那儿有沼泽地；

也不能让队伍南下莱本宁，因为河面宽阔，非得有大量的船只不

可。这次他会把重兵放在奥斯吉利亚斯走廊，以前博罗米尔就是

在那里挡住了他的进攻。”

“但那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法拉米尔说道，“今天，即便我们

让索隆在这条走廊受的损失比我们大上十倍，我们仍然会觉得得

不偿失。因为他承受损失一个团队的能力，与我们承受损失一个

连队的能力差不多。而且，如果他强攻得手，我们派驻在最前线的

部队的撤退会很危险。”

“凯尔安德罗斯那边的情形怎样？”亲王问道，“如果奥斯吉利

亚斯要塞守住的话，那里也必须守住。别忘了我们左翼的危险。

罗翰骑兵可能来，也可能不来。法拉米尔告诉过我们，有大批军队

正向黑城门结集，可能会有不止一支军队从那里出发袭击多处要

道。”

“战争肯定要冒风险，”德内豪说，“凯尔安德罗斯已经配置兵

力，眼下已无增兵可派。但是我不愿不经战斗就将安达因河和佩

兰诺原野拱手让给敌人———如果有仍然勇于遵照他君主意愿行事

的指挥官的话，他也不会愿意的。”

大家听了都沉默不语，最后法拉米尔说道：“我不反对你的意

愿，陛下。你已失去了博罗米尔，我愿意替代他，尽力而为———只

要你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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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命令。”德内豪说。

“那就告辞了！”法拉米尔说道，“但是，如果我能生还的话，请

刮目相看！”

“这要取决于你回来的方式。”德内豪回答说。

法拉米尔骑马东征之前，刚多尔夫是最后一个与他说话的人。

“不要轻率地或者痛苦地抛弃自己的生命，”他说，“这里将需要你，

除了战争，还有其他事情。你的父亲很爱你，法拉米尔，在一切结

束之前，他会记住这一点。再见！”

法拉米尔殿下就这样又走了，随他同去的还有能抽调出来的

自告奋勇者。有几个人站到城墙上，透过一片阴濛幽暗凝望着这

座损毁的城市，他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机会，因为他们什么也看不

见。其余的人依然遥望北方，计算着罗翰塞奥顿国王的行程。“他

会来吗？他还记得我们从前的联盟吗？”他们问道。

“会的，他会来，”刚多尔夫说道，“即使来得晚一点，来总是会

来的。不过想一想！那枝红箭最快也得在两天前才会送到他手

里，从埃多拉斯过来的路程好远哪。”

天黑后传来消息。有一急骑从浅滩赶来，说大批敌人已从米

纳思莫古尔出发，正向奥斯吉利亚斯逼近；他们已和南方的哈拉德

兵团会合，那些南方人身材高大，十分凶残。“我们得到消息，”信

使报告道，“统率他们的又是那个黑将军，敌人还没到达安达因河，

大家已恐惧万分。”

皮平来到米纳思蒂里斯的第三天，就是在信使传送的这些预

示着凶兆的消息中度过的。人人坐立不安，现在即使是法拉米尔

也几乎没有希望坚守住浅滩。

这一天，黑暗几乎饱和，没有继续加深，但人们的心头更加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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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家都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不久又传来了不祥的消息：安

达因河渡口失守，法拉米尔正向佩兰诺城墙撤退，结集起他的队

伍，固守大道上的要塞，但他的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

“他即使能顺利穿过佩兰诺，撤回此地，敌人也会紧追不舍，”

信使说，“敌人为了攻占渡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还是没有我们

希望的那么大。他们计划得十分周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

长期在东奥斯吉利亚斯秘密打造大量的木筏和平底船，像甲虫似

的蜂拥过河。但击败我们的是黑将军。只要一听到他要来的谣

传，很少有人还会在那里坚守阵地，他的手下在他面前畏畏缩缩，

甚至会按他的命令自相残杀。”

“这么说，那里比这里更需要我。”刚多尔夫说罢，立即上马出

发，他的身影很快远去，消失不见了。那天，皮平一夜没睡觉，独自

站在城墙上，向东面眺望。

白天的钟声又响起了，这是对持续黑暗的嘲弄。这时，他看到

远处佩兰诺城墙屹立的幽暗处燃起了熊熊火焰。哨兵们高声喊叫

了起来，石城全体将士都手持武器站在城墙上。那里不时闪过一

道红光，听得到凝重的空气中缓缓传来的隆隆声。

“他们已经占领城墙！”人们大叫，“他们在围墙上炸开缺口。

他们过来了！”

“法拉米尔在哪里？”贝里冈德惊恐万状，“他可别倒下啊！”

首先带回消息的是刚多尔夫。他和几个骑兵一起，护送着一

队大篷马车，于晌午时分回到石城。马车上坐满了伤兵，是考斯威

要塞战斗中能解救出来的伤员。他立即面见德内豪。这时摄政王

正坐在白塔楼上面的大厅里，皮平在他身旁；他那双乌黑的眼睛透

过昏暗的窗户，朝东、南、北三个方向看，似乎想看穿他周围厄运的

阴影。大多数时间则是看着北方，他会不时停下来用心倾听一下，

好像通过某种古老的技艺，他的耳朵能听到远处平原上雷鸣般的

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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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米尔回来了吗？”他问道。

“没有，”刚多尔夫说，“不过我离开他时他还活着。他已铁了

心留下来，和后卫部队在一起，以免撤离佩兰诺时溃不成军。他也

许会使自己的部下坚持上足够长的时间，但我没有把握。敌人太

强大。我担心他已经来了。”

“不是———那个黑魁首吧？”皮平叫道，惊惧中竟然忘了自己的

身份。

德内豪苦笑道：“不，他还没来，佩里格林先生！除非把我打

败，获得全胜他才会来。他拿别人当他的炮灰。所有的君主，只要

是个聪明人，都是这样的，哈夫林先生！要不我干吗坐在此地，坐

在我的塔楼内，思考着，观察着，等待着，连自己的儿子也派出去

了？因为我还能抵挡一阵子呢。”

他站起身，撩开黑色长斗篷。看！他里面穿着锁子甲，身佩长

剑，那剑柄粗大，剑鞘银黑两色。“我这样走路这样睡觉已经多

年，”他说道，“惟恐自己年老体衰，胆怯心惊啊。”

“然而，黑将军，这个索隆手下最凶恶的将领，现在已经控制了

你的外城墙，”刚多尔夫说，“他是很久以前的安格玛尔国王，巫师，

魔戒幽灵，纳芝戈尔统领，是索隆手里的一把恐惧之剑，是个令人

绝望的魔影。”

“那么刚多尔夫，你可是棋逢对手啦，”德内豪说道，“至于我自

己，我早就知道黑塔楼群酋中的大将军是谁。你回来就是想说这

些话？还是因为你敌不过人家撤退下来？”

皮平浑身发抖，担心刚多尔夫会听到这话而勃然发怒，但他的

担心是多余的。“可能是这样吧，”刚多尔夫轻声回答道，“不过考

验我们力量的时刻尚未来到。如果以前的传说是对的，人就打不

死他，等待着他的末日连智者也无法预料。不过，有可能他自己不

往前走。正如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放聪明了，宁肯在后面拼命驱赶

他的仆从疯狂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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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被打败，我是回来护送那些还可以治愈的伤员，因为外

墙已有多处被攻破，莫古尔的大队人马很快会从许多地点打进来。

而我回来主要是要告诉你，原野上不久将发生大战。必须准备出

击。让骑兵冲出去。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为敌人只有

一个弱点：配备的骑兵极少。”

“我们也不多。最好罗翰的援兵能在这紧要关头赶到。”德内

豪说。

“我们很可能先看到别的援兵，”刚多尔夫说，“从凯尔安德罗

斯逃来的人已经到达这里，该岛已经失陷。还有一支军队已经从

黑大门出发了，从东北方向横穿而来。”

“刚多尔夫，有人说你总喜欢带来坏消息，”德内豪说，“不过对

我来说，你说的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昨天天黑前我就已知道。至于

突击之事，我已想过了，我们一起下去吧。”

过了一阵子，城墙上的哨兵终于看到撤下来的前线军队，先是

一批批队形散乱、疲惫不堪的战士，其中许多是伤兵；还有些人狂

奔乱跑，仿佛有追敌似的。远远的东面，忽忽闪闪的火光散布各

处，似乎正在慢慢越过原野。住房和马厩在燃烧。星星点点组成

的红色火流在昏暗中迂回曲折，急速朝城门通往奥斯吉利亚斯的

大路奔腾而来。

“敌人来了，”人们悄声说道，“堤防已陷落，他们像潮水般从一

个个缺口拥入！他们好像举着火把。我们的人在哪里？”

已近黄昏，光线暗淡，站在城墙上，连眼力很好的人也看不清

楚原野上的情形，只见火点越来越多，火流越来越长，速度越来越

快。最后，离石城已不到二里处，他们看到有一支比较整齐的队伍

正向城门迅疾推进，但并没有奔跑，仍保持着队形。

哨兵不由得屏住呼吸。“一定是法拉米尔，”他们说，“他能统

率人类和动物，肯定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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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主力部队已撤退到不到四百米处。一片昏暗中驰出一小

队骑兵，他们是断后的后卫队。他们再次陷入重围，准备迎战渐渐

逼近的火流。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狂叫。敌人的骑兵冲过来了。

一条条火流变成了奔腾的洪流，一排排奥克斯手举火把，粗野的南

蛮子扛着红旗，尖声叫喊着朝前冲，追上了撤退的队伍。这时，随

着一声尖声厉叫，带翼魔影从天而降，纳芝戈尔黑骑士俯冲下来杀

人了。

撤退变成了溃退。人们向四处逃窜，扔掉手中的武器，恐惧地

号叫，发疯似的狂奔乱跑，倒地死去。

就在这时，从石城塔楼里响起一阵清脆的号角，德内豪摄政王

终于下令出击了。结集在城门阴影里和外面黑暗的城墙下的石城

骑兵，早在等待着这一号令，立即飞马跃出，排成队列，大声呐喊着

疾驰而去。城墙上响起一片呼应的助威声，原野上冲在最前面的

是多尔阿姆罗斯的飞骑兵，带头的是亲王与蓝色旗帜。

“阿姆罗斯为冈多而战！”他们高喊着，“多尔阿姆罗斯为法拉

米尔而战！”

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下扑到在撤退队伍两翼的敌人面前；

而捷影如掠过草地的疾风冲在最前面，其上的骑士闪闪发光，再次

显出英雄本色，举手射出一束神光。

由于他们头领并没有向对手的白色之光挑战，纳芝戈尔尖叫

着飞散。莫古尔军队一心在围歼撤退者，冷不防遭到猛烈攻击，一

下子被击垮，如大风中的火星一吹而散。撤退的人马高声呐喊着

掉转头，立刻去追杀他们的敌人。猎人变成了猎物，撤退成了进

攻。原野上到处是受伤和被击毙的奥克斯和南蛮子，火炬劈啪劈

啪熄灭了，升起了袅袅细烟。骑兵队继续往前追了去。

但是德内豪不允许他们追出太远。敌人的势头已被遏制，并

被驱逐回去，然而大批敌军还在从东方滚滚而来。号声又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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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冈多的骑兵停止前进。他们组成一道屏障，撤退下来的部

队在屏障这边重新集结。现在他们已可稳步往回撤了。他们抵达

城门，昂首阔步地进了城；而石城里的人也很为他们骄傲，望着他

们赞不绝口，内心却深感不安。因为部队伤亡惨重，法拉米尔损失

了三分之一兵力。可他到哪儿去了？

他是最后进城的，部下们穿过城门，骑士们回来了。队伍的最

后面是多尔阿姆罗斯的旗帜和他们的亲王。亲王骑在马上，手里

抱着他的同胞、德内豪之子法拉米尔，他是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找

到法拉米尔的。

“法拉米尔！法拉米尔！”人们在街上呼喊、哭泣。但法拉米尔

没有回答，他们顺着盘绕的道路，把他驮送到他父亲那里。当纳芝

戈尔黑骑士在刚多尔夫进攻下逃遁时，法拉米尔挡住了哈拉德的

一名骑士，这时射来了致命的一箭，法拉米尔中箭倒地，全亏多尔

阿姆罗斯的队伍拼死相救，使他免遭南蛮子的杀戮，要不早倒在地

上被剁成肉泥。

伊姆拉希尔亲王把法拉米尔送到白塔楼，说道：“陛下，你的儿

子完成了伟大的事业，现在已回来。”随后说了他所见到的一切。

德内豪站起身来，看了看他儿子的脸，却沉默不语。然后他吩咐在

屋里放一张床，命令手下将法拉米尔放在床上，自己就离开了。他

独自一人进了塔楼顶下的一间密室；许多人都往那边看，窄窄的窗

口，有一抹淡淡的灯光在闪烁摇曳，过了一会儿，灯光一闪就熄灭

了。德内豪从那里下来，径直来到法拉米尔跟前，一言不发地坐在

他身旁，摄政王的脸色灰白，比他的儿子更像死人。

兵临城下，石城被敌人团团围住。外墙已攻破，佩兰诺原野陷

入敌手。城外的最后消息是在城门关闭之前由那些从北面那条路

上飞驰而来的队伍带来的。他们是扼守从阿诺里恩和罗翰进入城

区要道的卫队残部。率领他们的英格尔德，就是五天前允许刚多

尔夫和皮平进城的那个人，当时空中还有太阳，早晨还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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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罗翰的消息，”他报告说，“罗翰骑兵不会来了。即使他

们来了，也帮不了我们忙了。我们得到消息，新来的敌军已经先期

到达，说是从凯尔安德罗斯越过安达因河来的。他们人多势众：好

几个奥克斯营，还有由大人族组成的许多连队，我们从没见过那种

人。他们个子不高，但粗壮而又邪恶，长着矮人一样的胡子，手持

大斧头。估计是从东方蛮荒之地来的。他们守着北方的要道；还

有不少进入阿诺里恩。罗翰人来不了啦。”

城门关闭了。城墙上的哨兵整夜听到在城外四处走动的敌人

的说话声，他们放火焚烧草地和树木，劈剁他们发现的人，不管那

是死人还是活人。黑暗中，估摸不透有多少敌人已渡过安达因河，

但到了早晨，或者说待到早晨曚 暗影悄然降临平原上时，一切清

楚了，即使夜晚风声鹤唳，他们并没有夸大敌人的数量。原野上全

是他们黑压压的进军队伍。在这座被围的城市四周，目力所及，到

处是黑色或暗红色的大帐篷，如同突然长出的蘑菇。

奥克斯像蚂蚁那样忙着：在城墙外一箭之遥的地方围城挖着

一条条深壕沟：每条壕沟挖成后，里面燃上大火，不过火是如何点

燃，如何加燃料，是人工搞的还是魔法搞的，就没人看到了。他们

整天不停地干着，米纳思蒂里斯的人眼睁睁看着，无法阻止他们。

每完成一段壕沟，一些巨大的战车就渐渐驶近；不久，更多的敌人

躲在壕沟后面，迅速安装硕大的器械，准备发射飞弹。城墙上没有

什么东西能够达到那儿，并阻止敌人的工作。

起初人们还在嘲笑，不怎么害怕敌人的诡计。石城的主墙又

高又厚实，它是流亡的努美诺尔人在衰落以前精心建造的。它的

外貌和奥桑克塔楼相似，坚固幽暗，墙面光滑，无论钢铁或火焰都

无法攻陷它；它坚不可摧，除非地震使城墙下的土地陷裂。

“没用的，”他们说道，“就是索隆亲自来也罢，只要我们还活

着，他就无法进来。”但是有人回答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能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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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他有一样武器，自古以来它使铜墙铁壁不堪一击。这武器就

是饥饿。条条要道都被封锁了，罗翰援兵无法前来。”

那些弹射器没有在坚不可摧的城墙上浪费飞弹。不过，指挥

向黑魁首的最强大对手进攻的可不是什么土匪草寇，也不是奥克

斯头领，而是一种魔力和邪念。那些巨大的弹射器一安装完毕，伴

着一声声呐喊以及绳子、绞盘的吱嘎声，飞弹就飕飕射出，高得异

乎寻常，越过城墙上方，嘭嘭地落在石城的第一环内；其中不少藏

有秘密机关，在落地爆炸时还会燃起大火。

不久，城墙里面大火四起，形势危急，凡能抽调出来的人员都

赶紧前去灭火。接着，又一批如雹子般更密集的飞弹落了下来，破

坏性不大，却更加可怕。这些飞弹小而圆，翻滚着落在城墙里面的

大街小巷，并没有燃烧。待奔过去的人们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时，

都恸声大哭。因为敌人扔进来的是一个个人头，都是奥斯吉利亚

斯、拉马斯外墙上或原野上的阵亡者的头颅。模样惨不忍睹：有的

摔得面目全非，有的被剁得血肉模糊。但仍有许多人头的五官还

清晰可辨，看得出他们死得十分痛苦；所有的人的脸上都烙有一个

丑陋的标记：一只没有眼睑的眼睛。虽然这一张张脸遭到了如此

的毁损和侮辱，但不时有人能看出旧人的面容：全副戎装威武挺

进，在田地上辛勤劳作，从绿色山谷度假骑马归来。

人们朝拥在城门前的残忍敌人无奈地挥舞拳头。敌人听不懂

西方人的语言，也不理会他们的咒骂，只是像食肉动物般厉声狂

叫。没过多久，米纳思蒂里斯城内敢于站出来抵抗莫都军队的人

已所剩无几。因为黑魁首使出一个比饥饿更迅速奏效的武器：恐

怖和绝望。

纳芝戈尔黑骑士又来了，他们的黑将军现在越来越强大，施展

出他的力量，他们的叫声充满了邪恶与恐怖，这声音只不过是他的

意志和歹毒的传声筒而已。他们在城市上空盘旋，犹如等着饱餐

遭厄运者尸肉的秃鹫。他们突然出现，飞速而至，那可怕的声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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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破长空。他们每叫一声，人们的承受力就减低一分。到了最后，

当那潜在的威胁掠过头顶时，就连最坚强的人也会摔倒在地，即使

他们还站着，武器也从无力的双手中脱落了，心头漆黑一片，他们

不再想到战争，只想躲藏起来，偷偷溜走，甚至想到了死。

在这黑暗的一天里，法拉米尔一直躺在白塔楼的床上，神志昏

迷地发着高烧；有人说，他快要死了。消息很快在城墙上和街上传

开，人人都说他快要死了。他的父亲坐在他身旁，一言不发，只是

守护着他，不再过问御敌之事。

皮平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黑暗，就是落到乌路克黑手里时也没

这样黑暗啊。他的职责是侍候陛下。他站在没点灯的议事厅门

边，似乎已被人遗忘了。他尽可能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在他眼里，

德内豪似乎一下子苍老了，他那骄傲的意志已遭摧残，坚定的思想

已经动摇，这可能是悲伤加上悔恨的结果。他看到陛下那张曾经

是冷漠无情的脸上淌着泪水，这比他发怒更让人无法承受。

“不要哭，陛下，”他结结巴巴地劝说道，“他也许会康复的。你

问过刚多尔夫了吗？

“别拿巫师来安慰我，”德内豪说，“傻瓜的希望已经落空。索

隆已经找到魔戒，现在他力量如日中天；他能看透我们的思想，我

们做的一切都是自取灭亡。

“我派儿子上前线去冒无谓的风险，不仅徒劳无功，未蒙神祇

保佑，反而使他躺在这里，毒汁进入血液。天哪，现在不管战争会

有什么结局，我的家族已经完了，摄政王室也完了。卑鄙的小人将

统治人类王国的遗民，即便躲在山里终究要被赶出来的。”

人们到门口来求见摄政王。“不，我不下去了，”他说道，“我得

待在儿子身旁。他在咽气前可能有话要说，快了。你们愿跟谁就

跟谁吧，就是跟随那个灰衣傻瓜也行，尽管他的希望已经落空。我

就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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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刚多尔夫担任了冈多最后保卫战的指挥。他来到哪里，

哪里人们的勇气就被鼓舞起来，不再想到带翼魔影。刚多尔夫不

辞辛劳地从塔楼走到城门；从城北走到城南；多尔阿姆罗斯亲王穿

着闪闪发光的盔甲，和他走在一起。他和他的骑士们仍然像具有

真正努美诺尔王室血统的传人般那样镇定自若。人们看到他们，

都在悄声议论：“也许，古老的传说说得对；他们种族的血管里有精

灵的血液，因为早先尼姆罗德尔的同胞就住在那片土地上。”随后，

在黑暗中，有人唱起了《尼姆罗德尔之歌》中的一些诗节，也有人唱

其他远古流传下来的安达因河谷歌谣。

可是，待他俩走后，阴影就又向人们逼拢来了，他们的热情冷

却，冈多的士气一蹶不振。他们就这样在恐惧中慢慢挨过昏暗的

白天，进入绝望的黑夜。此时，火焰已不可阻挡地在石城第一环内

熊熊燃烧，外城墙上的守卫部队的退路已被多处切断。不过坚守

在那里忠于职守的士兵本来已寥寥无几，大部分已逃进了第二环

城墙。

战场后方远处，安达因河上已迅速架起桥，整整一天，士兵和

辎重都在源源不断地过桥。现在，时已半夜，大举的进攻终于开始

了。敌人的先锋部队已经越过燃着火焰的壕沟，那些壕沟中间有

好多条曲折小路。他们一进入城墙上弓箭手的射程之内，便有无

数的士兵送了命，然而他们却仍不顾一切地三五成群向前冲。虽

说在火光照耀下这些敌军已成了冈多引以为豪的神射手们的活靶

子，可是射手人数太少，实际上对敌人构不成太大威胁。躲在后面

的黑将军觉察到石城士气已经低落，就加强了他的攻势。那些奥

斯吉利亚斯建造的攻城器在黑暗中慢慢滚了过来。

传令官们又到白塔楼的议事厅来了，由于军情紧急，皮平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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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去。德内豪的眼睛从法拉米尔脸上转开，默默地看看他们。

“城里第一环烧起来了，”他们报告说，“你有什么命令？你仍

是我们的陛下和摄政王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愿追随刚多尔夫。守

卫正纷纷逃离城墙，上面那儿没人防守了。”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傻瓜要逃走？”德内豪说道，“早烧比晚

烧好，反正我们都会给烧掉的。回到你们的火焰那儿去吧！我怎

么办？我现在就去我的火葬柴堆，去我的火葬柴堆！德内豪和法

拉米尔没有墓穴。没有墓穴！没有把尸体作防腐处理后的长眠。

我们将像西方之船在此登陆以前的异教徒国王那样火葬。西方已

经失败。现在回去，烧吧！”

传令官们二话不说，慌得转身就跑。

德内豪站起来，放开了他始终握着的法拉米尔滚烫的手。“他

在燃烧，早就在燃烧了，”他哀伤地说，“他的灵魂出窍了。”说完他

缓步走向皮平，低头看着他。

“永别了！”他说道，“永别了，派拉丁之子佩里格林！你担任随

从很短，现在即将结束。我解除你的职务，还剩下的一点儿时间，

你不必值勤了。现在走吧，按你认为最好的方法死吧。随你愿意

跟谁在一起，就是和那个愚蠢的带你来送死的朋友在一起也罢。

去把仆人们叫来，然后走吧。永别了！”

“我不愿说永别，我的陛下。”皮平跪下身说道。然后突然一跃

而起，站在那里，眼睛直盯着老人。“我愿向你告辞，阁下，”他说，

“因为我确实非常想见到刚多尔夫。但他不是个傻瓜，我也不会想

去死，除非他对生活完全绝望。但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不希望在

你还活着时被解除职责。如果敌人最后攻上塔楼，我希望能在这

儿，站在你身旁，也许可让你给我的盔甲武器派上用场。”

“那随你罢，哈夫林先生，”德内豪说，“但是我的一生已经结

束。去把我的仆人们叫来！”说完他又转身回到法拉米尔身边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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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平离开他，去把仆人们叫来了：一共六个，虽说身强力壮、相

貌堂堂，可应召前来时却个个浑身发抖。德内豪用一种平静的语

气吩咐他们，把暖和的毯子盖在法拉米尔的床上，然后把床抬起

来。他们按令行事，将床抬出议事厅。他们走得十分缓慢，尽量不

惊动发着高烧的法拉米尔，德内豪拄着权杖跟在他们后面，皮平走

在最后。

一行人走出白塔楼，进入外面的昏暗之中，仿佛去举行一场葬

礼似的。低垂的乌云被下方摇曳的火光映成了暗红色。他们缓缓

地走过王宫大院，按德内豪的吩咐，在院内那棵枯树边停留片刻。

周围静悄悄的，只有从下方传来的轻微的战斗声响。他们听

到枯树枝头上的水滴忧郁地滴进黑沉沉的池塘的声音。之后，他

们继续前进，穿过城堡的大门，哨兵惊讶而沮丧地看着他们。出了

城堡，他们转向西行，最后来到第六环后院墙的一扇门前。这门称

为禁门，因为除了在举行葬礼时开放外，它始终是关闭的，只有冈

多君主，或者佩戴陵园标记、照管墓室的人员才能出入此门。门里

边有一条弯曲的路，七转八拐通向敏多洛因山悬崖阴影下一片狭

窄的平地，那里矗立着历代已故国王和摄政王的陵墓。

守墓人坐在路边小房子外见状手拿提灯，眼色惊恐地迎了上

来。在摄政王的吩咐下，他打开门锁，禁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他

们从他手里接过提灯进了门。这条在老城墙间上升的小路黑黝黝

的，在摇曳的灯光下，隐约显出许多栏杆。他们顺路缓缓向前走

去，一路传来脚步的回响。最后他们来到了幽街，周围是一个个灰

暗的穹窿、空旷的大厅和早先去世的死者像。最后他们进入摄政

王墓室，放下他们抬着的床。

皮平不安地四下张望，发现已来到一个宽大的拱顶房间里，那

盏小提灯的灯光照在挂满帷幕的墙上，房间似乎裹在阴影里。昏

暗中他看到有好多排大理石雕成的台子；每张台子躺着一个长眠

的人，双手相叠，头枕着石头。但是近旁那张宽阔的台子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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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内豪做了个手势，仆人将他与法拉米尔一起并排抬到上面，同盖

一条床单，然后低头站在旁边，如同站在死者床边哀悼一般。这时

德内豪声音低沉地说道：

“我们将在这里等待死亡。但是不用去叫防腐师。给我们去

拿易燃的木柴来，放在我们周围，还有下面，再在上面浇上油。然

后听到我的吩咐，你们就扔上一个火把。去执行吧，别多费口舌。

永别了！”

“遵命，陛下！”皮平说着，转身恐慌地逃离了这个弥漫着死亡

气息的屋子。“可怜的法拉米尔，”他心里想，“我一定得找到刚多

尔夫。可怜的法拉米尔！他需要的很可能是药，而不是眼泪。啊，

我上哪里去找刚多尔夫呢？我看这战事紧急，他是不可能分心关

注垂死者或者疯子的。”

在门口，他转向留守在那里的一个仆人，说道：“你们的主人已

失去理智。别急着去！只要法拉米尔还活着，就不要取火来！一

切等刚多尔夫来了再说！”

“谁是米纳思蒂里斯的主人？”那人答道，“是德内豪陛下还是

刚多尔夫？”

“看来现在只能是刚多尔夫了。”皮平说完，顺着弯曲的小路快

快走着，经过那个吃惊的守墓人身边，出了禁门继续向前，一直来

到城堡大门附近。他刚要过去，哨兵高声招呼他，他听出那是贝里

冈德的声音。

“你这么急急忙忙跑，是到哪里去啊，佩里格林先生？”他大声

喊道。

“去找刚多尔夫。”皮平回答说。

“王命紧迫，我不该耽误你，”贝里冈德说；“不过，如果可以的

话，你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的陛下去哪里了？我刚换岗，但我

听说他往禁门去了，还有人抬着法拉米尔走在他前面。”

“是的，”皮平说道，“去幽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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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冈德低下头，免得皮平看见他的眼泪。“他们说他快要死

了，”他叹了口气说道，“现在已经死了吧？”

“没有，”皮平说，“还没死。我认为就是现在他也还有可能被

抢救过来。但是，贝里冈德，摄政王在城市陷落前已先自崩溃了。

他已神经错乱，成了危险人物。”他把德内豪古怪的言行举止匆匆

讲了一遍。“我必须立即找到刚多尔夫。”

“那你必须到下面战场上去找。”

“我知道。陛下已允许我离开他。但是，贝里冈德，如果办得

到的话，你一定得设法阻止发生任何可怕的事。”

“陛下不许身穿银黑两色制服的人擅离职守，不管他有什么理

由，除非陛下亲自下达命令。”

“那么，你只好在命令和法拉米尔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了，”皮

平说道，“至于说命令，我看你现在听命的不是一位陛下，而是一个

疯子。我得跑步去。如果我能回得来，一定回来。”

他一路向下，直向下面的那一环奔去。逃离兵燹的人们经过

他身边，有人看到他穿着随从的制服，转身朝他大喊，但他没加理

会。他终于过了二环城门，那边大火熊熊，正在城墙之间燃烧。不

过，周围却异乎寻常地寂静。听不到战斗的呐喊声和武器的叮当

声。可突然传来一个怵人的叫喊，大地震动不已，伴随着低沉回荡

的隆隆声。皮平吓得魂飞魄散，差一点跪倒在地，但他还是坚持住

了，转过一个拐角，来到了城门后面的开阔地。他呆住了。他看到

了刚多尔夫，但却吓得缩成一团，退进了阴影里。

从午夜开始，敌人一直在持续强攻。鼓声隆隆；成群结队的敌

军在朝北面和南面的城墙逼近。战象也来临，在忽明忽灭的红色

火光中，犹如一座座移动的房子。哈拉德的穆马基尔战象正拖着

巨大的火塔和机器，穿过火焰中的通道。黑将军并不在乎他们在

干什么，或会有多大伤亡：他们的目的全在于测试对方的防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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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冈多人多处应战，疲于奔命。城门才是他要投入重兵攻打的

地方。城门是钢铁制造的，且有坚石砌成的城楼与棱垒护卫，也许

颇为坚固，但它是关键部位，也是难以逾越的高大城墙中最薄弱的

一环。

鼓声大作。火焰飞蹿空中。几架大机械慢慢越过原野，中间

是个大型攻城槌，犹如一棵一百尺高的巨树，用粗铁链拴着摇摇晃

晃前行。这架攻城槌是在莫都漆黑的铁匠铺里用了很长的时间打

造出来的，那骇人的撞槌由黑钢打制而成，形如一头贪婪捕食的

狼，具有摧毁万物的魔力。他们称它为格朗德，以纪念古代地下世

界的大锤。那几只战象拉着它前进，四周走着奥克斯，后面跟着操

纵它的山中巨怪。

但是城门周围的抵抗依然很顽强，多尔阿姆罗斯的骑士和最

勇敢的卫队仍在死命抗敌。飞弹和短矛密如雨点，几个被围住的

塔楼发出劈劈啪啪声，间或有火光突然燃起。城门两边的城墙前

堆满了武器残骸和尸体，然而更多的敌军在疯狂地向城下进逼。

攻城槌滚动向前。它的外壳是不会着火的，但不时会有一头

拖拉攻城槌的战象发起疯来，对护卫着它的数不清的奥克斯乱踩

一通，他们的尸体立即被拖到路边，由其他人接替他们的任务。

攻城槌滚滚向前，隆隆声响彻云霄。这时，在尸横遍地的山丘

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身形：这是一个骑在马上的人，身材高大，头

戴头罩，身披黑色斗篷。他骑着马缓慢向前，马蹄践踏地上的死

尸，根本不在乎枪林箭雨。他勒住马头，高高举起一柄灰色的长

剑。战场上所有的人，无论是守卫者还是他们的死敌，顿时感到一

种莫大的恐惧；人们自动垂下了双手，弓箭停止了射击。一时间整

个战场上一片寂静。

攻城槌继续隆隆地滚动向前。在几只巨手的猛烈推动下，攻

城槌猛冲过去，撞上城门。城门摇晃起来，一阵深沉的隆隆声响彻

全城，如同彤云密布时打响的惊雷。但是铁门和钢柱经受住了这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１０３



一打击。

此时黑将军在马镫上站了起来，用怵人的声音吼叫，那是早已

被人忘记的语言，具有震撼天地万物的威力。

他一连吼了三遍，攻城槌撞击三次。在最后一次的巨力撞击

下，冈多城门哗的一下破裂了。仿佛是一种爆炸的咒语起了作用，

城门霎时散架：一片灼人的火光起处，城门裂成碎片，坍塌倒地。

纳芝戈尔黑将军跃马向前。在远处的火光映衬下，这个巨大

的黑色身形赫然耸现，令人绝望。黑将军飞马奔来，闯进从未有敌

人经过的城门拱道，大家望风而逃。

只有一个人没有跑。此人默然伫立在城门前的空地上，他就

是端坐在捷影上的刚多尔夫：世上的骏马中，只有捷影经受得住这

样的恐怖，犹如幽街上的雕像，岿然不动。

“你不能进入这里，”刚多尔夫说道，那个巨大的黑影站住了，

“回到为你准备的地狱去！滚回去！回到等待你和你的主子的虚

无世界去，滚！”

那个黑骑士把帽兜往后一掀，啊！他有一个王冠，不过是戴在

一个无形的头上。红色的火在那王冠和披着斗篷的宽阔而黑幽的

双肩中间闪烁。一张看不见的嘴发出一阵可怖的大笑。

“老傻瓜！”他说道，“老傻瓜！这是我的时辰了。死到临头还

不知趣吗？你死期已到，少说废话！”说着他高举起手中的剑，剑刃

带起一道火光。

刚多尔夫纹丝不动，就在这关头，城池后面远处，一只公鸡喔

喔啼叫，那声音尖厉而清脆，全然不顾巫术或者战争，只管热烈地

迎接早晨，在死亡阴影之上的高空，黎明降临了。

仿佛是呼应，远处传来了另一个声音。号声，号声，号声。阵

阵号声在黑黝黝的敏多洛因山两边激起隐约的回响。北方的号角

尽情吹响。罗翰援军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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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星夜驰援

天很黑，梅利裹着毯子躺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夜间空气沉

闷，没有一丝风，四周隐藏于夜色中的森林却似乎在轻声叹息。他

一抬头，又听到那声响：像是深山老林里的隐约鼓声，这颤动的声

音会在一处突然停止，然后又在别处响起，有时近，有时远。他不

知道哨兵是不是也听到了。

他知道周围都是罗翰骑士，但他看不见他们。他能闻到黑暗

中马的气息，听到它们在移动，轻轻踏着松针遍布的林地。军队露

宿在聚生于埃莱纳赫山烽火台周围的松林里，埃莱纳赫山耸立在

沿着东阿诺里恩大路伸展的一片片德鲁阿丹森林的上方。

梅利虽疲累却无法入睡。他已马不停蹄地奔驰了四天，心情

越来越忧郁，越来越沉重。他感到奇怪，自己干吗要急着上前线

来，因为他完全有借口，甚至可凭罗翰君主的命令留在后方。他拿

不准老国王要是知道他已违背命令，会不会因此而生气。也许不

会。这支部队是埃尔夫海尔姆指挥的，他与德恩海尔姆之间似乎

有一种默契。他和手下的骑兵都不管梅利，即使他说话也装做没

听见，当他是德恩海尔姆携带的一个包袱而已。德恩海尔姆不能

给他带来慰藉，也从不与别人说话。梅利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足

轻重、孤单寥寂。现在时间急迫，冈多陷入险境。他们离米纳思蒂

里斯的外墙已不到一天的路程，侦察兵被派到前面去了。有的尚

未回来，几个急速赶回来报告，前面有大批敌军挡住了去路。敌军

在阿蒙丁西面十里处安营扎寨；部分敌兵正沿路向这儿挺进，相距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１０５



已不到三十里。奥克斯则在路边的密林和群山里漫游。国王和伊

奥尔默尔连夜开会商议。

梅利真想找个人谈谈，他想到了皮平。可这一来他更加睡不

着了。可怜的皮平，被困在巨大的石城里，孤家寡人，胆战心惊。

梅利真希望自己是个身材高大的骑士，像伊奥尔默尔那样，能吹响

号角或干点什么，纵马去援救皮平。他坐起身来，听见鼓声又敲起

来了，这回更靠近了，就在附近。不一会儿，他听见有低沉的说话

声，看到几盏半罩着的低暗提灯在林间穿过。附近的人们开始在

黑暗中不安地走来走去。

朦胧中出现了一个高大身影，一脚绊倒在梅利的身上了，他嘴

里咒骂该死的树根。梅利听出是埃尔夫海尔姆统帅的声音。

“我不是树根，阁下，”他说，“也不是袋子，而是被你撞伤了的

霍比特。你不用道歉，但至少要告诉我有什么情况。”

“在这样一片漆黑中，什么都有可能，”埃尔夫海尔姆回答说，

“不过陛下已传话下来，说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他随时会下达

命令，立即进发。”

“敌人就要来了吗？”梅利焦急地问道，“那声音是他们的鼓声？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幻觉，要不怎么别人都没有注意到呢。”

“不是，不是，”埃尔夫海尔姆说，“敌人现在路上，没在山上。

你听到的是丛林里的野人的声音：他们相隔远远地说话就是发出

这样的声音。据说，他们仍然出没在德鲁阿丹森林里。他们是古

代人的幸存者，人数不多，出没无常，像野兽一样蛮悍而警觉。他

们没有跟冈多或者罗翰人打仗；但眼下他们被黑暗和即将到来的

奥克斯搅得很不安宁：他们生怕黑暗时代又要重新降临，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感谢老天，他们没有袭击我们：听说他们使用毒箭呢！

而且他们的丛林生活技巧丰富，愿意为塞奥顿国王效劳。此刻，他

们的一个头人正被带去见国王。灯光往那边去了。我听到的消息

就这些。现在我必须去执行陛下的命令。你也整装待发吧，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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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完，他走进黑暗中，一下不见了。

梅利不喜欢这番关于野人和毒箭的话，除此之外，他心头更有

沉甸甸的恐怖感，等待实在让人受不了，他渴望知道将要发生的

事。他站起身来，趁最后一盏灯快在林子里消失时，小心翼翼地跟

了上去。

他很快来到一块开阔地带，在那儿的一棵大树下，他们已为国

王架起了一个小帐篷。一盏遮住上部的大提灯挂在树枝上，投下

了一圈淡淡的灯光。塞奥顿和伊奥尔默尔坐在那里，他俩面前的

地上坐着一个古怪的矮胖子，皮肤粗糙得如同古老的石头，只在腰

间遮了些草，满是疙瘩的下颚零落稀疏地长着些胡须，像是干苔

藓。他五短身材，肥硕壮实。梅利觉得以前在哪儿见过此人，他蓦

地记起来了，这是顿哈罗的普凯尔石人。看来其中一个石人被赋

予了生命，但也许他真是无数年前祖先的后裔也说不定，他那祖先

可能就是被不知名的工匠们用作石像模特儿的那位。

梅利悄悄爬近。那儿一片沉默，然后那野人说话了，像是在回

答什么问题。他的嗓音深沉而粗嘎，然而使梅利感到惊讶的是，他

说的竟是通用的语言，尽管讲得结结巴巴，还时而夹杂进一些陌生

的字眼。

“不，骑士之父，”他说，“我们不打仗，只打猎，在丛林中杀考尔

格，就是你们说的奥克斯。我们憎恨奥克斯，你们也一样。我们愿

尽力帮助你们。我们野人有顺风耳、千里眼，熟悉所有的小路。在

有石城之前，在高个子人从水边来这里之前，野人就住在这里了。”

“但我们缺的是打仗的人手啊，”伊奥尔默尔说，“你和你的同

伴怎么帮我们？”

“传递消息，”那个野人说，“我们从山里向外瞭望。我们爬上

大山朝下看。石城门紧闭，火在城外燃烧；现在城里也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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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想上那边去？那你们必须赶快行动。但是戈尔冈① 和大老

远来的人已经赶来了，”他向东面挥动了一下粗糙的短胳膊，“正走

在那条大路上。他们人数众多，比你们的骑兵多得多。”

“这你怎么知道的？”伊奥尔默尔问道。

老人扁平的脸和乌黑的眼睛不动声色，但他的说话声却沉了

下来，显得不高兴了。“野人是很野，而且没有拘束，但不是孩子，”

他回答说，“我是大头人甘布雷甘。许多东西我都能算出来：天上

的星星啦，树上的叶子啦，还有黑暗中的人啦。你们有成百上千，

但他们更多。一场大战，谁会赢呢？石城周围还有大量的人在走

着呐。”

“啊！他说得对极了，”塞奥顿说，“我们的侦察队报告说，敌人

在路上挖壕沟、埋桩子。我们不可能凭一次突击把他们赶跑。”

“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伊奥尔默尔说，“护卫堡已经着火

了！”

“让甘布雷甘把话说完吧！”那野人说，“他知道还有另外的路。

他可以带你们走一条路，那儿没有沟堑，没有奥克斯走动，只有我

们野人和野兽。从前石城人强大时，修建了许多道路。他们像猎

人切野兽肉似的挖了好几座山。野人还以为他们要拿石头当饭吃

呢。他们是坐大车经过德鲁阿丹去里蒙的。现在他们再也不去

了，那条路已被他们遗忘，但是野人没忘。它仍然静静地躺在山上

和山后的草丛和树林中，就在里蒙峰后面，一路向下通到丁山②，

最后，那条路又回到了大路上。野人愿意带你们走那条路。这样

你们就可以消灭奥克斯，用闪亮的兵器把倒霉的黑暗驱走，野人又

可以回去睡在深山老林里了。”

伊奥尔默尔和国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换了意见。最后塞奥

①

② 即阿蒙丁。

即奥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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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转向野人说：“我们愿意接受你提出的帮助。如果我们把大批敌

人抛在后面，会怎么样？如果石城陷落了，我们就没有退路；如果

石城得救了，这些奥克斯就自己断了生路。你若真心诚意帮助我

们，甘布雷甘，我们定会重赏你的！你将永远是罗翰人的朋友。”

“死人不会再成为活人的朋友，不必给他们礼物，”野人说，“不

过，如果你们活过黑暗，那么你们只要让我们野人自由在森林里过

活，别像打猎那样杀我们就行了。甘布雷甘决不会害你们的。他

将亲自跟骑士之父一起去，如果他带错了路，你们可以杀了他。”

“好，就这样办！”塞奥顿说。

“从敌人身后绕进去，再回到大路上，要多少时间？”伊奥尔默

尔问道，“如果你带路，我们的速度就同步行一样了；另外，我担心

小路是不是很窄。”

“野人走起来可快呐，”头人说道，“石啸峡谷那边的路宽得可

以走四匹马，”他向南面手一挥：“不过开始和最后那两段路是窄

的。从日出到中午，野人可以从这里走到阿蒙丁。”

“如果考虑到先头部队得提前出发，我们至少要七个小时才能

到达。”伊奥尔默尔说道，“但我估计总共大概需要十个小时，要考

虑到中途会出岔子，而且我们的队伍拉得很长，出山后集结也需要

不少时间。现在几点了？”

“谁知道？”塞奥顿说，“黑夜无尽头。”

“现在天是很黑，可不是夜里，”头人说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

们感觉到，即使太阳不露脸我们也知道。告诉你，现在太阳已经爬

上东边的山岭。新的一天已经在天上开始。”

“那我们必须尽快出发，”伊奥尔默尔说，“即使如此，今天也没

希望赶到冈多石城。”

梅利不再往下听，悄悄溜了回去，准备随时听令出发。这是战

斗前的最后一刻。他觉得他们当中不会有很多人生还。但他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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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皮平和米纳思蒂里斯城内的熊熊火焰，便压下了心中的恐惧。

那天一切顺利，他们既没有看到在等着伏击他们的敌人的踪

影，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野人已经派出一批机警的猎人沿途

布哨，无论是奥克斯还是巡山的探子都发现不了山里的动静。他

们越接近被围的石城，天色越暗，排着长长的队列前进的马队好似

一溜人和马的黑色剪影。每个分队由一名在森林中生活的野人带

路，那头人则走在国王身边。刚开始一段路走得没有预期的那么

快，因为他们要牵着坐骑走，在他们营地后面丛林密布的山梁上择

路而行，然后向下进入隐蔽的石车峡谷。直至快傍晚的时候，先头

部队才到达一片伸向阿蒙丁东面的灰色大密林，密林里有一个隐

蔽的大豁口，它位于纳多尔峰和阿蒙丁峰东西走向的山脉间。穿

过这个豁口，早被遗忘的那条路就向下延伸，最后回到经阿诺里恩

去石城的驰道上。但是现在，树林经过多年繁衍生息，小路已经消

失、中断或被埋在年深日久的枯枝败叶下面。不过，密林倒也给即

将投入战斗的骑士提供了最需要的掩护；因为密林外面就是大路

和安达因平原，而东南两面的山坡光秃秃的，都是岩石，群峰簇拥，

拔地而起，重峦叠嶂，与敏多洛因山峦联为一体。

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面的纵队已从石啸峡谷的谷底鱼贯而

出，四面散开到灰色的树下宿营休息。国王召集众将领前来商议。

伊奥尔默尔派出侦察兵去探路，但头人甘布雷甘摇了摇头。

“派骑兵去没用，”他说道，“坏天气里，野人能见到的一切都早

已看到了。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跟我说。”

众将领来了；接着，从树林里小心翼翼地走出一些野人，梅利

觉得他们长得和头人非常相似，几乎难以区分。他们用一种奇怪

的嘎嘎作响的语言向头人作了报告。

头人随即转身对国王说道：“野人报告了许多事情！第一，你

们得提高警惕：阿蒙丁峰那边有敌人宿营，离这儿只有一个小时的

行程。”说完，他朝西面的黑色烽火台挥了一下胳膊。“但是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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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石城新墙之间没有敌人。那儿城墙已没有了，许多人都在忙着，

考尔格用地雷和黑铁大棍震塌了城墙。他们认为他们的朋友守住

了所有的道路，因此对周围毫不在意！”说到这里，老头儿发出一阵

古怪的咯咯声，似乎在笑。

“好消息！”伊奥尔默尔叫道，“即使在这样的黑暗中仍然闪烁

着希望之光。索隆的谋略一不当心就为我们所用。这该死的黑暗

本身就掩护了我们。索隆一心想消灭冈多，奥克斯将它砸个稀巴

烂。但这一来，倒反为我消除了最大的担心。他们本来可以凭着

外墙阻挡我们一阵子，现在我们可以一跨而过———只要我们能赢

就行。”

“我再次感谢你，丛林之主甘布雷甘，”塞奥顿说，“感谢你为我

们带路，感谢你带来的消息，祝你好运！”

“杀掉考尔格！杀掉奥克斯！没有比这更让野人高兴了，”头

人回答说，“用雪亮的兵器赶走黑暗和脏气！”

“我们这么老远地赶来，就是为了做这事嘛，”国王说，“我们一

定要收拾他们，但是结局如何要明天才能知道。”

甘布雷甘蹲下身，用坚硬的额头触地，表示告别。然后他站起

身来，似要离去，但又兀地站住了，如受惊的林地野兽那样抬头看

看，嗅闻着异样的空气。他的眼睛里闪出了光亮。

“风向变了！”他叫了一声，随即和同伴一下子在黑暗中消失

了，此后罗翰骑士们再也没见到过他们。不一会儿，东方远处又隐

隐传来了一阵隆隆声。队伍里人人都觉得这些野人是忠实可靠

的，尽管他们模样古怪，看去不那么可爱。

“再往前就不需要向导了，”埃尔夫海尔姆说道，“在和平时期，

我们有不少人骑马去过塔楼，我就去过。等我们回到大路上，往南

拐，再走大约七十里，就到了石城的外墙。这一路上去，大路两边

大多绿草丛生，冈多骑士在那片土地上可用最快的速度飞驰疾奔。

消息还没有传开去，我们已经很快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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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我们要全力以赴，”伊奥尔默尔说，“我建议我们现

在去休息，晚上出发，这样在明天天一亮，或在陛下下达命令时，我

们已抵达战场。”

国王同意这一建议，将领们离去了。但是埃尔夫海尔姆很快

就回转来。“侦察兵在那边的灰色树丛里没发现什么情况，只有两

个人：两个死人和两匹死马。”

“噢！”伊奥尔默尔说道，“是什么人？”

“殿下，他们是冈多的信使；其中一个可能是希尔冈。他的头

被砍掉了，但他的手里仍攥着那枝红箭。还有，从身子的姿势看，

他们倒地死时正在向西飞奔。据我看，他们在返回冈多的途中，发

现敌人已经占领外墙，或者正在攻打外墙。如果他们像往常那样，

在各驿站换马骑行，这大概是两夜以前发生的事。他们不可能是

到了石城后又返回来的。”

“哎呀！”塞奥顿叫道，“那么德内豪还不知道我们发兵的消息，

会因为我们不去而感到绝望了。”

“事情虽是刻不容缓，但迟去总比不去好，”伊奥尔默尔说道，

“也许眼下正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谚语言之有理。”

夜晚时分，罗翰骑兵在大路两边悄悄地向前移动。大路从敏

多洛因山的边缘向南拐去。远处，几乎就在正前方，黑暗的天空下

有一片红光，黝黑的大山在它的映射下赫然可见。他们正在渐渐

靠近佩兰诺的拉马斯外墙；但是天还没亮。

国王骑马走在先锋部队中间，王室成员簇拥在他周围，埃尔夫

海尔姆的团队紧随其后。这时，梅利注意到德恩海尔姆已离开了

原来的位置，在黑暗中稳步往前赶，一直追到国王卫队后面。队伍

突然停住了，梅利听到前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是派出的侦察兵

回来了，他们曾大着胆子几乎闯到城墙下。现在他们站在国王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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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好几处起了大火，陛下，”其中一人说，“石城周围烈火熊

熊，原野上到处有敌军。但是所有的人似乎都去参加攻城了。据

我们估计，留在外墙上的兵力不多，他们忙着破坏城墙。”

“你记得那个野人的话吗？陛下？”另一个说道，“我叫维德法

拉，和平时期住在丘陵地带，我也觉得空气带来了信息。风向已经

转了。现在是南风；风里有一股海洋的气味，尽管很微弱。早晨会

带来新东西。你们经过外墙时，曙光就将在浓烟上方显露出来。”

“如果你说得对，维德法拉，那你从今后会年年幸福、岁岁平

安！”塞奥顿说。他转向身边的王室成员，用一种让埃尔夫海尔姆

团许多骑兵都能听到的洪亮声音说道：

“战斗的时刻到来了，罗翰骑士们！伊奥尔的子孙们！前面是

烈火和敌人，你们的家在遥远的后方。然而，你们虽然是在外国的

土地上打仗，赢得的荣誉却将永远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发过誓言，

现在是实现誓言的时候了！为了君主、土地和友谊的联盟，行动

吧！”

战士们把矛和盾碰得叮当直响。

“伊奥尔默尔，我的儿子！你率领第一团，”塞奥顿说道，“跟着

中央的王旗走。埃尔夫海尔姆，我们经过外墙时，你率领你的团走

在右边。格里姆博德率领他的团走在左边。其他团分别跟在三团

后面见机行事。朝着敌人集中的地方狠狠打。我们初步先这么决

定，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战场的实况。好

了，现在前进吧，不要惧怕黑暗！”

先头部队飞驰而去，不管维德法拉预感到的是什么变化，天依

然很黑。梅利骑在德恩海尔姆后面，左手抓住剑鞘，右手使劲拔

剑。他现在才痛苦地体会到老国王的话是对的：“在这样一场战争

中，你能做什么呢，梅利阿道克？”他心里想，“只能成为骑士的累

赘，最多待在自己的坐骑上，不让飞驰的马蹄踩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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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外墙已不到十里，他们转眼就到了那儿，梅利觉得实在太快

了。霎时间响起一片狂呼怒喊，还有乒乒乓乓的武器撞击声，但持

续的时候不长。在外墙周围的奥克斯不多，面对骤然来到的大军

惊慌失措，很快就被消灭或击溃。在拉马斯外墙北门的废墟前，国

王又勒住了马。第一团赶忙来到他身后和两侧。德恩海尔姆始终

紧跟在国王身边，尽管他所属的埃尔夫海尔姆团位于右翼。格里

姆博德的人转向一旁，迂回到东面外墙的一个大豁口那儿。

梅利从德恩海尔姆的背后向外望去。远处，可能三十里或更

远一些，有一片大火，在这片大火和骑兵中间，一片大块新月形地

区燃起了一行行火线，最近的一行离他们不到十里。虽然在原野

上视野很好，可他既没有看到有什么早晨来临的希望，也没有感觉

到有什么风，至于风向更是无从谈起。

罗翰大军悄悄进入冈多原野，他们推进的速度不快，但是很稳

当，如上涨的潮水涌过了一道向来被认为安全坚固的堤坝上的一

些裂口。黑头领的全部心思和意志都贯注在摇摇欲坠的石城上，

并没有人来向他报告什么消息，或告诫他的计策有什么缺陷。

国王领军朝偏东的方向奔去，不一会便来到了烈火包围圈与

旷野之间的地带。他们依然没有受到阻挡，塞奥顿依然没有发布

命令。最后，他又停了下来。离石城更近了，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

气味，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战马都不安起来，但国王端坐马上，纹

丝不动，凝望遭受苦难的米纳思蒂里斯，似乎陡然感到无比痛苦和

恐怖，他好像因为年迈体衰而变得畏缩而胆怯了。梅利本人也好

像感觉到有一种巨大的恐惧和怀疑。他的心跳缓慢了，时间本身

都仿佛变得因为犹豫不定而停止不前了。他们来得太晚！太晚比

不来更糟糕！塞奥顿或许会打退堂鼓，也许会垂下苍老的头颅，转

身悄悄溜走，躲进山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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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间，梅利终于毫不怀疑地感觉到：转机出现了，风已扑面

吹来！日光微微闪亮起来。在很远很远的南方，可以隐约看到灰

色的云层正在翻滚上升，悠悠飘移：晨光在云层那边出现了。

这时，一道闪光腾空而起，仿佛是从石城地底下蹿出来一般。

刹那间，石城伫立在耀眼的闪光与黑暗中，它那塔形闪光的顶端好

似一枚明晃晃的银针，随后黑暗又封住一切，原野上滚过一阵很响

的隆隆声。

一听这巨响声，国王的佝偻身躯立即挺得笔直，又显得高大魁

梧、气度不凡；他在马镫上站立起身，高声发出号召，声音清朗得胜

过任何人：

起来，起来，塞奥顿的骑士们！

烈火、杀戮、暴行使我们警醒！

长矛颤颤盾牌破碎，

黎明前是残酷的血拼！

飞奔，飞奔，向冈多飞奔！

说着，他从擎大旗的古斯拉夫手里抓起一只大号角吹了起来，

由于用力过猛，竟将号角吹裂了。顷刻间，队伍里的号角立即全都

吹响，犹如乐队合奏，这劲吹的罗翰号角声，好像原野上的暴风，山

中的雷鸣。

飞奔，飞奔，向冈多飞奔！

国王朝雪上飞喊叫一声，那宝马立即跃身飞出。在他后面，王

旗在风中掩卷，白马在绿野驰骋，王室成员紧随其后，他始终是跑

在他们前头。伊奥尔默尔纵马飞奔，白色的鬃毛飞扬，飘到他的头

盔上；第一团的前排骑士呼啸向前，如同奔向海岸的汹涌浪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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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始终赶不上塞奥顿。他似乎很兴奋，也许他祖先那种战争狂

热又像火焰一样在他的血液里燃烧起来，他端坐在雪上飞上，如一

尊古老的神祇，甚至像世界早期梵拉之战中的大阿劳姆。他举着

闪亮的金色圆盾，嗬！像太阳般明亮，雪白马蹄下绿草翻滚。早晨

来了，早晨伴随着大海之风来了！黑暗被驱赶走，莫都军队在哀

号，恐惧笼罩着他们，他们争相逃命，纷纷倒地，愤怒的马蹄从他们

身上飞驰而过。罗翰大军高唱战歌，奋力杀敌，浑身感到战斗的喜

悦，悦耳而威严的歌声直达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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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沙场喋血

指挥进攻冈多的可不是什么奥克斯头领或者土匪头子，而是

纳芝戈尔的黑头领。此刻，虽然黑暗被过早冲破，早于他的主子设

定的时间；而且运气也弃他而去，整个世界都反过来与他作对，胜

利在他伸手可及之时又溜走了，不过他的手长着呢，他依然叱咤风

云，不可一世。他，魔戒幽灵，纳芝戈尔黑头领此刻销声匿迹，他要

离开城门走一趟。

罗翰国王塞奥顿踏上从安达因河通往城门的大路，随即向距

离不到三里的石城驰去。他放慢速度，一路注意新的敌军，他的卫

队拥在他周围，德恩海尔姆也一道来了。走在队伍前头的埃尔夫

海尔姆团离城墙最近，此时已冲入攻城的器械中间，正在大力砍

杀，把敌人赶进燃着火焰的壕沟。大军横扫佩兰诺北部原野，敌人

帐篷冒着火焰，奥克斯一见到骑兵，如同野兽遇到猎人，往安达因

河逃窜而去；罗翰骑兵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但是他们还没完全摧

毁敌军对冈多城的围攻，也尚未夺回城门。城门前面有大批敌人

守卫，在原野南边的敌军尚未投入战斗。哈拉德里姆的主力在南

面大路的那一边，他们的骑兵都聚集在头领的旗帜周围。他向外

望去，在渐渐明亮的日光下看到塞奥顿国王的旗帜，只见那面旗帜

遥遥领先，而护旗的人却寥寥无几。他心头浮起无比的怒气，高声

发令，展开他那绣着黑蛇的腥红旗帜，挥鞭一指，率队朝着罗翰王

旗———白马绿茵旗冲杀过去；南蛮子抽出的弯头刀，如同群星般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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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发光。

塞奥顿国王早已注意到对手，没等他开始攻击，就催动雪上飞

迎上前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骑在白马上的北方人怒火燃烧

得更旺盛，他们手持长矛，武艺高强，比对手更厉害。他们人数虽

少，却犹如穿透森林的霹雳般冲过南蛮子的队伍。掩杀中，塞奥顿

直穿人丛，长矛一颤，便将哈拉德人的头领挑下马来。他将马刺一

夹，挥剑砍杀，冲向敌军的王旗，一剑刺死旗手，砍断旗杆；那杆黑

蛇旗终于倒下了。敌人见状，纷纷扭头狼狈逃窜而去。

哎呀！正当国王意气风发之时，他的金盾骤然变得朦胧起来。

刚刚明亮起来的早晨又给遮黑了。黑暗笼罩了他的周围，众坐骑

吓得后腿站起，尖声嘶叫，把骑手摔下马鞍，匍匐在地。

“向前冲！向前冲！”塞奥顿叫道，“伊奥尔林格人，站起来！不

要惧怕黑暗！”可是雪上飞也已吓得发狂，后腿站立，身子高高地挺

在空中拼命挣扎，接着，它惨嘶一声，訇然翻倒在地：一枝黑箭射穿

了它。坠马的国王被压在了马身下。

巨大的黑影像一片乌云徐徐往下降落。哦！这是一个有翅膀

的生物：说它是鸟吧，它的个头又比任何鸟都大；全身光秃秃的，既

无羽茎也无羽毛，它那两个巨大的前翼如同水禽的蹼，中间有一根

根指状骨，浑身散发着恶臭。它也许是古代一种具有超凡生存能

力的动物，后来在寒冷的月光下被遗忘在深山之中，好不容易活了

下来。它是从恐怖之巢里繁育出来的邪恶后代。索隆收留了它，

用死人的肉喂养它，直至它长得超过其他一切飞禽；他送给了他的

奴仆，成为他的坐骑。现在它越飞越低，一下收拢蹼状翅膀，嘎的

一声大叫，落在雪上飞的尸体上，弯下光秃秃的长脖子，爪子戳进

死马的身体。

在它上面有个身影，硕大而可怖，身穿黑罩袍，头戴铁王冠，但

是在王冠下沿和罩袍之间，只有一双闪着可怕亮光的眼睛：这就是

纳芝戈尔黑头领。他趁黑暗尚未消失之际，召唤来他的坐骑，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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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中。现在他又回到地上，带来了毁灭。他手里挥舞着巨大的

黑色狼牙棒，将希望化为绝望，将胜利变成死亡。

但是塞奥顿并没有被完全弃而不顾。被杀害的王室骑士有的

躺在他周围，有的已给发狂的坐骑拖往远处，然而有一个人站在那

里纹丝不动：年轻的德恩海尔姆，对国王的忠诚使他忘却了害怕；

他在哭泣，因为他一直像热爱父亲般地热爱陛下。冲锋陷阵时梅

利一直平平安安地坐在他身后，直到魔影来临；惊恐中追风驹把他

俩掀下了马背，兀自往原野上狂奔而去。梅利像一头惶惑的野兽，

四肢着地爬行着，过度的惊惧使他双目紧闭，浑身无力。

“你是国王的随从！国王的随从！”他心里喊着，“你应该留在

他身边。你说过你将待他如父。”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做出反应，他

的身子在瑟瑟发抖。他不敢睁开双眼往上张望。

随后，他觉得好像黑暗中听到德恩海尔姆在说话；只是这声音

有些陌生，但他觉得似曾听到过。

“滚开，丑恶的家伙！腐尸之王！让死者安息！”

一个声音冷冷地回答道：“别挤到纳芝戈尔和他的战利品中间

来！要不，到时候他会不杀你，而把你带往黑中之黑的哀绝之屋，

到那里你的肉体会很快被吞咽精光，而你那枯萎的心将赤裸裸地

暴露在无睑之眼的面前。”

长剑噌的一下出了鞘。“请便，但是我会全力阻止你。”

“阻止我？你这傻瓜。世上的英雄好汉都阻止不了我！”

这时梅利听到非常奇怪的声音，似乎是德恩海尔姆的笑声，笑

得如同银铃般清脆响亮。“我不是什么好汉，只是个女子！我是伊

奥尔温，伊奥尔蒙德的女儿。你挡在了我和陛下及亲人中间。如

果你还想留条活命，就滚开吧！你敢碰他一下，我无论如何都要宰

了你。”

那个大翅膀怪物对着她尖声怪叫，但是魔戒幽灵没有回答。

他一声不吭，似乎突然犹豫不决了。一时间，梅利的惊异战胜了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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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他睁开眼睛，面前已不是一片漆黑。那个巨禽蹲在几步开外，

周围一片黑暗，在它上面隐隐约约显出了纳芝戈尔首领，如绝望之

影。左面一点，面对他们站着的是先前叫做德恩海尔姆的那个女

人。不过现在已脱下掩盖住她真面目的头盔，她那光亮的头发披

散在肩头，闪出淡淡的金光。她那双海灰色的眼睛严峻而可怕，然

而脸上满是泪水。她一手握剑，一手举着盾挡住敌人可怖的目光。

这是伊奥尔温，也是德恩海尔姆。梅利一下回想了起来，他在

顿哈罗启程时看到过的这张脸：一张不存希望，但求赴死的脸庞。

他的心里充满同情，震惊异常，蓦然间他的民族那种缓缓激发的勇

气被唤醒了。他握紧了拳头。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决然，她不

该死去！至少不该无援而孤独地死去。

敌人的脸并没有转过来，但他仍然几乎不敢移动，生怕敌人那

可怕的眼神落到自己身上。他开始慢慢地，慢慢地向一旁爬去；黑

将军犹豫着，一门心思集中在面前的女人身上了，至多把他当做泥

淖里的蠕虫罢了。

巨禽突然扇动可怕的双翅，掀起一股恶臭的风。它又飞入空

中，然后迅疾俯冲，嘶叫着向伊奥温扑来，用喙爪展开猛攻。

她毫不畏缩：她是罗翰的公主，国王的孩子，虽然身材纤弱，却

志比钢坚；美若天仙，却又冷酷无情。她迅速出击，剑法娴熟而致

命，一剑砍断巨禽伸出的脖子，砍掉的脑袋像石头似的落在了地

上。就在巨禽倒地前的一霎那，她往后一步跳开。巨禽展着大翅

膀，还在地上扭了几下死去了，那片阴影也顿然消失。一道亮光照

在她身上，她的头发在初升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黑头领从巨禽尸体上站起来，那巨大的身影如铁塔般耸立在

她面前，令人毛骨悚然。他发出声嘶力竭的仇恨喊叫，将狼牙棒砸

了下来。她的盾被击得粉碎，胳膊也被打断；她一个趔趄跪倒在

地。他以黑云压顶之势向她俯下身，眼睛闪着幽光，再次举起狼牙

棒要结束她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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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突然极其痛苦地一声号叫，踉踉跄跄地向前扑去，狼牙

棒飞了出去，砸进地里。梅利的宝剑从他后面刺进去，穿过黑罩

袍，刺进锁子甲，割断了他膝盖后面的肌腱。

“伊奥尔温！伊奥尔温！”梅利呼唤着。就在黑头领俯下身，宽

阔的肩头快挨到伊奥尔温之时，挣扎着挺起身的伊奥尔温用尽最

后的力气，把剑对准敌人王冠和黑罩袍之间的部位刺了进去。那

剑一下断了，火星四闪，裂成无数碎片。敌人的王冠哐啷一声摔了

下来，伊奥尔温倒在了死去的敌人身上。但是，奇怪的是黑罩袍和

锁子甲里竟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黑罩袍撕裂了，锁子甲散碎

了，摊在地上，不成其形；这时，一声颤叫直冲空中，渐渐变成哀声

的哭泣，随风而去。一个无形可依的怪声消失了，淹没了，在那一

个时代里永远不会再听到。

霍比特人梅利阿道克站在死者中间，像日光下的猫头鹰那样

眨着眼，因为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透过泪眼，他看着伊奥尔温美

丽的脸，她躺在那里纹丝不动；他又看看国王的脸，他已光荣而骄

傲地战死疆场。雪上飞在痛苦挣扎中翻离他的身体；然而毕竟是

它造成了主人的死亡。

梅利弯下身子，抓起他的手吻着，啊！塞奥顿竟然睁开了眼

睛，它是那么清澈明亮。国王吃力而平静地说道：

“永别了，霍比特人！我的身体已经碎裂。我要到父辈们那里

去了。他们英名长存，但如今我也无愧于他们中的一员。我砍倒

了黑蛇王旗。残酷的黎明，快慰的白天，金色的黄昏！”

梅利又哭了，哽咽着说不出话。“原谅我，陛下，”他最后说道，

“我违背了你的命令。可到了战场上却不能为你效劳，只会在告别

时哭泣。”

老国王微微一笑。“别难过！你已得到宽恕。好心是不会被

拒绝的。现在去享天恩之福吧；当你宁静地坐着抽烟斗时，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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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曾答应过你，同你一起坐在黄金宫，听你讲述百草故事，但

如今办不到啦。”说完他闭上眼睛，梅利低头站在他身边。但国王

随即又开口说话了：“伊奥尔默尔在哪里？我的两眼发黑，可我要

在走之前再看看他。他得继承我的王位。另外，我有话要对伊奥

尔温说。她，她不愿意我抛下她，对我来说，她比女儿还要亲，可我

再也见不到她。”

“陛下，陛下，”梅利吞吞吐吐地说，“她是———”正说到这里，周

围突然号角齐鸣，声震长空。梅利环视四周：他居然忘记仍然在打

仗，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他以为国王翻马倒地已是许久以前的事，

但实际上不过片刻而已。此刻他才看清，他们正夹在敌我两军之

间，处于即将爆发激战的前沿，极有可能被俘。

敌人的后续部队从安达因河急行军向大路赶来，莫古尔兵团

从城墙下朝这里推进；哈拉德的步兵从南面原野迂回包抄，前面有

骑兵开道，后面是穆马基尔战象，它们的背上架着攻城的活动塔

架。在北面，戴着白羽饰的伊奥尔默尔率领着重新结集整编的强

大的罗翰先头部队，石城的兵力也正全力往外突击，多尔阿姆罗斯

的银天鹅旗为先锋，正在把敌人从城门赶走。

梅利的心头忽然掠过一个念头：“刚多尔夫在哪里？他不在这

儿吗？他能救活国王和伊奥尔温吗？”这时伊奥尔默尔策马飞奔而

来，同来的还有仍然活着并控制住坐骑的王室骑士。他们惊异地

看着死在地上的那只巨禽；他们的坐骑却不愿走近它。伊奥尔默

尔跳下马，走到国王身边，悲恸不已，默默地站在那里。

这时有一名骑士从阵亡的旗手古斯拉夫手里拿来王旗，将它

高高举起展开。塞奥顿陛下又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旗帜他做了

个手势，表示一定要将它交给伊奥尔默尔。

“好哇，罗翰国王！”他说道，“上马去争取胜利吧！告诉伊奥尔

温，和她永别了！”他说罢便与世长辞，却不知道伊奥尔温此刻就躺

在离他不远之处。站在一旁的战士呼天抢地喊着：“塞奥顿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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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奥顿国王！”

但是，伊奥尔默尔对他们道：

“英王既已倒下，不可过于悲辛！

且待到墓冢建成，女人们再来悲吟，

听，战争正召唤我们献身！”

然而他自己却一面说一面哭了。“王室骑士留在这儿，”他说

道，“将陛下的遗体小心抬离战场，免得在战斗中被踩坏！对，包括

其他倒下的国王随从。”他看看阵亡者，回忆着他们的名字。突然

他看到他妹妹伊奥尔温也躺在那儿，他认出了她。他一声大叫，如

万箭穿心，站在那里一时动弹不得。他脸色煞白，悲愤交加，说不

出话来。他简直要发狂了。

“伊奥尔温！伊奥尔温！”最后他终于喊出来，“伊奥尔温，你怎

么到这儿来了？你这不是发疯，不是胡来吗？死亡，死亡，死亡！

死亡要把我们都带走！”

他不听劝告，也不等石城人马靠近，便骑马奔回到队伍前头，

吹响号角，高声命令开始进攻。原野上响彻着他那响亮的声音：

“死战！前进！前进，决一死战，直到末日来临！”

随着他的喊声，队伍前进了。但是罗翰骑士不再唱歌。他们

用响亮而可怕的声音，一起高喊“决一死战”，如巨浪般拥过阵亡的

国王身旁，向南呼啸而去。

霍比特人梅利仍然泪眼矇? 地站在那里，没有人同他说话，实

际上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他擦去眼泪，弯身拾起伊奥尔温给

他的那个绿盾，将它背在背上。然后寻找自己丢掉的那柄剑；他先

前那一剑砍得胳臂都麻木了，现在只能使用左手。嗬，看哪！他的

武器在那儿，但是那剑身却像扔进火里的干树枝那样在燃烧、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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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他仔细看了一下，只见它已扭曲、萎缩，烧毁了。

这把古冢丘陵的剑，韦斯特内西人的杰作，就这么完了。但

是，如果古时潜心制作它的北方王国的铸剑人知道它有今天的结

局，一定会异常欣慰。当时杜内丹人立国不久，北方王国的主要敌

人是可怕的安格玛尔王国及其巫君。即便使剑者剑艺再高超，也

无法像这把剑这样给予敌人致命创伤，刺透敌人的不死肉体，祛除

对手的意志跟无形之力融为一体的魔力。

士兵们在短矛棍上铺上斗篷，轮流地抬着国王往石城走去，另

外几个人轻轻地抬起伊奥尔温，跟在后面。但是他们无法把王室

卫队一一带离战场，有七名王室卫士阵亡了，其中有卫队长德奥怀

恩。他们把这些阵亡者跟敌人和死禽分开，在他们周围插上了长

矛。后来，当一切都结束后，人们回到这里，他们燃起大火，焚烧巨

禽尸体。他们还给雪上飞挖了墓穴，立上石碑，上面用冈多和罗翰

的语言刻着这样两句话：

疾驰轻走日行千里的雪上飞，

忠心耿耿却误伤了主人。

此后，埋葬雪上飞的地方，常年青草翠绿，烧过巨禽的地上却

黑压压的寸草不生。

梅利悲痛地缓步走在抬着国王和伊奥尔温的士兵身旁，将战

斗置之度外。他疲惫不堪，充满痛苦，四肢如发冷般颤抖不止。一

场豪雨从海上泼来，仿佛万物都在为塞奥顿和伊奥尔温哭泣，灰蒙

蒙的泪雨扑灭了石城里的火。不一会儿，透过迷雾，梅利看见冈多

的先锋部队过来了。多尔阿姆罗斯亲王伊姆拉希尔骑马前来，在

他们面前勒住了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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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抬着什么，罗翰的士兵们？”他大声喊道。

“塞奥顿国王，”他们回答说，“他死了。但伊奥尔默尔国王正

驰骋疆场，他头上的白羽饰在风中飘扬。”

亲王跳下了马，在尸体旁跪下来，对国王和他的英勇进攻表示

敬意，悲恸不已。站起身来时他看到了伊奥尔温，感到十分惊讶，

“哎呀，这是个姑娘？”他说，“难道连罗翰的妇女都前来援助我们

了？”

“没有，只来了一名，”他们回答说，“她是伊奥尔温公主，伊奥

尔默尔的妹妹；我们也是到此时才知道她来了，真是悔恨莫及啊。”

亲王抚摸着她的手，弯身仔细看，发现伊奥尔温虽然脸色惨

白、冰冷，但依然美丽动人。“罗翰的人们啊！”他叫了起来，“你们

之中没有医生吗？她是受了伤，也许是致命伤，但我确信她还活

着。”他把套着明亮铠甲的小臂凑近她冰冷的嘴唇，“瞧，铠甲上有

一层淡淡的、几乎觉察不到的水气。”

“得快找医生。”他说着，派一名骑兵迅速回城去叫医生。他自

己低垂着头，向倒地的死者表示诀别后，就翻身上马投入战斗。

佩兰诺原野上的战斗已呈白热化；金戈铁马，杀声震天，喇叭

劲吹，号角呜咽，在刺棒驱赶下参加战争的穆马基尔战象咆哮着向

前冲。在石城的南城墙下，冈多的步兵顽强抵抗着仍然聚集在那

里的莫古尔大军。但是骑兵已经朝东面向伊奥尔默尔的援军疾驰

而去：其中有大个子城堡钥匙掌管者胡林，有洛萨纳赫的统领、绿

山的赫路因，还有美男子伊姆拉希尔亲王，骑士卫队簇拥在他

周围。

他们及时赶去支援罗翰援军；伊奥尔默尔由于一时狂怒铸下

大错，战局变得对他不利了。他于盛怒之下命令进攻，开始很奏

效，粉碎了敌人的前锋，他的楔形骑兵队顺利冲过南蛮子的队伍，

击溃他们的骑兵，消灭他们的步兵。但是后来，只要穆马基尔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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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现，伊奥尔默尔骑兵的坐骑就止步不前，还向一旁退缩了；那

些战象没有直接遭到攻击，像一座座防卫塔似的站在那里。溃散

的哈拉德军队在它们周围重新结集。开始进攻时哈拉德的士兵就

要比罗翰军队多三倍，而后来他们处境就更糟了；敌人的后援部队

从奥斯吉利亚斯那边源源向原野拥来。他们集结在那里就是等着

黑头领一声令下，立即劫掠石城和冈多。虽然现在黑头领已被消

灭，但莫古尔军的副手戈斯莫格命令他们投入战斗；东方野蛮人手

持利斧，南蛮子身穿猩红装束，来自远方哈拉德的黑衣军高得像半

截子巨人，白眼睛红舌头。有一部分敌兵已赶到罗翰人后面，其余

的在西面挡住冈多军队，阻止他们与罗翰骑兵汇合。

战局转而对冈多不利，待到晌午时分从城里传出一片惊叫声，

冈多人的希望就更渺茫了。原来，一阵狂风吹过，将雨云赶向北

面，阳光普照。天气晴朗，城上的哨兵看到远处出现一幅可怕的景

象，使他们顿时失去最后的希望。

安达因河流过哈隆湾，石城城头上可以望到它流经数十里，眼

力好的可以看到河上驶过的任何船只。那天中午他们朝那边看去

时，不由得惊叫起来：在粼粼的河水映衬下，一支由快速大帆船组

成的黑船队顺风驶来，许多桨手齐力划动，黑帆在风中涨得满满

的。

“乌姆巴的海盗船！”人们喊叫着，“看，乌姆巴的强盗船！乌姆

巴的强盗船来了！这么说，贝尔法拉斯已被占领了，还有安达因三

角洲、莱本宁也都完了。海盗船来向我们进攻了！这真是最致命

的一击！”

城里已找不到指挥官，于是有人擅自奔到大钟前，敲钟发出警

报；有人吹响了号角，号令军队撤退。“回城！”他们喊道，“回城！

赶快撤回城里，以免全军覆没！”但是送船队疾驶而来的南风把他

们的喊声刮走了。

事实上，已经没有必要向罗翰骑士传递消息或警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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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见黑色帆船。因为伊奥尔默尔此时离哈隆

不到三里，首批敌军正从他和港湾之间扑来；而新来的敌人从后面

迂回包抄，企图切断他和伊姆拉希尔亲王的联系。他眼望大河，希

望彻底毁灭；他先前赞美风，现在却诅咒它了。但是那些莫都敌军

则精神亢奋，充满着新的欲望和激情，呐喊着向前进攻。

这时伊奥尔默尔的头脑又霍然清醒，意志坚定。他命令士兵

吹起号角，召唤凡是能来的人马都到他的旗帜下集合；他要最后筑

起一道防御墙，顽强坚守，战斗到最后一人，即使在西方再也不会

有人记住他这位罗翰的末代国王也罢，他也要在佩兰诺原野留下

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他飞驰到插着王旗的绿色小丘前，旗上的

白马在随风奔腾。

毅然决然，摒弃黑暗奔向黎明，

宝剑出鞘，沐浴阳光一路歌声。

拼死一战，策马向前争取最后的希望：

为了复仇，为了毁灭，为了如血残阳的降临。

他念着这几句诗，不由得朗声大笑。他的心里又一次涌起投

入战斗的渴望；他毫发无损、风华正茂，还是一位国王：一个强大民

族的国王。瞧！他看着远处的黑色船队，嘲笑绝望，将剑高高举

起，表示蔑视。

正在这时，他一下惊呆了，简直是喜从天降；他欣喜地将剑抛

向阳光再接住它。所有的人都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啊，瞧呀！当那

艘最前面的船拐弯向哈隆湾挺进时，一面大旗迎风展开。旗上绣

着一棵开花的白树，那是冈多的象征；但旗上的白树周围有七颗

星，上面有一个高高的王冠，那是伊伦迪尔的标志，这个王冠已不

知多少年没有国王戴过。星星在太阳下闪烁，它们是埃尔隆德的

女儿阿尔温用宝石制作，王冠在晨光中耀眼夺目，以纯金和真银铸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１２７



成。

阿拉桑之子、伊西尔德的继承人阿拉贡来了，他率部走出死亡

之路，乘着海风来到冈多王国。罗翰骑士欣喜若狂，欢笑冲天，万

剑挥舞。石城的百姓更是惊喜交加，城内号角阵阵，钟声当当。只

有莫都的敌军困惑不解，他们觉得这简直是最厉害的妖术，自己人

的船上载的竟然全是敌人！厄运降临，他们知道大势已去，末日来

临。

东面，多尔阿姆罗斯骑兵又疾冲而来，巨怪、瓦里亚格人和憎

恶阳光的奥克斯节节败退了。南面，伊奥尔默尔又挥师追赶，敌人

望风而逃，处于两面夹击的劣势之中。此时船队已抵岸，战士们冲

上哈隆码头，像暴风雨般地向北扫荡。莱戈拉斯来了，吉穆利挥舞

着斧子来了，哈巴拉德擎着大旗来了，额头上有星星的埃莱丹和埃

罗赫也来了，顽强不屈的杜内丹人，北方的游侠骑士带领着英勇无

比的莱本宁人、兰姆顿人以及南方的各路人马来了。奔在全军最

前面的是阿拉贡，他举着火炬般明亮的西域剑，那重新锻造的纳西

尔剑的刀刃和从前一样锋利，所向披靡；他的额头戴着伊伦迪尔之

星。

伊奥尔默尔和阿拉贡就这样终于在战场上相会，他们倚在各

自的剑上，互相凝望着，欣喜异常。

“尽管在我们之间还有莫都的人马，我们还会见面的。”阿拉贡

说，“我在号角堡不是说过这话吗？”

“是的，”伊奥尔默尔答道，“但希望往往会落空，我当时不知道

你有先见之明。不过意外的援助总使人备感快乐，朋友的会面，再

没有比我们现在更欢乐的了。”说完两人紧紧握手。“你来得实在

太及时了，”伊奥尔默尔又道，“要是再晚一步，我的朋友，我们已经

遭受了沉痛的伤亡了。”

“那就让我们先复仇再来谈这些吧！”阿拉贡说道，于是两人一

起骑马重返战场，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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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他们全天奋战不休。那些南蛮子勇悍而

残酷，困兽犹斗；东方野蛮人个个身强力壮，久经沙场，死不屈服。

他们聚集在烧毁的住宅和谷仓旁，在小丘上和山顶上，在城墙下或

平原上，到处都在负隅顽抗，直至黄昏。

太阳终于落到敏多洛因山的后面，夕阳映照得满天火红，群山

仿佛被血染过一般。安达因河里泛着火光，佩兰诺原野上的草地

在夕阳下呈现出一片红色。冈多原野的这场大战终于结束了，拉

马斯外围墙内已不剩一个敌人。他们除了在逃命中死去或在大河

的红色泡沫中淹死的之外，全部被歼。向东逃往莫古尔或莫都的

寥寥无几；在哈拉德人的国度里，只落下了一个远方的故事：一个

讲述冈多的复仇和恐惧的传说。

阿拉贡、伊奥尔默尔和伊姆拉希尔策马回到石城门，他们现在

累得什么都顾不上了，甚至感觉不到喜悦或悲伤。这三人都毫发

无伤，这既是他们运气好，也是由于他们的武艺高强，事实上很少

有人敢抵挡他们，或正视他们激愤的脸容。但是另外许多人都或

伤或残，或死在了战场上。福朗落马后孤身奋战被斧头砍死；黑麓

峡谷的杜因林和他的弟弟率领弓箭手靠近穆马基尔战象射击它们

的眼睛时，被双双踩死了；赫路因、格里姆博德和哈巴拉德都身遭

不幸，没能回到他们的家乡绿林、格里姆斯莱德和北部王国。众多

的阵亡者，有的声名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将军也有士兵；这是一

场规模宏大的激战，任何故事都没法将它叙述周全。后来罗翰的

一位诗人在他作的《卫塔颂》中这样吟唱道：

山中传来号角奏鸣，

南方王国刀光剑影。

战争烽火已点燃，

骏马如风向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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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却北方家国故园情长，

告别金色王宫葱绿牧场，

一代英王慷慨捐躯，

万军之主不归永往。

哈丁、邓希尔、古斯拉，

霍恩、德奥恩，希尔法

还有英勇的斯特雷德，

忠勇之士，高贵无加，

英勇奋战，倒在远方。

他们与盟国将领

一同沉睡在石城卫塔的地下，

无法凯旋回故乡。

英俊的赫伦回不了山海相连的地方，

年迈的福朗闻不到鲜花山谷的芬芳。

还有杜因林和德鲁芬，

那高个子的弓箭手兄弟俩

回不了黑水沼，莫尔霍迪山阴的家乡。

就在那一天，自从黎明直到深夜，

就在那一天，无论高贵还是卑贱，

众将士在大河边，

冈多萋萋青草下睡到地老天荒。

流水泻银如同斑斑泪花，

当年却是怒涛滚滚翻血浪。

残阳如血赤浪如焰；

黄昏烽火燃烧正旺，

拉马斯埃科的露水映着红光。

魔戒

１３０



第七章 火葬柴堆

城门口那个黑影退了回去，刚多尔夫仍然一动不动地骑在马

上。但皮平站了起来，感到压在身上的重担已一下子卸掉。他站

在那里听着号声，听得如痴如醉。以后好多年，他一听到远处的号

声，还会不由得热泪盈眶。他猛然记起了自己的任务，连忙奔过

去。此刻，刚多尔夫身子凛然一抖，吩咐捷影，准备出城门。

“刚多尔夫！刚多尔夫！”皮平叫起来，捷影听到后停住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刚多尔夫说道，“难道你不知道石城的规

定，凡是穿银黑色服装的人，未经国王许可都不得离开城堡？”

“是国王允许的，”皮平答道，“他要我离开。但是我吓坏了。

那儿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我想陛下大概疯了，他恐怕会自杀，还

会杀了法拉米尔。你不能想想办法吗？”

刚多尔夫从那道豁开的城门望出去，他已经听到原野上越来

越激烈的战斗声。他握紧拳头说道：“我得上战场，黑骑士就在外

面，他会毁掉我们。我没有时间了。”

“可法拉米尔怎么办！”皮平大声说道，“他还没死。如果没有

人去制止，他们就要把他活活烧死了。”

“活活烧死他？”刚多尔夫说，“怎么回事？快讲！”

“德内豪到陵寝去了，”皮平说，“他已把法拉米尔也带了去。

他说我们大家都要烧死的，他不想等待了。要他们搞个火葬柴堆，

让他躺在上面焚烧，并且把法拉米尔也一起烧掉。陛下已派人去

取木头和油。我已告诉了贝里冈德，但我怕他不敢擅离职守：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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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岗。再说他又能怎么办呢？”皮平一口气把经过讲完，走过去

用颤抖的双手按着刚多尔夫的膝盖。“你能救救法拉米尔吗？”

“也许能，”刚多尔夫说，“不过，如果我救了他，别的人可能就

会死啊。好吧，没有别人能帮助他，就我去吧。但是这会带来不幸

和悲哀。我们即便待在城堡的中央，索隆也有能力打击我们：因为

他的意志在起作用。”

刚多尔夫决心一下，立即行动。他一把抓过皮平，将他放在自

己身前，然后吩咐捷影赶快调头。他们顺着米纳思蒂里斯上坡的

街道? ? 飞奔而去，激战声音在身后响起。石城里的士兵都挺身

而起，不再绝望和害怕，他们紧握武器，互相喊着：“罗翰援军来

了！”各队头领在高声呼喊，士兵在聚集起来，许多人已向城门奔

去。

刚多尔夫与伊姆拉希尔亲王迎面相遇，亲王叫住了他们：“你

去哪里，刚多尔夫？罗翰骑士正在冈多原野上战斗！我们必须集

合起全部兵力。”

“你需要尽可能多的战士，”刚多尔夫说，“赶快去！我会尽快

赶来。但我有个任务，要到德内豪陛下那里去，此事刻不容缓。陛

下不在，由你负责指挥！”

他们继续往前，在快接近城堡的时候，感到扑面吹来一阵风。

他们看到远处晨光在闪烁，南面的上空有道越来越亮的光。但是

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有多大希望，他们担心来晚了，不知道将面临

什么样的不幸。

“黑暗正在过去，”刚多尔夫说道，“但仍沉重笼罩在石城上

方。”

他们在城堡门口没有看到守卫。“看来贝里冈德已经进去

了。”皮平说道，心中增添了希望。他们拐过弯，急急往禁门赶去。

门大开着，守墓人躺在门前，已经被杀死，他的禁门钥匙已被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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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索隆干的！”刚多尔夫说，“他最喜欢这种事，让朋友自相残

杀；让忠诚在神志不清中分裂。”他下了马，吩咐捷影回到马厩去。

“我的好伙计，你我本该早在原野上驰骋，可是别的事拖住了我。

我一唤你，你就马上赶来！”

他们进入禁门，循着陡峭的弯路向下走。光线越来越亮，路边

高大的柱子和石像如同灰蒙蒙的幽灵般慢慢向后退去。

突然，寂静被打破了，他们听到下面传来一阵喊叫声和叮当的

击剑声：打从石城建成以来，在这块神圣之地上从来没出现过这样

的声音。他们终于来到幽街，赶紧朝摄政王墓室跑去，它那大拱顶

下隐隐透出光来。

“住手！住手！”刚多尔夫高声喝喊道，纵身跃向墓室门前的石

阶。“你们疯了吗？住手！”

不少德内豪的侍从们手里拿着剑和火炬，而穿着银黑两色禁

卫军服装的贝里冈德站在门口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把住门不让

侍从们进去。有两名侍从已经倒在他的剑下，他们的血玷污了圣

地；其余的人在诅咒他，骂他是背叛主人的歹徒。

就在刚多尔夫和皮平往前奔去时，他们就已听到从墓室里传

来的德内豪的吼叫：“快！快！照我的命令做！替我杀了这个叛

徒！难道还要我亲自动手吗？”随即，贝里冈德用左手拽住的墓室

门被猛一下拉开，他身后出现了石城摄政王的身影：高大、凶狠，眼

内闪着火样的光芒，手里握着一把出鞘的剑。

刚多尔夫迅速跃上台阶，那几个侍从只觉得黑暗中闪过了一

道耀眼的白光，赶紧捂住眼睛，往后退去。刚多尔夫怒火冲天，举

手用力一挥，德内豪那柄剑顿时脱手飞出，落在他身后墓室的阴暗

处。德内豪震惊不已，在刚多尔夫面前直往后退。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陛下？”刚多尔夫问道，“死人的墓室可没

有给活人留位置啊。城门口战事正紧，为什么自己人却在这个神

圣之地自相残杀？莫非是索隆到了幽街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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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冈多君主还要向你禀报吗？”德内豪说道，“难道我不能

命令自己的侍从？”

“你可以命令，”刚多尔夫说道，“但是，如果你发布的是发疯或

犯罪的命令，别人也可以不执行。你儿子法拉米尔在哪里？”

“他躺在里面，”德内豪说道，“在燃烧，已经在燃烧了。他们在

他身上放了一把火。很快一切都将要烧毁，西方已经失败。一切

都将在大火中烧个精光，一切都将结束。骨灰！骨灰和青烟将随

风吹散！”

这时刚多尔夫才看出他是真的疯了，担心他已干了什么罪恶

勾当。他冲向前，贝里冈德和皮平随之而上，德内豪往后退去，直

退到里面的台子那儿才站住。他们看到了那儿的法拉米尔，他躺

在台子上，仍在发着高烧，迷迷糊糊的。桌下已经堆上柴火，周围

木头堆得高高的，而且已浇上油，甚至连法拉米尔的罩袍和盖的被

单上也都浇上了油，只是尚未点火。刚多尔夫隐藏体内的神力，如

同藏在灰色斗篷下的灵光一般倾泻出来。他一跃跳上柴堆，轻轻

抱起伤重的法拉米尔，跳下来后，就抱着他朝门口奔去。一直呻吟

着的法拉米尔，在昏迷中呼唤着他的父亲。

德内豪就像刚从神志昏迷中惊醒过来，眼睛里的火苗消失了，

他哭泣道：“别把儿子从我身边带走！他在叫我。”

“他是在叫你，”刚多尔夫说道，“但你不能过来，他已奄奄一

息，必须找医生治疗，很可能无力回天。你的任务是出去参加石城

的战斗，也许死亡会在那里等你。你心里对此很清楚。”

“他再也不会醒了，”德内豪说，“这场战斗打下去已徒劳无益。

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苟延残喘？我们为什么不并肩躺着死去呢？”

“冈多摄政王，你没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死期，”刚多尔夫答

道，“只有那些黑魁首统治下的野蛮帝王，才会这样傲慢地在绝望

中自杀，并且杀害自己的亲人，使自己死得轻松些。”他抱着法拉米

尔走出墓室，把他放在停在门口那副原先把他送来的担架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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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豪跟在他后面，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急切地看着儿子的脸。一

时间，大家都缄默不语，一动不动，看着痛苦万分的摄政王，刚多尔

夫犹豫不定了。

“走吧！”他终于说道，“战争需要我们。你还有许多事情可以

做呢。”

德内豪突然放声大笑，又神气地挺直身子，飞步回到台子旁，

从上面拿起他枕过的那个枕头。随后走到门口，掀开枕套，瞧！他

的双手捧着一块魔石。他高举起魔石时，大家发觉那块球形的魔

石似乎因内部有火焰而发出了亮光，摄政王的瘦削脸庞仿佛也被

那股红焰照亮了，他那张脸像是用坚硬的石头刻出一般，轮廓分

明，神色阴郁，显得尊贵、高傲、可怕。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傲慢而绝望！”他大声叫道，“你以为白塔楼的眼睛是瞎的吗？

不，我比你这个万事通看到的更多。傻瓜刚多尔夫！你的希望只

是一种愚昧。现在你走吧，去费心治疗吧！去冲锋陷阵吧！你这

看重功利的家伙！你可以在原野上取得短暂的胜利。但是要想与

现在正得势的黑魁首相抗衡，必败无疑。他现在向这座城市只是

伸出了一根手指头，而且整个东方都在行动。即使现在，你的希望

之风也欺骗了你，风从安达因河上给你送来的是一支黑帆船队！

西部已经失败。不愿做奴隶的人，是永别的时候了！”

“这样的见解真是帮了索隆的大忙。”刚多尔夫说。

“那就希望去吧！”德内豪哈哈大笑，“我难道不了解你吗，刚多

尔夫？你的希望是取我而代之，做北方、南方、西方的统治者。我

已经猜透你的心思和策略。难道我不知道你命令这个哈夫林在我

面前守口如瓶吗？他不是你安在我身边的一个奸细吗？在我们一

起谈话时，我就已知道你那些同伴的名字和目的。好啊，你一手利

用我做挡箭牌反对莫都，一手又将北方游民带到这儿来取代我！

“但是，我告诉你，刚多尔夫，我不会成为你的工具！我是阿纳

里翁王室的摄政王，可不是老糊涂，不会退下来去当一个篡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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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即使他提出王位的要求确实是合法的，他是伊西尔德家族

的人，我决不会向这样一个长期失去王位和尊严的破落家族的末

代子孙卑躬屈膝。”

“假如按你的心愿，你想怎么办？”

“我愿意一生一世都维持原状，一切照旧，”德内豪回答，“像我

的祖先那样：平平安安地做石城君主，死后将王位传给儿子。他将

是个独立自主的君主，而不是哪个术士的弟子。但是，如果我命中

注定不能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不要折损的寿命、不要缺半的

爱戴，也不要毁坏的声誉。”

“在我看来，一位摄政王如果真心实意地放弃权力，他得到的

爱戴与名誉并不会减少，”刚多尔夫说，“至少在你的儿子是否死亡

尚未能够确定以前，你不能剥夺他的选择权。”

听到这几句话，德内豪两眼冒火。他把魔石挟在胳膊下，抽出

一把刀大步朝担架走了去。贝里冈德向前一跃，护住了法拉米尔。

“哦！”德内豪叫道，“你已经夺走我儿子一半的爱，现在又赢得

我的骑士们的欢心，让他们最终夺走我的儿子。但是即使这样，你

至少无法剥夺我的意志：我要对我自己作个了断。”

“来人！”他大声对侍从们命令道，“如果你们仍然还有几个忠

于我的，过来！”两名侍从跑上台阶，来到了他身边。他立即从一人

手里抢过一个火炬，奔回屋里。刚多尔夫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已

把火炬扔进柴堆，木柴劈劈啪啪熊熊燃烧起来。

德内豪跳上桌子，站在那里，他的身子立即被大火和浓烟包

围，他拿起放在脚旁的那根代表摄政王权力的权杖，喀嚓一声用膝

盖将它折断，低头把断杖扔进火中，然后在桌上躺下，双手放在胸

前，手里紧紧握着那块魔石。据说，后来如果有人朝那块魔石看一

下，除非有坚韧的毅力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否则他所看到的只是

一双火焰中渐渐萎缩的苍老的双手。

刚多尔夫既难过又恐惧地转过脸去，关上屋门。他站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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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片刻。这时，站在外面的人只听见屋里那贪婪地吞没一切的

火焰在呼呼燃烧。随后听见了德内豪一声大叫，再没有声音了。

从此以后，人世间永远没有了他的身影。

“埃克西里翁之子德内豪就这样死了。”刚多尔夫说道。接着

他转向贝里冈德和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的陛下的侍从们。“你们

所熟悉的冈多时代已经结束，不论是好是坏都结束了。不幸之事

已经无可挽救，但你们现在也该摒弃前嫌了，因为这都是索隆挑起

的，是由他的意志操纵的。你们落入了一张并非由你们编织的争

斗罗网中。想一想吧，陛下的侍从们，你们盲目服从命令。要不是

禁卫军军官贝里冈德抗命，法拉米尔早已被烧死。

“把你们倒下的同伴抬离这个不幸之地吧。我们来把冈多的

摄政王法拉米尔抬到一个他能安静歇息的地方去，他如果死去，那

也是他命中注定的了。”

刚多尔夫和贝里冈德抬起载着法拉米尔的担架朝医院走去，

皮平垂着头跟在后面。但是老陛下的那些侍从仍仿佛遭雷击似的

僵立在那里，凝望着墓室。刚多尔夫他们走到幽街尽头时，轰地传

来一声巨响。回头一望，他们看到那间圆顶墓室已经爆裂，烟雾腾

腾；之后，随着一阵石头隆隆飞出，那座房子在大火中坍塌了。但

是火势并未减轻，火焰仍在废墟中摇曳蹿跃。那些侍从这才惊慌

地逃了出来，跟着刚多尔夫走了。

最后，他们回到了禁门口，贝里冈德难过地看着倒下的守墓

人。“我会永远为此后悔，”他说，“我当时急疯了，他又不肯听我

的，反倒拔剑刺我。”他拿着从死者身上取来的钥匙关好门，上了

锁。“现在这钥匙得交给法拉米尔陛下了。”

“陛下不在时，由多尔阿姆罗斯亲王代理行使权力，”刚多尔夫

说，“可是亲王眼下不在这儿，只好由我自己来行使权力。我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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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留下钥匙，好好保管，直至石城恢复正常。”

他们终于来到石城的上环，在晨光中循路朝医院走去。医院

的房子很漂亮，专门医治重病人，现在用来护理伤员或垂死者。医

院离要塞门不远，在第六环内，靠近南墙，病房周围是花园和树木

葱茏的草地，这在别处是见不到的。那里住着几个允许留在城里

的妇女，因为她们有的擅长护理，有的是医生的得力助手。

刚多尔夫和同伴抬着担架走到医院门前时，他们听到从石城

外的原野上传来一声大叫，那声音尖厉刺耳，穿空而过，随风消失

了。这恐怖的声音使大伙儿一下子停住脚步，呆若木鸡。但可怕

的叫声消失后，他们却感到如释重负，心头顿时充满了自黑暗从东

方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希望。空气清新，太阳破云而出。

但是刚多尔夫的脸显得肃穆而悲哀，他吩咐贝里冈德和皮平

把法拉米尔抬进医院，自己来到了附近的城墙前，朝外面望去。在

初升的阳光下，他宛如一座白色的石雕。他以千里眼看到了发生

的一切。当他看到伊奥尔默尔骑马离开战斗前沿，伫立在原野上

的阵亡者身边时，叹了一口气又披上斗篷，离开城墙。贝里冈德和

皮平从医院出来，发现他正站在医院门前沉思。

他们看着刚多尔夫，他沉默俄顷，才开口道：“我的朋友们，本

城和西方土地上的全体人民！大难的痛苦与无比的壮举都已发

生。我们该哭泣还是高兴呢？黑头领无疑已被消灭，你们都听到

了他最后的绝望叫喊。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损失惨

重啊。要不是德内豪的疯狂行为，我本可以避免这种悲剧。我们

的敌人索隆的手伸得可真长啊！唉，现在我才明白了他的意志如

何进入石城心脏的。

“尽管历代摄政王都认为这是个只有他们知道的秘密，其实我

早就猜到了七块魔石中至少有一块保存在白塔楼里。德内豪在清

醒的日子里不敢拿它来向索隆挑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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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他脑子发昏了；我猜想他在王国处境日益危险时，曾经往魔

石里看过，因此受到蛊惑。据我估计，自从博罗米尔走以后，他看

得太多了。那时他神志清醒，还不会受黑魁首摆布，可是他功力不

够，在魔石里只看到了黑魁首允许他看的东西。他看到那些情况，

无疑常常在对他起作用；他在魔石里看到的莫都实力雄厚的景象，

使他心中充满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崩溃。”

“现在我才明白了，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皮平现在回想起来

还不由得瑟瑟发抖，他说，“陛下从法拉米尔躺着的屋子走了出去；

就在他回来时，我突然发现他变得苍老而颓丧。”

“在法拉米尔被带到白塔楼的那一刻，我们许多人都看到那个

顶高的房间里有一道奇怪的光，”贝里冈德说，“我们以前也见过这

种光。长期以来石城里就有一种传说，说陛下在和索隆斗智。”

“啊！那我就猜对了，”刚多尔夫说，“这样索隆的意志就进入

了米纳思蒂里斯，我也因此在这里耽搁了，而且眼下仍然得留在这

里。但我要关注的不光是法拉米尔，我很快就要有新的使命。

“现在我得下去迎接从战场上回来的将士。我已看到原野上

的景象，那真是令人痛苦的场面，也许还会有更大的不幸。跟我

来，皮平！而你，贝里冈德，回到城堡去，向禁卫军司令报告这里的

一切。我想，把你从禁卫军抽调出来将是他的职责；但是你去告诉

他，我能否向他提个建议，希望将你派到医院来，担任你们新陛下

的侍从，这样在他醒来时———如果他还能醒来———你可在一旁侍

候。因为是你把他救出火口的。好了，去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他转身就和皮平往下方石城走去。他俩急急地走着，斜

风细雨熄灭了所有的火焰，在他们面前腾起大片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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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妙手回春

在他们走近米纳思蒂里斯倾圮的城门时，梅利已疲惫不堪，布

满泪水的眼睛迷雾幢幢。他没怎么去看断墙残垣和遍地尸体。周

围充满火焰、浓烟，弥漫着焦臭气味；不少攻城机械在燃烧，有的已

掉进火沟；许多尸体也在燃烧。到处是南方巨兽的尸体，有的烧得

面目全非，有的是被石头砸死，或者被黑麓谷地勇敢的弓箭手射穿

了眼睛。阵雨骤停，丽日当空，但是石城下环仍裹在一片烟

雾中。

人们已在战场上清理出一条通道；此时从城门里出来了几个

抬着担架的人，他们将伊奥尔温轻轻地放在柔软的褥垫上；在国王

遗体上盖了一块硕大的金布，然后举着火把站在四周，火炬的光焰

在阳光下迎风飘摇，惨淡无光。

塞奥顿和伊奥尔温就这样来到了冈多都城，看到他们的人无

不脱帽鞠躬。他们穿过烧毁了的下环废墟，一路顺着上坡的石街

走。梅利觉得这上坡长得没完没了，如同噩梦中的毫无意义的旅

程，走啊走啊，走向某个谁也不知道的茫茫终点。

火炬在他前面慢慢地忽闪了几下，终于熄灭了，他走在一片黑

暗中，心里思忖：“这是一条通向坟墓的地道，我们将永远留在这儿

了。”但是一个活生生的声音猛地闯入了他的梦境。

“哎呀，梅利！谢天谢地，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抬头一看，眼中那层迷雾似乎淡了一些。是皮平！他俩面

对面地站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除了他俩，整个小巷空无一人。他

魔戒

１４０



擦了擦眼睛。

“国王在哪里？”他问道，“还有伊奥尔温呢？”说着一个趔趄，他

坐在一个门阶上又潸然泪下。

“他们已经到上面城堡里去了，”皮平说，“我想你一定是走着

走着睡着了，转弯时走错了路。我们发现你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刚

多尔夫就派我前来找你。可怜的好梅利！见到你我太高兴了！我

看你已累坏了，好，我不 嗦了。不过告诉我一声，你受伤了吗？”

“没有，”梅利说，“嗯，没有，我想没受伤。但是我刺了他一剑

后，右臂就一直抬不起来，皮平。我那口剑也像木块似的烧毁了。”

皮平立即露出焦虑的神色。“是吗，那你最好尽快跟我走，”他

说道，“但愿我能背你，你不能再走了。他们本不该让你自己走的；

可是你得原谅他们。石城里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梅利，从战

场上下来的可怜的霍比特是很容易被人疏忽的。”

“被人疏忽了并不见得就是坏事，”梅利说，“我刚才就是被疏

忽⋯⋯啊，不行，不行，我不能说这些。快帮帮我，皮平！我的眼前

又一片漆黑，手臂也冰凉了。”

“靠在我身上，梅利兄弟！”皮平说道，“好，走吧！一步一步地

走，不远了。”

“你们是要埋葬我吗？”梅利问道。

“当然不是！”皮平说，他尽量使自己的口吻显得欢快点，可心

里却既害怕又怜惜，“不，我们这是去医院。”

他们走出第四环城墙和高房子之间的小巷，拐上通向城堡的

大街。两人一步一拖地走去，梅利就像睡着一般，身体在左右摇

晃，嘴里在喃喃自语。

“我无法扶他走到医院了，”皮平暗想，“就没有人来帮我一下？

可不能把他留在这儿啊。”就在此时，一个男孩突然地从后面跑了

来。在那孩子经过身边时，他认出那是贝里冈德的儿子伯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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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伯吉尔！”他叫道，“你这是上哪儿去？真高兴又见到你，

你还活着！”

“我在替医生送信，任务紧急，原谅我不能停下来。”伯吉尔说。

“好吧！”皮平说，“但请你告诉他们，我这儿有个霍比特人病

了，他刚从战场上下来。我想他是实在走不动了。如果米思兰迪

尔在那儿，知道了会很高兴。”伯吉尔继续向前跑去了。

“我最好还是等在这儿。”皮平想。于是他轻轻扶着梅利坐下，

躺在一块有阳光的人行道上，自己坐在旁边，把梅利的头搁在自己

的大腿上。他轻轻地抚摸着梅利的身体和四肢，用双手握住了他

朋友的手。他一碰到梅利的右手，感到它像冰一般冷。

没有多久，刚多尔夫亲自到了。他俯身看看梅利，摸摸他的额

头，随后小心地把他抱起来。“他本该被恭恭敬敬地抬进城去，”他

说，“他没辜负我对他的信任。如果埃尔隆德当初不同意我的意

见，你们俩谁也不会来，那么我们今天就会遭受更大的厄运。”他叹

了口气，“不过，这又是一桩要我照应的事，而战争尚未决出胜负。”

这样，法拉米尔、伊奥尔温和梅利三人终于躺在医院的病床

上，得到了精心护理。冈多的传统医学在古代盛极一时，尽管近期

有所衰微，但毕竟十分精深，内病外伤兼治，且技术高超。大海东

部所有的危难急症都能在这里得到康复，只有老人除外。他们发

现衰老是治不了的。而他们的寿命也逐渐减短，现在只稍长于普

通人的寿命，除了某些血统比较纯的家族成员，老年人能精力旺盛

地活过百岁的寥若晨星。可在这次战争中冈多人的医术却无所作

为，许多伤员都无法治愈，他们称这种病为黑魔影症，得自纳芝戈

尔。患上这种病的人会渐渐陷入昏睡状态，然后变得无声无息，浑

身冰冷，就此死去。医护人员认为那个哈夫林和罗翰公主的病情

格外严重。上午，他们还会不时地说说话，发出梦呓般的声音。看

护人员用心倾听着，希望能听懂一些，可帮助他们了解病人的伤

情。但是不久，两人就开始陷入昏迷，当太阳西斜时，他们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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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法拉米尔则一直高烧不退。

刚多尔夫关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护理人员听到的他也都

听到了。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外面还在进行激战，胜负的希望不

断转换，老是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刚多尔夫仍然等待着、观察

着，没有再出战，直至红霞满天，落日余晖穿过窗子落在病人灰白

的脸上。站在病床边的人觉得，他俩的脸上好像显出了一抹似乎

正在恢复的红润，但这只是妄自希望罢了。

老妇人伊奥尔蕾斯是医院最年长的护理人员，她看着法拉米

尔英俊的脸哭了起来，因为石城全体臣民都热爱他。她说：“唉！

万一他死了可怎么办！但愿冈多会有国王，像传说中的那样多好！

俗话说：‘国王济世妙手回春。’所以谁是真正的国王一看就知道。”

站在一旁的刚多尔夫说道：“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话，伊奥尔

蕾斯！因为你的话透着希望。实际上，也许一个国王已经回到冈

多；可能你已听到石城里有什么特别的传闻吧？”

“我一直东奔西忙的，根本没去注意那些喊叫，”她回答说，“我

只希望那些杀人魔鬼别到医院来折磨病人。”

刚多尔夫匆匆出去了，空中的火焰已快熄灭，烟雾腾腾的山峰

也渐渐消隐，烟灰般的暮色正悄然降临原野。

太阳落山时，阿拉贡、伊奥尔默尔、伊姆拉希尔和众将领带领

骑士们来到了石城附近，当他们到达城门前时，阿拉贡说道：

“看，大火中的太阳；这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许多事物崩溃

的象征，也是世界潮流的一个变化。但是这石城和王国多年来都

由摄政王统治，我担心不请自去的话，有可能引起怀疑和争议，在

战争期间必须避免发生这种局面。在战争胜负尚未确定之前，我

不会进去，也不会提出任何要求。让士兵们在原野上搭上帐篷吧，

我将在这里等待摄政王的欢迎。”

可伊奥尔默尔说：“你已经举起王旗，展示了伊伦迪尔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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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你能容忍再有人对这些表示怀疑吗？”

“不能，”阿拉贡回答说，“但是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除了索

隆及其爪牙外，我无意和任何人争斗。”

伊姆拉希尔亲王说：“如果德内豪陛下的亲属能冒昧与你商量

此事，陛下，你说的这些话是明智的。德内豪陛下意志坚强而秉性

傲慢，但年事已高。打从他儿子被害以后，他的情绪一直很不正

常。不过我不愿你像个站在门口的乞丐。”

“不是乞丐，”阿拉贡说，“是游侠骑士的首领，他不习惯住在城

市和石头房子里。”然后他命人把王旗卷起来，并且取下了那颗北

方王国之星，交给埃尔隆德的儿子们保管。

罗翰的伊姆拉希尔亲王与伊奥尔默尔随即离开他进了石城，

他们经过喧闹的人群，一路登高，向城堡走去。他们来到王宫，寻

找摄政王，却发现王座上没有人。罗翰国王塞奥顿躺在高台前一

张华贵的床上，床四周站着十二名罗翰和冈多的骑士，竖着十二把

火炬。床幔为绿白两色，国王身上从胸口起盖着一块硕大的金布，

胸口则搁着他那把出鞘的剑，盾牌放在脚边。火炬的亮光照得他

的白发闪闪烁烁，犹如阳光照着的喷泉。他的脸显得英俊而年轻，

还有一种年轻人所没有的宁静。他看去像睡着了一般。

他们默默地在国王身旁站了一会儿，伊姆拉希尔问道：“摄政

王在哪里？米思兰迪尔又在哪里？”

一名卫兵回答说：“冈多摄政王在医院里。”

伊奥尔默尔问道：“我的妹妹伊奥尔温公主在哪里？她无疑该

当光荣地躺在国王身边的，不是吗？他们把她安置在哪里了？”

伊姆拉希尔说：“他们把伊奥尔温公主抬来时，她还活着。你

不知道吗？”

伊奥尔默尔顿时喜出望外，但担忧和害怕又随之而来。他没

再说什么，转身迅速走出大殿，亲王也跟着出来了，此刻暮色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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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繁星满天。刚多尔夫走了过来，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身披灰

斗篷的人。双方在医院门前相遇，他们和刚多尔夫打招呼，说道：

“我们在找摄政王，他们说他住院了。他受伤了吗？还有伊奥尔温

公主，她在哪里？”

刚多尔夫回答说：“她在医院里躺着，还活着，但快不行了。法

拉米尔被一枝毒箭射伤；你们可能已听说了，他现在是摄政王，因

为德内豪已经去世，他的墓室已烧成废墟。”大家一听均震惊不已。

伊姆拉希尔说道：“所以打了胜仗也没多少可高兴的，如果冈

多和罗翰在同一天里失去了他们的君主，我们的胜利更会蒙上一

层痛苦。伊奥尔默尔在统率罗翰骑士，可这时由谁来统治石城呢？

我们可以去请阿拉贡陛下吗？”

那个披着斗篷的人开口说道：“他来了。”当此人走上前来，进

入医院门旁的灯光下时，他们这才看到他就是阿拉贡。只是他在

锁子甲外面裹了件萝林的灰斗篷，除了盖拉德丽尔的绿宝石外没

戴任何别的标志。“我来了，是刚多尔夫恳求我来的，”他说道，“但

现下我只是阿诺的杜内丹人的首领；在法拉米尔醒来之前，石城将

由多尔阿姆罗斯亲王管理。不过我建议，在今后和索隆作战的日

子里，我们全体都归刚多尔夫统领。”他们对此都表示同意。

刚多尔夫这才说道：“我们大家别耽在门口了，时间十分紧迫。

我们进去吧！因为只有阿拉贡来了，躺在医院里的病人才有希望

治愈。那个聪明的冈多女人伊奥尔蕾斯这么说过：‘国王济世妙手

回春’，所以谁是真正的国王一看就知道。”

阿拉贡首先进去，其他人跟着鱼贯而入。医院门口站着两名

身穿城堡号衣的卫兵：一个高个子，而另一个的身材几乎还没有一

个儿童高。当他看到这一行人时，惊喜得大叫起来。

“大步！太棒了！你知道吗，我猜到在黑船上的就是你。但是

他们都七嘴八舌地说是海盗船，根本不听我的。你是怎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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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哈哈大笑，拉住了这位霍比特的手。“又见面确实太好

了！”他说道，“不过现在没有工夫来说路上的事情。”

但伊姆拉希尔对伊奥尔默尔说：“我们就这样对我们的国王说

话吗？也许，他将来戴王冠时会用另外的名字！”

听到他的话，阿拉贡转过身来说道：“这倒是真的，因为按照古

代高尚的语言，我叫埃勒萨，也就是精灵宝石，”说着他把挂在胸前

的那块绿宝石拿起来，“但是如果能建立起王室的话，大步将成为

我的王室的名字。用古语念起来并不俗，叫做特尔康塔。我的嫡

系继承人也都用这个名字。”

说着，他们走进了医院，在向病房走去的路上，刚多尔夫跟他

们讲了伊奥尔温和梅利阿道克的英勇事迹。他说：“我在他们身旁

站了很久，开始时他们说了许多梦话，后来就陷入昏死的状态。不

过，这还是使我看到许多远方的事。”

阿拉贡先去看法拉米尔，然后是伊奥尔温，最后去看梅利。当

他看了病人的脸和他们的伤情后，不禁叹了口气。“我必须施出浑

身解数，”他说，“要是埃尔隆德在这儿该多好，他是我们这一族中

最年长者，本领最高强。”

看到阿拉贡既悲伤又疲累，伊奥尔默尔说道：“你得先休息一

下，至少得吃点儿东西。”

但是阿拉贡回答说：“不行，就这三个人来说，特别是法拉米

尔，时间不多了，越早治疗越好。”

随后他叫过伊奥尔蕾斯，问道：“你们医院里有没有草药？”

“有，阁下，”她回答说，“只是数量怕不多了，因为现在都要用

草药。我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什么事都不

顺，到处是火焰，到处在燃烧，所有的路都被堵住了，连可差遣的小

伙子也没有。你看，卖货的商贩已不知有多少日子没有从洛萨纳

赫到集市上来了。我们只能就医院现有的草药尽力而为，我想阁

下会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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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以后会做出判断，”阿拉贡说，“有一样东西也很短缺，

那就是说话的时间。你们有阿茜拉丝草吗？”

“我不知道，阁下。但是这种名字的草药我敢肯定没有。我去

问问草药师吧，他知道所有草药的古代名字。”她回答说。

“它叫王剑草，”阿拉贡说，“也许你知道这个名字，现在乡村里

的人都这么叫。”

“嗬，那种草！”伊奥尔蕾斯说，“嗯，阁下要是一开始就这么说，

我早可以告诉你，没有了，这种草药一点也没有，我敢肯定。不过

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草药有什么特殊的效用。以前我们在树丛里看

到这种草时，我总是对姐妹们说，‘王剑草，真是个怪名字，我不懂

为什么要这么叫。因为，如果我是个国王，我就会在自己的花园里

种些更艳丽的花草。’不过这种草捣碎时倒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

不是吗？如果好闻这个词用得不错，说得更贴切些，令人心旷神

怡。”

“肯定有益的，”阿拉贡说，“现在，护士，如果你爱法拉米尔殿

下，只要城里有一片王剑草，就尽快跑去给我取来。”

“要是没有，”刚多尔夫说，“我就骑马去洛萨纳赫，让伊奥尔蕾

斯坐在我后面，她可以带我到树林去找这种草药，而不是去找她的

姐妹们。我的捷影会让她明白怎么才叫‘十万火急’。”

伊奥尔蕾斯走后，阿拉贡吩咐其他妇女准备热水。然后他一

只手握着法拉米尔的手，另一只手放在病人的额头上。法拉米尔

的额上全是汗水，但是他一动不动，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好像

呼吸都没了。

“他快要不行了，”阿拉贡转身对刚多尔夫说，“但这不是因为

伤口。看！伤口正在愈合中。如果像你猜想的那样，他是叫纳芝

戈尔的箭射伤的，当天晚上他就会死去。我估计是中了南蛮子的

箭。是谁把箭拔出来的？箭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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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拔的，”伊姆拉希尔说道，“还给伤口止了血。但我没有

留下那枝箭，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做，没顾得上。据我回忆，是像南

蛮子用的那种箭。不过，我认为那箭是空中的魔影放的，要不然他

这种高烧病就难以理解了，因为他的箭伤并不深，也不是致命的

伤。你对这怎么看？”

“他身体极度疲劳，加上因父亲喜怒无常而忧伤，身上又受了

箭伤，尤其是受了黑魔影的创伤，”阿拉贡说，“他是个意志坚强的

人，但他骑上战马去外墙参加战斗时，已离魔影很近。他在作战和

坚守阵地时，那黑暗已罩住了他。要是我能早一些赶来就好了！”

医院的草药主管来了。“阁下，你要的王剑草———土人都是这

么叫它的，”“我知道，”阿拉贡说，“高贵的精灵语里是ａｔｈｅｌａｓ，而懂

一点瓦里诺尔语的人都管它叫阿茜拉丝⋯⋯”

“我不管你们叫它阿西阿拉尼翁还是王剑草，我只问你是不是

有这种草药。”

“真对不起，阁下，”主管说道，“看得出你不光是个能征善战的

将领，还是个饱学之士。但是，唉，阁下，我们医院里没有这种草

药。我们医院只医治重伤者或重病人。据我们了解，这种草药没

有什么疗效，至多也许会散发出一股清香味，驱走些沉闷的空气。

当然，除非你注意到那些古代的诗歌，———我们的一些优秀妇女，

如伊奥尔蕾斯，即使不懂其涵义，也能背诵它们哩：

黑气盘桓阵阵来

死亡阴影渐渐深

世间亮光无处存。

阿茜拉丝草快来！阿茜拉丝草快来！

垂危伤者命若丝，

全凭国王妙手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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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只是一首很蹩脚的诗，还给老妇们在回忆中改了样。

这几句诗的意义得你去判断了，如果它真有意义的话。不过老人

们倒仍在用这种草药浸剂治头痛。”

“那么，就以国王的名义，赶快去找个不那么博学但比较聪明、

家里又有这种草药的老人来！”刚多尔夫大声说道。

阿拉贡跪在法拉米尔床边，一手放在他额头上。旁观者觉得

好像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搏斗。因为阿拉贡已疲劳得脸色渐渐

发灰，他不时呼唤着法拉米尔的名字。但是在旁观者听来，他的声

音一次比一次轻了，仿佛阿拉贡本人也离他们而去，进入了远方黑

暗的谷地，去呼唤迷路者了。

伯吉尔终于奔了进来，他手上拿着一块布，布上放着六片草

叶。“王剑草来了，阁下，”他说，“但恐怕不是新鲜的。至少是两星

期前采摘的。但愿它能顶用吧，阁下？”他看着法拉米尔，眼泪夺眶

而出。

阿拉贡微笑了。“顶用的，”他说，“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你留下，别担忧！”他拿起两片草叶，放在自己两只手上，用嘴给叶

子吹气，然后将它们揉碎，病房里立即充满了一股清新气息，好像

空气本身清醒了过来，打了个颤，欣喜异常。接着他把草叶投进端

来的热水罐里，顷刻之间人人都感到轻松舒畅。每个人一闻到那

散发出的香味，仿佛就立即回忆起了某地阳光明媚，露珠遍野的清

晨，而春日中的这片美好大地本身只是稍纵即逝的记忆。这时，阿

拉贡已站起身来，神色焕然一新。他的眼内充满笑意，把那个热水

罐端到法拉米尔那神情迷茫的脸前。

“啊！行了！真让人难以置信！”伊奥尔蕾斯对站在身边的一

个女人说，“这种野草比我想像的要管用得多。这使我想起我小时

候的伊姆罗思梅蕾的玫瑰，连国王也想不到有比这更好的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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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法拉米尔动弹一下，睁开了眼睛。他看看俯在他上方的

阿拉贡，眼内闪烁出了智慧和友爱的光芒，他轻声说道：“我的陛

下，你召唤我。我来了，国王有何命令？”

“走出阴影，清醒过来！”阿拉贡说，“你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

西，养好精神，做好准备，等我回来。”

“遵命，陛下，”法拉米尔说，“国王归来，谁还会赖在床上？”

“那么，我们现在小别片刻！”阿拉贡说，“我得去看看其他需要

我的人。”他和刚多尔夫、伊姆拉希尔离开了病房。但是贝里冈德

和他儿子仍留在那里，他们简直无法克制心中的喜悦。当皮平跟

着刚多尔夫出去，关上病房门时，他听到了伊奥尔蕾斯的尖声欢

叫：

“国王！你们听到了吗？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是说妙手回

春！”这一消息很快就从医院传出：国王确实回来了，他已来到他们

中间，在战争结束后治疗病人来了。消息传遍了全石城。

阿拉贡走到伊奥尔温床前，说道：“她受了重伤，受了沉重的一

击。胳臂断了，已经得到妥当治疗。如果她有力量活下去，到时候

自会愈合。她持盾牌的手臂受了重伤，但主要的危险来自执剑的

手臂，虽然没断，却已没了生气。

“哎呀！她是在对抗一个她心智和体能都力不能敌的敌人。

能拿起武器和这样的敌人作战的人，必须比钢铁还坚强，才挡得住

他的打击。让她去阻挡他，那是注定力不从心的。她是一位美丽

的少女，是公主中最漂亮的一位。然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起她。

当我第一眼看到她，就发现了她的痛苦，我就觉得像看到了一朵傲

然挺立、状如百合的鲜花，但我知道这花质地坚硬，像是精灵工匠

用钢铁制成；也许是严霜把它生生冻住，尽管它亭亭玉立，楚楚动

人，但已遭摧残，将倒下死去。她的病早就患上了，是吧，伊奥尔默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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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你居然会来问我，阁下，”他回答说，“我认

为你在这件事上如在别的事情上一样无可指责。但是我知道伊奥

尔温妹妹在第一次看到你以前可没有受到过严霜的侵袭。在三寸

舌当道、国王中邪的年头，她和我都既担心又害怕；她护理着国王，

心里越来越害怕，但那不会使她落到这种地步啊！”

“我的朋友，”刚多尔夫说，“你有坐骑，有成就事业的双手，有

自由的天地；但是她生来是个女人，可至少在精神和勇气上并不亚

于你，却命中注定要她去侍奉一位她爱如父亲的老人，并且眼看着

他陷入一种可羞的昏聩境地。她觉得她担当的角色似乎还抵不上

他依赖的那根权杖。

“你以为三寸舌只是为了让塞奥顿闭目塞听吗？莫非你以前

没有听到过这些话：‘老糊涂！伊奥尔的家是什么？只是个茅草顶

的谷仓而已。在那里，土匪强盗在熏天臭气中酗酒，他们那些臭娃

娃与狗一道在地上打滚。’你以前没听到过这些话吗？这些话是三

寸舌的主子萨茹曼说的。不过我可以肯定，三寸舌用了更加狡猾

隐讳的词说出了那个意思。我的阁下，如果你妹妹对你的爱，与她

恪守自己的职责的意志，没有使她守口如瓶的话，那么你就可能从

她嘴里听到这些话来。但是有谁知道在团团围困的夜幕底下，在

那牢笼般闺房的四壁中间，她的生活圈子日日逼仄，将野性束缚殆

尽，她独自一人会对黑暗倾吐什么呢？”

伊奥尔默尔不做声了，看着他妹妹，似乎默然想起了他们在一

起的日子。阿拉贡说道：“伊奥尔默尔，你看到的一切我也看到了。

一个男人在世上会碰上种种不幸事件，没有比看到一位如此美丽

而勇敢的姑娘爱着自己，却不能回报她的爱更令他感到痛苦羞愧

了。自从我骑马走上死亡之路，不由分说地把她留在顿哈罗谷地

以来，悲哀和怜悯就一直伴随着我。一路上我总是担心她会出什

么事。然而，伊奥尔默尔，我告诉你，她爱你比爱我更真切，她爱

你、了解你，但对我，她爱的只是一种幻觉和想法而已：那是对荣耀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１５１



和伟业的期望，对远离罗翰的原野的期望。

“也许我有能力治愈她的身体，把她从深谷里召唤回来。但是

唤醒的是什么呢：希望、健忘还是绝望？我不知道。如果唤起的是

绝望，那她就会死去，除非还有别的我所不掌握的治疗办法。唉，

她的事迹已经使她跻身于声望显赫的公主之列了呀。”

阿拉贡弯下身去，注视着她的脸。这张脸确实白得宛如百合，

冷若冰霜，凛然似石雕。他俯下身去，吻她的额头，温柔地呼唤她：

“伊奥尔温，伊奥尔蒙德的女儿，醒来吧！你的敌人已经死

了！”

她没动弹，但开始深呼吸，胸脯在亚麻布白床单下一起一伏。

阿拉贡又揉碎了两张国王草叶，把它们放进热气腾腾的水里。他

用这草叶水擦洗她的额头，她那冰冷的右臂毫无知觉地搁在床单

上。

然后，不管阿拉贡是否确有某种已被遗忘的韦斯特内西人的

本领，还是因为他说到伊奥尔温公主的话对在场的人起了作用，反

正当草药的幽幽芳香在病房里弥漫开来时，大家都像觉得有一股

清冽之风从窗上飘入，那风无臭无味，却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新鲜空

气。这空气在吹进来以前仿佛从未被任何生灵呼吸过，好像是从

星空下高耸的雪山上，或是从银浪冲刷下的遥远海滨吹来的。

“醒来吧，伊奥尔温，罗翰公主！”阿拉贡又呼唤道。他握住她

的右手，感觉到那手有点温暖，生命已在渐渐恢复。“醒来吧！魔

影已经消失，一切黑暗都已荡涤干净！”然后他把她的手放在伊奥

尔默尔手里，走开了。“继续呼唤她！”说完，他默默地走出了病房。

“伊奥尔温，伊奥尔温！”伊奥尔默尔泪水盈眶地声声呼喊。她

睁开了眼睛，说道：“伊奥尔默尔！是你吗？太让人高兴了！他们

说你已经死了。不，那只是我睡梦中听见的阴险声音。我睡了有

多久？”

“没太久，我的妹妹，”伊奥尔默尔说道，“不过别再去想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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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出奇地疲乏，”她说，“我必须歇一歇。但告诉我，罗翰

陛下怎样了？啊！别跟我说那只是个梦；因为我知道那并不是做

梦。他像他所预先料到的那样死去。”

“是的，他是死了，”伊奥尔默尔说，“但是他嘱咐我向你告别，

说你比女儿还要亲，他现在荣耀地躺在冈多的城堡里。”

“这太令人悲痛了，”她说，“不过比我在黑暗的日子里所希望

的要好，我那时觉得伊奥尔家族的名声还比不上牧羊的小户人家。

国王侍卫，那个哈夫林怎样了？伊奥尔默尔，你要让他成为罗翰骑

士，他好勇敢。”

“他也躺在医院里，就在附近，我要到他那里去，”刚多尔夫说，

“由伊奥尔默尔在这儿陪你一会儿。不过在你完全恢复正常前，可

别谈战争或敌人的事。看到你醒来，健康而充满希望，真是太高兴

了。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姑娘！”

“健康？”伊奥尔温说道，“也许是的，至少我可以坐在阵亡者空

出的马鞍上，再干上一番。至于希望？我就不知道了。”

刚多尔夫和皮平来到梅利的病房，看到阿拉贡站在他的床边。

“可怜的好梅利！”皮平喊叫着奔到床前。他觉得老朋友的情况看

去更糟，脸上罩着一层灰气，像是经历了多年的忧愁苦难似的。皮

平猛地感到一阵恐惧：梅利要死了。

“别怕，”阿拉贡说，“我来得正是时候，我已经把他召回来了。

他现在只是疲惫、忧伤。他受的伤和伊奥尔温公主的一样，因为他

给了那个可怕的怪物致命的一剑。但是所受的这些伤都是可以医

治的，他身上有一种极其强劲而又欢乐的精神。他不会忘记自己

的悲痛，但这不会使他心情抑郁，而只会使他更加聪明。”

阿拉贡把手放在梅利的头上，轻轻地捋着他的棕色鬈发，摸摸

他的脸，唤着他的名字。这时王剑草叶的芳香已悄悄地在病房中

弥散，像是果园的气息，又像是阳光下叮满蜜蜂的欧石楠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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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梅利醒来了，他说道：

“我饿了，现在是什么时候？”

“已经吃过晚饭了，”皮平说，“不过，如果他们允许，我大概可

以去给你拿些吃的来。”

“他们肯定会同意的，”刚多尔夫说道，“无论这位罗翰骑士想

要什么，凡是在米纳斯蒂里斯能找到的，他们都会给他拿来。他已

名扬全城。”

“太好了！”梅利说，“那我想先吃晚饭，再抽一锅烟斗。”说到这

里，他的脸阴沉下来。“不，不要烟斗。我想我不会再抽烟了。”

“为什么不抽了？”皮平问。

“嗯，”梅利缓缓回答道，“陛下死了。抽烟会使我想起以前的

事。他说他感到遗憾，一直没有机会跟我谈谈草叶的传说。这几

乎是他说的最后一件事，因此一抽烟我禁不住会想到他。那一天，

皮平，当他骑马驰往伊森加德时，是那样的彬彬有礼。”

“那你还是抽口烟，想想他吧！”阿拉贡说，“他是位伟大的国

王，有一颗仁慈的心，而且信守誓言。他走出阴影，走向最后一个

晴朗的早晨。虽说你做他侍卫的时间很短，但是直到你生命结束

时，这都是一段愉快而光荣的回忆。”

梅利微笑了。“那好，”他说道，“如果大步能提供烟叶，那我就

抽烟，想他。我的包裹里有一些萨茹曼最好的烟叶，可是经过一场

战斗，我真不知道包裹在哪里了。”

“梅利阿道克，”阿拉贡说，“如果你认为我翻山越岭，穿过烈火

熊熊、剑戟林立的冈多王国，是为了给一个丢三落四的战士带来烟

草，那你可弄错啦。如果你的包裹还没有找到，你只好去请教医院

的草药专家了。他会告诉你，他不知道你想要的这种草叶有什么

疗效，但老百姓都管那种草叫西人草，贵族们管它叫格里纳，其他

人还有其他叫法，然后在念过几句他自己都懵懵懂懂、记不清楚的

诗句后，抱歉地对你说，本院没有这种草药，撇下你扬长而去，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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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个儿去琢磨各种说法的来历。好啦，我现在得走了。我从顿哈

罗骑马出发以来，从没有在这样的床上睡过一觉，从黎明前的黑暗

时分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

梅利握住他的手，吻了一下。“我太抱歉了，”他说，“快走吧！

自从在布雷那晚相遇以来，我们一直是你的累赘。但这是我们族

人的习惯：在这种时候爱说些轻松的俏皮话，而且言少意足。我们

生怕说得太多，俏皮话一豁边，那就说不到点子上去了。”

“这我完全知道，要不我也不会用这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你，“阿

拉贡说，“但愿霞尔人永远风趣活泼！”他吻过梅利后就走了，刚多

尔夫和他一起出了病房。

皮平留了下来。“以前有谁像他吗？”他说道，“当然，刚多尔夫

除外。我想他们一定是亲戚。亲爱的伙计，你的包裹就放在你床

边，我看到你时就背着这个包裹，他自然一直都看到它。不过我自

己也有点烟草。好，来吧！这是朗伯顿草叶，你把烟斗给装上了，

我去给你找吃的。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老天！我们图克家和布

兰迪巴克家可没法长期待在这样的高地上。”

“对，”梅利说，“我是不能住在高地上的。无论如何，现在还不

行。不过，皮平，我们现在至少看到了这里的人并敬重他们。我在

想，我们先得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事物：人总有来处，总有根，我们的

根在霞尔深厚的土壤里，但还有比它更深厚更崇高的事物。要不

是他们，任何庄稼汉都没法安居乐业，尽管他们可能不为人所了

解。我很高兴自己对他们有所了解，尽管只略知一二。我不知道

自己干吗扯起这些来了。烟叶呢？把我的烟斗从包裹里拿出来，

要是它还没摔破的话。”

阿拉贡和刚多尔夫来到了医院院长那里，他们向他提出，法拉

米尔和伊奥尔温都该留在医院精心调理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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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奥尔温公主，”阿拉贡说，“她会想快点起床离开这里。但

不能允许她这么做，你要想尽办法阻止她，至少也得再住十天。”

“至于法拉米尔，”刚多尔夫说，“他一定很快就会知道他父亲

死了。但是德内豪最后发疯的详情一定不能告诉他，要待到他完

全康复，有事可做时才能告诉他。要注意别让当时在场的贝里冈

德和那个哈夫林人说漏了嘴！”

“另一个是梅利阿道克吧，他也在我这里，他呢？”院长问道。

“他可能明天就可起床了，”阿拉贡说，“如果他想起来一会儿，

就随他的便。他可以在朋友的照顾下略微散散步。”

“他们是个了不起的民族，”院长点着头说，“真顽强。”

在医院的一道道门口，许多人聚集在那里，都想一睹阿拉贡的

风采，他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待他终于吃完饭时，人们纷纷

前来，恳求他给他们的亲属或朋友治病，这些人受了伤，或倒在黑

魔影下，生命危在旦夕。阿拉贡站起身就出去了，他还派人去把埃

尔隆德的两个儿子也叫了来，他们一起忙到深夜。石城很快传开

了：“国王真的又回来了。”由于他佩带着那块绿宝石，所以他们都

叫他精灵宝石。他出生时就有人预言的这个名字，终于由人民为

他选定了。

他累得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把斗篷往身上一裹，悄悄出了石

城，在拂晓前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小睡片刻。到了清晨，多尔阿姆罗

斯的旗帜已在塔楼上飘扬，旗上的一艘白色大船，好像天鹅般浮在

蓝色水面上。人们仰头凝望，惊疑国王归来是否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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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决战前夕

经过一天的战斗，黎明来临，天气晴朗，空中飘着几缕轻云，风

正在转成西风。莱戈拉斯和吉穆利早早出了帐篷，请假去石城，他

们真想马上见到梅利和皮平。

“他们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吉穆利说道，“他们让我们在去罗

翰途中受了不少罪，我可不愿意白受这些罪哪。”

精灵和矮人一起进了米纳思蒂里斯。石城人看到这样一对搭

档走过时，都感到很惊讶。莱戈拉斯面貌英俊，超出人类，他在晨

光下走过，用清越的嗓音唱了一首精灵歌曲；走在他旁边的吉穆利

则捋着长胡子，东张西望的。

“这儿有些石匠活做得不坏啊，”他看着那一道道城墙说道，

“但也有的地方不够完美，街道也可以设计得更好些。等到阿拉贡

当了国王，我要向他提议让山里的石匠到这儿来干活。我们会把

这儿建成一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他们需要更多的花园，”莱戈拉斯说，“这里的住宅缺乏生气，

花草和令人欢乐的东西也少了点。如果阿拉贡登上王位，森林人

会送他一些歌声婉啭的小鸟和万古长青的树木。”

他们终于来到了伊姆拉希尔亲王那儿，莱戈拉斯看到他，就向

他深深鞠了一躬；因为他看出来，亲王确实是一个有精灵血统的

人。“你好，阁下，”他说道，“尼姆罗德尔的同胞离开萝林森林已经

很久了，然而仍然可以看出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从港口驾船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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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在我的国土上，也是这么传说的，”亲王说道，“不过，多少年

来，那儿始终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精灵。而现在这儿，在惨烈的战

争中间，我倒惊讶地看到一位，你在找谁？”

“我是和米思兰迪尔一起从林谷出发的九人小分队中的一

员，”莱戈拉斯说，“我和这个小矮人在一起，他是我的朋友，我们跟

随阿拉贡陛下来的。我们现在想看看我们的朋友梅利阿道克和佩

里格林，据说他俩在你们这里。”

“你们可在医院找到他们，我带你们去。”伊姆拉希尔说道。

“你只要派个人带我们去就行了，阁下，”莱戈拉斯说，“阿拉贡

叫我们捎口信给你，他不愿在目前这种时候重进石城。现在有必

要立即召开一次头领会议，他请求你和罗翰的伊奥尔默尔尽快到

他的帐篷去。刚多尔夫已经在那里。”

“我们会去的。”伊姆拉希尔说，然后礼貌地道别了。

“这是个英俊的亲王，人类的杰出首领，”莱戈拉斯说道，“冈多

在目前衰败时期尚有此等人才，一旦中兴，前途不可估量呵。”

“较为古老的精美石雕无疑都出现在早期建筑中。”吉穆利道，

“人类历史古来如此，春天有春寒，夏天有虫害，到头来凋零衰败。”

“不过，他们的种子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莱戈拉斯说，“它

们沉睡于大地中，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破土而出。人类的业

绩会超过我们，吉穆利。”

“依我看，无论怎么折腾，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矮人说。

“对此，精灵可就无话可说了。”莱戈拉斯说道。

亲王派来的侍从带了他们去医院。他俩在医院的花园里找到

了老朋友，大家欣喜万分，边走边谈。晨空晴朗，凉风习习，他们尽

情享受这短暂的战斗间隙。后来梅利走累了，他们就坐在城墙上，

后面是医院碧绿的草坪。南面远处是安达因河，河水在阳光下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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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流淌，波光粼粼，一直流向连莱戈拉斯也看不见的远方，融入大

漠与莱本宁和南伊锡利恩翠绿的雾霭中。

正聊得起劲，莱戈拉斯却沉默了下来。他迎着阳光凝神远眺，

看到白色的海鸟在大河上振翅飞翔。

“瞧！”他叫了起来，“海鸥！它们深入到内陆飞翔。真叫我惊

奇，也令我不安。在到达佩拉吉尔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它们。我

们在佩拉吉尔投入夺舰之战时，才第一次听到它们在空中的鸣叫

声。我顿时呆住了，忘记了在中洲的战争。它们的尖啸声使我想

到了海洋。海洋！哎呀！我还从未见到过。但在我们族人的内心

深处都有一种想见到海洋的渴望，而萌动起这种念头可是很危险

的。啊！又是海鸥。在山毛榉或榆树下，我又要不得安宁了。”

“别这么说！”吉穆利说，“在中洲，有的是可看的东西，有的是

可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精灵都去了灰港，这对那些注定要留下

的人来说，世界可就太沉闷了。”

“的确又沉闷又可怕！”梅利说，“你一定不要去灰港，莱戈拉

斯。总还会有一些人，无论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甚至还有几位像

吉穆利这样聪明的矮人，他们都需要你，至少我希望你别走。不过

我总觉得这场战争最残酷的时刻还没来到。我多么希望战争早些

结束，彻底结束啊！”

“别那么情绪低落！”皮平叫道，“你瞧，艳阳高照，我们至少可

以一起在这儿过上一两天吧。我希望多听点有关你们大家的事。

来吧，吉穆利！今天早晨你和莱戈拉斯十几次提到你们和大步同

行的古怪旅程，可你还没有具体告诉我呢。”

“现在确实是光天化日，”吉穆利说，“但是我可不想再来回忆

走出黑暗的那一段经过了。如果我能预卜先知，我想即使为了友

情，我也不会走那条死亡之路的。”

“死亡之路？”皮平说道，“我听阿拉贡说过，我还奇怪他那样说

是什么意思呢。你能再对我说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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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说，”吉穆利说道，“因为在那条路上我真是无地自容

了：吉穆利，格洛因之子，他确信自己比人类更顽强，比哪个精灵都

更坚定。但事实证明我并非如此，我是凭借阿拉贡的意志力才勉

强走完那条路的。”

“同时也凭借你对他的爱戴，”莱戈拉斯说道，“凡是认识他的

人都会爱戴他，愿意跟他走，连罗翰那位冷若冰霜的公主也一样。

在你到达那儿的前一天凌晨，梅利，我们要离开顿哈罗时，当地所

有的人都觉得好可怕，没人敢来送行，伊奥尔温公主却偏偏来了。

她现在受了伤，躺在下面的医院里。那次告别时，气氛很悲凉，我

看了好不忧伤。”

“啊！我是光想着自己，”吉穆利说，“别说了！我可不愿意提

起那次旅程。”

他陷入沉默；但是皮平和梅利却急着想听听，最后莱戈拉斯只

好讲道：“好，我来说吧，省得你们问个不休。当时我并不感到恐

惧，也不害怕死魂灵，我认为他们既无能又脆弱。”

随即他扼要地把他们走过的旅程讲述了一遍：穿过山下面那

条闹鬼的路，到埃雷赫山黑石前会合，然后又走了大约九百里，抵

达安达因河上的佩拉吉尔。“我们从黑石出发，走了四天四夜，直

到第五天早上才赶到，”他说道，“瞧！在莫都的黑暗中，我增加了

希望；因为幽灵似乎在幽暗中变得强大了，看起来也更加可怕。我

看到他们有的骑马疾驰，有的大步流星，反正速度特快。他们默不

作声，但眼里闪着幽幽的亮光。他们在兰姆顿高地追上了我们，在

我们周围掠来掠去，要不是阿拉贡出面阻止，他们就赶到我们前面

去了。

“在他的命令下，他们退到了后面。连死魂灵也得听从他的，

我当时想，他们可能还要替他效力呢！

“我们在日光下骑了一天马，迎来了没有黎明的一天，我们继

续往前走，穿过了西里尔河和林格洛溪谷。第三天，我们来到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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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河口上的林希尔。那儿，兰姆顿人正在和乘船而来的那些凶

残的乌姆巴及哈拉德人争夺浅滩。待我们抵达时，守卫者和敌人

都放弃战斗，落荒而逃了，嘴里还高喊着冥王来进攻他们啦。只有

兰姆顿人的君主安格伯壮着胆子等候我们；阿拉贡吩咐他把人民

集合起来，如果他们不怕的话，等幽灵们过去后，就随后赶来。

“‘在佩拉吉尔，伊西尔德的继承人用得着你们。’他说道。

“我们就这样过了吉尔雷恩河，赶走了莫都的盟军，然后我们

休息了一会儿。但是阿拉贡很快站起身来，说道：‘哦！米纳思蒂

里斯受到敌人攻击了。我担心我们还没有赶到，它就会沦陷。’于

是我们又上马，连夜飞驰，快速越过莱本宁原野。”

莱戈拉斯打住话头，叹了口气，目光转向南方，轻声吟唱道：

银溪从克洛斯流到埃鲁伊，

莱本宁原野芳草萋萋！

白百合在海风中摇曳，

金钟花在绿野上生姿。

“在我们民族的歌谣中，那原野是翠绿的，但当时却一片阴暗，

在我们面前，黑暗中显出灰色荒原。一天一夜间，我们驰过广袤的

土地，马儿踩着花草，搜索敌人，一直跑到大河尽头。

“当时我心里还以为我们已经靠近大海，因为黑暗中水面显得

很宽阔，还有不计其数的海鸥在岸上鸣叫。啊！海鸥的叫声多凄

厉！盖拉德丽尔夫人不是告诉过我要注意它们吗？到现在我也忘

不了它们。”

“我可没注意到它们，”吉穆利说道，“因为我们终于遇上了真

正的战斗。佩拉吉尔停泊着乌姆巴的主力舰队，五十艘大船和无

数小船。被我们追赶的敌人有许多先行来到港口，把恐惧也带到

了那里；因此当时有些船已经离岸，到河下游或者到河对岸避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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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还有许多小船着了火。被赶到河边的哈拉德人已落入走投无

路的处境，他们背水顽抗，困兽犹斗，看着我们狂笑不止，毕竟他们

仍然还是一支庞大的军队。

“但是阿拉贡停了下来，声音洪亮地高喊：‘现在上来吧！我以

黑石的名义召唤你们！’跟在部队最后的幽灵们，猛地如一片灰色

的潮水般拥向前来，横扫一切。我只听到一片轻微的喊叫、隐隐的

号角，还有远处传来的无数嗡嗡声，仿佛是早先黑暗年代里某次被

遗忘的战斗的回声。惨白的长剑已出鞘，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剑

刃是否沾血，因为幽灵不需要任何武器，那样子就够吓人的了，谁

也抵挡不了他们。

“他们冲上靠在岸边的每一艘船，又过河上了那些泊在河中的

船；水手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纷纷跳船逃命，只剩下了那些被链

子锁在桨上的奴隶。我们的骑兵在溃逃敌军中横冲直撞，如秋风

扫落叶一般，直冲河岸。阿拉贡向留在那里的每艘大船派去一名

杜内丹人，给甲板上的俘虏压惊，松开他们的锁链。

“黑暗之日尚未结束，敌人已全线瓦解，有的淹死，剩下的都向

南逃窜，找一块立足之地。我觉得这事真是好不神奇，莫都的谋略

居然被这可怕的黑影予以摧毁。这真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啦！”

“确实不可思议，”莱戈拉斯说，“当时我看着阿拉贡，心里思

忖，如果他自己拿到了那枚魔戒，凭着他的意志力，可能成为一个

非常强大和可怕的君主。莫都怕他是不无道理的。他的精神就比

索隆所理解的高出一筹；他不是露西恩的后代吗？纵使岁月会无

限地延续下去，他的宗族也永远会后继有人。”

“矮人可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吉穆利说，“但那天阿拉贡确

实了不起。啊！所有的黑船队都已落在他的控制之中！他登上最

大的一条船，作为他的旗舰。随后他命令将敌人手中夺来的号角

一齐吹响；幽灵们退到了岸边，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几乎难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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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只有眼睛里闪出燃烧船只的红光。阿拉贡朗声对他们说道：

“‘现在，听伊西尔德的继承人讲话！你们已经履行了誓言。

回去吧，从此不许再去骚扰谷地！走吧，安息去吧！’

“冥王出列，站到幽灵队伍前面。他折断自己的长矛，将它扔

了，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队伍也随之迅速退去，好似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散的雾，

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我自己都觉得恍然一梦。

“那天晚上我们休息时，有的人还在忙碌。释放了许多俘虏；

不少获得自由的奴隶原本就是冈多人，是在敌人袭击时被掳去的。

没过多久，又有大批人马聚集起来了，他们来自莱本宁和安达因河

出海口；兰姆顿的安格伯也带着他能召集到的骑兵来了。他们不

再害怕死魂灵，纷纷前来支援我们，来看伊西尔德的继承人，因为

这个名字已经像燎原的野火一般在黑暗中传开。

“我们的故事已接近尾声。那天傍晚和夜里，许多船都配好水

手准备就绪；一到早上，船队就起航了。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发生在

好久之前，其实不过是前天早晨，是在我们离开顿哈罗的第六天。

但阿拉贡仍然很焦急，怕我们赶不及。

“‘从佩拉吉尔到哈隆码头有二百五十里水路，’他说，‘我们必

须在明天赶到哈隆，要不前功尽弃。’

“现在在划桨的都是那些被释放的俘虏，他们划得很使劲，但

是船速仍然很慢，因为我们是逆流而上；尽管河水的流速并不快，

但我们没有风力相助。要不是莱戈拉斯突然开怀大笑，我准会心

事重重，尽管我们在港口取得了胜利。

“‘杜林之子，振奋起来吧！’他说，‘常言说得好：失望过后便是

希望。’但是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希望，却又不说出来。实际上，夜晚

降临时，天色更加黑暗了。我们看到北边远处乌云下面有一片红

光闪烁，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阿拉贡说：‘米纳思蒂里斯在燃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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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半夜时，希望真的来了。来自安达因出海口的水手都

向南凝望着，说风向变了，海上刮来了南风。有桅杆的船早已扯起

风帆，我们加快了船速，直至黎明的曙光照上船头，泡沫泛出白光。

后来的事你也知道，我们在明媚的阳光下一帆风顺，在日出三小时

后抵达哈隆码头，立即展开了大旗。不管以后会怎样，这总是伟大

的一天，伟大的时刻。”

“无论如何，伟大的业绩是绝不会被贬低的，”莱戈拉斯说，“驰

马死亡之路是一个壮举，即使有一天冈多无人能幸存下来传诵它

也罢。”

“这一天很有可能来到，”吉穆利说，“因为阿拉贡和刚多尔夫

的脸色都是那么严肃。我感到很奇怪，他们在下面的帐篷里开什

么会呀。我的想法和梅利一样，但愿以我们的胜利结束这场战争。

当然，不管还要干什么，为了孤山人的荣誉，我都希望参加。”

“我是为了大森林人的荣誉，”莱戈拉斯说道，“为了对白树之

国冈多陛下的爱。”

在众首领开会的当口，大伙儿静静地坐在高处，沉浸在各自的

思绪里。

伊姆拉希尔亲王和莱戈拉斯、吉穆利两人分手后就立即派人

叫来了伊奥尔默尔。他俩一起往下走去，出了石城，来到了阿拉贡

的帐篷里。在这离塞奥顿国王牺牲处不远的地方，他们和刚多尔

夫、阿拉贡，还有埃尔隆德的儿子们一起开会磋商。

“诸位，”刚多尔夫说，“请记住冈多摄政王去世前说的话：‘你

们可以在佩兰诺原野上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是要和现在崛起的黑

魁首相抗衡，那是肯定要败的。’我这不是为了要让你们像他那样

失去信心，而是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些话的道理。

“魔石里显现的景象不会有假，即使是黑塔楼的君主也无法使

它们显现假象。但他也许能凭他的意志力让意志薄弱者看到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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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看的情况，或是让他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做出错误判断。但

无论如何，这是无可怀疑的：德内豪在水晶石里看到几支大军已从

莫都向他发起进攻，而且还有更多的军队正在集结，他知道的事实

就是那样。

“我们的力量勉强足够打退敌人的首次大规模进攻。下一次

攻势将会更猛。这场战争，正如德内豪早就看到的那样，没有必胜

的希望。靠武力是无法获胜的，无论是坐在这里遭受一次一次的

进攻，还是主动出击，在安达因河边被对方压倒。你们只能在种种

不幸中选择：为谨慎起见，应加强现有阵地，等待敌人进攻，这样可

以使最后失利的那一天迟一点到来。”

“那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撤退到米纳思蒂里斯，或是多尔阿姆罗

斯、顿哈罗，像坐在沙堡上的孩子那样等待潮水涌来？”伊姆拉希尔

说道。

“这并不是什么新建议，”刚多尔夫说，“在德内豪在位之时，你

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是的！我刚才是说到以守为攻，但我并没

有建议你们以守为攻。我是说胜利不能通过武力取得。我仍然希

望取得胜利，只是并非通过武力取得。因为在所有这些努力中还

有一个大魔戒的力量，它可是黑塔楼的基础，索隆的希望。

“说到这个东西，诸位，你们现在都清楚我们和索隆的处境了

吧？如果他重新得到了魔戒，那你们再英勇也是白搭，他很快就能

彻底取得胜利：彻底得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就无人能预见到他的胜

利何时会终结。如果魔戒被毁灭了，那他就会灭亡，坠入地狱深

渊，再也不会重新崛起。因为他失去了赖以崛起的最重要力量，随

着这力量而形成或开始的一切也都将消失殆尽，他被剥夺一切，只

剩下一颗罪恶的灵魂，只能在阴暗中自我折磨，无法成形或强大。

这样，世上的一个魔头就被除去。

“当然还有其他魔头会来，因为索隆本人只是个仆从或使者。

我们的任务不是掌管世界的盛衰兴亡，但要拯救自己所生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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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铲除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妖魔。这样，后人才有一片净土可以休

养生息，至于他们将来的境遇如何，那就非我们所能管的了。

“索隆现在对这一切很清楚，他知道自己丢失的宝贝已被发

现，但他还不知道它在哪里，也许是我们但愿他还不知道，所以他

现在还犹豫不定。他还知道，如果我们已找到宝贝，我们当中就有

人会具有支配它的力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阿拉贡，你已经在魔

石中向他亮了相，是吗？”

“是的，那是我从号角堡出发前，”阿拉贡说道，“我当时认为时

机已经成熟，那块魔石正是因此才落入我手中的，当时弗拉多带着

魔戒从劳勒斯出发，已向东面走了十天，我想，应该把索隆的目光

吸引过来，使他不去注意自己的国土。他自回到自己的塔楼以来，

极少受到挑战。不过，假如我知道他会立即做出反应，发起进攻，

我也许就不敢那么做了。这使得我几乎没有时间赶来支援你们。”

“可这又是怎么回事？”伊奥尔默尔问道，“你说过如果他有魔

戒，一切都是白费力。可是，如果我们有魔戒，他怎会不想到进攻

我们也是白费力呢？”

“他还没有把握，”刚多尔夫说，“他未能在我们准备就绪之前

聚集起力量，但我们也无法在一天内学会如何充分发挥魔戒的全

部力量。事实上，魔戒只能由一个人而不是许多人掌握使用。他

尽可以等到倾轧纷争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强者成了它的主人，快

将其他人打倒了，在那时他如果突然发难，魔戒就可能会帮助他。

“他在观察。他看到和听到许多情况。他的纳芝戈尔黑骑士

仍然在国外。他们是在日出前经过这里的，将士们困顿不堪，几乎

没人看到他们。他研究着种种迹象：抢走他宝贝的宝剑已经重铸，

前景已转而对我们有利，第一次进攻意想不到地失败了，他的黑头

领也倒下了。

“就是我们在这儿开会时，他的疑心也越来越重了。他那魔眼

拼命朝我们这儿看，对其他动向则一概视而不见。我们必须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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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如此。我们的希望就在于此了。这就是我的建议。我们没有

魔戒。无论这是聪明还是愚蠢之举，反正魔戒已被送出去准备销

毁，免得它毁了我们。没有魔戒，我们无法靠武力击败他们的军

队。但是我们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吸引住他的魔眼，使他不去注

意真正的危险。我们无法用武力取胜，但是我们可以用武力给那

魔戒携带者创造销毁它的惟一机会，尽管这种希望很渺茫。

“阿拉贡既然已经开始行动，我们就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必须

促使索隆孤注一掷，要把他那隐藏的兵力吸引过来，这样他国内就

会空虚。我们得立即出发前去迎战，必须使自己成为诱饵，尽管这

样一来会使他张开嘴来咬我们。他会充满希望，贪婪地吞食这个

诱饵，因为他会认为在我们这种轻率行动中，他已看到了新魔戒王

的傲气。他会说：‘这样才好了！他把自己的脖子伸得太快太远

了。让他继续来吧。看着，我会让他掉进一个插翅难飞的陷阱。

我要在那里击溃他，使被蛮横夺走的魔戒重回我手中，直至永远。’

“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睁着眼睛并带着渺茫的希望走入那个陷

阱。诸位，我们很有可能战死在一场远离本土的黑色战斗中。这

样，纵使黑塔楼最终被彻底摧毁，我们也不可能活着看到一个新时

代。但是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这样总比坐以待毙要好，比

没有新时代的来到要好。”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阿拉贡说道：“我已经开始行动，所

以我要继续下去。我们即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迟疑不决就是

失败。眼下我们谁也不应该反对刚多尔夫的建议，他对索隆长期

的斗争已到最后的关键时刻。要不是他，一切在很久以前就已不

复存在。尽管如此，我并不想对诸位指手画脚，让大家按自己的意

志做出选择吧。”

埃罗赫接着说：“我们就是为此才从北方来到这儿的，我们从

父亲埃尔隆德那里带来的就是这个建议。我们愿意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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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伊奥尔默尔说，“我对这些深奥的事不甚了解，也无

需知道。我只要知道这样一点就行了：我的朋友阿拉贡援助过我

和我的人民，所以在他召唤的时候，我也要支援他。我愿意前去。”

“我说，”伊姆拉希尔说道，“不管阿拉贡是否称王，我已把他看

做我的君主。他的意愿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也愿意同往。不过，

我既然在冈多一度代替过摄政王，我有责任首先想到冈多的人民。

我们仍需谨慎小心，一定要做好应付多种情况的准备，既要争取好

的结果，也要应付坏的局面。我们还是有可能取胜的，只要尚有一

线希望，那就必须保护好冈多。我不愿将来我们凯旋归来时，这里

是一座荒城废池，一片焦土。此外，我们还从罗翰骑士那里听说，

敌人在我们北翼还有一支生力军。”

“说得很对，”刚多尔夫赶紧说道，“我不是建议大家都离开石

城，让它无人防守。事实上，我们挥师东去并不是用大部队去向莫

都发起进攻，而只要能向它提出挑战就行了。但是这支部队必须

行动迅速。因此我请问各位将领：我们能集合起多少部队，并在两

天之内出发？将士们必须是自觉自愿、吃苦耐劳、顽强战斗，而且

清楚自己冒的风险。”

“士兵们都很疲乏，许多人还受了伤，有轻有重，”伊奥尔默尔

说，“我们已经损失大量战马，要集结起很多人恐怕有困难。如果

我们非得很快出发不可，我看最多只能有两千人马，不过可以留下

相同的守城兵力。”

“我们不要光考虑这儿打过仗的士兵，”阿拉贡说，“现在，沿海

地区的敌人已经清除，南方封地上的生力军正在前来的途中，两天

前，我已令四千人马从佩拉吉尔出发，经洛萨纳赫往石城而来，走

在他们最前面的是英勇无畏的安格伯。如果我们两天后出发，那

时他们离我们也就更近了。此外，还有许多已得到命令跟随我的

士兵，都会坐上能够找到的小船沿安达因河而来。按现在的风力，

他们很快就能抵达，事实上已有几艘大船抵达哈隆码头。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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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率七千骑兵和步兵出发，而且还会给石城留下比它开始

遭受猛攻时更强的防御兵力。”

“城门已经毁坏，”伊姆拉希尔说，“现在上哪里去找工匠来再

重建一扇？”

“在戴恩王国的孤山里有这样的工匠，”阿拉贡说，“如果我们

的希望能实现，到时候我一定派格洛因之子吉穆利去找些山里的

工匠来。但是比城门更重要的是人，如果守军弃门不顾，那么有门

也挡不住我们的敌人。”

军事会议讨论的结果如下：如果一切无虞，他们应于第三天早

晨带领七千人马出发；由于他们要去的是邪恶之地，大部分人要步

行去。阿拉贡得从他在南方招募来的队伍中挑出两千人；伊姆拉

希尔得召集起三千五百名士兵；伊奥尔默尔集合五百罗翰士兵，他

们不用骑马，但要能征善战，伊奥尔默尔本人率五百优秀骑兵；另

外还得配备一支五百人的骑兵，其中有埃尔隆德的两位儿子及杜

内丹人，还有多尔阿姆罗斯的骑士：总数为步兵六千，骑兵一千。

罗翰军队的主力，即三千善于作战的骑兵，则由埃尔夫海尔姆指

挥，埋伏于西大道，狙击阿诺里恩之敌。另外，立即派出快马去北

部收集敌情，去东部打探奥斯吉利亚斯和通往米纳斯莫古尔的道

路上的消息。

他们把全部兵力计算停当，正在商讨前进路线、选择行军道路

时，伊姆拉希尔突然放声大笑。

“毫无疑问，”他叫道，“这无疑是冈多有史以来最大的玩笑：我

们率领一支七千人的部队，人数不及它全盛时期的先锋部队，竟去

进攻黑王国的重重关山和坚固城池！难怪一个儿童也可以用绿柳

树做的弹弓吓唬全身披甲的骑士！黑魁首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见多

识广，米思兰迪尔，他恐怕只会微笑而不是害怕吧？他不会用上一

个小手指，像拈死叮他的飞虫那样弄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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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的，他会设法把飞虫逮住，拔去叮他的刺，”刚多尔夫说，

“况且我们当中有人比一千个全身披挂的骑士更加了得。所以，他

笑不出来的。”

“我们也笑不出来，”阿拉贡说，“如果这是个玩笑，那么这玩笑

也痛苦得让人没法笑了。不，这是极其危险的最后一搏，双方将在

这一搏中决出胜负。”说着他拔出西域剑，将它高高举起，剑在阳光

下闪闪发光。“你要到打完了这最后一仗，才可入鞘还匣！”他对着

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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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黑门开处

两天后，西方军队全部在佩兰诺原野上集合。奥克斯和东方

野蛮人从阿诺里恩退出，在罗翰骑士狙击下溃不成军，向凯尔安德

罗斯逃窜。威胁解除，生力军又从南方源源不断地赶到，石城的兵

力配置也大为改观。据侦察兵报告，往东一直到已倒下的冈多王

石像的十字路，都不见敌人踪影。最后决战已准备就绪。

莱戈拉斯和吉穆利又同阿拉贡和刚多尔夫走在一起。他们和

杜内丹人、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都属先头部队。但是叫梅利感到

羞愧的是他不能随大军前去。

“你的身体经受不住这样的征程，”阿拉贡说道，“你别为此感

到羞愧。即使你不能参加这次战斗，你也已经赢得很大的荣誉。

佩里格林得去，代表霞尔人去；不要嫉妒他有机会冒险，虽说他在

运气允许下，他已尽力而为了，可他的事迹尚不能与你相比。再

说，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同样危险。我们要是到莫都城门，

很可能会遭遇一种更加惨烈的结局；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你也必

将会有最后一战，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任何黑潮袭来的地方。好

了，再见吧！”

梅利好不沮丧，他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大部队集合。伯吉尔

和他在一起，也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因为他父亲将率领一连石

城士兵出征，在他的案子判决前他不能回到禁卫军。皮平将作为

冈多的一名战士随这一连队同行。梅利看到，不远处，在米纳思蒂

里斯大个子士兵中间，有一个个子不高却挺拔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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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角终于吹响，大军开始移动。骑兵，步兵，一队接一队，转身

朝东开去。部队早已顺着到从米纳斯蒂里斯通往奥斯吉利亚斯的

大路走远了，梅利还站在那里。映在士兵们头盔和盾牌上的最后

一抹晨光也消失不见了，他仍然还待在那里：低垂着头，心情沉重，

怅然若失，形单影只。他所关心的人一个个全都走了，没入遥远的

东方那片黑暗中去了。他觉得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

一位了。

似乎由于绝望，他手臂上的伤又痛了起来，他感到虚弱、衰老，

阳光也变得惨淡。伯吉尔的手碰了他一下，他这才惊醒过来。

“走吧，梅利！”小家伙说，“你的伤还在痛，我看得出来。我扶

你回医院吧。别担心！他们会回来的。米纳思蒂里斯人永远不会

被征服。更何况他们现在有精灵宝石之王，还有禁卫军战士贝里

冈德。”

大军在中午前到达奥斯吉利亚斯。所有能抽调出来的工匠都

在那儿忙得不可开交。有的在加固原由敌人建造但逃走时已部分

毁坏的渡船和浮桥；有的在准备供给，收集战利品；有的在东岸赶

修防御工事。

先头部队经过冈多旧城废墟继续前行，过了大河，走上那条漫

长的直路。那条路是在王国全盛时期建造的，从漂亮的太阳堡直

通高耸的月亮堡；月亮堡现在就是那个可怖谷地中的米纳思莫古

尔城。过了奥斯吉利亚斯十六里，大军停了下来，安营扎寨，第一

天的行程结束。

骑兵继续前进，傍晚前来到了十字路口和环形大树林。四处

一片静悄悄。看不到任何敌人的踪迹，听不到喊叫，路边的密林或

岩石后面也没有射来箭矢；然而他们一路往前走去，越来越感到这

是一片警觉的土地。似乎树木和岩石，甚至片片叶子都在倾听。

黑暗已给驱散，夕阳照在西面远处的安达因河谷上，白色的山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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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下泛映出一片红色，但是魔影山上笼罩着一片阴影和黑气。

阿拉贡在通向环形大树林的四条路上都设置了号手，他们一

起吹奏，号声嘹亮，传令官们齐声呐喊：“冈多主人已重返国土，他

们要收回属于他们的每寸土地。”放在雕像上的可怕的奥克斯头已

扔掉摔碎，老国王的头像已重新安在原来的位置上，仍戴着缀有

白、金两色花朵的王冠：人们在使劲冲洗，刷净奥克斯画在石头上

的下流涂鸦。

讨论中有人建议，他们现在首先该去攻打米纳思莫古尔。一

旦成功，他们就要把它彻底摧毁。“也许，”伊姆拉希尔说，“从那儿

通向上面隘口的那条路，比从北门更易于向黑魁首发起攻击。”

刚多尔夫极力反对：一则山谷里的邪气会让人恐怖发疯；再则

法拉米尔也带来了消息。如果携带魔戒者确实往那条路走了，那

他们绝不能把莫都的注意力往那里引。

因此，第二天主力部队来到时，他们在十字路口布下了一支阻

挡敌人的精兵，以防莫都派兵通过莫古尔隘口，或从南方抽调更多

的兵力。挑选出来的精兵大部分是弓箭手，熟悉伊锡利恩的道路，

他们埋伏在丛林里和交叉路口周围的山坡上。刚多尔夫和阿拉贡

则与先头部队一起来到了通往莫古尔山谷的进口，观察那座邪恶

的城市。

一片黑暗，死气沉沉。住在那里的奥克斯以及莫都的其他少

数族类都在战斗中被消灭，纳芝戈尔又去了国外。不过谷地空气

还是充满恐怖和敌意。他们破坏了那座魔桥，在那片可憎的土地

上燃起一片大火就离开了。

离开米纳思蒂里斯后的第三天，大军开始沿北路挺进。由十

字路口去黑大门的路长达几百里；谁也不知道在抵达目的地以前

会遭遇什么情况。他们虽然是公开行军，但行进时很谨慎小心，前

面是尖兵，两翼是步行的侦察兵，尤其是对东侧更加注意，因为那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１７３



里尽是黑黝黝的灌木丛，地上又沟壑纵横，起伏不平，后面则是魔

影山绵延可怖的长坡。天气仍然很晴朗，起了西风，但是那片笼罩

在魔影山四周的愁云惨雾却一点也没吹走。山后不时会升起缕缕

浓烟，在上方的风中盘旋飘悠。

刚多尔夫不时命令吹号，传令官们齐声高喊：“冈多主人驾到！

所有生灵要么投降，要么滚开！”但是伊姆拉希尔说：“你们不要喊

冈多主人，要叫埃勒萨王。尽管他还没有登上王位，可这已是不争

的事实，如果传令官这么呼喊，敌人就要三思而行了。”之后，传令

官一天三次呼喊埃勒萨王驾到！但是没有人来回应这一挑战。

大军继续前进，表面上相当平静，然而全军上下，从统帅到普

通一兵，情绪越来越低。他们越向北方前进，压在心头的不祥邪气

越加沉重。他们离开十字路口的第二天即将过去时，第一次遇到

了敌人的狙击。一支庞大的奥克斯和东方野蛮人队伍埋伏在这

里，试图击垮他们的先头部队。当初法拉米尔就在这地方伏击过

哈拉德人。所走的这条路是在一道很深的山沟里，要穿过向东伸

延的群山的一个断层，地势十分险峻。但是西方军队的侦察兵是

由玛布朗率领的落日之窗的老兵组成，他们早就将敌情报告给了

首领，结果，埋伏的敌军反而自己落入了陷阱。西方大军的骑兵向

西迂回，从敌人的侧翼和后面包抄过去，敌军不是被歼，就是朝东

面的山里溃逃而去。

但是胜利并未使众首领受到多大鼓舞。“这只是一次佯攻，”

阿拉贡说，“我认为，主要是想引诱我们对敌人的实力做出错误的

估计，而不在于对我们造成多大伤亡。”从这天晚上起，纳芝戈尔魔

影就飞来了，它们紧紧跟随，密切注视着大军的一举一动。它们飞

得很高，高得除莱戈拉斯外谁也看不见。不过大家仍能感觉到它

们的存在，阴影越来越浓，太阳的光泽越来越黯淡。这些小魔影没

有往下俯冲袭击，始终保持着沉默，不发出任何怪叫，但是西方军

队却无法摆脱对他们的惊恐。

魔戒

１７４



随着时间推移，无望的征程渐近尾声。离开十字路口的第四

天，也是离开米纳思蒂里斯的第六天，他们终于走出人间地域，开

始进入蛮荒区，这是通向鬼魂关的必经之地。远远看去，沼泽和荒

漠一直伸向西北，绵延至埃敏缪尔山。土地荒凉得令人害怕，有的

士兵已丧魂落魄，既迈不开步子，也无法再继续策马北行。

阿拉贡看看他们，眼色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而不是气恼。这

些年轻人都来自罗翰和遥远的西福尔德，还有些是洛萨纳赫的庄

稼汉。对他们来说，打从孩提时代起，莫都一直就是一个邪恶的名

字，但那仅是传说而已，从未亲眼目睹；现在可怕的传说变成了现

实。他们胆战心惊地走着，既不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也不

知道命运为什么要把他们引到这里来。

“走吧！”阿拉贡说道，“保持应有的尊严，不要乱跑！现在有一

项你们力所能及的任务，它不会使你们无地自容。你们现在就转

向西南，一直走到凯尔安德罗斯，要是那儿仍被敌人占领着的话

———我想很可那是这样，你们就尽力把它夺回来，并且坚守住，直

至冈多和罗翰保卫战结束。”

他的宽宏仁慈使一些士兵问心有愧，他们克服了恐惧，继续往

前走，也有一些战士听到这一件他们能够胜任的重任，新的希望油

然而生，立即调头赴命。由于先前已在十字路口留下部分兵力，最

后来向黑门和莫都雄兵挑战的西方联军已不足六千人。

他们慢慢向前推进，随时等待敌人做出反应。由于派出侦察

队或是分成小队只会徒增伤亡，他们就把大军集中在一起前进。

在离开莫古尔谷地的第五天黄昏，他们最后一次安营休息，用搜集

来的枯枝和灌木在营帐周围燃起了篝火。他们警惕地度过了晚上

几个小时，意识到许多朦朦胧胧的东西在他们周围晃悠，鬼鬼祟祟

地溜来溜去，甚至还听到狼嗥。风已经停止，连空气也好像静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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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天上虽然没有云，但新月才出来四个晚上，他们什么也看不

见，地上不断冒出烟雾，皎白的蛾眉月给莫都的迷雾遮没了。

天气渐渐转冷。清晨时又起了风，风向转北，很快变成清新的

令人振作的轻风。夜晚所有游荡的影子都已消失，大地似乎一片

空旷。他们的北面坑坑洼洼，中间是熔渣、碎石和爆炸后翻起的泥

土堆成的一座座高丘，那都是莫都火山的喷发物。南面不远处，西

里斯戈哥的巨大城墙已隐约在望，正中间是黑大门，两座漆黑的齿

形大塔楼分列两边。直到最后，首领们才决定离开向东转弯的原

路，避开了蛰伏危险的群山，因此现在他们是从西北面渐渐逼近黑

大门，跟弗拉多走的路线一样。

险峻的拱门下，黑城的两扇巨型铁门紧闭。城垛上什么也看

不见。万籁俱寂，戒备森严。他们已经到了征程的终点，在灰蒙蒙

的晨光中，他们情绪低落地站在塔楼和城墙前，感到希望渺茫。这

些城墙他们是没有希望攻克的，即使带来巨大的攻城器，即使敌军

没有后援也一样。而且他们知道，敌人在黑大门附近的群山那边

凿有大量山洞地道，里面暗藏着大批敌人。他们站在那里，看到所

有的纳芝戈尔黑骑士又聚在一起，像秃鹰般在高塔上空盘旋，他们

明白自己已处于敌军严密监视下。但是敌人仍然按兵不动。

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坚持到底了。阿拉贡尽可能妥善地排兵

布阵，将大军布署在奥克斯多年来用火山喷发的土石堆积而成的

两座山包上。他们面前，朝向莫都那边，有一大片气味呛人的沼泽

和许多臭气熏天的水坑，犹如一道护城河。等一切安排停当，众首

领率领大队骑兵、传令官、号手，高举着帅旗向黑大门逼近。刚多

尔夫作为主传令官一马当先，随后是阿拉贡和埃尔隆德的两个儿

子、罗翰的伊奥尔默尔、伊姆拉希尔、莱戈拉斯和吉穆利，佩里格林

也奉命前往，让每一个进攻莫都的族类都有人参战，目睹战争情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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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到黑大门里的人能听见的地方，展开大旗，吹起军号，

传令官们站在全队前，高声挑战，他们的喊话传到了莫都城垛上。

“出来！”他们喊着，“叫黑地之王索隆出来！他将受到应有的

审判。他非法对冈多发动邪恶的战争，抢夺领土。冈多国王要求

他为所犯的罪行做出赔偿，然后永远离开。赶快出来！”

长时间的沉默，从城墙或城门处没有传来任何回答或叫喊声。

但是索隆早有谋划，他存心先残忍地耍弄一下这些耗子，然后再加

以击杀。所以就在众首领准备转身离开时，沉默突然打破了。从

山里传来了一阵长时间的雷鸣般的隆隆鼓声，接着是一片嘟嘟的

号角，声音之响震耳欲聋，地动山摇。随着哐啷一声巨响，黑门訇

然打开，从里面飞出了一彪黑塔楼人马。

走在最前面的那人身材高大，形象可憎，骑在一匹黑马上———

如果那算是匹马的话：它个头巨大而可怖，面容狰狞，与其说像马

头，更不如说像具骷髅，它的眼眶和鼻孔里都喷着火焰。骑者一身

黑装，戴着高耸的黑头盔，不过此人并非魔影而是个活人。他是黑

塔楼的副手，他的名字传说中没有记载，因为他自己也忘记了叫什

么，他说道：“我是索隆的使者。”据说他是个变节分子，来自那个被

称作黑努美诺里人的民族，在索隆统治的年代里，他们已在中洲建

立起自己的居住地。他们崇拜索隆，被他的邪教所迷惑。在黑塔

楼开始崛起时，此人就在黑塔楼效力，凭着他的奸诈狡猾，他得到

索隆的赏识，步步高升，还学会了很多妖术。他很了解索隆的心

思，比任何奥克斯更残忍。

现在骑马出城来的就是他，另有一小队穿黑铠甲的士兵，举着

一面黑旗帜，旗上绣着一只红色的毒眼。他在离西方首领们几尺

远的地方勒住马，对他们上下一一打量，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这伙人中哪个是头，来跟我打交道？”他问道，“或者哪个

是确实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聪明人？至少不是你吧！”他转向阿拉

贡，带着侮辱的口吻挖苦地说，“要当个国王需要更多的本领，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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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靠一块精灵的透明石头，或是像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嘿，就是

山里的土匪，手下的人也不比你少！”

阿拉贡没有回答，他只是直盯着对方的眼睛，双方也就这么较

量了一会儿；阿拉贡没有动，也没有伸手去拿武器。没过多久，对

方退缩了，好像就要挨上一拳似的退却了。“我是传令官和特使，

不该遭受袭击！”他高声喊道。

“既有这样的规矩，”刚多尔夫说，“那么，按照惯例，作为特使

也不该这么傲慢无礼。这里并没有谁威胁过你，你尽可以完成你

的使命，不用害怕我们。不过，要是你的主人耍新花招，那么你和

所有的侍从准会处于危险境地！”

“行了！”黑衣人说，“那么你是发言人了，灰胡子老兄？我们时

常听人说到你，说你在相离较远的安全地区四处游荡，阴谋策划，

兴风作浪，不是吗？但这次你的手可伸得太长了，刚多尔夫阁下，

你会看到，在伟大的索隆面前，布下愚蠢罗网的人会落个什么下

场。我带了几样东西来给你们看看———特别是给你的，如果你敢

过来的话。”他对卫兵打了个手势，卫兵拿着一个黑布包裹走上

前来。

特使把那包裹放在一旁，令众首领震惊不已的是，他首先拿起

了一柄山姆佩戴的短剑；接着挑起一件带有精灵胸饰的灰斗篷；最

后是弗拉多穿在他那破烂长袍里的锁子甲。大家顿时眼前一片黑

暗，一时间都说不出话，世界也似乎停滞不动了，他们的心死了，他

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站在伊姆拉希尔王子后面的皮平，“哎呀”

一声大叫跳向前来。

“安静！”刚多尔夫严厉地说，一把将他推回去。那个特使朗声

大笑。

“哎呀，你身边还有这么些小淘气！”他叫道，“我真想不出你拿

他们有什么用。不过派他们到莫都来做探子，你可就比以前更蠢

了。但是，我仍然感谢他，因为事情很清楚，刚才这个臭娃娃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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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曾经看到过这些东西，现在你否认也没用。”

“我不想否认，”刚多尔夫说，“我确实知道它们和它们的全部

历史，不管你怎么嘲笑，你这索隆的臭嘴没法说出它们的来龙去

脉。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拿到这儿来？”

“矮人的衣服，精灵的斗篷，衰败的西方刀剑，还有从霞尔耗子

住的地方来的间谍———不，别吃惊！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有

的是阴谋的证明。也许，穿戴这些东西的小家伙死了你也不会难

过的，或许相反：他与你沾亲带故？如果那样，就赶紧凭你还剩下

的那点智慧想想，拿个主意吧。因为索隆不喜欢间谍，你做出的选

择，将决定他的命运。”

没有人回答他，但是他看到他们已脸色发白，满眼恐惧。他又

一声狂笑，觉得自己开了个很好的玩笑。“好，好！”他说，“他对你

很亲，我看得出来。要不就是，你不希望他的使命失败？是的啦。

现在他将多年忍受慢慢的折磨，时间的长短那就要看我们伟大塔

楼的手段了。他永远不会被释放，除非他转变或者崩溃，才有可能

再见到你，那时你会看到你都干了些什么！这是肯定无疑的，除非

你接受我的君主的条件。”

“说说你的条件。”刚多尔夫沉着地说，不过，他身旁的人都看

到他很痛苦，这位年迈的术士看来终于被压倒、击败，毫无疑问，他

会接受敌人的条件的。

“好，你听着，”特使说，微笑着挨个看看他们，“冈多的乌合之

众和招骗来的盟友立即撤离安达因河两岸，而且要立下誓言，以后

永远不用武力攻打伟大的索隆，不管是公开还是秘密的。安达因

河以东地区将永远完全属于索隆。安达因河以西到雾山和罗翰峡

谷将成为莫都的属地，那里的人不许拥有武装，但可由他们管理自

身的事务。只是他们得帮助重建被他们粗暴摧毁的伊森加德，该

城将隶属于索隆，由他的副手据守：不是萨茹曼，而是更值得信任

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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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特使的眼睛，他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的那个副手就

是他自己，他将把西方的土地置于他的控制下，成为当地的暴君，

那里的人们则沦为他的奴隶。

刚多尔夫说：“交出一名侍从，这样的条件未免要价太高了吧：

你的主人想通过交换，拿到必须经过大规模战争才能拿到的东西！

也许是冈多之战摧毁了他获胜的希望，所以只好来讨价还价了？

如果这个俘虏的身价真有这么高，我们会有什么来保证索隆这个

卑鄙的叛徒将遵守他说过的话呢？那名俘虏在哪里？把他带到这

里来，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来考虑这些条件。”

刚多尔夫觉得，对方像提防死敌般打量自己，有那么一会儿似

乎感到不知所措，但随即又一声狂笑。

“别这么傲慢无礼地和索隆使者斗嘴，”他叫道，“你想要得到

保证！索隆什么也不给！你想要请求他宽大为怀，那你必须先按

他的吩咐做。就是这些条件，接受不接受，听便！”

“我们收下这些！”刚多尔夫突然说道。他甩开自己的斗篷，一

道白光如同一柄利剑射进了黑暗中。他举起手，那个邪恶的特使

往后一退，刚多尔夫立即上前一把抓住那几件东西，夺了过来：衣

服、斗篷、利剑。“这些我们拿去做个纪念，纪念我们的朋友，”他叫

道，“至于你们的条件，我们全部拒绝！你滚吧，你的使命已经结

束，你死到临头了。我们不是到这里来浪费口舌和索隆这种毫无

信义的恶棍谈判，更不要说和他的奴仆谈了。滚！”

这时，那个莫都特使再也笑不出声来了。他又惊又气，脸都扭

歪了，活像一只蹲着吃猎物的野兽，不料叫一根棍子重重地戳在嘴

上。他怒火中烧，嘴淌口水，喉咙里憋出一阵含糊的怒吼。可看看

众首领的一脸正气和无畏目光，恐惧压倒了他的愤怒。他大叫一

声，一个转身，跃上坐骑，和他的随从一起发疯似的飞驰回去了。

他们跑去时，他的士兵按照预先定下的信号吹响号角，他们尚未回

到城门前，索隆便开始实施他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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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时间鼓声隆隆，火焰飞蹿。黑城门猛地打开。大门开处，大

批敌人蜂拥而出，宛如水闸提起，大水倾泻而出一般。

众首领重又上马，骑回原地，莫都军队发出了一阵嘲弄的呐

喊。尘土飞扬，使人几乎透不过气来，附近冲出了一队东方人马；

他们早就埋伏在这里，看到塔楼远处灰烬山脉阴影里的信号后开

始行动的。黑大门两边的山上也冲下不计其数的奥克斯。西方的

兵马全被包围住了，在他们所站的灰土山附近，如海水般立即围上

了超过他们十倍的敌军。索隆的钢铁嘴巴已经咬上了供去的诱

饵。

几乎没有时间容阿拉贡发布战斗命令。他和刚多尔夫并肩站

立在一座小山上，山上一面绣有白树和群星的旗帜在猎猎飘扬。

另一座山上牢牢地竖着罗翰和多尔阿姆罗斯饰有白马和白天鹅的

王旗。每座山都剑矛林立，组成环状，面对所有方向。正对莫都军

队第一波攻击的前沿，站着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左首有杜内丹

人，右首有伊姆拉希尔亲王和高大英俊的多尔阿姆罗斯的士兵，还

有挑选出来的冈多禁卫军。

大风怒吼，号角嘹亮，箭矢铮铮。渐渐升上南天的太阳被莫都

烟雾蒙上了一层面纱，透过可怖的瘴气看去，如同遥远的闪光红

球，仿佛黑夜，甚至世界末日将临。从越聚越浓的黑暗中，随着一

片冷酷的呼唤死亡的声音，飞来了纳芝戈尔：一切希望都扑灭了。

听到刚多尔夫拒绝了条件，从而使弗拉多注定将在黑塔楼受

尽折磨，皮平几乎吓成一团，但他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此时他和

贝里冈德并排站在冈多那支伊姆拉希尔人队伍的最前列。他觉得

自己最好快点死去，撇下这痛苦的生活，因为一切都要毁灭了。

“梅利也在这儿就好了。”他自言自语道。在他密切注意敌人

发起冲锋时，他的脑际迅速闪过了种种念头。“唉，唉，现在可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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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能理解可怜的德内豪当时的心情了。既然一定得死，我们就

可以死在一起，梅利和我，为什么不死在一起呢？可惜他不在这

里，我希望他的结局能轻松一些。至于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他抽出宝剑，看了看剑刃，这柄剑红、金两色交缠，剑刃上飘逸

的努美诺尔字母好像闪烁的火焰。“这剑就是为这一时刻锻造

的，”他想道，“只要我能用它戳死那个可恶的使者，我的事迹就可

与老朋友梅利媲美。嗯，我一定要在死前将这伙野兽般的家伙戳

死几个。我真希望能再见到清爽的阳光和碧绿的青草！”

正这么想着，敌人向他们发起第一次进攻。奥克斯被山前的

沼泽挡住了，他们就停下来，向山上的守军大射箭矢。从他们当中

大步流星地冲出了一群来自高格罗斯的高山巨怪，他们边冲边像

野兽般地吼着。他们的身材比人类高大、粗壮，穿着网眼状的角质

鱼鳞紧身衣，也许这就是他们可怕的皮肤。他们手持黑色的大圆

盾，长满瘤结的双手挥舞着沉重的斧子，毫不在乎地跳进泥坑，跋

涉而过，咆哮着往前跑，像暴风雨般直卷冈多人的防线，重锤砸向

冈多人的头盔、头颅、手臂和盾牌。皮平身旁的贝里冈德被击昏倒

在地上，将他击倒的巨怪俯身下去，伸出了魔爪。这些凶残的家伙

总是用爪子去抓被他们击倒的人的喉咙。

皮平用剑朝上一刺，铸字的韦斯特内西之剑穿透了巨怪的皮，

刺中其致命处，黑血如注。它趔趔趄趄向前冲了几步，如巨石般訇

然倒下，将不少人压在了身下。黑暗、恶臭和肝肠欲断的疼痛一齐

向皮平袭来，他神智恍惚，坠入了一片昏黑之中。

“生命果然和我猜想的那样结束了。”他的灵魂在飘走时说道，

而且在飘忽之前还轻轻一笑，仿佛在庆幸终于摆脱了一切疑虑、担

心和害怕。就在灵魂飘入虚幻之时，却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呼唤，仿

佛来自上天某个飘渺的世界：

“鹰来了！鹰来了！”

一时间皮平思绪飞转。“毕尔博！”他心想，“可是不对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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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他的故事里的事。这是我的故事，现在故事

结束了。再见！”他的思绪已飞到遥远的地方，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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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塔楼救主

山姆从地上惊起，浑身疼痛，一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之

后，痛苦和绝望再度袭来。他这会儿是在奥克斯堡垒地道门外，四

处一片漆黑，黄铜门紧闭着。他一定是刚才朝门猛撞过去时摔昏

了，不知道已在这儿躺了多久。他原先因紧张和愤怒而浑身燥热，

现在却冷得发抖。他爬到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细听。

门内远处隐隐传来奥克斯的喧嚷声，但他们马上就住了口，或

者是他听不到了，反正四周一片寂静。山姆头痛得厉害，他在黑暗

中看到点点鬼火，但他却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好好思考一番。现

在已很清楚：他是不可能从此门进入奥克斯堡垒的，等门打开，他

可能要在这儿耗上几天，但他却不能再等了：时间紧迫，目的非常

明确，毋庸置疑：他必须救出他的主人，或者为此而死去。

“死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容易。”他抑郁地自言自语。他把刺叮

剑插入剑鞘，转身离开了黄铜门。他在黑暗中顺着地道慢慢搜索

前进，不敢使用精灵的神光。他一边走一边竭力把弗拉多和他离

开十字路以后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串连起来。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

时间，他猜想，总是子夜时分吧；但究竟是几号，他可就完全记不得

了。他现在是在一片黑暗的土地上，人世间的年月早就从这里消

失了，所有进入这里的人也都同样被遗忘了。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会不会想到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那里

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手朝前面漫无目标地一挥，自言自语道。不

过，实际上，山姆现在正面朝南方、回希洛布地道去，不是朝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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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西方世界，现在已是霞尔历的三月十四日，时近中午，阿

拉贡正率领着黑舰队从佩拉吉尔起航；梅利随罗翰骑士下了石车

峡谷；在米纳思蒂里斯，战火已经燃起，皮平从德内豪的眼中看出，

此人已逐渐丧失理智。然而，他们这些朋友尽管对眼前的境况忧

心忡忡，却仍时时挂念着弗拉多和山姆。他俩并没有被遗忘，只是

两地相隔遥远，爱莫能助，他们无法支援汉姆法斯特之子山姆·甘

姆齐：他孤身一人。

山姆终于回到奥克斯甬道的石门前，但仍然找不到门把手或

门闩，他只好像上次那样先翻过去，再轻轻跳到地上。随后，他悄

悄朝希洛布魔窟的出口走去，那里的巨大蛛网的残片仍在凛冽的

空气中晃动。这些东西让从可厌的黑暗中出来的山姆有一种冷飕

飕的感觉，不过，呼吸了这股冷空气倒让他振作了起来。他小心翼

翼地爬了出去。

外面一片死寂。光线昏暗，宛若阴天薄暮时分。水汽从莫都

升起，正在低空中向西飘去，瞬间又翻腾起一大片乌云和烟雾，使

下面重新显出了一抹惨淡的红光。

山姆抬头往奥克斯的塔楼望去，突然间，塔楼一个个狭窄的窗

子里都闪出亮光，像一只只细小的红眼睛，不知道这是不是暗号。

他刚才由于愤怒和绝望，暂时忘却了对奥克斯的恐惧，此刻又感到

害怕了。就他所知，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他必须继续努力，尽可

能找到进入这个可怕塔楼的主要入口；但他发觉自己颤抖不已，双

膝发软。他把目光从塔楼和面前的克莱夫特隘口上收回，迫使自

己不听使唤的双脚服从命令，慢慢移动，同时侧身倾听，注视路边

山岩的浓黑阴影。他顺着来路走去，经过弗拉多倒下的地方，希洛

布的臭味仍未消散。他继续沿着上坡路走，又回到了原先戴上魔

戒和看到沙格拉特分队走过的那个裂口处。

他在那里停住，坐了下来。此刻他不能朝前迈出一步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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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一旦翻过眼前的隘口，真的向下进入莫都国土，事情就将无

可改变，他再也没有后路可退。他莫名其妙地掏出魔戒，重新戴在

手上。顷刻间，他感到它的分量极其沉重，再次感受到了莫都之眼

的恶意，这恶意在四下搜索，试图穿透阴影，这阴影原先起着安全

屏障的作用，现在却妨碍了它，平添几分疑虑与不安。

跟先前一样，山姆发觉他的听力变得灵敏，但视力却衰退了，

眼前的一切景物显得缥缈、模糊了。道路两边的岩壁灰蒙蒙的，仿

佛是雾中所见。他仍能听到希洛布在远处痛苦地噗噗往外吐气，

还听到夹杂着尖厉而清晰的叫喊声和金属的碰撞声，一切仿佛近

在咫尺。他一跃而起，迅速把身子贴在路侧的石壁上。他幸庆自

己戴上了魔戒，因为听那声音，仿佛又开来了一支魔怪队伍，至少

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但没多久，他便恍然大悟，事实并非如此，他

的听觉欺骗了他：原来是一群魔怪从塔楼上下来了，因为现在塔楼

的塔尖正好在他的头顶上，也就是在克莱夫特峰的左侧。

山姆浑身战栗，拼命迫使自己行动。很显然，塔楼里正发生着

某种可怕的事情。很可能是兽兵们无法无天，兽性大发，正在折磨

弗拉多，甚至野蛮地把他剁成碎片。他听着听着，心中不禁燃起了

一线希望。这回不会听错了，塔楼里正在打斗，准是奥克斯们内

讧，沙格拉特和戈巴格两支部队火并了。尽管他所猜测的希望并

不大，但足以使他重新打起精神。这可能正好是一次机会。他对

弗拉多的爱高于一切，忘却了自己处境的危险，大声喊道：“我来

了，弗拉多先生！”

他向前奔去，越过隘口，立即转向左边，直往下冲去。山姆终

于进入莫都之地。

也许是预感到魔戒会带来危险，他将它摘下，一心要看得清楚

一些。“能看清最糟的情形才好呢，”他心想，“两眼一摸黑可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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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所及，他只见眼前这片土地十分刺目，严酷而又险恶，魔

影山最高的山崖陡直往下落，形成道道峭壁，下面则是一个漆黑的

低谷。低谷的另一边升起了另一个山峰，只是比这边的低多了，它

的边缘尽是些凹口和狼牙般参差不齐的险岩，在背后的红光映衬

下，显得黑黝黝的：这就是可怕的莫亥山，莫都的内环防卫圈。在

莫亥山的那一边，几乎就在正前方，在点缀着点点星火的大黑湖对

面，有一大片火光，火光中升起了几个团团旋转的烟柱，底部是灰

蒙蒙的红色，上头则是深黑色。烟柱形成一片滚滚翻腾的烟罩，笼

住了这片可恶的土地。那便是火焰山。

山姆望见它那锥形的灰色山体下方灼热滚烫的火焰不时从中

心喷涌而出，山边裂口的熔岩汇成汹涌的岩流。有的烈火融融，朝

黑塔楼方向流向大沟；有的则蜿蜒曲折地流进多石的平地，直至熔

岩冷却后才停住，宛若一条条从苦难的土地中吐出的扭曲小龙。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山姆终于看到奥罗德鲁因火焰山和它那熊熊

火光，但是从西面往上爬时，由于魔影山遮挡，是看不见这幅令人

惊心动魄的景象的。火光灼映在秃岩上，如同被鲜血染透一般。

看到这片可怕的火光，山姆怔然呆立。他站在那里向左看去，

看到了固若金汤的蜘蛛山口塔楼。他先前从另一侧看到的那个角

峰，原来只是它最高的角楼罢了。塔楼东面有三层，矗立在由一道

很深的山壁中突出来的一块扁平岩石上，后部则紧靠着断崖峭壁。

这些角楼呈宝塔形，层层相叠，越往上越小。塔楼的东北和东南壁

立千仞，犹如鬼斧神工般。在最低一层的周围，距山姆现在站着的

地方约两百尺的下方，有一道雉堞形的城墙，里面有个窄小的院

子。城门在靠近东南方处，通向一条宽阔的大路。它的外围沿悬

崖边缘而建。大路折向南面，蜿蜒隐入黑暗中，和莫古尔隘口出来

的道路会合。大路继续向前，穿过莫亥山的一个锯齿形山口，进入

高格罗斯谷地到黑塔楼。山姆脚下的这条狭窄山道，通过下面的

陡直台阶和小径通至塔楼大门附近险峻的石壁，与大路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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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目不转睛地凝视前方，突然间，他仿佛醒悟过来，建造这

个据点不是为了拒敌人于莫都国门之外，而是为了要把他们关在

里面。这是早先冈多的伊锡利恩防御工事的东方前哨阵地之一，

终极同盟结束后建造的。韦斯特内西人始终警惕地监视索隆的邪

恶王国，其属下仍在那里虎视眈眈。但同纳切斯特与卡切斯特一

样，塔楼放松警戒，出了叛徒，将之出卖给了魔戒幽灵的头目，因此

多年以来，该塔楼都控制在这些邪魔的手中。索隆回到莫都国后，

发觉这座塔楼很有用处，因为他很少有忠实的爪牙，有的都是一些

胆小的奴隶，这塔楼的主要作用仍然是用来防止奴隶逃出莫都。

当然，如果敌人胆敢悄悄进入这片土地，即便混过了莫古尔隘口和

希洛布，也逃不过最后一道不眠的岗哨。

山姆心里很清楚，在墙上许多双眼睛的监视下，他根本不可能

悄悄进入戒备森严的大门。即使他进去了，在那条布满守卫的路

上也走不远：即使在红色火光照不到的浓郁黑暗掩护下也不行，因

为奥克斯的夜光眼很快就会发现他。断了这条路，处境已经非常

绝望，但别无他法，他没法避开大门，也没法逃走，只好孤身独闯。

这时他又想到了魔戒，但是并没有因此感到安慰，反倒觉得害

怕和危险。他一看到远处喷发的火焰山，便意识到了魔戒起了变

化。它是古时候在那里打造的，所以越接近巨大的火焰山，它的能

力也就愈强、愈可怕，若无强大的意志力，就无法驯服它。山姆站

在那里，即使手上没戴魔戒，而是挂在颈链上，他都能感觉到自己

在渐渐变大，仿佛裹在一个扭曲的大黑影之中，对莫都城墙构成一

个巨大而可怕的威胁。他意识到眼前只有两种选择：忍受魔戒，让

它继续折磨自己；或掌握它，向黑暗谷地里的黑魁首挑战。魔戒已

经在引诱他，腐蚀着他的意志和理智。他的脑际出现了不着边际

的幻觉，他看到强大的山姆·甘姆齐，当代英雄，正手持火焰之剑，

大踏步穿过黑暗土地，大批军队响应他的号召，簇拥着他向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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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捣毁黑塔楼。瞬息之间云开日出，艳阳高照，在他的支配下，高

格罗斯谷地立即变成了一个繁花盛开、果树遍地的花园。看来，他

只要戴上魔戒，按自己的意愿掌握它，这一切便有可能实现。

在这经受考验的关键时刻，是对主人的爱大大地帮助了他，使

他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仍然保持着霍比特那

不可征服的朴实理智，他深知，即便刚才的幻觉并非全然海市蜃

楼，他自己也还没有伟大到足以担当这样的重负。他所需要和应

该得到的，只是一个完全由他自己管理的小花园，而不是一个大得

像王国一般的庄园。他要亲手而不是吩咐别人来侍弄园子。

“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幻觉不过是把戏而已，”他自言自语道，

“他会在我尚未喊叫出来时就发觉我，威胁我。我如果现在在莫都

戴上魔戒，他立即就会发现我的。唉，一句话，大事不妙，就在需要

隐身时，魔戒却派不上用场！但假若我此刻前进，每跨出一步都只

会增添麻烦和危险。我该怎么办呢？”

不过他也并不是真的没有拿定主意。他知道不能再耽搁了，

必须立刻到下面城门那儿去。他耸耸肩膀，似乎甩去阴影，消除头

脑中的幻象，开始慢慢朝下走了去。他每走一步，就觉得自己似乎

缩小了一些。还没有走多远，他就已缩回成一个身材矮小、担惊受

怕的霍比特。现在，当他打塔楼城墙下经过时，他那对普通的耳朵

听到了一片打斗争吵的声音。那声音似乎是从外墙内院传来的。

山姆往下走到快近一半时，两个奥克斯跑出黑黝黝的门口，踏

上红光照耀的小路。他们没有转身朝他这边过来，而是朝大路跑

了去；跑着跑着，突然打个趔趄摔倒了，双双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

上。山姆没有看到弩箭，但他猜想到，他俩是被城垛上或是躲在城

门暗处的其他魔怪射死的。他继续紧挨着左边的石墙走去，抬头

看去，知道想爬上石墙是无望的。那石墙高达三十尺，墙上没有裂

缝或突出的岩沿可供攀登。城门是惟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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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继续潜行，边走边想，不知道塔楼里沙格拉特和戈巴格各

指挥着多少兽兵，他们如果真是在争吵的话，那又是为了什么。沙

格拉特手下大约有四十个兽兵，戈巴格的人数则是他的两倍之多，

不过，巡逻队只是沙格拉特部队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

为了弗拉多和战利品在争吵打斗。山姆猛地停了下来，他觉得一

切都豁然明白了，仿佛亲眼目睹似的。他们发现了弗拉多身上穿

着的米瑟里尔盔甲。山姆早就听说过，戈巴格对它垂涎三尺。眼

下，黑塔楼的命令是弗拉多惟一的保护伞，如果这些命令被置之不

顾的话，那弗拉多可就随时都有杀身之祸了。

“快走，你这可怜的懒家伙！”山姆对自己大喊一声，“向前冲

吧！”他抽出刺叮剑，朝开着的大门直奔而去。但当他正要从巨大

的拱门下穿过的时候，感到身子突然一震：好像撞进了肉眼看不见

的希洛布之网，他看不到挡住他的东西，可又明明有一样连他坚强

的意志都无法征服的东西挡住了他的去路。山姆朝四下一望，看

到大门的阴影里有两个守卫。

他们如巨人般坐在宝座上。一人有三个身体，三颗脑袋，一颗

向外，一颗朝里，还有一颗对着门口。每颗脑袋都有一张兀鹰脸，

鹰爪似的手放在巨膝上。他们似乎是用巨石雕刻出来的，一动不

动，然而却又是活生生的：他们的身体里有可怕的魔鬼灵魂在警觉

地守卫着大门。他们能辨认出敌人，不管是有形的或是隐身的都

休想悄悄通过，到了此地进不去也逃不脱。

山姆铁下一条心，再次向前冲去，又猛地给搡了回来，仿佛兜

头兜胸挨了一拳，全身摇晃站不住脚跟。正在无计可施之际，他猛

然心头一亮，慢慢地掏出了盖拉德丽尔的宝瓶，将它高高举起。那

宝瓶立即射出一片白光，拱门下幽黑的阴影消失了，勾勒出巨怪纹

丝不动、冷酷可怕的形象。一瞬间，山姆瞥见他们那黑石头似的眼

睛里射着一道火焰般的凶光，他不禁为之一怔；但是慢慢地他就发

觉到他们的意志在动摇，那凶光最后变成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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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巨人身边跃过，顺手将宝瓶放回怀中，此时他好像听见身

后清晰地传来了铁门闩咔哒一下闩上的声音，便意识到戒备如常。

巨怪们的那几个脑袋顿时发出怵人的尖叫，前面的塔楼四壁间引

起了回响。从上面高处，有如应答似的，“当”地传来一声刺耳的钟

声。

“很好！我已经敲响前门的钟！来人啊！”他大叫道，“告诉沙

格拉特头领，精灵大武士已带着精灵宝剑前来挑战！”

没有回答。山姆大步向前走去，手中的刺叮剑蓝光闪闪。院

子里漆黑一片，但他还能隐约看见那条路上布满了尸体。他的脚

旁就有两个奥克斯弓箭手，背上都插着刀。再过去一点，躺着更多

的尸体，有的是被单独砍倒或射死的：有的则成双成对地扭抱成一

团，看来他们是在卡脖子、撕咬、拼刺中死去的。石头上尽是暗红

色、滑腻腻的血。

山姆看到两件号衣，一件号衣上印着一只红眼睛，另一件印着

月亮，月亮上还有个狰狞可怕的骷髅头。山姆也没有停下来细看

一下。穿过院子，塔楼脚下有一扇半开着的门，从里面透出一束红

光，一个大个子奥克斯倒在门槛上死了。山姆跳过尸体，进了门，

然后茫然地向四下细看了一番。

一条会发出回音的宽敞甬道，从门口向后朝山侧伸去。甬道

里光线朦胧，火炬在石壁的支架中闪烁，甬道尽头消失在阴暗中。

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两边有许多门和窗户，但甬道上却空空荡荡，

只有倒在地上的两三具蜷缩的尸体。从先前听到两个头目的谈话

中，山姆知道，不管是死是活，弗拉多极有可能是在上面角塔中某

个房间里。但是他怕要花上一天工夫才能找到上去的路。

“我看通往上面的路很可能在后面，”山姆喃喃自语，“整个塔

楼好像是逆时针方向往上升的。不管怎样，我最好还是顺着这些

火炬的光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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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沿甬道前进，但现在走得很慢，因为一步比一步艰难了。恐

惧又开始牢牢地攫住了他。这里除了他自己橐橐的脚步声外，没有

别的声音；而这脚步声听起来好像是一双巨掌在拍打石头，回音很

响，空荡荡的，到处是死尸；潮湿的黑石壁在火光的照射下仿佛在

滴血；还有隐藏在门口或阴暗处的突袭，而在心底里的是对大门卫

士的惧怕，这几乎超出他能承受的程度。他宁愿痛痛快快地和敌人

打上一仗———当然不能同时和许多敌人打———也不愿面对这种毫

无目标、扑朔迷离的可怕局面。他尽量使自己多想想弗拉多，他现

在多半是被绑着躺在这塔楼的某个地方，也许正受着痛苦的折磨，

也可能已经死了。他继续往前走。

他已走到火炬光照不见的地方，差不多快到甬道尽头的大拱

门前了，正如他所猜想的，这儿是地下门的里侧。这时，上面高处

突然传来一声可怕而沉闷的喊叫。他猛地站住了脚。随后又听到

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有人正从头顶上方的楼梯下来，脚步声发出

响亮的回声。

他的意志不够坚定，反应也过于迟钝，没能阻止他握住魔戒。

他拽起链子，抓住了那枚魔戒，但没来得及把它戴起来。就在他把

戒指按在胸前时，一个奥克斯啪啦啪啦地从上面下来了，猛地从右

边一个黑洞口跳出，朝他奔过来。这个兽兵一下抬起头来，在相距

不到六步远的地方和山姆打了个照面。山姆能听见他气喘吁吁的

呼吸，看到他充血的眼睛里闪着凶光。兽兵也惊得蓦地停下脚步。

他看到的可不是一个吓得面无血色、连剑也握不稳的小个子霍比

特，而是一个在昏暗阴影中若隐若现、缄默不语的巨人身影，身后

远处火光摇曳；一只手握着一把剑，剑身发出令人胆寒的幽幽蓝

光，另一只手则按在胸前，手心里握着一个他不知道的法宝。

那兽兵吓得缩成一团，突然一声尖叫，扭头朝来的方向飞也似

的逃走了。哪条猎狗看到敌人这样扭头就逃，都及不上山姆看到

这个奥克斯意外逃跑那般兴奋。他一边吼叫一边快步追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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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精灵斗士是关不住的！”他叫道，“我来了！快给我带路

走去，要不然我现在就剥你的皮！”

但是那个兽兵毕竟是在自己的巢穴里，不仅动作敏捷，而且体

力充沛。山姆却是个外来人，又饿又累。楼梯既高又陡，迂回曲

折，跑得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而那个兽兵转眼间就不见了

踪影，只隐约听见一路往上奔跑的脚步声，还不时地怪叫一声，那

回音沿着石壁传来。但是渐渐地，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山姆继续向上攀登。觉得自己走的路没有错，因此精神大振。

他松手放开魔戒，紧了紧皮带，心想：“行，只要他们见到我和我的

刺叮剑都扭头就跑，事情就比我所想的好办了。看来沙格拉特、戈

巴格还有那些喽罗几乎已经完成了我该做的工作。除了那个吓破

胆的混球外，我确信这地方再也没有活人了！”

想到这里，他立刻停住了脚步，仿佛脑袋突然撞上石壁似的。

他刚才所说的话让自己吓了一跳。没有活人了？那么那一声如垂

死挣扎的可怖叫声是谁发出来的？弗拉多！弗拉多！我的主人！

他泣叫道：“如果他们杀了你，我该怎么办呢？我先得上去，到顶

上，看个究竟！”

他不停地向上爬。四处一片漆黑，只有在拐角处或是通向更

上一层的口子旁，才偶尔有一个火炬。山姆想数一下还有多少级

台阶，但是数到两百以后就记不清了。现在他只能默默地走着；他

觉得自己听见上面远处有谈话声，看来活着的还不止一个混球。

突然间，他觉得自己累得喘不过气来，膝盖再也弯不动了，这

时楼梯已经到了尽头。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下来，此时那说话的声

音更响了，而且就在附近。山姆环顾四周，发觉自己已登上塔楼的

第三层，也就是最高的一层：这里是个露天空地，差不多有二十尺

宽，围着低低的栏杆。平顶中央盖有座圆顶小屋，楼梯出口就在屋

内，东西两面都有低矮的门。向东望去，山姆能看到下面广袤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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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莫都平原，还有远处的火焰山。在它深邃的火山口里，喷涌着一

股新的熔岩，一条条火光熊熊的岩浆在滚滚奔流，连遥远的的塔楼

顶也被火光照得一片通红。向西看，视野被巨大的角塔基座挡住，

角塔矗立在上面这个院子的后面，塔尖则高耸在环行山脉的上方。

一个窗口闪烁着亮光。角塔的门离山姆站立的地方不到十来步远。

门敞开着，但里面漆黑一片，说话声就是从阴影里传出来的。

起初山姆并没有去听他们讲话，他来到离东边那道门一步远

的地方，朝四下张望。他立刻看出来，这儿原是战斗最激烈的地

方。整个院子的地上躺满了兽兵的尸体，还有破碎的头颅和残臂

断肢，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恶臭。猛然间，传来了一声怒吼，又是重

重一击，吓得山姆赶紧躲到一边。那是一个兽兵恼怒的声音，不仅

刺耳，而且听去残忍且又冷酷，山姆立即明白这是塔楼的小头目沙

格拉特在说话。

“你说你不走啦？该死的，斯拿加，你这小蛆虫！如果你认为

我受了重伤，就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你可就错啦！你过来，我要抠

掉你的眼珠，就像我刚才对待拉德巴格那样。等援兵一到，我就来

收拾你：我要把你送给希洛布当点心。”

“他们不会来了，反正在你死之前是不会有人来了，”斯拿加阴

阳怪气地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戈巴格手下那些卑鄙的王八

蛋已守在大门口，我们谁也出不去。拉格达夫和穆兹加什一冲出

去，就被打死了。告诉你，我从窗子里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最后

两个。”

“反正你一定得走，而我要留在这里，我受了伤。那个不仁不

义的叛徒戈巴格已给杀死了！”沙格拉特的声音轻了下来，骂骂咧

咧地说了一通，“他要同我较量还差一截哪，不过在卡死他之前，他

割伤了我，这蠢猪。你一定得走，要不我就吞了你。一定要把消息

送到黑塔楼去，要不然我们俩都得死。没错，你也免不了一死。你

就是躲在这儿也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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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再走下那些楼梯，”斯拿加低声吼道，“不管你是不是

头目！把你的手从刀上拿开，要不然我就一箭射穿你的肚子。他

们要是听到这里发生的情况，你这头目也做不长久了。我为了塔

楼与那些混账的莫古尔人拼命，而你们两个混蛋头目却为了抢东

西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住口！”沙格拉特怒喝道，“我没错。是戈巴格先动手，他来抢

我那件漂亮的衣服。”

“哼，是你惹恼了他，你是那么神气活现。反正他比你有头脑。

戈巴格不止一次提醒过你，最危险的奸细还没被捉住，可是你听都

不愿听，就连现在你也不愿听。戈巴格是对的，我告诉你吧，一个

更可怕的敌人就在附近，一个不顾死活的精灵，或是一个卑劣的塔

克人①，他就要来了。你听到钟声了吧，这说明他已闯过门口的守

卫，进入塔楼。他上楼梯了。在他上来之前我可不愿下去，即使你

是魔戒幽灵，我也不会下去。”

“是这样吗？”沙格拉特大叫道，“你会这样做，不会那样做？等

他真的来了，你会不丢下我一走了之？不，你走不了的！我会先在

你的肚子上捅上几个红窟窿。”

一个小个子的兽兵飞也似的从角塔门里冲出来，后面跟着沙

格拉特，那是个巨大的魔怪，奔跑时佝偻着身子，一双长臂碰到了

地面，但一条手臂软绵绵地耷拉着，好像还在流血；另一条手臂则

夹着一个大黑包裹。山姆赶快退缩到楼梯门后面，所以当沙格拉

特经过时，山姆看到他那张狰狞的脸：脸上像是被尖利的爪子撕开

了口子，血肉模糊；野兽般地号叫个不停，口涎从突出的犬牙上滴

滴答答往下掉。

山姆看见沙格拉特绕着平顶在追斯拿加，小个子兽兵东躲西

闪，随后大叫一声蹿进角塔，不见了。沙格拉特这才停住了脚步，

① 奥克斯语言中对冈多人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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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从向东的那扇门上看到他站在栏杆边，气喘喘的，左手使劲握

紧着栏杆又无力地松开了。他把那个包裹放在地上，右手抽出一

把长长的红刀，在上面吐了几口唾沫，又走到栏杆前，弯身向下张

望，看到下面远处的外院，他往那里喊了两次，但没有人回答他。

沙格拉特弯身看看城垛，他的背对着屋顶，这时，山姆突然惊

讶地发现在那些竖七横八躺在地上的尸体中有一具在动。他在慢

慢地爬，伸出一只手抓起那只包裹，然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

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根断柄的宽头矛。他好不容易摆出准备投掷的

姿势，但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仇恨，这时突然从牙缝中发出嘶嘶

声。沙格拉特动作快如毒蛇，立即闪到一旁，一个转身，就将手中

的刀狠狠刺进了对手的喉咙。

“你完了，戈巴格！”他叫道，“看你这回还死没死？好，我来成

全你。”他跳到戈巴格的身上，狂怒地用脚踩踏着，弯下身用刀子乱

戳一通，直到心满意足了，才一扬头，发出一声骇人的得意的尖笑

声。他舔舔自己的刀，把它咬在齿间，顺手拿起包裹，就朝楼梯近

旁那扇门大步跑了来。

山姆已来不及细想。他可以从另一扇门溜出去，但很难不被

发觉，而且他也无法长时间和这个可怕的兽兵玩捉迷藏。于是他

采取了他认为最适当的办法：大喝一声，朝着沙格拉特冲了过去。

他这时手上并没有握着魔戒，但它确实在那里，这是个隐藏的力

量，一个令莫都人胆战心惊的威胁。他手里握着的刺叮剑，那闪光

不下于精灵国土上的无情星光，一下迷住了奥克斯的眼睛。对他

们来说，梦见这些星光都令人胆寒。沙格拉特无法一边打一边又

保住自己抢来的财富，他只好停下来，露着他的犬牙对山姆吼叫起

来。等山姆向他扑来时，他又立刻跳到一旁，并把沉重的包裹当做

盾牌和武器。用力朝山姆的脸上砸去；山姆踉跄了一步，还没恢复

过来，沙格拉特已一下蹿过去，冲下了楼梯。

山姆骂了一声，跟着下去了，但他没有追得很远，因为他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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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弗拉多，还记起有另一个魔怪已经逃回角塔。他现在陷入了

另一种两难的局面，不容他细想。如果沙格拉特已逃走，那他很快

就会搬来救兵。但是如果山姆去追他，另一个魔怪可能会在这儿

做出可怕的事来。再说，山姆也不一定能抓住沙格拉特，且有可能

被他杀死。于是他迅速转身往楼梯上跑了去。“看来，我差点儿又

做错了，”他叹口气说，“现在我首要的任务是上塔顶，不管以后发

生什么事！”

沙格拉特跌跌撞撞下了楼梯，穿过院子，跑出大门，手里拿着

他那宝贝包裹逃离了。如果山姆能看到他，知道他的逃跑将带给

他极大的麻烦，那么他很可能会迟疑不前了。但此时的他一心系

在主人上，顾不了那么多。他小心地走到角塔门口，悄悄溜了进

去。门里黑洞洞的，他注目凝视了一会儿，只见右边一线朦胧的亮

光，那光亮是从另一个楼梯口透过来的。楼梯很窄很黑，似乎是沿

着角塔环行外墙的里侧盘旋而上的。有个火炬在上面一闪一闪。

山姆轻手轻脚爬上阶梯，来到那个微光摇曳的火炬前。火炬

插在左边一扇门的上方，对面有扇向西的狭长窗子，这就是他和弗

拉多在下面地道口望见的“红眼睛”之一。山姆快速经过那道门，

急忙上了第二层楼，提心吊胆的，生怕遭到袭击，或是被人从后面

伸手掐住喉咙。他接着走到向东的一扇窗口，那儿也有一扇门，门

上方亦插有火炬，此门是通向穿过塔楼中间的走道的。门开着，走

道里很黑，只有火炬发出的微弱光线和窗子里映进来的红光。楼

梯到此为止，他不能再向上走了。山姆偷偷地进了走道，走道两边

各有一道矮门，都关闭着，还上了锁。里面寂静无声。

“此路不通！”山姆愤愤说道，“爬了这么高竟然是个死胡同！

但这儿不可能是塔顶。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他走回下一层，用力推门。门却纹丝不动。他又往上走，脸上

已冷汗涔涔。他知道时间十分宝贵，但现在分分秒秒过去了，他却

一筹莫展。他不再去想沙格拉特、斯拿加或其他奥克斯，一心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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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的主人，只想能看他一眼或摸一下他的手。

最后，他已疲累不堪，看来一切都没希望了，已彻底失败。山

姆沮丧地坐在走道下面的一个台阶上，双手捧着低垂的脑袋。万

籁俱寂，四周静得可怕。楼梯口的火炬，在他到的时候已经烧得差

不多，现在发出了几下哔剥声，终于熄灭了。他感到黑暗如潮水般

将他淹没了。有一刻，连山姆自己也微微感到惊奇，长途跋涉走到

尽头，却一无所获，一种无法言说的思绪使他愁肠寸断，竟然轻轻

唱起歌来了。

他的歌声在沉闷的黑塔里听去微弱而略微发颤：这是一个孤

立无援、身心疲惫的霍比特的声音。没有哪个侧耳倾听的奥克斯

会把他的声音当做是精灵的清亮歌声，他用霞尔古老的童谣哼着，

想起了毕尔博先生的诗歌，以及随之而来的遥远的家乡一幕幕情

景。他心底突然升起了一股新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将奔涌而出的

歌词填入简单的曲调。

阳光照耀在西方大地上，

春天里鲜花竞相怒放，

树木发芽，河水流淌，

美丽的燕雀啭鸣歌唱。

无云的夜晚空气晴朗，

山毛榉在摇曳摆晃。

白宝石般的精灵星星，

悬挂在旁支斜出的枝丫上。

在旅程终点的远方，

我躺在黑暗中不见光亮，

在那险峻陡峭的群山之巅，

在那高耸坚固的塔楼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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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重雾遮不住，

日月星辰永放光芒。

我既不会说白天已经过去，

也不愿告别星光。

“在那高耸坚固的塔楼⋯⋯”他接着唱道，但突然间停住了。他

仿佛听见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应和他，随即又什么都听不见了。没

错，他是听见有个声音，不是说话的声音。有脚步声在走近来。走道

上头的一扇门轻轻打开了，传来了铰链声。山姆蹲在地上倾听。门

被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传来一个兽兵的吼叫声。

“哈哈！你在上面，你这个狗娘养的，别哇哇乱叫，要不我就来

收拾你。听见了没有？”

没有人回答。

“好吧，”斯拿加吼叫着，“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

铰链又嘎吱嘎吱地响了，山姆对走道门口偷看了一眼，只见门

口有一束摇曳不定的光，一个模糊的奥克斯身影走了出来，他似乎

拿着一把梯子。山姆马上就明白了过来：到塔楼顶去要通过走道

顶上的活板门。斯拿加竖起梯子，将它放稳，之后便爬了上去，随

即不见了人影。山姆听见拉下门闩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那个可

怕的说话声。

“你给我安静地躺着，不然你就有苦头可吃！我想你已经没有

多少时间可活了，不过你如果不想现在就尝尝我的厉害，就闭上你

的嘴，明白吗？现在我先提醒你一下！”山姆听到像是一声抽鞭子

的声响。

听到这声音山姆怒火中烧。他一跃而起，奔过去，像猫似的爬

上了梯子。他的脑袋在一个宽敞的圆形房间中央的地板上钻了出

来。房间的屋顶上悬挂着一盏红灯，朝西的窄窗又高又暗。窗脚

下好像有一样东西倒在墙边的地上，旁边叉腿站着一个黑色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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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兽兵第二次举起鞭子，但鞭子再也没落下去。

山姆手拿刺叮剑，大喝一声向他扑了过去。兽兵刚转过身，还

没来得及动一下，山姆已砍下了那只执着鞭子的手。他疼得嗷嗷

直叫，在极度恐惧下，绝望的兽兵低着头朝山姆直冲过来。山姆第

二次刺时用力过猛，身体失去平衡，一下向后摔倒，把那魔怪也绊

倒了，山姆连忙伸手朝他抓去。但还没抓到就听见一声大叫和轰

的一声巨响。原来斯拿加魔怪情急之下，在梯子上端一脚踏空，从

门洞口摔了下去了。山姆也顾不得探头去看，便一个箭步奔到蜷

缩在地上的那个人影眼前。他果真是弗拉多！

弗拉多赤身裸体躺在一堆肮脏的破布上，看来已晕了过去，还

举起一条胳膊护着头部，身上有一道让鞭子抽得很凶的血痕。

“弗拉多！弗拉多先生，亲爱的！”山姆大声呼唤，泪水几乎蒙

住了他的双眼。“我是山姆啊，我来了！”他小心地把主人扶起来，

搂在怀里，弗拉多睁开了双眼。

“我还在做梦吗？”他喃喃地说，“这些梦真是太可怕了。”

“不是在做梦，先生，”山姆叫道，“这是真的，是我啊，我来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弗拉多激动地抓着他说道，“一个拿着鞭

子的兽兵，转眼间变成了山姆！我听到下面有人唱歌，我还想和他

对唱，那总不是在做梦吧？是你在唱？”

“没错，是我在唱，弗拉多先生。我几乎已经绝望了，我找你找

得好苦哇！”

“现在你找到了，山姆，亲爱的山姆。”弗拉多一说完，便闭上眼

睛，躺在山姆温柔的怀抱里，像一个孩子在夜晚受了惊吓，让一个

亲切的声音或温柔的抚摸消除了恐惧，安心睡去。

山姆这样坐在那里，感到无限的幸福，可是眼下却不允许他这

么做。光是找到弗拉多还不行，他还得救他出去才是。他吻吻弗

拉多的脑门，轻声叫道：“起来啦！醒醒，弗拉多先生！”他尽量让说

话的语气显得欢快，像以前在贝格恩某个夏日早晨，为主人拉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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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时做的那样。

弗拉多叹了口气，坐起身来。“我们这是在哪里？我怎么会到

这儿来？”他问道。

“现在没有时间细说，等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慢慢告诉你

吧，弗拉多先生，”山姆说，“你现在是在塔楼顶，就是你被魔怪抓去

前和我在下面地道口一起看到的那个塔楼。到底已过了多久，我

就不清楚了，大概有一天多了吧。”

“只有一天吗？”弗拉多说，“我觉得好像已过了几个星期。等

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详细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东

西击中了我？我坠入了黑暗和噩梦中，醒来后，却发现情况更糟。

奥克斯团团围住了我。我想他们准是往我的喉咙里灌了烈酒。我

的脑袋才清醒了过来，只是还浑身疼痛，疲乏无力。他们扒光了我

的衣服，后来有两个残暴的家伙来审问我，我都快神经失常了。他

们站在我旁边，洋洋得意地俯视着我，手里玩着刀，我永远忘不了

他们的爪子和眼睛。”

“要说到他们，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弗拉多先生，”山姆说，

“如果我们不想再见到他们，那我们就要尽快离开这儿。你还走得

动吗？”

“行，我可以走，”弗拉多说着，慢慢坐起身来，“我没有受伤，山

姆，只是感到疲倦极了，还有这儿很疼。”他把手放到左肩上面的脖

子后面。他站起了身，在山姆看来，弗拉多好像穿了一身火焰般的

衣服，在上方的灯光照耀下，他裸露的皮肤变成红色了。弗拉多在

地上走了几步，说道：

“这下好些了！”他似乎精神也振作了一点，“原先只有我一个

人，要不有个卫兵看守着我，我都不敢乱动。后来就听到大喊大叫

打了起来。我想，那两个大个子恶魔打斗起来，大概是为了争夺我

的东西。我躺在这里吓坏了。后来四周变得像死一般的沉寂，情

况也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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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看来他们是狠狠地打斗了一番，”山姆说，“我猜，这儿

准有一两百个兽兵哩。你可能会说，这可够山姆·甘姆齐对付一阵

的了。但是现在他们全都在自相残杀中死去了。真走运！这说来

话长，等我们离开这儿后再说吧。现在该怎么办？你总不能赤身

裸体的在黑暗王国中走吧，弗拉多先生。”

“他们把一切都拿走了，山姆，”弗拉多说，“所有的一切。你明

白吗？一切！”他又低着头蜷缩在地上了，这句话使他回想起自己

所经历的全部灾难，他绝望了。“我们的使命已经失败，山姆。即

使离开这儿，我们也逃不走。只有精灵才能逃走，而且逃得远远

的，远离中洲，飘洋过海，只有海洋才宽广得足以摆脱那黑影。”

“不是一切都拿走了，弗拉多先生。使命并未失败，我正拿着它

呢，弗拉多先生，请你原谅。我把它保存得好好的，现在就挂在我的

脖子上，它真是个可怕的负担！”山姆摸着魔戒和链子。“我想现在

是你把它拿回去的时候了。”真到了要归还的时候，山姆觉得有些

难以割舍，而且他也不愿让主人承受这一负担。

“是你拿去了？”弗拉多喘息着说，“你现在拿着它？山姆，你真

是了不起啊！”但随即语调突然一变，“把它给我！”他大叫着站起

身，一只手颤抖着向山姆伸过去。“快把它还给我！你不能拥有

它！”

“行，弗拉多先生！”山姆吃了一惊说道，“我这就还给你！”他慢

慢地拿出戒指，把链子从脖子上取了下来。“但是现在你是在莫

都，先生，等你出了塔楼，你将看到火焰山和其他一切。到时你会

发现这枚戒指极其危险，难以驾驭。这是项艰巨的任务，也许能为

你分担一下。”

“不，不必了！”弗拉多叫道，急忙伸手从山姆的手里抢过戒指

的链子。“不，你不能拿，你这个贼！”他气喘吁吁地说，怒视着山

姆，眼中充满了敌意和恐惧。突然间，他一手攥紧拳头，一手握着

戒指，怔立不动了。他眼睛里的迷雾好像消散，他用手摸摸疼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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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头，隐约感到伤口的剧痛和心头的恐惧。那可怕的幻觉刚才显

得如此逼真。眼前的山姆变成了奥克斯，正觊觎着他的宝贝，眼里

露着贪婪的目光，嘴里口水直淌，准备抢夺戒指，但幻觉很快就过

去了。只见山姆跪在他面前，心被深深刺伤，满脸痛苦，热泪盈眶。

“噢，山姆！”弗拉多叫道，“我刚才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原

谅我！你做得对。这魔戒的确具有可怕的魔力，要是永远找不到

它该多好啊。别管我，山姆，我必须自个儿担当，不能拖累别人，你

就别管了。”

“好吧，弗拉多先生，”山姆说着，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我懂了。

但我还是能派点儿用场的，是不是？我得带你出去。马上就走，怎

么样？不过走之前我得先给你找些衣服和甲胄来，再吃点东西。

衣服倒挺好办。因为我们现在在莫都，最好还是穿莫都人的衣服，

再说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弗拉多先生，恐怕只能去找件奥克斯的

衣服来给你穿，我自己也一样。如果我们一起走，两个人的衣服最

好相配。这会儿你先用这个裹一裹身体吧！”

山姆脱下他的灰色斗篷，披在弗拉多肩上，然后打开放在地上

的包裹，把刺叮剑抽出了剑鞘，剑刃上几乎看不见蓝光闪烁。“我

忘记这个了，弗拉多先生，”他说道，“他们并没有把一切都拿走！

还记得吧，这是你借给我的刺叮剑，还有盖拉德丽尔的宝瓶。我还

藏着这两件宝贝呢。不过请你再借我用一段时间，弗拉多先生。

我必须去看看还能找到些什么。你留在这儿，走动走动，放松一下

腿脚。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不会走远的。”

“小心点，山姆！”弗拉多叮嘱道，“快去快回！或许还有活着的

兽兵埋伏在那里等你呢。”

“我一定得冒一下险。”山姆说完，便走到那块活动板那里，沿

梯而下。不一会儿，他的头又冒出来，并把一柄长刀扔在地上。

“这刀多少会有点用吧，”他说，“那家伙死了，就是那个用鞭子

抽你的兽兵。他好像是在匆忙中摔断了脖子。如果你还有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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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把梯子收上去，弗拉多先生。一会儿待你听到我在下面喊

‘爱尔贝蕾丝’，再把梯子放下来。这个名字只有精灵会说，奥克斯

不会说。”

弗拉多坐了一会儿，浑身哆嗦，余悸阵阵。过了一阵，他站起

身来，披上灰斗篷，为了不让自己的脑子胡思乱想，他在屋里踱来

踱去，细细打量着这囚室的角角落落。

因为害怕，他觉得山姆至少已去了一个小时，其实只过了一会

儿时间，他就听见山姆在下面轻轻叫唤：“爱尔贝蕾丝！爱尔贝蕾

丝！”弗拉多放下梯子，山姆爬上来了，头上顶着一个大袋子，直喘

着气。他将那袋子砰的一声掷在地上。

“衣服来了，快！弗拉多先生，”他说，“我稍微搜索了一下，把

适合我们穿的小些的衣服都搜罗来了。我们必须打扮一下，快穿

起来吧。我虽然没有碰到任何活的兽兵，也没看到什么，但是我总

觉得心里不踏实。我感到这个地方有人监视。我也说不清，但是

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可恶的黑骑士就在附近飞行，在上面看不

见的黑暗中飞行。”

他打开袋子。弗拉多厌恶地看看里面的衣服，但也无可奈何，

只好穿上了，这总比光着身子好些。袋子里有一条脏兮兮的长毛

兽皮裤，一件脏皮衣。他穿上衣裤，在皮衣上套上一副坚固的锁子

甲。这件铠甲对成年奥克斯来说嫌短，但对弗拉多来讲却太长，也

太笨重。他在锁子甲外面系了一根皮带，皮带上挂着一个短剑鞘，

鞘内插着一把宽刃利剑。山姆还拿来了几顶兽兵的头盔。其中一

顶弗拉多戴着刚好，那是一顶铁皮边黑帽，外边箍着铁圈，上面还

裹着皮，在鹰钩护鼻上方画着一只红色的毒眼。

“如果穿着莫古尔衣服和戈巴格铠甲可能更合适，做工也更好

些，”山姆说道，“但我想，这里出事后，再穿着他们标记的衣服在莫

都走动恐怕不行。好了，你这般穿戴真像个道地的小兽兵，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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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如果能给你脸上再戴上一张面具，胳膊再长一些，脚再变成

罗圈腿，那就难辨真假了。披上这个也许可以不露马脚。”他把一

件黑色大斗篷披在弗拉多肩上。“行了！走时你拿上一个盾牌。”

“那你呢，山姆？”弗拉多问道，“你不是说我们俩的衣服要互相

般配吗？”

“嗯，弗拉多先生，我一直在想，”山姆说，“我们最好别留下衣

服，我们没法销毁它，我也不能在衣服外面再套上奥克斯铠甲，对

吧？所以只能用他们的斗篷遮掩一下了。”

他跪在地上，把自己精灵斗篷细细叠好，折成小得不可思议的

一卷，放进袋子里。他站起身来，将袋子背上，又在头上戴了一顶

奥克斯头盔，身上披了一件黑色斗篷。“你瞧，”他得意地说，“现在

挺相配的啦。我们得走了！”

“我可没法一口气跑到底呀，山姆，”弗拉多苦笑着说，“但愿你

已经打听过沿路的客栈了吧？你没忘记食物和饮料吧？”

“哎呀，我真的忘了！”山姆说着沮丧地吹了声口哨，“天哪，弗

拉多先生，你这么一提，倒真让我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了！我记

不得自己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吃饭喝水的。我完全顾不上吃喝，一

心只想着找到你。不过让我想想！上次我看到包里还有不少精灵

饼和法拉米尔给我们的食品，在危急关头支撑我们两个星期。至

于水，即使水壶里还有，也不会多，肯定不够两个人喝的，无论如何

必须去再弄点来。难道奥克斯是不吃不喝的？只靠邪气毒药生

活？”

“不，他们也吃饭、喝水，山姆。养育他们的这方魔影黑地只会

模仿，不会创造，它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东西。我看它根本无法

赋予奥克斯生命，只会摧毁他们，折磨他们。他们如果要生存下

去，就一定得像其他生物那样生活。兽兵们一旦弄不到食物，就会

喝脏水，吃腐肉，反正只要不是毒药就行了。他们曾经给我吃过食

物，所以我比你要强一些。这儿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食物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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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没有时间找了。”山姆着急地说。

“情况并不如你想的那么糟，”弗拉多说，“你刚才去找衣服时，

我幸运地发现他们确实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我在地上的破

布中找到了我的干粮袋。当然都让他们翻过了。但据我猜测，他

们不喜欢闻精灵饼的味儿，恐怕连看都不想看，比古鲁姆还要讨厌

它。他们把它乱撒一气，有些还给踩碎了，但是我已经把它们收集

起来，比原先少不了多少。但是他们吃了法拉米尔的食物，还劈坏

了我的水壶。”

“行了，没什么好多说了，”山姆说，“该有的都有了，可以出发

了。只是水还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还是先走吧，弗拉多先生！

不然，就是有一湖水在这儿，对我们也毫无用处！”

“你要是不先吃一点东西，我就不走，山姆，”弗拉多说，“来吧，

把这块精灵饼吃了，把你壶里最后一口水也喝了！反正事情没有

多大指望啦，不必太为明天操心，也许明天不会来临。”

他们终于出发了。爬下梯子后，山姆把梯子放倒在掉下来摔

死的奥克斯蜷缩的尸体旁边。楼梯很黑，但在角塔顶上仍然看得

到火焰山的火光，现在这火光渐渐熄灭变成暗红色。他们捡了两

个盾牌，伪装完毕后，继续往下走。

两人脚步沉重地下了楼梯。角塔顶上那个他俩重逢的小房间

已落在身后，可现在倒觉得它还挺像个家的。他们又来到了露天

的空地上，塔楼的城墙依然阴森森的，让人恐惧。虽然蜘蛛山口塔

楼内所有的人恐怕都已死光，可是恐惧依然笼罩着两人的心头。

他们好不容易走到了通向外面院子的门口，两人稍停了一下。

就在他们站的地方，他们也已感觉到大门两边那几个沉默不语的

黑色守卫搜索他们的恶毒目光。莫都的朦胧亮光洒进门来。弗拉

多和山姆两人在可怖的魔怪尸体间择路而行，一步比一步艰难。

还没走到拱门，两人便都停了下来，即便再往前移动一寸，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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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和四肢来说，都是一种绝大的折磨。

弗拉多已没法再战斗了，他瘫倒在地。“我实在走不动了，山

姆，”他轻声地说，“我脑袋发晕，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也是，弗拉多先生，再坚持一下！已经到大门，那儿是有些

魔气，不过我既然进得来，就出得去。我想这次总不会比前次更危

险吧。准备冲吧！”

山姆又取出了盖拉德丽尔的宝瓶。仿佛是对他的刚毅和忠心

之举表示敬意，宝瓶突然如闪电般大发奇光，把整个阴暗的院子照

得一片通亮，但是守卫依然岿然不动，他们无法通过。

“吉尔索妮尔，爱尔贝蕾丝！”山姆大叫道。不知怎么的，他突

然想起了霞尔的精灵，想起了在树林里赶走黑骑士的那首歌。

“吉尔索妮尔，爱尔贝蕾丝！”弗拉多在他后面也叫了一遍。

守卫的意志应声顷刻瓦解。弗拉多和山姆一跃而起，随后撒

腿奔跑起来。他们经过那几个目光如炬的端坐守卫，奔出大门。

只听见哗啦一声，拱门顶石突然倒了下来，差点儿砸到了他们的

脚，上头的城墙也随之崩塌了，他俩死里逃生。钟声响起，守卫发

出一阵尖厉而可怕的哀号，从黑暗的高空传来了回声。只见一个

有翅膀的妖怪发着怪叫划过云层，像弩箭般从黑空中飞射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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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魔影之境

山姆还算脑筋灵活，他一把将宝瓶塞回怀里。“快跑，弗拉多

先生！”他喊道，“不对，不是这条路！翻过石壁有个陡坡。跟我

来！”

他们顺着门外的路飞奔而去。跑出五十来步后，那条路弯过

悬岩上一个突出的棱堡，塔楼上看不见他们，暂时总算安全了。两

人靠着岩石，喘了口气，但立即心里一沉，因为歇在坍塌的城门边

墙头上的纳芝戈尔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号叫，群崖中传来了阵阵

回声。

他们吓得没命地往前跑，不一会儿路又急转向东，他们又一下

子暴露在塔楼致命的视线下了。他们边跑边回头观望，看到坐落

在城垛上的巨大的黑影。前面的路从高高的山岩间切过，陡直下

降，和莫古尔来的山道会合。他俩急急往下冲，来到三岔路口。仍

然没见奥克斯的影子，也没有响应纳芝戈尔的声音。但他们知道

这种宁静不会保持很久的，敌人随时都会追踪而来。

“这样不行，山姆，”弗拉多说，“我们如果是真的兽兵，就应该

跑回塔楼而不是逃走。我们这样子只要一碰到敌人，马上就露馅。

我们一定得离开这条路才是。”

“可我们办不到啊，”山姆说道，“除非我们有会飞的翅膀。”

魔影山的东面非常险峻，几乎全是绝壁悬崖，下面是幽暗的深

谷，深谷对面是内环山脊。从三岔口过去不远，下了一道陡峭的斜

坡，有一条横跨峡谷的石桥，过桥后，那条路就进入一片杂乱的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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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和莫亥峡谷。弗拉多和山姆不顾死活，一下冲上了石桥；但是还

没等他们跑到石桥那头，就听到一阵大声喊叫。在他们后边高高

的山麓上的蜘蛛山口塔楼隐约可见，塔楼的石壁映出暗红色的亮

光。塔楼上的钟声又猛地敲响，十分刺耳，随即变成一阵连续的轰

鸣。号角吹响，从石桥尽头立即传来应答声。火焰山的火光照不

到黑暗的谷地，弗拉多与山姆看不见前方的情况，但他们已能听见

铁鞋的脚步声和在路上飞驰的马蹄声。

“快，山姆！从桥上跳下去！”弗拉多大声喊道。他们慌慌张张

地冲向石桥低矮的栏杆。幸亏莫亥山斜坡已到差不多和路面一样

高了，因此桥下的沟壑也不会太深，但是由于天色太黑，他们完全

估计不出到底有多深。

“呃，从这儿跳下去，弗拉多先生，”山姆说，“我先跳！”

山姆先跳，弗拉多紧随其后。两人刚刚跳下去，就听到骑兵风

驰电掣般地越过石桥，后面还有奥克斯奔跑的脚步声。要不是情

况危急，山姆准会笑出声来———他俩往下跳去时生怕两眼一摸黑，

撞在石头上，但砰的一声着地后，才发现这里是一片离桥面不过十

来尺的荆棘丛。这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山姆一动不动躺在那

里，轻轻吸吮着被荆棘刺痛的手。

马蹄声和脚步声渐远，山姆这才敢悄声说道：“天哪，弗拉多先

生，我以前真不知道莫都土地上会长出生物！不过，我们要找的就

是这地方呀。这些荆棘一定有一尺高吧，它们已经穿透我的衣服。

我要是穿上那件锁子甲就好了！”

“奥克斯的锁子甲也挡不住这些尖刺，”弗拉多说，“就是穿上

紧身皮衣也不管用。”

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出那片荆棘丛。这些荆棘丛犹如带刺的铁

丝那般坚硬，像钩子那般抓人，等他们爬到外面，身上的斗篷就已

被撕裂扯碎了。

“我们下去，山姆，”弗拉多悄声道，“先下到谷地，然后尽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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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走。”

在外面的世界，在远离幽暗莫都的地方，这时正值新的一天开

始，太阳正从中洲东方冉冉升起。但在这儿，一切仍和黑夜一般漆

黑。火焰山在闷燃，它的火已熄灭。映在悬崖峭壁上的红光已消

失。从他们离开伊锡利恩起一直刮着的东风似乎也停了。他们摸

着黑在岩石、荆棘丛和枯树间缓慢艰难地往前爬，跌跌撞撞慢慢地

向下走，直到走不动为止。

他们停下来，并肩坐在一起，背靠着一块大圆石。两人都走得

汗流浃背。“即便沙格拉特本人给我一杯水，我也会向他握手致谢

的。”山姆说。

“别说这样的话！”弗拉多说，“这只会让我们更口渴。”他伸展

开四肢，感到又困又累，好一会儿不再说话。最后，他又第一个挣

扎坐了起来。他吃惊地发现，山姆竟然睡着了。“醒醒啊，山姆！”

他叫道，“起来！我们该出发了。”

山姆赶忙站起身来。“这是怎么的了！”他说道，“我一定是睡

过去了，弗拉多先生，我已经很长的时间没好好睡过觉了，眼睛老

是自个儿合拢来。”

弗拉多在前头带路，朝着他估计的北方，在峡谷底大大小小的

石头间穿行。蓦地，他又停住了脚。

“这样不行，山姆，”他说道，“我受不了了，我是指这件锁子甲。

我现在实在穿不动啊，累得不行，这会儿就是穿我的米瑟里尔铠甲

都嫌太重。而且，穿着它又有什么用？我们又不可能凭战斗来赢

得胜利。”

“不管怎样，穿着它总可以抵挡一下刀枪弓箭嘛，”山姆道，“再

说那个古鲁姆还没死呢！我可不愿你在黑暗中挨上一刀时身上只

穿一件小皮衣。”

“瞧，亲爱的山姆，”弗拉多说道，“我实在好累，没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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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只要我迈得动步子，无论如何也要赶到火焰山。魔戒已经够沉

重了。这锁子甲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一定得脱掉它。你别认为我

这人不知好歹，但一想到你为了我从尸体上剥下来的这些衣服，我

就觉着恶心。”

“别这样说，弗拉多先生，愿老天保佑你！如果我办得到，我宁

愿背着你走。既然这样，那你就脱了它吧。”

弗拉多撩开斗篷，脱下那件魔怪的锁子甲，把它扔在一边。他

哆嗦了一下说：“我想我真正需要的是些暖和的东西，天冷了，不然

就是我着凉了。”

“你可以穿我的斗篷，弗拉多先生。”山姆说。他解下包裹，拿

出那件精灵斗篷。“这件怎么样，弗拉多先生？你穿上那件魔怪的

紧身皮衣，外面系上皮带，再披上斗篷，这样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奥

克斯，但至少可以暖和一些。我相信这件斗篷比其他任何衣服都

好，它能保护你不受伤害。这是盖拉德丽尔夫人做的。”

弗拉多披穿上斗篷，别好胸针。“这样好多了！”他说道，“感觉

轻松多了。现在我又走得动了。可是，眼前这片黑暗却弄得我糊

涂起来。山姆，记得躺在牢房里时，我拼命回忆白兰都因河、伍迪

恩德和流经霍比顿磨坊的河水。但此刻我却看不见它们。”

“你瞧，弗拉多先生，这回是你说起水来了！”山姆说，“要是盖

拉德丽尔夫人能看见我们，听到我们说的话，我会对她说：‘尊敬的

女王陛下，请原谅，我们想要水与光，清水和阳光，它们胜于任何珠

宝。’但这儿离萝林远着那！”说到这儿，山姆叹了口气，朝他猜想的

魔影山方向挥了挥手。在黑暗的天空下根本看不见魔影山的幢幢

黑峰。

他们又出发了。没走多远，弗拉多就停了下来。“我们上方有

一个黑骑士，”他说，“我能感觉得出来。我们最好不要动。”

他们蜷着身子坐在一块大圆石下，面朝西方，好一会儿没吭

声。后来，弗拉多才放心地松了口气，说道：“他走了。”他俩站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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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惊讶地发现左首南面的远处，渐渐发亮的天空泛鱼肚白，绵延

的山麓与高耸的群峰在天光映射下露出幽暗的身影。它们后面的

天空渐渐明亮起来，并且向北方扩展。高空中展开了一场自然界

的战斗。人世间清风徐来，驱回莫都的滚滚黑云，扯碎了黑云边

缘，还把火焰和烟雾吹回了它们的阴暗的老家。可恶的黑天篷渐

渐升起，朦朦亮光渗进莫都，好似惨淡的晨光射入监狱的小窗。

“看那儿，弗拉多先生！”山姆叫道，“风向变了！准定有事。他

没能随心所欲地调遣，他在人世间的黑暗已经被打破。我真希望

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三月十五日早晨，安达因河谷上方的太阳正从东方的阴

影上升起，西南风劲吹。塞奥顿在佩兰诺原野上阵亡。

弗拉多和山姆伫立在那里凝神远望，日光的边缘已顺着魔影

山伸展。突然，他们看到一个影子，以极快的速度从西方飞来，在

重重山峦上方隐隐闪烁的光带映射下，它开始只是个黑点，后来渐

渐变大，如同黑色苍穹中的一道闪电倏地从他们头顶高高掠过，同

时还发出一阵尖厉的长嘶，那是纳芝戈尔的声音；但他们听去已不

再感到恐怖，那是一种悲哀而凄凉的叫声，给黑塔楼带来了坏消

息。魔戒幽灵的首领遇上了丧门星。

“我说什么来着？一定出了什么大事了！”山姆喊叫道，“沙格

拉特说‘战争进展顺利’，但戈巴格却没这么肯定。他当时也在那

里。局势可能正在好转，弗拉多先生。你现在觉得有点希望了

吧？”

“嗯，还没有，还没有太大的希望，山姆，”弗拉多叹了口气，“那

毕竟是在大山那边的事呀，而我们现在是在往东走，不是向西走。

我感到好累。这魔戒实在太沉重，山姆，我现在一脑门子都是它，

像一个大火轮。”

山姆刚刚振作起来的情绪又低落了。他焦急地看着主人，握

住他的手。“打起精神，弗拉多先生！”他说道，“我已经得到了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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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东西———一线光明，它能帮助我们，但也充满危险。再往前走

走吧，然后我们再挨着躺下休息。先来吃一点精灵饼，吃了以后你

会感到振作一些。”

他们分吃了一片精灵饼，塞进嘴里干嚼，又步履沉重地往前

走。日光虽然不比暮色明亮多少，却已足以让他们看清楚自己正

置身一个缓缓向北上升的山间深谷，谷底是一道蜿蜒曲折的干涸

小溪。他们的目光越过小溪，看到在西面的峭壁下迂回盘旋的小

道，似乎是年长月久踩出来的。他们要是知道的话，早就可以走那

条路了。小道在西面的桥头从大道伸出，通过一道在岩石上凿出

来的漫长台阶，一直向下通到谷底。这条小路可能是供巡逻队和

信差走的，能够使他们更快赶到蜘蛛山口和伊森茅思隘道间的天

险卡拉什安格伦的小型哨所，或是更北些的要塞。

对这两个霍比特人来说，走这样的小路很危险，但他们又要抓

紧时间赶路，而且弗拉多感到实在累得无法在危岩砾石或无路可

寻的莫亥峡谷里跋涉。他估计敌人不大可能料到他们竟会走这条

北面的小路，敌人势必会先去彻底搜索东面通往平原的路，或是后

面西向的大道。只能先从塔楼的正北方向走得远远的，然后再伺

机寻找一条往东去的路。东进之路将是长途跋涉中最后一段危险

的路程。他们穿过多石的河床，踏上了这条奥克斯小路，走了好一

阵子。他们的左侧是高耸的悬崖，从上头完全发现不到他们；但是

小道曲折多弯，每到拐弯处，他们都抓住剑柄，小心翼翼地向前。

天没有更亮一点，因为火焰山仍喷着浓烈的烟雾，上升的空气

将它吹向空中，黑烟越升越高，最后到达风吹不到的高空散开，形

成了一个巨大无边的黑天篷，中央的烟柱已升出黑影之外，无法看

见。他俩拖着疲累的脚步走了一个多小时，猛然间有声音传来，他

们立即停住了脚。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确实有声音。就在他们

左边，汩汩流水从石缝里流出来。石缝窄而直，宛若巨斧在黑色悬

崖上砍出来的。阳光照在大海上，水汽凝聚甘霖普降，但却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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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幸地洒落在黑王国群山上，枉落尘土。这流水可能就是它的

残余部分，它从石头缝里跌落下来，涓涓细流越过小道，匆匆折往

南面，消失在死寂的群石间。

山姆向水流奔去。“如果我还能见到盖拉德丽尔夫人，我要告

诉她！”他叫道，“先是宝光，现在流水！”他顿了顿，又说，“让我先喝

吧，弗拉多先生。”

“好吧，不过我想两人同时喝水也够地方。”

“我不是那个意思，”山姆说道，“我是怕这水有毒或喝了马上

会出事什么的。呃，最好由我先喝，主人，你明白了吧。”

“明白，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山姆。不过，

如果水很凉，倒是要小心点。”

水是很凉，不过并不冰冷。刚喝时水的味道不怎么样，至少，

如果他们在家里准会抱怨这水又苦涩又油腻，但是现在却是美不

可言，哪还顾得上什么害怕和谨慎。他俩痛快地喝了个饱，山姆还

不忘把水壶灌满。喝完水后，弗拉多觉得全身舒服多了，两人又继

续走了十几里路，只见小路渐渐宽阔起来，路边开始出现一道崎岖

不平的山壁，这提醒了他们，快要到另一个奥克斯据点了。

“我们最好在这里转弯，山姆，”弗拉多说道，“我们必须转向东

方。”他看着谷地对面阴森森的山脊，叹了口气。“我还有些力气可

以走到那边，再找个洞穴，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河床在小道的下方。他们爬下去越过河床，意外地看到了几

潭黑幽幽的池水，那是山谷高处流下来的。坐落在西向山脉下山

谷外缘的莫都是一片死亡地带，但尚未全然死亡，仍有生命存在，

但都在艰难、扭曲而痛苦地为生存而拼搏。而山谷另一端的莫亥

幽谷里，低矮灌木丛悄悄攀扶生长，粗糙的灰草在石缝争相扎根，

岩石上布满干枯的苔藓。遍地荆棘，缠绕虬结，或坚硬如刺，或带

钩如刀。去年蔫萎干瘪的叶子挂在荆棘上，在凄凉的风中瑟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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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然而它们那奇异的花蕾却刚刚绽放。褐色、灰色或黑色的苍蝇

像奥克斯一样，都有块红眼状的污斑，肆无忌惮地飞来飞去，嗡嗡

作响、到处叮蜇。浓密的刺灌丛上方，乌云般的饿蚊在回旋飞舞。

“奥克斯甲胄一点用处都没有，”山姆挥舞双手道，“真希望有

一身奥克斯皮革才好！”

弗拉多终于走不动了。他们已爬上一道倾斜的狭沟，但是还

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看到最后那道崎岖的山梁。“我一定得歇

歇，山姆。如果可以的话，真想睡会儿。”弗拉多说道。他四下望了

望，发现周围没有一处平地，这片该死的地方，连让一只动物趴一

下的平地都没有。最后实在筋疲力尽了，两人只好走到一片如垫

子般垂在低矮岩石上的刺藤下。

他们坐在那里随便对付了一顿。但是精灵饼两人都舍不得

吃，放回袋子，因为更糟的日子还在后头。他们将山姆袋子剩下的

法拉米尔的食品吃了一半，包括干果和一小条腌牛肉；啜了几口

水。他们已在山谷的池塘里喝了水，但很快又渴得不行了。莫都

的刺鼻空气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一想到水，山姆的情绪又低落

下来。过了莫亥谷地，还有更可怕的高格罗斯荒漠呢。

“现在你先睡吧，弗拉多先生，”他说，“天又暗了，看来一天快

要过去了。”

弗拉多叹了口气，几乎还没开口说话，人就睡着了。山姆也累

了，但他拼命支撑着。他握着弗拉多的手，静静地坐着，直至深夜

来临。最后，为了免得自己睡着，他从藏身之处爬了出去，向外探

望。这片土地似乎到处有吱吱嘎嘎、劈劈啪啪的声音，还有鬼鬼祟

祟的响声，但没有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在魔影山西边的遥远上

空，夜色依旧朦胧灰白。他透过大山高处一块黑色突岩上方的大

片残云，望见一颗白星闪烁了一会儿。当他的目光越过这片遭弃

的土地，眺望那颗美丽的星星之时，他心头顿时一亮，重新燃起希

望。脑海里升起一个警醒而清晰的念头：到头来，魔影不过是转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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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逝的乌云，而光明与美丽永远是它无法企及的。他在塔楼里唱

的歌与其说充满了希望，倒不如说表达了抗争，因为当时他只想到

了自己的命运。然而此时此刻，他突然不再为自己，甚至为主人的

命运操心了。他重新爬到刺藤下，躺在弗拉多身旁，抛开一切恐

惧，坠入沉沉的梦乡。

他们手拉着手一起醒来。山姆精神焕发，开始了新的一天，弗

拉多却唉声叹气的。他睡得很不踏实，一直在做噩梦，醒了之后依

然没有缓过劲来。尽管如此，睡眠对他到底不无小补，他显得精力

充沛多了，又能担着重负再往前走一阵了。他们不知道时间，也不

知道到底睡了多久；在吃过少许食物和水之后，他们继续沿着山沟

前进，一直走到由岩屑和溜光的石块构成的陡坡前。在这里，似乎

一切生物都不再挣扎求生；莫亥山上寸草不生，贫瘠光秃，凹凸不

平，真是一片不毛之地。

经过好一阵搜寻，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条可以攀爬的小路。这

条小路很难走，最后一百尺他们是手足并用爬上去的。他们来到

了一个黑压压的悬崖的豁口，经过时才发现自己已到了莫都最后

一道天然防线的边缘。约一千五百尺的下方是内地平原，一直延

伸到远方肉眼看不见的黑暗之中。风从西面吹来，一块块巨大的

云朵在高空向东飘去，但洒在高格罗斯这片可怖的荒地上的依然

是灰暗的天光。烟雾在地面上飘荡，在谷地里潜行，在地缝中不断

地往外冒。

他们还能看到至少相距一百余里外的火焰山，山脚周围是一

片灰烬，它那巨大的圆锥山体耸入高空，顶部烟雾腾腾。现在，火

焰已经黯淡下来，在内部慢慢闷烧，犹如一只凶险恐怖的睡兽。山

后有一大片像雷暴云般的不祥阴影，那便是黑塔楼的面纱，而黑塔

楼本身则远在面纱的后面，耸立于从北面延伸而来的灰烬山脉的

一道长岭之上。黑魁首在苦苦思索，魔眼已从外界转向内部，在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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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真假莫辨的坏消息：它看到了一把眩目的利剑，一张严峻高贵的

脸庞，一时间它无暇顾及其他。它那巨大的城堡，门叠门，塔叠塔，

笼罩在阴郁的昏暗之中。

弗拉多和山姆惊异而厌恶地凝望着这片令人憎恶的土地。在

他们和烟雾弥漫的火焰山之间，在山的北面和南面周围，一切似乎

毁灭殆尽，死气沉沉，满目焦土，令人窒息。他们弄不明白它的统

治者是怎么将之维持下来的，拿什么供养他的奴仆和军队？他确

实拥有军队。就他们目光所及，沿着莫亥山边缘再往南，散布着不

少兵营和帐篷，有的布置得井井有条，如同小城镇。其中最大的一

个兵营就在他们下面。兵营活像昆虫聚集的大巢，向荒原延伸几

近三里，沿街筑有一排排灰不溜秋的小棚屋和又长又低的褐色建

筑物。人们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一条大路从兵营东南面伸出去，

与莫古尔道路汇合，大路上有一个个小黑影在快速移动。

“我实在不喜欢这景象，”山姆说，“我看没什么指望啦，不过那

儿有这么多人，想必有井水，更不用说食物了。但是，要是我没看

错的话，这些家伙都是大人族，而不是奥克斯。”

他和弗拉多根本不知道，在这个辽阔王国的南面，火焰山烟雾

所不及的内湖黑水边，就是奴隶劳作的大片田地。他们也不知道，

黑塔楼的士兵利用通向东南面属地的大路，拉来了大车大车的物

资、掠夺物和奴隶。在这北部地区拥有矿山、工厂和备战良久的军

团。黑魁首在这里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结集队伍。他开头的几次

行动是它军事力量的初次试探，已在西线战场上南北两面受到遏

制。眼下它正撤下先头部队，将新的生力军结集在魔鬼谷周围，准

备抵御敌人的回击。假如说它的目的是在所有方向上防备敌人向

火焰山进发，那么它就做得再好不过了。

“嗯，”山姆说道，“不管他们有什么吃的喝的，反正我们都没法

弄到。而且我根本看不到可以下山的路。即使下去了，也不可能

穿过那片驻扎着敌人的开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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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还是得试一试，”弗拉多说，“无论如何，事情不会比

我料想的更糟。我压根儿就没指望能平安穿过去，现在也看不出

什么希望。但我总得尽力而为啊。现在，最要紧的是别被他们俘

虏。所以我想，咱们还是仍得向北走，去看看平原较狭处的情况如

何。”

“不用看我都想像得出来，”山姆说，“那地方越狭窄，奥克斯和

大人族越是挤成一团。你会看到的，弗拉多先生。”

“如果我们真能走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敢说我会看到的。”弗拉

多说，转身就走了。

他们很快发现，要沿着莫亥的山梁或高处走是不可能的，因为

这些地方都没有路，只有一道道深谷。最后他们只好又返回了原

先往上爬的起点，再回到峡谷，顺着谷地去找路。两人走得十分艰

苦，他们根本不敢越过峡谷走西面的那条小道。走了约三里多路，

正如他们所预料的，悬崖下的谷地里有一座奥克斯哨所，那是搭在

黑黝黝的洞穴口的墙头与石棚屋。虽看不到什么动静，两个霍比

特人还是小心地摸索向前，尽可能沿着河道两岸荫密的荆棘丛走。

走了七八里，那个奥克斯哨所在他们身后消失了。但是没等

他们来得及松口气，耳边又传来了奥克斯尖厉刺耳的争吵声。他

们立即闪进一片褐色的矮灌木丛里藏起来。讲话的声音渐近，随

即看见了两个奥克斯。一个穿着破旧的棕色衣服，拿着角质号角。

这是个矮种奥克斯，黑皮肤，鼻孔很大，老是嗅个不停，显然是个搜

索的老手，另一个是大个子奥克斯武士，像沙格拉特分队里的那些

人，头盔上有毒眼的标记，还背着一张弓，手持宽头短矛。他俩不

停地争吵，由于种族不同，用的是通用语。

在离霍比特藏身之处不足二十步远的地方，小个子奥克斯猛

地停住了脚。“不行！”他吼了一声，“我要回去。”他指了指谷地对

面的奥克斯哨所。“这些石头间闻坏鼻子也发现不了半点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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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因为听了你，弄得我丢了那气味。告诉你，气味是往山上去的，

不是沿着谷地走的！”

“你这烂鼻子本来就不顶什么用，”大个子说，“我看我的眼力

就比你尽是鼻涕的鼻子强得多。”

“那你看到什么了？”另一个反唇相讥道，“去你的吧！你连自

己在寻找什么都不知道。”

“这怪谁？”大个子战士说，“总不是我的错吧！那是上头传下

来的。他们起先说是个身穿鲜艳盔甲的高个精灵，后来又说是矮

人，最后却认定是和造反的乌路克黑一伙的。到底是什么玩意

儿？”

“哈！”那个小个子追踪者说，“传话的都掉了脑袋，就这回事

儿。如果我听到的消息是真的，有些头儿也要没命了！听说塔楼

遭到袭击，已经全毁了，你那几百名伙伴都完蛋了，连那个俘虏也

逃走了。如果你们这些打仗的家伙都是这么些脓包，战场上尽传

来坏消息还有什么可奇怪的。”

“谁说是坏消息？”大个子士兵吼道。

“哈！谁说不是坏消息？”

“该死的叛徒才说这种话！你再不闭嘴，我就对你不客气，明

白吗？”

“好吧，好吧！我不说就是了，光心里想，这总可以吧。但是那

个鬼鬼祟祟的黑鬼做些什么呢？就是那个长着鸭脚板的混蛋？”

“不知道。也许不做什么。但是那家伙到处打听，我敢肯定他

干不出好事来！该死的！他刚从我们这儿逃走，就下来要活捉他

的命令，而且还要快。”

“嗯，我真希望能马上抓住他，干掉他，”小个子恶狠狠地说，

“他拿着那件他找到的锁子甲到处乱跑，把气味全都搅混了！”

“这就救了他一命，”大个子说，“嘿，当时我还不知道要抓他，

就在后面五十步处干净利落地向他射了一箭，谁晓得他还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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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哎呀！你没射中他！”小个子大声叫道，“你这家伙先是乱射

一气，后来又跑得太慢，追不上人家，最后还来找我们帮忙。我真

是受够你了！”说完他就跑开去了。

“你给我回来，”大个子大喊，“要不我要去告发你！”

“向谁告发？向你那宝贝的沙格拉特吗？他已经不是什么头

目了。”

“我要把你的名字和编号报告给纳芝戈尔！”大个子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当中有一个现在正管着塔楼呢。”

小个子停住脚步，声音充满恐惧和愤怒。“你这个该死的告密

小人！你自己干不了事，还要出卖同伙。回到你那些可恶的施里

克人中去吧，他们会在敌人干掉他们之前先干掉你。听说他们已

经干掉头号首领，但愿这是真的！”

大个子奥克斯手持短矛向他扑来，但是小个子跳到一块岩石

后面，等对手奔近时，一箭射中他的眼睛，大个子应声倒下。小个

子赶紧穿过谷地逃之夭夭。

两个霍比特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最后山姆动了一下身子。

“嗯，这招可真是干净利落啊，”他说，“要是这样的友谊在莫都扩大

开来，我们的麻烦就减掉了一半了。”

“轻点，山姆，”弗拉多悄声说，“周围可能还有别的家伙，看来

我们现在是九死一生啊，敌人在搜索我们，那劲道超乎我们的想

像。不过，这就是莫都的德性，山姆，到处都有这种德性。据说，只

要没有管束，奥克斯都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

面。他们非常仇恨我们，无一例外，一贯如此。要是我们被那两个

家伙发现了，他们就会抛开歧见一致对外，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后还是山姆开了腔，低声说道，“你听

到他们说的那个‘鸭脚板’了吗，弗拉多先生？我告诉过你古鲁姆

还没有死，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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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记得。不过我奇怪你怎么会知道？”弗拉多说道，“呃，

得了。我想我们最好等天全黑了再离开这个灌木丛。你可以告诉

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但你必须小声地说。”

“我会尽量放低声音，”山姆点头说道，“但是每当我想到那个

混蛋，我就会激动起来，忍不住想喊叫。”

两个霍比特人坐在有刺的灌木丛下，莫都阴郁的日光渐渐黯

淡，终于进入了没有星光的黑夜。山姆凑着弗拉多的耳朵，用他能

想到的一切词汇讲述当时古鲁姆怎样突然袭击，希洛布怎样恐怖

以及他自己怎样与奥克斯斗争的历险。他说完后，弗拉多一句话

也没说，只是握住山姆的手，用力按了按。最后他挪动了一下身子

说：

“我看我们得继续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长的时间，

要是真的让敌人抓住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与疲于奔命

都将付诸东流。”他站起身来。“天黑了，我们不能再用盖拉德丽尔

夫人的宝瓶。替我小心保管好，山姆。我现在身上没处可放，除非

握在手里。可是在黑夜里行走，我得靠双手摸索。刺叮剑也给你，

我身上已经有一把奥克斯刀，不过我觉得再也不会去打斗了。”

夜间在没有路的山上行走既艰难而又危险，不过他们还是沿

着岩石遍地的谷地东侧缓慢北行，走了一小时又一小时，不知栽了

多少个跟头。外面世界已是白昼，这里一道灰白的日光才慢慢照

亮西面高山，他俩立即又躲起来，轮流睡一会儿。山姆醒着的时

候，满脑子想的就是食物。最后弗拉多起来了，说得吃些东西，准

备开拔，这时，山姆忍不住问了一个最困扰着他的问题。

“对不起，弗拉多先生，”他说道，“你心中是否有数，我们还要

走多远？”

“没有，完全没数，山姆，”弗拉多回答道，“我从林谷出发前，看

过一张莫都的地图，那是索隆还未到莫都时绘的。我现在也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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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记得一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北面有一个地方，西部山脉和

北部山脉伸出的支脉几乎在那儿会合。那儿离塔楼附近的石桥至

少有二百里吧。我们最好是从那个地方过去。当然，如果我们到

了那儿，那会比我们现在离火焰山更远，有二百里路。我估计，我

们现在离那座桥大约有一百二十里。即使我们一路走得很顺利，

起码也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走到火焰山。我很担心，山姆，越走

近火焰山，魔戒就变得越沉重，我前进的速度也就会越慢。”

山姆叹了口气。“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说，“我们现在只能

吃很少的食物，更别说喝水了，弗拉多先生，除非走得快一点，要不

然我们可能没走到目的地就饿死在这谷地里了。现在，除了精灵

饼外，其他食物已经寥寥无几。”

“那尽量走得快些吧，山姆，”弗拉多说完，深深吸了口气，“就

走吧！继续前进！”

天还没全黑，他们艰难跋涉，奋力前进，一直走到黑夜。时间

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他们跌跌绊绊疲惫不堪地走着，只短暂地休

息了几次。当天篷似的阴影边缘射出第一道灰蒙蒙的日光时，他

们又进入一块突岩下的黑洞躲藏起来。

日光渐渐明亮起来，亮得超过以往任何一天。一股强劲的西

风吹来，将莫都高空中的烟雾吹散了。不一会儿，两个霍比特人才

看清了自己附近的地形：群山和莫亥山间的低谷随着地势逐渐上

升，慢慢变小了；内环山脊现在仅仅是魔影山陡峭山面的一道凸

岩；但是在东面，山势陡直下降，落入了高格罗斯荒原。河床已到

尽头，在前面与破碎的石阶相连；大山突兀地向东面伸出一道光秃

秃的横岭，宛若一堵石壁。雾气沉沉的灰烬山北支脉伸出长手臂

状的山岭和横岭相会。会合处有一个狭窄的豁口：卡拉什安格伦，

即伊森山口，山口过去是乌顿深谷。在黑大门外的这个深谷里，莫

都的奴仆为了保卫他们的国土，建造了许多隧道和隐蔽的军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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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君主此刻正在那里紧急集结队伍，准备迎战西方大军。他

们在会合处的山岭上建了许多堡垒和塔楼，燃起烽火，还在豁口上

修了一道土墙，挖了一道很深的战壕，只有一座桥可以通过。

向北几里开外，在西面的横岭与主脉分叉的三角地带，矗立着

德恩昂旧城堡，它是聚集在乌顿谷地周围的奥克斯据点之一。在

渐渐亮起来的日光中，可看到一条从德恩昂城堡蜿蜒而下的山道，

在离两个霍比特人藏身之地五六里外折向东面，然后沿着横岭一

侧开出的山岩一直伸延，向下进入平原，直通伊森山口。

两个霍比特人向外探望，看得出他们先前向北走的路似乎全

白走了。平原在他们右边，朦朦胧胧，烟雾弥漫。那儿虽然没有兵

营，也没有部队在移动，但是整个地区仍处于卡拉什安格伦诸堡垒

的监控下。

“死路一条，山姆，”弗拉多说，“要是继续前进，只会走到那个

奥克斯塔楼。如非往回走，只能是走前面山上下来的那条小路。

我们不能向西爬上去，也不能往东爬下去。”

“那么就走那条路，弗拉多先生，”山姆说，“我们必须从那儿

走，碰碰运气，如果在莫都碰得上运气的话。现在我们不能再绕来

绕去，也不能往回走了，因为食物已经不多，我们得做最后的冲

刺！”

“对，山姆，”弗拉多说，“只要你觉得还有希望，你带路吧。我

已不抱什么希望，不过我可冲刺不了，山姆。我会慢慢地跟着你

走。”

“在走之前，你还要睡一下，吃一点，弗拉多先生。来，有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他把水递给弗拉多，又给了他一点精灵饼，然后用斗篷给主人

叠了个枕头。弗拉多实在太累了，全听任山姆的安排。山姆没告

诉他，他已经喝光了他们最后仅剩的水，也吃掉了自己还有山姆的

那份食物。等弗拉多睡着了，山姆向他弯下身去，倾听他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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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端详他的脸。眼前的这张脸瘦削清癯，满是皱纹，不过在睡梦

中看去倒挺安详，没有一点痛苦和害怕。“好了，我现在出去一下，

主人！”山姆喃喃自语，“我得离开你一会儿，去碰碰运气。我们一

定得再找些水来，要不别想再往前走。”

山姆爬出黑洞，凭着霍比特人特有的警觉，在一块块岩石间闪

来闪去。他下到了河床，顺着它缓缓上升的坡道向北爬行了一段

路，来到了那有几个石级的地方，以前这肯定是小瀑布，现在似乎

已经干涸，没有水声；但是山姆不甘心，弯下身来仔细倾听。水流

的轻轻叮咚声使他心花怒放。他向上爬过几个石级，果然发现一

股水色深暗的细流，从山侧流出来，流入一个没有遮蔽的小池塘，

池水溢出，消失在光秃秃的山岩下面。

山姆捧了些水尝了尝，味道似乎挺好。于是他放心地喝个饱，

并将水壶灌满，转身准备回去。就在这时，他猛地瞥见有一个黑影

在离弗拉多藏身处不远的岩石间一掠而过。他屏住气没叫出声

来，迅速地从泉水处跳下疾跑，在一块块石头上跳跃。那个黑影的

行动很谨慎，让人不易发觉，但山姆对此已毫无怀疑。他一心想立

刻逮住那黑影，掐住它的脖子。但是知道有人过来，对方飞快地溜

走了。山姆最后只看见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扑向东面那个悬

崖边缘后，随后消失不见了。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山姆咕哝着说，“但是就是这点运气

了！有那么多的奥克斯已经够烦人了，现在还能再让这个讨厌家

伙在附近探头探脑吗？当时一箭射死他才好呢！”他回到洞里，坐

在弗拉多旁边，没有唤醒他；但他自己也不敢睡了。最后，当他觉

得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眼睛快要合上的时候，轻轻唤醒了弗拉

多。

“恐怕那个古鲁姆又在附近，弗拉多先生，”他说道，“肯定是

他，除非有两个古鲁姆。我刚才去找水，正要回来的时候，看到他

在附近探头探脑。我看我们两人同时睡是很不安全的，只好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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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因为我现在上下眼皮直打架，实在挺不下去了。”

“谢谢你，山姆！”弗拉多说，“躺下吧，该你睡了！不过我倒宁

愿碰到古鲁姆，而不愿碰上奥克斯。无论如何，他总不会把我们出

卖给他们，要不他自己先被逮着了。”

“但他可能独自前来抢劫或谋杀，”山姆怒冲冲地说道，“你可

得睁大眼睛、提高警惕，弗拉多先生！那个壶里我已灌满水，可以

喝。等我们出发时我再去灌。”说完他就沉沉睡去了。

山姆醒来时天色渐暗。弗拉多坐着靠在岩石上，可他已睡着

了。水壶空了。没有古鲁姆的踪影。

莫都回到黑暗中，高处的烽火烧得很旺，红通通的，弗拉多和

山姆两人又出发了，踏上他们征途中最危险的一段行程。他们先

到那条细泉那儿，然后小心地往上攀行，来到山道的转弯处，从那

儿转向东走六十里就是伊森山口。山路很窄，陡坡的一边没有矮

墙或低沿，越往前陡坡越深。两人倾听片刻，没有发现动静，便匆

匆向东走去。

差不多走了四十来里路，他们停住了脚步。路在这里向北转

了个小弯后，他们走过的那段路程就看不到了。事实证明这是相

当危险的。他们休息了几分钟，继续前进，但是还没走出几步，在

寂静的黑夜中猛地传来了他们一直害怕听到的声音：很响的行军

步伐声。那声音是从后面传来的，离这里尚有一段距离，但回头看

时已经可以看到火炬在不到三里路的地方闪烁，行进的速度很快，

快得两人插翅也难逃走了。

“我好害怕，山姆，”弗拉多说，“我们相信运气，但运气偏偏不

成全我们。现在我们已无处可逃。”他慌乱地看看那陡峭的山壁，

当时的修路者将头上的山石挖开，只有凌空的笔直悬崖。他奔向

另一面，探身往下望去，只见黑洞洞的一片。“我们完了！”弗拉多

说完，便将身子贴着山壁蹲下去，垂下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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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这样，”山姆无奈地说，“我们只能等着瞧了。”说着他

也跟着弗拉多在峭壁的阴影下蹲下了身。

没等多久，奥克斯已大踏步走过来。最前面的几个手里举着

火炬。红色的火焰在黑暗中闪烁，随着队伍渐渐走近，火光也越来

越亮。山姆拼命地低下头，但愿靠近的火炬照不到他的脸。他把

他们的盾牌放在膝盖前遮住双脚。

“但愿他们忙着赶路，不理会路边的两个疲累的小战士就好

了！”他自忖道。

看来是这样。那几个走在前面的奥克斯只顾低着头往前赶，

跑得气喘吁吁。他们是一群矮种奥克斯，被迫抓去参加黑魁首的

军队；他们现在所关心的只是快跑，以免挨鞭子。在他们旁边是两

个凶狠的大个子乌路克黑。他们是监军，在队列旁边跑前跑后，把

皮鞭挥得劈啪响，嘴里吆喝个不停。队伍继续向前，那引路的火炬

光已过去一段路了。山姆屏住了呼吸。现在，奥克斯的部队已过

去一多半了。这时，一个监军猛然瞥见路旁的这两个黑影。他朝

他们鞭子一挥，大吼一声：“喂，你们！起来！”他俩没有回答，于是

那人又大喝一声，让整个队伍停了下来。

“起来，你们这两个懒虫！”他大声叫道，“现在不是偷懒的时

候！”他朝他俩迈近一步，即使在昏暗的火光中，他也能认出山姆他

们那盾牌上的标记。“想开小差，呃？”他咆哮着，“你们在昨天晚上

之前就该到乌顿的。这你们知道。快起来！入列！不然我就要查

你们的编号报告上级了。”

他俩挣扎着站起身来，依旧低着头，像脚痛似的一瘸一拐的往

队伍后面走去。“不对，不是后面！”那个监军大叫，“再往前三排，

对，好好排在那儿，要不然待我过来时有你们好看的！”他在他们头

顶打了个响鞭，然后又啪的挥了一鞭，一声吆喝，整支队伍又开始

小跑前进了。

对可怜的山姆来说，这样的行军速度实在太累人了，他本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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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极度疲乏；而对弗拉多而言，这成了酷刑折磨。他咬紧牙关，不

让自己胡思乱想，强打精神跟着队伍跑。身旁浑身臭汗的奥克斯

简直令他窒息，何况他又开始口渴得喘不过气来。队伍不断地前

进，弗拉多全力支撑着，不停地挪动双腿。他不敢去想将面临什么

痛苦和倒霉的境遇。他们绝不可能偷偷脱队而不被发觉，那个监

军不时跑过来嘲弄他们。

“你瞧！”他哈哈笑道，用鞭子轻轻打着他们的腿，“有鞭子就有

意志，你们这些懒鬼。好，停下！我现在真想让你们尝尝鞭子的滋

味。要是到达营地的时间晚了只有皮肉受苦。这是为你们好。你

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打仗吗？”

他们走了几里路，最后下了一个长长的斜坡，进入了平原。这

时弗拉多已经精疲力竭，撑不住了。他步子踉跄，跌跌撞撞。山姆

拼命帮助他，扶着他走，尽管他觉得自己也快要撵不上步子了。山

姆心里明白，他们的最后时刻随时会来临：他的主人随时都会昏厥

或倒下，他们的身份将暴露无遗，过去付出的一切努力也将付诸东

流。“我要结果那个该死的监军。”他想道。

就在他手放在剑柄上之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逃命机会。他

们现在已进入平原，快要到达乌顿堡垒的入口。在要塞入口的桥

头前，从西面、南面及黑塔楼过来的三条路在此会合，三条路上都

有部队在移动。由于西方将领们率师推进，黑魁首命令他的部队

加速北上。因此，好几支部队从各路同时抵达了道路的会合处，那

里又黑黝黝的，要塞墙上的火光照不到这里，哪支部队都想先进大

门，早点儿完事，大家互不相让，你推我挤，骂骂咧咧。监军们尽管

大喊大叫，挥动鞭子，却完全无济于事，彼此扭打了起来，有的还拔

出了刀剑。从黑塔楼来的一支乌路克黑部队冲入了德恩昂的部

队。岔路口乱成一团。

浑身疼痛、累得直打瞌睡的山姆一下惊醒过来，赶紧趁机趴到

地上，并将弗拉多也一把推倒在地。一些奥克斯在他们身上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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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叫又骂的。在混乱中，两个霍比特人手脚并用，慢慢爬出了队

伍，一直爬到高出平地数尺的镶石路沿，翻了过去，谁也没有发觉。

两人静静躺了一会儿。此时天色很暗，没有必要去寻找一个

藏身之地。但是山姆认为他们至少应该跑得离大路远一点，免得

让火炬光照到。

“走吧，弗拉多先生！”他悄声地说，“再往前爬一段路，你就可

以安心躺下了。”

弗拉多拼着老命用双手撑起身，挣挣扎扎前进了大约六十尺，

便一头栽进一个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浅坑，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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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厄运山口

山姆将自己破烂的奥克斯斗篷垫在主人的头下，然后用萝林

灰袍盖住了他俩的身体。他这么做时，思绪已飞往那片美丽的土

地，飞往精灵那儿。他希望精灵之手所织的布有某种魔力，能帮助

他们躲过在这片荒漠上可能遇到的一切危险。部队过了伊森山口

后，他听到扭打的喊叫声已渐渐减弱和消失了。看来在各支部队

混成一团的情况下，他俩的逃脱并没有被敌人发现，至少现在还没

有。

山姆只喝了一口水，却要弗拉多多喝些，待他的主人体力略略

恢复，他又给他吃了一整块宝贵的精灵饼。由于过于疲累，他们反

倒感觉不到害怕了。两人伸展开身体睡了一会儿，但睡得很不踏

实；因为他们刚才出了一身汗，现在感到冷了起来，加上身体抵着

下面坚硬的石头，不由得发起抖来。一阵寒冷的北风从黑门经魔

鬼谷口沿着地面沙沙吹来。

早上，一抹灰色的日光再次出现，西风仍在高空劲吹，但是在

下面的黑暗王国防地内空气似乎停滞不动，寒冷而令人窒息。山

姆探头从凹地里看出去，只见周围平坦的土地一片凄凉、色彩单

调。附近的路上看不到任何动静。但是山姆担心北面不远的伊森

山口上有监视哨。东南方远处好像有个庞大的黑影，那是曚 的

火焰山。烟雾正从山口滚滚喷出，升上高空后继续向东飘去，大片

滚滚翻腾的黑云向山边落下，笼罩住了这片土地。往东北方向过

去几里，便是灰烬山麓丘陵，一个个山头宛如阴沉的灰色鬼魅，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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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后面，雾蒙蒙的北边高地好似一条飘忽升起的云带，几乎和低垂

的天空一样黑。

山姆试着估计各个方向的距离，以决定待会儿该朝哪儿走。

“看来最近的路也有一百五十里远，”他沮丧地咕哝道，眼睛凝望着

凶险的火焰山，“和弗拉多先生一起走，一天的路，也恐怕要走上一

个星期。”他估算一下后摇了摇头，慢慢地感到悲观起来。他向来

性格坚强，充满希望。在此之前，他一直想着归路，痛苦的现实摆

在面前：他们的干粮至多只能维持他们走到终点，等使命完成，他

们便面临绝境，孤立无援地置身于可怕的荒漠中，没有食物，没有

遮蔽，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这不是我打一开始就认定必须做的事情吗？不是要一直帮

助弗拉多先生，与他共赴生死吗？”山姆心里想，“好吧，既然是工作

我就必须完成它。但是我实在想再看一眼傍水镇，再看看罗茜·科

顿和她的兄弟，还有我老爹，可爱的金盏花和所有的一切。我想，

如果没有生还的希望，刚多尔夫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派弗拉多先生

做这件事的。他在莫利亚倒下后，局势就变得很糟糕。他不倒下

就好了，他能有办法。”

就在山姆感到绝望，或者说快要绝望的时候，他心中又滋生起

一股新的力量。山姆那张朴实的霍比特人脸庞流露出刚毅的表

情，几乎变得严峻。他坚定了意志，只感到四肢一阵震颤，他好像

变成了由钢铁和坚石合成的生物，无论绝望、疲劳还是绵绵无尽的

荒凉旅途都无法使他屈服。

一种新的责任感使他把目光又落到了附近地面上，开始考虑

下一步的行动。当日光变得亮一些时，他惊讶地发现，远处那片原

以为是又宽阔又平坦的原野，原来是块起伏不平、杂乱不堪的荒

漠。事实上，整个高格罗斯荒原表面上布满了一个个大坑，仿佛它

在还是一片荒凉的泥淖时，就遭到过巨石阵雨的袭击。最大一个

坑的边缘全是碎石，宽宽的裂缝从这些坑洼向西面八方散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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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土地上，一个人想偷偷地从这个躲藏处爬到那个躲藏处，实

在太容易了，除非跟踪者有最敏锐的目光，否则休想发现他。不过

这个人至少得身强力壮而且时间充裕。对于要在生命结束之前匆

匆赶路的困顿饥寒的行路人来说，这是一片恐怖的大地。

山姆心里这么想着，重新回到他主人身边。他没有必要再唤

醒主人，因为弗拉多已仰面躺在那里，凝视着乌云密布的天空。

“嗯，弗拉多先生，”山姆说，“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还琢磨了

一会儿。趁现在每条路上都没有人，我们走吧。你还行吗？”

“行，”弗拉多说，“非走不可。”

他们又上路了，从一个凹坑爬向另一个凹坑，在这样的掩体之

间悄悄移动，一直顺着斜坡向北部山脉的山麓丘陵前进。东面的

那条小路一直与他们并行，到后来它才沿着山脉边缘通向远处，消

失在远处大墙一般的黑色阴影中。在那些色彩单调的灰路上，既

没有人也没有奥克斯，黑魁首已经差不多完成军队的部署。即使

在他自己那固若金汤的王国要塞塔楼中他仍在寻求夜幕的保护，

他担心从敌对世界的吹来的风刮掉他的黑面纱，而敌人已大胆潜

入他防线的消息更使他心神不定。

霍比特艰难地行进了几里路后又停了下来。弗拉多似乎已精

疲力竭，山姆知道，凭他那佝背偻腰的样子，一会儿跌跌撞撞地跑，

一会儿又害怕走错了路，是折腾不了多远的。

“我想趁天没有黑，我们回到平路上去，弗拉多先生，”他说，

“只好再次听天由命了！上次我们差点完蛋，结果却平安无事。倒

不如走现成的路，平平稳稳地走上几里，然后再好好休息。”

他正在冒的风险之其实比他想像的大的多，他不仅担着魔戒

的重负，还要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成功的希望渺茫，风险再大也

在所不计了。他们又爬回路上，顺着通向塔楼的危机四伏的道路

走下去。他们的运气不错，一路上并没有碰到任何活物。夜色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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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之后，他们便消失在莫都的黑暗中。现在所有的土地已处于暴

风雨即将来临前的沉寂。此时西方联军已经越过十字路口，在莫

古尔谷地那片死一般寂静的土地上燃起篝火。

绝望之旅仍在继续，魔戒南行，王旗北指。对两个霍比特人来

说，经历的每一天每一里越来越难挨难熬。他们的力量越来越衰

弱，荒原变得愈来愈凶险。白天他们没有碰到敌人。而在晚上，当

他们躲在路边某个隐蔽处不安地昏昏欲睡时，不时会听到嘈杂喊

声和脚步声，或是狂奔的马蹄声。而最可怕的是，致命的威胁正等

着他们：那便是恭候他俩到来的敌酋黑魁首，它正在黑幕遮掩下的

王座彻夜沉思，滋生恶念。它越来越近，越来越黑，如同世界尽头

的摧城黑云。

可怕的夜色终于降临，此时，西方联军已接近黑暗世界的边

境，而这两位跋涉者也跌入绝望的境地。他们逃离奥克斯已经四

天，但其后的日子一直在折磨着他们。这一天，弗拉多没有说一句

话，只是佝偻着身子，跌跌撞撞地走路，好像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

脚前的路了。山姆心想，弗拉多承受着重中之重，苦中之苦：在他

身上的魔戒越来越重，对他内心的折磨也越来越凶。山姆焦虑地

发觉，他主人经常会抬起左手，似乎想挡住敌人的打击，或是让自

己的眼睛避开那只正在搜寻他们的可怕毒眼。有时候，他的右手

会不自觉地伸到胸前，一把抓住魔戒，直到意志又恢复控制时才慢

慢放开，抽出手来。

又到了漆黑的夜晚。弗拉多坐着，头埋在两膝之间，两臂无力

地垂到地上，双手微微有点痉挛。山姆凝视着他，直至夜色完全裹

住了他们，相互看不见为止。他已无话可说，就想起自己的心事来。

对他来说，尽管疲劳，而且处于恐怖阴影之下，但他尚有些许力量。

精灵饼有神奇的功效，要没有它，他们早就倒下死去了。不过这种

东西无法满足食欲，山姆不时想起以前吃过的东西，真想吃到面包

和肉。不过这种旅行食品还有一种潜在功能，如果不与其他食物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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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吃，效果更佳。它会坚定意志，增强忍耐力，使肌肉和四肢发挥超

常能力。但是现在必须做出新的决定。他们不能再顺着这条路走

了，因为路已向东折进巨大的阴影中，而火焰山此时隐隐约约出现

在他们右边，几乎是在正南方，他们必须转向那儿去。然而，在火焰

山前面，还有一大片烟雾弥漫、尘埃重重的荒芜土地。

“水，水！”山姆喃喃自语道。他那干燥的嘴里，舌头已变得又

厚又肿。他一直节制喝水，尽管如此，现在水也所剩不多，也许只

有半壶，而他们可能还要走上好几天呢。要不是他们大胆地顺着

这条奥克斯的路走，他们的水可能早就喝光了。在这条路上，相隔

一段路就建有一个水塘，供紧急经过这片无水地区的部队饮用。

山姆曾在一个水塘里发现一些剩水，虽说它因奥克斯喝过而变味、

混浊了，但对于绝望中的他们来说还是勉强能喝的。不过这已是

一天前的事，以后再也碰不到这样的好事了。

山姆累得不再想了，昏昏欲睡，一切到明天再说，想也没用。

可他睡不踏实，时睡时醒，仿佛有道眼光幸灾乐祸注视着自己，四

周好像有一些黑糊糊的身影在移动；还听到野兽般的可怕叫声或

受折磨的怵人喊声。有时他在睡梦中突然跳起来，结果发现四处

一片漆黑，只有空渺的黑暗包围着他们。只有一次，当他站起来用

力睁眼往四下注视时，看见一道眼睛似的淡淡的光芒，忽闪一下，

很快就消失了。

烦人的黑夜缓慢而勉强地离去，随之而来的是曚曚 的白

天。因为靠近火焰山，空中的烟雾更浓，索隆在自己周围编织起来

的黑魔影，从黑塔楼向外蔓延。弗拉多仰卧着，一动不动。山姆站

在他身旁，懒得说话，但他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他必须使主人坚

定意志，再作一次拼搏。于是他弯下身去，摸摸弗拉多的额头，在

他耳边轻声唤道：

“醒醒，主人，该出发了。”

魔戒

２３６



仿佛被钟声突然惊醒，弗拉多赶快爬起来。他站起来向南望

去，当他看到火焰山和山前的荒漠时，又胆怯了。

“我不行了，山姆，”他说，“它实在太重，太重了，我真的承受不

了了。”

山姆尚未开口就知道，自己说了也是白搭，而且说了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但是出于怜悯，他无法保持沉默。“那么让我替你负担

一会儿吧，主人，”他说，“只要我还有一点力气，我会乐意效劳。”

弗拉多的眼睛里现出一丝愠怒的神色。“离远点！别碰我！”

他大喊道，“这是我的，我告诉你。你走开！”他的手下意识地伸向

了剑柄。但随后他的声调很快就变了。“不，不，山姆，”他难过地

说，“你必须理解。这是我的义务，没有其他人能承担。现在为时

已晚，亲爱的山姆，你无法再用这种办法来帮助我。我现在几乎完

全在它的控制下，无法放弃，如果你要拿走它，我会发疯的。”

山姆点点头说：“我明白。弗拉多先生，但我一直在想有些东

西扔掉也行。为什么不减轻一些包裹的重量呢？我们现在尽量笔

直地往那儿走，”他指着火焰山说道，“不是必需的东西带了也没

用。”

弗拉多又朝火焰山看去。“是的，”他说，“走那条路我们不会

需要太多东西。到了终点，更是什么也不需要了。”他捡起奥克斯

的盾牌随手一甩，然后又把头盔也扔了；随之脱下灰斗篷，解开笨

重的皮带，它连同那把有剑鞘的剑一起掉到地上，他撕碎那件褴褛

的黑斗篷，任它洒落一地。

“你看，我再也不是奥克斯了，”他大叫道，“反正我再也不带任

何武器，让他们要抓我那就抓吧！”

山姆也跟着这么做，脱下奥克斯甲胄；又把包裹里所有的东西

都拿出来。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已产生感情，毕

竟自己背着它们走了那么多路，吃了那么多苦。最难割舍的是他

的烹饪用具。一想到要丢弃它，山姆不禁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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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吃过的野兔肉吗，弗拉多先生？”他说道，“还记得我

们在法拉米尔头领家乡温暖的河岸下的洞府吗？那天见到了一头

战象。”

“不，我恐怕不记得了，山姆，”弗拉多感慨地说，“虽然我知道

这样的事曾发生过，但我想不起来，想不起食物的味道，想不起水

的感觉，听不到风声，记不起花草树名，也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影像。

在黑暗中我一无所有，山姆。在我和火轮之间空无一物。现在我

醒着也能看到它，别的一切都消失了。”

山姆走过去，吻吻他的手。“那么⋯⋯我们得赶快摆脱它，早日

摆脱早日安宁。”他一下子憋住了，觉得找不到更好的安慰话了。“空

口说白话什么用也没有。”他喃喃自语道，忙着把他们挑出来准备扔

掉的东西聚在一起。他不能让它们毫无遮拦地抛在荒野里让别人看

到。“古鲁姆似乎拿了一件奥克斯衣服，不能再让他弄到一把剑。他

手里没有武器就已经够糟的了，不能让他糟蹋我的平底锅！”说完，

他把所有的东西拿到一处裂口前（这种裂口在那儿比比皆是），把它

们全扔了进去。他那宝贝锅子掉下去时发出的哐啷声，在他听来犹

如凄凉的丧钟。

他回到弗拉多身边，剪下一小段精灵绳子，给他主人当腰带，

并把那件灰斗篷紧紧地裹在腰上。他把剩下的绳子小心地卷好，

放回袋子里，除此之外，袋子里只放了剩下的精灵饼与水壶。那把

刺叮剑仍挂在皮带上，盖拉德丽尔夫人送给他俩的宝瓶和小盒子

藏在贴胸口的袋里。

他们终于转身面朝火焰山出发了，再也不想躲躲闪闪。他们

克服疲劳与沮丧，一心只想着继续前进。阴郁的白天暗蒙蒙，即使

在这片戒备森严的土地上，除非走近了，别人很难发现他们的行

踪。在黑魁首所有的奴仆中，恐怕只有黑骑士警告过他：有人已偷

偷进入他守护的王国心脏，尽管来者个子很小，但很顽强。但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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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及其坐骑此时都在国外执行其他任务：它们在远方集结，奔赴

黑塔楼全神贯注的方向，给前进的西方联军投上阴影。

这天，山姆觉得他的主人似乎重新有了一些力量，这变化恐怕

并不仅是由于扔掉了多余的东西，减轻了负担的缘故。在第一段

的行程中，他们走得比他预期的要远，速度也较快。荒野虽然崎岖

不平，充满敌意，然而他们还是前进了一大截，离火焰山更近了。

随着白天慢慢过去，曚 的日光很快消失，弗拉多又弯下身子，步

子开始摇晃起来，仿佛一天的拼搏已经耗尽他剩余的体力。

他们最后一次停下来，弗拉多一屁股坐在地上，说道：“我好

渴，山姆。”就再没有说话。山姆给他喝了一口，这一来壶里就只剩

下一口水了。他自己忍着没有喝。莫都的夜再次笼罩住他们，山

姆思绪万千，所有的回忆都与水有关；他闭着眼睛，忍受着折磨。

脑海里现出他见过的每一条小溪、河流或泉水，或在绿色的柳荫下

流淌，或在阳光下闪烁，涟漪荡漾，水声潺潺。他感觉到在傍水镇

和乔利·科顿、汤姆、尼布斯以及他们的妹妹罗茜一起涉水过池塘

时，脚趾周围布满清凉泥浆的新鲜感觉。“那是遥远的过去，”他叹

了口气，“在遥远的地方。即便有回去的路，也得先经过火焰山

啊。”

他睡不着，心里在进行一场斗争。“嗨，你看，我们做的比你希

望的要好，”他坚定地说，“至少这开头挺好的。我估计我们已经走

了一半路，再有一天就能到达目的地了。”他停住了嘴。

“别傻了，山姆·甘姆齐，”传来了他自己的另一个声音，”我看

像现在这样，他即便能走，也走不了一天。如果把所有的水和大部

分食物给了他，你自己也走不下去了。”

“不过，我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我一定能。”

“到哪里？”

“当然是火焰山 ！”

“到了那儿又怎样呢，山姆·甘姆齐，又怎样呢？等你到了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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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怎么样呢？他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了。”

山姆沮丧地发现自己无言以对，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办。弗

拉多从来不跟山姆多谈他的使命，而山姆只是模糊地知道，魔戒无

论如何得丢进火里。“厄运山口，”他喃喃道，他脑子里浮现出那个

老名字，“嗯，也许主人知道怎么找到那儿，但我却一点也不清楚。”

“嗨，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声音在回答，“这一切都将毫无结

果。他自己也这么讲过。你是个傻瓜，所以还在不断地希望和努

力。如果你不那么顽固，几天前你就可以同他一起躺下，大睡一

觉。而如今你照样会死，甚至更惨。我看最好还是现在躺下，放弃

不干算了。反正你永远也到不了山顶。”

“我要到那儿，粉身碎骨也罢，”山姆说，“我要亲自把弗拉多先

生背上去，即使那样会压断我的背、压碎我的心。好了，别再争论

了！”

这时，山姆感到他身下的地面一阵震颤，他仿佛听到或者感觉

到了一种遥远而深沉的隆隆声，像是被囚于地底下的雷声。一道

红色的火焰在黑云下面一闪，随即消失了。火焰山也睡得不稳啊。

终于踏上去火焰山的最后一段路程了，山姆从未想到过他能

承受如此巨大的折磨。他痛苦不堪，口干舌燥，难以吞咽一小口食

物。天依然黑黝黝的，不仅是因为火焰山的烟雾，还因为似有暴风

雨即将来临，东南方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微微发亮的雷电。最糟

的是，空气中充满了烟雾，呼吸变得困难而痛苦，他们头晕目眩，趔

趔趄趄，不时摔倒。然而他们的意志并没有屈服，仍继续前行。

火焰山越来越近，他们只要抬起沉重的脑袋，满眼都是那阴森

森的庞然大物。这是一座由灰烬、熔岩和焦石组成的山峰，上端是

陡峭的锥体，高耸入云。在昏暗的白天过去，真正的夜晚又到来

时，他们已经跌跌绊绊地来到它的脚下。

弗拉多气喘吁吁倒在地上。山姆坐在他旁边。奇怪的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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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此刻感到疲乏而轻松，头脑似乎又清醒了，内心再没纷扰。他知

道那些绝望的念头仍然存在，但他不予理睬。他的意志坚定，只有

死亡才能击溃它。他觉得自己无欲无望，也不想睡觉，而警觉心则

有增无减，他知道现在一切危险将系于一点：明天是决定命运的日

子，是决定成败的最后一搏。

但是明天何时来临？长夜绵绵无尽，时间停滞了，一成不变。

山姆纳闷，是不是第二个黑暗时代已经来临，不会再有白天了呢？

最后，他伸手摸摸弗拉多的手。冰冷的手颤动着，他的主人在发

抖。

“我不该把毯子扔了。”山姆咕哝说。他躺了下来，尽量用自己

的胳膊和身体让弗拉多温暖一些。之后他就睡着了。他们一路东

行的最后一天，昏暗的光线照在两个并肩躺着的霍比特人身上。

风从前一天变成西风起就渐渐减弱了，但现在刮起了越来越大的

北风。虽然看不见太阳，但它的光芒却慢慢洒进霍比特人所躺之

处的阴影里。

“好了，该起来了！准备作最后的冲刺吧！”山姆边说边挣扎站

立起来。他弯身俯视弗拉多，轻轻叫醒了他。弗拉多一边呻吟，一

边强挺着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可刚站起来又摔倒了。他勉强抬

眼看了看如巨塔般耸立在面前的火焰山，然后开始痛苦地用手爬

着前进。

山姆看着他，心在哭泣，但是涩痛的眼眶没有泪水。“我说过

我会背他的，即使压断我的脊背也罢，”他喃喃自语道，“我说到做

到！”

“来，弗拉多先生！”他高声说道，“我不能为你拿魔戒，但我可

以背你！快上来吧！亲爱的弗拉多先生，山姆要背你走。只要你

告诉他往哪走，他就往哪走！”

弗拉多趴在山姆的背上，胳臂松松地搂着他的脖子，山姆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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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住他的双腿，晃晃悠悠站起身。他感到很惊讶，他背上的负担并

不重。原先只担心自己没力气背起主人，并且总以为得分担那只

该死的魔戒沉得吓人的重量，可现在并不是这么回事。不管是因

为弗拉多被长时间的伤痛、刀伤、毒刺盯咬、忧愁、恐惧以及风餐露

宿弄得骨瘦如柴，还是因为山姆被赋予最后的力量，反正他没有花

太大力气就背起了弗拉多，就像当初在霞尔的草坪或打草场上做

游戏时，背起一个霍比特孩子一般。他深深吸上一口气出发了。

他们已到达火焰山北麓略为偏西的山脚处，这里漫长的灰色

山坡尽管崎岖不平，但并不陡峭。弗拉多一直没吭声，山姆就尽最

大的努力奋力攀爬，没有任何方向，仅仅依赖自己的意志。他要在

力气用尽、意志崩溃之前尽可能爬得高些。他艰难地往前走，不断

地向上攀登，一路上左转右拐以减缓坡度，步履踉跄，最后如同重

负的蜗牛般爬了起来。当他的意志再也坚持不下去时，他的四肢

一下子瘫软了下来，停下来，轻轻把主人放到地上。

弗拉多睁开眼睛，吸了一口气。在山上呼吸要容易些，因为浓

烈的气味都在下面飘荡缭绕。“谢谢你，山姆，”他用嘶哑的声音轻

轻说道，“还有多远？”

“不知道，”山姆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山姆回头看看，又抬头看看：他吃惊地发现刚才自己这番努力

竟使他们走了相当长的路程。可怕的火焰山孤零零地矗立在面

前，并没有原先看起来那么高。不过山姆觉得它不如他们走过的

魔影山隘口那么巍峨。这凌乱崎岖的山体从巨大的山基上拔起，

高出平原三千尺；山坡上方的中央圆锥体高约一千五百尺，好像一

个大烟囱，最上面则是凹形的火山口。山姆已经走到圆锥体下的

半山腰，下面的高格罗斯荒原已变得模模糊糊，笼罩在一片烟雾和

阴影里。他抬头一望，要不是干渴的喉咙，他真想大喊一声，就在

他上方的嶙峋山势中，他清楚地看见了一条道路，像环带似的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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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攀升，绕着火焰山蜿蜒盘旋而上，直达火山圆锥体东侧才消失。

但山姆看不到他头上的小路，那里正是小路的最低点，他的面

前一个陡坡挡住了他的视野。但他估计只要再努力往上爬一点，

就能踏上那条小路。他心里又燃起一线希望。他们也许能征服火

焰山。“这真好像是为我特意修建的！”他自言自语道，“要是那里

没有它，我可彻底完了。”

当然，那条路并不是专门为山姆修的。他不知道，他现在看见

的就是从黑塔楼到火焰山口的索隆之路。这条路出黑塔楼高大的

西门，通过架在一道深渊的大桥，经过荒野，在两个烟雾腾腾的峡

谷间穿行十里光景，就抵达一条上坡的长山道，到了火焰山的东

侧。在那里，小路继续转弯，从南到北绕过宏伟的山体，最后攀登

到圆锥体的上部，但到冒烟山顶还要走一大段路，才会到达一个黑

暗的入口。这东向的口子与阴影城堡的索隆魔眼遥遥相对。由于

火山岩浆的涌动，这条路经常被毁坏或阻塞，每次都由无数奥克斯

加以清理修复。

山姆深深地吸了口气。眼前虽出现了一条路，但他不知道怎

样才能爬上陡坡走到路上去。首先他得舒缓一下疼痛的背部，他

在弗拉多身旁躺了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日光慢慢地亮起来。

山姆突然产生了一种他连自己也说不明白的紧迫感，好像有人在

向他呼喊：“快，赶快！要不然就迟了！”他打起精神，站起了身。弗

拉多仿佛也感觉到呼唤，挣扎着跪起来。

“我要爬上去，山姆。”他喘息着说道。

他俩像灰色的小虫似的，一步步向坡上爬去。终于来到了小

路上，发现那小路还挺宽的，路上铺着碎石块和火山灰。弗拉多来

到路上，仿佛受到某种强力驱使，慢慢朝东面爬去。索隆的阴影悬

在远处，正被西方世界吹来的风刮散，也可能是因内部的巨大骚动

引起的变化。覆盖着的黑云纷乱旋卷，一时间四下散开。这时他

看到黑塔楼的铁塔顶的小塔尖，在云雾中黑黝黝耸立着，比周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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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片阴影更黑更暗。黑塔楼的魔眼闪烁片刻，只见一道红光从

那高大无比的大窗射出，向北蹿去。接着，阴影又聚拢起来，可怕

的景象消失了。那只眼睛并没有朝他们看，它盯着集结在北面山

脉谷地的西方联军。索隆集中所有邪恶势力准备在那里决一死

战。但弗拉多一看到那可怕的魔眼，就像受到致命一击似的倒下

了，他的手摸向脖子上的链条。

山姆跪在他身旁。他听到弗拉多以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喊着：“救救我，山姆！救救我，握住我的手！我无法让它停下来。”

山姆抓起主人的双手，使它们手掌对手掌合在一起，吻了它们，然

后将它们轻轻捧在自己手里。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心头：“索隆发现

了我们！一切都完了，或许快完了。快，山姆·甘姆齐，这是最后关

头！”

他又背起了弗拉多，把他的手拉到自己胸前，让他的双腿悬垂

着。他低着头，艰难地顺着小路向上爬。小路似乎不像开始看上

去那么好走。所幸的是，山姆在蜘蛛山口塔楼上时看到的喷涌而

出的火红岩浆只在南坡和西坡流淌，没有堵住这边的小路。不过

不少地方的路面还是崩塌了，或者有了裂缝。小道向东延伸一段

路后突然一个急转弯向西折去，然后穿过了一块很久以前由岩浆

风化而成的岩崖。山姆背着主人，气喘吁吁地转过拐弯处，就在此

时，他眼角瞥见有个什么东西从岩崖上坠落了，仿佛是他走过时踩

落的一小块黑石。

一个沉重的东西突袭而来，他一下向前摔倒了，但他的手依然

紧握着主人的手不放，但手背摔破了。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就

他在倒下时，旁边响起一个可憎的声音。

“可恶的主人！”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可恶的主人欺骗我们，欺

骗斯米戈尔。他不能走那条路。他不能毁了宝贝。把它交给斯米

戈尔，对，把它交给我们！给我们吧！”

山姆狠命一用劲站起身，立即拔出自己身上的宝剑，却无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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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古鲁姆和弗拉多已经扭成一团。古鲁姆在撕弗拉多的衣服，

想抓住他脖子上的链子和戒指。突如其来的袭击者想企图采用暴

力抢走他的宝物，令弗拉多怒火中烧。他原已心如死灰，这下似又

激起他的斗志，狂怒之下极力反抗，山姆看得目瞪口呆，连古鲁姆

也震惊不已。要是古鲁姆还保持原来的体力，情况可能就完全不

一样了，但是他一路走过来也是满目荒凉，孤身一人，又饥又渴，加

上贪婪与恐惧作祟，这一切都在他身上都留下痕印，只见他瘦骨嶙

峋，肌肠辘辘，形容枯槁，面如土色，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火焰。即

使恶念再盛，也已经没有从前那种抓住人不放的力量。弗拉多一

下子把他甩开，颤抖着站立起来。

“滚下去！”他喘着气叫道，伸手摸向胸口，隔着皮衣服抓住了

那枚魔戒。“滚下去，你这蛆虫，别挡我的道！你的时限到了。你

现在休想背叛我，杀死我。”

突然，像以前在埃敏缪尔崖沿下一样，山姆又看到了这两人的

幻影：一个蜷缩着身影，简直不像活物，是个被彻底毁灭和击溃的

家伙，然而仍然充满着可怕的贪欲和疯狂；在它面前则挺立着身着

白袍者：严厉冷峻，不为所动，胸口处有一火轮。一阵威风凛凛的

声音从火轮中传出：

“滚开，别再来烦我！你若再碰我一下，必将自投厄运火口。”

那个蜷缩的身影退却了，眼内仍闪着恐惧而又贪婪的火花。

幻象很快消失了，山姆看到弗拉多站着，手按在胸口，大口大

口地喘着气，古鲁姆跪在他脚边，双手伏地趴在地上。

“小心！”山姆喊道，“他会跳起来！”山姆挥着宝剑冲上前去，

“快走，主人！”他喘息着说：“快走，快走！时间紧迫。我来对付他。

你快走！”

弗拉多仿佛站得很远地看着他，“是的，我必须走了，”他说，

“再见，山姆！这是最后的时刻了。登上火焰山口，一切在劫难逃。

再见！”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了。他走得很慢，身子僵直地在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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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慢慢攀登。

“来吧！”山姆说，“现在我来对付你！”他举着抽出的剑，跳上前

去准备战斗。但是古鲁姆没有跳起来，他躺倒在地，痛哭流涕。

“别杀我，”他哭泣着说，“别用这无情的钢铁伤害我！让我活

下去吧，再让我多活一会儿。完了，完了！我们都完了！宝贝一

走，我们都会死去，化成尘土！”他用干枯的长手指抓起路上的灰

烬。“尘土啊！”他嘶嘶说道。

山姆的手在发抖。由于愤怒和想起对手的罪恶，他热血沸腾。

真该一剑杀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他罪该万死，惟有如此才是万

全之策。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却又有什么在阻止他：不能杀一个躺

在尘土中的可怜虫，他已经毁了，彻底垮了。尽管山姆自己只携带

过魔戒一会儿，但他还是能隐约猜到古鲁姆因身心俱毁造成的极

度痛苦，他已成为魔戒的奴隶，再也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平静和解脱

了。不过山姆并没有道出自己的感受。

“哼，我诅咒你，你这讨厌的家伙！”他说，“滚！给我滚得远远

的，我信不过你，别在我脚边转；滚远点，要不休怪我用这把无情的

钢铁家伙刺穿你！”

古鲁姆手脚并用爬起来，往后退出几步，然后转过身看到山姆

正要朝他踢来，连忙飞也似的沿小道向下逃走了。山姆不再追他。

却突然想起主人。他抬头向上看看小路，没看到主人的身影，便艰

难地尽快向上攀登。这时他如果回头瞥一眼，就能看到离他不远

的后面，古鲁姆又转回头，眼内重新露出疯狂的神情，正迅速而小

心地跟在他后面潜行，活像在石头间跳动的影子。

道路向上伸展，不久就又转了个弯，这是最后一段东行的路。

它穿过一条沿着圆锥坡面而下的堑沟，抵达山侧的黑暗入口：厄运

山口。远处，太阳正一点点向南移，像暗红的圆盘穿过烟雾，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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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照在这片土地上。整个莫都大地散布在火焰山周围，死气沉沉，

寂静无声，阴影笼罩，在等待一场浩劫。

山姆来到入口前向里张望，里面又黑又热，间或有激烈的震

动。“弗拉多先生！”他向洞里呼喊，却没有人回答。他站了一会

儿，心头吓得怦怦直跳，一头冲了进去。一个黑影尾随着他。

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情急中他又取出了盖拉德丽尔的宝

瓶，但是拿在手里的宝瓶灰蒙蒙、冷冰冰的，对着令人窒息的黑暗

射不进一缕光芒。他已来到索隆王国的中心，古代强权的锻造场，

这强权是中洲最巨大的邪恶力量，其他一切都甘拜下风。山姆胆

战心惊地在黑暗中向前走了几步，突然间，一道红光迸现，向上蹿

去，照到高高的黑石顶上。山姆这才看清楚自己已进入一处山洞

或地道，它通往烟雾腾腾的火山锥。没隔多远，前面地上和两壁上

有一道沟壑，红色火焰时而腾起，时而熄灭在黑暗之中。下面深处

一直传来有如巨型机器转动的隆隆声。

火焰又蹿出沟壑，弗拉多就站在这厄运山口的边上，在红色火

光的映衬下，黑色身影显得特别庞大，他身姿挺直，仿佛被化成了

石头似的伫立着，一动也不动。

“老爷！”山姆大喊。

弗拉多一动，随即朗声说话。山姆从未听见过他用这么清晰

而有力的声音说话。那声音压倒了火焰山的震动和喧嚣，在石顶

和山壁间回荡。

“我来了，”他说道，“但是我现在不选择完成使命。我确实不

愿意。魔戒是属于我的！”说完他突然把魔戒戴到手指上，一下子

在山姆的眼前消失了。山姆倒抽一口气，可来不及叫喊，因为就在

此刻发生许多事情。

随着一个黑影跃过，有样东西狠狠地砸在山姆背上，双腿挨了

一击，他一下子被甩到山壁上，头撞到石头，立刻晕了过去。

当弗拉多戴上戒指，声称这枚戒指属于他之时，远方的王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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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黑塔楼的强权动摇了，塔楼从基础到那威凛凛的顶端都在颤抖。

索隆突然发觉了弗拉多，他的魔眼穿透一切阴影，越过荒野，直达

他建造的山门。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片闪光中，他意识到了自己

的极度愚蠢，意识到了敌人的全部计谋。他怒不可遏，气冲云霄，

但恐惧也如毒雾般使他窒息。他知道自己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

关头。

他六神无主，以往的邪恶计谋，鬼魅伎俩都离他而去。在他的

黑暗王国中，恐惧正在蔓延，奴仆胆战心惊，军队畏葸不前，头领们

顿失方寸，意志全无，陷入绝望动摇，因为黑魁首已弃他们于不顾。

指使他们的黑势力在势不可挡的力量下把全部意志都转向了火焰

山。听到他召唤，纳芝戈尔发出一阵声嘶力竭的尖叫，拼命飞起，

速度比风还快，翻动翅膀，直向南面的火焰山扑去。

山姆醒来了。他感到头晕目眩，浓血正从头上流进眼睛里。

他摸索向前，看到了一幅奇怪而可怕的景象。古鲁姆在沟壑边缘

上，像疯了似的和一个隐形的对手扭打在一起。他前后摇晃，时而

贴近沟壑边沿，几乎掉下去，时而又往后退，摔倒在地，再爬起来，

又再摔倒。扭打中，他不停地嘶嘶发声，但说不成一句话。

下面的火焰在狂怒中苏醒，红光闪闪，整个大山洞里已是一片

火光，热不可挡。突然，山姆看到古鲁姆那双长长的手伸到嘴边，

他那白森森的獠牙一闪，随即就听见咔嚓一声，像是牙齿咬断了东

西。弗拉多一声惨叫，身体立刻显形，跪倒在沟壑边上。古鲁姆却

如疯子般地手舞足蹈，高高举起那枚戒指，一根手指赫然戴着魔

戒。那魔戒闪闪发光，像是刚在熊熊烈火中锤炼而成。

“宝贝，宝贝，宝贝！”古鲁姆大喊大叫，“我的宝贝，啊，我的宝

贝！”他只顾贪婪地看着他那战利品，全然忘却脚下已太靠近沟壑，

他身子一歪，摇晃片刻，大叫一声，便连人带戒指掉了下去。只听

得从沟壑深处传出最后一声“宝贝”，踪影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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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轰的一声巨响，然后是劈劈啪啪的一阵乱响。火焰随即往

上蹿，舔着洞顶。有节奏的震颤变成了巨大的喧嚣，火焰山整个摇

动起来。山姆奔向弗拉多，把他扶起，抱着他爬出了山洞。山姆站在

高耸于莫都荒野之上的火焰山口，是那样的惶惑和惊恐，忘记了其

他一切。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凝望前方，仿佛变成石头。

他在一片翻滚的黑云中看到一个短暂的景象：建在大山之上

的塔楼和城垛，高如山丘，下面则遍地坑洞。塔楼里有宽大的庭

院、地牢、悬崖般陡峭的无窗监狱，还有牢固的钢铁大门。但这一

切于顷刻间全消失了。塔楼倾圮，山体崩塌，围墙碎裂、熔化塌倒。

大片呈螺旋形的烟雾和喷涌的热气滚滚向上，形成一片势不可挡

的烟浪，上下翻旋。最后，在这片绵延数里的烟雾中传来轰隆隆的

声响，持续不断，渐渐变成震耳欲聋的呼啸。大地晃动，原野崩裂，

火焰山剧烈震荡。火焰从厄运山口喷射而出，天空电闪雷鸣，黑雨

泼洒而下，犹如鞭子一般。一阵怪叫压过其他一切的噪音，穿云破

雾而至，那是纳芝戈尔，它们像燃烧的弩箭般飞到暴雨的中心，困

于火山喷出的烈火中，羽翼在空中劈劈啪啪作响，然后烧焦枯萎化

为乌有。

“瞧，这就是结局，山姆·甘姆齐，”他身边一个声音响起。那是

弗拉多，他脸色惨白，疲惫不堪，却已恢复原状，眼神平静，没有紧

张，没有疯狂，更没有害怕。此刻他已经卸去重负，宛如在霞尔的

那些幸福日子里的可爱主人。

“老爷！”山姆叫道，双膝跪倒。虽说现在身处废墟之中，他却

快活无比，欣喜若狂。负担已卸去，主人得救了；弗拉多依旧故我，

自由自在。这时山姆才看到主人那只受伤流血的手。

“你这可怜的手！”他说道，“我没有东西包扎，也止不了痛。当

时我宁愿把自己的整只手都割下跟他换。他一去不复返，再也不

会有人记得他。”

“对，”弗拉多说道，“你还记得刚多尔夫说过的话吗？他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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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姆可能还会干些什么名堂的。但要不是他，我本不会销毁那枚

戒指。即使历尽千难万苦，走到苦难的尽头，我们的努力仍可能付

诸东流。所以让我们宽恕古鲁姆吧！因为我们毕竟成功了，现在

一切都已过去。在这一切都了结之时，我真高兴你和我在一起，山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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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万众欢庆

山头周围的莫都军队发狂了，西方联军陷入人海大战中。太

阳发出惨淡的红光，在纳芝戈尔的羽翼下，死亡的阴影笼罩大地。

阿拉贡默默站在王旗下，神情严峻，仿佛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不

过他的眼睛却像明星般闪耀，夜越深，越明亮。刚多尔夫站在山顶

上，指挥若定，全身雪白，没有任何阴影罩在他身上。敌人像波涛

般地向被围的山头拥来，武器的砍击声与震天的厮杀声搅成一片，

犹如喧腾的潮水。

刚多尔夫似乎看见了什么异乎寻常的情况，全身一激灵，他转

过身来，回头向北望去，那儿的天空灰白而晴朗。他立即举起双

手，高声喊道：“鹰来了！”万众呼应：“鹰来了！鹰来了！”莫都将士

抬头张望，却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

风王格威赫来支援他们了，他的兄弟兰德罗沃也来了。他们

是北方之鹰中最强大、最勇敢的鹰，也是古老的梭朗德家族中最强

大的后代。在中洲初形成的时刻，梭朗德便在高耸入云的环形山

脉峰巅上建立自己的城堡。在他们后面，还跟来了北方各山区的

大批鹰队，乘着越来越急的风浩浩荡荡飞驰而来。一群鹰径直从

高空往下俯冲，向纳芝戈尔直扑过来。他们扇动宽阔的翅膀，如暴

风般迅疾而至。

这时，从黑塔楼蓦地传来一声大叫，纳芝戈尔听了立即转身便

飞，消失在莫都的黑影里了。此刻，莫都将士立即军心动摇，狐疑

不前，狂笑顿止，双手颤抖，两腿瘫软。驱使他们投入战斗，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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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充满仇恨和愤怒的魔力消失了，他的意志离他们而去；现在再

看看他们的敌人的眼睛，射出的是致命的令人畏惧万分的光芒。

现在虽然身处于黑暗中，西方联军却充满了希望，他们发出了

呐喊。冈多骑士、罗翰骑兵、北方杜内丹人，一支支部队冲出被团

团围住的山头，扑向军心动摇的敌军，金戈铁马，势不可挡。但是

刚多尔夫举起双臂，再次用清晰的声音喊道：

“站住，西方勇士们！站着等候！敌人的末日到了！”

就在他说话间，脚下的大地轰然震动，紧接着，一大片翻滚的

黑云在闪烁的火光中涌出，迅速升到黑大门塔楼上方的高空，腾上

群山。大地呻吟颤栗，塔楼倾摇不止，终于倒塌。坚垒崩裂，黑门

塌毁。只听见远处传来阵阵鼓点般的隆隆声，先弱，渐强，最后直

冲云霄，天地间充斥着连续不断的倾塌回声。

“索隆王国完蛋了！”刚多尔夫说，“魔戒携带者完成了使命。”

西方联军众将领向南面的莫都大地望去，依稀看到云层中升起一

个巨大黑色身影，遮天蔽日，难以穿透，头顶有一光环。顶天立地

的身形上伸出一只可怕的巨手，朝西方联军压来，无奈已是外强中

干，一阵狂风吹来，将它从他们头顶吹散，消逝殆尽，只剩下无限的

寂静。

众首领低下头来，但他们再抬眼望去，只见敌军全线溃逃，莫

都强权土崩瓦解。死亡袭来，敌军在起伏不平的山上狼狈逃窜，如

无头苍蝇般乱撞，直到筋疲力尽倒地死去。索隆仆从们，无论是奥

克斯还是中了魔法沦为奴隶的巨怪和野兽一个个走投无路，有的

自杀，有的跳坑，有的哭喊着绝望地逃进山洞和黑暗之中。敌军中

的鲁恩人和哈拉德人，东方野蛮人和南蛮子也看到自己将一败涂

地，而西方雄师已经稳操胜券。但敌军当中有一些长期效力邪魔、

中毒最深的家伙们对西方大军恨之入骨，且生性鲁莽傲慢，此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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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聚集一起，准备拼个鱼死网破。不过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拼命向

东逃窜了，有的则扔下武器乞降。

刚多尔夫把战斗指挥事务全部交给阿拉贡和其他诸王，自己

站在山顶上呼唤鹰王，格威赫很快从天而降，站在他面前。

“你已经驮过我两次了，我的朋友格威赫，”刚多尔夫说道，“希

望你能再帮忙驮我一次。这次，你将发现我比你上次把我从齿峰

驮回来时要轻得多，因为我的旧生已经在那里烧毁。”

“我很乐意，”格威赫答道，“你要去哪都行，即使你如石头般沉

也没问题！”

“那好，叫你的兄弟和我们一起去吧，还得再找一个飞得最快

的同伴！我们的飞行速度要快过风，要赶上纳芝戈尔。”

“现在北风吹得正劲，但我们可以比它还快。”格威赫说。他驮

起刚多尔夫，向南疾飞而去。随他同去的是年轻力壮、飞行神速的

兰德罗沃和梅内尔德。当他们飞越乌顿和高格罗斯荒原上空时，

看到下面一片废墟，凌乱不堪。他们面前的火焰山仍在燃烧，向外

喷着火焰。

“在这一切都了结之时，我真高兴你和我在一起，山姆。”弗拉

多说。

“是的，我和你在一起，老爷，”山姆说道，并把弗拉多受伤的手

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胸口，“你和我在一起。我们的旅程结束了，不

过，经历了那样的艰难险阻、长途跋涉，我可不愿听天由命了。这

有点儿不像我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不大像，山姆，”弗拉多说，“但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希望

渺茫哪。末日来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在废墟和黑雨中

迷失了方向，没有逃生之路。”

“老爷，至少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离开这厄运山口，

是这个名字吧？你说对吗？来，弗拉多先生，我们怎么也要走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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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好，山姆。既然你要走，我也去。”弗拉多说。两人站起身来，

顺着那条蜿蜒的小路慢慢向下走去；就在他们往震颤的火山脚走

去时，一股巨大的烟雾和热气从火焰腔口喷出，火山锥体的一侧裂

开了，一股汹涌的火山岩浆滚滚喷出，向山的东侧淌去，发出雷鸣

般的响声。

这一来，弗拉多和山姆无法继续前进，他们最后一点意志和体

力都一下垮了。他们已走到火山脚下由火山灰堆成的小山包，但

已走投无路，小山包已成了一个孤岛，眼看就将在火焰山的滚滚岩

浆中淹没。山包周围的大地已都震得裂开，烟雾和火焰正从地底

深处向上喷射。在他们后面，山体震动，一侧裂开了几处大缝。熊

熊岩浆正顺着长长的山坡慢慢地朝他们流过来，他们马上就将被

吞没。炙人的火山灰雨落个不停。

他们站在那里，山姆仍然握着主人的手抚摩着，他叹息道：“我

们创造了一个多么伟大的故事啊，弗拉多先生，我真希望能听到人

们讲述这个故事。你看他们会这么说吗：‘现在来听我讲九指头弗

拉多和噩运魔戒的故事吧’，就像我们当初在林谷听独手贝伦和大

宝石的故事那样？当时大伙儿都鸦雀无声呢。我真想亲耳听到这

个故事！不知道我们这部分过去后，故事会如何继续。”

山姆说话时，为了免得害怕，他的眼睛始终瞟着北方，瞟着北

风吹来的方向。在那遥远的天空中，天气晴朗，凛冽的寒风正把残

云和黑暗赶走。

是格威赫那双敏锐的千里眼发现了他们，他冒着被火焰吞噬

的危险，像狂风般飞下去。在低空盘旋，看见下面有两个黑暗的小

人影，孤立无援，手拉着手站在一个小山头上。他俩下面的世界在

颤抖、喘息，熔岩正在向他们逼近。他立即猛扑了下去，发现他俩

已经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不是已被热气和浓烟呛得透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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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被绝望彻底击垮了，他俩干脆闭上了眼睛，不再直面死亡。

格威赫俯冲而下，兰德罗沃和梅内尔德紧随其后。那两个并

排躺着的旅行者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好运降临，他们被一下猛地提

了起来，迅速带离了黑暗和火焰。

山姆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宽阔的山毛榉树

叶在他上方轻轻摇曳，透过嫩叶洒下来的阳光一闪一闪的，泛出碧

绿而又金黄的颜色。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香。

他记起来了，这是伊锡利恩的清香。“哎呀！”他心想，“我睡了

多久了？”因为这香气使他回想起那阳光灿烂的一天，他在河岸下

点起的小火堆。而这些日子来发生的一切，他一时间还没来得及

想起。他伸伸四肢，深深吸了口气。“呀，我做了个什么梦啊！”他

低声道，“真高兴醒来！”他坐起身，这才看到弗拉多正躺在他旁边，

安详地熟睡着，左手枕在头下，右手放在床单上。中指只剩了

半截。

过去的一切一古脑儿浮现在脑海，山姆大声叫道：“这不是做

梦吧！可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一个声音从他身后缓缓传来：“在伊锡利恩土地上，在国王护

荫之下，他正等着你们。”话音刚落，刚多尔夫已经站在他面前。他

一身白袍，雪白的胡子在叶间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山姆先生，你

现在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山姆猛一个仰天倒，张着嘴愣了好一会儿，喜悦和迷惑交加，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喘着气说道：“刚多尔夫，我还以为

你已经死了！我还以为自己也死了呢！一切悲哀都已过去？世界

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魔影已经消灭了。”刚多尔夫说道，放声大笑，那音乐般的

笑声如流入干枯土地的甘泉；山姆听着，想到他已不知有多少日子

没有听到过如此悦耳、欢快的笑声了。这笑声飘进耳里，犹如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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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种种欢乐的声响。听着听着，山姆突然嚎啕大哭。不过，一

如春风吹拂，普降甘霖后，太阳穿云而出，天色更加明亮，他很快收

住眼泪，转而哈哈大笑，笑得从床上蹦了起来。

“我觉得怎么样？”他叫道，“哦，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我觉

得，我觉得———”他手臂往空中一挥———“我觉得像严冬过后的明

媚春天，阳光照在树叶上；我像是听到了我熟悉的喇叭、竖琴和歌

声！”他突然停下来，转头望望他的主人。“弗拉多先生怎么样？”他

说，“他那手真够可怜的，但愿除此之外，他一切都好。那个关头他

可真难熬哇。”

“是的，除此之外，我一切很好。”弗拉多说道，坐起身来，也开

怀大笑，“我等着你醒来，自己却又睡着了，山姆，你这爱睡的家伙。

我今天一早就醒了，现在一定快中午了吧。”

“中午？”山姆说完，掐指算起来，“哪天的中午？”

“新年的第十四天，”刚多尔夫说，“或者，也可以说是霞尔年历

四月八日。但是在冈多，现在新年始于索隆灭亡之日，即三月二十

五日，你们就是在那天被带出火焰山来到国王这儿。他曾来照看

过你们，此刻正等着你们过去呢。你们将和他一起用餐。你们准

备就绪后，我就带你们去见他。”

“国王？”山姆说，“什么国王，他是谁？”

“冈多国王，西方世界的君主，”刚多尔夫笑道，“他已经要回他

的古老王国，不久将去那儿登基。他现在正等着你们。”

“我们该穿什么衣服好呢？”山姆问道。他只看到当初自己一

路东去时穿的破旧衣服，折叠着放在他们床边的地上。

“就穿你们去莫都国时穿的衣服吧，”刚多尔夫说，“你在黑土

地穿的奥克斯破衣服也要保存起来，弗拉多。没有丝绸和亚麻布，

也没有盔甲和纹章能比这些破衣服更光荣了。不过以后我也许会

为你们找些别的衣服来。”

然后他向他们伸出双手，他们看到他一只手上闪着亮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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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是什么？”弗拉多惊叫道，“难道是⋯⋯”

“对，我给你们带来了两件宝物。这是你们获救后在山姆身上

找到的。盖拉德丽尔夫人的礼物：你的宝瓶，弗拉多；还有你的盒

子，山姆。现在物归原主，你们一定感到高兴吧。”

他们盥洗完毕，穿好衣服，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后，便跟着刚

多尔夫去了。他们离开睡觉的山毛榉树丛，往一块绿色长草坪走

去。草坪在阳光下鲜艳夺目，周围是挺拔而开满红花的黑叶树。

在他们后面，传来瀑布的流水声，前面则是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

流入草坪尽头的一片绿色丛林，两岸鲜花盛开。他们走过一条树

林组成的拱道，看到远处溪水波光粼粼。

一行人来到树林中的空地上，惊异地看到，身着闪亮盔甲的骑

士和银黑制服的高个卫士们正列队站在那里，恭候他们的到来，并

向他们鞠躬致意，其中一人吹起长号。他们穿过流水欢唱的溪边

树道，来到一块宽广碧绿的草地上，草地远处有一条宽阔的大河，

银光点点，河中间有个绿木葱翠的长形小岛，还泊着许多船只。他

们面前站列着几排整齐的队伍，盔甲在阳光下闪烁晶亮。当这两

名霍比特人走近时，全体战士宝剑出鞘，长矛挥动，号角齐鸣，同时

用多种不同的语言高喊着：

哈夫林万岁！用最美好的语言将他们颂扬！

ＣｕｉｏｉＰｈｅｒｉａｉｎａｎａｎｎ！ＡｇｌａｒｎｉＰｈｅｒｉａｎｎａｔｈ！

弗拉多、山姆·甘姆齐！用最美好的语言将他们颂

扬！

ＤａｕｒａＢｅｒｈａｅｌ，ＣｏｎｉｎｅｎＡｎｎｕｎ！Ｅｇｌｅｒｉｏ！

颂扬他们！

Ｅｇｌｅｒｉｏ！

Ａｌａｉｔａｔｅｌａｉｔａｔｅ！Ａｎｄａｖｅｌａｉｔｕｖａｌｍ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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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他们！

Ｃｏｒｍａｃｏｌｉｎｄｏｒ，ａｌａｉｔａｔａｒｉｅｎｎａ！

颂扬魔戒携带者！用最美好的语言将他们颂扬！

弗拉多和山姆听了，热血一下涌到脸上，眼内闪出惊异的神

色。他们向前走去，看到在欢呼的人群中放着三张用绿草皮铺设

的高椅。右边的座椅后面，是一面绿旗，用白丝绣着一匹自由驰骋

的骏马，左边座椅后则是一面蓝旗，上面用银丝绣着一艘在破浪行

驶的天鹅大船。中间的座椅最高，王座后面一杆军旗在迎风招展，

旗上绣有一株花儿盛开的白树，下面一方黑土，旗子上方还绣了一

顶闪亮的王冠和七颗闪烁的星星。王座上端坐着一位全身披着盔

甲的男子，没戴头盔，膝上横着一柄长剑。当他俩走近时，他站了

起来。这时他们认出他来，虽然他的模样有些改变，但依然容貌高

贵、神情愉快，黑头发、灰眼睛，容貌高贵、一派王者风范。

弗拉多迎着他跑去，山姆则紧随在后。“太了不起了？”他高呼

道，“这不是大步嘛！莫非我在梦中？”

“没错，山姆，我就是大步，”阿拉贡笑道，“还记得在布雷的相

遇吗？当时你们并不喜欢我那模样。我们都经历了漫长的征途，

但是你们走的路是最危险的！”

他在他们面前行了单膝跪礼，这使山姆大为惊讶，不知所措。

然后阿拉贡右手拉着弗拉多，左手拉着山姆，把他们带到座椅前，

请他们就座，然后转身对站在周围的众将领及下属朗声说道：

“用最美好的语言将他们颂扬！”他的声音在人群上空回荡。

人群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呼，然后才又安静下来。这时一名冈

多的游吟诗人走上前来，跪下恳求国王允许他吟诵。这令山姆欣

喜万分，极为得意。诗人吟诵道：

“啊！英勇无畏的将士们，国王和王子们，冈多亲爱的人民，罗

翰骑士们，埃尔隆德的儿子们，北方的杜内丹人，精灵，矮人，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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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人民，西方所有的自由人，现在请听在下细说。我要给你们

吟诵的是：九指弗拉多和厄运魔戒。”

山姆一听开怀大笑，他站起身来，高声喊道：“啊，伟大光荣，灿

烂辉煌！我的一切意愿都已成真！”他喜极而泣。

大家都纵情欢笑，哭泣，伴随着他们喜悦的泪花，响起了诗人

如金银般清脆动听的吟唱声，人们这才又安静下来，洗耳恭听。他

时而用精灵语言，时而用西方语言，优美的诗句如滔滔流水，将他

们的历程一一展现。众人听得如痴如醉，痛苦和喜悦交织在一起，

心潮起伏，泪飞如雨。

游吟诗人从中午开始，一直唱到夕阳西斜，树木投下了长长的

影子，他才结束道：“用最美好的语言将他们颂扬！”说完，又屈膝一

跪。这时阿拉贡站起来，人群也都开始移动，他们走进已经准备就

绪的大帐篷，参加热闹的庆功宴，纵情狂欢。

弗拉多和山姆分别被带到一个帐篷里，脱下旧衣服，由侍者折

叠好，恭恭敬敬地放在一边；再为他们换上干净的亚麻布衣服。这

时刚多尔夫进来，令弗拉多惊异的是，他的手里抱着剑和精灵的斗

篷，还有在莫都从他身上扒去的那件米瑟里尔铠甲。他还给山姆

拿来了一件镀金的锁子甲，那件精灵的斗篷则已经洗净、补好；接

着他又把两柄剑放在两人面前。

“我什么剑也不想要了。”弗拉多说。

“至少今晚你要佩一把。”刚多尔夫说。

于是弗拉多拿起了那把原是山姆的小剑，在蜘蛛山口时那剑

曾放在他身边。“刺叮剑给你，山姆。”他说。

“不，主人，这是毕尔博连同他那件银铠甲一起给你的，他不想

让其他人佩戴它。”

弗拉多只好让步。刚多尔夫像随从那样，跪着帮他们系好佩

剑的皮带，然后站起来将银环戴在他们头上。等穿戴完毕，他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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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参加盛宴了。他们和刚多尔夫一起被安排在国王的那一桌。

同桌的有罗翰的伊奥尔默尔国王，伊姆拉希尔亲王和诸位将领；另

外还有吉穆利和莱戈拉斯。

肃立片刻之后，酒端了上来，还过来了两个服侍国王这一桌宾

客的扈从，或者说他们看去是扈从：一个穿银黑两色的米纳思蒂里

斯禁卫军制服，另一个穿绿白两色衣服。山姆奇怪这两个在大人

军中的男孩干吗来了。等他俩走近时，他才突然看清了他们的脸，

脱口叫道：

“哎呀，弗拉多先生！快看，这不是皮平吗？佩里格林·图克先

生，还有梅利先生！他们竟长得这么高了！天哪！我看除了我们

的故事以外，还有更多传奇可讲呢。”

“确实如此，”皮平说着朝他们走了过来。“等宴会一结束，我

们就来慢慢聊。同时你们也可以想办法让刚多尔夫开口。他虽不

像以前那样少言寡语，但如今笑的时候却比说话的时候还多。梅

利和我正忙着呢。我们是石城和罗翰的骑士，我想你们已经看出

来了。”

欢庆的一天终于结束，太阳已经下山，圆月冉冉升起在安达因

河的雾霭上空，透过摇曳的树叶闪着清光，弗拉多和山姆坐在婆娑

轻语的树丛下，沉浸在伊锡利恩的芳香中。他们和梅利、皮平还有

刚多尔夫一直聊到深夜，后来莱戈拉斯和吉穆利也加入了进来。

弗拉多和山姆听他们讲述了那天魔戒队在劳勒斯瀑布边的帕斯嘉

兰草地上被冲散后的遭遇。大家要问、要讲的事情还多着

去呢。

奥克斯，会讲话的树，广袤的草野，驰骋的骑兵，发光的洞穴，

白塔楼，黄金宫，一场又一场战斗，疾驰的船队，所有这些故事都钻

进了山姆的脑海里，弄得他晕头转向。在所有的奇迹中，最令他难

以相信的还是梅利和皮平突然长高长大了。他要他俩同自己和弗

拉多背对背站在一起，比了一下，挠挠头发说：“真让人闹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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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比以前高出了三寸，你们这个年纪还能长高，这下子我可真成

了小矮子。”

“你当然不是小矮子，”吉穆利说，“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普通人

喝恩特人的饮料可不像喝一罐啤酒那样若无其事。”

“恩特饮料！”山姆说，“你又谈恩特人。我都弄不清哪是哪了。

哎呀，我们要几个星期才能把所有事情弄清楚。”

“确实要好几个星期，”皮平说，“然后我们把弗拉多关在米纳

思蒂里斯的一层塔楼里，让他把这些一一写下来。否则他会丢三

落四，可怜的老毕尔博准会十分失望。”

最后刚多尔夫站起身来。“国王济世妙手回春，亲爱的朋友

们，”他说，“是他使出全部力量，把你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将你

们送进甜蜜的梦乡。不过，虽说已好好地睡过一大觉，但现在也是

该睡觉的时候了。”

“不光是山姆和弗拉多，”吉穆利说，“还有你，皮平，我爱你。

光是因为你让我操碎了心，也使我永生难忘。此外在最后一战中，

我在山上找你的情景，我也不会忘记。当时要不是我矮人吉穆利，

你准会完蛋。但我至少知道霍比特人的脚长得是个什么样子了，

就是在一堆尸体下也很容易看出来。我把那堆尸体从你身上搬开

时，我已肯定你已经死了。我急得直扯我的胡子。从你第一次起

床到户外活动还没到一天工夫。现在你还是乖乖去睡吧，我也要

睡了。”

“至于我嘛，”莱戈拉斯说，“可要在这片美丽的丛林里散散步，

那才是最好的休息。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我的精灵陛下允许，我

们有些伙伴准备移居到这儿来。我们能来这儿住一段时间，那才

幸福呐。住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月，甚至一辈子，对人类来讲可

能是一百年。安达因河就在附近，安达因河奔向大海，奔向大海！

“奔向大海，奔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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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海鸥在啁鸣，

海风吹拂，白浪翻腾。

西方，遥远的西方，落日圆圆齐海平。

灰船，灰色的航船，你可听见呼唤声？

那便是先我而去的人们的声音。

离去，我将离去，告别生我养我的密林。

我们的时代行将结束，我们的年华正在消逝。

我将沧海横渡，孤舟远行。

彼岸的长浪已经落尽，

失落的岛屿传来甜蜜的声音，

那就是埃里西，精灵之家世人难寻，

在那里同胞们生生不息，万木长青！”

莱戈拉斯这样歌唱着下到了山坡里。

其他人也陆续离去，弗拉多和山姆回到他们的床上睡觉。清

晨，他们又高高兴兴地起来，心境平静，满怀希望。他们就这样在

伊锡利恩安逸地过了好几天。他们安营扎寨的科马伦原野靠近落

日之窗，晚上可以听到山涧冲下的流水飞落时的哗哗声，它流经鲜

花盛开的草地，在凯尔安德罗斯边汇入安达因河。两位霍比特人

漫步四处，旧地重游。山姆希望在丛林的浓荫下，或隐蔽的林间空

地上看见战象。他听说冈多被围时，那畜牲可多了，但后来它们都

被打死了，他觉得这真是个令人心痛的损失。

“要是一个人能够一下子出现在各个地方，那该多好啊！”他说

道，“真可惜，有许多东西我都没来得及看到。”

在此期间，部队已准备返回石城。疲劳解除，伤口愈合。有些部

队派出去围剿东方野蛮人和南蛮子的残余，直到将他们全部歼灭。

最后返回的是深入莫都的部队，他们彻底摧毁了北部堡垒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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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五月时，西方联军终于出发了。众将领率领队伍一起登

船，从凯尔安德罗斯起航，沿安达因河到达奥斯吉利亚斯。他们在

那里休息一天，第二天，来到了佩兰诺绿野，又看到了高耸在敏多

洛因山下的白塔楼。这座冈多人的城市，也是韦斯特内西人的最

后纪念物，它经历黑暗和烈火的洗礼，迎来新的一天。

他们在原野中间安营设帐，等待黎明到来，这是五月前夕，国

王将迎着初升的太阳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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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王加冕

冈多都城充满狐疑和忧虑。晴天丽日对于希望迷茫的市民来

说，似乎只是一种嘲弄。每天清晨，人们都在等待厄运的降临。他

们的摄政王死了，焚烧扬灰。罗翰国王也死了，躺在他们的城堡

内。连夜来临的新国王又率军与黑魁首作战。黑魁首凶恶强大，

可不是光凭力气或勇敢对付得了的。没有消息传来。自从大军离

开莫古尔谷地，沿山阴北上之后，音信全无，也没有听说任何有关

黑暗东方的传言。

众将领刚走两天，伊奥尔温公主吩咐照顾她的女护理取来她

的衣服，不听劝阻硬是起了床。她们帮她穿上衣服，用绷带吊好她

的胳膊，她就去了医院的院长室。

“阁下，”她说，“我忧心如焚，再也不能无所事事地躺着了。”

“公主，”院长回答道，“你还没有痊愈，我受命要特别小心周到

地护理你，你必须在床上足足躺上七天才能起来。我希望你快回

到床上去。”

“我已经好了，”她说道，“至少身体已经痊愈，除了左臂有些痛

之外，其他没什么不对劲。如果我这么无所事事地躺着，反而会憋

出新的毛病的！没有战争的消息吗？护理员什么都不告诉我。”

“还没有消息，”院长说，“我只知道他们已经进入莫古尔谷地。

据说，从北方来的那个新头领现在是统帅。他是位杰出的君主，还

是妙手回春的神医。但我总是感觉奇怪，那双治病的手竟也要去

舞刀弄剑。如果古老的传说靠得住的话，冈多过去确实如此，但现

魔戒

２６４



在已经不是啦。长期以来，我们医生只医治剑伤刀伤。其实我们

要做的事有的是：即使没有战争来添麻烦，世界上也有足够多的创

伤和不幸了。”

“是啊，不过只要有一个坏蛋就足以挑起一场战争，院长先

生，”伊奥尔温回答说，“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仍会死于剑下。难道当

黑魁首调兵遣将之时，你只让冈多人去采集草药吗？光治愈肉体

的创伤并不总是件好事。在战争中死去、即使是痛苦地死去，并不

见得一定是坏事。在目前这非常时刻，希望你能允许我选择后

者。”

院长看着她，她身材高挑，亭亭玉立，惨白的脸上双眼闪闪发

光。她突然转过身去，双手握紧拳头，从朝东的窗上向外眺望。他

叹了口气，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她转身问道：

“没有需要做的事吗？”她说，“现在城里由谁指挥？”

“我不太清楚，”他回答说，“这样的事无需我去操心。有一位

将官在指挥罗翰骑兵，听说现在暂时由胡林阁下统领冈多人，不过

法拉米尔王子是石城合法的摄政王。”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就在本院，公主。他受了重伤，正在调养中。可是我不知

道⋯⋯”

“你带我去见他，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

法拉米尔王子独自一人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阳光暖洋洋地

照在他身上。他感到在身体内萌生的勃勃生气，但心里却依然沉

甸甸的。他正朝东城外望去，院长唤着他的名字从远处走来。他

转过身，看到罗翰的伊奥尔温公主，见她受伤的模样，顿生怜悯之

心，敏锐的目光立即捕捉到她的忧虑和不安。

“陛下，”院长说，“这是罗翰的伊奥尔温公主，她随国王同来，

受了重伤，在本院接受治疗。但她不满意，希望和石城的摄政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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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

“别误解他的意思，陛下，”伊奥尔温公主说，“我不是因照顾不

周而有意见。对需要治疗的人来说，没有哪个医院及得上这儿。我

只是不能老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地呆在屋里，我本希望能战死沙

场，但却无法如愿，而如今战争仍在进行。”

法拉米尔做个手势，院长立即鞠躬退下了。“我能为你做些什

么，公主？”法拉米尔说，“我也被关在医院里。”他看着她，作为男

人，他深切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她那忧伤中所流露出来的优美气质

深深打动了他。而她也从他眼中看到了千般柔情；而且由于自小

长于兵营，她一眼看出，面前的这个人比任何罗翰骑士都英勇善

战。

“你想干什么？”他说，“只要是我的权力所及，一定帮你。”

“我要你命令院长，让他同意我出院。”她说。虽然她很骄傲地

说出这话，但心里却犹豫不定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没有信

心。她猜测着，这个身材高大、坚强而又和蔼的英俊男子，可能会

认为自己是个任性的小姑娘，像个没有恒心的孩子，不能将一项单

调的工作坚持到底。

“我自己也在医院里养病，”法拉米尔答道，“还没有执掌朝政

大权。即使掌了权，也得先听院长的意见，因为能不能出院是他职

权范围内的事，除非遇上特殊的紧急状况。”

“可我不想再继续治疗了，”她说，“我宁愿像我兄长那样在战

场上冲锋陷阵，或者像塞奥顿国王那样，为国捐躯，从此永远安息，

赢得身后英名。”

“你想随大军出征那可太晚了，公主，即使你身强力壮也罢，”

法拉米尔说，“不管愿意与否，战死疆场的可能性对我们大家来说

都是存在的。如果你现在听从医生吩咐，到时候就能够更好地以

你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战争。你和我，我俩都应该耐心等待。”

她没有回答，但是他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不再固执己见，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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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严寒已在春天初露端倪时悄悄退却。她的眼眶涌起泪水，像晶

莹珍珠般滚下双颊，高傲的头微微低垂了。然后她轻轻地说：“但

是医生要我在床上躺七天，而我的窗子看不见东方。”这话与其说

是讲给法拉米尔听，倒不是说是讲给她自己听的，这是一位忧伤的

年轻姑娘的声音。

法拉米尔微微一笑，心里充满怜爱之情。“你的窗户不是朝

东？”他轻声道，“那就换一间吧，这事我可以吩咐院长去办。公主，

你留在这里接受我们的照料，好好休息。只要你愿意，可以到这个

花园里来，在阳光下散散步，还可以在这里遥望东方，我们的一切

希望都在那里。你会在这里看到我，散步、等待，遥望东方。要是

你愿意和我说说话，或跟我一起散一会儿步，会使我更加放心。”

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我

怎能使你更加放心呢，陛下？”她说道，“我可不愿听大男人喋喋不

休。”

“那你愿意听我说实话吗？”他说道。

“愿意。”

“那么，罗翰的伊奥尔温公主，我老实告诉你，你很美丽。在我

们群山河谷里，既有鲜艳的鲜花，也有更漂亮的姑娘，但无论是鲜

花还是姑娘，没有哪一个比得上你，你是那样的楚楚动人，又是那

样的郁郁寡欢。也许几天以后，黑暗就会降临到我们这儿，而且我

也希望自己能坚定地面对它；但在太阳照耀的日子里，如果我能再

次看到你，将是对我的慰藉。因为你我两人都受到过魔影的伤害，

是同一只手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的。”

“哦，我还没有回来呢，陛下！”她忧伤地说，“阴影仍然笼罩着

我，别指望我会好好养病。我是个女战士，不会温情脉脉。不过我

还是要感谢你，使我至少不必老待在病房里。在石城摄政王的恩

准下，我可以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说完，她向他行了一个礼，就

回病房去了。法拉米尔一人在花园里徘徊了很久，此时他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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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落在她的病房，而不是东面城外。

他回到自己的病房，把院长找来，听他讲述了他所了解的罗翰

公主的情况。

“不过，陛下，”院长报告完后说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从在这

里住院的哈夫林那儿听到更多的情况。据说他是和国王一起来

的，后来又和公主在一起。”

于是梅利被召到法拉米尔的房间，在那一天里，他们谈了很

久，法拉米尔了解了许多情况，甚至远远超过了梅利所告诉他的。

他觉得，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理解伊奥尔温公主心中的忧虑和不

安了。晚霞满天，法拉米尔和梅利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但公主并没

有出来。

第二天早上，法拉米尔走出病房，一眼就看到了她。她站在城

墙上，一身素白，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他叫她的名字，她走下城墙，

两人在草地上漫步，又一起坐在绿树下，时而沉思，时而聊天。此

后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院长从窗口里看到这幅情景，喜在心

头，因为作为医生他知道这有利于治疗，他的担忧减轻了。当时的

可怕情景虽然仍压在人们心头，但他负责医治的两位病人却在渐

渐好转，体力也日益增强了。

从伊奥尔温公主首次见到法拉米尔以来，已经第五天了。这

天他俩再次站在城墙上眺望。仍然没有消息传来，大家的心情阴

郁沉重，连天气也不再那么阳光灿烂，而是寒冷刺骨。夜里刮起的

北风越来越凛冽，周围原野灰蒙蒙的，更显凄凉冷清。

他们身穿保暖衣服和厚实的斗篷，伊奥尔温公主还外加一件

宛若夏夜晴空般深蓝的大披风，褶边和前领周围绣有许多银星，这

是法拉米尔叫仆人取来披在她身上的。他觉得站在身边的她是那

么美丽，犹如王后一般。这件披风原是为他不幸早逝的母亲———

阿姆洛思的芬杜伊拉丝公主定做的，是对他早年的美好回忆和初

次忧伤的纪念。在他看来，这件披风对绰约多姿而又神情忧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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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奥尔温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可是此刻她却在星星披风下发抖，她的目光越过灰蒙蒙的大

地，遥望寒风起处的北方，天空冷峻而晴朗。

“你在寻找什么，伊奥尔温？”法拉米尔说。

“黑大门不是在那边吗？”她说，“他肯定还没有到达那儿吧？

他离开这儿已经七天了。”

“七天，”法拉米尔说，“请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我要说，这短短

的七天里让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和痛苦。快乐是见到了

你；痛苦是因为我对未来越来越担心和忧虑。伊奥尔温，我不愿这

个世界现在就结束，也不愿这么快就失去我已找到的东西。”

“失去你找到的东西，陛下？”她回答道，神情严肃，不过眼神却

很温柔。“我不知道你这些天里找到了什么可能会失去的东西。

好了，我的朋友，我们不谈这事！什么也别谈！我现在正站在危险

的边缘，跨前一步就是一片黑暗的无底深渊，但我后面是否有光

明，我又不知道。因为我还不能转过身去。我只能在此等待厄运

的来临。”

“是的，我们都在等待厄运的到来。”法拉米尔说。两人不再说

话；他们站在城墙上时，风仿佛已停了，太阳模糊不清，日光渐渐暗

淡，城里和原野都寂静无声，没有风声、说话声，也没有鸟鸣和树叶

的沙沙声。甚至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他们的心跳停止了，时

间也静止了。

他们俩这样站着，手碰到了手，然后就握在了一起，但他们并

没意识到。两人继续在等待，等待吉凶未卜的消息。突然他们看

到远处山脉上方，升起了一大片黑暗，犹如涌起了要吞没世界的一

片排浪，周围道道闪电，随即一阵颤动滚过大地，他们感到连石城

的城墙也在摇晃。一种类似叹息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们的

心突然又重新跳动了。

“这使我想起努美诺尔。”法拉米尔说，惊异于自己怎么会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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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

“想起努美诺尔？”伊奥尔温说。

“是的，”法拉米尔说，“想起了韦斯特内西大地的陷落，黑色巨

浪吞没了青山绿野，黑暗不断蔓延，无处逃避。我常常梦见这种情

景。”

“那你认为这片黑暗又降临了？”伊奥尔温问道，“无法逃避的

黑暗？”她突然靠近他。

“不，”法米拉尔盯着她的脸说，“这只是我脑海里的一幅景象

罢了。我不知道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理智告诉我，巨大的灾

难已经降临，我们已到了最后的时刻。但我的心却感觉到这不是

厄运，我的四肢轻松，心里升起了一种难以否认的希望和欢乐。伊

奥尔温，伊奥尔温，罗翰的白公主，此时此刻，我相信任何黑暗都不

会持续长久！”他弯下身去，吻了吻她的前额。

他们就这样站在冈多城的城墙上，一阵大风吹来，他们的头

发，一簇乌黑、一簇金黄，随风飞扬，在空中交织在一起。阴影消

散，太阳揭去面纱，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安达因河水波光粼粼，在城

内所有房屋里，人们的欢乐莫名而来，引吭高歌。

下午，太阳尚未落山时，一只大鹰从东方飞来，带来了西方联

军出人意料的喜讯，他高声叫道：

尽情歌唱，阿诺塔楼的人们，

黑塔楼已被彻底摧毁。

索隆王国永世不得翻身。

尽情歌唱，尽情欢乐，卫塔的人们，

守卫任务圆满完成。

黑城已被攻破，

国王长驱直入，

凯旋高奏赢得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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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歌唱，尽情欢乐，西方的子民，

国王即将归来，

他将居住在这里，

和你们一起共度人生。

他要为病树另择高处，

枯木会逢春，

石城将蒙恩。

尽情歌唱，所有的人们！

举城欢唱，普天同庆。此后的日子金光闪耀，春夏相交，冈多

大地一片欢腾。从凯尔安德罗斯来的快马报来胜利详情，石城也

准备迎接国王驾临。梅利奉命随马车队载运物资去奥斯吉利亚

斯，之后再用船送到凯尔安德罗斯。但法拉米尔没有去，因为他身

体痊愈后，已担负起摄政王的职务，尽管时间并不长，他得为移交

王位做好准备。

伊奥尔温也没有走，尽管她兄长带信来，要她去科马伦原野会

面，法拉米尔对此感到奇怪。但他忙于国事，难得见到她；她仍然

住在医院里，独自一人在花园里散步，她的脸又渐渐苍白，好像整

个石城里就她一人身体虚弱，心情忧伤。医院院长对此深感不安，

将她的情况告诉了法拉米尔。

于是法拉米尔去找了她，他们再次一起站在城墙上，他对她

说：“伊奥尔温，你为什么还滞留在这里，不去凯尔安德罗斯那边的

科马伦原野参加庆典？你哥哥正在那里等你呢！”

她回答：“难道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也许有两个原因，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法拉米尔回答

道。

她说：“我不想玩猜谜游戏，你就直说吧。”

“如果你愿意这样，那我就说啦，公主，”他说道，“你不去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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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是你哥哥只叫你去看看阿拉贡陛下，伊伦迪尔的继承人。

眼下他的取胜并不能为你带来欢乐；要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而你

仍想待在我身边。也许这两个原因都有，可你无法做出抉择。伊

奥尔温，你是不爱我，还是不愿爱我呢？”

“我希望有人爱我，”她答道，“但我不要别人的怜悯。”

“这我了解，”法拉米尔说道，“你希望得到阿拉贡陛下的爱。

因为他身居高位，有权有势，你希望获得名望和荣耀，远远高于微

贱的芸芸众生。你就像一个士兵对待统帅那样敬慕他。他正是这

样一个人，他是人类之王，当代伟人。但是他给予你的只有理解和

怜悯，而你不要这些，只想英勇地战死沙场。看着我，伊奥尔温！”

伊奥尔温久久凝视着法米拉尔，法拉米尔说：“别轻视怜悯，那

是温柔的心给予的礼物，伊奥尔温！但我给你的不是怜悯。你是

一位高贵而勇敢的公主，你已为自己赢得了留名青史的声誉；你还

是一位美丽的姑娘，你的美丽连精灵语言也无法形容。我爱你。

以前因为你很忧伤，我是怜悯过你，但即使现在你没有忧伤，没有

害怕，一切都应有尽有了，即使你就是冈多快乐的王后，我仍爱你。

伊奥尔温，你不爱我吗？”

伊奥尔温心情大变，或许是她终于明白了。严冬突然消逝，阳

光洒满心头。

“我正站在米纳思阿诺———阳光之塔上，”她说道，“啊，阴影消

失了！我再也不是女战士，不会因同伟大的骑士去一比高低而欢

乐，也不会从战歌声中寻得满足。我要去当医生，爱护宇宙间的一

切生灵。”她的眼睛望着法拉米尔又说，“我再也不想做王后了。”

法拉米尔一听，畅怀大笑。“那太好了，”他说道，“因为我不是

什么国王。不过，如果罗翰的白公主愿意，我要和她结婚。如果她

愿意，我们就渡过安达因河，一起到美丽的伊锡利恩去住，并在那

里建造一座花园，每天充满欢乐。只要白公主驾临，万物都会欢乐

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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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得离开自己的人民吗，冈多人？”她说道，“你难道愿意

你们那自豪的人民这样说你吗：‘这就是驯服了北方粗野女兵的君

主！难道努美诺尔民族中就挑选不出女人了吗？’”

“我愿意。”法拉米尔道。天空阳光明媚，他将她拥在怀里亲

吻，毫不在意他俩正站在城墙高处，众目睽睽之下。而实际上，确

实已有许多人看到了他们，看见他俩下了城墙，和煦的阳光洒在他

们身上，手牵手走进医院。

法拉米尔对医院院长说：“这是罗翰的伊奥尔温公主，她已经

痊愈。”

院长说：“那我就让她出院，跟她告别了，愿她不再蒙受伤痛或

生病之苦。我建议由你———石城摄政王照顾，直到她哥哥回来。”

但是伊奥尔温说：“真的要出院了，我倒想留在这里了！医院

对我来说已经成了最幸福的住所。”于是她继续住在那里，直到伊

奥尔默尔国王到来。

城内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消息传遍全国各地，凡是能到

石城来的人都匆匆赶来了，甚至有从明里蒙、绿林和遥远的海岸赶

来的，石城内人潮如涌。逃亡的妇女和孩子都已返回装点着鲜花

的家园，从多尔阿姆罗斯赶来了世界上一流的竖琴手，还来了演奏

六弦琴、长笛、银号的乐手，从莱本宁山谷赶来了歌喉最清亮的歌

手。

这一天终于来临。前一天傍晚，从城墙上就可以看到原野上

搭满帐篷，灯火通宵辉煌，人们都在等待着黎明。第二天清晨，晴

空万里，太阳在阴影全无的东山升起之时，所有的钟声一起敲响，

所有的旗帜都在风中猎猎招展。在白塔楼的塔顶，鲜亮如白雪的

摄政王旗在阳光下最后一次升上冈多的天空，那旗上既无标志也

无纹章。

人们看到西方联军已浩浩荡荡往石城而来，队伍一队接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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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行进，在初阳下如银浪翻腾，闪烁耀眼。队伍来到城门前，在离

城墙半里处停了下来。战斗中被毁的城门尚未重建，只在城的进

口处立了一道栅栏，身穿银黑两色制服、手持长剑的卫兵守在两

侧。栅栏前站着摄政王法拉米尔，掌匙者胡林，冈多的其他将领，

还有罗翰的伊奥尔温公主，埃尔夫海尔姆元帅及众多罗翰骑士。

城门两边站着大批身穿五彩衣裳、戴着花环的人们。

米纳思蒂里斯城墙前那块宽阔的空地上，站满了冈多和罗翰

的将士，还有来自石城和冈多各地的民众。人群中走出一队穿着

银灰两色服装的杜内丹人，阿拉贡陛下缓步走在队伍最前面，全场

顿时安静下来。阿拉贡陛下身穿镶银的黑色锁子甲，披着纯白的

长披风，领口别了一块绿色大宝石，远远看去，那宝石晶莹夺目。

他没戴帽子，只是在额头上系了一条细长的银带，带上缀有一颗星

钻。和他并肩而行的有罗翰的伊奥尔默尔国王，伊姆拉希尔亲王，

一身白袍的刚多尔夫，还有四个小矮子，许多人见到这四人都很惊

讶。

“不，表妹！他们不是孩子。”伊奥尔蕾斯对站在身边从伊姆罗

思梅蕾来的亲戚说道，“他们是佩瑞安①，来自遥远的国度，据说他

们在那里都是赫赫有名的王子。我当然知道。他们之中有一个住

过院，是由我看护的。他们个子虽小，却都很勇敢。你想想，表妹，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只带了一个随从便深入黑暗王国，独自和黑魁

首搏斗，还放火烧了他的塔楼，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至少城里是这

么传说的。就是和阿拉贡陛下走在一起的那位，我听说他们是好

朋友。阿拉贡陛下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奇人：他说话不大柔和，可是

我告诉你，他却有如俗语所说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和一双能治病的

手。我说过‘国王济世妙手回春’。人们就是这样发现他是国王

的。米思兰迪尔曾对我说过：‘伊奥尔蕾斯，人们将因此久久记住

① 即霍比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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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话’，而且⋯⋯”

没等伊奥尔蕾斯唠叨完，号角吹响了，全场立即肃静。法拉米

尔带着基斯长官胡林走出城门，他们后面跟着四个戴高头盔、身穿

城堡甲胄的卫兵，他们手里捧着一个很大的黑宝盒，上面系着银

带。

法拉米尔在集合的人群中与阿拉贡会面，他跪下来说道：“冈

多最后一位摄政王请求允许辞去现职。”说完，便呈上一根白色的

权杖。阿拉贡接过权杖后，又还给了他，并说道：“这个职务尚未结

束，只要我的家族存在，它就仍属于你和你的继承人。现在行使你

的职权吧！”

法拉米尔站起身来，用清越的嗓音朗声说：“冈多臣民，请听我

说，我们国家终于又有了一位法定的王位继承人，这就是阿拉桑之

子阿拉贡，阿诺的杜内丹人的首领，西方联军的总司令，北方之星

的佩带者，西域剑的使用者，战争的胜利者，他能妙手回春，他就是

精灵之石，伊西尔德之子瓦兰第尔家族的埃莱萨王，努美诺尔的伊

伦迪尔的后裔。各位，他能成为国王，进入石城里面吗？”

军民同声齐呼：“能！”

伊奥尔蕾斯对表妹说：“这不过是我们城里的一个仪式，因为

他早已进过石城，我刚才告诉过你，他曾对我说⋯⋯”法拉米尔又

说话了，她不得不再度停下。

“冈多臣民，历史告诉我们，古老的传统要求，国王须在父王去

世前继承王冠；否则，他必须独自到父王陵寝中，从父王手中接过

王冠。但现在必须采取另外方式，今天，我行使作为摄政王的权

力，将最后一位国王厄努尔的王冠从幽街带到这里。厄努尔的时

代早已过去，成为历史。”

说到这儿，他身后的卫兵捧着盒子走上来，法拉米尔打开盒

子，捧出一顶古老的王冠。王冠的形状如同城堡卫士的头盔，只是

更高贵，通体雪白；上面缀满珍珠和宛如海鸥双翅的银饰，七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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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石镶成一圈，冠顶还镶有一颗硕大的宝石，射出火焰般的光芒。

阿拉贡接过王冠，将它举起，说道：

“ＥｔＥａｒｅｌｌｏＥｎｄｏｒｅｎｎａｕｔｕｌｉｅｎ．ＳｉｎｏｍｅｍａｒｕｖａｎａｒＨｉｌｄｉｎｙａｒ

ｔｅｎｎＡｍｂａｒｍｅｔｔａ！”

这是伊伦迪尔从海上乘风而来时说的话，意思是：“我离开大

海来到中洲，我和我的子子孙孙将住在这里，直至世界末日。”

然而，使许多人感到不解的是，阿拉贡并没有立刻戴上王冠，

而是把它递还给法拉米尔。他说道：“今天，全凭众位历尽艰辛、英

勇斗争，我才得以继承王位。作为纪念，我要求魔戒携带者将王冠

交给刚多尔夫，请他为我戴上；因为他是所有既成事业的创始人，

这是他的胜利。”

弗拉多走上前来，从法拉米尔手里接过王冠，再将它交给刚多

尔夫。阿拉贡跪下身子，刚多尔夫把那白色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大

声说道：

“国王时代现在开始，愿梵拉王朝存在之日永远昌盛幸福！”

当阿拉贡站起身来时，所有的人默默地凝望着他，觉得他仿佛

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眼前的阿拉贡就像古老的海上国王那

么魁梧高大，超群绝伦，他历经沧桑，却又风华正茂；眉宇间流露出

英明的智慧，能治百病的双手坚强有力；他周身罩着一道光环。法

拉米尔见了，高声唤道：

“看哪，我们的国王！”

这时，号角齐鸣，国王往前走到栅栏边，掌管钥匙者把栅栏移

开；在竖琴、六弦琴、长笛和清脆的歌声中，国王经过花团锦簇的街

道，进入城堡，树星旗在城堡顶上飘扬，埃莱萨王的时代由此开始，

那是许多诗歌传诵的时代。

阿拉贡在位期间，石城建造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雄伟美丽，

甚至超过了它最初的辉煌时期。城里喷泉遍布，绿树成荫，城门都

用真银和钢铁制造，街面铺设白色大理石。山里的人们在城里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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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作，丛林里的人们也欢欣鼓舞地来到城里；战争的创伤已都治

愈，全国上下欢声笑语，人丁兴旺，歌舞升平。直到第三纪结束，历

史进入新纪元，人们仍然记得过去年代的光荣伟大。

在登基后的头几天，国王坐在王宫的王位上，宣布他的各项裁

决。许多地区和民族派来了使节，有从东部和南部来的，有从黑林

子边境和西方的登兰来的。国王赦免了投降的东方野蛮人，将他

们全部释放；他和哈拉德各族人民和平相处。他解放了莫都的奴

隶，并将内海周围的土地分给了他们。许多人由于作战勇敢受到

国王的召见和嘉奖。最后一名被传来待他裁决的是卫队长贝里冈

德。

国王对他说道：“贝里冈德，你犯下血溅禁门之大罪。另外，你

还未经陛下或上司同意擅离职守。按古律，你已犯下不赦之罪，现

在我必须宣判对你处以死刑。

“但由于你作战英勇，更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法拉米

尔陛下的爱，所以我决定赦免你的死罪。但尽管如此，你仍然必须

离开禁卫军，离开米纳思蒂里斯城。”

贝里冈德听了热血冲脸，心头直沉，垂下头去。国王继续说

道：

“必须如此，因为你已被任命为白色连连长，这是伊锡利恩王

子法拉米尔的禁卫连，你将光荣而和平地驻扎在埃敏阿诺，听从法

拉米尔调遣，你曾冒着生命危险，使他死里逃生，功不可没。”

贝里冈德这才认识到国王的仁慈和公正。他心花怒放，跪吻

了国王的手，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阿拉贡封法拉米尔为伊锡利

恩王子，让他住在看得见石城的埃敏阿诺山。

“因为，”他说道，“莫古尔谷地的米纳思伊西尔将会彻底拆毁，

尽管在将来它有可能被整治好，但在许多年内那儿不会有人居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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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阿拉贡会见罗翰的伊奥尔默尔国王，两人拥抱过后，阿拉

贡说：“我们之间不能说赐予或受封这等字眼，也不能说奖励，因为

我们是好兄弟。在关键时刻，伊奥尔骑兵从北方赶来，联盟人民都

蒙受极大的恩泽，所以我们谁也没有辜负对方，将来也不会。你知

道吗？我们已将威名显赫的塞奥顿安置在我们的陵寝，如果你同

意，他将永远和冈多诸王一起在那里安息。当然，如果你愿意，我

们也可以将他护送回罗翰，让他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

伊奥尔默尔回答道：“自从你在丘陵草地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

起，我就热爱你，这爱永远不会消逝。但是现在我必须离开一段时

间，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去。那里有许多事需要我去整治。至于已

故的先王，我想还是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再将他移柩还乡。现

在只好让他在此暂时安息了。”

伊奥尔温对法拉米尔说：“我也得再回自己的国土去看看，也

好助我哥哥一臂之力。待到我深爱如父的人移柩还乡安息后，我

会再回来。”

欢聚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五月八日，罗翰骑兵整装完毕，从北

面的道路返回家乡。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和他们同行。那条路的

两边站满了欢送的人群，从石城门一直排到佩兰诺外墙，对他们表

示敬意和赞誉。接着，住在较远处的人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返回家

园；但在石城里，仍有许多志愿者在忙着重建和修复工作，铲除战

争遗留下的痕迹和一切会引起痛苦回忆的东西。

几位霍比特人和莱戈拉斯、吉穆利一起留在米纳思蒂里斯，因

为阿拉贡不愿这些朋友那么快离去。“虽然最后总是要告别，”阿

拉贡说，“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再多留些时日。因为你们一起参与的

事业尚未结束。我一生中孜孜以求的这一天已渐渐临近，当这一

天来到时，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在我身边。”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

天，他却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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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天里，魔戒队和刚多尔夫一起住在一所豪华的房子里，

他们来去自如，随心所欲。一天弗拉多对刚多尔夫说：“你知道阿

拉贡说的那一天究竟是哪一天吗？我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我真

不愿离开这儿呢！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毕尔博在等着我，霞尔毕

竟是我的家乡啊！”

“说到毕尔博，”刚多尔夫说，“他等待的也是这一天，他知道是

什么把你们留住了。虽说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可现在还只是五月，

盛夏还没到呢。虽然斗转星移，似乎过了一个世纪，但从你们出发

以来，那些花草树木生长还不到一年。”

“皮平，”弗拉多说道，“你不是说过，刚多尔夫比以前开朗了，

我想，那是他当时太累的缘故，现在他不正在渐渐恢复了吗？

刚多尔夫说：“许多人都想预先知道桌上的美味佳肴是什么，

但是那些辛辛苦苦准备筵席的人总爱保守秘密，因为喜出望外才

更赢得赞誉。阿拉贡本人也在等待着一个迹象。”

有一天，他们到处找不到刚多尔夫，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刚多尔夫带着阿拉贡于夜间出城，来到敏多洛因山南麓；他们

在那里找到一条几世纪前修建的、现在几乎无人敢走的小路。这

条小路通往山上一块圣地，迄今只有国王们去过。他们顺着陡峭

的小路攀援而上，最后来到常年积雪的山顶下一处高地，由高地可

俯瞰耸立于石城后面的那座悬崖。他们站在那里纵览大地。这时

晨曦已经降临；他们看到下面低处的石城各环塔楼在阳光映照下，

像是白色的巨笔，整个安达因河谷犹如一座花园，魔影山披着一层

金色的雾霭。在这一边，他们的目光所及，是那灰蒙蒙的埃敏缪尔

山，劳勒斯瀑布如流星般在远处闪烁；另一边，他们看到安达因河

像一条缎带蜿蜒而下，直达河边的小镇佩拉吉尔，再过去，天际有

一条亮光，那就是海了。

刚多尔夫说：“这是你的王国，是将来更大国家的中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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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已经结束，新纪元开始了；你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保留旧

精华。尽管有许多事物得到拯救，但也有许多东西必然会消失；三

大魔戒的魔力已终结。你眼光所及的整片土地及其周围的地区都

将是人类的居住地。人类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老一代将要渐渐

消失或者离开此地。”

“这一点我很清楚，亲爱的朋友，”阿拉贡说，“可是我仍然需要

你的指点。”

刚多尔夫转头看着阿拉贡说，“第三纪是我的时代。我是索隆

的死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不久就要离去。重担必将落在你

和你的族人身上。”

“可我终究要死的啊，”阿拉贡说，“因为我是凡人，尽管我是纯

西方种族，我的生命要比其他人长得多，但毕竟还是很短暂的；待

到现在将要出生的孩子变老的时候，我也会变老。如果我的愿望

没有人承接下去，那么到时谁将来执掌冈多，谁来治理把这座城市

当做女王侍奉的臣民们呢？喷泉院内那棵树依然枯萎，不开花结

果。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另一种征象呢？”

“把你的脸从绿色世界转过去，看一看那似乎全然荒凉冰冷的

地方吧！”刚多尔夫说。

阿拉贡转过头去，他后面有一个石坡，从积雪的边缘向下伸

展；他看着看着，发觉到在那片荒原中孤零零地长着个什么东西。

他向它爬了过去，看到在积雪的边缘长出了一棵高不到三尺的树。

它已长出一些嫩叶，长长的，有模有样，上边的黑暗，下边的银白，

在那纤细的枝端，有一小簇花，那白色花瓣像阳光照耀下的白雪那

般晶莹。

阿拉贡叫了起来：“Ｙé！ｕｔúｖｉｅｎｙｅｓ！，我终于找到它了！瞧！

这是那最古老树木的一个幼枝！但它怎么会长到这儿来呢？它还

不到七年树龄！”

刚多尔夫过来看着它说道：“这是地道的尼姆劳思白花树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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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是加拉西莱恩籽苗，是名称众多的特尔佩里翁果中的一种，属

于最古老的树。谁知道它怎么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来到这里？不

过这儿本来就是古老的圣地，在国王尚未退位，王宫庭院里那棵树

尚未枯萎时，必定已有一只果实落在这里。据说这树的种子难得

成熟，但种子里的生命可在漫长的岁月中休眠，谁也无法预知它将

在什么时候苏醒。你要记住：如果果实成熟了，就得立刻种入土

中，免得这一脉树木从世上消失。在伊伦迪尔家族隐居在北部荒

原之时，这种子也悄悄躺在这座山上。不过，这棵尼姆劳思树的祖

系远比你的家族还要古老呢，埃莱萨王。”

阿拉贡伸手轻轻摸摸幼树，哎！它好像只是浅浅地插在土上

似的，一下就毫无损伤地给提了出来。阿拉贡将它带回塔楼，并恭

恭敬敬地连根拔掉了那棵枯树；但他们没有烧掉它，而是把它安放

在陵寝。阿拉贡把那棵树苗种在喷泉院，它迅速而欢快地生长，等

六月来临时，树上已经花满枝头。

“迹象已经出现，”阿拉贡说，“这一天为期不远了。”他在城墙

上派了警卫。

仲夏的前一天，信使从阿蒙丁来到石城，说从北面来了一支精

灵骑兵，现在快到佩兰诺外墙。国王说：“他们终于来了。全城做

好准备迎接宾客！”

仲夏前夕，天空一片蔚蓝，东方已出现闪烁的白星，而西方仍

然一片金色，空气凉爽、芳香，马队从北面的大路来到米纳思蒂里

斯城门。骑在前面的是埃罗赫和埃莱丹，举着一面银色旗帜，后面

是格洛芬德尔、埃雷斯托和林谷的所有家族，再后面是盖拉德丽尔

夫人和洛丝萝林陛下凯利博恩，他们分别骑着白马，同行的还有他

们的众多精灵，个个身披灰斗篷，头发上缀着白宝石；走在最后的

是埃尔隆德大师，精灵和人类之英王，他手里拿着阿努米纳斯权

杖，和他并辔而行的一匹灰色小马上端坐着他的女儿阿尔温，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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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心目中的明星。

她全身闪着亮光，额头上缀有星星，周身散发芳香。弗拉多看

到她在暮色中款款而来，激动得异乎寻常，他对刚多尔夫说：“我终

于明白为什么要我们等在这里了！这才是结局。现在不仅白天明

媚可爱，夜晚也将美丽吉祥，一切忧虑害怕都将从此消逝！”

国王迎向他的贵客，他们下了马；埃尔隆德交出权杖，并把他

女儿的手放在国王的手中，他们一起走进石城，空中繁星点点。埃

莱萨尔王阿拉贡在仲夏日的王宫里和阿尔温·昂多米尔举行婚礼，

他们长久等待、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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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依依惜别

欢庆的日子结束了，大伙儿思乡心切，都想返回家园。弗拉多

去见国王，看见国王正和阿尔温王后坐在喷泉边，王后在花满枝头

的白树前唱着瓦利诺尔的歌曲。他们看见弗拉多来到，便站起来

欢迎他，阿拉贡说：

“我知道你来要说什么，弗拉多。你想返回自己的家园，对吧。

最亲爱的朋友，这棵树只能在它祖先的土地里茁壮成长；但对你来

说，你在西方所有的土地上都会受到欢迎。尽管在历史上你的族

人并无赫赫名声，但现在你们的名声可比任何大国都要大。”

“我确实是想回到霞尔去，”弗拉多说，“但首先我得去林谷。

因为，如果说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候还缺少些什么的话，最使我想

念的就是毕尔博了。我看到埃尔隆德王室的人都来了，就是他没

有来，这使我十分难过。”

“他没来使你感到不解，是不是，魔戒携带者？”阿尔温说，“你

应该知道，那枚已被你摧毁的魔戒的力量有多大，而现在它的影响

正在消逝，但你要知道，你的亲人毕尔博拥有它的时间比你长。按

他的种族来说，他可是垂垂老矣。他正等着你，因为他再也不愿长

途跋涉啦。”

“那就请允许我尽快动身。”弗拉多说。

“七天后我们一起去。”阿拉贡说，“我们将好好送上你一程，甚

至送到罗翰国。伊奥尔默尔三天后要来，护送塞奥顿的灵柩回罗

翰去，我们将和他同行，以表示对死者的敬意。不过，在你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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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再次强调法拉米尔对你说过的话：你在冈多王国永远是自

由的。你的伙伴们也一样。而且如果我送给你一点配得上你的伟

大功绩的礼物，你可要接受。当然，不管你自己想要什么尽管说。

你将载誉而归，美名远扬。”

阿尔温王后说：“我要给你一件礼物。我是埃尔隆德的女儿，

但当父王去灰港时，我不会与他远行；因为我面临的选择和露西恩

曾面临的一样，而我的选择也和露西恩的一样，这一选择既甜蜜又

痛苦。因此当那天来临时，你，尊贵的魔戒携带者，如果愿意的话，

希望你代替我去。如果创伤尚未祛除，如果回忆依然沉重，那你可

以去西方，那将使你伤痛痊愈，心旷神怡。现在，请戴上这个，以纪

念和你同甘共苦的精灵之石和暮星！”

说着，她拿出挂在胸前银链上的那颗像星星一样闪耀的白宝

石，将银链套在弗拉多的脖子上。“当恐怖和黑暗折磨你时，”她

说，“它会给你帮助的。”

果然如国王所说，三天后，罗翰国王伊奥尔默尔来到了石城，

同来的还有一支罗翰最优秀的骑兵仪仗队，并受到热烈欢迎。在

王宫大宴会厅桌边坐定，伊奥尔默尔看到一个个貌若天仙的女子，

心里惊讶不已，便在休息前，派人把矮人吉穆利找了来，对他说：

“格洛因之子吉穆利，你的斧子在手头吗？”

“没有，陛下，”吉穆利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很快取来。”

“这回你自己看吧，”伊奥尔默尔说，“我俩在谈论洛丝萝林女

王时，有些话显然不甚投合。现在我终于亲眼目睹了她的芳容。”

“嗯，陛下，”吉穆利说，“你想说什么？”

“唉，”伊奥尔默尔说道，“我不认为她是活着的女人当中最美

丽的。”

“那我可要去拿斧子来了。”吉穆利生气地说道。

“请先听我的解释，”伊奥尔默尔说，“我要是在其他人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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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我一定会说你所希望听到的话。但现在我要把暮星阿尔温王

后列为第一，而且准备和任何否决我意见的人决斗。现在我可以

派人去取剑吗？”

吉穆利深深一鞠躬，“我原谅你，陛下，”他说道，“你选择了黄

昏，而我将爱献给了早晨。我的心预感到，它将一去不复返。”

终于到了出发的那天，气势雄壮的队伍准备出城北上。冈多

和罗翰的国王来到陵寝，走进幽街的墓室，把塞奥顿国王的遗体放

在一副金棺架上，抬着它肃穆地穿过城中。他们把棺架搬上一辆

巨大的战车，周围是护驾的罗翰骑兵，队伍前面飘扬着罗翰国旗；

梅利作为塞奥顿国王的随从，坐在车上，手里捧着国王的武器。

其他伙伴也都按各人的身材配备了坐骑，弗拉多和山姆骑在

阿拉贡身边，刚多尔夫则坐在捷影上。皮平与冈多的队伍一起走；

莱戈拉斯和吉穆利一如往常，同骑阿洛德。

在这浩大的队伍中还有阿尔温王后、凯利博恩陛下和盖拉德

丽尔夫人及其子民，埃尔隆德及其儿子们，多尔阿姆罗斯的亲王和

伊锡利恩的王储，以及其他将士。从来没有哪一位罗翰国王像凯

奥尔之子塞奥顿那样，由如此规格的大队人马一路隆重护送回故

土。

队伍不疾不徐，平静地进入了阿诺里恩；当他们走到阿蒙丁峰

下的灰色丛林时，忽然听到山里传来一阵鼓声，但不见任何人影。

阿拉贡吩咐士兵吹响号角，传令官齐声喊道：

“埃勒萨王驾到！他已将德鲁阿丹森林赐予甘布雷甘及其臣

民，森林将永远归他们所有；从今以后，任何人未经他们的允许不

得入内。”

这时传来了很响的隆隆鼓声，之后就安静下来。

十五天后，塞奥顿国王的灵柩经过罗翰的绿野，抵达埃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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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全体人马在此歇息。黄金宫里挂着美丽的挂毯，灯火通明，里

面正在举行建宫以来最盛大的宴会。罗翰人为塞奥顿的葬礼筹备

了三天；遗体安置在一间石屋里，陪葬的有他的武器和其他许多生

前使用过的东西，其上筑起大土墩，土墩上遍布绿色的草皮和白色

的长心花。现在，陵地东面已经有八座陵墓。

随后，王室骑兵骑着白马，绕着墓冢吟颂赛格尔之子塞奥顿的

颂歌。这歌是游吟诗人格莱奥怀恩所写，此后这位诗人没再写过

其他作品。骑士们缓慢的吟诵声感人肺腑，连不懂他们语言的人

听了也无不为之动容。罗翰人听后热泪盈眶，他们仿佛又听到北

方远处隆隆的马蹄声，伊奥尔的喊叫声响彻银流河战场上空。诸

王的故事在不断地传诵：海尔姆的号角在山中嘹亮地回荡，直到黑

暗来到，塞奥顿国王跃身飞马越过阴影来到阵前，待初阳照耀在敏

多洛因山上时，他已壮烈捐躯。

抛却疑虑，抛却黑暗，面向旭日东升，

迎着阳光，长剑出鞘，一路高歌驰骋。

他重燃希望之火，又在希望中了却一生。

超越死亡，超越恐惧，超越冥冥运命；

超越失败，超越生命，煌煌千秋永存。

梅利站在绿色的坟冢下哭泣着，诗歌吟诵完毕，他站起身来，

大声喊道：

“塞奥顿国王，塞奥顿国王！永别了！时日虽短，但你待我如

同父亲一般，永别了！”

葬礼结束，妇女们的哭泣渐息，塞奥顿终于孤零零地长眠在陵

墓中。人们聚集在黄金宫，参加盛大宴会，忘却了一切忧愁；因为

塞奥顿寿享高年，死时又德劭名重，不亚于他最伟大的祖先。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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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翰的习俗，他们得饮酒祭奠列王。罗翰的伊奥尔温公主像金色

的阳光，又像纯净的白雪，她走上前来为伊奥尔默尔斟了一杯酒。

一位博学多才的游吟诗人站起身来，按次序念了罗翰诸王的

名字：小伊奥尔；宫殿建造者布雷戈；不幸的巴尔多的兄弟阿尔多；

福里，弗里怀恩，戈尔德怀恩，德奥，格拉姆；还有当年罗翰遭到蹂

躏时在海尔姆深谷阵亡的海尔姆，以上是葬在陵地西面的九位君

王，可惜这一家族便由此中断了，然后便是葬在陵地东面的君主：

海尔姆姐姐的儿子弗里拉夫，莱奥法，瓦尔达，福尔卡，福尔克怀

恩，芬格尔，塞杰尔和最近去世的塞奥顿。当念到塞奥顿的名字

时，伊奥默尔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伊奥尔温吩咐侍从给来

宾斟酒，在场的人都站起身来，为新王干杯，并欢呼：“万岁伊奥尔

默尔，罗翰国王！”

宴会将近尾声时，伊奥尔默尔起身对大家说：“这是塞奥顿国

王的丧宴，但我要宣布一个快乐的消息，我想他不会反对我这么做

的，因为他对我妹妹伊奥尔温亲如父亲。来宾们，各国朋友们，我

们宫殿里第一次聚集这么贵宾！冈多摄政王、伊锡利恩王子法拉

米尔已向伊奥尔温求婚，要求罗翰公主做他的妻子，她已欣然接受

求婚。因此，今天他们将当着诸位的面宣布订婚。”

法拉米尔和伊奥尔温公主手拉着手走上前来，接受大家的祝

福。大家听了都十分欣喜，纷纷举杯祝贺。“这样一来，”伊奥尔默

尔说，“罗翰和冈多的友谊又加了一层新的盟约，我实在高兴极

了！”

“你真慷慨大方，伊奥尔默尔，”阿拉贡说，“将你王国中最美丽

的宝贝送给了冈多！”

伊奥尔温望着阿拉贡眼睛说道：“祝我快乐吧，我的陛下和救

命恩人！”

他答道：“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时，便一直祝愿你快乐。看到

你现在这么美满幸福，我也称心如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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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宴结束时，众人纷纷向伊奥尔默尔告别，准备返回家乡。阿

拉贡及其骑士，还有萝林和林谷的来宾都准备出发。但法拉米尔

和伊姆拉希尔还留在埃多拉斯，暮星阿尔温也没走，她向她的兄弟

们一一告别。没有人见到她和父亲最后的会面，因为他们走到深

山里，在那里共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死离别将永世难忘。

客人们动身前，伊奥尔默尔和伊奥尔温来看梅利，说：“再见

了，霞尔的梅利阿道克和罗翰的霍尔德怀恩！祝你们一路平安，希

望不久再来访。”

伊奥尔默尔接着又说：“先王本想要给你大批礼物，但即便一

车礼物也不足以回报你在冈多卫塔前的丰功伟绩。但你却除了给

你的盔甲之外什么也不要。这我同意，因为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值

得赠予的礼物，但我妹妹请求你务必接受一个小东西，作为对德恩

海尔姆和黎明前夕吹响的罗翰号角的纪念。”

伊奥尔温随即递给梅利一支古老的号角，那号角虽然不大，却

是纯银制成，做工十分精致，上面还有一条绿饰带。制作者从号口

到号嘴刻了一排疾马奔驰的骑兵，还有极美的如尼文。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家宝，”伊奥尔温说，“它由矮人制作，得

自斯卡萨宝窟，是小伊奥尔从北方带来的。当它吹响时，敌人胆战

心惊，朋友欣喜若狂，大家都聚集在它身边。”

梅利接下了那支号角，因为他无法拒绝。他吻了吻伊奥尔温

公主的手，他俩拥抱了他，就此分手。

客人们已准备就绪，他们喝下辞行酒，就带着赞誉与友谊上路

了。他们到海尔姆深谷后休息了两天。莱戈拉斯遵守诺言，陪吉

穆利去了金光洞，他俩回来后，莱戈拉斯变得很沉默，只是说，惟有

吉穆利能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那情景。“以前从未有过一个矮

人在赛嘴皮子上胜过精灵，”他说，“现在让我们去范冈更改这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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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他们从深谷骑马来到伊森加德，亲眼目睹恩特人的勤劳业绩。

他们已把四周所有的石头扔掉、搬走，建造一个花园，种上果树和

花草，一条溪流从中穿过。土地中间还有一湖清水，湖水中奥桑克

塔楼仍然屹立、坚不可摧，塔楼的黑石清晰地倒映在湖水之中。

一行人在伊森加德城门旧址小坐，现在那里已种了两棵大树，

像哨兵似的站在通向奥桑克塔楼镶着绿边的小路口。他们好奇地

欣赏着这一切，可远近却看不见一个活的生灵。正在这时，他们忽

然听到一个声音：“嗬姆———嗬！嗬姆———嗬！”随即见到树胡子大

步地从路上过来欢迎他们，快如光在他身边。

“欢迎光临奥桑克的树苑！”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来，只是

我在溪谷忙得脱不了身；要做的事还有许多。我听说你们在南面、

东面也没闲着，幸好一切都已圆满结束，真是太好了。”树胡子随后

对他们的丰功伟绩大加赞扬。他好像对所有的事都十分了解，最

后他停住了嘴，盯着刚多尔夫瞅了好久。

“啊，你也来了！”他叫道，“事实证明你是最强大的。你付出的

一切艰辛都有了好结果。你现在要去哪里？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来看看你们这里的情况啊，我的朋友，”刚多尔夫笑着说，“同

时来感谢你们过去给予我的种种支援。”

“嗬，”树胡子说道，“知道自己还起了那么点作用，我就心满意

足了。我们不光是要对付那个，嗬，那个过去住在这里的该死的树

木杀手！因为最近又拥来了大批坏蛋，就是那些目光恶毒、黑手弓

腿、冷酷无情、手指像爪子、一肚坏水的嗜血家伙。嗯，你们都是急

性子，而他们的名字却长得折磨人，那是可恨的奥克斯。他们越过

安达因河从北方而来，散居在萝林丛林周围，他们之所以无法进入

丛林，得感谢在此的这两位伟人。”他向萝林陛下和王后鞠躬致意。

“这些丑恶的东西在丛林外的高地上遇见我们非常惊讶，因为

他们以前从没听说过我们；不过好人也没听说过我们。不过这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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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伙能记仇的也就没几个，能活着从这里逃走的不多，其中不少又

让安达因河给吞没了。这对你们倒很有利，因为假如那时他们要

是没有遇上我们，那么草原之王就不会策马走向远方，而假如他去

了远方，就不会有可归之家。”

“这我们知道，”阿拉贡说，“米纳思蒂里斯和埃多拉斯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

“永远这两个字甚至对我来说似乎也太长了，”树胡子说，“你

的意思是指你们的王朝存在的时候吧，不过在我们恩特人看来，你

们的王朝再长也长不到永远。”

“新时期开始了，”刚多尔夫说道，“在这个时期，事实将会证

明，人类的王朝将会比你存在更长久，我亲爱的朋友。但现在请你

告诉我，我给你那一桩任务现在办得怎样了？萨茹曼怎么样？他

对奥桑克还没有厌烦？我估计他不会认为你改善了他窗外的景

色。”

树胡子久久地看着刚多尔夫，那神情好狡黠，梅利心里想。

“啊，”他说，“我早料到你会说到他的。厌烦奥桑克？他最后的确

很厌烦了，只是比起塔楼来，他更厌烦的是我的声音。嗬，我给他

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或者，至少按照你们的说法是很长的故

事。”

“那他为什么还要听下去呢？你进入奥桑克塔楼里去了吗？”

刚多尔夫问道。

“嗬，没有，没有进去过！”树胡子说，“但他曾走到窗前来听我

讲，因为他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听到外面的消息，他讨厌消息，却又

渴望听到消息，我当时看得出，他把我说的话全都听进去了。但是

我在消息中还加进了不少对他来说值得好好思考的内容。他变得

非常烦躁，他向来就很性急，所以他才会失败。”

“我的朋友，我注意到你总是说过去的情况，他现在到底怎么

样？死了吗？”刚多尔夫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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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据我所知还没有死呢！”树胡子答道，“但是他走了。是

的，他已经走了七天。我放他走的。他爬出去时几乎一无所有，至

于他的伙伴三寸舌，他像一团灰糊糊的影子。你先别骂我，刚多尔

夫，我是答应过要看住他的，这我很清楚。但是后来事情有了变

化。我一直把他好好地关在塔楼里，不让他再干坏事。你知道，我

一向最痛恨囚禁活的东西，即使是这样邪恶的生物，我也不愿囚

禁，除非迫不得已。一条没有毒牙的蛇，管它去哪里都行嘛。”

“你也许是对的，”刚多尔夫说道，“但是这条蛇还留有一颗毒

牙，那就是他的声音。我猜想是他说服了你们，甚至把你树胡子也

给说动了，他知道你软心肠。也罢，反正他已经走了，也没有什么

好说的。奥桑克塔楼现在已收归国王，物归原主，虽说他可能用不

着它。”

“我这事以后看着办，”阿拉贡说，“不过我想将这整片山谷赐

给恩特人，由他们自由支配，我只要求他们守住奥桑克塔楼，没有

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

“那儿已经上锁，”树胡子回答说，“我让萨茹曼锁上了塔楼，并

将钥匙交给了我。现在钥匙由快如光保管着。”

快如光如同一棵风中吹弯的树干一般鞠了一躬，递给阿拉贡

一个钢圈，上面挂着两枚形状复杂的巨型黑钥匙。“我再次向你表

示感谢，”阿拉贡说，“再见了。愿你的森林在和平的环境中重新茁

壮成长。待这片山谷种满树之后，山西还有多余的空地可供你使

用，很久以前你曾经到过那儿。”

树胡子的脸突然变得忧伤起来。“森林会生长，丛林会蔓延，

但不会再有小恩特了。”

“你现在去找可能更有希望，”阿拉贡说，“东面那片原来长期

关闭的土地将为你开放。”

可是树胡子摇摇头说：“去那里太远了。近来那里的人太多

了。哦，我都忘记该招待你们！你们愿意在这里休息片刻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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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人乐意穿越范冈森林，抄近路回家？”他看看凯利博恩陛下和

盖拉德丽尔夫人。

除了莱戈拉斯，其余的人都执意要告辞了，不是向南就是向西

走。“那就走吧，吉穆利，”莱戈拉斯说，“现在已蒙范冈允许，我可

要好好参观一下恩特丛林深处，看看全中洲只能这儿才有的奇树

异木。你得遵守诺言，和我一起去；我们可以一起走到自己的家

园，在黑林子及我们更远的地方，怎么样？”吉穆利对此表示同意，

只是看起来不是很高兴。

“魔戒队的使命到此结束，”阿拉贡向大家说道，“不过我希望

过不多久，你们将会再回到我的国家来帮助我们，这是你们以前答

应过的。”

“我们一定会来的，只要我们的陛下允许，”吉穆利说，“再见

了，我的霍比特人！你们现在可以平平安安地返回自己的家乡，我

也不必为你们会遭到危险而睡不着觉。我们会派人捎信给你们。

我们还会不时见面的，但这么多人再相聚在一起恐怕是机会不多

了。”

树胡子向大家一一告别，他恭恭敬敬地缓缓向凯利博恩和盖

拉德丽尔鞠了三个躬。“从我们在树林和岩石边相遇以来，已经很

久没见面了，但我们的重逢竟是离别的前奏，这实在令人悲伤。”他

说，“世界在变：我在水里感觉到，也在土地中感觉到，连在空气中

都闻到了。我想我们再也不会有相见的机会。”

凯利博恩说：“我不知道，老人家。”盖拉德丽尔跟着说道，“下

次见面不会在中洲，待海底陆地再次露出水面之时便是我们相见

之日。我们会在塔萨里纳恩柳树成行的春草地上再相逢。再会

吧！”

最后梅利和皮平向老恩特告别，一看到他俩时，老恩特开心起

来，“嗯，我的快活的小伙伴们，”他说，“在走之前愿意再和我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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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吗？”

“当然愿意，”他们欣然答应，他把他们带到旁边一棵树下，那

儿放着一个很大的石头酒罐。树胡子斟满三碗酒，三人举杯同饮。

在喝酒时，梅利他们看到树胡子从碗边抬起眼睛看着他们，露出古

怪的神情。“小心，喝慢些！”他说道，“从我上次见到你们以来，你

们可长了不少个子。”三人哈哈大笑，干了碗里酒。

“好吧，再见！”他说，“要是在你们家乡听到任何有关恩特娘们

的消息，就捎个信给我。”然后他一双大手向所有的人挥了一挥，转

身走进树林。

大家加快速度，一路向罗翰豁口奔去；最后，阿拉贡与大伙儿

分手了，分手处离皮平在奥桑克魔石里看到的地方不远。霍比特

们跟他一一道别，依依不舍，阿拉贡曾带领他们走过千难万险，深

孚众望。

“我真希望我们能有一块魔石，可以从里面看到所有的朋友，”

皮平感慨地说，“那样我们就可以在遥远的地方和他们说话了。”

“你们是不愿意看到米纳思蒂里斯魔石所显示的东西的。”阿

拉贡回答道，“因此只有奥桑克魔石可以用，但本王要留着，以观察

王国里发生的一切，观察属下的所作所为。别忘了，佩里格林·图

克，你是冈多的一名骑士，我没有解除你的职务。你现在是休假，

我可能会召唤你的。记住，我亲爱的霞尔朋友们，我的王国也在北

方，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去那里。”

阿拉贡向凯利博恩和盖拉德丽尔告别，夫人对他说：“精灵之

石，经历了黑暗时期，你已实现了希望，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请

多加珍惜！”

凯利博恩说：“再见，亲人！但愿你的所爱直到最后都与你永

不分离！”

说罢他们便分手了，此时已是落日时分。走了一段路，他们又

转过身回头看看，看到西方国王端坐马上，骑士们簇拥在他周围；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２９３



夕阳照耀在他们身上，铠甲金光四射，阿拉贡的白披风变成了一团

火焰。阿拉贡拿出那块绿宝石，高高举起，他的手上顿时射出一道

绿色的火光。

这支人数减少了的队伍顺着伊森河前进，随后转向西方，经过

豁口，进入荒原，再折向北，越过登兰边界。登兰丁人飞也似的逃

走，躲藏起来，他们害怕精灵，虽说以前没有什么精灵到过他们的

国家。这一行人也并不在意，他们人数很多，且装备给养充足，大

可不必着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与国王分别后的第六天早上，他们穿过了右侧雾山脚下的一

片斜坡丛林。当他们走出丛林，进入一片空地时，已近黄昏。他们

走过一老人身边，只见他拄着一根棍子，褴褛肮脏的衣衫已经看不

出原来是白的还是灰的。在他脚边还有一个乞丐，垂头丧气哭哭

啼啼。

“嘿，萨茹曼！”刚多尔夫道，“你要到哪儿去？”

“这跟你什么相干？”他答道，“难道你还要对我发号施令吗？

你毁了我还不感到满足？”

“你明明知道，我毫无这样的意思，”刚多尔夫说，“不管怎样，

我的事情已经做完，国王接替了重任。你要是留在奥桑克塔楼，你

会看到他，你将知道他是位英明、仁慈的国王。”

“那我更有理由赶快离开才是，”萨茹曼说，“我根本不想见到

他。你刚才问我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你吧，我正在寻找一条可以远

离他的王国的道路。”

“那你又走错路了，”刚多尔夫摇摇头说，“我看你走的路没有

希望。你不会拒绝帮助吧？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帮助我？”萨茹曼说，“得了，别对我微笑！我宁愿你皱起眉

头。至于这位夫人，我可不信任她：她一向憎恨我，为你出谋划策。

一定是她要你走这条路，好让你幸灾乐祸地看看我的落魄相。要

魔戒

２９４



是我事先知道你们在寻找我，我就不会让你们如愿以偿。”

“萨茹曼，”盖拉德丽尔夫人说，“与寻找你相比，我们还有其他

更重要的任务和必须关心的事。我倒觉得你这是撞上了好运，因

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这真是最后的机会，我很高兴，”萨茹曼说，“省得你们以

后再来麻烦我。虽然我的一切希望都已毁灭，但我可不想分享你

们的希望哩，如果你们还有希望的话。”

俄顷，他怒形于色。“走吧，”他说，“我长期以来的研究并非一

无所得。你们注定要失败，你们心里也清楚。我这一路过来总在

想，你们毁了我的家园的同时，也就毁了你们自己的家，这让我感

到一些宽慰。现在，你们将乘什么船飘洋过海回去？”他嘲笑道，

“那是一条挤满鬼魂的灰船。”他哈哈大笑，那嘎嘎作响的声音让人

毛骨悚然。

“起来，你这白痴！”他对瘫坐在他身边的乞丐吼道，用棍子打

他。“调头，这些好人要走我们走的路呢，那我们就走另一条。快

走，要不晚饭我什么也不给你吃！”

那乞丐转过身，没精打采地走了，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可怜的

老格里玛！可怜的老格里玛！总是挨打受骂。我多么憎恨他！但

愿我能离开他！”

“那你就离开他嘛！”刚多尔夫说道。

三寸舌用那双混浊不清充满恐惧的眼睛瞥了刚多尔夫一眼，

便抢上几步跟在了萨茹曼后面。这两个家伙在大家身边经过，来

到了霍比特人面前。萨茹曼停下来，直盯着他们看，但霍比特人的

目光中却带着怜悯。

“你们也嘲笑我，是不是，小家伙们？”他说，“你们并不在意乞

丐需要什么，对吧？你们要什么有什么：食物，漂亮的衣服，最好的

烟草。啊，不错，我明白了！我知道那烟草是从哪里来的。你不会

让乞丐抽上一袋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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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的，只要我有。”弗拉多说。

“我还剩下一些，可以给你，”梅利说，“你等一下。”他下了马，

在马鞍上的袋子里摸索，然后递给萨茹曼一个皮烟草袋。“收下

吧，”他说，“你会喜欢的；这是从伊森加德拿来的烟草。”

“我的，是我的东西，对，以挺贵的价钱买来的！”萨茹曼叫着，

一把抓住那个烟草袋，“这只是象征性的偿还；我敢断定你们拿走

的要多得多。不过，要是小偷肯还点儿东西给乞丐，他也感激涕零

哪。如果你回到家乡后，发现南域的情况并不如你想像的那么好，

那是你们活该。但愿你们那儿长期缺乏烟草！”

“多谢！”梅利说，“那样的话我得要回我的烟袋了，它并不是你

的，它跟着我跑了许多路了。快把烟草放在你自己的破布袋里

吧。”

“真是贼喊捉贼！”萨茹曼说，转身背对梅利，踢了格里玛一脚，

朝林子里走去。

“哼，我喜欢！贼又怎么样！”皮平说，“想当初我们受伏击、遭

伤害，奥克斯将我们拖着过罗翰草原，我们找谁赔去？”

“啊，”山姆说，“他刚才说是买来的。我弄不懂他怎么买来的？

我实在不喜欢他谈到南域时的那种腔调。我们最好快点回去。”

“是该回去了，”弗拉多说，“不过，我们要去见毕尔博，就无法

走得更快了。不管怎样，我也要先去林谷。”

“是的，我想你最好这么做，”刚多尔夫说，“别管那个萨茹曼

了！我看他是已经无可救药，完全崩溃了。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树

胡子是对的：我认为他仍会施展卑鄙的伎俩危害别人。”

第二天，他们进入了登兰北部地区，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人类居

住，倒是一片绿色而愉快的原野。九月一到，白天满目金色，夜间

一片银光。他们轻松前行，来到天鹅河，在河水突然跌落低地的瀑

布东面，找到了渡口。在西面远处的一片迷雾中，有许多沼泽和小

岛，无数天鹅栖息在芦苇丛中，天鹅河蜿蜒从中穿过，流入灰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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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此进了埃里吉翁地区。又一个晴朗的黎明来临，微光

闪烁的雾气上方晨曦初露；他们站在小山上的宿营地向东眺望，只

见阳光洒在高入云天的山峰上：红角峰、凯莱布迪尔峰和法纽多尔

峰。莫利亚大门近在咫尺。

要在这里分手了，但他们在这里逗留了七天，迟迟不肯离去。

凯利博恩和盖拉德丽尔及其一队人马要转向东去，经红角峰山口，

下第姆里尔梯到银流河，回到自己的国度。他们是因为有许多话

要跟埃尔隆德和刚多尔夫说，因此才陪伴大伙儿一直向西走得这

么远的，此时此刻，他们仍依依不舍，还有说不完的话。霍比特人

已经沉沉入睡后，他们仍经常长时间地一起坐在星光下，回忆过去

的酸甜苦辣，要不就是开会，探讨即将来临的时代。如果有谁偶然

经过此地，他既听不到也看不到什么，最多只能见到几个如石雕一

般的灰色人形，像无人垂顾的寂寞纪念碑。他们的身子纹丝不动，

也不开口说话，只是目光相向，心心相印，惟有思绪交流时闪动的

明眸。

最后，要说的话都说了，他们将要分开一段时日，直到三大魔

戒离去之时再相会。披着灰色斗篷的萝林人朝山脉骑去，很快消

失在山岩和阴影里。去林谷的人则坐在山头目送着他们，最后，聚

集的迷雾中闪出一道亮光，然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弗拉多知道，

那道亮光是盖拉德丽尔夫人举起手上的戒指反射出的光，在再次

表示告别。

山姆转过身，叹息道：“我真希望回到萝林去！”

一天傍晚，他们终于越过高地沼泽，仿佛突然柳暗花明，一下

来到了林谷的深谷边缘，见到了下面远处埃尔隆德家里明亮的灯

光。他们一路往下，过桥来到屋门前，所有的屋子灯火辉煌，人们

载歌载舞，欢迎埃尔隆德返回家园。

霍比特们来不及吃饭，洗澡，连斗篷也没脱，就去找毕尔博了。

他们在一间小屋里找到他，那里就他一个人。屋子里乱七八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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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是纸、钢笔和铅笔；毕尔博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有一个小火炉。

他看去十分苍老，但是很安详，睡意正浓。

他们进去时，他睁开眼睛，抬起头来。“好啊，好啊，”他看着弗

拉多说，“你们回来了！明天正是我的生日。你们多聪明啊！知道

吗？我明天就一百二十九岁了！再过一年，如果我还能活到那时

候的话，我就和老图克一样长寿了。我希望自己比他活得更长久

一点。”

庆祝完毕尔博的生日后，四个霍比特人在林谷住了几天，绝大

多数时间里，他们和毕尔博这位老朋友坐在一起。毕尔博除了按

时进餐，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屋子里。他总是及时起床等候他们到

来。大家围坐在炉火边，轮流把记得的历险告诉了他。开始他试

着作了些笔记，但后来不时打起瞌睡来，每当惊醒时总是说：“多

棒！太神奇了！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于是他们就从他打瞌睡时

讲的地方开始，重新往下讲。

惟一真正引起他注意，激起他兴致的，似乎是阿拉贡戴上王冠

和结婚的那一段。“我当然也接到了婚礼请柬，”他说，“我已为此

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不知怎么的，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我却

发现我这儿要做的事情太多，分不开身，再说打点行李又是桩麻烦

事。”

差不多已过了两个星期，弗拉多从窗上望出去，看到晚上已经

结霜，将蜘蛛网染得晶白。他顿时醒悟过来，他得走了，得跟毕尔

博告别了。他们记忆中最可爱的夏天过去了，此时天气依然无风

而晴朗；但十月一到，天气就变，下雨刮风。他们还有不少的路要

走。不过真正使他归心似箭的并不是天气，而是内心告诉他，现在

是回霞尔的时候了。山姆也有同感。就在前一天夜里，他还说：

“弗拉多先生，我们虽然见多识广，但我认为没有比这儿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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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了。什么好东西这里都有；霞尔、金色树林、冈多、王宫、酒

店、草坪和高山的长处都聚在这里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不管

怎样，我还是觉得咱们该赶快动身。说实话，我挺担心我老爹的。”

“我知道，山姆。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海，”弗拉多回答说，

然后又轻声重复了一遍，“就是没有海。”

翌日，弗拉多便找埃尔隆德谈，希望他能同意他们第二天早上

告辞。令人欣喜的是，刚多尔夫说：“我想我也要走了。至少可以

和你们同路到布雷，我想去看看牛蒡脂。”

这天晚上，他们向毕尔博告别。“好吧，如果你们一定要走，就

走吧，”他说，“我心里很难过，我会想念你们的。你们在我身边该

有多好哇！我可太想睡觉了。”他要把自己的米瑟里尔真银铠甲和

刺叮剑送给弗拉多，压根儿忘记自己早就送给他了；毕尔博还给了

弗拉多三大本书，这是他在各个不同时期用细长的字体写成的。

红色的封面上写着：《译自精灵语 贝·毕》。

他给了山姆一小袋金子。“这几乎是斯茅格时期留下来的最

后一点了，”他说，“你要想结婚，可能用得上，山姆。”山姆脸一下红

了。

“我没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们这两位年轻人，”他对梅利和皮平

说，“只有几条好建议。”他说了好几条建议，最后又按照霞尔人特

有的方式说道：“别让脑袋大得戴不下帽子！你们要不赶快停止长

大，就会买不起鞋帽衣裤啦！”

“你如果想胜过老图克，”皮平笑着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

不能努力一番胜过小图克呢？”

毕尔博哈哈大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漂亮的烟斗，烟嘴处镶

着珍珠，还缠着上等的银丝。“你们抽烟的时候请想想我吧！”他

说，“这是精灵为我特制的，但我现在已经戒烟。”说完又突然打起

盹来了。小睡片刻后，他醒来时有些懵懂地问道：“我们刚才讲到

哪儿了？啊，对了，礼物。这倒使我想起，我的戒指怎样了，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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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就是你带走的那个。”

“我把它丢了，亲爱的毕尔博，”弗拉多回答说，“我已经把它彻

底处理掉。”

“真可惜！”毕尔博惋惜地说，“我真想再看它一眼呢。哦，不，

你看我有多傻！那就是你去的目的，嗯，把它处理掉，不是吗？但

是这事儿很复杂，有太多的事情和这件事搅在一起：阿拉贡的事

务，白道会，冈多，骑兵，南蛮子，还有战象———你真的看到了吗，山

姆？———还有洞穴、塔楼、金色的树，天知道还有什么。

“当初我外出回家时显然都是走直路，我想刚多尔夫本来可以

指点我稍微绕个弯儿的，但真要那样，不等我回家，拍卖可能就已

结束，那我的麻烦就更大了。现在事情已成过去，真的，我觉得还

是坐在这里听听你们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更轻松舒服。这儿

的炉火非常温馨，食物也可口，想要找精灵，他们就近在咫尺，你

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路从家门起

不知多少里。

前头绵绵路，

愿走你就去。

征程重又起，

寸步难前进。

客栈灯光明，

早睡早将息。”

当毕尔博喃喃吟诵完最后一个字时，他的头已经垂在胸前，沉

沉入睡了。

屋里夜色更浓，炉火烧得更旺；他们望着毕尔博，看到他熟睡

的笑脸，就那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山姆环顾房间和墙上摇曳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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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轻轻说道：

“弗拉多先生，我想他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写什么。

他现在也不会写我们的故事。”

这时，毕尔博好像听到他的说话似的，睁开了一只眼睛，随后

振作起精神，说道：“瞧，我现在越来越贪睡了，如果我有时间，我最

喜欢写的是诗。弗拉多，我亲爱的，不知道你在走之前是否能帮我

整理一下？你要是愿意，可以把我的笔记和材料，还有日记一起都

带走。你看，我没有时间进行挑选、编排之类的事情。让山姆帮你

吧，等你整理完毕就回来，我再浏览一下，我不会太挑剔的。”

“好，我会马上整理，”弗拉多说，“我肯定会很快回来的，路上

也不再危险，我们已经有了一位真正的国王，他很快就会使条条道

路安全畅通。”

“谢谢你，亲爱的弗拉多！”毕尔博说，“这样我真的就可以完全

放心了。”说完他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很冷，刚多尔夫和霍比特人就去毕尔博的房间跟他道

别，然后又向埃尔隆德及王室成员辞行。

弗拉多站在门口，埃尔隆德祝他旅途愉快，并为他祝福。他

说：

“弗拉多，你如果不是很快就回来，我想，那就不必来了。明年

此刻，金黄树叶尚未落地之时，你在霞尔树林迎接毕尔博吧，我将

和他同行。”

这些话别人都没有听到，只有弗拉多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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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返家园

霍比特们终于转身朝着家乡走去，个个归心似箭。但由于弗

拉多身体不舒服，一开始只是缓辔而行。当他们行至布鲁纳恩渡

口时，弗拉多勒住了马，似乎不愿意涉入水中。他们注意到，弗拉

多的眼神茫然，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这天是十月六日，他整天

默默无语。

“很疼吗，弗拉多？”刚多尔夫骑至弗拉多身边时轻声说道。

“嗯，是的，”弗拉多说，“肩膀上，伤口好疼。另外，黑暗的回忆

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那是一年前的今天。”

“噢，有些伤是不可能痊愈的。”刚多尔夫说。

“恐怕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弗拉多说，“这并不是真正的重返

家园。虽说我可以回到霞尔，但一切今非昔比，因为我这个人已和

从前不同。如今，我伤痕累累，刀伤剑伤、还有牙齿咬伤，而且还长

时间沉重负担。我在哪里才能找到安歇之处？”

刚多尔夫没有回答。

到第二天傍晚，弗拉多的伤痛和不安过去了，心情好转，仿佛

完全忘记了前一天的忧郁。此后，一路上走得很顺利，日子一天天

过得很快。他们从容地策马而行，沿途行经美丽的森林，火红、金

黄的树叶在秋阳下交相辉映，常常令他们流连忘返。这天黄昏，他

们终于来到威瑟托普山，黑色的山影投在路上。这时弗拉多恳求

大家加速前进，他不愿朝山的方向看，只是低着头，裹紧斗篷，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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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出山影。那天晚上天气变了，西面来的风裹着雨，响若雷鸣，寒

气袭人，黄树叶漫天飞旋。最后，当他们走到切特伍德时，树枝几

乎都是光秃秃的，瓢泼大雨似帘子般挡住他们眼前的布雷山。

这是十月末的一个晚上，暴雨将歇，五位旅行者爬上坡，来到

布雷南门前，大门关得死死的。雨点打在脸上，暗下来的空中匆匆

掠过低低的铅云。他们本以为会在这里受到欢迎，因此心情不免

有些沉重。

他们叫了很多遍，看门人才出来，只见他手里提着一根大棍

棒，疑惧地打量着他们；尽管他们的服装很古怪，但他还是认出了

其中的刚多尔夫，知道他身边的是霍比特人，他这才露出笑容，并

表示欢迎。

“请进！”他说着打开了门锁，“外面风雨交加，又冷又湿的，说

话不方便。我想，老巴雷的跃马客栈肯定欢迎你们，在那里你们会

听到一切情况。”

“到了那里你也会听到我们说的一切，而且会比你们的多得

多。”刚多尔夫大笑道，“哈里怎么样？”

看门人皱起眉头，“走了，”他说，“你最好去问巴利曼。晚安！”

“晚安！”大家说完便走进大门。随即他们注意到，在路边的树

篱后面新建了一间低矮的长形小屋，从那屋里走出来一些人，目光

越过栅栏上打量他们。他们走到比尔·蕨尼的家门前时，看到那儿

的树篱已破败蓬乱，房子里的窗户也都用木条钉了起来。

“你认为他被你那个苹果打死了吗，山姆？”皮平说道。

“我可不敢指望，皮平先生，”山姆说，“但我很想知道那匹可怜

的矮种马怎么样了。我经常想到它，还想起狼嗥和其他一切。”

他们终于到了跃马客栈。至少从外观上看，这里并没什么变

化；低窗的红窗帘后面亮着灯。他们拉了几次门铃，诺布才前来应

门，开了一条小缝向外张望。当诺布看清站在灯光下的众人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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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发出一声惊叫。

“牛蒡脂先生，老板！”他大叫道，“他们回来了！”

“哦，是吗？让我来见识见识。”只见牛蒡脂大声喊着猛地冲了

出来，手里还提着一根棍子。可当他看清楚来者时，一下停住了脚

步，一脸怒气立即化成惊喜。

“诺布，你这个榆木脑袋！”他训斥道，“不能报一声这些老朋友

们的名字吗？在这种时候，你可不能再像他们那样吓我。好了，好

了！你们是从哪里回来的？我从未想过会再见到你们之中的任何

一位，因为你们和那个叫大步的一起去了蛮荒地区，那儿周遭还有

黑骑士出没。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尤其是见到刚多尔夫！请

进！请进！还住以前的房间吗？它们还空着。说实在的，你们很

快就会发现，最近大多数房子都是空着。我去看看能给你们快快

地做点什么晚饭；可惜我目前人手短缺。喂，诺布，你这笨家伙！

去叫鲍勃！啊，我自己忘了，鲍勃不在：傍晚时他就回家去了。嗯，

诺布，把客人的马都牵到马厩去！刚多尔夫，你肯定是要亲自把你

的宝马带到马厩去的吧！这是奇世珍宝，我一打眼就知道。来来

来，大家请进！请随意，别客气！”

牛蒡脂先生说话的神态丝毫没变，似乎仍像原先那样忙碌得

喘不过气。四周静悄悄的，几乎都没有客人，从休息厅传出两三个

客人的喃喃低语声。老板点了两枝蜡烛，在前面引路。灯光照射

下，他们仔细一看，才发现他满脸皱纹的脸上忧形于色。

他领着大家从过道向客厅走去，一年多前那个非同寻常的夜

晚，他们曾在那里住过。他们有些不安地跟在老板后面，看出这里

有点不对劲，这个老巴利曼只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罢了。

情况大不一样，但他们没有说什么，只是等待着。

不出他们所料，晚饭过后，牛蒡脂先生又来到客厅，来看看大

家对他的一切安排是否满意。事实上，跃马客栈的啤酒和食物并

没比以前差。“今晚我不会再冒昧地建议你们去公共休息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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蒡脂先生说，“你们都累了，而且今晚那儿也没几个人，不过，如果

你们能在睡觉前挪出半个小时，我很愿意跟你们聊聊，就我们几个

人。”

“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刚多尔夫说，“我们并不累，我们一路上

来不紧不慢的，只是身子淋湿了，又冷又饿。蒙你照料，恢复过来

了。来，坐下！你要是有些烟草的话，那就谢天谢地了！”

“嗯，如果你要别的东西，我会更高兴，”牛蒡脂先生说，“烟草

正好是我这儿最缺乏的，现在我们只有自己种的烟草，这些日子也

没有从霞尔运来的烟草。不过请容我尽量去找一找。”

他拿来了他们够抽一两天的烟草，那是一种还没切过的烟草。

“从南林运来的，”他说，“这是我们现有最好的烟草了，但我一直认

为，这比不上南域的，虽然在大多数事情上我都是向着布雷的。请

你们原谅。”

大家让他坐在炉火旁的一张大椅子上，刚多尔夫坐在另一边，

霍比特们则坐在他们之间的矮凳子上。他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

交换了牛蒡脂希望听到或愿意讲述的一切消息。他们讲述的事情

大多使店老板感到十分惊异，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想像，并总是引

来这样的评论：“是这样吗？”尽管他已听得一清二楚，却还是一再

说：“真是这样吗，巴金斯先生。”或者说，“昂德希尔先生？是真的

吗？我完全听糊涂了。”“真是这样吗？刚多尔夫阁下！”“哦，真是

闻所未闻！谁会想到我们这个时代里还会有这等事！”

他也说了不少自己的事情。他说，这里的情况很不好，生意不

正常，简直是糟透了。“现在外人已不到布雷来了，”他说，“住在这

里的人则大多待在家里，紧闭门户。一切都是那批外来人和流浪

汉造成的！你们大概还记得去年从绿路来的那批人吧！但是后来

过来更多的人，有些是逃难过来的穷人，但大多数都是坏蛋，尽干

偷偷摸摸和惹是生非的勾当。布雷这里也有麻烦，大麻烦！嗯，我

们有过一场真正的械斗，打死了好几个人！你能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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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刚多尔夫说，“死了多少人？”

“大人族的三个，小种人的两个，”牛蒡脂先生说，“有可怜的马

特·希瑟托斯，罗利斯·阿鲁尔道，和从山那边来的小汤姆·皮克索

恩；远道而来的威廉·班克斯，还有一个是从斯塔德尔来的昂德希

尔家的人。他们全是好人，如今却都死了。还有哈里。山羊叶原

来是看守西门的，还有比尔·蕨尼，他们同外来人站在一边，已跟着

他们走了；我认为那些陌生人都是他们给放进来的，我是指打架的

那天晚上。去年年底，我们叫他们走，将他们赶出去；新年刚过就

打了起来，那是下了一场大雪之后。

“他们现在去当强盗，住到外头去了，躲藏在阿切特那边的丛

林里，或是在北边的荒野里。我看，还真有点儿像传说中邪恶的旧

时代。路上不安全，没有人敢走远，人们早早就紧闭了门户。我们

不得不在围墙周围设立岗哨，晚上在各道门还派好多人去守卫。”

“嗯，倒是没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皮平说，“我们一路慢慢走

来，没加警戒。我们还以为所有麻烦都已过去了。”

“啊，问题是麻烦还没有个完呢，少爷，”牛蒡脂先生说，“不过

他们不惹你们，倒也不足为奇，他们不会攻击身佩剑盾、头戴帽盔

的武装队伍。看见你们他们不会莽撞行动的。就连我刚才看到你

们时，也吓了一跳呢！”

霍比特们这才猛然省悟，人们之所以带着惊讶的神情看着他

们，并不是因为他们返回家园，而是因为他们的穿着。他们对于全

副武装、列队骑马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完全忘记了他们斗篷下闪露

着亮晃晃的锁子甲，头上戴着冈多和罗翰的头盔，手里拿着有漂亮

的徽盾，这一切在家乡的人看来，完全像外国人。以刚多尔夫来

说，他骑着灰色的高头大马，一袭白衣，外披了一件宽大的蓝银两

色披风，身边还挂着长剑。

刚多尔夫听了老板的话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他说，“如果

他们连我们区区五个人都要害怕，那么与我们在旅途中遇到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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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比可就小巫见大巫啦。但不管如何，只要我们待在这里，他们

晚上就不会来惹你麻烦。”

“这能有多长的时间？”牛蒡脂先生说，“我不否认，有你们在这

里，哪怕时间不长，我们都应该高兴才是，你们知道，我们可不习惯

那样的麻烦！据说游侠们都已走了。我想此前我们并不明白，这

些人到底为我们干了些什么。附近还出现了比强盗更可怕的东

西，去年冬天，狼在围墙周围嚎叫，丛林里有黑糊糊的影子，大家只

要一想起那些玩意儿就毛骨悚然。这可真叫人坐立不安啊，你能

理解我的心情吧。”

“我想我理解，”刚多尔夫说，“最近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

都受到骚扰，严重的骚扰！但是振作起来吧，巴利曼！你们一直处

于大动乱的边缘，我很高兴听到你们没有被更深地牵扯进去。别

担心，更美好的时代即将来到。也许会比你能记得的任何时代都

更美好。游侠们已经回来，我们和他们一起回来的。又有了新国

王，巴利曼，他马上就会处理这事情的。

“那时绿路将重新开放，他的使者会来到北方，这里将会熙来

攘往，热闹非凡；邪恶的东西会给逐出荒原。事实上，到时候荒原

将不再是荒原，那儿将会有人居住，将荒原开垦成良田。”

牛蒡脂先生摇摇头。“如果来的是正派体面的人，当然没有害

处，”他说，“但愿别再来些暴徒和恶棍。我们不希望布雷或者附近

有外人。我们要自由自在。我不愿有一群陌生人在这里安营扎

寨，搅得乱糟糟的。”

“不会搅了你的生意，巴利曼，”刚多尔夫说，“在伊森河和灰洪

河之间，还有沿白兰都因河南岸，有足够的地方，那儿离布雷骑马

要骑上好多天，那儿都没有什么人居住。许多人以前就住在这儿

三百多里的北面，在绿路的远处尽头：即北部丘陵或是埃文第姆湖

边。”

“在死人沟那边？”牛蒡脂先生更加疑虑重重了，“据说那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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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鬼的地方。除了强盗，谁也不愿意去那里。”

“游侠们去过那里，”刚多尔夫说，“你叫那地方死人沟，多年来

大家倒是这么叫它的；但它的真正的名字叫做‘福尔诺斯特·埃雷

思’，或者叫‘国王的诺尔伯里’。将来总有一天，国王会再去那里，

到那时在那儿骑马往来的都是正派人。”

“嗯，你这番话听起来倒挺鼓舞人心的，”牛蒡脂先生说，“那样

一来对我的生意肯定有利！只要别搅了布雷就行。”

“不会的，”刚多尔夫说，“国王知道这儿，而且欢喜这儿。”

“他知道？”牛蒡脂先生说，一脸迷惑。“他坐在千里外的大城

堡里的王座上，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我实在闹不明白。

如果他用金杯喝酒，我倒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跃马客栈或者

几杯啤酒对他来说算什么呀？这倒不是说我的啤酒不好，刚多尔

夫。打从你去年秋天来时，赞美过它以后，这啤酒就好得不得了。

我说，这算是不幸之中的小小安慰吧。”

“哈！”山姆说，“他说你的啤酒向来就那么上口。”

“他说的？”

“当然是他说的。他就是大步啊，游侠们的头领。你到现在还

不明白吗？”

“原来是他！”牛蒡脂先生满脸惊讶，宽阔的脸上，两眼睁得滚

圆，嘴巴张得大大的，气都憋住了。“大步！”他喘过气来之后大叫

了一声，“头戴王冠，手拿金杯的是他呀！哎呀！我们以后会如

何？”

“更好！对布雷来说，无论如何会更美好！”刚多尔夫说。

“但愿如此，我相信会这样，”牛蒡脂先生说，“哦，好长时间以

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快活活地聊过天。我想今晚我肯定会睡得

安稳些，心情也会愉快些，你讲的那么一大堆事情，真够我好好想

想，不过我要到明天再去想。现在我要去睡了，我想你们肯定也想

睡了。嗨，诺布！”他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叫道。“诺布，你这个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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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鬼！”

“诺布！”他自言自语，拍拍额头，“这叫我想起什么事来着？”

“该不是你忘记的另一封信吧，牛蒡脂先生？”梅利说。

“得，得，布兰迪巴克先生，别提那事儿！你这么一说，打断了

我的思路。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诺布，马厩，啊！对，就是这事。

我有一件属于你们的东西。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比尔·蕨尼和那个

偷马贼？呃，你买下的那匹矮种马在这儿哪。它是自己回来的，真

的。不过它去了哪里？这你们比我清楚。它回来时像一条老狗般

的蓬头垢面，瘦得皮包骨头，但它还活着，是诺布照料它的！”

“什么！我的比尔？”山姆喊叫了起来，“嗯，不管我的老爹怎么

说，我生来就是福气好。真是心想事成！马儿在哪里？”山姆定要

去马厩看过比尔后才肯去睡觉。

翌日，大家整天都待在布雷，到了晚上，牛蒡脂先生无论如何

不能再抱怨生意清淡了。好奇心压倒了害怕，他的客栈里挤满了

人。霍比特们出于礼貌，晚间时去了公共休息厅，回答了许多问

题。布雷人的记忆力很强，他们多次询问弗拉多，问他是否已经完

成了他的书。

“还没有，”他回答说，“我现在即将回家，一到家就着手整理笔

记。”他答应大家要写布雷发生的一些令人惊异的事情，让那本在

布雷人心目中主要描写“遥远的南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书增

添些许情趣。

有一个年轻人要求他吟诵一首诗给大家听。听了他的提议，

大家发出一片嘘声，皱起了眉头，那个年轻人讨了个没趣，没再吱

声。显然，谁也不想在公共休息厅里再出怪事。

客人在布雷逗留期间，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平安无事。第三

天，他们早早起床，天上仍然下着蒙蒙细雨，他们希望在天黑之前

赶到霞尔，那可是一段长长的路程。布雷人都来送行，一年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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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活过。有几位没见过他们的村民

此刻见到这几位全副武装的陌生人，不由得目瞪口呆：刚多尔夫有

一把长长的白胡子，浑身闪光，蓝披风遮天盖日一般；而那四个霍

比特犹如几乎失传的故事中讲述的历险天下的侠士。就连那些听

到谈起国王时总嘲笑地表示不信的人，这会儿也都觉得可能真有

一位国王再世。

“好吧，愿你们一路平安，祝你们回家顺利！”牛蒡脂先生说，

“我本该早就告诉你们，霞尔的情况大概也不太妙。但不知道这消

息是真是假。据说出了不少怪事。可是事情一件接一件，我自己

的麻烦已够多了，因此也就没告诉你们。恕我冒昧直言，你们外出

旅行归来后判若两人，看来似乎挺会处理棘手事情了。我相信，你

们很快就会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的。祝你们好运！但愿你们能

经常再来，那样我就更高兴了。”

他们告别牛蒡脂先生，立即上马出了西门，朝霞尔奔驰而去。

那匹矮种马比尔和他们同行，它像从前那样驮了好多行李，跟在山

姆旁边，显得很满足。

“我在想牛蒡脂先生指的是什么。”弗拉多说。

“我能猜到一些，”山姆郁郁不乐地说，“我在宝镜里看到，树林

都被砍倒了，我的老爹被赶出了巴格肖街。我应该快点赶回家。”

“南域也显然出了事，”梅利说，“那里烟叶短缺。”

“不管怎样，”皮平说，“问题的根源在洛索，这点可以肯定。”

“不对。与此密切相关，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他，”刚多尔夫说，

“你们忘记了萨茹曼。他对霞尔发生兴趣比莫都对霞尔产生兴趣

更早。”

“嗯，我们有你在一起，”梅利说，“事情很快就会解决。”

“我只是暂时和你们在一起，”刚多尔夫说，“我就要离开的。

我不打算到霞尔去，你们必须自己去解决那里的问题，你们已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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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方面的锻炼。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我的时代已经过去，拨乱

反正不再是我的使命。至于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需要帮

助。你们已经成熟了，且如此了不起，你们现在已成了大人物，完

全不用我再担心。

“你们应该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的原因！我要去和邦巴迪尔

做一次长谈，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一次长谈。邦巴迪尔深居简

出，我却命中注定要飘泊四方。不过，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快要结

束了，我和邦巴迪尔将有许多话要互相倾诉。”

不多一会儿，他们来到当初与邦巴迪尔分手的东大路；他们真

希望看到他站在那里迎接他们，在他们看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

根本不见邦巴迪尔的踪影，只见到南面古冢丘陵上笼罩着一片灰

蒙蒙的迷雾，一片更浓的烟雾如面纱般遮住了远处的老林。

大伙儿停住脚步。弗拉多怅然眺望南方。“我真想再见见那

位老朋友，”他说，“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肯定一如既往，”刚多尔夫说，“过得相当平静。我估计，也许

邦巴迪尔会对我们访问恩特有些兴趣，至于我们的其他所见所闻，

他不会有什么兴趣听的。反正你们以后还有时间去看他。如果我

是你们，现在会赶紧回家，要不，没等你们走到白兰都因桥，大门就

关上了。”

“可是那儿根本没有什么门，”梅利说，“大路上也没有门，你应

该知道得很清楚呀！没错，是有一道勃克兰门，但是那道门他们会

随时让我进入的。”

“你是说以前没有门，”刚多尔夫说，“可是我认为你们现在会

发现有几道门了。连在勃克兰门也会遇上超乎你们想像的麻烦。

但是你们会妥善处理的。再见了，亲爱的朋友！我们还会再见面

的！再见！”

他掉转马头，捷影跃过路旁的绿色路肩，沿着它飞奔而去，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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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夫一声吆喝，宝马撒开四蹄，一阵北风似的朝幽灵丘陵飞驰而

去。

“好了，又剩我们四个了，跟当初一起出发时一样，”梅利说，

“我们把其余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抛在后面，仿佛做了一个渐渐消失

的梦。”

“我并不觉得，”弗拉多说，“我反倒觉得这更像渐渐坠入梦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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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霞尔平乱

夜幕降临后，他们一行人终于走到白兰都因桥，每个人全身精

湿，疲乏不堪。抵达以后，他们才发现路被拦住了。桥的两端各设

了一道有尖钉的大门；他们还看到在白兰都因河对岸已经造起了

一些新建筑，都是两层楼的房子，窗子很窄，窗框笔直，没有窗帘，

屋里有朦胧的灯光，一切都显得昏暗阴郁，不同于霞尔的风格。

他们用力敲打外面的门，高声喊叫。起先没有人应门，令他们

吃惊的是，后来竟然有人吹响了号角，窗户里的灯光一下子全灭

了。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喊道：

“是谁？走开！你们不许入内！难道你们没看到告示吗：从日

落起至日出期间，不准进入。”

“天色黑了，我们当然看不到告示，”山姆回喊道，“居然要让霞

尔的霍比特人关在外面淋雨过夜，等我看到告示非把它撕下来不

可。”

一扇窗子砰的一响，一群霍比特人拿着提灯从左面那栋房子

里蜂拥而出。他们打开桥那端的门，有几个人从桥上走了过来。

当他们一见到这几位来客时似乎吓得不轻。

“过来！”梅利说道，他认出其中一个人，“难道你不认识我了，

霍布·海沃德？你应该认识我。我是梅利·布兰迪巴克，我想知道

这儿的情况，你这个勃克兰人在这里干什么。你不是一向都住在

干草门那儿吗？”

“天哪！是你，梅利少爷！真的是你？你这样全副武装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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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仗吗？”老霍布说，“哎呀，他们说你已经死了，大家都说你死在

老林里了。看到你还活着，真让我高兴！”

“那么，别隔着栅栏呆望着我，快开门吧！”梅利说道。

“对不起，梅利少爷，我们可得遵守命令啊。”

“谁的命令？”

“住在贝格恩的首领。”

“首领？首领？你是指洛索先生吗？”弗拉多问道。

“我想是的，巴金斯先生。但是我们现在都必须得叫他‘首

领’。”

“是这样？”弗拉多说，“嗯，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他已和巴金斯

家族断绝了关系。现在显然到了家族好好收拾他的时候了。”

门那边的霍比特们都沉默不语。“这话可说不得，”有一个人

说，“他会听到的。再说你们这么大叫大喊，会惊醒首领手下那个

大个子！”

“我们就是要吵醒他，要让他大吃一惊，”梅利说，“如果你说的

是你那个宝贝首领雇了一批荒原恶棍，那我们现在回来还不算太

晚。”他跳下矮种马，在提灯光下看了那张告示后，一把扯了下来，

扔过门去。门里的霍比特纷纷往后退去，不敢上来开门。“上，皮

平！”梅利说，“有我们两个就够了。”

梅利和皮平翻身爬过大门，里面的霍比特抱头鼠窜。这时，又

传来了一阵号角声，右边一栋比较大的房子里，在门前的灯光下，

出现一个大块头。

“这是怎么回事，”他边吼边朝前走，“破门而入？你们给我滚

出去，要不我就拧断你们肮脏的细脖子！”他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看

到了寒光闪闪的宝剑。

“比尔·蕨尼，”梅利说，“你要是不在十秒钟内打开大门，你会

后悔的。你要是敢不听话，莫怪我用剑捅你。你打开门后，走到外

面去，永远别回来。你是个恶棍，拦路抢劫的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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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蕨尼畏畏缩缩地拖着脚步来到门前开了锁。“把钥匙给

我！”梅利说，那恶棍把钥匙朝梅利头上一扔，猛地蹿入门外黑暗

中。当他经过那几匹矮种马身旁时，有一匹马扬蹄踢了他一下。

他吓得大叫一声，逃进了夜色中，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干得漂亮，比尔。”山姆说，他是指那匹矮种马。

“你们的大个子也不过如此而已，”梅利说，“我们以后还要去

见你们的首领。现在我们要找一个地方过夜。看来你们已经拆掉

小桥客栈，搭了这幢讨厌的房子，那就另找个地方安排一下吧。”

“对不起，梅利先生，”霍布说，“但这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什么？”

“不允许这样随意留宿客人，吃额外的食品等等。”霍布说。

“这地方到底怎么啦？”梅利问道，“是收成不好还是怎么了？

我看今年夏季天气挺好，收成不错吧。”

“嗬，今年的年成倒是够好的，”霍布说，“我们种了大量的粮

食，可是却不清楚这些粮食到哪里去了。我想，就是那些‘收粮员’

和‘分粮员’在跑来跑去估算，计量，然后拿去贮藏。他们收去的

多，分配下来的少。反正那些被收去的粮食大部分我们都看不

到。”

“啊呀！”皮平打着哈欠说，“今晚上说的这些让我听了真心烦。

我们自己的袋子里有吃的。只要给我们一个房间睡觉就行了，这

儿总比我所见过的许多地方要好些。”

站在门口的那几个霍比特似乎仍然很不安。显然怕坏了条

令；可是这四个人说一不二，又全副武装，其中两个还个子特大，身

强力壮，招惹不起。弗拉多命令把门重新锁上。无论如何，在四周

仍有许多恶棍的情况下，得提高警惕才是。他们进入霍比特治安

所，只好将就将就了。这是一个丑陋不堪的处所，里面有个破旧的

小壁炉，炉火根本烧不旺。楼上的房间里有几张硬板小床，每堵墙

上都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一款款条令。皮平把它们全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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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没有啤酒，食物也不多。但弗拉多他们取出自己随身所带的

食品，同大家一起饱餐了一顿。皮平违反告示上的第四条规定，把

隔天用的大部分木头扔进了炉火中。

“嗯，抽一口怎么样，跟我们说说霞尔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这儿没有烟叶。”霍布说，“有也只供应给首领他们抽。所有

的库存好像都没了。我们只听见大车顺着那条老路驶出南域，过

沙伦滩走了。那是在你们走后，去年年底的事。不过在那以前只

是悄悄地一点一点往外运。那个洛索———”

“你闭嘴，霍布·海沃德！”另外几个叫了起来，“你知道这样议

论是不允许的。首领会听见的，那我们都得倒霉。”

“你们这几个人不去打小报告，首领怎么会知道？”霍布火气也

上来了。

“行了，行了！”山姆说，“够烦的了，我不想再听下去。没有欢

迎，没有啤酒，没有烟草，反倒听到了一大堆条令和奥克斯一样的

讲话。我要休息了，但我看得出来，麻烦还在后头，有事情可做呢。

好了，现在让我们睡觉，其余的事明天再说吧！”

那个新“首领”显然有情报渠道。从白兰都因桥到贝格恩足足

有一百多里，但显然已有人急忙前去报了信。弗拉多和他的朋友

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

他们本来并无什么明确的计划，只是大致上想先到溪谷去一

下，在那里稍事休息；但是现在情况有变，他们决定直接去霍比顿

了。这样，第二天，他们就沿着大路稳步向前。昨晚的狂风已经停

了，天空一片阴霾。大地显得凄凉而阴郁；但这时还只是十一月一

日，值深秋时节。有许多地方似乎都在异乎寻常地燃烧，烟雾四

起，远处，在伍迪恩德的那个方向，一大片黑云正冉冉升起。

黄昏时分，他们来到大路边的福洛格莫顿村。这个小村距离

白兰都因桥约有七十来里路。他们打算在这儿过夜；村里的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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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栈是个挺不错的旅店。但是当他们赶到村子的东头时，一道栅

栏挡住了去路。只见栅栏上面钉着一块木板上写着：“此路不通”。

木板后面站着一大群治安员，他们手持棍子，帽上插着羽毛，一脸

自命不凡而又吃惊不小的神色。

“这是怎么回事？”弗拉多说话时，觉得自己几乎都要笑出来

了。

“就是这么回事，巴金斯先生，”那群治安员的头头，一个头上

插着两根羽毛的霍比特人说，“你们因为破门而入、任意撕毁告示、

攻击门卫、非法侵入、未经许可擅自在霞尔的房子里住宿、用食物

贿赂卫兵而被捕。”

“还有别的罪名吗？”弗拉多问道。

“这些罪名已经足够了。”那位治安官说。

“你要是愿意，我倒还可以再来加上几条‘罪状’，”山姆说，“我

们直呼你们的首领的名字，还想揍他个鼻青脸肿，并且认为你们这

些治安员都是一帮蠢猪。”

“好了，先生，你闹够了，首领命令你们不许抵抗。我奉命将你

们带往傍水镇，把你们交给首领的手下。等他亲自处理你们这一

宗案件时，你们可以陈述你们的意见。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

会长话短说———免得在监狱待得太久。”

令治安员们感到尴尬的是，弗拉多他们居然哄堂大笑。“别说

傻话了！”弗拉多说，“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好了，我正好有事要

去贝格恩一趟。如果你们坚持要同我们一起去的话，那悉听尊

便！”

“很好，巴金斯先生，”那个治安官说着，把栅栏拉开，“不过别

忘了，你已经被逮捕。”

“不，”弗拉多说，“我决不会忘记。不过我可以原谅你，今天我

是不愿再赶路了，如果你能护送我们去浮木客栈住宿，我将感激不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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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办不到，巴金斯先生，旅馆已关闭。不过在村子那头有

一间治安员办公室。我可以带你们到那儿去。”

“那好吧，”弗拉多说，“请你在前头带路。”

山姆对那些治安员好好打量了一番，结果发现了一个熟人。

“嗨，罗宾·小勃罗，过来！”他叫道，“我有话跟你说。”

那个叫罗宾的人胆怯地瞟了头头一眼，头头看去很恼火，但又

不敢干涉。罗宾慢下脚步，来到下了马的山姆身边。

“你看，罗宾兄弟！”山姆说，“你是在霍比顿长大的，应当有些

头脑，怎么也跑来阻挠弗拉多先生和我们呢？刚刚听说那家客栈

关闭了，那是怎么回事啊？”

“客栈都关闭了，”罗宾说，“首领不赞成大家喝啤酒，反正事情

是这样开始的。不过现在我倒认为啤酒都给他的那些手下了。他

不喜欢人们四处走动，如果有谁非要走动不可，就得先去治安员办

公室向他们说明原因。”

“你该为参与这样的蠢事而感到羞耻，”山姆说，“你一向喜欢

待在客栈酒肆的，不是吗？我记得你在干活前后总会先溜到那里

去一趟。”

“如果可以的话，我仍然愿意那样，山姆。但是请你别责备我，

我有什么办法呢？七年前我为什么会选择当一名治安员，这原因

你知道。那时这一切还没发生。我就是希望自己有机会在乡间四

处溜达，访访朋友，听听新闻，打听哪里会有好啤酒。但现在情况

不同了。”

“如果这已不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可以辞职不干嘛！”山姆

说。

“上头不允许我们辞职。”罗宾说。

“我要是再老是听到‘不允许’‘不允许’，我真要发火了！”山姆

说。

“我自己也感到很难过，”罗宾放低声音说，“如果我们大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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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发火，倒是能起点儿作用。但问题是那些大人族，山姆，他们是

首领的人。首领要他们到处监视，如果小个子霍比特人为了自己

的权利而站出来说话，他们就会把他拖走，关到监狱去。他们首先

抓走了老威尔·威特福德市长，后来又抓走了许多人。最近情况更

糟，他们动不动就揍人。”

“那你为什么还替他们干？”山姆生气地说，“是谁派你到这儿

来的？”

“并不是谁派的。我们现在都住在治安队总部那幢大屋子里，

我们是东域第一治安队。据说他们已有几百名治安员，他们还想

再招募一些，还订出那么些新的规章。待在治安队里许多人都并

非出于自愿，当然，也有人不是这样。在霞尔，有些人也很爱管闲

事，吹牛说大话。还有比这个更糟的，有少数人甘愿为首领和他的

手下人当密探。”

“啊，所以你们才会得知我们的消息，是不是？”

“没错。我们现在不准用以前的快邮专递办法寄信了，但他们

用它传递消息设了几个站点，每站都配有专门接力跑步送信的人。

昨晚有人从惠特法罗斯送来专递‘密件’，这里的人便立即继续往

前送。今天下午回来一封信，命令治安员必须逮捕你们，并迅速解

往傍水镇，而不是直接送到监狱。很显然，首领想立即见见你们。”

“等弗拉多先生收拾了他，看他怎么说。”山姆说。

福洛格莫顿的治安所跟白兰都因桥那儿的一样糟，只有一层

楼，后面是用难看的灰砖建造的平房，砖头砌得歪歪斜斜，窗子同

样很窄，屋里既潮湿又憋气。晚餐就是在一张没有餐布的桌子上

吃的，那桌子看去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擦过，食物也差到了家。弗拉

多一行只希望能尽早离开这里。现在离傍水镇大概还有六十来里

路，本该早些出发的，可他们到早上十点钟时才动身。这样拖拖拉

拉，使治安官十分气恼。西风已经转变为北风，天气也转冷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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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已经停歇。

离开村子的是一队颇为滑稽的人马，有几个村民出来直瞪瞪

地望着这几个旅游者的“打扮”，心里直想笑，可是又不敢笑，因为

他们没有把握条令上是否规定不准笑。十几个治安员奉命押送这

些“俘虏”；但是梅利却让这些押送者走在前面，而弗拉多和他的朋

友们则骑着马走在后面。梅利、皮平和山姆谈笑风生，开怀歌唱，

而那些治安员为了显得神气和严肃，反倒一本正经地踏着重步。

只有弗拉多始终沉默不语，神情忧郁。

最后，这一行人经过一个健壮的老头面前，他正为树篱剪枝。

“嗨！喂！”他嘲笑地说，“你们到底是谁逮捕了谁呀？”

有两个治安员立即出列朝老人走去。“治安官！”梅利说，“请

命令你的部下立即归队，否则别怪我对他们不客气！”

在头儿厉声命令下，那两个治安员沉着脸转了回来。“好，继

续前进！”梅利说。在这之后，他们四个人有意加快骑速，逼着那些

治安员在前面匆匆而行。太阳出来了，尽管寒风凛冽，可是那几个

家伙很快就气喘吁吁，浑身冒汗了。

走到三域界石处，四人放慢了速度。他们差不多已一口气走

了四十多里，只在中午休息了一下。现在是下午三点，那些治安员

个个饥肠辘辘，两腿酸痛，他们再也跑不动了。

“嗨，你们自己慢慢地走吧！”梅利说，“我们先行一步。”

“再见，罗宾兄弟！”山姆说，“我会在绿龙酒肆门外等你，如果

你没忘记那地方，早点来吧！可别在路上磨磨蹭蹭哟！”

“你们这是拒捕，我绝不能答应。”那头头神情沮丧地抗议道。

“我们还要破除更多的条令呢！用不着你答应不答应，”皮平

说道，“祝你好运！”

四位旅行者继续前行，当太阳往西边遥远的地平线上的白丘

上沉落时，他们来到了河湾边的傍水镇，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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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感受到痛心的震惊。这是弗拉多和山姆的家乡，他们此时才发

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关切要超过对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熟

悉的许多房子都已不见，有的似乎是被烧毁的。湖北岸原有的那

排漂亮的霍比特古窑洞现已荒废，那一个个伸向湾边的小园子，以

前是那样明媚可爱，现在却已是荒草萋萋。更糟的是，沿着湾边兴

建了一大排难看的房子。那儿原来是霍比顿大路，一条林荫道，现

在却连一棵树都看不见了。顺着大路往贝格恩方向望去，他们沮

丧地看见远处高高地耸立着一根砖烟囱，滚滚浓烟正从烟囱口涌

出，喷入傍晚的天空中。

山姆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我要过去，弗拉多先生！我要去

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找我的老爹！”

“我们应该先摸清楚情况，山姆，”梅利说，“我估计那个‘首领’

的身边一定有一大帮流氓。我们最好能找一个比较了解这里的情

况而又肯告诉我们的人。”

但是在傍水镇所有的房子和窑洞的门扉都紧闭着，没有人出

来招呼他们。他们对此大惑不解，但很快就找到了原因。他们来

到绿龙酒肆前。它是霍比顿大路上的最后一栋房子，酒肆的窗棂

破破烂烂，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他们不安地看到，有五六个大个

子懒洋洋地靠在店墙上，他们的相貌既丑陋又凶狠，脸色灰黄，还

斜着眼睛，叫人觉得挺不是味。

“就像布雷比尔·蕨尼的那个狐朋狗党。”山姆说道。

“跟我在伊森加德看到的那些人一个样。”梅利嘟哝地说。

这些恶棍手里拿着棍子，皮带上挂着号角，不过看来好像并没

有其他武器。他们见到四位外来客骑马而来，便随即离开倚着的

墙，站到马路上，挡住去路。

“你们几个想上哪儿去？”个子最大、相貌最凶恶的人说道，“此

路不通，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那些宝贝治安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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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慢慢地爬哩，”梅利说，“可能腿有些酸痛吧。我们说

好在这里等他们的。”

“哼，我以前怎么说的？”那人对他的一个同伴说道，“我告诉过

萨基，别相信那些小个子蠢货。应该派几个我们的自己人去才

是。”

“对不起，请问那样又有什么不同呢？”梅利说，“我们不习惯在

这里出现拦路的强盗，不过我们知道怎么对付他们。”

“拦路强盗，呃？”那人说，“你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赶快纠正

吧，要不就让我们来替你纠正。你们这些小个子家伙越来越不像

话了，是不是认为老板的心肠太好？萨基已经来了，老板全得听萨

基的。”

“那又怎么样呢？”弗拉多平静地说。

“这个地区需要整顿，需要有规有矩才行，”恶棍说，“萨基正打

算做这些事；你们如果惹了他，可就不好办了。你们需要一个大老

板。如果麻烦多的话，年底之前你们就会有一位。到时候你们就

学乖了，你们这群小耗子。”

“听了你的计划，我实在太高兴了，”弗拉多说，“我正要去拜访

洛索先生，他可能也有兴趣听听这些计划的。”

那家伙哈哈笑了。“洛索！他完全知道，不用你操心。他会按

照萨基的吩咐去做。如果哪个首领想惹麻烦、不听话，我们可以另

换一个，明白吗？小个子们要想多管闲事，我们会使他们老老实实

的，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弗拉多说，“首先我明白你们已经落伍了，消

息不灵通。自从你们离开南方后，世道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你们的日子已经结束，所有别的流氓也都完蛋了。黑塔楼已

经倒塌，冈多有了一位新国王。伊森加德也已被摧毁，你们宝贝主

人现在成了荒野中的乞丐，我还曾经在路上遇见过他呢！现在国

王使者马上要从绿路来了，伊森加德的暴徒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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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笑眯眯地盯着弗拉多。“荒野中的乞丐？”他学着弗拉多

的腔调说。“哦，他真是这样了？胡说八道，我的喔喔啼的小公鸡。

即便这样也阻止不了我们决定住在这个丰饶的小镇里，你们在这

里已经自由舒服得够久了。而且”———他冲着弗拉多打了个响指

———“国王使者？去他妈的！等我遇见时，也许我会看他一眼。”

皮平听了这番调侃，不禁怒火中烧。他回想起了科马伦原野，

眼前这个斜眼的流氓居然叫魔戒携带者“喔喔啼的小公鸡”。他猛

地撩开斗篷，呼啦一下抽出宝剑，纵马向前，身上的冈多银黑两色

制服闪闪发光。

“我就是国王的信使，”他说，“你现在是在和国王的朋友说话，

他是西方土地上最有声望的人物之一。你这个恶棍！笨蛋！快跪

下求饶吧，要不我这玩意儿叫你吃个透心凉！”

宝剑在西下的夕阳中闪闪发光。梅利和山姆也各抽出宝剑，

策马上前支援皮平；但弗拉多没有动。那些流氓往后退了。过去

他们一向盛气凌人，吓唬布雷的农民，欺凌不知所措的霍比特人。

现在这几位新来的霍比特人无所畏惧，竟敢手持着明晃晃的宝剑，

脸色严峻，可真叫他们大吃一惊。这几位外来客讲话时，有一种他

们前所未闻的口气，使他们怕得直打冷颤。

“滚吧！”梅利说，“你们若再给这里添麻烦，后悔就来不及了。”

三位霍比特人挺剑向前，那几个流氓一看苗头不对，转身就飞也似

的往霍比顿大路上逃去；不过他们边跑边吹响了号角。

“嗯，我们回来得正是时候。”梅利说。

“正是时候。也许还是晚了一些，没能挽救洛索，”弗拉多说

道，“可怜的傻瓜，我真为他感到难过。”

“挽救洛索？你这是什么意思？”皮平说，“我倒认为应该消灭

他。”

“我想你对事情并不十分理解，皮平，”弗拉多说，“洛索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他是个居心不良的傻瓜，但他的确上当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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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流氓恶棍人多势众，以他的名义征粮、抢劫、欺压，随心所欲地乱

来一气。而不以他的名义干的甚至还要多得多。我估计他实际上

只是被关在贝格恩，吓得屁滚尿流。我们应该想法去救他。”

“嗯，这真让我震惊！”皮平说，“我想过我们征程的各种可能的

结局，这一点是我最没有料想到的，我们居然还要在霞尔去跟奥克

斯之流的恶棍战斗———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营救洛索·小脓包！”

“战斗？”弗拉多说道，“嗯，我想有可能会战斗的。但是记住：

不要杀害霍比特人，即使他们与我们成了对立面。我指的是已真

正投靠过去的人，而不是那些出于害怕而屈服的霍比特人。在霞

尔，从未发生过一个霍比特人有意杀死另一个霍比特人的事，现在

也不要开这个先例。除非不得已，决不要开杀戒。要多忍耐，不到

万不得已决不出手！”

“可是，有那么多流氓，”梅利说，“肯定非血战一场不可了。你

不能光靠惊吓和悲伤去救洛索或霞尔呀！我亲爱的弗拉多。”

“是的，”皮平附和说，“现在要再吓住他们，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了，他们刚才只是受了惊。你听到号角声吗？附近显然还有别的

地痞流氓，待他们一汇聚起更多的人，就会胆大妄为了。我们该想

一下去哪儿找个地方避过一夜才是。即使我们全副武装，但毕竟

一共只有四个人啊！”

“我有个主意，”山姆说，“我们一起去南巷找老汤姆·科顿。他

一向英勇无畏，还有好几个儿子，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不！”梅利说，“找个地方躲起来根本没有好处。没错，人们一

般是这么做的，可是这会正中那些流氓的下怀。他们可以直接用

武力向我们进攻，将咱们团团围住，逼得我们走出来，或者把我们

烧死在里面。不行，我们得立即行动。”

“做什么？”皮平问。

“鼓动霞尔人起来抗争！”梅利说，“就是现在！尽快唤醒我们

的人民！你们不都看到了，除了一两个成不了气候的无赖，或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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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傻瓜想出风头以外，霍比特人对这一切深恶痛绝，不过大家完全

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长期以来，霞尔人舒服惯了，一遇到这种

情况，自然乱了方寸，不知该怎么做。但只需要划上一根火柴，就

会像干柴一样腾起烈焰，土匪首领那帮人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

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我们，想尽快把我们逐出去。我们的时间很

紧迫。

“山姆，如果你愿意，请赶紧去一趟科顿家。他是这儿的主要

人物，又是最勇敢的人。去吧！我要吹响这罗翰号角，让他们听听

从未听过的号角声。”

他们重新骑马驰回镇中。山姆拐入一条小路，往南面科顿的

家里飞驰而去。没走多远，他突然听到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号声。

远山和田野中都传来了回音；这号声是那样地鼓舞人心，山姆本人

听了差点忍不住想应召调转马头冲回去。他的矮种马后腿直立，

昂首长嘶。

“走啊，伙计，走！”他喝道，“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随即他听见梅利的银号角曲调一转，吹起了勃克兰进行曲，声

震寰宇。

快醒来！快醒来！危险！火光！敌人！

快醒来！火光，敌人！快醒来！

山姆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嘈杂的说话声，一阵喧闹和砰砰嘭嘭

的开门声。在他前面，夜幕中突然闪出了许多灯光，狗在汪汪乱

叫，还有人在奔跑的脚步声。他还没走到小路尽头，老科顿和他的

三个儿子———小汤姆、乔利和尼克正急急朝他迎面冲来。他们手

里拿着斧头，挡住了他的去路。

“不对，这人不是那些流氓，”山姆听到科顿说，“从身材看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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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比特人，可是穿了一身古怪的衣服。嗨！”他喊道，“你是谁？想

干什么？”

“我是山姆呀！山姆·甘姆齐。我回来了。”

老科顿走近过来，在朦胧的光线下盯着他直看。“哎呀！”他叫

了起来。“声音不错，脸的长相也跟过去差不多，他是山姆。山姆，

你穿了这一身衣服，我要是在路上遇见你，肯定认不出来。看来，

你是一直在外面吧！我们还担心你已经死了哩。”

“没死！”山姆说，“弗拉多先生也活着，他也回来了，还有他的

朋友，所以才有刚才那阵号角声。他们正忙着要唤醒霞尔人。我

们要把那些流氓和恶棍完全清除掉，还有他们的首领。我们现在

已行动起来。”

“好，太好了！”老科顿说，“好，到底开始了！这一年里我一直

急着想干，可是乡亲们不愿意帮我。再说，我还要为妻子和罗茜想

想。这些流氓肆无忌惮。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走吧！傍水镇已

经觉醒！我们必须一起来干！”

“科顿太太和罗茜好吗？”山姆问道，“把她们俩单独留下来安

全吗？”

“尼布斯和她们一起留在家里。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去帮他一

下。”老科顿咧嘴一笑，便带着三个儿子直向村子奔去。

山姆奔往科顿家。进了宽畅的院落，他看到科顿太太和罗茜

小姐站在最高台阶上那扇大圆门的旁边，尼布斯手握一柄干草叉，

在她们面前护卫着。

“是我！”他一边跑一边喊，“我是山姆·甘姆齐！别戳，尼布斯，

我身上穿着铠甲。”

他跳下马鞍，拾级而上，他们默默地直盯着他。“晚安，科顿太

太！”山姆喊道，“嗨，罗茜！”

“嗨，山姆！”罗茜说，“你这段时间到哪里去了？大家都说你们

已经死了，可是我从春天起就一直盼着你们回来。你走的不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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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也许不着急，”山姆红着脸说，“但我现在挺忙的，我们要着手

铲除那批恶棍，我一定得尽快回到弗拉多先生身边去。但我放心

不下，先来看看你们，科顿太太，还有你罗茜。”

“我们很好，谢谢你，”科顿太太说，“或者说，要是没有了那批

强盗恶棍，我们会很好。”

“嗯，你快去忙吧！”罗茜说道，“你是一直在照顾弗拉多先生

吧？现在看来情况很紧急，你怎么可以丢下他，不在他身边呢？”

这话说得很刺耳，但他又一时无法解释清楚。他转过身上了

马，正要离去时，罗茜忽然奔下阶梯。

“你看去挺好的，山姆，”她说，“快忙去吧，千万小心，一旦解决

了那些家伙，要马上回来啊！”

山姆回去后，发现整个镇子已经行动起来。除了许多小伙子，

还来了一百多个霍比特壮年人。他们聚在一起，手持利斧、重锤、

长刀和结实的棍子，有少数人还带着打猎用的弓箭。还有更多的

人正陆续从外面的农庄赶来。

一些居民燃起一个大火堆，这既是为他们的行动助威，也是向

首领明令禁止的事情挑战。夜色渐浓，火光越来越明亮。其他人

在梅利的命令下在入镇的各路口设置路障。当治安员们来到南面

一个口子时，顿时傻了眼，待他们看清局势后，其中大多数识时务

者都自动摘下了羽毛，倒戈到弗拉多这一边，参加反抗队伍，剩下

的人悄悄溜走了。

山姆在火堆旁找到弗拉多和他的朋友。弗拉多正和老汤姆·

科顿说话，他的四周围着一大群傍水镇的居民，个个以仰慕钦佩的

眼神看着他。

“下一步怎么行动？”老科顿说。

“我还说不上来，”弗拉多说，“待我多了解一下情况后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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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土匪总共有多少人？”

“很难说得准，”科顿说，“他们经常调防，来来去去的。在霍比

顿大路上的那些小屋里有时有五十来人，他们常从那儿出发，四处

抢劫，据他们说是‘征粮’，首领———他们管他叫‘老板’———身边还

有十几个人。他在贝格恩，或者说以前在那里；现在他已不出来

了。事实上，这一两个星期里没人看见过他，不过那些大人族也不

让任何人接近那儿。”

“霍比顿并不是他们惟一的据点，对不对？”皮平问道。

“对，麻烦就在这里，”科顿说，“我听说在南面的朗伯顿和桑津

附近，也有不少他们的爪牙。另外还有一些人潜伏在伍迪恩德，在

威米特也有营房，最后还有那个他们叫做‘锁眼’的：他们把那个古

老的地下仓库建成了监狱，专门用来收押那些敢于反对他们的人。

整个霞尔，我想他们大概不超过三百来人，可能还要少些。我们只

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推翻他们。”

“他们有没有武器？”梅利问道。

“有鞭子、刀子、棍棒，这些足够他们干坏事了，反正到目前为

止就只看见这些，”科顿说，“不过，如果真的发生战斗，我敢说他们

一定还有其他武器。他们有些人有弓箭，乡亲中有一两个中过

箭。”

“听见了吧，弗拉多！”梅利说道，“我早知道肯定要打仗。嗯，

他们开了杀戒。”

“不完全是，”老科顿说，“至少事情不是从他们射箭开始的。

是图克家族开的先例。你看，佩里格林先生，你老爸一直就不跟这

个洛索合作，一开始便是如此。他说，如果有谁要在这种时候担当

首脑，就该是霞尔名正言顺的头号人物，而不是那个暴发户。洛索

派出他的部属到各地斡旋，结果却在图克家碰了钉子。图克家很

幸运，他们在绿山、大斯米阿尔山等地有很深的窑洞，那些流氓根

本无法接近。图克家族不让那群恶棍踏上他们的土地一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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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胆敢去，图克家的人就射箭，他们射死过三个密探和抢劫者。

从那以后，那些流氓变得更加穷凶极恶，更加严密地监视图克的土

地，不许任何人出入那里。”

“图克家族干得真棒！”皮平叫道，“不过现在又有人要进去，我

要去大斯米阿尔山，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特克伯勒？”

皮平和五六名志愿者腾身上了马。“回头见！”他喊道，“从这

儿过去只有四十多里路，我明天早上会为你带回来一支图克家族

的军队！”他们消失在渐渐浓重的黑夜中，梅利吹起号角，人们莫不

欢欣鼓舞。

“尽管如此，”弗拉多对站在近旁的人们说，“我还是希望不要

有杀戮，即使是对那些流氓也要手下留情，除非在万不得已、为了

阻止他们伤害我们霍比特时才出手。”

“好吧！”梅利说，“但是我想，从现在起驻扎在霍比顿的匪徒随

时都有可能来。他们当然不是来聊天的。我们要尽量干净利落地

解决他们，当然，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我已经想好一个计

划。”

“很好，”弗拉多说，“由你来作具体部署吧！”

就在这时，那几个被派往霍比顿方向去的霍比特跑回来报告：

“他们来了！有二十多个人。但是有两个已经越过乡村向西去

了。”

“去威米特，”科顿说，“去叫更多的匪徒来支援他们。嗯，来回

要一百来里路，我们还不必为此担心。”

梅利赶紧发布命令。科顿奉命清道，叫大家都回到屋里去，只

留下成年霍比特人，他们手里都有些武器。没等多久，他们就听见

了很响的说话声，接着是沉重的脚步声。一小队土匪随即从路上

过来了。他们看到路障，都笑了起来。想像不出在这片小小的土

地上，竟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住他们集队而来的二十个人。

守卫的霍比特打开栅栏，退到一旁。“谢谢你了！”那帮家伙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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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说，“现在赶紧滚回去睡觉，免得挨鞭子。”说完他们便大踏步

沿街走去，一面喊着，“把灯灭了，进屋去，待在家里别乱跑！要不

我们就捉你们五十个人到锁眼去关上一年！进去！老板发火了。”

谁也不理他们的命令，当这群土匪走过时，霍比特悄悄围了上

来，跟在后面，当这帮家伙走到火堆那儿时，只见科顿独自站着烤

火。

“你是谁？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土匪头目说。

科顿慢慢地抬头看看他。“我正要问你这个问题呢！”他说，

“这不是你们的家园，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

“嚯，你可受欢迎啦，”那小队长说，“我们欢迎你。弟兄们，把

他拿下！送到锁眼去，好好招待他，让他闭嘴！”

几个土匪刚向前迈出一步，便猛地停住了，因为周围响起了一

片怒吼，他们这才弄清楚老科顿并非孤身一人。他们被包围了。

在火光旁边的黑暗中围着一圈霍比特，他们已经从隐藏处走了出

来，差不多有两百来人，个个拿着武器。

梅利走上前去。“我们以前见过面，”他对那个小头目说，“我

警告过你，别再上这儿来。现在我再警告你一遍；你是站在明处，

处于弓箭手的包围下，你要是胆敢动他一根汗毛，或是敢碰这里任

何一个人，你将立即被乱箭射死。放下武器！”

小头目环顾四周。他知道自己已被团团围住，但他并不惊慌，

何况现在身边有二十来个人呢。他太不了解霍比特，不明白自己

的危险处境，愚蠢地决定动武，以为要杀出重围很容易。

“弟兄们，上！”他大叫一声，“让他们尝尝厉害！”

他左手使长刀，右手使棍棒，猛力向包围着他的霍比特冲去，

想突围返回霍比顿。他对准挡住他去路的梅利狠狠砍去，但没等

刀落下，已身中四箭，倒地而死。

对其余的土匪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们纷纷缴械投降，被绳

子捆绑在一起，押往他们自己建造的一间空屋。他们被捆住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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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屋里，外面有人看守。那个小头目的尸体则被拖去掩

埋了。

“这事儿似乎太容易了，是不是？”科顿说，“我说过我们有力量

制服他们的，但需要有人来号召。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梅利先

生。”

“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呢，”梅利说，“如果你估计得不错，我们现

在解决的兵力还不足他们的十分之一。天已经黑了，我想下一次

打击得等到明天早上进行了，那时我们必须去拜访首领。”

“为什么不现在去？”山姆问道，“现在才刚过六点。我想见我

老爹。科顿先生，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不算太坏，山姆，”科顿回答说，“他们在贝格肖街掘地三尺，

这对你的老爹是个痛心的打击。他现在住在一栋新房子里。那些

房子都是首领的手下建造，那会儿他们除了放火、盗劫之外，就是

造房子。那房子离傍水镇不到三里路。只要有机会，你老爹总会

过来看看我，我看他不像某些可怜的霍比特人那么饥饿。当然，他

来看我是违反‘条令’的。我要让他跟我住在一起，但没有得到批

准。”

“太谢谢你了，科顿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山姆说，

“不过我真想见他。那个老板，还有他们说的那个萨基，可能在天

亮以前就会穷凶极恶地报复。”

“好吧，山姆，”科顿说，“去挑一两个小伙子把他接到我家来。

你不必沿河去霍比特老城，我儿子乔利会替你带路。”

山姆去了，梅利派出哨兵在村子四周巡逻，让卫兵晚上守住四

面栅栏。布置妥当后，他和弗拉多一起跟科顿走了。他们和科顿

全家人一起坐在温暖的厨房里，科顿的一家人很有礼貌地问了他

们一路上的情况，但是听得几乎心不在焉的，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

霞尔发生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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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是‘小脓包’洛索弄出来的，”科顿说：“打你一离开就

出事了。小脓包有许多古怪的念头，他似乎想拥有一切，然后对周

围的人发号施令。渐渐地，大家发觉他心怀叵测。他攫取的财物

越来越多，不过他的钱到底是如何弄来的却是个谜。他买下了磨

坊、麦芽作坊、客栈酒肆、农庄、烟草种植地等等。他在到达贝格恩

之前，好像就已买下了山迪曼的磨坊。

“当然，他是在南域起家的，他在那儿有大量的财产，都是从他

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他好像一直在私售上等烟叶，悄悄地将它们

运送出去，差不多已有一两年的光景，但从去年底开始，他运出去

的东西不再只是烟叶，还有其他东西，因此物资开始紧缺起来。冬

季也来临了。大家都很窝火，可是他总有办法应付。许许多多人

———其中大多数是流氓恶棍———拉着货车来了，有的人把物资往

南面运，有的人则留了下来。后来又来了更多的人，没等我们弄清

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在霞尔多处安营扎寨，定居下来。他们砍掉

树木，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掘地造房筑屋。开始时小脓包还付钱，赔

偿损坏的东西，但不久他们便开始作威作福，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了。

“后来出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不过并不严重。老威尔市长去贝

格恩提交抗议书了，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走到那儿。因为那些

流氓恶棍找到他，把他抓起来关进了锁眼监狱，他现在还蹲在那儿

呢！之后，也就是在新年刚过不久，这地方便没有市长了。小脓包

自封为治安司令，或干脆要大家叫他首领，为所欲为。要是有人敢

于如他们所说的‘抗上’，那他就会跟老威尔市长一样给关起来。

这样，景况就越来越糟。烟叶没有了，只有他们那些人有烟抽；没

有啤酒喝了，所有的酒肆客栈一律关闭，只有他们那些人能喝。规

章制度越订越多，其他东西越来越少，生活物资越来越缺乏，除非

你在这些土匪到处搜刮财物时，悄悄地藏起来一些。他们把搜刮

财物说成是什么‘为了合理分配’，其实就是他们可以得到财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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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以，我们只能从治安队总部那儿弄来些残羹剩饭，你能吞

咽得下去就算不错了。一切都糟透。自从那个萨基来了以后，简

直把这儿给毁了。”

“这个萨基是谁？”梅利问道，“我听过一个土匪提到过他。”

“好像是土匪头子，”科顿回答说，“大约在今年秋天，也许是九

月底吧，我们才第一次听说他。我们从未看见过他，但他在贝格

恩；我估计他才是真正的首领。所有的土匪都听命于他，他说的话

绝大多数都是：‘砍’‘烧’和‘毁’，现在已经发展到‘杀’了。真是坏

事做绝，他们砍掉树，让它们倒在那儿，他们烧毁房屋，也不再建

造。

“以山迪曼的磨坊为例，小脓包几乎一到贝格恩就把这个磨坊

砸了，然后他带来一大帮流里流气的家伙，建了一座更大的磨坊，

里面全是轮子和怪模怪样的新玩意儿。只有那个傻瓜特德很高

兴，他在那里干活，为他们擦洗轮子，因为他爹原本是磨坊主，是自

己的主人。小脓包一心想要把麦子磨得更快更多些，他这么说过。

他另外还有几个同样的磨坊。可是你在开动机器前得先有谷物

啊，供新老磨坊加工的谷物都没有了。自从萨基来了以后，磨坊就

不再磨面了。他们老是敲敲打打的，磨坊里冒出浓烟与臭气。在

霍比顿，就连晚上也没个安宁之时。他们乱放污水，污染这里的水

源，而这些水全流入白兰都因河。他们若是想把霞尔变成沙漠，这

样做倒是对头了。我不相信这一切是那个小脓包的主意，我看一

定是那个萨基。”

“没错！”小汤姆插话说，“他们把小脓包的老妈，就是那个洛贝

莉亚也给抓去了，如果别人不爱她，那小混蛋，至少还爱她。这是

几个霍比顿人亲眼看见的事。洛贝莉亚撑着那把旧伞从小路上走

来，几个土匪正推着一辆大车走过去。

“‘你们上哪去？’她问道。

“‘去贝格恩。’他们回答说。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３３３



“‘去干什么？’她说。

“‘为萨基盖房子。’他们说道。

“‘是谁要你们这么做的？’

“‘萨基，’他们说，‘快点从路上滚开，你这个老东西！’

“‘我让你们给这个萨基盖房，你们这些臭贼土匪！’她说着，便

举起伞朝那个带头的人冲了过去，那家伙差不多比她高一倍。这

样他们就抓住她，把她拖进了‘锁眼’。真是的，她已经到了那把年

纪，竟然还被关了进去。他们还抓走了很多我们更加思念的人，但

无可否认，她显得比其他许多人要勇敢得多。”

正谈到一半时，山姆回来了，他和他老爹一起冲了进来。老甘

姆齐看起来并不显得很老，但耳朵有些背。

“你好，巴金斯先生！”他说，“见到你平安归来，我真是太高兴

了。但严格说起来，恕我直言，我对你还有点意见。你压根儿不该

卖掉贝格恩的，我总是这么说。一切灾祸都是由此而起。你一直

在外面游荡，听山姆说你在山上追逐黑暗王国的人，但到底为了什

么要追逐，他没讲清楚。反正你一走，坏蛋们就来了，他们挖掉贝

格恩街，毁掉了我的土豆！”

“我感到非常抱歉，甘姆齐先生，”弗拉多说，“但现在我回来

了，我会尽最大努力把这一切纠正过来！”

“哦，你说得太好了，”老爹说，“我总是说，弗拉多·巴金斯先生

是个真正的霍比特绅士，不管你们怎么看待另外一些名叫巴金斯

的人。我希望我的山姆规规矩矩的，他没让你不满意吧？”

“完全满意，甘姆齐先生，”弗拉多说，“真的，你简直不能相信，

他现在是全世界知晓的名人了，他的事迹已经被写成诗，从这里到

大海，还有大河那边，到处都在传诵。”山姆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但

是他非常感激地看着弗拉多，因为罗茜听了之后，眼睛闪着亮光，

微笑着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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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完全相信，”老爹说，“不过我看他是一直和外国人混

在一起。他干吗要穿上马甲呢？我不太赞成穿这种硬邦邦衣服的

家伙，即使合身、漂亮也罢。”

科顿的一家人和他的客人第二天都起得很早。晚上没有什么

动静，但是更大的麻烦肯定会在白天来临。“看来贝格恩已经没有

土匪了，”科顿说道，“但是威米特那帮土匪随时会来。”

早饭后，从图克兰来了一名信使。他情绪昂扬地说：“图克大

首领登高一呼，群情激昂，消息传遍四面八方。监视我们的那帮土

匪已经向南窜去，只顾逃命了。大首领已经去追击他们，准备在路

上截住他们。他把佩里格林先生遣派回来，还带来一些能抽调出

来的兵力。”

第二个消息不怎么好。梅利整夜都在外面忙着，大约十点钟

时才骑马回来。“十里地外有一支大队人马，”他说，“他们从威米

特沿路而来，一大批失散的土匪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一共有一百来

个人，一路过来，大肆放火，真是该死的混蛋！”

“啊！这帮恶棍不是只说不干的，他们能杀人的话，真的会杀

人，”科顿说，“如果图克人一时赶不到，我们只好躲到掩体后面放

箭。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弗拉多先生。”

幸好图克家族的队伍很快便到了。一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图克

人从特克伯勒、绿山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而来，皮平走在队伍的最

前面。现在梅利有了足够的兵力来对付这批土匪。据侦察员报

告，敌人已越来越近。他们知道整个地区一同起来反对他们，他们

无疑决心要在傍水镇中心毫不留情地镇压叛乱分子。但是不管如

何凶狠，他们中间似乎没有懂得兵法的头头，只知道毫无戒备地向

前推进。梅利很快做好了部署。

土匪沿着东大路过来，立即转上通往傍水镇的道路。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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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是上坡路，夹在高高的山坡之间，山坡上头是低矮的树篱。

绕过一个河湾，在离开大路约六百尺的一个拐弯处，他们迎面碰上

一个由翻倒的小推车组成的结实路垒，挡住了去路，并发现正好在

他们上方还有两边的树篱中站满了霍比特。在他们身后，另一群

霍比特又从原先隐藏的一片土地里推出了一些大车，堵住了他们

的退路。一个声音从他们上方响起。

“喂，你们已经陷入包围圈，”梅利说，“你们那些从霍比顿来的

伙伴昨天也已被我们围歼，一个被击毙，其余的全成了俘虏。快放

下武器！退后二十步，坐下！谁想突围就放箭射死谁。”

但是那帮土匪没那么容易被吓退。其中有几个想投降，但立

即遭到了同伙的攻击。有二十多人向后面的大车冲了过去。六个

人中了箭。其余的人杀死两名霍比特人后冲了出去，接着就往伍

迪恩德方向四散逃窜。逃跑时又有两人被箭击中，梅利吹起嘹亮

的号角，从很远出传来了回声。

“他们走不远的，”皮平说，“全霞尔都动员起来了，到处是我们

的人。”

被围堵在小路上的八十多个敌人，拼命往路障和山坡上爬。

霍比特们不得不放箭，射杀不少，或者用斧头砍杀。那些最强壮的

亡命之徒不顾一切往西冲，困兽犹斗。有几个霍比特人倒下了，其

余人也抵挡不住了。本来守在东边的梅利和皮平不得不赶紧过来

支援，和敌人搏斗。梅利亲手杀死了那个头目，就是那个斜眼的、

个头像奥克斯那么大的凶残家伙，然后指挥自己的人马往后退开，

由弓箭手组成一个大包围圈，围住了残余的敌人。

战斗终于结束。在敌人方面，有七十多名匪徒被歼灭，十余人

被俘；在自己这一方，有十九名霍比特人牺牲，三十来人受伤。死

去的土匪堆放在大车上，被运往附近的一个沙坑掩埋。后来人们

便称这个沙坑为“战坑”。死去的霍比特人也被集中在一起，葬在

山脚下的一个墓穴里，后来这里竖起了一块石碑，周围被开辟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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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花园。一四一九年的傍水镇之战就这样结束，这是霞尔最后一

次战役，也是自一一四七年北域的绿野之战以来惟一的战役。因

此，此役尽管牺牲者不多，但在红皮书里仍然有一章专门讲述它，

那些参战人员的名字也都一一记录在卷宗内，霞尔历史学家对此

都了如指掌。从此，科顿家族声誉鹊起，不过名列卷首的则是梅利

和皮平。

弗拉多参加了战斗，但始终没有拔剑，他所干的事，主要是阻

止那些因自己人的伤亡而义愤填膺的霍比特人去砍杀已放下武器

的敌人。在战斗结束、下达了打扫战场的命令后，梅利、皮平和山

姆回到他这里，他们和科顿父子一起骑马回去。他们吃了一顿迟

午饭，这时，弗拉多叹了口气，说：“好了，我想现在是对付‘首领’的

时候了。”

“确实，越快越好，”梅利说，“别太心慈手软！都是他引来的祸

水，他对那些土匪所干的一切罪恶也负有责任。”

科顿召集起一支二十多个身强力壮的霍比特人组成的护卫

队。“说贝格恩没有土匪，这只是猜测，”他说，“我们并不了解实

情。”他们步行出发了，弗拉多、山姆、梅利和皮平骑马走在前面。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之一。一根巨大的烟囱矗立在

他们面前；他们走近河边的老村，经过沿着道路两边而建筑的一排

难看的新房子时，看到了那座外表肮脏、样子难看得令人厌恶的新

磨房：这是一幢砖砌的大建筑，横跨于溪流之上，溪水冒着热气，流

过时有一股异味。沿傍水镇的道路上，树木已被全部砍光。

他们过桥时抬头望见希尔山，不禁目瞪口呆。这里比山姆在

宝镜里看到的景象更为触目惊心。西坡老农庄已被夷平，盖起了

几排涂上焦油的棚屋。栗树已被砍伐殆尽，堤岸和树篱也已遭破

坏，手推车乱七八糟地堆在一片不见青草的泥地上。贝格肖街成

了一片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沙砾地。从前在这儿可以望见贝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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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不见了，因为视野已被那一堆大棚屋挡住。

“他们把它砍了！”山姆喊叫到，“他们把那棵宴会树砍掉了！”

他指着原先种树的地方说，毕尔博曾在树下发表过告别演说。现

在它被砍倒了，躺在地上，已经枯死。山姆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

哭。

一声大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个粗鲁的霍比特人跨过磨坊

院子的矮墙，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他满脸污垢，双手黝黑。“你不

喜欢这样，山姆？”他嘲笑地说，“不过你这个人一向心软。我以为

你已经坐上你过去常唠叨的那些船中的某一艘，漂呀，漂呀，走了。

你回来想干什么？我们霞尔现在可有活儿干了。”

“这我也看得出来，”山姆说，“你倒是有脸无所事事。你瞧，山

迪曼老爷，我要在这里算一笔账，如果你再这么嬉皮笑脸，我要把

你也算进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特德·山迪曼往墙上吐了一口唾沫。“得了吧！”他说，“你甭想

碰我一根汗毛。我是老板的朋友，你只要再 嗦一句，有你的好

看。”

“别跟这种傻瓜浪费口舌，山姆！”弗拉多说，“但愿变成他这副

德性的霍比特人不是很多。这种变化可比那些流氓所造成的破坏

还要糟！”

“你是个蛮横的混蛋，山迪曼，”梅利说，“但你打错了算盘。我

们这会儿正要上山去找你那宝贝的‘老板’。他的手下人我们已经

解决掉了。”

特德一下张着嘴呆住了，因为这时他才看到，随着梅利的一个

手势，一支护卫队已从桥上走过来。他转身冲进磨坊，拿了一只号

角奔出屋子，响亮地吹起来。

“你省省力气吧！”梅利哈哈笑道，“我有更棒的。”说着他吹响

了自己的银号角。清脆的号角声响彻山区；霍比特人纷纷从窖洞、

棚屋、破房子里闻声而出，他们欢呼着、高喊着，跟在弗拉多他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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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贝格恩奔去。

到了小路的尽头，这一群人停了下来。弗拉多和他的朋友继

续前进，终于来到昔日那个心爱的地方。只见园子里搭满棚子、小

屋，有的跟原有的那几扇西窗挨得十分近，挡住了日光。到处是成

堆的垃圾。大门上疤痕累累，门铃绳松垂着，已拉不响。敲门没人

回应。最后，弗拉多他们只好推门。门给推开了。他们走进屋去，

里面臭气熏天的，肮脏不堪，看去已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住人。

“那个可怜的洛索躲到哪儿去了？”梅利说。他们搜查了每个

房间，除了耗子，没有其他活的生物。“我们过去搜查一下那些棚

屋吧？”

“真是比莫都还要糟！”山姆说，“糟多了。如他们所说的，我们

回了家，可哪儿还有个家样，记忆中的家园已全给毁掉了。”

“是的，这是莫都，”弗拉多说，“莫都的恶行之一，萨茹曼一直

在从事莫都的恶行，甚至当他以为在为自己工作时也是如此。那

些受萨茹曼的骗而上当的人也是一样，洛索就是其中一个，只会干

坏事。”

梅利沮丧而又厌恶地看看四周。“我们出去吧！”他说，“我要

是早点知道萨茹曼会造这一切灾难，我真该把烟草袋塞进他的喉

咙！”

“没错，没错！但你毕竟没这么做，所以我才能站在这里欢迎

你回家。”不知什么时候，萨茹曼已经站在门边，他看上去身体健

康，心情愉快；他的眼睛内闪着歹毒与戏弄的神色。

弗拉多的心头突然一亮，“萨基！”他喊了一声。

萨茹曼哈哈笑了。“你已经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不是？我相

信，在伊森加德，我手下都习惯这么称呼我。这是表示亲昵的一种

方式！显然，你们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我。”

“是的，”弗拉多说，“不过我本该猜到的，一个小小的卑鄙恶作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３３９



剧。刚多尔夫警告过我，你仍有这个能耐。”

“当然喽，”萨茹曼说，“何止小小的！你让我感到好笑，你们这

几个霍比特老爷，竟和那些大人物一路骑马过来，你们这几个小个

子居然还这么高兴，这么放心。你以为自己干得很漂亮，现在可以

慢慢地溜达回来，可以在家乡过好日子啦？萨茹曼的家既可以被

捣毁，他既可以被逐出家园，难道就没人能够碰你们的家园吗？

哦，不会吧！刚多尔夫会照应你们的嘛。”

萨茹曼又哈哈一笑。“不过他不会管你们了！他用完了工具，

自然就扔掉不管了。可是你们都偏偏要跟在他屁股后面，又是逛

荡又是聊天，骑马兜了那么个大圈。‘好啊，’我当时就想，‘既然他

们这么傻，我就赶在他们前头去给他们一个教训。一报还一报

嘛。’只要多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几个人，本来我可以给你们一个

更为严厉的教训的。不过，我还是有所作为了，你们会发现你们一

辈子都缓不劲儿来。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这多少弥补了我所

受的伤害。”

“嗯，如果你觉得这么做使你感到愉快，我可怜你，”弗拉多说，

“我想，这将成只是你惟一的美好回忆而已。立即滚蛋，永远不要

再回来！”

村里的霍比特人看到萨茹曼从一间小屋里出来，立即聚集在

贝格恩的大门口。当听到弗拉多的命令时，不禁个个气愤地咕哝

起来：

“别让他走！杀死他！他是个恶棍和凶手。杀死他！”

萨茹曼对一张张仇恨的脸扫视一圈，脸上露出了微笑。“杀死

他！”他学着说，“杀死他，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现在人多势众，那么来

吧，我勇敢的霍比特们！”他挺起胸膛，一双邪恶的眼睛阴森森地瞪

着大家。“但是别以为我失去了一切身外之物，就等于失去了我的

全部能耐！杀我者必将遭到诅咒。如果我的血溅在霞尔，霞尔就

将寸草不长，永远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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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比特一听此话，纷纷后退。但是弗拉多说：“别相信他！他

已经毫无能耐。你们如果听凭他鼓噪，也只不过是他的声音还能

吓唬和欺骗你们。不过我不愿杀他，因为冤冤相报于事无补。走

吧，萨茹曼，用你最快的速度滚蛋！”

“三寸舌，三寸舌！”随着萨茹曼的叫声，格里玛从附近一栋小

屋里爬了出来，那模样真像一条狗。“又要上路了，三寸舌！”萨茹

曼说，“这些好人，好主人，又要赶咱们俩去到处流浪。走吧！”

萨茹曼转身就走，格里玛拖着脚步跟在后面。就在萨茹曼走

近弗拉多身旁时，他手里刀光一闪，迅速向弗拉多刺去。刀刃刺在

里面的锁子甲上啪地折断。十几个霍比特人在山姆带领下，大喊

着纵身向前，把那坏蛋摔到地下。山姆刷地拔出了宝剑。

“不，山姆！”弗拉多说，“即使现在也别杀他，因为他并没有伤

害到我。不管如何，我不愿他在这种仇恨的心情下被杀死。他曾

经是个大人物，是那种我们不敢举手反对的贵人。但他堕落了，要

治疗好他，我们没这个能力；但是我仍然可以宽恕他，希望他能改

邪归正。”

萨茹曼站起身来，直盯着弗拉多看，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

色———惊异，敬重，还混合着仇恨。“你已经长大，哈夫林，”他说，

“是的，你已经非常成熟。你聪明而残忍，你剥夺了我复仇的快乐，

现在我必须离去，从此以后将永远处于痛苦之中，永远欠你这份

情。我痛恨这样，也痛恨你！好！我走！我再也不来麻烦你。但

别指望我会祝福你健康长寿。你也不会健康和长寿的。不过那并

非我所为，我只是预见而已。”

他转身走开。霍比特们让出一条路让他通过；但他们抓着武

器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三寸舌犹豫了一下跟在萨茹曼后面。

“三寸舌，”弗拉多喊道，“你不一定要跟他走。我知道你没有

干过任何伤害我的事，你可以留在这里休憩一段时间，养养身体，

等你变得强壮一些时，再走你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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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玛停住脚步，回头看看弗拉多，有点动心，想留下来了。

这时萨茹曼转过身来。“没干坏事？”他咯咯笑着说，“啊，是没有！

他晚上偷偷摸摸地溜出去，也只是为了看看星星罢了。但我不是

听见有人问可怜的洛索藏到哪里去了吗？你知道，是不是？格里

玛，你愿意告诉他们吗？”

格里玛顿时畏缩了，小声说：“不，不！”

“那么，我来说了吧，”萨茹曼说，“三寸舌杀死了你们的头领，

那个可怜的小家伙，也就是你们的小老板。是不是，格里玛？我肯

定那是在他睡着时刺死他的。但愿已把他埋掉了，尽管三寸舌近

来一直很饿。不，他可不是个好东西。你们最好把他交给我。”

格里玛那双红眼睛里顿时射出极端仇恨的怒火。“是你叫我

去的，是你让我那么干的。”他咬牙切齿地说。

萨茹曼哈哈笑了。“你总是服从萨基的命令，是不是，三寸舌？

好，现在他命令你：跟上！”他对趴在那里的格里玛的脸上踢了一

脚，然后转身走了。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三寸舌突然

挺身站起，抽出一把暗藏的刀，像狗一般狂吠一声，猛然扑向萨茹

曼的背上，把他的脑袋往后一拉，割断了他的喉咙，随即大叫一声，

撒腿往小路上跑去。弗拉多还来不及开口，三名霍比特弓箭手已

经三箭齐发，三寸舌应声倒地而死。

令那些站在周围的霍比特惊愕的是，萨茹曼尸体周围出现了

一片灰色的雾，如火堆燃烧的烟那样，慢慢往上升到很高的地方，

仿佛一个一身灰白的人影，隐隐约约地浮在希尔山上空。它向西

倾斜着摇曳了一会儿，但是，一阵寒冷的西风吹来，那团人影般的

烟雾转向了别处，随着一声呜咽，烟雾消失殆尽。

弗拉多怀着怜悯和恐惧的心情看着地上的尸体，它突然如僵

死多年一般皱缩了，那张干瘪脸变成了一颗包着几块皮的可怕骷

髅。弗拉多拎起丢在旁边的那件肮脏斗篷，盖在尸体上，转身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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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结局，”山姆说，“一个不愉快的结局，我真希望自己没

看到这一幕，不过这倒是彻底解脱了。”

“但愿这也是战争的结局。”梅利说。

“我也这么想，”弗拉多说，叹了一口气，“真正的最后一幕！想

想看，这一幕竟然会在这儿落下，在我的贝格恩家门口！无论是好

是坏，这是我最料想不到的。”

“我看，在我们把乱七八糟的霞尔清理好之前，事情还不能说

已经了结，”山姆忧郁地说，“要花大时间，用大气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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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天涯永诀

清理确实费了很多工夫，但是所用的时间却比山姆担心的要

短得多。就在那次战斗结束后的隔天，弗拉多骑马去了锁眼监狱，

把关押在里面的人全部释放了。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可怜的胖子博

尔吉，他现在一点儿也不胖了。他率领的那支队伍被敌人用烟从

斯卡里山附近的布洛肯鲍尔斯藏身处熏了出来，而遭逮捕。

“你要是和我们一起走，可比这强多了，可怜的博尔吉！”皮平

说道。博尔吉从牢中被扶出来时，虚弱得连路也走不动了。

他睁开一只眼睛，强作笑脸。“这个大嗓门的大个子年轻人是

谁？”他有气无力地问，“不是小皮平吗！你的个头怎么变得这么大

了？”

接着走出来的是洛贝莉亚。这可怜的女人，当他们把她从又

黑又窄的地窖里救出来时，真是十分苍老而又瘦弱。尽管步履蹒

跚，她仍然坚持要自己走；大家看见她靠在弗拉多的胳膊上，手里

仍然抓着那把伞，都起劲地拍手欢呼，表示热烈欢迎，她深受感动，

离去时眼泪汪汪的。她这一生中还从未这么受欢迎过。但是一听

到洛索死去的消息，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再也不愿重回贝格恩。她

将它归还给弗拉多，心甘情愿地返回了她自己的布雷斯格德尔部

族。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第二年春天就去世了———但她毕竟已活了

一百多岁———噩耗传来，弗拉多感到吃惊，也深受感动：她把自己

和洛索剩下的钱都留给了弗拉多，以用来帮助那些因遭受灾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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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的霍比特人。他们两家之间的冤仇就此彻底了结。

老威尔·威特福德关在锁眼监狱里的时间比别的人都长，尽管

他的待遇也许比别人要好一些，他现在仍需要好好地调养，才能重

新担当市长的职务。所以弗拉多同意暂时做他的代理人，直到他

身体康复。弗拉多作为代理市长所做的惟一事情，是适当削减治

安员的人数并削弱其职能。搜捕土匪余孽的任务交给了梅利和皮

平，他们俩很快就完成了。南方的土匪听说傍水镇之战后，没作抵

抗，便逃离了这个地区。快到年底时，少数残匪都已被包围在丛林

里，至于那些投降者则被赶出霞尔的地界。

与此同时，重建家园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山姆忙得不可开交。

必要时，情绪高涨的霍比特人可以像蜜蜂那样辛勤地不停劳作。

成千上万人自愿帮忙，有体态灵活的小伙子大姑娘，也有满手老茧

的老头老太。冬至节前，原来的治安队总部和“萨基”手下的人建

造的一切建筑已全部拆除；拆下来的砖块，全被用来修葺旧窑洞，

使之更加干燥舒适。被土匪们藏在棚屋、仓库和废窑洞里的物品，

食物，啤酒等都已找到，尤其是在锁眼地库及斯卡里山旧坑道里找

到的东西，多得不计其数。因此，这年人们欢庆冬至节的热烈程

度，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期望。

在霍比顿，甚至在搬迁新磨坊之前，第一件完成的工作是清理

希尔山和贝格恩，修复贝格肖街。新沙坑已全部平整，建成了一个

有遮棚的大花园，新的窑洞都挖在希尔山朝南的一面，内墙砖头砌

成。老爹又要搬回三号窑洞。他不在乎谁听，见面就唠叨：

“我总说嘛，坏事变好事。结果好，一切都好！”

这排新窑洞该起个什么名字呢，大伙儿众说纷纭。有人建议

叫“战斗花园”，有人打算取名为“更佳斯米阿尔”。经过理智思考

后，他们还是按霍比特的方式把它叫做“新街”。当然，有时也把它

叫成“萨基末日”，但那纯粹是说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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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遭到最严重的损毁，因为在萨基的命令下，匪徒毫不留情

地把全霞尔的树木砍伐殆尽。比起其他的破坏来，这一点无疑更

令山姆伤心。这种创伤需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愈合，他想，恐

怕要到他的玄孙那一辈，才能看到霞尔恢复昔日的模样。

几个星期以来，山姆一直忙碌着，没工夫去回想他的冒险经

历，直到有一天，他才突然想起了盖拉德丽尔夫人的礼物。他取出

盒子，给另外几个旅行家（现在人人都这么称呼他们）看，征求他们

的意见。

“我早就在想，你什么时候才会想到它，”弗拉多说，“打开来

吧！”

盒子里装满了灰色的泥土，又软又细的泥土中间放着一颗种

子，像一粒有个银壳的小坚果。“我能用这来干什么呢？”山姆问

道。

“在一个有风的日子里，把它抛向空中，让它自己去发挥作

用！”皮平说道。

“这样行吗？”山姆说道。

“那你就选择一个地方来培育，观察那里的植物会发生什么变

化？”梅利答道。

“我想夫人肯定不喜欢我把它全部放在我自己的园子里，有那

么多的人遭受损失。”山姆说。

“山姆呀，用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好好想想吧！”弗拉多说道，

“让这礼物来使你的重建工作更出色。你要省着点用，盒子里的土

并不多，我希望每一粒土都不要浪费。”

于是山姆在那些特别美丽的树木被毁之处，都种上了树苗，在

每棵树苗根的土壤中放入了一粒宝贵的尘土，为此他在全霞尔奔

忙，不过他就算对霍比顿和傍水镇格外关照一些，也不会有人去责

怪他。最后，还剩下一点儿尘土，他就来到了三域界石处，那儿大

致位于霞尔的正中央。山姆一边祝福，一边把那尘土撒向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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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那颗银壳坚果核种在聚会场地上原先长树的地方。他不知道

它会长出一棵什么样的树来，整个冬天，他尽可能地耐着性子，克

制自己不要老跑到那里去观察种子的情形。

春天来临，奇迹出现了！山姆种的树木开始发芽、生长，时间

仿佛很匆忙，一年抵上二十年。在聚会场地上，长出了一棵美丽的

小树，它长着银色的树皮，长长的树叶，四月间就开出金色的花朵。

这棵地地道道的蔓蓉，成了这一地区的一个奇观。在以后几年里，

它长得愈加亭亭玉立，繁茂美丽，远近闻名，不少人老远地跑来观

看：这是群山之西、大海之东间惟一的一棵蔓蓉，也是世界上最美

的一棵树。

在霞尔，一四二〇年是风调雨顺的吉祥年。这一年不仅阳光

充足，雨露滋润，而且下雨的时间和雨量都恰到好处。更妙的是：

连空气也是那么馥郁芬芳，有利于万物生长。中洲呈现出一种比

寻常夏日更美的景色。这一年里新生儿或怀的孩子特多，而且个

个漂亮强壮，大多都有一头浓密的金发，这在以前的霍比特人中是

很罕见的。水果是那么丰富，小霍比特们几乎浸泡在奶油和草莓

中。他们坐在李树下的草地上尽情享用，直到吃剩的果核在面前

堆得像一座座小金字塔，或像征服者垒起的一堆堆髑髅堆，他们才

肯离开。人人健康长寿，个个欢愉快乐，当然在烈日下锄草的人们

又当别论。

在南域，葡萄果实累累，烟叶的收成也好得令人吃惊，五谷丰

登，到了收获季节，家家库溢仓满。北域的大麦长得特好，因此一

四二〇年酿的麦芽啤酒令人喝了念念不忘，这个年代也就成了好

酒的代名词。二三十年以后，还有可能看到一位老人坐在酒馆里，

喝了一大杯上佳的浓啤酒后，心满意足地放下杯子赞叹一声：“啊！

这才像是一四二〇年的啤酒，没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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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起初和弗拉多一起住在科顿家，后来新街建造完工，他就

和老爹一起搬进了新居。除了其他事务，山姆还忙着指挥清理和

重建贝格恩工作；此外，他还时常外出，在霞尔进行植树工作。三

月初他不在家，因此不知道弗拉多生病了。到十三号，老科顿发现

弗拉多躺在床上，手里抓着用链子挂在脖子上的一块白宝石，像在

梦中。

“它永远消失了，”他说，“现在是一片黑暗，空空荡荡。”

但这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当山姆在那个月二十五日回来时，他

已经复原，他没有向山姆提起自己生病的事。与此同时，贝格恩已

经整顿得井然有序，梅利和皮平从溪谷地来，把所有的旧家具和工

具都带来了，这样一来，这座老宅很快恢复了原样。

当一切都差不多完成时，弗拉多说道：“你什么时候搬来和我

一起住啊，山姆？”

山姆显得有些为难。

“你要是不想来也无妨，”弗拉多说，“不过你知道，你老爹就住

在我这儿附近，朗布尔寡妇会好好照顾他。”

“不是这回事，弗拉多先生。”山姆说道，他的脸涨得通红。

“哦，那是为了什么？”

“是罗茜·科顿，”山姆说，“我觉得她好像压根儿不喜欢我去外

面，可怜的姑娘！但是我以前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所以她也不能

对我说什么。我没有说，是因为我先得做事呵。现在我对她说了

心里话，她说：‘嗯，你已经浪费了一年时间，还等什么？’‘浪费？’我

说，‘我不这么认为。’但我明白她的意思，你会说，我已被一分为

二，左右为难呵。”

“我明白了，”弗拉多说，“你想结婚，可是你又想和我一起住在

贝格恩，对不？亲爱的山姆，这事还不容易解决吗！你可以尽快地

结婚，然后和罗茜一起搬到贝格恩来。这里的房间多着呢，足够你

一大家子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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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山姆·甘姆齐于一四二〇年春季

和罗茜·科顿结婚（那一年也因多桩婚姻而出名），婚后他们就搬到

贝格恩来住了。若说山姆认为他自己很幸运，弗拉多可知道，他自

己才更为幸运呢！因为在霞尔，没有一个霍比特人能像他这样受

到精心的照顾。待修缮工作计划停当，付诸实施以后，他就过上了

清静的生活，每天仔细阅读笔记，手不停顿地写作。那年仲夏，他

在霞尔的自由集市上当众辞去代理市长的工作，尊敬的老威尔·威

特福德此后主持七年的市政。

梅利和皮平一起在溪谷住了一段时间，频繁地往来于勃克兰

和贝格恩之间。由于经常放声高歌，讲述往事又身着华丽的衣服，

不时举办令人惊羡的聚会，这两位年轻旅行家在霞尔真是出尽了

风头。大家称他们“王族气派”，当然这是赞美之辞，毫无贬抑之

意。每当看到他俩骑马经过，穿着鲜亮的锁子甲，手执耀眼的盾

牌，又笑又唱地奔向远处，大家的心里都暖洋洋的。他俩虽说个子

高大了，模样英俊了，但性格却丝毫没变，只是说话比以前文雅，性

情也更加欢愉了。

弗拉多和山姆恢复了平常的装束，只在需要的时候，他俩才会

穿上精致美观的灰色长斗篷，在领口别上漂亮的饰针；弗拉多脖子

上总是戴着一条项链，他的手经常在抚摸系在项链上的那块白宝

石。

现在诸事称心如意，大家向往更美好的将来。山姆终日忙碌，

兴高采烈，霍比特想得到的快乐极致也不过如此罢了。他觉得自

己这一年的生活真是无可挑剔，只是对他的主人隐隐有些担心。

弗拉多悄然摆脱了霞尔的世俗事务，山姆发现弗拉多在自己国家

里居然会如此不起眼，未免让他难过。很少有人了解或想了解弗

拉多的事迹和历险，人们多半是对梅利、皮平还有他自己（如果山

姆知道的话）显得很尊敬和钦慕。到了秋天，还出现了过去那些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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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阴影。

这天傍晚，山姆来到书房，发现他的主人怪怪的，他脸色惨白，

眼睛似乎盯着远方的什么东西。

“你这是怎么了，弗拉多先生？”山姆问道。

“我受伤了，”他答道，“受了伤，永远无法真正治愈了。”

但他随即站起来，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到第二天，他与平时

毫无二致。事后，山姆回忆起来，知道那天是十月六日。两年前的

这天，他们待在威瑟托普山下的小山洼里，那儿一片漆黑。

时光流逝，一四二一年来到了。三月间，弗拉多又病了，但是

他极力隐瞒自己的病情，因为山姆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劳心。山姆

和罗茜的第一个孩子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出生的，山姆在心上记了

一笔。

“呃，弗拉多先生，”他说，“我有点儿拿不定主意，如果你允许，

罗茜和我想为这孩子取名叫弗拉多，可是生的不是个男孩而是个

女孩。幸好孩子像她妈而不像我，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我们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嗯，山姆，”弗拉多说道，“按照老习俗取名不是很好嘛？挑一

种花名比如罗茜（玫瑰，英文音译———译注）来给孩子起名吧？霞

尔的姑娘，有一半是以花名取名的，还有什么比花儿更美呢？”

“我想你是对的，弗拉多先生，”山姆道，“我在旅途中听到过一

些美丽的花名，但我认为那些名字似乎太高贵了一点，天天叫唤会

让人消受不起。我老爹说：‘名字起得短些，这样称呼起来就不必

用简称。’要是用花来起名字，就不在乎其长短了：但必须用一种美

丽的花名，因为我女儿太漂亮了，我相信她会越来越漂亮。”

弗拉多想了一会儿。“嗯，山姆，你看伊莱纳怎么样？太阳星

花，就是洛丝萝林草地上的那种金色小花，你还记得吗？”

“记得，你说得没错，弗拉多先生！”山姆高兴了，“我想就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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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字吧！”

小伊莱纳快六个月了，已到了一四二一年秋季。一天，弗拉多

把山姆唤进书房。

“星期四是毕尔博的生日，山姆，”他说，“他将一百三十一岁

了，比老图克寿长。”

“啊！他可真了不起！”山姆说道。

“嗯，山姆，”弗拉多说，“我想请你跟罗茜商量一下，能不能把

你分半个给我，这样你就可以和我出一趟门。当然，你现在不能走

得很远或是离开太久。”他打趣地说。

“嗯，这样不太好，弗拉多先生。”

“我知道，不过别担心，你可以在送我上路后就回来。你不妨

先告诉罗茜你不会离开太久，最多两个星期，你就会平安回来。”

“弗拉多先生，我希望能一路随你到林谷，去看望毕尔博先

生，”山姆说，“可是我真正想待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这儿。这真

得把我分成两半了。”

“可怜的山姆，我能体会你的心情，”弗拉多说，“你会处理好

的。我原先就没想把你分成两半。”

在第二天和第三天里，弗拉多同山姆一起翻阅他的文件和手

稿，然后把钥匙给了山姆。这是一本厚厚的大书，普通的红色皮封

面，每一页上几乎都写得满满的。开始的许多页上写的都是毕尔

博的弯曲细瘦的字体，大部分则是弗拉多遒劲流畅的手迹。它分

成一章一章，但是第八十章还没有写完，在那后面还留有一些空白

页。扉页上写着许多书名，但都一个接一个地划掉了，它们是：

我的日记。我的意外的旅行。彼地和回归。后来发生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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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霍比特人的历险。大魔戒的故事，据毕尔博·巴金斯的观

察和朋友的叙述编撰。我们怎样参与魔戒之战。

以下则是弗拉多写的：

魔戒之王

的

覆灭

和

国王归来

（霍比特的亲身经历；霞尔毕尔博和弗拉多的回忆录，并以他

们朋友的叙述和智者的学识作增补。）

并摘引了毕尔博在林谷翻译的《轶事大全》一书所记叙的部分章

节。

“哇，你几乎已经完成了，弗拉多先生！”山姆兴奋地喊叫道，

“你一直坚持不懈，真不简单。”

“我是基本上算告一段落了，山姆，最后几页要由你来完成

啦。”

九月二十一日，他俩一起出发了。弗拉多骑着那匹载着他从

米纳思蒂里斯一路归来的矮种马，现在它已被称为大步；山姆则骑

着可爱的比尔。这是一个明媚的秋天的早晨，山姆并没问此行要

去哪里，他觉得他猜也猜得到。

他们走上斯笃克大路，绕过群山，朝伍迪恩德走去，任由坐骑

逍遥自在地走着。他们在绿山宿营，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傍晚，他们

才缓辔走进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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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骑士第一次出现时，你要是没有藏在这棵树的后面，真

不知道结局会怎样呢，弗拉多先生！”山姆指着左手边的一棵枯树

说道。“现在看来，那简直像是一场梦。”

夜幕降临，东方的天空上群星璀璨，他们走过那棵残毁的橡

树，转身往榛树丛间的下坡道骑去。山姆沉默不语，沉浸在深深的

回忆中。这时，他听到弗拉多在轻声哼唱，唱着以前的行军曲，只

是歌词不尽相同。

熟道拐弯处，

倘有暗道口。

往日走旧路，

而今辟新径。

暗道通明处，

月西太阳东。

仿佛对唱似的，从下面谷地通上来的小径上，传来了歌声：

Ａ！ＥｌｂｅｒｅｔｈＧｉｌｔｈｏｎｉｅｌ！

吉尔索妮尔，啊！爱尔贝蕾丝！

虽然我们居住在这远离大海的树林里

但依然记得，

照耀在西方大海上的星光。

弗拉多和山姆勒住马，悄然坐在淡淡的阴影里，直到看见一片

微微发亮的闪光，有人朝他们走过来。

来的是吉尔多尔和许多精灵；最让山姆惊讶的是，埃尔隆德和

盖拉德丽尔夫人也骑马而来。埃尔隆德身穿一件灰色披风，前额

上有一颗星，手里拿着一把银竖琴，手指上戴一枚镶着一块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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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宝石的金戒指，它叫维利亚，是精灵的三枚魔戒中威力最大的一

枚。盖拉德丽尔夫人坐在一匹小白马上，身穿一袭闪闪发光的白

袍，白袍犹如月亮周围的白云，因为夫人本身就仿佛闪耀着柔和的

光芒。她的手指上戴着用真银打制成的奈尼亚戒，上面镶着一块

如同寒星闪烁般的白宝石。后面慢慢走来一匹小灰马，马上的那

位骑士似乎正在打瞌睡，那是毕尔博。

埃尔隆德同他们招呼，庄重而不失和蔼，盖拉德丽尔夫人朝着

他们微笑。“呃，山姆先生，”她说道，“我听说并看见你很好地使用

了我的礼物。霞尔现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丽、更幸福。”山

姆躬身行礼，但说不出话。尽管他见过夫人，但她的美丽还是使他

瞠目结舌。

这时毕尔博醒了，睁开了眼睛。“嗨，弗拉多！”他说道，“嗯，如

今我的寿命已经超过老图克，这就行了。眼下我已完全准备好，要

再做另一趟旅行，你一起去吗？”

“是的，我去，”弗拉多说道，“魔戒携带者应该一同前去。”

“你要上哪儿呀，主人？”山姆叫道。他终于明白要发生什么事

情。

“去灰港呀，山姆。”弗拉多说。

“可我不能陪你去啊。”

“我知道，山姆。你还没到可以去的时候，你送我到灰港码头

就行了。不过你也携带过魔戒，尽管只携带了一会儿。所以总有

一天会轮到你去的。别太难过，山姆。你不可能永远一分为二。

以后的许多年里，你都必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你现在要享受的快

乐多的是，要做事情也多的是。”

“但是，”山姆热泪盈眶地说，“我以为你在历尽千辛万苦后，也

会待在霞尔怡养天年呢。”

“我也曾那么想过。但我受的伤太重，山姆。我努力拯救霞

尔，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但这不是为了我自己。事情往往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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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山姆，在危难降临时，就得有人去做出放弃和牺牲，这样，其他

人才能享受幸福。你是我的继承人，山姆，我将我所有的和可能有

的一切都留给你。你还有罗茜、伊莱纳；还会有个叫弗拉多的儿子

和一个叫罗茜的女儿；你还有梅利和皮平和金发的姑娘们；还有我

也许看不到了的其他人。霞尔到处需要你的双手和智慧。当然，

只要你愿意，你将成为市长，并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园丁；你可以

从红皮书中了解到许多知识，并且警钟长鸣，让人们牢记逝去的大

危险，从而更加热爱他们可爱的家乡。你只要还在这个故事中担

当你那份角色，你就会永远工作繁忙，生活幸福。

“走吧，随我走！”

埃尔隆德和盖拉德丽尔夫人骑马驰去。第三纪结束了，魔戒

的日子过去了，那个时代的故事和诗歌也消逝了，随之而去的还有

许多不愿继续留在中洲的高种精灵，在行进的队伍中，还有骑着马

的山姆、弗拉多和毕尔博，他们三人受到精灵的衷心赞美，充满离

情别绪，却又深感幸福，毫无痛苦。

他们骑着马，在黄昏和夜晚穿越霞尔的中部，但谁也没有看见

他们走过的身影，只有一些野生动物或者少数游荡者，在黑暗中看

到树下忽地闪过了一道微光，或是在月亮西落时有一道光和一些

阴影飘过了草地。他们穿越霞尔后，沿着白丘南麓前行，向远丘和

塔楼走去，终于看到了远处的大海。他们就这样一路来到了狭长

的月亮湾内的灰港。

他们来到大门口，船工瑟丹走上前来迎接他们。他是个身材

高大的老人，留着长胡子，一身灰白，但一双眼睛却像星星一般明

亮，犀利敏锐。他环顾众人，向他们深深一鞠躬，说道：“一切都已

准备就绪。”

瑟丹带他们走到码头，那里有一条白色的大船，码头上昂首挺

立着一匹灰色高头大马，马旁站着一个银装素裹的人，正在等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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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他转过身，朝他们走来时，弗拉多看清楚了，此人正是刚多

尔夫！他亮出手上戴着的第三枚戒指，它叫大纳亚，戒指上镶着一

块火红色的宝石。那些将要出发的人见到刚多尔夫都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知道刚多尔夫将和他们同船前往。

但是山姆神情戚然，对他来说，分别是一种痛苦，而孑身一人

回家更使他难以忍受。就在大伙儿站在那里，精灵们开始登舟，即

将扬帆远航之时，梅利和皮平急匆匆赶到了。皮平含着热泪大笑

着。

“以前你曾一度想撇下我们偷偷溜走，但没成功，弗拉多，”他

说，“这次你几乎成功了，但到底又功败垂成，不过这回从中作梗的

可不是山姆，而是刚多尔夫本人。”

“是的，”刚多尔夫说，“因为返回霞尔时，三人同行比一人独行

要好受得多。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站在海岸上，

结束我们在中洲的友谊。平静地走吧！我不愿说‘不要哭泣’，因

为并非所有的眼泪都是不好的。”

弗拉多吻了梅利和皮平，最后与山姆吻别，就登上了船。船帆

升起，和风吹拂，船儿缓缓地驶出了长长的灰色海湾：弗拉多带着

的盖拉德丽尔的宝瓶闪了几下就看不见了。大船进入大海，向西

方航行。夜雨中，弗拉多闻到空中飘来一股清香，并听见从水上传

来了歌声。这时，弗拉多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梦中的邦巴迪尔之

家，灰色的雨帘把一切都变成了银色的玻璃，又卷回去了。他看到

了白色海岸，还看到了在冉冉升起太阳下，海岸后的一片绿色热

土。

山姆站在码头上，只觉得天色渐晦，夜色愈浓；眺望海天，灰色

的海面黑影渐远，很快消失在西方。他一直伫立不动，直至夜深，

耳边回响着海浪轻拍中洲海岸发出的呢喃低语，如诉如泣这声音

深深烙在了山姆心中。梅利和皮平站在他身旁，缄默不语。

三个伙伴终于转身离开，再也没回首。他们缓缓地向家乡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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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路无话，直到返回霞尔。但是在漫长的灰色道路上，有同伴

相随，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慰藉。

最后，他们翻过丘陵，走上东大道。梅利和皮平前往勃克兰，

两人一路高歌而去。山姆则转道傍水镇，于夜幕再次降临之前回

到希尔山。他往家走，看见从屋里透出黄色的灯光，还有炉火的光

亮，晚饭已经备妥，家人正等着他。罗茜将他迎进屋，让他坐在椅

子里，把小伊莱纳放到他的膝上。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嗯，我回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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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列国诸王大事记

下列附录，尤其是附录一到附录三的原始记载来源，请见序言末的

注释。附录一第三节《杜林族人》的材料很可能是矮人吉穆利提

供，他与佩里格林与梅利阿道克保持终身友谊，在冈多与罗翰交往

甚密。

在这些原始记载中可以找到的传奇、历史及故事简直浩如烟

海，这里所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作大量删节，旨在说明

魔戒大战及其起源，并填补一些主要故事情节之遗缺；第一纪的传

奇故事在此也略微提及，因为它涉及到埃尔隆德的祖先与努美诺

尔历代国王及统领，这也是毕尔博的兴趣所在。我在从历史记载

及传说中摘录的原文前后加了引号，此后插入的内容加括号，引号

内的注释源自原始材料，其余的均为编者所加。

除标明第二纪或第四纪外，其他的日期均为第三纪。一般认

为，第三纪于３０２１年９月三大魔戒消逝之时告终，但出于梳理冈

多历史起见，我将之定于３０２１年３月２５日。关于冈多历与霞尔

历的换算公式，请见第４页与第１１３６页①。大事记中列在国王与

统治者姓名之后的日期如果只有一个，为其忌日。号表示阵亡

或夭折等非正常死亡；对此，大事记不可能事事提及。

① 均为原文页码。附录中的注释均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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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努美诺尔国历代诸王

１ 努美诺尔人

费阿诺是埃尔达人中技艺最精学问最高的一位，但也是最傲

慢任性的。他铸造了三大宝石，统称茜玛丽尔，并将两大神树———

特尔佩里翁与劳瑞林之精华融入其中，这两棵神树给梵拉大地带

来光明。仇敌莫高斯对此觊觎已久，他毁掉神树，将宝石占为己

有，并带去中洲，深藏于塞戈罗德利姆的大城堡中。于是费阿诺违

背梵拉的意愿，摈弃福缘王国，带了多数族人漂洋过海闯中洲。他

自不量力地想以武力从莫高斯手中夺回宝石。于是，埃尔达人与

埃戴恩人（阿塔尼人）联手向桑戈洛德林姆发起攻击，这场无望战

争惨遭失败。埃戴恩人由人类的三支民族组成，他们最早来到中

洲西部与沿海地区，与埃尔达人结盟反抗仇敌莫高斯。

埃尔达与埃戴恩有过三次联姻：露西恩与贝伦，伊德丽尔与图

奥，阿尔温与阿拉贡，通过最后一次联姻，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两

个半精灵家族重新聚合，族风重振。

露西恩·蒂努薇尔是第一纪多里厄斯王国国王灰袍辛格尔之

女，其母是梅里安，属于梵拉的子民。贝伦是埃戴恩第一王朝国王

巴拉赫之子，他们联手从莫高斯铁冠王手中夺得一块茜玛丽尔。

露西恩成了凡人，失去精灵的特性。她儿子叫迪奥，女儿则是埃尔

温，茜玛丽尔就由埃尔温保管。

伊德里尔·凯利布瑞达尔系冈多林图尔冈之女，图奥是埃戴恩

第三王朝胡奥之子，在与莫高斯的战争中战功赫赫，航海家埃阿瑞

恩代尔是他们的儿子。

埃阿瑞恩代尔娶了埃尔温，他凭借茜玛丽尔之功力，驾船冲破

幢幢阴影，作为精灵与人类的使者来到终西地，获得帮助而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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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斯。此后，埃阿瑞恩代尔再也回不了人间，他乘着那艘载有茜

玛丽尔的航船远走天涯，成为恩典之星，是那些在中洲备受仇敌及

其走狗迫害的人民的希望。另两颗宝石无影无踪，惟有茜玛丽尔

保存着那两棵被莫高斯毒死之前的神树古代圣光。在《精灵宝钻》

中有更详尽的叙述，包括精灵与人类的其他故事。

埃阿瑞恩代尔生有两子，埃尔洛斯与埃尔隆德，均为半精灵。

他们继承了第一纪埃戴恩王国历代英王的血脉。吉尔?格拉德过

世后，中洲的高种精灵的王族家系惟有他们的子嗣才能代表。

第一纪末，梵拉让半精灵做出一个不能悔改的抉择：他们愿归

属何种族类？埃尔隆德选择了精灵，并成为哲者。因此，他同当时

依然逡巡于中洲大地的高种精灵获得同样的恩典：在他们终于厌

倦于尘世之时，便可以由灰港登船去终西地。即便天地巨变之后，

他们仍可获此恩典。而埃尔隆德的孩子们也面对一个选择：随父

亲逃离尘世的束缚，还是留驻凡间，老死中洲？所以，对埃尔隆德

来说，无论魔戒大战的结局如何，都是一场悲剧。

埃尔洛斯选择了人间，与埃戴恩人为伍，享尽天年，比普通人

长寿好多倍。

埃戴恩人在与莫高斯的斗争中蒙受了大苦难，作为卫世者的

梵拉赐给埃戴恩人定居的土地，以躲离危险重重的中洲。因此，他

们中大多数人在埃伦迪尔恩典之星的指引下，飘洋过海，来到世界

的西端的一个大岛埃伦纳，建立了努美诺尔王国。

这岛的中部有一座巍峨的高山，名叫梅内尔塔玛，从山巅远

眺，目力佳者可望见位于艾雷西的埃尔达港白塔。埃尔达人也来

到这里，给埃戴恩人带来的丰富的知识与众多的礼物。但是，一条

被称为“梵拉之禁”的诫令也昭示于努美诺尔人：不准他们向西航

行超出埃伦纳岛的视野，不准他们登上不死之地。虽然他们被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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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三倍于常人的寿命，但依然难逃命运之掌。即便是梵拉也无法

改变他们的人类赋性，或者如后来所说的逃出命运之掌。

埃尔洛斯是努美诺尔开国之王，后来他被冠以高种精灵之姓

名：塔—敏亚托。他的后代个个长寿，却难免不死。后来，努美诺

尔人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抱怨祖上的抉择了，渴望能与埃尔达人

一样，与山河同寿。他们诅咒禁令，在索隆的教唆下，他们的反叛

导致了其本身的崩溃，也使古代世界土崩瓦解。这在《阿卡拉贝

斯》中都有叙述。

以下列出的是努美诺尔历代国王与王后的姓名：埃尔洛斯—

塔—敏亚托、瓦达米尔、塔—阿曼迪尔、塔—伊伦迪尔、塔—梅内尔

德、塔—阿尔达利翁、塔—安卡利米（第一位执政的女王）、塔—安

娜得翁、塔—苏利翁、塔—泰尔帕琳（第二位女王）、塔—米那斯蒂、

塔—泰利梅蒂、塔—西里亚坦、塔—大安坦那米尔、塔—安卡利蒙、

塔—泰勒梅特、塔—梵妮梅尔迪（第三位女王）、塔—安尔卡林、

塔—凯尔玛西尔。

凯尔玛西尔以降，诸王以努美诺尔（或阿邓内克）语的姓名执

掌王权：阿—阿邓那克霍、阿—齐默拉桑、阿—撒克尔索、阿—吉米

尔佐、阿—因齐拉登。因齐拉登改变了先王的做法，将姓名改为塔

—帕兰蒂，意为“高瞻远瞩”。他的女儿塔—米莉尔本应成为第四

位女王，但国王的侄儿篡夺王位，他就是阿—法拉宗，意为“金袍”，

努美诺尔的末代国王。

在塔—伊伦迪尔时期，努美诺尔的第一批航船返回中洲，他的

长女西尔玛莉恩生下了瓦兰迪尔。他是努美诺尔西部的安达因的

第一位领主，因与埃尔达缔结友谊而名满天下。末代君王阿曼迪

尔是他的后裔，其子即“高个”伊伦迪尔。

第六位国王只有一个孩子，这孩子便成为第一位女王。此后，

王室立下规矩，国王的头生子，无论男女，接掌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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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美诺尔王国一直持续到第二纪末，日益繁荣强盛，而直到第

二世纪中叶前努美诺尔人也愈发聪睿，愈发快乐。第十一任国王

塔—米那斯蒂统治时期，大阴影的第一个不祥之兆降临。国王派

遣大军增援吉尔格拉德，他喜欢埃尔达人，却又嫉妒他们。当时，

努美诺尔人已经成为航海好手，探遍东方大海，开始向往西方与禁

域。他们的生活过得越快活，也就越渴望能同埃尔达人一样长生

不老。

米那斯蒂之后的历任国王个个贪财逐权。起初，努美诺尔人

是作为老师与朋友来到备受索隆折磨的中洲人类中间的，但后来，

他们却将港口作为堡垒，广袤的沿海地区尽入囊中。安坦那米及

其继任者强征暴敛，努美诺尔人的航船艘艘满载而归。

正是塔—安坦那米首先谴责禁令，宣称他天生就该与埃尔达

人一样长生不老。于是阴影加深，而死亡的威胁使人们的心头更

加晦暗。努美诺尔人分裂了：一方是国王与他们的追随者，他们与

埃尔达人与梵拉日趋疏远，而另一方自称为“忠诚派”，人数不多，

大都生活在西部。

历代国王及其追随者逐渐摈弃使用埃尔达语，终于，第二十任

国王给自己起了努美诺尔语王名，自称阿—阿邓那克沃，即“西方

君主”之意。这在“忠诚派”看来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在此之前，

这一头衔仅授予过梵拉中的一位，即老王本人。阿—阿登那克沃

开始迫害“忠诚派”，并惩罚那些公开讲精灵语的人。在这之后，埃

尔达人再也没来过努美诺尔。

努美诺尔的权力与财富不断增加，但随着岁月流转，他们越来

越恐惧死亡，越来越远离欢乐。塔—帕拉蒂试图拨乱反正，但为时

已晚。努美诺尔发生了内乱。塔—帕拉蒂驾崩后，其侄子领军造

反，夺取王权，自封国王，取名阿—法拉松，这位被称为金袍法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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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王是历代国王中最傲慢的，权势也最大。他已不再满足于在

本土发号施令。

他决心挑战索隆王，争夺中洲统治权。他御驾亲征，率庞大的

舰队登陆乌姆巴。努美诺尔大军所向披靡，战绩煌煌。索隆的手

下纷纷倒戈，他本人也不得不屈膝投降，向阿—法拉松俯首称臣，

乞求宽恕。阿—法拉松得意忘形，将索隆作为囚徒带回努美诺尔。

但索隆很快就把国王弄得五迷三道，控制了他的思想，并使所有努

美诺尔人的心灵重新坠落于黑暗之中，只有“忠诚派”少数人得以

幸免。

索隆哄骗国王说，无论谁占领了长生之国，谁就会长生不老。

“诫令”只是阻止人类国王的寿命超过梵拉，“伟大的国王应该去夺

取本应属于他们的东西。”他说。

阿—法拉松心动了，因为他感到来日无多，为此惶惶不安。于

是他开始部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一切就绪之后，他发出进军

令，大军渡海征战，打破“梵拉之禁”，要用武力从西方之王手里夺

得长生。但是当阿—法拉松踏上恩地阿曼的海岸之时，守卫者梵

拉放弃了监护权，呼唤了惟一神。于是天地大变，努美诺尔沉入大

海，长生之地也无影无踪。努美诺尔人的辉煌一去不复返。

“忠诚派”最后一批头领，伊伦迪尔及其儿子们分乘九艘船，带

着尼姆劳思树苗和七枚魔石（这是埃尔达人送给他们王族的礼

物），逃脱大灾难，趁着狂风暴雨登上了中洲海岸，在其西北部建立

了努美诺尔的两个流亡王国，阿诺与冈多。伊伦迪尔作为父王住

在北方王国阿诺的安努米纳思，而将南方王国冈多交由他的儿子

伊西尔德与阿纳里翁管理，那便是位于米纳思伊西尔与米纳思阿

诺之间的奥斯吉利亚斯王国，离莫都边界不远。他们觉得至少可

以松一口气了：己方已逃离没顶之灾，且索隆也已一命呜呼。

但事实并非如此。的确，索隆是随努美诺尔王国葬身大海，他

的肉体已经消灭，但他那忿恨的灵魂却已经随黑风潜回中洲。他

魔戒

３６４



没法以人们能接受的外壳显现，而是化作一股黑色的邪恶，从此以

后他的力量只能依靠恐怖。他重新回到莫都，潜伏许久。但当他

得知他最痛恨的伊伦迪尔得以逃脱，而且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建立

了王国，怒不可遏。

他立即向脚跟未稳的流亡王国发动战争，那座被冈多人重新

命名为厄运山的奥洛德鲁因山再次燃起战火。但索隆操之过急

了，他羽毛未丰，且吉尔格拉特的力量已在他离开后大为增强。反

抗者建立起最后同盟，将索隆一举击败，并夺得了魔戒之王。第二

纪至此告终。

２ 流亡者领地
北方家系

伊西尔德的后嗣

阿诺家系 伊伦迪尔第二纪３４４１，伊西尔德２，瓦兰迪尔

２４９①，埃尔达加３３９，阿兰塔４３５，塔西尔５１５，塔隆多６０２，瓦兰德

６５２，埃兰德７７７，伊伦德８６１。

阿瑟丹家系 福诺斯特② 阿姆莱恩（伊伦德之长子）９４６，贝

勒格１０２９，麦洛１１１０，塞莱芬１１９１，塞莱勃要多１２７２，玛尔维吉尔

１３４９③，阿齐莱伯一世１３５６，阿维莱格一世１４０９，阿拉海１５８９，阿

齐莱伯二世１６７０，阿维吉尔１７４３，阿维莱格二世１８１３，阿拉伐尔

１８９１，阿拉芬特１９６４，末代国王阿维杜依１９７５，北方王国覆没。

统领家系 阿兰奈恩（阿维杜依之长子）２１０６，阿拉黑尔

①

②

③ 玛尔维吉尔后，福诺斯特历代国王再次声称对全阿诺拥有统治权。并在名字

前加ＡＲ（阿）作为象征。

自伊伦德后，国王不再以高种精灵语命名。

瓦兰迪尔系伊西尔德第四子，其兄弟均战死于戈兰登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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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７，阿兰纽尔２２４７，阿拉弗２３１９，阿拉贡一世２３２７，阿拉格拉

斯２４５５，阿拉哈德一世２５２３，阿拉戈斯特２５８８，阿拉冯２６５４，阿拉

哈德二世２７１９，阿拉苏尔２７８４，阿拉桑一世２８４８，阿戈纽依

２９１２，阿拉多２９３０，阿拉桑二世２９３３，阿拉贡二世，第四纪１２０。

南方家系

阿纳里翁的后嗣

冈多历代国王 伊伦迪尔（伊西尔德以及）阿纳里翁第二纪

３４４０，梅内尔迪尔（阿纳里翁之子）１５８，凯门德２３８，埃阿瑞恩代尔

３２４，阿纳迪尔４４１，奥斯托赫４９２，罗门达西尔一世（塔洛斯塔）

５４１，图兰巴６６７，阿塔纳塔一世７４８，西里翁迪尔８３０。以下是四

位“船王”：

塔兰农·法拉斯特９１３，他是第一位无后嗣的国王，由其弟塔

瑟扬之子继承王位，厄尼尔一世９３６，瑟扬迪尔１０１５，海牙门达

西尔一世（瑟牙赫）１１４９，此时冈多达到鼎盛期。

“光荣之王”阿塔纳塔二世阿尔卡林１２２６，纳马西尔一世

１２９４，他是第二位无后嗣的国王，由其弟继承王位，卡尔玛西尔

１３０４，米纳尔卡（摄政王１２４０—１３０４），１３０４年被封为罗门达西尔

二世，卒于１３６６年。梵拉。在他执政其间，冈多发生了第一次灾

难，家族纷争。

梵拉之子埃尔达卡（原名维尼撒亚）于１４３７年被废黜，篡权者

卡斯塔米尔１４４７。埃尔达卡后复辟，卒于１４９０年。

阿尔达米尔（埃尔达卡之次子）１５４２，海牙门达西尔二世（文

雅里翁）１６２１，米纳迪尔１６３４，泰莱姆纳１６３６。泰莱姆纳及其所

有子女均死于瘟疫，其王位由其侄子、米纳迪尔之次子米纳思坦之

子继承。塔隆多１７９８，泰卢梅塔·乌姆巴达西尔１８５０，纳马西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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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１８５６，卡里梅塔１９３６，昂多赫１９４４。昂多赫及其两个儿子在

战役中阵亡。一年后的１９４５年，王冠授予得胜的将军厄尼尔，他

是泰卢梅塔·乌姆巴达西尔的后代，厄尼尔二世２０４３，厄纽尔

２０５０。至此，王室血脉中落。直至３０１９年埃勒萨·泰尔康塔复

辟。此后，冈多一直由摄政王统治。

冈多摄政王 胡林家族 佩兰德１９９８，昂多赫过世后他执政一

年，主张冈多拒绝阿维杜依称王的要求。“猎手”弗隆第尔２０２９①，

亦称“铁头”玛迪尔·沃隆韦，他是第一位摄政王，其后嗣停止使用

高种精灵的姓名。

摄政王 玛迪尔２０８０，埃拉顿２１１６，黑里翁２１４８，贝勒贡

２２０４，胡林一世２２４４，图林一世２２７８，哈多２３９５，巴拉赫２４１２，迪

奥２４３５，德内豪一世２４７７，博罗米尔２４８９，西利翁２５６７，在他执政

时期，罗翰人来到卡莱纳豪。

哈拉斯２６０５，胡林二世２６２８，贝莱克索一世２６５５，奥洛特莱

思２６８５，埃克瑟里翁一世２６９８，埃加尔莫思２７４３，比伦２７６３，贝里

冈德２８１１，贝莱克索二世２８７２，索兰迪尔２８８２，图林二世２９１４，特

贡２９５３，埃克瑟里翁二世２９４８，德内豪二世，他是最后一位摄政

王，其次子法拉米尔接位后，成为埃敏阿诺王，是埃勒萨国王的辅

佐，卒于第四纪８２年。

３ 埃里厄多，阿诺和伊西尔德的后嗣

“埃里厄多是雾山与蓝山间整片土地的旧称，南以灰洪河和在

萨巴德上汇入灰洪河的格兰达因河为界。

“在鼎盛期，阿诺包括整个埃里厄多，但不包括月牙河以远的

① 据传，至今仍在鲁恩海附近的野蛮牛是“阿罗的野牛”后裔，在远古时代，他是

惟一经常出入于中洲的瓦拉卡。在高种精灵语中，他的名字是欧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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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以及灰洪河和响水河以东的地方，那里是林谷与霍林的所在。

月牙河对岸是精灵国，一片恬静的绿色原野。人类从未去过那里，

但矮人过去居住过，至今仍然住在蓝山东麓，特别是月牙河湾南部

地区。他们在那里开矿，矿井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他们常常沿着大

道东去，在我们来到霞尔之前就是如此。人称船工的瑟丹当时住

在灰港，有人说如今他仍住在那里，直到‘最后一班船’驶往西方。

在国王时代，留在中洲的高种精灵同瑟丹住在一起，也有住在沿海

的林顿地区。如今即便他们还在，也是为数寥寥了。”

北方王国与杜内丹人

在伊伦迪尔与伊西尔德之后阿诺有八位国王。伊伦德后，由

于其子争权，王国一分为三，阿瑟丹、鲁达乌和卡多兰。阿瑟丹位

于西北部，包括白兰都因河和月牙河之间的土地。也包括“大道”

以北远至韦瑟山的大片土地。鲁达乌位于东北，在埃顿沼泽、韦瑟

山和雾山之间，也包括白泉河与响水河之间的三角洲。卡多兰位

于南方，以白兰都因河、灰洪河和“大道”为界。

在阿瑟丹，伊西尔德家系得以繁衍，但在卡多兰与鲁达乌却很

快断了香火。王国之间的争斗不断，加速了杜内丹人的衰亡。争

斗的焦点在于韦瑟山与布雷以东的土地的归属。鲁达乌和卡多兰

都想占领位于两国边境上的阿蒙苏尔（威瑟托普），因为在阿蒙苏

尔的塔楼里藏着北方的大魔石，而另外两块魔石则保管在阿瑟丹。

“在阿瑟丹的玛尔维吉尔统治时期之初，邪恶已进入阿诺。因

为当时安格玛王国已在埃滕莫尔以北地区建立，王国面积覆盖大

山两麓，那里聚集了大帮坏人，还有奥克斯及其他可怕的生灵。”

（这一王国的君主称为巫王，人们后来才得知他实际上就是魔戒幽

灵的首领。他来北方的目的就是想毁灭杜内丹人，他在杜内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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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讧中看到了希望，尽管当时冈多国势尚如日中天。）

在玛尔维吉尔之子阿齐莱伯执政时期，由于在其他王国没有

伊西尔德的后嗣，阿瑟丹国王再次要求获得对全阿诺的统治权，这

一要求遭到鲁达乌人的抵制。在那里，杜内丹人是少数，大权已经

落到一位居心不正的山民王手中。他与安格玛秘密结盟。阿齐莱

伯便在韦瑟山上设防，但他在与鲁达乌与安格玛的战斗中阵亡。

阿齐莱伯之子阿维莱格在卡多兰与林顿的帮助下，把敌人从

韦瑟山区赶了出去。此后多年，阿瑟丹与卡多兰把住了沿韦瑟山、

“大道”和白泉河下游的要塞。据说当时连林谷都陷入了重围。

１４０９年安格玛派出大军，渡河进入卡多兰，包围了威瑟托普。

杜内丹人战败，阿维莱格阵亡，阿蒙苏尔塔楼被焚，夷为平地，大魔

石则幸免于难，撤退时它被护送回福诺斯特。鲁达乌被臣服于安

格玛的恶人占领，那里的杜内丹人不是被俘就是西逃，卡多兰惨遭

蹂躏。当时，阿维莱格之子阿拉伐尔尚未成年，却英勇无比，在瑟

丹的帮助下，他把敌人从福诺斯特与北部丘陵赶了出去。卡多兰

的杜内丹人中的“忠诚派”剩余力量有的坚守在泰恩高萨德（古冢

丘陵），有的则退入丘陵后面的大森林。

据说，当时林谷的埃尔隆德从萝林率军越过大山出击，安格玛

一度臣服于来自林顿的精灵。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战乱与害怕安

格玛，也因为埃里厄多恶化的环境日趋严酷（其中东部更甚），原先

居住在白泉河和响水河的斯图尔人纷纷向西方和南方逃逸，其中

有的重返威特兰，定居在格莱顿河畔，捕鱼为生。

阿齐莱伯二世执政时期，瘟疫从西南蔓延到埃里厄多，卡多兰

的杜内丹人大多数死于瘟疫，在敏希利亚思最为严重。霍比特人

与所有民族一样苦难深重。但随着疫情北移，其危害也趋轻缓。

而在阿瑟丹的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正在这一时期，卡

多兰的杜内丹人绝迹了。来自安格玛和鲁达乌的邪恶幽灵进入荒

芜的坟丘，将之作为巢穴。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３６９



“据说，巴罗当斯的坟丘非常古老，有许多是远在第一纪由埃

丹人建造的。后来这些人翻越蓝山进入贝莱里安德，在今日，林顿

是它仅存的一部分。杜内丹人回来之后对它们敬重有加，因为这

里安葬着他们的列祖列宗。”（据传，魔戒携带者弗拉多被囚处便是

卡多兰末代王子的陵墓，他在１４０９年的战争中阵亡。）

“１９７４年，安格玛卷土重来，魔王在寒冬结束前袭击阿瑟丹，

攻占福诺斯特，将那里的大部分杜内丹人赶过月牙河，其中就有国

王阿维杜依的儿子。但国王在北巴罗当斯坚守到最后一刻，然后

带上一班随从，骑马奔向北方。

“阿维杜依在大山最北端的矿井巷道里躲了一段日子，这矿井

是古代矮人开挖的，但迫于饥饿，他最后不得不离开那里，求助于

罗索斯，即福罗切尔雪人①。他终于在海边营地找到了他们，但他

们不愿帮助国王，因为国王除了珠宝外什么也拿不出，而他们对这

些东西看不上眼。况且他们也怕魔王，认为他能翻云覆雨，为所欲

为。一半出于对这位落魄国王及其随从的怜悯，一半出于对他们

手中武器的害怕，罗索斯给了他们一些吃的，还为他们筑了雪屋。

由于坐骑均已死亡，阿维杜依不得不等在那里，盼望来自南方的援

助。

“当瑟丹从阿维杜依之子阿兰奈恩那里得知国王逃亡北方的

消息，立即派船去福罗切尔寻找他。由于逆风，船过很久才到达那

里。水手们远远看见用以照明的微弱火光，那是这批落难者用捡

来的漂木点燃的。这一年的冬天显得特别漫长，虽然已是三月，但

① 雪人古怪而不友好，是古代福罗怀思人的残余，习惯生活在莫高斯王国的严寒

地区，如今那地方依然酷冷，尽管那地方离霞尔北部不过千把里路。雪人筑雪成屋，据

说可以以骨制物绑在脚上，在冰上奔跑，他们用的车辆没有轮子。他们多半住在敌人

无法进入的地区———福罗切尔角，与西北方向的大陆隔着宽阔的福罗切尔大海湾，他

们通常在南岸的山脚下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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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海中的坚冰却刚刚开裂。

“雪人惊恐地目睹大船来临，他们根本记不得见过这样的船。

不过，此时的雪人已经比较友好。他们用冰爬犁将国王与其他幸

存者送往结冰的海面，大着胆子尽量往前，以便大船放下来的小艇

能将他们接走。

“然而雪人却惴惴不安了，他们认为自己能从风中闻到危险。

雪人头儿对阿维杜依说：‘别上那艘海怪船！如果船上有食品与其

他必需品，就给我们些。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魔王滚回家。

到了夏天，他就没能耐了，而现在他的呼气能致人死命，他冰冷的

胳膊可以伸得老长。’

“但阿维杜依没听他的。他向他谢别，并将自己的戒指送给

他，说：‘它年代久远，算得上一件无价之宝。这戒指没有法力，除

了人们因热爱王室而对它的敬重。但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你可以

用它来交换你们想要的一切东西。’①

“无论是纯属碰巧还是真知灼见，反正雪人的话没错。那船还

没驶出外海就遇上了大风浪，接着北方又飘来漫天大雪，船被刮回

到结冰的海域，困在冰块中不得动弹，连瑟丹的水手也束手无策。

就在那天夜里，冰块挤断了龙骨，大船遭灭顶之灾。末代国王阿维

杜依魂断福罗切尔。魔石也与他一起葬身海底②。过了很久，人

们才从雪人处获知福罗切尔海难的消息。”

①

② 这些是安纽米纳思和阿蒙苏尔魔石。留在北方的惟一一块放在俯瞰月牙河湾

的埃敏贝雷德塔楼上。那魔石由精灵保护，一直放在那里，直到埃尔隆德带着它登上

西去的航船，当然我们对此一直不知情。据说，它与其他魔石不同，它只面向大海。伊

伦迪尔把它放在那里，以便能用它的“直光”穿透弧形的海面望见消失在西方的埃勒

西，但是努美诺尔王国则不见踪影，它永远躺在了大海的怀抱里。

这样，伊西尔德王室的这枚戒指得以保存。后来这枚戒指被杜内丹人赎回。

据说，纳高思隆德的费拉冈德赠给巴拉赫的就是这枚戒指。比伦冒着极大的风险找回

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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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尔人幸存了下来，虽然也遭战火洗劫，但大多数人都外出逃

难躲了起来，为了帮助国王，他们派出了射手，但这些战士再也没

能回来。另一些射手参加了捣毁安格玛的战役（关于这场战役，在

南方大事记中有更详细的叙述）。在随后的和平年代里，霞尔人自

我治理，逐步繁荣。他们推选了一位大统领替代国王，知足长乐。

虽然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一直盼着国王归来，但这一希望慢慢

被淡忘了。只有在惩恶扬善未能如愿时，才会有人感叹道：“要是

国王回来就好了。”第一位霞尔大统领是马里希的一位叫巴卡的

人。老巴克家族声称是他的后人。他于霞尔纪年３７９年（即第三

纪１９７９年）即位。

阿维杜依死后，北方王国也寿终正寝。杜内丹人已所剩无几，

埃里厄多的所有民族都人口剧减，但国王的世系还是由杜内丹的

大统领继承下来，阿维杜依之子阿兰奈恩是首位大统领，其子阿拉

黑尔在林谷抚养长大，那里还收藏着王室的传世之宝：巴拉赫之

戒、纳西尔陶片、伊伦迪尔之星和安纽米纳思之杖。①

“王国覆没后，杜内丹人没入阴影，成为一个秘密的流浪民族。

他们的功绩鲜被提及，更谈不上歌颂。自从埃尔隆德西去之后，不

大有人记得他们。在战争爆发之前，埃里厄多再次遭到邪恶或公

① 国王告诉我们，权杖是努美诺尔王室的重要标志，在阿诺也是如此。国王们不

戴王冠，但携带一枚白色宝石，即伊伦迪尔之星，用一根银带将宝石绑在额前。讲到王

冠，毕尔博无疑是指冈多的王冠。他似乎对阿拉贡家系了如指掌。据说，努美诺尔人

的权杖随着阿—拉法松一起葬身大海。安纽米纳思的权杖是银制的，可能是保存在中

洲出自于人类之手的最古老的工艺品。在埃尔隆德将它授予阿拉贡时已有五千多年

的历史。冈多的王冠是依照努美诺尔战盔的形状制造的。起初它就是一顶普通的头

盔。据说，伊西尔德参加达高拉德战役时就戴着这顶头盔（因为阿纳里翁的头盔被巴

拉都投掷的石镖击碎，因此丧命）。但在阿塔纳塔·阿尔卡林执政时期，换了一顶镶嵌

珠宝的头盔。阿拉贡在加冕礼上戴的是这一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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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或隐秘的进攻，但大统领们几乎个个长寿，而据说阿拉贡一世却

被狼群所害。从此，狼群成了埃里厄多的一大祸害，迄今未除。在

阿拉哈德一世执政时期，奥克斯也突然出现了，其实他们早已窃据

雾山要塞，把守了所有出入埃里厄多的要道。２５０９年，埃尔隆德

之妻凯勒勃莉安在去萝林的途中在红角口遭到奥克斯伏击，卫队

被击溃，她本人被俘，受尽折磨，受了致命毒伤。她儿子埃莱丹和

埃罗赫找到了她，将她救回。虽然得到埃尔隆德亲手精心治疗，但

她已失去了在中洲生活的全部乐趣，第二年便去了灰港，远渡重

洋。后来，在阿拉苏尔执政时期，奥克斯又在雾山大量繁衍，劫掠

中洲大地，杜内丹人和埃尔隆德的儿子们联手抗击。当时，奥克斯

的一大队人马进入霞尔，但被班都勃拉斯·图克赶了出去。

在第十六位即最后一位大酋长阿拉贡二世出生之前，杜内丹

人有过十五位大统领。阿拉贡后来成为冈多与阿诺的国王。“我

们称他为‘我们的国王’。当他北上回到重建于安纽米纳思重建的

王宫，在埃文蒂姆湖畔小住时，霞尔人人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进

入霞尔，而是严格地履行他自己所定的法律：大人族不得越过霞尔

边境。但他经常带着随从策马来到大桥、迎接他的朋友，以及任何

想见他的人。其中有些同他一起骑马离去，在他的王宫里想住多

久就住多久。大统领佩里格林是他的常客，市长山姆怀斯也是他

的座上宾。山姆的女儿便是埃文斯塔王后的女侍之一。”

这是北方世系的骄傲与辉煌，虽然他们的权威日渐消退，人数

日渐减少，但多少年来，他们的血脉代代相传，从无间断。在中洲，

杜内丹人的寿命一直在缩短，但在冈多的国王时期之后，短寿现象

日益加剧，但许多北方大统领的寿命仍然比通常人长两倍，远远超

出我们中间的最长寿者。阿拉贡一直活到１９０岁，他是自阿维吉

尔以来，他们家族中活得最长的。在阿拉贡·埃勒萨身上，老国王

们的高贵尊严重又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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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冈多及阿纳里翁的后嗣

阿纳里翁在黑塔楼前阵亡，其后，冈多共有三十一位国王。千

年来南方杜内丹人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其财富与权势都在扩

张之中，因此边境纷争也一直不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阿塔纳塔

二世（亦称光荣之王阿尔卡林）执政期，但败象早已显露。南方人

晚婚少育，第一个无嗣国王是法拉斯特，第二位是阿塔纳塔·阿尔

卡林之子纳马西尔一世。

第七任国王奥斯托赫重建了米纳思阿诺，北方历代国王在夏

天都居住此地，而不是奥斯吉利亚斯。在他执政期间，冈多第一次

遭到东方蛮人的进攻。其子塔洛斯塔打败了来犯之敌，将之逐出

国门，为此他赢得了“东方胜者”罗门达西尔的美名。然而，他在与

卷土重来的东方蛮人伊斯特林斯人的战斗中阵亡。其子图兰巴为

他复仇，赢得胜利，向东开拓了大片土地。

“船王”时代始于第十二任国王塔兰农，他建立了海军，将冈多

的势力延伸到安达因河口西面与南面的滨海地区。为纪念他率军

出征的辉煌胜利，塔兰农以法拉斯特之名加冕为“滨海之王”。

其侄儿厄尼尔一世继承王位，修复了佩拉格尔的古码头，建立

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从海上与陆地合围，一举攻占乌姆巴，使之

成为冈多的一大港口与要塞①。但在厄尼尔获胜后不久，乌姆巴

海上的一场暴风雨摧樯折帆，不少水兵葬身鱼腹，他自己也一命归

西。其子瑟扬迪尔继续营造船只。但被逐的乌姆巴王率领哈拉德

① 自古以来，乌姆巴半岛和内海湾一直是努美诺尔人在中洲的领土，但它一直由

国王掌管。人称黑努美诺尔人，后来被索隆收买。他们最恨伊伦迪尔的拥戴者。索隆

失败后，他们的人口急剧减少，融入中洲人类，但对冈多的世仇丝毫未减。所以说，冈

多用了极大的代价才夺回乌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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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纠集大军反攻要塞，瑟扬迪尔在哈拉德韦思一役中阵亡。

其后多年，乌姆巴一直陷入重围，由于冈多强大的海上力量才

没被占领。瑟扬迪尔之子瑟牙赫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最后发起海

陆联合进攻，越过哈嫩河，彻底击败哈拉德人。他们的国王被迫向

冈多称臣（１０５０）。瑟牙赫因此而被冠以“南方胜者”海牙门达西尔

的称号。

在海牙门达西尔执政的余下日子里，没有谁敢向他的权势发

起挑战。他在位一百三十四年，是阿纳里翁王室中执政时间第二

长的。在他那个年代，冈多达到鼎盛时期，疆土向北延伸到凯莱勃

兰特和黑森林南麓，西边以灰洪河为界，东边与内陆海鲁恩海相

接，南至哈嫩河。沿海地区至乌姆巴半岛和港口都在它的版图中。

安达因瓦莱斯人对冈多惟命是从，哈拉德国王更是唯唯诺诺，而他

们的儿子作为人质住在冈多王宫里。莫都孤立一隅，一直处于其

周边要塞与关隘的监视之中。

船王时期就此告终。海牙门达西尔之子阿塔纳塔·阿尔卡林

生活极其奢华，甚至有人说宝石在冈多是供孩子玩耍的鹅卵石。

阿塔纳塔贪图安逸，无心治理他所继承的朝纲，他的两个儿子酷似

乃父。阿塔纳塔去世前，冈多已经开始败落，对莫都的监视松懈

了。无疑，他的敌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到了瓦拉卡时期，第一场大

灾难降临冈多。王族内部自相残杀，两败俱伤，损失惨重，再无从

前盛况。

卡尔玛西尔之子米纳尔卡权势炙人。１２４０年后纳马西尔不

再过问国事，让他当了摄政王。此后他便以国王名义统治冈多。

他主要关注的是北方人。

这些北方人因冈多强盛安定而人丁兴旺，国王也对他们恩爱

有加，因为他们是人类中与杜内丹人血缘最近的（古埃戴恩人就是

由其后代繁衍而来）。国王给了他们大绿林以南、安达因河彼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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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土地，作为防御东方人来犯的防地，因为过去伊斯特林斯人的

进攻多半是从内海和灰山之间的平原发起的。

纳马西尔一世执政时期，他们又向冈多发起进攻，虽然开始时

仅是小部队出击。但摄政王得知北方人对冈多有所不忠，或许是

出于对战利品的贪婪，或许因为王子之间的世仇，有些北方人居然

与东方野蛮人为伍。于是米纳尔卡在１２４８年调集重兵，在洛瓦尼

翁和内海一带击溃了东方野蛮人的大军，摧毁了他们在内海之东

的所有营地与据点。之后，他采用了罗门达西尔的名号。

罗门达西尔班师后，增强了安达因河西岸，远至利姆莱特河内

流区域的防御，并且禁止任何不速之客在埃敏缪尔以远顺河而下，

还在南希索尔入口处建造了阿冈纳斯柱石。由于人力匮乏，同时

又需要加强冈多与北方人的联盟，罗门达西尔便招募了许多北方

人，并在军队中委以重任。

罗门达西尔格外青睐维杜加维亚，因为这位自命为洛瓦尼翁

王的首领在战争中助过他一臂之力，而且是北方诸亲王中最强大

的一位，虽然他自己的领地远在绿林和凯尔达因河之间。１２５０
年，罗门达西尔派遣其子瓦拉卡为使者与维杜加维亚生活了一段

日子，以熟悉北方人的语言、礼节与政策。但瓦拉卡的所作所为超

越父命，他喜欢上了北方大地与那里的人民，并娶了维杜加维亚的

女儿，过了好几年才回到冈多。后来，正是这联姻成为王室纷争的

导火索。

“冈多人早就蔑视他们中间的北方人，作为王室继承人的王子

居然娶了一个少数民族女子，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瓦拉卡王年

迈时南方诸省已有叛乱。尽管王后是位高雅的女士，但异族人的

寿命都不长，杜内丹人担心她的孩子同样短寿，这会辱没王室尊

严，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让她的儿子为王子这一事实。这位叫

埃尔达卡的王子生在异国，小时叫维尼撒亚，那是他母亲民族的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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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埃尔达卡继承他父亲的王位时，冈多爆发了战争。

埃尔达卡不肯轻易放弃国王宝座，他给冈多人的血脉增加了北方

人的无畏精神，既英俊又骁勇，并没有比他父亲早衰的迹象。历代

国王的后裔结成反抗联盟后，他与之展开殊死的搏斗，最后被困于

奥斯吉利亚斯。他坚持良久，但终因饥寒交迫．寡不敌众，不得不

退出这座血光冲天的城市。战火将奥斯吉利亚斯夷为平地，魔石

也失落水中。

“埃尔达卡死里逃生，回到北方，回到洛瓦尼翁的亲人之中。

人们纷纷投奔而来。这些人既有在冈多当过兵的北方人，也有冈

多北部的杜内丹人，后者对他甚为尊崇。越来越多的人对篡位者

卡斯塔米尔恨之入骨，他是罗门达西尔二世之弟卡利梅塔之。他

与王室的血缘最近，手下的叛军也最多。作为舰队统帅，他受到沿

海百姓与佩拉吉尔和乌姆巴人民的支持。

“卡斯塔米尔的篡位表明他胸襟狭窄．目中无人的本性，而在

攻下奥斯吉利亚斯之后，更暴露了他的狂暴与凶残。他处死了被

俘的埃尔达卡之子奥奈第尔，并下令屠城，其程度远远超过战争的

需要。米纳思阿诺和伊锡利恩人民对此刻骨铭心。他对国事漠不

关心，只热衷于自己的舰队，还打算将王城迁往佩拉吉尔，这更使

人们心灰意冷。

“因此，在他当政十年之际，埃尔达卡见时机成熟，率大军南

下，人们从卡莱纳翁，阿诺林和伊锡利恩纷纷投奔而来。在埃鲁依

渡口爆发了一场血战。冈多王族的许多成员喋血疆场，埃尔达卡

手刃卡斯塔米尔，替奥奈第尔雪恨。但卡斯塔米尔的儿子们逃脱

了，他们率领其他族人与舰队的众多水兵固守佩拉吉尔。

“他们在那里聚集了尽可能多的兵力后，便逃离佩拉吉尔，没

有战舰的埃尔达卡无法拦截他们。他们在乌姆巴建立了独立王

国，网罗国王的所有敌人。一代接一代，乌姆巴一直向冈多挑起战

争，成了冈多沿海地区和海上交通的一大威胁，南冈多成了考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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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国王之间的必争之地，直到埃勒萨登基才消除了这一心腹之

患。

“乌姆巴的失落对冈多极为不利，它不仅缩小了南方疆域，而

且削弱抵御哈拉德人的能力；然而那又是一块圣地，努美诺尔的末

代国王，金袍法拉松正是从那里登陆，沉重打击了索隆的气焰。虽

然大灾祸相继而来，但伊伦迪尔的后人至今还骄傲地记得阿—法

拉松大军从海上席卷而来的壮观景象。在港口陆岬最高的小山顶

上，他们建起白色巨石柱作为纪念碑。柱顶镶嵌一只水晶球，它取

日月之精华，星光万丈，在晴朗的天气里，在冈多海岸，甚至远在西

方海面都能看见。它一直矗立着，直到索隆再次崛起，乌姆巴对他

俯首称臣，雪洗昔日的屈辱。而如今，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

埃尔达卡复位后，王室及杜内丹其他家族的血统愈加与低级

的大人族的血统混杂。凭借北方人的帮助，埃尔达卡重新夺回王

位，因此他对他们格外开恩，而冈多的人口也由来自洛瓦尼翁的大

批移民而得到补充。

虽然人们担心血统的混杂会加速杜内丹人的衰落，但起初并

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过，败象同从前一样已经在一点点的显

露。毫无疑问，这首先是因为中洲本身，也由于“福缘王国”陷落之

后努美诺尔人天赋的逐渐退化。埃尔达卡活了二百三十五岁，在

位五十八年，其中十年是在流亡中度过的。

第二十六任国王泰莱姆纳在位时，灾难再次降临冈多，这是有

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其父米那迪尔，埃尔达卡之子在佩拉吉尔被

乌姆巴的考塞斯人杀害。那帮考塞斯人是卡斯塔米尔的曾孙安格

梅和桑加海恩多的手下。泰莱姆纳死后不久，一场致命的瘟疫从

东方随风飘来。国王及子女和众多的冈多人，尤其是居住在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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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亚斯的人民，都命赴黄泉。由于人口锐减，百业萧条，对莫都

边境的监视也放弃了，关隘要塞更是人去楼空。

后来人们注意到，早在绿林的阴影加深之时，这种情况就已发

生，许多邪恶死灰复燃，呈现索隆东山再起的种种迹象。确实，冈

多的敌人也遭瘟疫袭击，否则他们本可以趁冈多积弱之际将其卡

死。但索隆可以等待，无人看守的莫都边境正是他梦寐以求的。

国王泰莱姆纳驾崩之时，米纳思阿诺的白树也枯萎而死。其

侄塔隆多继承王位，在城堡内重新种植一棵树苗。他将王宫永久

性地迁到了米纳思阿诺，因为奥斯吉利亚斯已半荒芜，几成废墟。

那些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逃往伊锡利恩或西部谷地，很少愿意

再回故土。

塔隆多年纪轻轻便登上了王座，是冈多历代国王中在位时间

最长的。但他的功绩不过是重建了国内秩序，慢慢积聚国家力量。

但其子泰卢梅塔念念不忘米纳迪尔之死，还有考塞斯的野蛮侵扰，

他们不断偷袭冈多沿海地区，远至安法拉斯。泰卢梅塔调集军队，

于１８１０年一举攻克乌姆巴，卡斯塔米尔的最后一批传人被灭，乌姆

巴又在冈多国王的管辖之下。泰卢梅姆在他的名字上加了乌姆巴

达西尔的头衔。但新的灾难很快降临，乌姆巴再度失守，落到了哈

拉德人的手中。

第三场灾难是战车武士的入侵，战争延续了近百年，大伤冈多

元气。战车武士是东方的一个民族，也可能是个多民族联盟，人数

之众多，装备之精良，胜过以往任何敌人。他们坐马车行军，头领

们御车而战。他们受索隆使者的蛊惑（这一点在后来变得十分明

显），向冈多发动了突然袭击。纳马西尔二世于１８５６年在安达因

河一带阵亡，洛瓦尼翁东部与南部的人民沦为奴隶。那时，冈多的

前线退至安达因河和埃敏缪尔山。据信，魔戒幽灵就是在那时重

新进入莫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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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９年，纳马西尔之子卡里梅塔凭借洛瓦尼翁人民的起义，

在达戈拉德高山打了一个大胜仗，击溃伊斯特林斯人，替父复仇。

一段时期里，危险远离冈多，在阿拉芬特统治北方与卡里梅塔之子

昂多赫执政南方之际，两个王国结束了长期老死不相往来的对立，

言归于好。他们终于意识到有一股势力正从四面八方扼杀幸存的

努美诺尔人。当时，阿拉芬特的继承人阿维杜依娶了昂多赫之女

菲莉尔（１９４０），但两个王国并没能互相帮助。就在战车武士卷土

重来之际，安格玛也恢复了对阿瑟丹的进攻。

大批战车武士经由莫都南方，与坎亨人与哈拉德人结盟，冈多

受到南北夹击，几近崩溃边缘。１９４４年，国王昂多赫及其儿子阿

塔米尔和法拉米尔在莫兰农北部战死。敌军拥入伊锡利恩，不过，

南军首领厄尼尔却在南伊锡利恩大获全胜，歼灭了渡过波罗斯河

的哈拉德军队，然后挥师北上，一路上招募了所有溃退的北军将

士，趁敌不备，向战车武士大本营发起了进攻。战车武士此时正大

摆庆功宴，以为冈多气数已尽，只等他们收拾金瓯。厄尼尔发起猛

攻，火烧敌营，战车武士纷纷逃窜，被赶出伊锡利恩，不少敌人魂断

死亡沼泽。

昂多赫及其儿子刚死，北方王国的阿维杜依就声称他是伊西

尔德之嫡亲，是昂多赫惟一幸存的女儿菲莉尔的丈夫，应该继承冈

多王位，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在这件事上，国王的总管佩兰德尔起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国议院回复道：‘伊西尔德将冈多王权和王室移交给阿纳

里翁，因此只有阿纳里翁之子梅内尔迪尔之后嗣才有权继承。在

冈多王位只传儿子，我们不曾听说在阿诺还有不同的法律。’

“对此，阿维杜依答复道：‘伊伦迪尔生有儿子，伊西尔德是长

子，是其父的继承人，我们听说直至今日伊伦迪尔的名字排在冈多

历代国王之首，因为他被认为是一统杜内丹人天下的开国元首。

伊伦迪尔在世时，南方由他的两个儿子联合执政。他去世后，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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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离开南方来继承其父的最高王权，并仿效其父将南方的执政

权交由其兄弟的儿子担任。他既没有放弃他在冈多的王权，也不

曾打算让伊伦迪尔的王国永远分治下去。

“‘而且，在古代，努美诺尔的权杖是传给国王最年长的后嗣，

无论是男是女。诚然，这一法律在饱经战火的亡命之地没能得到

遵守，但这是民族之大法，由于昂多赫的儿子均战死且没留下后

代，我们现在就要执行这一法律。①’

“对此，冈多没作任何答复，战功赫赫的首领厄尼尔要求继承

王位，这一要求得到了冈多全体杜内丹人的支持，因为他出身王

族，是卡利玛西尔之子西里翁迪尔的儿子，而卡利玛西尔又是纳马

西尔二世兄弟阿瑟亚斯之子。阿维杜依不再对王权提出要求，因

为他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违抗冈多杜内丹人的选择。但是他的

后人却从未忘记对王权的要求，即便在王族地位被剥夺之后依然

如此。此时，离北方王国覆亡已为时不远。

“从他的名字看，阿维杜依确实是末代国王。据说这个名字是

他出生时先知麦尔贝斯起的。先知对他父亲说：‘你应称他为阿维

杜依，因为他是阿瑟丹的最后一位国王。那时杜内丹人将会面对

选择，如果他们做出一个看来渺茫的选择，那么你儿子将改名换

姓，成为一个大王国的君主。否则，王国就会多灾多难，生灵涂炭，

直到杜内丹人重新崛起，再度联合。’

“在冈多，厄尼尔之后也只有一位国王。如果王冠与权杖合二

为一，那么王权就得以维护，大灾难得以避免。但厄尼尔很明智，

即使在大多数冈多人看来，尽管有王室血统，阿瑟丹王国不过是个

弹丸之地，不足为患，但他并没因此妄自尊大。

① 努美诺尔的这条法律是因第六任国王塔—阿尔达利翁的后代只有一个女儿而

制定的，她成为第一位执政的女王，塔—安卡利米。此前并没有这样的法律。第四任

国王塔—伊伦迪尔由其子塔—梅内尔德继位，虽然其女西尔玛莉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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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阿维杜依传信，宣布因南方王国的需要，他已依法登基，

‘但我既没忘却阿诺王室，也不否认我们的血缘关系，更不希望伊

伦迪尔的王国互相对立，在你需要之时，我会倾力相助。’

“然而，过了很久，直到厄尼尔感到根基稳固之后，他才兑现诺

言。阿拉芬特国王凭借着日趋衰弱的兵力，抵御安格玛的进攻。

阿维杜依继位后也是顽强抗敌。１９７３年秋，有消息传到冈多，魔

王正准备向阿瑟丹发起最后进攻，它已陷入绝境。厄尼尔派遣其

子厄努尔带领一支舰队飞速北上，全力增援。可惜为时已晚，不等

厄劳尔赶到林顿灰港，魔王已征服阿瑟丹，阿维杜依战死。

“但当厄努尔抵达灰港，精灵和大人族惊喜地看到如此多的战

舰，欢欣雀跃。这些战舰吃水很深，几乎找不到停泊处，哈隆德和

福隆德停满船只。舰队上下来一支威武之师，武器精良，装备充

足，随时准备为伟大的国王而战。虽然这只是冈多军队的先遣队，

但在北方人看来俨然是一支大军。人们对战马更是赞不绝口，它

们来自安达因河谷，骑在马上的是高大英俊的骑士，更有洛瓦尼翁

气度不凡的王子们。

“瑟丹从林顿和阿诺召募了所有愿意跟随他赴汤蹈火的义士。

一切准备就绪，大军浩浩荡荡地渡过月牙河，朝北挺进，向安格玛

魔王发起挑战。据说，当时魔王驻在福诺斯特，邪徒麇集，霸占王

宫，篡得王权。他狂妄自大，不在要塞等待敌人进攻，却冲出城外

迎战，企图像从前一样把敌人统统赶进月牙河。

“但西方大军从埃文蒂姆山猛扑过来，在厄纽尔和北巴罗当斯

之间的平原与敌人展开激战，安格玛军队开始动摇，朝福诺斯特撤

退，这时，西方主力骑兵绕过山区，自北而下，将其击溃，魔王带着

剩余的残兵败将向北逃窜，竭力想逃回故土安格玛，但不等他逃到

卡恩当挡要塞厄纽尔一马当先率领冈多骑兵追上了他，同时，另一

支军队在精灵王格洛芬德尔的指挥下从林谷杀将过来，安格玛彻

底战败，自此，大山以西再也看不见一个安格玛人或安格玛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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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据说，当一切消逝之后，魔王突然又出现了，他披黑袍、戴黑

盔、骑黑马，见到他的人个个毛骨悚然。他独独对冈多的首领恨之

入骨，随着一声怪声，策马朝厄纽尔冲去，厄纽尔本来可以抵挡他，

但坐骑却没能受住这一进攻，转身就逃，一直跑到很远厄纽尔才控

制住马。

“魔王大笑，听到这笑声的人无不记得那怵人的声音。格洛芬

德尔骑白马迎将上去，魔王一声狞笑转身就逃，躲入黑影之中。夜

幕降临，魔王不见踪影，谁也不知其去处。

“厄努尔骑马回来了，格洛芬德尔凝视着渐浓的夜色，说：‘别

追了！他不会回到这片土地来了。他的末日远未来临，而且他不

会被任何英雄好汉消灭。’但厄努尔怒火中烧，恨不得将他千刀万

剐。

“安格玛罪恶王朝就此覆没。冈多首领厄努尔也成了魔王心

头之患，但过了许多年后，他才动手报复。”

后来人们知道，正是国王厄尼尔执政时期，魔王从北方逃到了

莫都。在那里聚集了一批以他为首的魔戒幽灵。直到２０００年，他

们从莫都出发，经由蜘蛛山口，袭击米纳思伊西尔。２００２年，他们

攻下北城，夺得城中的魔石。整个第三纪他们一直盘据在那里。

米纳思伊西尔成了恐怖之城，被重新命名为米纳思莫古尔。许多

伊锡利恩的居民远它而去。

“厄努尔像他父亲一样骁勇，却没有他父亲的智慧。他体格强

壮，血气方刚，却终身不娶妻。他惟一的乐趣是舞枪弄刀。他热衷

于比武，在冈多比武大会上，他的膂力无人能及。与其说他是国王

或首领，倒不如说更像竞技冠军。他的精力与武艺一直保持到晚

年，实为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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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３年，厄努尔继承了王位，米纳思莫古尔国王向他挑战比

武，并嘲笑他在北方之役中不敢与他正面较量，但总管玛迪尔遏止

住国王的火气。米纳思阿诺自泰莱姆纳国王执政以来，一直是王

国的都城，国王的起居之地，现在重新命名为米纳思蒂里斯，成为

一座对莫古尔高度警觉的武装城堡。

厄努尔登基刚七年，莫古尔君王又前来挑衅，嘲笑他年轻时外

强中干，随着年纪增大更是怯弱愚钝。这一回玛迪尔他再也压不

下怒火了。他带着一小队骑兵冲到米纳思莫古尔城门前，从此再

也没听说他的消息了。冈多人认为奸诈的敌人诱捕了国王，他在

米纳思莫古尔被折磨至死，但却没有他死亡的证据，摄政王玛迪尔

以国王的名义治理冈多年。

至此，王室后裔已寥寥无几，他们的数量也在那场王室纷争中

急剧减少。也就是从那时起，国王们变得猜疑嫉妒，时时提防近亲

的举动，那些受到猜忌的人不得不逃往乌姆巴加入叛军，而另一些

则不再娶努美诺尔女人为妻，放弃了自己的王族血统。

于是，再也找不到纯王室血统的王位继承人了，即便有也得不

到大家的认可。人人对那场王室纷争记忆犹新，忧心忡忡，他们清

楚，如果再有这样的自我残杀，冈多注定灭亡。年复一年，摄政王

一直统治着冈多。自从厄努尔之后，伊伦迪尔的王冠一直放在长

眠于王室墓地的厄尼尔身上，谁也没动过它。

摄政王家族

摄政王家族被称之胡林家族。他们是米纳迪尔（１６２１—１６３４）
的总管埃敏阿嫩·胡林的后裔，他是高种努美诺尔人。此后，国王

总是从他的后人那里挑选总管。自佩兰德尔之后，总管也像王位

那样成为世袭，由父亲传给儿子或最近的血亲。

每位摄政王开始执政时都要发誓：“以国王的名义执掌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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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归来。”但不久这一誓言便成了一句无关紧要的套话，因为

摄政王行使了国王的所有权力。然而许多冈多人仍然相信有朝一

日会有国王回归故里，还有人记得北方古老的王族家系，有传言

说，那些王族成员依然生活在阴影下。面对此局面，掌握大权的胡

林家族干脆横下一条心，继续执政下去。

然而，摄政王从未坐过古老的王座，从未戴过王冠，也从未执

过权杖。他们手持一根白色手杖作为执政的象征。他们的旗帜是

白色的，不加装饰，而王室旗帜是黑底，图案为七星下的一棵鲜花

怒放的白树。

玛迪尔·沃隆韦被认为是史上第一位摄政王，其后冈多共有二

十五位摄政王，第二十六位也是最后一位摄政王是德内豪二世。

起初，社会安定，处于高度警觉的和平时期，索隆在白道会的力量

前退却了，而魔戒幽灵则躲在莫古尔谷地。自德内豪一世以来，世

道一直不太平。即使冈多没有爆发激战，边境也时时受到威胁。

德内豪一世暮年，强大的黑奥克斯乌路克黑首次在莫都以外

出现。２４７５年，他们横扫伊锡利恩，占据了奥斯吉利亚斯。德内

豪之子博罗米尔（后来的九人魔戒队中的那位博罗米尔就是以他

命名的）打败了他们，重新夺回了伊锡利恩，但奥斯吉利亚斯最终

毁于战火，白桥断裂，从此那里再无人居住。博罗米尔是位伟大的

统帅，连魔王都要惧他三分。他高贵、英俊、强壮、坚强，但在作战

时受了莫古尔之伤，这缩短了他的寿命，疼痛使他的身体佝偻，在

父王驾崩后十二年，他就与世长辞。

在他之后，开始了西利翁的长期统治。他为人小心谨慎，但此

时的冈多，许多地方已经是他鞭长莫及了。他能做到的不过是守

卫边境。而他的敌人（或者说是调动这些敌人的那股力量）已准备

向他发起进攻，对此他已无能为力。考塞斯人不断骚扰沿海地区，

但他最大的心患是在北方。在黑森林与奔流河之间居住着一个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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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的民族巴尔乔斯，那片土地完全笼罩在多尔古都的阴影之下。

他们经常穿越森林偷袭，使得格兰顿以南和安达因河谷的大片土

地荒无人烟。他们的同类不断从东方过来，人口急剧膨胀，而卡莱

纳豪的人口不断萎缩。西利翁花大力才保住在安达因河的这条防

线。

西利翁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便派人北上求援，但为时已

晚。那一年（２５１０），巴尔乔斯人在安达因河东岸建造了大量船只

与木筏，万舟齐发，将冈多的河防部队一扫而尽。南来的军队受到

阻击，不得不转向北面的利姆莱特河，在那里又遭到从山上下来的

奥克斯的袭击，被迫退守安达因河。这时，一支援军出其不意地从

北方而来，罗翰骑士的号角第一次在冈多大地上响起。小伊奥尔

率部横扫敌军，把巴尔乔斯人赶进卡莱纳豪平原，并予歼灭。西利

翁把那片土地赠给了伊奥尔，让他居住。伊奥尔向西利翁宣誓永

结友谊，随时听候冈多王室的召唤。

到了第十九任摄政王比伦时代，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冈多。

经过长期准备后，三支舰队从乌姆巴和哈拉德起航，大举进攻冈多

沿海地区。敌军在多处登陆，甚至北侵至伊森河一带。同时，罗翰

骑士也腹背受敌，东西两面都遭到进攻，国土遭受蹂躏，被迫退进

白山峡谷。这一年（２７５８）漫长的寒冬来临，漫天飞舞来自东北方

的鹅毛大雪，持续了将近五个月。罗翰的海尔姆与他的儿子战死

沙场，埃里阿多和罗翰哀鸿遍野，尸体横陈。不过，大山以南的冈

多，情况略微好些。春天到来前，比伦之子贝莱冈德王战胜了入侵

者，然后发兵增援罗翰。贝莱冈德是自博罗米尔之后冈多最伟大

的首领。２７０３年他继承其父之位，冈多开始恢复元气。但罗翰治

愈创伤要比冈多慢，正因为这个原因，比伦欢迎萨茹曼的到来，把

奥桑克的钥匙给了他。从那年起（２７５９），萨茹曼一直居住在伊森

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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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莱冈德执政时期，矮人和奥克斯在雾山展开了激战

（２７９３—２７９９）。关于这场战争，南方开始只听到一些传言，后来才

知道，奥克斯从纳都希里恩逃了出来，企图穿过罗翰在白山站稳脚

跟，山谷里的战斗持续了多年，最后以奥克斯失败告终。

当第二十一任摄政王贝莱克索去世时，白树也枯死于米纳思

蒂里斯。因为找不到树种，人们就让白树枯立原处，“直到国王归

来”。

图林二世执政时期，冈多的敌人又蠢蠢欲动，因为索隆恢复了

元气，崛起之日为时不远。由于伊锡利恩不断受到莫都奥克斯的

骚扰，大多数人都离开了那里，只有少数人坚持下来。于是图林在

伊锡利恩为军队建立了秘密据点，其中亨奈斯安农是驻守时间最

长的，他还再次加强了凯尔安德罗斯岛① 的工事以保卫阿诺地

区。然而，他的主要危险是在南方。哈拉德人已经占领了南冈多，

波洛斯河一带战火不断。当伊锡利恩受到敌军大举入侵时，罗翰

国王福尔克怀恩履行了“伊奥尔诺言”，作为对贝莱冈德援助的报

答，他派遣众多将士前往冈多，在他们的支援下，图林在波洛斯河

渡口获胜，但福尔克怀恩的两个儿子均在战斗中阵亡。由于这是

一对孪生兄弟，骑士们按照风俗习惯将他们同穴埋葬。在高高的

河岸上，矗立着一块墓碑。冈多的敌人望而却步，都不敢从那儿经

过。

图林之后是特贡，关于他的年代，人们只记得在他故世前两

年，索隆狂妄地卷土重来，回到整备良久的莫都。黑塔楼重新修

筑，厄运山烈焰熊熊。最后一位伊锡利恩人逃之夭夭。特贡死后，

萨茹曼将伊森加德占为己有，并筑起城堡。

① 这名字意为“破浪之船”。因为该岛形如大船，高高的船头冲着北方，安达因河

白色浪涛撞击在它那坚硬的岩石上。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３８７



“特贡之子埃克瑟里翁二世足智多谋，他利用所继承的权力加

强王国抵御莫都进攻的能力。他对真才实学者封官许爵，鼓励有

识之士为国效力。他最钟爱的是一位杰出的统领，后者经常给他

出谋划策。冈多人称他为‘星之鹰’梭朗吉尔，他身手敏捷，目光如

箭，披风上总佩带着一颗银星。人们不知他的真名实姓，也不知道

他是何方人氏。他自罗翰来投奔埃克瑟里翁，曾在罗翰替国王申

戈尔效力，但并不是罗翰骑士。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洋，他都是一

位出色的指挥官。他来自阴影，在埃克瑟里翁王朝结束之前，他又

离开冈多返回那里。

“梭朗吉尔常常告诫埃克瑟里翁：乌姆巴的叛军是对冈多的一

大威胁，是对南方封地的一大威胁。如果索隆决定发动战争，那里

的攻击将是致命的。最后，他得到了摄政王的批准，结集起一支小

舰队，趁黑夜悄悄驶进乌姆巴，烧掉了考塞斯人的大部分战舰，并

在战斗中亲手将港监打翻在码头上，以微不足道的损失率舰队返

航。但到佩拉吉尔之后，他却没有回到正要举行盛宴迎接他凯旋

的米纳思蒂里斯，这使得惊诧的人们莫名悲伤。

“他给埃克瑟里翁带去一封告别信，说：‘我的主人，另有使命

在召唤我，如果我经历千难万险还能回到冈多，那将是我的命运。’

谁也无从猜测他肩负的是什么使命，召唤他的是什么人，但大家都

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乘船渡过了安达因河，在那里与同伴们告别，

独自一人走了，人们看见他是朝着阴影笼罩的大山走去的。

“全城人都为梭朗吉尔的离去而忧伤，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大损

失。只有埃克瑟里翁之子德内豪除外，此时他已长大成人，将继承

摄政王位，四年后其父辞世，他开始执政。

“德内豪二世为人高傲，他身材高大，英俊骁勇，比多少代来任

何冈多人更具王者风范，他聪明而有远见，博览群书，满腹经纶。

他酷似梭朗吉尔，俨若哥俩。但在人们心目中，他却是等而下之。

魔戒

３８８



他父亲也不如对待梭朗吉尔那样宠爱他。当时，许多人认为，梭朗

吉尔是趁他的竞争对手还没有成为他的主人之前离去的。但实际

上，梭朗吉尔从来没想过要和德内豪争权夺利，他一直把自己看做

是埃克瑟里翁王的一名仆人而已。只有在一件事上，他俩向埃克

瑟里翁提出的建议大相径庭。梭朗吉尔经常告诫摄政王不可信任

那位住在伊森加德的白衣萨茹曼，而更应该欢迎刚多尔夫，但德内

豪与刚多尔夫一向不和。埃克瑟里翁去世后，他更不喜欢这位灰

衣圣者来米纳思蒂里斯。因此，当后来一切公开化之后，许多人认

为德内豪明察秋毫，比当时任何人看得更深，是他发现了那位外来

人梭朗吉尔的真面目，并怀疑他和刚多尔夫阴谋排挤自己。

“德内豪任摄政王后，显示出强人风格。他大权独揽，沉默寡

言，虽然也倾听周围建议，但却我行我素。他很晚才成婚，娶了多

尔阿姆罗斯的阿德拉霞尔之女芬杜伊拉丝为妻。这位绝代佳人心

地善良，但婚后十二年便香消玉殒。德内豪爱她胜过任何人，当然

除了她生的长子除外。在别人看来，在这座危城里，她如同一朵海

边溪谷的鲜花被移到荒岩上一般凋零憔悴。东方的阴影使她恐惧

不已，只能将目光投向南方，思念大海。

“她死后，德内豪变得愈发阴郁，更沉默寡言，常常独自坐在塔

楼里，陷入沉思，他知道索隆会在他有生之年发起进攻。后来，人

们相信，德内豪急需了解军情，又生性傲慢，深信自己坚强的意志

力，于是便斗胆去看白塔楼上的魔石。自米纳思蒂里斯陷落，伊西

尔德的魔石落入敌手之后，没有一位摄政王胆敢去看魔石，甚至连

国王厄尼尔和厄母尔都不敢造次。因为米纳思蒂里斯的这块远望

魔石正是阿纳里翁的那块，与索隆拥有的那块同宗。

“这样，德内豪知道发生在他王国以外很远地方的事情，人们

对此甚是敬慕，但他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同索隆的意志

较劲，他未老先衰，于是在他身上傲慢与绝望俱增，到了后来，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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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石里看到的只是白塔楼之主与黑塔楼之王的较量，他不信任所

有抵抗索隆的人，除非他们只为他自己效力。

“魔戒大战爆发之日渐渐逼近，德内豪的儿子已长大成人。博

罗米尔比其弟弟年长五岁，相貌酷似乃父，同样心高气傲，因此深

得父亲宠爱。但在其他地方无甚共同之处，倒是更像老王厄纽尔，

他一生未娶，热衷于操练兵器，强壮无畏。除了阅读古代战争故

事，他无心学习。其弟法拉米尔长相与他相似，但思想大相径庭。

与其父亲一样，他洞察人心，但世事通达使他在待人接物时显示出

更多的慈悲而不是严苛。他举止高雅，爱好学习，热爱音乐。在当

时许多人看来，他的勇气略逊于其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不过

从不轻易冒险，追逐功名而已。每当刚多尔夫来到城里，他总是热

情相待，并努力从对方那里学得智慧。正因为如此，当然还有其他

许多方面的原因，他常使父亲不快。

“然而，兄弟俩却是手足真情。自幼博罗米尔就处处护着法拉

米尔，两小无猜，从来不去争夺父亲的宠爱和人们的称赞。在法拉

米尔眼中，冈多人没有能与德内豪的继承人、白塔楼的统帅博罗米

尔匹敌；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关于这三个人在魔戒大战中的遭

遇另叙。战争结束之后，摄政王制度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阿纳里

翁和伊西尔德的继承人归来了，并恢复王权，白树军旗重新在埃克

瑟里翁塔楼上飘扬。”

５ 阿拉贡与阿尔温的一些故事

“阿拉多是阿拉贡国王的祖父，其子阿拉桑欲娶德黑尔之女

‘天仙’吉尔蕾恩为妻。德黑尔是阿拉纳斯之后裔。对这一婚姻，

他持反对态度，理由是吉尔蕾恩尚未成年，按杜内丹人的习俗，还

不是婚娶年龄。

“‘况且，’他说，‘阿拉桑是位成年人，生性严厉，他担当统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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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人们预料得早，而我预感到他的寿命不长。’

“但他的妻子艾茨温也能预知将来，答道：‘事不宜迟！现在是

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不久就要出大事。我看如果他俩现在成婚，

或许还会给人民带来希望。要是耽搁了，恐怕就没机会了。’

“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阿拉桑和吉尔蕾恩结婚刚一年，阿拉

多在林谷北部的科德费尔斯被山中巨怪抓住并杀害了。于是阿拉

桑成了杜内丹人的统领。翌年，吉尔蕾恩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阿

拉贡。但当阿拉贡两岁时，阿拉桑与埃尔隆德的儿子一起征战奥

克斯，被奥克斯的毒箭射穿眼睛而丧命，享年六十。与其他族人比

起来，属于短命。

“阿拉贡作为伊西尔德的继承人，由其母抚养，住在埃尔隆德

家中。埃尔隆德待他如己出，称他埃斯特尔，意为‘希望’。根据埃

尔隆德的命令，他的真名与家系必须保密。这位智者知道，大仇敌

正在搜寻伊西尔德的继承人，要将他们斩尽杀绝。

“埃斯特尔刚二十岁时，他与埃尔隆德的儿子们创立赫赫功绩

而凯旋林谷。埃尔隆德瞧着他，满心喜欢。他看出埃斯特尔端庄

高尚，少年老成，日后体魄会更健壮，思维会更敏锐，前途无量。那

天，埃尔隆德叫了他的真名，告诉他是谁，他父亲又是谁，然后将家

族的传世之宝交给他。

“‘这是巴拉赫之戒，我们这个古老家族的象征，这些是纳西尔

宝剑的碎片，有了这些，你就能成就大事业。我预见你的寿命之长

将创人类纪录，除非邪恶降临在你身上，或者战死沙场。战斗是长

期而艰苦的，安纽米纳思的权杖先留在我这里，你必须证明自己配

的上它。’

“次日日落时分，阿拉贡独自在林中漫步，心潮澎湃，满怀希

望，眼前一片美景，他不禁引吭高歌。他边走边唱，突然看到一位

少女在白桦林的绿茵地上行走，惊讶得停下脚步，以为是在梦境

中，不然就是得到了精灵吟游诗人的天赋，能使歌唱的对象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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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

“当时阿拉贡唱的是《露西恩女郎》中的一个片断。这支歌唱

的是露西恩与贝伦在奈尔多雷斯森林相遇的情景。瞧！露西恩就

在林谷，就在他面前款步而行，身穿银蓝相间的披风，美如精灵家

园之晨曦，微风吹来，吹起她一绺深发，额上戴着宝石，闪烁如星

星。

“阿拉贡一时惊呆了，担心她会突然消失，再无处可寻。于是

就冲着她喊：‘蒂努薇尔！蒂努薇尔！’就如古时贝伦那样大叫。

“那位女郎转过身来，对他莞尔一笑，说：‘你是谁呀？为什么

叫我那个名字？’

“他答道：‘因为我相信你就是露西恩·蒂努薇尔，刚才我正在

唱她。即便你不是她，但也酷似露西恩。’

“‘许多人都这么说。’她正色道，‘可她的名字并不是我的名

字，当然我的命运可能与她相同。你是什么人？’

“‘我叫埃斯特尔。’他说，‘但实际上我是阿拉桑之子阿拉贡，

伊西尔德的之传人，杜内丹人的统领。’尽管他很为自己的出身自

豪，但此时他觉得无甚价值，与她的高贵与可爱比起来，一切都无

足轻重。

“她朗声笑道：‘那么说我们是远亲喽。我是埃尔隆德之女阿

尔温，也叫昂多米尔。’

“‘在危险时期，人们总是把细软珍藏起来，这不奇怪。但我真

佩服埃尔隆德和你的兄弟们，我自幼就在令尊家里居住，却从来没

有听说过你，也一直没见过你。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令尊将你锁

在地窖里了？’

“‘哪有的事。’她说，抬头眺望耸立在东方的群山，‘我有一段

时间居住在我母亲族人的土地上，那是在遥远的洛丝萝林，最近才

回到故乡探望父亲。我已经很多年没在林谷中散步了。’

“阿拉贡听了直发愣，因为她看来并不会比自己年长，而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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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才生活了不过二十年。阿尔温看着他眼睛，说：‘没什么奇怪

的，埃尔隆德的子女个个寿如埃尔达人。’

“阿拉贡一脸窘迫，因为他在她眼中看到了精灵的光彩与睿

智。从那一刻起，他深深地爱上了埃尔隆德之女阿尔温·昂多米

尔。

“在后来的日子里，阿拉贡变得沉默寡言，他母亲察觉出他身

上发生的微妙变化，在她的逼问下，他把在树林暮色下邂逅阿尔温

一事和盘托出。

“‘孩子，’吉尔蕾恩说，‘你的目标太高，即便对你这个国王的

后嗣来说也是可望不可及的。这位女孩是当今最高尚最典雅的女

子，凡人与精灵结婚是不合适的。’

“‘可是我们也有他们的部分血统。’阿拉贡说，‘我听到的关于

我们先祖的故事总是真的吧？’

“‘真倒是真的。’吉尔蕾恩说，‘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

在前一纪，是在我们的种族还没有衰变之前。要是没有埃尔隆德

大师开恩，伊西尔德的后嗣很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但我看，在这件

事上，你是得不到埃尔隆德恩准的。’

“‘那么我的生命将在忧愁中度过，我会独自走进荒野。’阿拉

贡说。

“‘这就是你的命。’吉尔蕾恩说，虽然她多少有她的族人那种

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她没对他多讲她的预测，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

她儿子告诉她的事。

“但埃尔隆德见貌辨色，世事洞明。在那年的秋天来临前的一

天，他把阿拉贡召唤到他的房间，说：‘阿拉贡，阿拉桑之子，杜内丹

人的统领，请听我说！摆在你面前有一个重大的命运选择：要末超

越伊伦迪尔以来历代国王，要末与你的族人沉入黑暗。你要经历

多年的磨难，在此期间，你不能娶妻，也不得与任何女人亲近，直到

胜利的一天到来，直到你可以当之无愧地成家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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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感到十分困惑，问道：‘是我母亲讲出了我心中的秘密

吗？’

“‘不，’埃尔隆德说，‘是你自己的眼睛背叛了你。但我指的并

不是我的女儿，你跟任何人的女儿都不能结婚。至于‘天仙’阿尔

温，林谷与萝林之女，她是人民心中的长庚星，她的血统要比你高

贵得多，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很久。与她相比，你不过是一棵

长在历经春秋的年轻白桦树旁的小苗。她比你高得多，我觉得她

也是这么认为的。即使不是如此，即使她倾心于你，我依然为我们

的宿命悲哀。’

“‘什么宿命？’阿拉贡问。

“‘只要我坚守在这里，她就拥有埃尔达永远年轻的生命。’埃

尔隆德答道，‘如果我离开，她将与我同行，如果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的话。’

“‘我明白了，’阿拉贡说，‘我所倾心的珍宝与当年贝伦倾心的

珍宝同样贵重。这就是我的宿命。’突然，他族里那种预见未来的

能力出现在他的身上，‘瞧！埃尔隆德大师，你坚守的时日已所剩

无几，你的子女很快就要做出选择：与你分手，还是与中洲告别。’

“‘不错。’埃尔隆德说，‘很快，正像你说的那样。虽然在人类

看来还要经历许多年。但在我的爱女阿尔温面前不存在选择，除

非是你，阿拉桑之子阿拉贡使我俩中间的一个，不是你就是我，饱

尝天各一方与生死离别之苦。你并不清楚你渴望从我这里得到的

是什么。’说罢，他长叹一声，过了好一会儿，才严肃地注视着这位

年轻人，继续说，‘该发生的事情终归要发生，就此打住。多年以后

我们再来谈这件事，好吗？黑云压城，灾难即将降临。’

“就这样，阿拉贡同埃尔隆德依依惜别。第二天，他同母亲、埃

尔隆德王族成员和阿尔温一一告别，走向荒野。在此后近三十年

间，他投身于与索隆殊死斗争的艰巨事业中。他与智者刚多尔夫

结下了莫逆之交，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智慧。他伴随刚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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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跋山涉水，历尽艰险。随着时光的消逝，他更多的是孤身一人独

闯天下。他的历程艰辛而漫长，神情阴郁，难得一笑。但在人们眼

里，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如果他不掩饰自己，人们一眼就可以

看出他是一位流亡中的国王。他经常乔装打扮成不同身份的人，

以许多不同的名字而闻名遐迩。他与罗翰骑士驰骋疆场，在陆上

与海上为冈多君王而战，在胜利来临的那一刻，他悄然离去。他远

走东方，深入南方，探索人类之心，无论它们是邪恶还是善良的，并

且不断揭露索隆走狗的阴谋诡计。最终他百炼成钢，成为人中豪

杰，他知识渊博、技能娴熟，胜人一筹，因为他具有精灵的智慧。他

目光如炬，几乎无人可敌。因命运多舛，他一脸伤悲、正颜厉声，然

而心灵深处却希望常驻，欢乐不时由此喷发，就如清泉从岸石中涌

出。

“光阴似箭，当阿拉贡四十九岁那年，他冲出了索隆重新占据

的莫都黑暗王国，逃离魔穴。他感到精疲力竭，希望返回林谷休整

一段时间，再长途跋涉转战各地。途中，他来到萝林边境，蒙盖拉

德丽尔夫人恩准而进入那片幽谷。

“他不知道阿尔温·昂多米尔也在那里，与她母亲的族人住在

一起。虽然日月流逝，但她容颜未改，只是神态愈发严肃，难见笑

靥。而此刻的阿拉贡则是老成持重，体格健壮。盖拉德丽尔请他

换下褴褛破衫，穿上银白服装，再披上精灵斗篷，还在他额前佩上

一枚晶莹的宝石。他看上去不像人类，更像一名来自西方群岛上

的精灵王。久别后的阿尔温再次看到的阿拉贡就是这般模样。当

他在长满金色花朵的卡拉斯加拉顿树林下向她走去时，她的选择

已经做出，她的宿命已经确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俩携手徜徉在洛丝萝林的林间空地

上，直到他离去。在仲夏黄昏时节，阿拉桑之子阿拉贡和埃尔隆德

之女阿尔温登上了萝林中部的美丽小山凯林安姆罗斯，赤脚走在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３９５



盛开着伊莱纳花和妮富蕾迪尔花的碧草地上。在山顶上他俩东望

阴影，西眺暮色，起誓结为终身伴侣，沉浸在幸福之中。

“阿尔温说：‘阴影虽然黑暗，我心中却充满愉快。因为你，埃

斯特尔，将列于摧毁阴影的伟人中间。’

“但阿拉贡却回答说，‘上天，我无法预测未来，我对风云变化

一无所知。但只要你有希望，我就有希望。我拒绝阴影，但暮色也

不属于我。我是凡人，如果你长庚星跟定了我，你也必须放弃暮

色。’

“她站在那里，如玉树临风，注视西方，最后说：‘我跟定了你，

杜内丹人，不再依恋暮色，然而那里是我的族人的土地，是我们永

久的家园。’她深爱着自己的父亲。

“埃尔隆德得知女儿的选择之后，缄默不语，内心充满痛苦，长

期担心的宿命终于降临，真是难以承受。当阿拉贡重返林谷后，他

把他叫到跟前，说：‘我的孩子，希望消逝的年代已经来临，在它之

后将会怎样我难以预料。现在已经有一道阴影拦在你我中间，或

许，这正是命中注定的。很可能，人类王族的振兴将建立在我的损

失的基础上。因此，虽然我很爱你，但我还是要跟你说：阿尔温不

该为无谓的理由而牺牲她那灿烂的生命之光，要嫁，她只能嫁给冈

多与阿诺的国王。对我来说，即便胜利，只能给我带来生离死别。

但对你，不过一晌贪欢而已。孩子！我担心，对阿尔温来说，人类

的最后结局是她难以承受的。’

“埃尔隆德与阿拉贡之间横亘着这一千古难题，他俩再没有提

起此事。阿拉贡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历险。世界越来越阴暗，中

洲陷入恐怖，索隆的力量越发壮大，黑塔楼更加坚固。阿尔温留在

林谷，时时思念着在远方征战的阿拉贡，满怀希望地为他绣了一面

硕大的王旗。只有那位有资格得到努美诺尔王权和伊伦迪尔继承

权的人才配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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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吉尔蕾恩告别埃尔隆德回到了埃里厄多她自己的族

人中间，一人独居。她很少见到战斗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有一次，

阿拉贡回到北方来探望母亲。在他离开前，她对他说：

“‘这是我们的诀别，埃斯特尔，我的孩子！我心忧虑，日益衰

老。我无法面对在中洲越聚越浓的黑暗，我要走了。’

“阿拉贡竭力安慰她，说：‘在黑暗的尽头也许还有希望之光，

只要存在，我就会让你看到它，让你高兴。’

“但她只是说：

“‘ＯｎｅｎｉＥｓｔｅｌＥｄａｉｎ，úｃｈｅｂｉｎｅｓｔｅｌａｎｉｍ．①’

“阿拉贡心绪沉重地离去。吉尔蕾恩不等第二年春暖花开就

辞世了。

“魔戒大战日趋临近。这场战争另有详述，其中包括：导致索

隆垮台的手段是如何出乎意料地显现的，人们又是如何绝处逢生

的。就在垂败之际，阿拉贡从大海而来，在佩兰诺战役中展开阿尔

温手织的王旗，就在那一天，他第一次被人民呼为国王。他终于完

成了使命，继承了先王的王位，得到了冈多的王冠和阿诺的权杖。

在索隆覆亡的那年仲夏，他牵着阿尔温·昂多米尔的手，在列王之

城举行婚典。

“第三纪终结于胜利与希望之中，然而埃尔隆德与阿尔温父女

的分别却令人肠断，他们将远隔重洋，宿命使他们天各一方。魔戒

之王被销毁后，三枚魔戒也丧失法力。埃尔隆德终于感到心力交

瘁，告别中洲，永不返回。而阿尔温已经变成凡人，不过她活得很

久，直到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之后才离开人世。

“作为精灵与人类的女王，她和阿拉贡一起生活了一百二十

年，天下太平安宁。最后，阿拉贡感到死之将至，寿命再长也有尽

头，于是他对阿尔温说：

① 我把希望给了杜内丹人，我自己没留下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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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庚星，我的夫人，我的至爱，天下最美的女人，我的世界正

在消逝。啊，我们浑然一体，共度人生，现在是日落时分了。’

“阿尔温十分清楚他的意思，并且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但她依

然忧伤难抑：‘我的陛下，难道你要在你的时代结束之前就离开听

命于你的人民吗？’

“‘我的时代即将结束。’他答道，‘如果我现在不走，到时候我

不得不走。我们的儿子埃尔达利翁已经长大成人，他要继承王位

了。’

“于是，阿拉贡走到幽街的国王陵园，躺在为他准备的那张大

床上，然后与埃尔达利翁告别，将冈多的带翼王冠和阿诺的权杖交

到儿子手里。大家都离去了，只剩下阿尔温一人，独自站在床边。

她血统高贵，睿智过人，但此刻，仍忍不住乞求阿尔贡别弃她而去，

毕竟，她还要活下去。她不得不品尝她自己选择的人生苦短的后

果。

“‘昂多米尔夫人，’阿拉贡说，‘这一刻的确令人痛苦，但它在

我们于埃尔隆德花园的白桦下相遇的一刹那就已经注定了。现

在，那里已经没人去了。在凯林安姆罗斯山上，我们既摈弃阴影，

摈弃了暮色，于是就接受了这一命运。你细细想想，扪心自问，你

是否真的要我等候，待到我老态龙钟，昏庸老朽，从高高的王位上

摔下来吗？不，夫人，我是最后一位努美诺尔人，也是旧时代的最

后一位国王。我享受的不光是中洲人三倍的寿命，而且还有可以

留去自由的特权，我什么也不带走。夫人，我要安息了。

“‘我没有话能安慰你，因为在这一世界里没法祛除生死离别

的痛苦。最后的选择放在你面前，或是悔悟，去灰港，带着对我们

共同生活的回忆西去，这回忆将在那里长绿不败，但毕竟是记忆而

已。或是遵从人类的命运。’

“‘没有选择，亲爱的陛下。’她说，‘选择早已做出。如今已经

没有载我西去的航船了，不管愿意与否，我必须遵从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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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过，我要对你说，努美诺尔人的国王，

直到今天我才清楚你们民族的历史与厄运。我曾将他们视作不可

救药的愚氓，但最终又怜悯他们。如果埃尔达人所说的是真的，那

么对人类来说，接受万物之佼赐予人类的礼物———死亡，确实是痛

苦的。’

“‘看来是这样。’他说，‘我们早就摈弃了阴影与魔戒，别让我

们在最后的考验面前屈服。我们必须经历痛苦，但不会绝望。啊！

我们不会永远禁锢在这个世界里，而在世界之外有着比记忆更多

的东西！别了！’

“‘埃斯特尔，埃斯特尔！’她失声大叫，就在握着他的手亲吻的

当口，他已安然入睡。他显现了一种惊人的壮美，这使所有进来看

他的人都惊叹不已。年轻时的俊美，壮年时的骁勇，老年时的睿智

与尊严，交织在一起。他安睡在那儿，人类英王的光辉形象与世共

存。

“阿尔温走出陵园，眼中的光芒熄灭了。在旁人看来，她变得

冷漠抑郁，就像冬日没有星星的苍穹。她与埃尔达利翁、她的女儿

们，还有她喜爱的所有人一一告别，离开米纳思蒂里斯，去了萝林，

独自住在黯然失色的树林中，直到冬天来临。盖拉德丽尔已离去，

凯利博恩也西去，惟有沉寂的大地永存。

“蔓蓉树叶终于飘落，春天却不再降临。阿尔温长眠在塞林阿

姆洛斯山上，那是她绿色的坟茔，直到变了大地，她被后来人彻底

忘却。从此伊莱纳花与妮富蕾迪尔花再也没有在大海的东边绽

放。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这故事来自南方，随着长庚星的殒落，本

书不再叙述那古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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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奥尔家族

“小伊奥尔是伊瑟奥德人的君主。那片土地靠近安达因河源

头，位于雾山山脊与黑森林最北端之间。国王厄尼尔二世时，伊瑟

奥德人从卡洛克和格莱顿之间的安达因河谷迁移到这里。在血缘

上他们是波宁尔族和森林西麓人的近亲，伊奥尔的祖先声称是洛

瓦尼王朝列代国王的后人，在战车武士入侵前，这个王朝的国土一

直延伸到黑森林以远，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埃尔达卡以后冈多历

代国王的族人。他们热爱草原，喜欢马匹，热衷骑射。那时安达因

河谷居住着许多部落，而且多尔格尔德的阴影越伸越长，因此当他

们听说魔王垮台后，就向北扩大地盘，把安格玛人的残余赶出大山

东麓。但在伊奥尔之父莱奥德时代，他们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

族，以至于他们的家园显得有些拥挤了。

“第三纪的２５１０年，新的威胁降临冈多，来自东北方向的一大

批野人横扫洛瓦尼兹，越过布朗草原，乘木筏渡过安达因河。同

时，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出于预谋，奥克斯（在与矮人打仗前，他们人

多势众）从山区倾巢而出，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卡莱纳豪大地，冈

多摄政王西利翁派人北上求援。安达因河谷的人类与冈多人有着

悠久的友谊，但当时河谷里的居民并不多，而且居住分散，一时很

难结集起来。最后，冈多求援的消息传到了伊奥尔耳中，虽然似乎

为时已晚，他还是率领大队骑士出发了。

“这样，他投入了凯利勃兰特原野的战斗，那是一片位于银流

河和利姆莱特河之间的绿野，冈多北方部队在此陷入重围，这支部

队败于沃尔德，被切断南下的退路，只好渡过利姆莱特河，又遭到

奥克斯的突然袭击，被逼到安达因河边。正当走投无路之际，伊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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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骑兵出其不意，南下攻击敌军背后，战局逆转，敌军在利姆莱

特河一带损失惨重，狼狈逃窜，伊奥率部乘胜追击，敌军闻风丧胆，

不等北方骑兵进抵沃尔德，守军已弃城而走，骑兵们在卡莱纳豪草

原上将之一举歼灭。”

早在大瘟疫之后，这一带就人烟稀少，剩下的人大多遭到野蛮

的东方野蛮人的屠杀，西利翁为报答伊奥尔的援助，把位于安达因

河和伊森河之间的卡莱纳豪赠给伊奥尔和他的人民。他们北上接

来家眷与财产，在此定居，并把这块土地称为马克，并自称为伊奥

尔林加斯，但冈多人称那地方为罗翰，将那里的人称为罗赫里姆

（即罗翰骑士之意）。这样伊奥尔成了罗翰的开国君王，他挑选了

白山之麓的一座青山埃多拉斯作为住地，白山便成了他的王国的

南方屏障，罗赫里姆在自己国王和法律的管辖下自由生活，并且与

冈多结为永久同盟。

“许多君主、武士和娇美英武的妇女都在罗翰流传的歌曲中提

到，这些歌曲讲述的是他们来到罗翰之前在北方家园的事迹。他

们认为是一个叫弗朗加的首领将他们带到伊瑟奥德，他的儿子弗

拉姆杀了盘据在埃雷德米斯林的巨龙斯卡萨，此后这片土地太平

祥和。弗拉姆获得大量财宝，但与矮人结下世仇，因为矮人认为斯

卡萨巨龙的财宝是他们的。但弗拉姆连一分一厘都不给，反而给

他们送去了制成项链的斯卡萨牙齿，说：‘你们的宝库里可不能有

这样的珠宝，因为它们非常难得。”据说，矮人就是为了这一侮辱杀

了弗拉姆。因此，历史上伊瑟奥德人与矮人一向不和。

“莱奥德是伊奥尔的父亲，他是驯马行家，那时这片土地上野

马成群，他捕获了一匹白马驹，它很快成长为一匹身架匀称、结结

实实、趾高气扬的小公马，没人驯服得了它。一次莱奥德斗胆骑上

这匹马，它撒开蹄子驮着他乱颠，最后把他摔下马背，头撞在岩石

上，当场毙命，年仅四十有二。当时他儿子才是个十六岁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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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奥尔发誓为父报仇，他长期搜寻这匹马，终于有一天发现

了它的踪影，他的伙伴以为他会走近那马，在弓箭射程内射杀它，

但他们接近之后，伊奥尔站直起身，大声喊道：‘过来，人类的克星，

你须改名换姓！’那匹马朝伊奥尔看看，居然走了过来，站在他面

前。伊奥尔说：‘我叫你费拉洛夫。你热爱自由，我不会因此而怪

罪你，但你欠了我一笔血债，我要你把自由交给我，直到你生命结

束。’

“然后伊奥尔骑上马，费拉洛夫十分顺从，伊奥尔没给马套上

马嚼和笼头，一路骑回家，此后他一直这样骑这匹马，这马懂得人

讲的每一句话，可是除了伊奥尔以外，它不让其他任何人跨上马

背。伊奥尔就是骑着费拉洛夫来到凯勒勃兰特草原的，那马的寿

命如人类一样长，它的后代也是如此，一直到捷影这一代。这些马

是种马，只充当罗翰国王及其儿子的坐骑。人们说，这些种马一定

是贝玛（埃尔达人称他为奥洛米）从大海西面带来的。

“自伊奥尔至塞奥顿的历代罗翰国王中，人们提到最多的是海

尔姆·哈默汉德，他膂力过人，勇敢坚强。当时有个叫弗雷卡的人，

声称是国王费里瓦恩之后裔，可人们说他多半是登兰人的血统。

他长着一头黑发，在阿道恩河① 两岸拥有着大片土地，富可敌国。

他在河源附近建立据点，不把国王放在眼里，海尔姆虽不信任他，

但还是让他参加议事会。他则是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一次费雷卡带了一大帮人来开会，并为他的儿子伍尔夫向海

尔姆提亲，海尔姆却说：‘自你上次来过后又长胖了，但我看那多半

是赘肉。’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弗雷卡确实大腹便便。

“弗雷卡恼羞成怒，辱骂国王，最后说：‘即便是老国王，拒绝受

① 该河从埃雷德尼姆雷斯西部流入伊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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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也要赔礼道歉的。’海尔姆答道：‘行了，你儿子的婚事不过小事

一桩，你我以后再议。本王和议事会有要事相商。’

“会议结束后，海尔姆站起身，将大手按在费雷卡的肩上，说：

‘本王不允许在宫内互骂，不过到外面就悉听尊便。’他要费雷卡走

在他前面，走下埃多拉斯进入旷野，然后对费雷卡的随从说：‘走

开，我们要谈私事，不需要旁听者。去，和我手下人聊天去！’随从

们一看国王的卫兵和朋友众多，只好退了下去。

“‘好了，登兰佬，’国王说，‘你现在只要对付海尔姆一人就可

以了，光杆一个，手无寸铁。你刚才说得够多了，现在该轮到我说

几句了。费雷卡，你的愚蠢与你的肚子一样见长，说到礼品，如果

我海尔姆不喜欢别人扔给他的不义之财，他就砸了它。看揍！’说

着一拳砸向弗雷卡，弗雷卡应声倒地，不省人事，不久就咽了气。

“海尔姆随即宣布弗雷卡之子及其近亲为国王之敌，然后派出

大军向西部边境挺进，弗雷卡的族人顿作鸟兽散。

“四年后（２７５８），罗翰面临大敌，冈多却无力相助，因为考塞斯

的三支船队袭击冈多，整个沿海地区陷入战火中。罗翰受到了来

自东方的入侵，登兰人看到了机会，从伊森加德倾巢而出，越过伊

森河。很快就有消息说，这支军队是由伍尔夫指挥的，他们与在莱

夫纽和伊森河口登陆的敌人联手，来势凶猛。

“罗翰战败，国土被占，幸存者逃到大山山谷，海尔姆从伊森河

渡口败退，损失惨重，在洪堡与及其背后的深谷避难（此处后来被

称之海尔姆深谷），但依然处于重围之中。伍尔夫占领埃多拉斯，

在梅达塞尔德扎营，自封为王，海尔姆之子哈勃斯参加埃多拉斯保

卫战，终因不敌，以身殉国。

“不久，历史上有名的‘长冬’降临，大雪覆盖罗翰长达五个月

（２７５８年１１月至２７５９年３月），罗翰人与他们的敌人都是饥寒交

迫，度日如年。冬至后，海尔姆深谷发生严重饥荒，国王的幼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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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在绝望中不顾国王的劝告，贸然率部突围，但在大雪中全军覆

没。海尔姆因饥饿和忧郁显得暴躁而憔悴。但即便仅仅出于对国

王的担忧，也足以促使众多将士坚守危城。他常常单独外出，身披

白袍，雪人般悄悄进入敌营，手刃众敌。人们相信，即使他不带武

器，也没有任何武器能伤及他。登兰人则说，他找不到食物就吃

人，这种说法在登兰广为流传。海尔姆有一只巨大的号角，人们不

久就注意到，在出击前，他总要吹响号角，声震深谷，敌人闻之失魂

丧胆，不敢结集起来抓他杀他，反而逃之夭夭。

“一天夜里，人们听见号角又吹响了，但海尔姆没回来。清晨，

久雪初霁，天际微露晨曦，人们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屹立在土壕之

上，纹丝不动，没有一个登兰人敢靠近他。海尔姆就这样站着死

了，像一尊岩石，双膝挺直，人们说，在深谷时而还能听见那号角

声，海尔姆的幽魂时时降临敌群，吓得他们丧魂落魄。

“不久，冬天离去，海尔姆的妹妹茜尔德之子弗里拉夫从逃亡

地顿哈罗出发，带着一支敢死队偷袭伍尔夫，将他杀死在梅达塞尔

德，重新攻占埃多拉斯。大雪融化引起山洪，恩特沃什河谷一片汪

洋，东方入侵者非死即退。最后，冈多也派出了援军从大山的东西

两路前来增援。这年（２７５９）年末前，登兰人被赶走，甚至被驱逐出

了他们的老巢伊森加德，弗里拉夫登基为王。

“海尔姆的遗体从洪堡抬了回来，埋葬在第九座坟墓中，此后，

白色的茜姆贝尔敏花在那里开得格外茂盛，整座坟冢俨然白雪覆

盖。弗里拉夫去世后，开始修筑一排新的陵寝。”

由于战争，罗翰人口与牲畜骤减，但值得庆幸的是在福尔克怀

恩国王时期他们恢复了元气，此后许多年再也没有受到巨大威胁。

在弗里拉夫加冕之时，萨茹曼露面了，带着礼品，对英勇善战

的罗赫里姆赞不绝口，人人将他视为贵宾。不久他就住进了伊森

加德，这得到了冈多摄政王比伦的许可，因为冈多仍然声称伊森加

德是其王国的要塞，并不属于罗翰。比伦还把那座固若金汤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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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克塔楼的钥匙交由萨茹曼保管。

这样，萨茹曼俨然成为人主。开始时，他是作为摄政王的副手

和塔楼的护卫者进驻伊森加德的，弗里拉夫像比伦一样，对此满心

喜欢，因为伊森加德掌握在一位强大的朋友手中。萨茹曼很早就

像朋友，可能起初他确是朋友，可是后来，人们不再怀疑萨茹曼去

伊森加德是希望在那里找到魔石，以建立自己的权力，在最后一次

的白道会会议后，他开始对罗翰起歹意，当然他并没有显露出来，

他将伊森加德占为己有，把它变成强权和恐怖之地，好像在与索隆

较劲，建立第二个黑塔楼，他从所有憎恨冈多和罗翰的人中选择朋

友和仆人，不管他们是人类还是其他更邪恶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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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翰历代国王

年份① 第一家系

２４８５—２５４５ １．小伊奥尔，他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在年轻时

继承其父王位，而且死时仍头发金黄，面色红润。他

之所以早死是因为伊斯特林斯人卷土重来，他在沃

尔特战役中阵亡，于是筑起了第一座陵寝。弗里拉

夫也葬在这里。

２５１２—２５７０ ２．布雷戈。他将敌人赶出沃尔特，此后罗翰许多年

没有受到攻击。１２６９年，他建成了梅达塞尔特大王

宫。在一次宴会上，其子巴尔多起誓要走“死亡之

路”，一去不复返。翌年布雷戈忧郁而死。

２５４４—２６４５ ３．老阿尔多。他是布雷戈之次子，他被称为老，是因

为他的长寿，在位７５年。在他执政时期，罗翰人口

增长，并驱赶或降服了遗留在伊森东部的登兰人，哈

罗黛里和其他山谷都有了人烟。其后的三位国王很

少被人提及，在他们的时代，罗翰一派祥和昌盛。

２５７０—２６５９ ４．福里。阿尔多的长子，但是他的第四个孩子，他封

王时已年迈。

２５９４—２６８０ ５．弗里怀恩。

２６１９—２６９９ ６．戈尔德怀恩。

２６４４—２７１８ ７．德奥。在他执政时期登兰人不断袭击伊森河一

① 此处年份根据冈多年历（第三纪）推算，数字表示生卒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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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２７１０年他们占领了伊森加德荒无人烟的外围，

无法驱除。

２６６８—２７４１ ８．格拉姆。

２６９１—２７５９ ９．海尔姆·哈默汉德，在位末年，因敌人入侵及“长

冬”，罗翰蒙受巨大损失，海尔姆及其儿子哈勃斯和

哈姆战死，海尔姆妹妹之子弗里拉夫继位。

年份 第二家系

２７２６—２７９８ １０．弗里拉夫·茜尔德森，在他执政时期，萨茹曼来到

伊森加德，登兰人已被驱出伊森加德，罗翰在随后的

饥荒和积弱年代里首次受益于他的友谊。

２７５２—２８４２ １１．布赖塔。他的人民称他为莱奥法，其为人豪爽，

乐于助人，受到众人的爱戴。在他执政时期，罗翰与

奥克斯之间发生战争。奥克斯被赶出北方后，在白

山避难。他去世时，人们认为奥克斯已被剿灭，但事

实并非如此。

２７８０—２８５１ １２．瓦尔达。他只当了九年国王。当他和随从出顿

哈罗经山路行进时，中了奥克斯的埋伏，被斩尽杀

绝。

２８０４—２８６４ １３．福尔卡。他是位出色的猎手，但发誓只要罗翰还

有一个奥克斯，他就不打猎。在发现并捣毁了最后

一个奥克斯巢穴后，他在弗里恩森林追猎埃弗霍尔

特大野猪，他如愿以偿，却死于獠牙所咬之伤。

２８３０—２９０３ １４．福尔克怀恩。当他成为国王时，罗翰已恢复元

气，他重新征服了登兰人占领的西部边境（位于阿道

恩河和伊森河之间）。在艰难岁月里，罗翰得到冈多

的巨大帮助，因此当他得知哈拉德人猛攻冈多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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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军前去增援，他本想亲率部队前往作战，但被劝

阻，他的孪生儿子福尔克雷德和法斯特雷斯（生于

２８５８）代为出征，在伊锡利恩战役中双双阵亡

（２８８５），冈多摄政王图林二世给福尔克怀恩送去了

巨额黄金以示抚恤。

２８７０—２９５３ １５．芬格尔。他是福尔克怀恩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

儿子，此人口碑不佳，贪图享受，与手下及子女龃龉

不断。他第三个孩子，惟一的儿子凯奥尔成年后离

开罗翰，长期住在冈多，为摄政王效劳并赢得了荣

誉。

２９０５—２９８０ １６．凯奥尔。他很晚才成婚，直到２９４３年才在冈多

娶了小他十七岁的洛沙纳克·莫雯，她为他生了三个

孩子，老二塞奥顿是独子。芬格尔死后，罗翰召他回

国，他很不情愿地回来了，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开明

的国王。他在王宫里使用冈多语，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赞同这样做。莫雯又在罗翰给他生了两个女儿，

小女儿塞奥德温是最漂亮的，她出生很晚（２９６３），他

哥哥十分疼爱她。凯奥尔回国后不久，萨茹曼就宣

布自己为伊森加德之王，不断挑衅罗翰，侵占边境，

支持其敌人。

２９４８—３０１９ １７．塞奥顿。在罗翰传记中他被称为塞奥顿·埃德

纽，在萨茹曼的蛊惑下他意志消沉，但刚多尔夫将他

治愈，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振精神，率领大军取得了

洪堡大捷，接着又带领部队征战佩兰诺草原，投身那

个时代最大的一场战役，他倒在冈多都城大门前，在

他的出生地和冈多先王们一起安息，后被运回家乡

葬在埃多拉斯他的家系的第八座坟冢中。新的家系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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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家系

２９８９年，塞奥德温嫁给罗翰东部山丘带的伊奥尔蒙德，儿子

伊奥尔默尔生于２９９１年，女儿伊奥尔温生于２９９５年，那时索隆重

新崛起，莫都阴影已伸进罗翰。奥克斯开始袭击东部地区，偷杀马

匹。白山也有奥克斯下来，为大个乌路克黑，可是过了很久人们才

怀疑他们是萨茹曼的走狗。伊奥尔蒙德的主要战线是在东面，他

珍爱马匹，痛恨奥克斯，只要一听说敌人袭击，他就火冒三丈，毫不

犹豫地带领数骑迎战敌人，３００２年的一天，他追踪小股敌人到埃

敏缪尔山边境，遭到躲在岩石后的大队敌军的伏击，不幸战死。

不久，塞奥德温也病故，国王悲痛欲绝，将她的子女带进王宫，

视为亲生子女。他自己只有过一个孩子，儿子塞奥德雷德，当时二十

四岁。王后埃尔芙霞尔因难产去世，国王没续弦。伊奥尔默尔和伊奥

尔温在埃多拉斯长大成人，目睹了落在塞奥顿王宫的阴影。在国王

眼里，伊奥尔默尔酷似他的父亲，而伊奥尔温高挑苗条，落落大方，

优雅高贵。这种品质来自南方洛沙那克的摩温，她曾被罗翰人称为

“钢辉”。

２９９１—第四纪６３（３０８４）伊奥尔默尔·伊迪戈。他年轻时就成

为罗翰元帅（３０１７），接替其父在东部边境的使命。魔戒大战中，塞

奥德雷德在伊森渡口与萨茹曼作战时阵亡，塞奥顿在佩莱诺原野

临终前指定伊奥尔默尔为其继承人，称他为王。在那些日子里，伊

奥尔温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她女扮男装，驰骋疆场，后来在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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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执盾女士”①。

伊奥尔默尔是位杰出的君主，年纪轻轻就继承了塞奥顿王位，

在位六十五年，除老王阿尔多外，比所有国王都长。在魔戒大战

中，他和国王埃勒萨及多尔阿姆罗斯的伊姆拉希尔结下友谊，经常

去冈多叙旧，第三纪末年，他娶了伊姆拉希尔之女洛茜莉尔，他们

的儿子“英俊之王”继承他的王位，统治罗翰。

在伊奥尔默尔时代，罗翰人民享受着他们渴望已久的和平，无

论在山谷地还是在平原，人丁兴旺，牛马成群。国王埃勒萨治理着

冈多和阿诺，他是这两个古老王国所有领土的国王，惟有罗翰除

外。他重新将西利翁的礼品赠予伊奥尔默尔，伊奥尔默尔再次许

诺“伊奥尔誓言”，并经常履行之，虽然索隆已消失，但他撒下的仇

恨和邪恶并没消灭，为了白树和平生长，西方的国王还要征服许多

敌人；而无论埃勒萨国王去何处征战，伊奥尔默尔国王必然一同前

往。在鲁恩海滨以及更遥远的南方草原，都能听到这位罗翰骑士

震聋发聩的呼声，看见白马绿野王旗。这一情景一直延续到伊奥

尔默尔步入垂暮之年。

① 她的持盾之臂被魔王的狼牙棒打断，但他也一命呜呼。这样，格洛芬德尔很久

前对国王厄纽尔说的话成了现实：魔王不会死在男人之手。罗翰歌谣中唱道，在那次

行动中，伊奥尔温得到了塞奥顿扈从的援助，这位扈从并非人类，而是来自一个遥远国

度的哈夫林人。伊奥尔默尔在罗翰赐予他荣誉，称他为霍尔德怀恩，这位霍尔德怀恩

正是壮士梅利阿道克，巴克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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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杜林族人

关于矮人的起源，埃尔达人和矮人自己都有一些奇异的传说，

但由于这些故事年代久远，我们不提也罢。杜林这一名字是矮人

用以称呼他们民族的七大先祖中最长者，亦即所有长须国王的祖

先。这位先祖兀自独睡，一直睡到天地大变，民族觉醒，才来到阿

扎努比查，在雾山东麓的岩洞中住了下来，那里就是以后歌谣中提

到的著名的莫利亚地城。

他活了很久，以“长命杜林”而闻名遐尔，在远古时代结束前才

故世，他的坟墓建在莫利亚地城的卡扎德·都姆。他的族系绵延不

绝，在他王室里先后有五位继承人，像他们的先祖那样采用了杜林

这一名字，因此他被矮人看作转世长命也就不足为怪了。关于矮

人及其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确实有不少故事与说法。

第一纪末后，卡扎德·都姆繁荣昌盛，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塞戈

洛德利姆被捣毁，蓝山上的两座古城诺格洛德和贝莱戈斯特化为

废墟，于是人们带着知识和技艺逃亡到卡扎德·都姆，从而使那里

变得十分富足。在整个黑暗年代和索隆主宰之时，莫利亚坚持了

下来。埃里吉翁被毁之后，莫利亚大门紧闭，卡扎德·都姆王宫既

深且固，更有一支人数众多、英勇善战的队伍，索隆根本奈何不了

它。尽管它人口开始减少了，但财富未遭侵掠。

到了第三纪中叶，第六位杜林开始执政，莫高斯之帮凶索隆东

山再起，尽管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对莫利亚虎视眈眈的森林阴影到

底是什么东西。正当天下的邪恶蠢蠢欲动之时，小矮人则大力开

掘，在巴拉辛巴山寻找米瑟里尔，这是一种极其贵重的金属，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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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银。由于挖地不止，他们将一个恐怖之物从睡梦中惊醒①，它就

是伯洛格，来自塞戈洛德利姆，自从西方大军来到中洲后一直藏在

地泉深处。伯洛格杀了杜林，他的儿子奈因一世也遭其毒手。自

此，莫利亚从颠峰滑落，它的人民不是惨遭杀戮便是远走他方。

大多数逃亡者进入北方，奈因之子思雷恩一世来到黑森林东

面的埃雷博（也称孤山），在那里开创新的事业，成为山下之王。在

埃雷博，他发现了被称作阿肯斯通（大山之心）的大宝石。而他的

儿子梭林一世则离开那里，去了更北面的灰山地区。当时，大多数

杜林人开始在那里聚居。灰山十分丰饶，尚未开发，但更远的荒原

上有不少恶龙。许多年后，它们又强盛起来，大量繁衍，向矮人发

动战争，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终于，代恩一世及其次子弗洛被一

条大冷龙杀死在自己王宫的门前。

不久，杜林部族中的大多数矮人又背井离乡。代恩之子格洛

和许多追随者上了铁山，但代恩的继承人瑟洛和其叔叔波林及其

余的矮人又回到了埃雷博。瑟洛把阿肯斯通石带回到思雷恩的大

王宫，民族又渐渐兴旺发达，繁荣富裕，并且同居住在附近的所有

人类结下友谊。矮人不仅能生产精美的日常物品，还能制造精良

的刀矛甲胄。他们与铁山的族人之间有着繁忙的矿石运输。如

此，这个居住在凯尔达因（奔流河）和卡南河（红水河）间的北方民

族变得十分强大，把来自东方的敌人统统赶出北方。矮人丰衣足

食，在埃雷博宫里豪宴不断，歌舞升平。

有关埃雷博拥有巨大财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巨龙的耳

里。于是当时最大的巨龙金龙斯曼格发起突然袭击，燃起大火。

王国立即被摧毁，黛里镇成为一片废墟。斯曼格闯入大王宫，横躺

在金床上。

① 也许是摆脱了囚禁，也可能它早已被索隆的恶念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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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大火与野蛮的掠夺使瑟洛族人纷纷外逃，瑟洛及其儿子

思雷恩二世总算从一道秘门逃出王宫。他们拖家带口①，居无定

所，开始了漫长的亡命生涯，同行的还有少数族人和忠实的追随

者。

多年后，瑟洛年迈体弱，贫病交迫，把他拥有的最后一件大珍

宝———七枚戒指中的最后一枚给了儿子思雷恩，然后就带了一位

叫做纳尔的老伙伴走了。在离别之际，他跟思雷恩讲起了戒指之

事。

“也许它会是你们将来财富的根基，虽然看来希望不大，但毕

竟得以金养金啊。”

“你肯定不想回埃雷博了吗？”思雷恩问。

“这辈子不会回来了。”瑟洛说，“向斯曼格复仇的使命只好托

付给你及你的子孙了。我不愿再忍受贫困和人类的白眼，我要去

看看还能发现些什么。”他没说去哪里。

或许由于年迈和不幸，或许是沉溺于祖辈在莫利亚的辉煌岁

月，瑟洛变得神志恍惚；更可能是那枚魔戒因其主人索隆的重新崛

起而恢复邪气，把他推向愚蠢与毁灭，瑟洛带着纳尔从他旅居的登

兰出发，北上翻越红角山隘，来到阿扎努比查附近的莫利亚。

莫利亚大门洞开，纳尔求他谨慎行事，但他不加理会，昂首阔

步走了进去，就如王位继承人归来一般，他进去后就没再回来。纳

尔躲在附近等了许多天，一天他听到一声叫喊及号角的巨响。一

个人从石阶上滚下来，他担心那人就是瑟洛，连忙爬上前去，此时

大门里传来说话声：

① 其中有思雷恩二世的子女：梭林（俄肯霞尔德），弗雷林和迪斯。根据矮人的年

龄算法，当时梭林还是个年轻人。后来得知，逃出来的矮人远比所希望的要多，但多数

矮人逃往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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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长胡子老头！我们能看见你，今天你不必害怕。我们

需要你当信使。”

纳尔走过去，发现倒在地上的确是瑟洛的尸体，但已身首分

离，面庞朝下，纳尔跪下身，听到阴影里传来奥克斯的笑声，然后那

声音又说：

“乞丐不等在门外，却偷偷溜进来企图行窃，我们决不会手软；

要是你们谁还敢在这里探头探脑，当心落得同样下场。去告诉他

们。如果他的亲人想知道现在谁在这里做主，名字就写在他脸上，

是我写的！是我宰了他！这里我说了算！”

纳尔翻过瑟洛的脑袋，看见在额头上用矮人文字刺的一个名

字———阿佐格，这名字刺在他的心头，也刺在所有矮人的心头。纳

尔弯腰捧起瑟洛的头颅，这时阿佐格的声音又响起：“扔下它，快

滚。这是给你的赏金，长胡子老头。”一个小口袋扔在他身上，里面

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硬币。

纳尔老泪纵横，逃下银齿峰。当他回首望去，看见奥克斯已出

了山洞大门，正用刀剁瑟洛的尸体，把剁下的肉扔给黑乌鸦。

纳尔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带给了思雷恩，他听着，泪流满面，却

一声不吭，拨弄着胡子。整整七天，他坐着缄默不语，然后站起身，

说：“天理难容！”这就是那场持久而血腥的矮人—奥克斯之战的开

始，大部分战斗是在大地深处进行的。

思雷恩立即派出信使去北、东、西三个方向通风报信。但整整

花了三年，矮人才将部队全部召集起来，杜林族人结集在国王麾

下，而其他各矮人部族也纷纷前来参战，他们民族的最长者的后嗣

受到如此奇耻大辱令他们怒火中烧。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发起了

进攻，从冈达伯德到格兰顿，他们一路凯歌，摧毁了奥克斯所有的

据点。双方不分昼夜打红了眼，尸体横陈，血光冲天。矮人装备精

良，哀兵必胜，打得奥克斯四处逃窜，他们乘胜追击，在山中洞穴中

搜寻阿佐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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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所有溃逃的突克斯在莫利亚结集。矮人大军追击到阿孔

努比查。这是位于凯莱德?扎兰姆明附近大山的麓间的大峡谷过

去单是卡孔德·都姆王国的一部分。矮人来到山边先祖圣地之门

时，在山谷里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他们上方的山坡上还有大批敌

人，从门口拥出许多奥克斯，他们被阿佐格赶了出来，作垂死挣扎。

起初，矮人处于劣势。那是个阴暗的冬日，奥克斯背水一战，

且人多势众，居高临下。莫利亚之战就是这样拉开了序幕，回想起

那场战斗，奥克斯不寒而栗，而对矮人而言那则是一场动天地，泣

鬼神的血战。思雷恩带领近卫军发起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损失

惨重，他被逼进离凯莱德扎拉姆不远的大树林。其子弗雷林及族

人芬丁与其他许多人阵亡，思雷恩和梭林受了伤①。其他战场的

战斗进入拉锯状态，双方伤亡惨重，在最后关头，铁山的矮人赶到，

扭转战局。戈洛之子奈因带领生力军铁甲武士投入战斗，在敌群

中冲锋陷阵，高喊“阿佐格！阿佐格！”挥动斧子砍倒所有挡在路上

的敌人。

奈因站在大门前，大声喊道：“阿佐格，要是你在里面，就给我

出来！是不是山谷里的这出戏有点儿太狠了？”阿佐格应声而出，

他是个大个子奥克斯，长着一只巨大的铁甲头，但是敏捷又强壮，

跟他出来的还有他的卫士，个个模样与他相像，双方立即交起手

来，阿佐格冲着奈因说：

“怎么？又一个乞丐上门来了？也要我在你脸上刺上字？”说

着便朝奈因冲来，两人打成一团。奈因连日征战，体力不支，又因

愤恨，气得双眼直冒金星；生性残暴的阿佐格则以逸待劳，精力充

沛。打斗中，奈因拼尽全力向阿佐格砍去，但阿佐格闪到一边，一

① 据说梭林的盾牌被劈成两半，他扔掉破盾牌，用斧子砍下一段橡树枝，拿在左

手权作盾牌抵御敌人刀枪，或当棍棒飞舞，因此而名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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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踢在奈因腿上，奈因向前跄踉了几步，斧子掉在他原先站立的石

头上，阿佐格趁机快速出手，一剑劈在奈因脖子上，虽然坚固的铁

甲挡住了锋利的刀刃，但这一剑力量极大，奈因的脖子折断，身子

倒了下去。

阿佐格一阵狂笑，抬起头发出胜利的嚎叫，但声音立即哽在了

喉咙口，他看见峡谷满山遍野都是敌人，矮人们正朝他拥来，一路

砍杀，势如破竹，那些没死的奥克斯纷纷向南逃窜，一边跑一边尖

叫，阿佐格的卫士全都毙命，他掉转头就朝大门口逃。

他身后一名矮人手持红斧紧追不舍，一直追上石阶，他就是奈

因之子“铁脚”代因。就在阿佐格逃进门口的一刹那，代因追上了

他，一斧劈去，砍下了他的脑瓜。按矮人的年龄计算，当时的代因

还是个小孩，便做下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据说，尽管他坚忍不

拔，且义愤填膺，但当他从大门出来时，脸色灰白，如同受到很大惊

吓一般。他寿命很长，又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最后在魔戒大战中倒

下，当时他虽老态龙钟仍然不屈不挠。

矮人终于赢得了胜利，幸存者在阿扎努比查集合，他们取来阿

佐格的脑袋，往它的嘴里塞进了一只小钱包，然后将它插在村庄

上。但那一夜，没有庆宴也没有歌声，矮人沉浸在死难同胞的沉痛

悼念之中。据说，他们中有一半人再也站立不起来，或康复如初。

尽管如此，第二天一早，思雷恩站在了大家面前，他一只眼永

远瞎了，一条腿受伤跛了，但他说：“很好！我们胜利了。卡拉德?
都德是我们的！”

战士们回答说：“你就是杜林的继承人，但即使你只有一只眼

睛，也应看得更清楚，我们为复仇而战，我们也尝得到了复仇之苦。

如果这算得上胜利，那么我们实在不敢领受。”

那些不属于杜林家族的人说：“莫利亚不是我们祖上的领地，

除了有希望找到宝藏之外，它对我们毫无意义。但现在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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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两手空空而去，不带走我们的报酬和抚恤，那么我们越早返回

家园，我们就越高兴。”

思雷恩转身对代因说：“我自己的族人肯定不会弃我而去吧？”

“不会。”代因说，“你是我们族人的父亲。我们以前为你而流血牺

牲，今后还将一如继往；但我们不进莫利亚，你也别进莫利亚。惟

有我能看透大门上的阴影，在阴影那边等待你的仍是杜林的灾星

了，这世界必然改变，除了我们之外，另一股力量必然在杜林人之

前再次进入莫利亚。”

在阿扎努比查战役之后，矮人们再次散去，走之前，他们在死

者身上解下武器和盔甲，这样，奥克斯即使再回来也得不到矮人的

装备，据说，撤离战场的矮人个个身负重物，压得背都弯了。他们

搭了许多柴堆，焚烧了所有死难族人的尸体。燃烧产生的烟雾连

在萝林都能见到①，为此他们大量砍伐山谷中的树木，从此那里便

成了荒山秃岭。

待火焰化作灰烬，矮人各自返回自己家园。铁脚代因率领父

王的子民也要回铁山。站在巨大的木桩前，思雷恩对梭林·橡树盾

说：“也许会有人认为为这颗脑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至少我们为

此付出了我们的王国，你愿与我一起回去打铁，还是愿寄人篱下，

仰人鼻息？”

“回去打铁。”梭林回答说：“铁锤至少使我们的臂膀保持粗壮，

直到它们能再次挥舞锐利的武器。”

于是思雷恩和梭林带领残部（其中有巴林与格洛因）返回登

① 如此对待死难同胞对矮人来说是痛苦的，这违背了他们的习俗；但按风俗建造

坟墓（他们将死者葬入石头中而不是土中），要用许多年时间，他们只得采用火葬的办

法，以免死难亲人抛尸旷野，留给野兽、鸟类或食人的奥克斯。那些在阿扎努比查阵亡

的矮人永远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直至今日，矮人还会很自豪地提及他们祖先。“他是

个被火葬的。”有这句话就足以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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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但不久就继续搬迁，在埃雷厄多流浪，最后在月牙河东岸的埃

雷德鲁因建立了流亡王国。在那些日子里，他们铸造的东西中多

数是铁器。但他们总算兴旺起来，人口逐渐增加①。但正如瑟洛

所说，魔戒需要以金养金，但他们几乎没有金子或其他贵金属。

此处稍稍提及有关这枚魔戒的事情。杜林部族的矮人相信它

是铸造的七枚戒指中的第一枚。人们说，是精灵工匠而不是索隆

把它送给了莫利亚国王杜林三世，当然毫无疑问，魔戒之王带有索

隆的邪恶，因为他帮助铸造了所有这七枚戒指。魔戒之王的持有

者并不显示或谈论它，除非死到临头，也很少有放弃它的，所以一

般人并不知道它藏在何处。有人认为，如果它没被盗走的话，应该

在莫利亚，在国王们的秘密墓穴中。但杜林继承者的族人错误地

认为，瑟洛戴着它鲁莽地闯回莫利亚。其后，魔戒之王便不知下

落，阿佐格的尸体上也没有。

矮人现在相信，很可能索隆有本事找到这枚魔戒，这枚惟一流

落在外的戒指。矮人还认为，杜林的后嗣所蒙受的飞来横祸多半

出于他的歹意。但事实证明，索隆无法用它征服矮人。魔戒的惟

一作用是在他们心中燃起对金子和财宝的贪欲，使他们觉得如果

缺少这些，那么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无甚价值。对任何企图夺

走他们财宝的人，他们满怀仇恨，渴望报复。不过，矮人从来就是

最坚决地抵制任何霸权，虽然遭屠杀或被打垮，但他们不会向阴影

屈服，不甘受他人意志的奴役，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们的生命也不

受魔戒的影响，无论寿命长短都与魔戒无关。正因为如此，索隆格

外仇恨持有魔戒的矮人，更想从他们手中夺走戒指。

① 女矮人寥寥无几，思雷恩之女。是其中一位，她是菲利和基利的母亲，他们出

生在埃雷德鲁因，梭林终生未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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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部分是由于魔戒的恶念，几年后思雷恩变得焦躁不安、

贪得无厌，对黄金的贪欲一直占据着他的心灵，最后他抵挡不住诱

惑，脑筋动到了埃雷博，决心返回那里。他没有告诉梭林他的心

事，告别大伙儿，带上巴林和德瓦林及其他几人出发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几乎无人知晓。现在看来，他带着少数随从

一出国境就被索隆派出的奸细跟踪，狼群追杀他，奥克斯伏击他，

甚至连鸟类都在他的路上投下阴影，越往北走，麻烦就越多。，一个

风高月黑之夜，他和随从在安达因河彼岸行路，突然天降暴雨，他

们被迫躲进黑森林避雨，天亮时，营地里不见了他的踪影，随从们

大声喊叫都听不见他的回音。他们寻了许多天，最后放弃希望，离

开那里，回到了梭林身边。过了很久才听说，思雷恩在那天夜里被

活捉，带到了多尔格尔德坑道，魔戒遭劫，他受尽折磨，最后死在

那里。

于是梭林·橡树盾成了杜林的继承人，但他这位继承人看不到

任何希望，思雷恩失踪时他已九十五岁，尽管他心高气傲，但似乎

满足于呆在埃里厄尔，劳作不止，还做些买卖，尽力发财致富。许

多在外流浪的杜林族人听说他居住在西方便投奔他而去，手下人

越来越多，他们在山里建起壮观的大厅用来贮藏物品，小日子过得

似乎并不算太坏，虽然在他们的歌中仍然怀念远方的孤山。

岁月流逝，梭林油然想起家族蒙受的耻辱及肩负的向巨龙复

仇的使命，余烬在他心中复燃。在他把大铁锤砸得震天响时，他想

起了武器、军队与联盟。但是军队被解散，联盟已分离，而他人民

手中的斧头少得可怜。当他在铁砧上锤打通红的铁块时，无望的

怒火在他心中燃烧。

但最后，刚多尔夫和梭林偶然相遇，这次相遇改变了杜林王朝

的整个命运，并导致辉煌的结局。２９４１年３月１５日，梭林外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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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中，在布雷过夜，碰巧刚多尔夫也在那里，他要去久违二十余

年的霞尔，旅途劳顿，便想在布雷稍事休息。

当时他的一大担忧就是北方的危险局势，他知道索隆在策划

战争，一当他感到羽翼已丰就会进攻林谷，但如今能阻挡东方重新

占据安格玛地区和大山北部隘口的只有铁山的矮人，而铁山那边

的荒原上巨龙对他们是巨大的威胁，而且它很可能成为索隆手中

可怕的武器，怎样才能消灭斯曼格呢？

刚多尔夫坐在那里陷入沉思，梭林站在他前面，说：“刚多尔夫

大师，我见过你，很高兴能与你说上几句。近段时间来，你经常出

现在我的脑海，好像我注定要找到你似的。实际上，如果我知道在

哪里能找到你，我肯定会去找。”

刚多尔夫惊讶地看着他，说：“说来也怪，梭林，我也在想你。

虽然我是在去霞尔的路上，但在我心目中，这也是通往你的王宫之

路。”

“你怎么称呼它都行，”梭林说，“那只不过是我流亡时的暂时

住所，十分贫寒，但如果你去的话，会受到欢迎的。他们说你是智

慧大师，对于世上发生的事情比谁都清楚。我有许多问题，很想听

听你的高见。”

“我会去的。”刚多尔夫说。“我猜想至少有一件事同时困扰了

我们。我时时记得埃雷博的那条巨龙，我想瑟洛的子孙是不会把

它忘记的。”

关于这次会面的结果将另外讲述：刚多尔夫如何制造了一个

奇妙的计划帮助梭林，梭林及其随从又如何从霞尔出发去寻找孤

山，又是如何出现让人喜出望外的好结局。这里只讲述与杜林族

人直接相关的一些事情。

巨龙终于被埃斯加洛思的巴德所杀，但在黛里却发生了战斗。

奥克斯一听说矮人重返故乡，便从埃雷博冲杀过来，为首的是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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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他就是代因年轻时所杀的阿佐格之子。在第一次黛里战役中，

梭林·橡树盾受了致命伤，后葬在大山深处的墓穴中，胸前放着那

块阿肯斯通石，他妹妹的儿子菲利和基利也在战斗中阵亡。他的

堂弟，也是他合法的继承人“铁脚”代因从铁山赶来增援，他后来登

基成了国王代因二世。正如刚多尔夫期望的那样，大山下的王国

复兴了。代因不愧是位英王，在他的治理下，矮人日趋繁荣强盛。

当年（２９４１）夏末，刚多尔夫终于说服萨茹曼和白道会向多尔

格尔德发起进攻。索隆败退，逃到了固若金汤的莫都。所以当魔

戒大战最终爆发时，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南方，但即便如此，要不

是代因国王和布兰德国王的抵抗，索隆很可能伸出长长的黑手在

北方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当刚多尔夫和弗拉多、吉穆利一起在米

纳思蒂里斯小住时，刚多尔夫也曾向你俩谈到了这一点。当时远

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冈多。

“我曾为梭林的死感到悲痛。”刚多尔夫说，“现在就在我们战

斗之际，听说代因在黛里战役中阵亡，应该说这是一个惨重的损

失。人们说，即使在他年迈之际，他还能像盛年时期那样挥舞战

斧，站在国王布兰德尸体边上，守在埃雷博大门前，直到黑暗降临。

这真是个奇迹啊！

“要不然，事情本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时局会变得更加险

恶。当你们回忆起佩兰诺大战时，千万别忘了黛里战役及英勇善

战的矮人。请设想一下本来的结局吧：巨龙的火焰，蛮人的刀剑，

林谷的黑夜，冈多没了王后，我们凯旋而归时，迎来的只是废墟和

灰烬；然而，现在这一切都避免了———就因为我在春末的一天晚上

与梭林·橡树盾在布雷相逢。用中洲的话来说，就是一次邂逅。”

迪斯是思雷恩二世之女，惟一留名青史的女矮人。据吉穆利

说，矮人中女性很少，很可能不会超过全体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无

必要，她们很少外出，如必须外出，她们的声音，外表和装束也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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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矮人一样，外人很难凭眼睛和耳朵把她们辨认出来，这就使人类

产生了一种愚蠢的想法，以为本来就没有女矮人，矮人都是“石头

变的”。

因为女性稀少，矮人人口增长缓慢，而且当他们没有安全住所

时情形更糟。矮人终身只娶一女或只嫁一夫，在个人问题上疑心

很重，不许他人染指，实际成婚的男矮人还不到三分之一，因为并

不是每个女矮人都嫁人，有些不愿嫁，有些则没有合适的人可嫁，

只能独守空房，至于男矮人，也有很多人不愿结婚，全身心投入工

艺上。

格洛因之子吉穆利赫赫有名，他是魔戒队九名成员之一，在魔

戒大战中一直紧随国王埃勒萨左右。由于他与瑟兰迪尔王之子莱

戈拉斯的深厚情谊和对盖拉德丽尔夫人的崇敬，人称“精灵之友”。

索隆垮台后，吉穆利带领部分埃雷博的矮人南迁，成为晶洞之

王，他与他的人民在冈多和罗翰大兴土木，为米纳思蒂里斯铸造了

真银和钢铁大门，以代替被魔王打碎的大门。他的朋友莱戈拉斯

也带精灵离开绿林南下，他们居住在伊锡利恩，那里重又变成全西

方最美丽的国度。

但当埃勒萨王故世后，莱戈拉斯最终听从心灵召唤，西渡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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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林二世
２７４６－２９４１

弗雷林

２７５１－
２７９９

蒂斯

２７６０
奥林

２７７４－
２９９４

德瓦林

２７７２－
３１１２

小精灵之友
吉穆利

２８７９－３１４１
Ｆ．Ａ．１２０

巴林

２７６３－
２９９４

巴林

２７６３－
２９９４

菲利

２８５９－
２９４１

格洛因

２７８３－
Ｆ．Ａ．１５

芳丁

２６６２－２７９９
奈因

２６６５－２７９９
＊思雷恩二世
２６４４－２８５０

格洛因

２６７１－２９２３

＊铁脚
代因二世

２７６７－３０１９

＊瑟洛
２５４２－２７９０

戈洛

２５６３－２８０５

波林

２４５０－２７１１
＊代因一世
２４４０－２５８９

弗洛

２５５２－２５８９
法林

２５６０－２８０３

第四纪

石盔
梭林三世

２８６６
基利

２８６４－
２９４１

长命杜林

第一纪

＊杜林六世
１７３１－１９８０

＊奈因一世
１８３２－１８１

＊思雷恩一世
１９３４－２１９０

＊梭林一世
２０３５－２２８９

格洛因

２１３６－２３８５

＊奥因
２２３８－２４８８

＊奈因二世
２３３８－２５８５

格洛因之子吉穆利

为埃勒萨王描述的

埃雷博小矮人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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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埃雷博，１９９９
巨龙杀代因一世，２５８９
重返埃雷博，２５９０
埃雷博陷落，２７７０
戈尔被杀，２７９０
矮人聚义，２７９０—２７９３
矮人与奥克斯之战，２７９３—２７９９
纳达希利翁战役，２７９９
思雷恩外出流浪，２８４１
思雷恩之死及魔戒丢失，２８５０
五军之战及梭林二世之死，２９４１
巴林去莫利亚，２９８９

凡被视为杜林族人之王者，不论流亡与否均标★号，随梭林

·橡树盾去埃雷博的随从中，奥里，诺里和多里也是杜林王族后裔，

而梭林的远亲比弗·博弗和博姆德是莫利亚小矮人之后代，但不属

杜林一支，号表示非自然死亡。

以下是“红皮书”中最后一些注释：

据说，莱戈拉斯离去时带着格洛因之子吉穆利，是因为他们之

间存在着深厚情谊，这种情谊是精灵和矮人之间从未有过的；如果

这是真的，那么下面的情况就有些怪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爱，一

个矮人竟然愿意为此而离开中洲，而且埃尔达人竟然会接纳他，或

者说西方王族竟然会恩准此事。据另外一种说法，吉穆利去西方

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再见到美丽的盖拉德丽尔夫人。很可能是她

利用在埃尔达人中的地位而为他获得了这一恩宠。至于其他，不

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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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大事纪年（西方年表）

第 一 纪

结束于大战，瓦利诺大军攻破桑戈洛德林姆，推翻莫高斯。大

多数诺尔多精灵返回远西，居住在瓦利诺视野范围之内的埃雷斯，

许多辛达人则出了海。

第二纪以莫高斯爪牙索隆第一次被推翻，魔戒被夺而结束。

第三纪以魔戒大战为结束，但一般认为，第四纪迟至埃尔隆德

大师离开中洲时才开始。那时人类开始主宰中洲，所有其他“会讲

话的族类”都衰落了。

第四纪的人们将前三纪都称为“古代”，但确切地说，这个词只

指莫高斯被推翻前的年代，关于那段时期此处无记载。

第 二 纪

对中洲人类来说，这是黑暗的年代，却是努美诺尔人的辉煌年

代。有关中洲的事件记录既少又简短，日期不详。

第二纪初，许多高种精灵还在，多数居住在埃雷德·鲁因河以

西的林顿，但在建造黑塔楼巴拉德都之前，许多辛达人东迁，其中

一些在遥远的森林建立王国，那里大多是西尔凡精灵，北方大绿林

之王瑟兰迪尔便是其中之一。林顿的月牙河以北地区住着吉尔、

格拉德，他是诺尔多流亡王国的最后一位继承人，被西方精灵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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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主王；林顿的月牙河南部，辛格尔的族人凯利博恩曾住过一阵，

其妻盖拉德丽尔，最杰出的精灵女性。她是“人类之友”芬洛德·费

拉冈德之妹。芬洛德是纳高思隆德之王，为救巴拉赫之子贝伦献

出生命。

后来一些诺尔多人去了埃里吉翁，该地处雾山西麓，靠近莫利

亚西门。他们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得知在莫利亚发现真银，诺尔

多人是出色的工匠，不像辛达精灵与矮人交恶，但杜林人与埃里吉

翁的精灵工匠们之间的友谊是两个种族间有史以来最亲密的。埃

里吉翁国王凯勒布林波是费阿诺的后人，也是最出色的工匠。

年份

１ 建立灰港地和林顿。

３２ 埃戴恩人到达努美诺尔。

４０ 众多矮人离开在埃雷德鲁因的旧城去了莫利亚，人口增长。

４４２ 埃尔洛斯·塔—敏亚托去世。

５００ 索隆又开始在中洲蠢蠢欲动。

５４８ 西尔玛莉恩在努美诺尔诞生。

６００ 努美诺尔第一批船出现在海面上。

７５０ 诺尔多人建立埃里吉翁。

１０００ 索隆因努美诺尔人日趋增强的力量而恐慌，选择莫都作为

据点，开始建造黑塔楼。

１０７５ 塔—安卡利米成为首位努美诺尔女王

１２００ 索隆企图诱惑埃尔达人。吉尔格拉德拒绝与他交往，但埃

里吉翁的工匠们却被劝服。努美诺尔人开始建造永久性港

口

１５００ 精灵工匠在索隆指导下达到工艺的顶峰，开始铸造具有魔

力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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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０ 三大魔戒在埃里吉翁铸成。

１６００ 勃隆在奥罗德鲁因（厄运山口）铸造魔戒之王。黑塔楼建

成。凯勒布林波识破索隆的计谋。

１６９３ 精灵与索隆之战爆发。三大魔戒被藏匿。

１６９５ 索隆军队入侵埃里厄多。吉尔格拉德派埃尔隆德去埃里吉

翁。

１６９７ 埃里吉翁遭劫难。凯勒布林波去世。莫利亚之门关闭。埃

尔隆德带诺尔多残部撤退，在伊姆拉德里斯建立避难所。

１６９９ 索隆侵入埃里厄多。

１７００ 塔—米那斯蒂从努美诺尔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去林顿，索

隆战败。

１７０１ 索隆被逐出埃里厄多。西方获得长期和平。

１８００ 大约始于此时，努美诺尔人开始主宰沿海地区。索隆向东

扩张。阴影降临努美诺尔。

２２５１ 塔—安坦那米接掌权杖。努美诺尔人开始反叛并分裂。大

约此时，九大魔戒之仆纳芝戈尔，亦称魔戒幽灵第一次出

现。

２２８０ 乌姆巴成为努美诺尔一大要塞。

２３５０ 佩拉吉尔建成，成为努美诺尔“忠诚派”的主要港口。

２８９９ 阿—阿登那克沃接受权杖。

３１７５ 塔—帕兰蒂反悔。努美诺尔内战。

３２５５ “金袍”阿—法拉松接受权杖。

３２６１ 阿—法拉松率舰队登陆乌姆巴。

３２６２ 索隆被俘，带回努美诺尔，３２６２—３３１０索隆劝诱国王，腐蚀

努美诺尔人。

３３１０ 阿—法拉松开始建立大军。

３３１９ 阿—法拉松进攻瓦利诺，努美诺尔陷落。伊伦迪尔及其儿

子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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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０ 建立流亡王国：阿诺和冈多，魔石被分，索隆重回莫都。

３４２９ 索隆进攻冈多，占领米纳思伊西尔，焚烧白树，伊西尔德沿

安达因河逃亡，投奔北方的伊伦迪尔。阿纳里翁保卫米纳

思阿诺和奥斯吉利亚斯。

３４３０ 精灵与人类结成最后同盟。

３４３１ 吉尔格拉德和伊伦迪尔东进伊姆拉德里斯。

３４３４ 盟军翻越雾山。达戈拉德战役，索隆战败。围攻黑塔楼。

３４４０ 阿纳里翁遇害。

３４４１ 索隆被伊伦迪尔和吉尔格拉德联军推翻，吉尔格拉德故世，

伊西尔德夺得魔戒之王。索隆消失，魔戒幽灵进入阴影。

第二纪结束。

第 三 纪

这是埃尔达人衰落的年代。长期以来他们处于和平环境中，

掌握三大魔戒，索隆休眠不起，魔戒之王失落。埃尔达人不求上

进，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矮人则藏身大山深处，护卫着他们

的宝库。但当邪恶又被唤醒，巨龙重新出现后，他们的宝贝一个个

被掠夺，他们成了流浪民族。莫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安全无恙，但住

在里面的人口不断减少，直到许多大厅变得阴暗而空旷。努美诺

尔人因为与低级的人类通婚而智力下降，寿命减短。

大约过了一千年，第一片阴影降临大绿林时，中洲出现了术

士。后来听说，他们来自遥远的西方，是派来抗击索隆势力的使

者，团结一切与索隆誓不两立的力量；但他们被禁止与索隆一争高

低，也被禁止凭借暴力和恫吓主宰精灵或人类。

他们以人类的形象来到中洲，虽从未年轻过，只会慢慢衰老，

但他们智力超群，身手不凡。他们很少向人透露真名实姓，只使用

人们给予他们的名字。这些人（据说共有五人）中法道最高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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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被埃尔加人称作柯鲁尼尔（大法师）和米思兰迪尔（灰衣游

侠），但北方的人类则称他们为萨茹曼和刚多尔夫。柯鲁尼尔经常

东游，但最终定居在伊森加德，米思兰迪尔是埃尔达人最亲密的朋

友，大半时间在西方游荡，从来没有个固定居所。整个第三纪，只

有魔戒守护者才知道三大魔戒的?去处。但后来，人们知道它们最

初是分别由埃尔达人中三位德高望重者保管的，他们是吉尔格拉

德，盖拉德丽尔和瑟丹。吉尔?格拉德临终前把他的那枚交给了埃

尔隆德；瑟丹后来把他的托付给米思兰迪尔，瑟丹比中洲任何人看

得更远，他在灰港迎接米思兰迪尔。他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也知道

他回什么地方去。

“拿着这枚戒指，”当时他对米思兰迪尔说，“你的工作将十分

繁重，但在你感到精疲力竭时它会给你支持。这是枚火戒，带着

它，你能在这个日趋寒冷的世界上温暖人心。至于我，我的心是与

大海在一起的，我将居住在灰色海岸，直至最后的航船扬帆远航。

我等着你。”

年份

２ 伊西尔德在米纳思阿诺种下一株白树苗，他将南部王国交给梅

内尔迪尔。格莱顿草原之灾，伊西尔德及其头三个儿子被杀。

３ 奥塔把纳西尔之陶片带到伊姆拉德里斯。

１０ 瓦兰迪尔成为阿诺国王。

１０９ 埃尔隆德迎娶凯利博恩之女凯勒勃莉安。

１３０ 埃尔隆德之子埃莱丹和埃罗赫诞生。

２４１ 阿尔温·昂多米尔诞生。

４２０ 奥斯托赫国王重建米纳思阿诺。

４９０ 东方野蛮人首次入侵。

５００ 罗门达西尔一世击败东方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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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 罗门达西尔在战役中阵亡。

８３０ 法拉斯特开创冈多船王的家系。

８６１ 伊伦德死，阿诺分裂。

９３３ 厄尼尔一世占领乌姆巴，使之成为冈多要塞。

９３６ 厄尼尔死于大海风暴。

１０１５ 瑟扬迪尔在乌姆巴之围中阵亡。

１０５０ 海牙门达西尔征服哈拉德人，冈多达到鼎盛时期，大约此时

阴影落到绿林上，人们开始称它为黑林，随着哈富特人来到

埃里厄多，记载中提到佩里安纳思。

１１００ 智者（术士及埃达人首领）发现恶人在多尔格尔德建造了据

点，据认为是纳芝戈尔中的一个。

１１４９ 阿塔纳塔·阿尔卡林统治时期开始。

１１５０ 法洛海德人进入埃里厄多，斯图尔人翻过红角山隘进入安

其尔与登兰。

１３００ 邪恶猛然扩张，雾山奥克斯人口增加，攻击矮人，纳芝戈尔

再次出现，其首领北上安格玛，佩里安纳思人朝西方迁移，

不少人定居布雷。

１３５６ 阿齐莱伯一世在与鲁达乌的战斗中阵亡，大约此时斯图尔

人离开安其尔，其中一些人重返威特兰地区。

１４０９ 安格玛魔王入侵阿诺，阿维莱格一世阵亡。福诺斯特和泰

恩戈莎德保卫战，阿蒙苏尔塔楼被毁。

１４３２ 冈多国王瓦拉卡驾崩，部族纷争，内战爆发。

１４３７ 奥斯吉利亚斯被焚，魔石失踪，埃尔达卡逃往洛瓦尼翁，其

子奥奈第尔被杀。

１４４７ 埃尔达卡复位，推翻篡权者卡斯塔米尔。埃鲁依渡口之战，

佩拉吉尔之围。

１４４８ 叛军逃亡，占领乌姆巴。

１５４０ 阿尔达米尔国王在与乌姆巴的哈拉德人及考塞斯人作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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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亡。

１５５１ 海牙门达西尔二世击败哈拉德人。

１６０１ 许多佩里安纳思人移居布雷，阿齐莱伯二世给予他们巴兰

达因以外的土地。

１６３０ 他们与来自登兰的斯图尔人汇合。

１６３４ 考塞斯人向佩拉吉尔反攻，杀害米纳第尔国王。

１６３６ 大瘟疫流行冈多，泰莱姆纳国王及其子女病死，米纳思阿诺

的白树枯死。瘟疫向北方和西方蔓延，埃里厄多许多地区

荒无人烟，远在巴兰达因的佩里安纳思人幸存，但损失惨

重。

１６４０ 塔隆多国王将王宫迁到米纳思阿诺，种植了一棵白树苗，奥

斯吉利亚斯开始沦为废墟，莫都无人盯防。

１８１０ 泰卢梅塔·乌姆巴达西尔国王重新占领乌姆巴，赶走考塞斯

人。

１８５１ 战车武士进攻冈多。

１８５６ 冈多丧失东部领土，纳马西尔二世阵亡。

１８９９ 卡里梅塔国王在达戈拉德斯击败战车武士。

１９００ 卡里梅塔在米纳思阿诺修建白塔楼。

１９４０ 冈多和阿诺恢复往来，建立同盟，阿维杜依迎娶冈多昂多赫

之女菲莉尔。

１９４４ 昂多赫阵亡，厄尼尔在南伊锡利恩打退敌军。赢得坎普战

役，把战车武士赶进死亡沼泽，阿维杜依要求得到冈多王

冠。

１９４５ 厄尼尔二世接受王冠。

１９７４ 北方王国结束，魔王侵略阿瑟丹，占领福诺斯特。

１９７５ 阿维杜依溺于福罗切尔海湾，米纳思阿诺和阿蒙苏尔的魔

石丢失，厄努尔带领一支舰队去林顿。魔王在福诺斯特战

役中败北，被追至埃坦穆尔斯，从北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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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 阿兰奈恩接受杜内丹人大首领之头衔，阿诺的传世之宝交

由埃尔隆德保管。

１９７７ 弗朗加带领埃奥瑟德人进入北方。

１９７９ 马里希人巴卡成为霞尔首任大统领。

１９８０ 魔王来到莫都，召集纳芝戈尔，伯洛格在莫利亚出现，杀害

杜林六世。

１９８１ 奈因一世阵亡，矮人逃出莫利亚，萝林许多西尔凡精灵逃往

南方，阿姆洛思和尼姆洛德尔陷落。

１９９９ 思雷恩来到埃雷博，发现一个“山底下的”矮人王国。

２０００ 纳芝戈尔从莫都出发，围攻米纳思伊西尔。

２００２ 米纳思伊西尔陷落，改称米纳思莫古尔，魔石被劫。

２０４３ 厄努尔成为冈多国王，受到魔王挑战。

２０５０ 再次挑战，厄努尔单枪匹马去米纳思莫古尔，后失踪，玛迪

尔成为首任摄政王。

２０６０ 多尔格尔德势力增大，智者担心可能是索隆借尸还魂。

２０６３ 刚多尔夫赴多尔格尔德，索隆败退，躲在东方，“警觉的和平

时期”开始，纳芝戈尔潜伏在米纳思莫古尔。

２２１０ 梭林一世离开埃雷博，北上灰烬山，多数杜林族人残部在那

里汇集。

２３４０ 伊萨勃拉斯一世成为第十三任大统领，他是图克家系的第

一任大统领，巴克家族占据巴克兰。

２４６０ “警觉的和平时代”结束，索隆重回多尔格尔德，力量更强

大。

２４６３ 白道会成立，大约此时斯图尔人迪阿戈尔发现魔戒之王，遭

斯米戈尔谋杀。

２４７０ 大约此时，斯米戈尔·古鲁姆躲进雾山。

２４７５ 冈多再遭进攻，奥斯吉利亚斯化为废墟，石桥断裂。

２４８０ 奥克斯开始在雾山建造秘密据点，以阻断一切进入埃里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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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通道，索隆开始将手下安置在莫利亚。

２５０９ 塞莱勃莉思去萝林，在红角山隘遭伏击，中了毒伤。

２５１０ 塞莱勃莉思渡海西去，奥克斯和东方野蛮人侵入卡莱纳豪，

小伊奥尔赢得凯利勃兰特之战的胜利。罗赫里姆（罗翰骑

士）进驻卡莱纳豪。

２５４５ 小伊奥在沃尔特战役中阵亡。

２５６９ 小伊奥之子布雷戈建竣金殿。

２５７０ 布雷戈之子巴尔多进入死亡之路的大门而失踪，大约此时

巨龙又在远北出现，开始骚扰矮人。

２５８９ 代恩一世被巨龙所杀。

２５９０ 瑟洛返回埃雷博，其弟格洛去了铁山。

２６７０ 托比尔德在南域种植烟斗草。

２６８３ 伊森格利姆二世成为第十位大统领，开凿大洞府。

２６９８ 埃克瑟里翁一世在米纳思蒂里斯重建塔楼。

２７４０ 奥克斯再度入侵埃里厄多。

２７４７ 班多布拉斯—图克在北域击败一支奥克斯军队。

２７５８ 罗翰受到东西夹攻，被蚕食；冈多受到考塞斯人舰队的攻

击。罗翰的海尔姆在海尔姆深谷避难，伍尔夫占领埃多拉

斯，２７５８—２７５９“长冬”，埃里厄多和罗翰人民遭难，生命财

产蒙损。刚多尔夫前来援助霞尔人。

２７５９ 海尔姆战死，弗里拉夫赶走伍尔夫，开始罗翰国王的第二家

系，萨茹曼住进伊森加德。

２７７０ 巨龙斯曼格突然袭击埃雷博，黛里被毁，瑟洛与思雷恩二世

及梭林二世逃亡。

２７９０ 瑟洛在莫利亚被奥克斯杀害，矮人聚集发起复仇之战。杰

隆蒂尤斯诞生，后称老图克。

２７９３ 矮人与奥克斯之战爆发。

２７９９ 莫利亚东门之战，铁脚代因返回铁山。思雷恩二世及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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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林向西游浪，旅居在霞尔西面的埃雷德鲁因南部（２８０２）。

２８００—２８６４ 奥克斯南下骚扰罗翰，瓦尔达国王遇难（２８６１）。

２８４１ 思雷恩二世出发重访埃雷博，但遭到索隆爪牙追击。

２８４５ 矮人思雷恩被困多尔格尔德，七枚戒指中的最后一枚从他

手中被夺。

２８５０ 刚多尔夫再次进入多尔格尔德，发现其主人确是索隆，他正

在收集所有魔戒，并打听魔戒之王及伊西尔德后嗣的消息，

他找到了思雷恩，得到埃雷博的钥匙。思雷恩死于多尔格

尔德。

２８５１ 举行白道会会议，刚多尔夫敦促萨茹曼进攻多尔格尔德，萨

茹曼予以拒绝①，萨茹曼开始在格莱顿草原附近搜寻魔戒

之王。

２８５２ 冈多摄政王贝莱克索二世故世，白树枯死，找不到树苗，枯

树一直立在原处。

２８８５ 受索隆密使教唆，哈拉德人渡过波洛斯河进入冈多，罗翰福

尔克怀恩的儿子们为冈多捐躯。

２８９０ 毕尔博出生于霞尔。

２９０１ 由于莫都乌路克黑人的进攻，大多数留在伊锡利恩的居民

纷纷外逃，亨内思秘密据点建成。

２９０７ 阿拉贡二世之母吉尔蕾恩诞生。

２９１１ 严冬，巴兰达因河及其他河流冰冻，白狼南下入侵埃里厄

多。

２９１２ 山洪暴发，毁灭埃内德威恩和敏希利亚思。撒巴德变为废

墟，荒无人烟。

２９２０ 老图克去世。

① 后来事情才清楚，原来萨茹曼早就想将魔戒之王占为己有。他希望索隆自由

自在，这样魔戒会去寻找它的主人，自我暴露，所以他不同意向索隆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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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９ 杜内丹人阿拉多之子阿拉桑迎娶吉尔蕾恩。

２９３０ 阿拉多被巨怪所杀，埃克瑟里翁二世之子德内豪二世在米

纳思蒂里斯诞生。

２９３１ 阿拉桑二世之子阿拉贡于三月一日诞生。

２９３３ 阿拉桑二世被杀。吉尔蕾恩带阿拉贡去林谷，埃尔隆德接

纳他为养子。给他取名为埃斯特尔（希望），他的家世秘而

不宣。

２９３９ 萨茹曼发现索隆的爪牙正在格莱顿草原附近的安达因河一

带搜寻魔戒之王，从而知道索隆已获悉伊西尔德死时的情

况。很是震惊，但没向白道会透露半点口风。

２９４１ 梭林·橡树盾和刚多尔夫在霞尔探望毕尔博，毕尔博遇到斯

米戈尔·古鲁姆，发现魔戒之王。白道会举行会议，萨茹曼

同意进攻多尔格尔德，现在他在阻止索隆搜寻安达因河。

索隆已做出计划放弃多尔格尔德。黛里的五军之战。梭林

二世之死。埃斯加洛思的巴德杀了斯曼格，铁山的代因成

了山底王（代因二世）。

２９４２ 毕尔博带着魔戒之王回到霞尔。索隆秘密返回莫都。

２９４４ 巴德重建黛里，成为国王。古鲁姆离开雾山，开始寻找偷魔

戒之“贼”。

２９４８ 罗翰国王凯奥尔之子塞奥顿诞生。

２９４９ 刚多尔夫和巴林去霞尔看望毕尔博。

２９５０ 多尔阿姆罗斯的阿德拉霞尔之女芬杜伊拉丝诞生。

２９５１ 索隆在莫都公开亮相，结集力量，开始重建黑塔楼。古鲁姆

调转方向去莫都。索隆派遣三名纳芝戈尔重占多尔格尔

德。埃尔隆德向埃斯特尔和盘托出他的真名实姓及其家

世，并把纳西尔剑碎片交给他。阿尔温刚刚从萝林回来，在

林谷树林中遇到阿拉贡。阿拉贡外出，进入荒原。

２９５３ 白道会最后的会议。他们就戒指发生争议，萨茹曼谎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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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魔戒之王已被安达因河流水带入大海。萨茹曼回到伊

森加德，将它占为己有，加筑工事，因为对刚多尔夫又忌又

怕，他派出间谍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而且注意到他对霞尔的

兴趣。他很快就开始在布雷和南域安置耳目。

２９５４ 厄运山再次喷发火焰，伊锡利恩最后一批住民逃亡越过安

达因河。

２９５６ 阿拉贡遇到刚多尔夫，建立友谊。

２９５７—２９８０ 阿拉贡开始长途跋涉，仗义行侠，乔装打扮，隐姓埋

名，以梭朗吉尔的名义为罗翰的凯奥尔与冈多的埃克瑟里

翁服务。

２９６８ 弗拉多诞生。

２９７６ 德内豪迎娶多尔阿姆罗斯的芬杜伊拉丝。

２９７１ 巴德之子代因成为黛里国王。

２９７８ 德内豪之子博罗米尔诞生。

２９８０ 阿拉贡进入萝林，再次遇到阿尔温·昂多米尔，阿拉贡将巴

拉赫之戒送给她，两人在塞林安姆罗斯山顶订下山盟海誓。

大约此时，古鲁姆到达莫都边境，与蜘蛛精希洛布相识。塞

奥顿成为罗翰国王。

２９８３ 德内豪之子法拉米尔诞生。山姆·怀斯诞生。

２９８４ 埃克瑟里翁之死，德内豪二世成为冈多摄政王。

２９８８ 芬杜伊拉丝早逝。

２９８９ 巴林离开埃雷博进入莫利亚。

２９９１ 伊奥尔蒙德之子伊奥尔默尔诞生于罗翰。

２９９４ 巴林驾崩，莫利亚被毁。

２９９５ 伊奥尔默尔之妹伊奥尔温诞生。

３０００ 莫都阴影伸长，萨茹曼不敢使用奥桑克魔石，但受到索隆诱

惑，因为索隆有伊西尔魔石。他背叛白道会，他的密探报告

说霞尔受到北方游侠的严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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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１ 毕尔博的告别宴会，刚多尔夫怀疑他的戒指就是魔戒之王，

对霞尔倍加保护。刚多尔夫打探古鲁姆的消息，要求阿拉

贡帮忙。

３００２ 毕尔博成了埃尔隆德的客人，定居在林谷。

３００４ 刚多尔夫在霞尔看望弗拉多，在后来的几年中定期来访。

３００７ 代因之子布兰德在黛里成为国王，吉尔蕾恩去世。

３００８ 刚多尔夫最后一次去霞尔探望弗拉多。

３００９ 在随后的八年中，刚多尔夫和阿拉贡继续搜寻古鲁姆，从安

达因河谷，黑林和洛瓦尼兹直到莫都边境。古鲁姆冒险进

入莫都，被索隆捕捉。埃尔隆德派人接阿尔温回林谷，东方

所有平原与山区充满险恶。

３０１７ 古鲁姆从莫都获释，在死亡沼泽被阿拉贡逮住，带到黑林交

给瑟兰迪尔看管，刚多尔夫造访米纳思蒂里斯，阅读了伊西

尔德的手卷。

重大年份

３０１８
四月

１２ 刚多尔夫到达霍比顿。

六月

２０ 索隆进攻奥斯吉利亚斯，大约在同时，瑟兰迪尔遭到攻击，古

鲁姆脱逃。

七月

４ 博罗米尔从米纳思蒂里斯出发。

１０ 刚多尔夫被囚于奥桑克。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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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鲁姆踪影全无。据传大约受到精灵及索隆的爪牙的追捕，

他躲藏在莫利亚，但在找到出西大门的路后，却出不去了。

九月

１８ 凌晨，刚多尔夫从奥桑克逃脱。黑骑士渡过伊森渡口。

１９ 刚多尔夫似乞丐般来到埃多拉斯，被拒进城。

２０ 刚多尔夫得到允许进入埃多拉斯。塞奥顿命令他走：“任挑一

匹马，马上走。别过了明天。”

２１ 刚多尔夫发现千里马捷影，但它不让他靠近，他跟着捷影在原

野上走了很远。

２２ 黑骑士于夜间到达沙恩渡口，他们冲破游侠的守卫。刚多尔

夫撵上捷影。

２３ 四个黑骑士在黎明前进入霞尔，另一些往东追赶游侠，然后回

来看守绿道，一个黑骑士趁黑夜来到霍比顿。弗拉多离开贝

格恩，刚多尔夫驯服了捷影，驰离罗翰。

２４ 刚多尔夫渡过伊森河。

２６ 老林子。弗拉多遇到邦巴迪尔。

２７ 刚多尔夫越过灰洪河。与邦巴迪尔共同度过第二个夜晚。

２８ 霍比特人被古冢幽灵抓获。刚多尔夫到达沙恩渡口。

２９ 夜间，弗拉多到达布雷。刚多尔夫拜访乡佬。

３０ 溪谷地和布雷跃马客栈凌晨遭袭。弗拉多离开布雷。刚多尔

夫来到溪谷地，夜间到达布雷。

十月

１ 刚多尔夫离开布雷。

３ 夜间他在威瑟托普山遭到攻击。

６ 夜间威瑟托普山下的宿营地遭到进攻，弗拉多受伤。

９ 格洛芬德尔离开林谷。

１１ 他将黑骑士赶过米塞瑟尔桥。

１３ 弗拉多跨过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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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格洛芬德尔在黄昏时节发现弗拉多。刚多尔夫已到达林谷。

２０ 逃过布鲁纳恩渡口。

２４ 弗拉多康复苏醒，博罗米尔夜间到达林谷。

２５ 埃尔隆德会议。

十二月

２５ 魔戒队于黄昏离开林谷启程。

３０１９
一月

８ 魔戒队到达霍林。

１１，１２ 红角峰大雪

１３ 清晨受到狼群进攻，夜间到达莫利亚西大门，古鲁姆开始跟踪

魔戒携带人。

１４ 二十一号大厅之夜。

１５ 卡扎德都姆之桥，刚多尔夫落入深渊，魔戒队在深夜到达尼姆

洛德尔。

１７ 魔戒队在晚上来到卡拉斯加拉顿豪。

２３ 刚多尔夫追踪伯洛格到齐拉克齐吉尔山之巅。

２５ 他把伯洛格抛下山去，离开现世，尸体躺在山巅。

二月

１４ 借盖拉德丽尔之镜，刚多尔夫复活，躺着，精神恍惚。

１６ 告别萝林。古鲁姆躲在西岸窥看离别场面。

１７ 格威赫驮刚多尔夫去萝林。

２３ 夜间船队在沙恩吉比尔滩附近受到攻击。

２５ 魔戒队越过阿冈纳斯，在帕斯加兰宿营。伊森渡口第一场战

役，塞奥顿之子塞奥特雷德阵亡。

２６ 魔戒队分道扬镳，博罗米尔战死。在米纳思蒂里斯听见他的

号声。梅利阿道克和佩里格林被俘。弗拉多和山姆进入东埃

敏缪尔高地，阿拉贡晚上出发追击奥克斯。伊奥尔默尔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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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斯下了埃敏缪尔高地，发动突然袭击。

２７ 日出时阿拉贡到达罗翰西部边境的陡崖，伊奥尔默尔违抗塞

奥顿之命，午夜从伊斯特福德出发追击奥克斯。

２８ 伊奥尔默尔在范冈森林外追上奥克斯。

２９ 梅利阿道克和皮平逃脱，遇到树胡子，罗赫里姆在日出时发起

进攻，击溃奥克斯，弗拉多下埃敏缪尔高地。遇上古鲁姆，法

拉米尔见到水葬博罗米尔的小船。

３０ 恩特会议开始，伊奥尔默尔返回埃多拉斯遇到阿拉贡。

三月

１ 弗拉多在黎明时走进死亡沼泽。恩特会议继续，阿拉贡遇到

白衣刚多尔夫，他们前往埃多拉斯。法拉米尔奉命离开米纳

思蒂里斯赴伊锡利恩执行任务。

２ 弗拉多涉过沼泽，刚多尔夫来到埃多拉斯为塞奥顿治疗。罗

赫里姆西征萨茹曼，伊森渡口第二场战役，厄肯勃兰特败北，

恩特会议下午结束，恩特向伊森加德进军，夜间到达。

３ 塞奥顿败走海尔姆深谷，洪堡战役打响，恩特彻底摧毁伊森加

德。

４ 塞奥顿和刚多尔夫从海尔姆深谷出发赴伊森加德，弗拉多到

达莫兰农荒原边缘的熔渣小丘。

５ 塞奥顿中午到达伊森加德，三寸舌和萨茹曼在奥桑克。带翼

的纳芝戈尔飞过多尔巴兰营地。刚多尔夫与佩里格林奔赴米

纳思蒂里斯。弗拉多藏在可看见莫都黑门莫兰农之处，黄昏

时离开。

６ 凌晨，杜内丹人赶上阿拉贡，塞奥顿从洪堡出发去哈罗谷地，

阿拉贡在晚些时候出发。

７ 弗拉多被法拉米尔带到海奈什埃努。阿拉贡在夜间来到顿哈

罗要塞。

８ 拂晓阿拉贡踏上“死亡之路”，半夜到达埃雷赫。弗拉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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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奈什埃努。

９ 刚多尔夫到达米纳思蒂里斯，法拉米尔离开海奈什埃努阿拉

贡从埃雷赫出发来到卡利姆贝尔。傍晚，弗拉多到达莫达尔

之路，塞奥顿来到顿哈罗要塞，黑暗开始从莫都飘出。

１０ 无黎明的一天。罗翰阅兵，罗翰骑士从哈洛黛尔开来。刚多

尔夫城门外救下法拉米尔。阿拉贡渡过林格罗河。一支来自

莫兰农的军队占领凯尔·安德洛斯，进入阿诺里恩地区，弗拉

多越过十字路口，看见莫古尔大军出动。

１１ 古鲁姆拜访希洛布，见到弗拉多睡着，几乎忏悔。德内豪派法

拉米尔去奥斯吉利亚斯。阿拉贡到达林赫，进入莱本宁。罗

翰受到来自北方的入侵。第一次进攻萝林。

１２ 古鲁姆带弗拉多进入希洛布巢穴。法拉米尔退到堤道要塞，

塞奥顿在敏里蒙扎营，阿拉贡将敌军赶往佩拉吉尔。恩特打

败入侵罗翰者。

１３ 弗拉多在蜘蛛山口被奥克斯抓获。佩兰诺被侵占，法拉米尔

负伤，阿拉贡到达佩拉吉尔，夺取舰队。塞奥顿在德鲁阿丹森

林。

１４ 山姆在塔楼发现弗拉多。米纳思蒂里斯被围。野人带领罗赫

里姆来到灰林。

１５ 清晨魔王打破城门。德内豪自焚。鸡鸣时听见罗赫里姆的号

角声。佩兰诺战役。塞奥顿阵亡。阿拉贡举起阿尔温织的军

旗。弗拉多和山姆逃脱，开始沿莫亥山北上。黑林之战，瑟兰

迪尔击退多尔格尔德军队。第二次进攻萝林。

１６ 指挥官们的辩论。弗拉多从莫亥山眺望莫都军营与厄运山。

１７ 黛里战役，布兰德国王和铁脚代因国王阵亡，许多矮人和人类

在埃雷博避难，埃雷博被围。沙格拉特将弗拉多的斗篷铠甲

和剑带到黑塔楼。

１８ 西方大军从米纳思蒂里斯出发。弗拉多进入可见到伊森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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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在从德桑去乌顿的路上遇上奥克斯。

１９ 大军来到莫古尔山谷。弗拉多和山姆逃脱，开始沿着去黑塔

楼的路行进。

２２ 可怖的夜晚，弗拉多和山姆离开道路，往南去厄运山。第三次

进攻萝林。

２３ 大军越过伊锡利恩。阿拉贡打发意志薄弱者。弗拉多和山姆

扔掉他们的武器和装备。

２４ 弗拉多和山姆走上去厄运山的最后一段旅程，西方大军在莫

兰农的荒原扎营。

２５ 大军在斯拉格山被包围。弗拉多和山姆到达桑姆玛思诺尔，

古鲁姆夺得魔戒之王，掉进厄运火山口。黑塔楼摧毁，索隆被

消灭。

黑暗楼倒塌，索隆死后，大阴影从所有反抗者的心中消失。而

他的爪牙和同盟穷途末路，惶惶不可终日，萝林虽三次遭到多尔格

尔德的进攻，但精灵们英勇抵抗。那里的力量之强，任何人都没法

征服，除非索隆亲自出动。在萝林边境美丽的树林中发生了可歌

可泣的战斗，进攻被打退，阴影不再，凯利博恩率领萝林大军分乘

许多小船渡过安达因河，占领多尔格尔德，盖拉德丽尔摧毁城墙，

填平陷阱，将敌军清除出森林。北方也经历了战斗和邪恶，瑟兰迪

尔的王国被侵，在树林中进行了持久的战斗，战火造成了巨大的破

坏最后瑟兰迪尔获胜。精灵新年，凯利博恩和瑟兰迪尔在森林中

部会师，他们重新把黑林命名为绿林。瑟兰迪尔的王国版图远至

森林覆盖的北部山地，凯利博恩则占领纳洛河下流的南部森林，命

名为东萝林，其间广褒的森林地带则赠予波宁家族和林中住民。

但在盖拉德丽尔离去后几年，凯利博恩厌倦了他的这片领地，回到

林谷与埃尔隆德的儿子住在一起。在绿林，西尔凡精灵并没受到

侵扰，但在萝林，却剩下为数不多、愁眉不展的居民。卡拉斯·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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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豪不再有光明和歌声。

重兵包围米纳思蒂里斯的同时，长期来一直威胁布兰德国王

的边境的索隆盟军渡过卡嫩河，布兰德被迫退守黛里，在那里得到

了埃雷博矮人的支援，在山脚下爆发了一场大战，持续三天，但最

后布兰德国王和铁脚代因国王均阵亡，伊斯特林斯人获胜，但他们

未能攻破大门，有许多矮人和人类在埃雷博避难，抵挡敌人进攻。

当南方胜利的消息传来后，索隆的北方部队军心动摇。被围者反

守为攻，一路杀敌，敌军残部逃到东方，从此黛里太平无事。布兰

德之子巴德二世在黛里称王，代因之子“石盔”梭林三世成为“山底

王”。他们派出使者参加埃勒萨王加冕典礼。两国与冈多友好相

处，相安无事，均在西方之王的统辖和保护之下。

从黑塔楼巴拉德都倒塌到第三纪结束间的重大日子①

３０１９
霞历１４１９
三月

２７日 巴德二世和“石盔”梭林三世将敌人赶出黛里。

２８日 凯利博恩渡过安达因河，摧毁多尔格尔德。

四月

６日 凯利博恩与瑟兰迪尔会师。

８日 魔戒携带者在科马伦草原授勋。

五月

１日 埃勒萨国王加冕，埃尔隆德和阿尔温从林谷出发。

８日 伊奥尔默尔和伊奥尔温与埃尔隆德儿子们离开米纳斯蒂里

斯赴罗翰。

① 日期根据霞尔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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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埃尔隆德和阿尔温来到萝林。

２１日 阿尔温与护送队离开萝林。

六月

１４日 埃尔隆德的儿子们遇见护送队，带阿尔温去埃多拉斯。

１６日 他们出发赴冈多。

２５日 埃勒萨王发现白树苗。

仲夏日 阿尔温来到米纳思蒂里斯。

年中日 埃勒萨和阿尔温婚典。

七月

１８日 伊奥尔默尔返回米纳思蒂里斯。

１９日 塞奥顿王葬礼护卫队出发。

八月

７日 护卫队来到埃多拉斯。

１０日 塞奥顿之葬礼。

１４日 贵宾向伊奥尔默尔王告别。

１６日 他们来到海尔姆深谷。

２２日 他们来到伊森加德；他们在日落时向西方之王告别。

２８日 他们追上萨茹曼，萨茹曼转道去霞尔。

九月

６日 他们在能见到莫利亚山区的地方逗留。

１３日 凯利博恩和盖拉德丽尔告别，其余人赴林谷。

２１日 他们回到林谷。

２２日 毕尔博一百二十九岁生日，萨茹曼来到霞尔。

十月

５日 刚多尔夫和霍比特人离开林谷。

６日 他们涉过布鲁纳恩河渡口，弗拉多感到毒伤复发的第一阵

痛楚。

２８日 夜间他们到达布雷。

魔戒

４４４



３０日 他们离开布雷，傍晚来到白兰都因桥。

十一月

１日 他们在福洛格莫顿被捕。

２日 他们来到傍水镇，唤起霞尔民众。

３日 傍水镇之役，萨茹曼死亡，魔戒大战结束。

３０２０
霞历１４２０ 丰年

３月１３日 弗拉多患病（一年前的今天他受了希洛布之毒）。

４月６日 蔓蓉花盛开在聚会场地

５月１日 山姆迎娶罗茜。

年中日 弗拉多辞去市长职务。威尔·威特福德复位。

９月２２日 毕尔博一百三十岁生日。

１０月６日 弗拉多大病。

３０２１
霞历１４２１ 第三纪末年

３月１３日 弗拉多再病。

２５日 山姆之女“天仙”① 伊莱纳诞生，按冈多年历这天是第四纪

的第一天。

９月２１日 弗拉多和山姆从霍比顿出发。

２２日 他们在伍迪恩德遇到戒指持有者最后一次策马驰骋。

２９日 他们来到灰港地。弗拉多和毕尔博随三位戒指持有者离

开中洲出海，第三纪结束。

１０月６日 山姆返回贝格恩。

① 她因为美丽而被称为“天仙”，许多人说她更像小精灵少女而不像霍比特人，她

一头金发，这在霞尔极为罕见，而山姆的另两个女儿也是金发，许多在这时出生的孩子

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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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与魔戒队成员有关的事件

１４２２ 按霞尔年历，这一年是第四纪元年，但年份连续计算。

１４２７ 威尔·威特福德辞职，山姆当选为霞尔市长。佩里格林·图

克娶朗克利夫的苔蔓德，埃勒萨王发布命令不许人类进入

霞尔，他使霞尔成了在北方王权保护之下的自治地区。

１４３０ 佩里格林之子法拉米尔诞生。

１４３１ 山姆之女戈蒂洛克诞生。

１４３２ 人称“壮士”的梅利阿道克成为巴克兰之主人，伊奥尔默尔

和伊锡利恩夫人伊奥尔温送来重礼。

１４３４ 佩里格林成为图克大统领，埃勒萨王任命大统领、巴克兰主

人和市长为大师，任北方王国首席顾问，山姆再次当选市

长。

１４３６ 埃勒萨王策马北上，在伊文迪姆湖畔小住数日，他来到白兰

都因桥，迎候他的朋友，将杜内丹之星授予山姆，伊莱纳成

为阿尔温王后的侍女。

１４４１ 山姆第三次当上市长。

１４４２ 山姆与妻子及女儿伊莱纳去冈多，在那里待了一年，其间由

大师托尔曼·科顿任代市长。

１４４８ 山姆第四次任市长。

１４５１ “天仙”伊莱纳嫁给远丘格林霍尔姆的法斯特雷德。

１４５２ 国王把从远丘到塔山的西疆作为礼物赠予霞尔，许多霍比

特人乔迁那里。

１４５４ 法斯特雷德和伊莱纳之子埃尔法斯坦·弗厄贝恩诞生。

１４５５ 山姆第五次任市长，根据他的请求，大统领任命法斯特雷德

为西疆行政官。法斯特雷德和伊莱纳到塔山昂德托尔斯定

居，此后，弗厄贝恩家族在那里世世代代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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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２ 山姆第六次任市长。

１４６３ 法拉米尔·图克娶山姆之女戈蒂洛克。

１４６９ 山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任市长。到１４７６任期满时年届

九十六岁。

１４８２ 山姆之妻罗茜死于年中日，９月２２日山姆在贝格恩出走，

来到塔山，与伊莱纳最后一次见面，把红皮书交给她，该书

后来由弗厄贝恩家族保管。据从伊莱纳传下来的一个说

法：山姆翻过塔山去了灰港，然后出海。他是中洲最后一位

魔戒携带者。

１４８４ 这年秋天，有口信从罗翰带到巴克兰，说伊奥尔默尔王想再

见见老朋友。梅利阿道克虽年迈（１０２岁）但精神矍铄。他

与大统领佩里格林商量，不久他俩便将财产和职位传给儿

子，骑马涉过沙恩渡口，从此没人再在霞尔见过他俩。后来

听说梅利阿道克来到了埃多拉斯，和伊奥尔默尔王待在一

起，直到８月伊奥尔默尔去世。他与佩里格林去了冈多，在

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死后葬于拉恩迪南，与冈多

的伟人们共同安息。

１５４１ ３月１５日埃勒萨王逝世。据说，梅利阿道克和佩里格林的

灵床被置放在这位英王的灵床旁。莱戈拉斯在伊锡利恩建

造了一艘灰船，沿安达因河而下出海，据说与他同行的有矮

人吉穆利。孤帆影尽，中洲魔戒队的故事也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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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DL
—
JCDX

N<
932E>645*.

//64
梅
尼
吉
尔
达
·
吉
尔
德

T5=54/9* ‘
T95002=E/64 ’

萨
拉
道
克
·“
散
金
”

JKCD
—
JCKL

N^?H
2=45PV//:P

埃
斯
米
拉
尔
达
·
图
克

<
^"_#

%
+
(

‘
012P<

5E3>;>9230 ’JKXL
“
伟
大
的
”
梅
利
阿
道
克

N^?02665P!/6E2=PJKXR
埃
斯
特
拉
·
博
尔
吉

<
2=>H

59
JKCL[JCKD
梅
里
麦
克

!2=>659
JKXD
贝
里
拉
克

T2=24>9P 塞
里
迪
克

JKCX
NG

>645P!=592E>=462
希
尔
达
·
布
雷
斯
格
德
尔

%
/42=>9
JKXU
多
德
里
克

_6672=>9
JKUJ
伊
尔
贝
里
克

(26534>32
JKUC
塞
兰
戴
恩

附录三 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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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霍
比
顿
的
巴
金
斯
家
族

!,-./’!,00123
巴
尔
博
·
巴
金
斯

4567
8!9:;--,<!/==12

贝
里
拉
·
博
芬

>
:/0/
德
洛
戈

5?@A
—
5?AB

8C:1D
E-,

!:,2F;.EGH
普
莉
莫
拉
·
布

兰
德
巴
克

I
E20/
芒
戈

5JB7
—
5?BB

8K,E:,<#
:E..

劳
拉
·
格
拉
布

C,23;
潘
西

5J5J
8),3L/-/M<!/-09:
法
斯
托
尔
弗
·
博
尔
吉

C/2L/
庞
托

5J56
—
5?55

8I
1D

/3,<!E2G9
米
莫
萨
·
邦
斯

K,:0/
拉
戈

5JJB
—
5?5J

8+,2L,<*
/:2.-/N

9:
坦
塔
·
霍
恩
布
洛
厄

K1-;
莉
莉

5JJJO5?5J
8+/0/<#

//F./F;
托
戈
·
古
德
博
迪

!E20/
邦
戈

5JP6
—
5?J6

8!9--,F/22,
+//H

贝
拉
唐
娜
·
图
克

!9-.,
贝
尔
巴

5JQ6
—
5?Q6

8REF10,:
!/-09:

鲁
迪
加
·
博
尔
吉

K/20/< 朗
戈

5J6BS5?QB
8T,D

9--1,
&,GHU1--9

卡
梅
莉
亚
·
萨
克
维
尔

!120/
宾
戈

5J6P
—
5?6?

8TM1G,
TME..
奇
卡
·
查
布

!$K!(
5JVB

/=<!,0<W2F
贝
格
恩
的
毕
尔
博

(
LM/<&,GHU1--9 ·

!,00123
5?5B
—
5P5J

8K/.9-1,<!:,G901:F-9
洛
贝
莉
亚
·
布
雷
斯
格
德
尔

K12F,
林
达

5J6J
—
5?6?

8!/F/
C:/EF=//L
博
多
·
普
豪
德
福

X(
F/

C:/EF=//LY
奥
多
·
普
豪
德
福

5?BP
—
5PBQ

),-G/<
TME..
!,00123
法
尔
科
·
查

布
S
巴
金
斯

5?B?
—
5?VV

K/LM/
洛
索

5?6P
—
5P5V

X(
-/Y 奥
洛

5?P6
—
5P?Q

X&,2GM/Y 桑
丘

5?VB
C/ZZ;< 波

皮
5?PP

8)1-1.9:L<!/-09:
菲
利
伯
特
·
博
尔
吉

XCWRW#
R$%

<I
WR$"

>
(
TY

佩
里
格
林
·
梅
利
阿
道
克

R/3,
罗
莎

5JQ6
8*

1-F10:1D
+//H
希
尔
迪
格

里
姆
·
图
克

C/-/< 波
洛

C/3G/
波
斯
科

5?BJ
8#

1--;
!:/N

2-/GH
吉
利
·
布
朗
洛
克

C:1G3,
普
里
斯
卡

5?B6
8[

1-1.,-F
!/-09:

威
利
鲍
尔
德
·
博
尔
吉

C/2L/
5?P6
庞
托

C:/L/
5?PA
波
托

C9/2;< 皮
厄
尼

5?QB
8I

1-/
!E::/N

3
米
洛
·
伯
罗
斯

XU,:1/E3<
#
//F./F193Y
其
他
各
位
姓

古
德
博
迪
的

"
209-1G,
5?A5
安
杰
莉
卡

)/3G/
福
斯
科

5J6P
—
5?6B

8RE.;<!/-09:
鲁
比
·
博
尔
吉

>
/:,
多
拉

5?BJ
—
5PB6

>
EF/
杜
多

5?55
—
5PBV

)R(
>
(

5?6A
弗
拉
多

>
,13;
戴
西

5?QB
8#

:1==/
!/==12
格
里
福
·
博
芬

XI
/3G/

I
/:/

I
;:L-9

I
12L/Y

5?A7
5?V5

5?V?
5?V6

莫
斯
科
莫
罗
默
特
尔
明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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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3+1(45,&$+,"-5+5-6

7$8/-,,7-9+:;-<5=+3+=<>,8(>8?
<5=8

@7-//3&A8
;-,6

--58,"-8B3&8C
(6

5/8D598,"-8E(6
-&8F

<77/G8
B&(’

8,"-’
813’

-8,"-8
B3<&;3<&’

/8(>8,"-8E(6
-&/28H

3&9-5/8(>8H
-/,’

3&1"286
"(8<5"-&<,-98,"-8I-98J((K283598

’
39-8/-)-&3781<L<1/86

<,"8)3&<(4/85(,-/8359873,-&8399<,<(5/M
他
们
迁
往
位
于
远
丘
和
塔
山
间
的
西
界
，
那
是
作
为
埃
勒
萨
王
的
赏
赐
就
建
立
的
国
家
。

他
们
生
下
埃
尔
斯
坦
，
费
尔
贝
恩
，
后
形
成
塔
楼
费
尔
贝
恩
家
族
。
可
代
提
任
西
界
最
高
行

政
长
官
。
费
尔
贝
恩
家
族
继
承
了
《
红
皮
书
》
，
几
经
注
释
补
充
，
出
了
几
种
不
同
的
版
本
。

EF
@8NO

P
Q
BR

EF
@ISEI@@TO

I+U
V
WE@I8WV

U
H
XW@
山
姆
怀
斯
大
师
之
大
家
谱

（
/;(6

<5=8D7/(8,"-8&</-8(>8,"-8>D’
<7<-/8(>8Q

D&95-&8(>8,"-8F
778D598(>8BD<&;D<’

8(>8,"-8E(6
-&/M ）

: 同
时
显
示
丘
陵
加
德
纳
家
族
和
塔
楼
费
尔
贝
恩
家
族
之
崛
起
A

F
D’

>D/,8(>8Q
D’

6
<1"

甘
姆
威
奇
的
汉
姆
法
斯
特

YYZ[
.
</-’

358Q
3’

6
<1"

怀
斯
曼
·
甘
姆
威
奇

Y\[[
（
&-’

()-98,(8E<="><-79 ）
F
(;8Q

3’
’
<9=-8,"-8I(L-&

霍
布
·
甘
米
奇
2 制
绳
者

（
‘
O
798Q

3’
’
<9=$ ’
）“
老
甘
米
奇
”

Y\]Z
F
(;/(5
霍
布
逊

（
I(L-&8Q

3’
=-- ）: 制
绳
者
甘
姆
奇
A

Y\^_
—
‘a^]

F
(7’

D52T,"#T=&##5"D5b#b2T(>T"(cc<,(5
霍
比
顿
的
霍
尔
曼
园
艺
高
手

Y\Y[

I(6
D5

F
D7>&-b

@&7<5=
F
-5b<5=

I(/-
罗
恩

Q
&--5"D5b

Y\_]
亨
丁

萝
丝

Y\]d
Y\_Y

Y\_d
Y\Z\

:=D&b-5-&A
T 园
艺
师

F
(7’

D5TQ
&--5"D5bT 霍

尔
曼
·
格
林
汉
德

Y\d\

e
e

Q
(,,D&
科
塔

Y\\[

f(,’
D5

fD&7
科
特
曼
卡
尔

‘gZ[
TTTTTTTTTY\Za

F
(7’

D5T1(,,(
: ‘
N(5=TF

(’
’A

(>TJ$T6
D,-&

Ya[\

傍
水
镇
的
霍
尔
曼
·
科
顿

（
或
：“
朗
·
霍
姆
”
）

E(7’
D5Tf(,,(5

托
尔

曼
·
科
顿

（
‘
E(’
’
）
汤
姆

Ya][
—
Y]][

eN<7$TJ&(6
5
莉
莉
·

布
朗

H
<71(’

-
威
尔
科
姆

（
‘
6
<77 ’
）“
威
尔
”

Ya]Z

V
596

</-
安
德
怀
斯

I(L-&(>TE<="><-79
泰
菲
尔
德
的
制
绳
者

: ‘
V
59$ ’A （
安
迪
）

Ya\a

V
5/(5
安
逊

YaZY

F
V
U
BV

WE
汉
姆
法
斯
特

（
F
D’

TQ
D’

=-- ）
汉
姆
·
甘
姆
奇

,"-TQ
D>>-&
乡
佬

Ya\Z
—
Y]\^

eTJ-77TQ
((91"<79

贝
尔
·
古
德
柴
尔
德

,((KT4LT6
<,"T"</T

‘
f(4/<5TF

(7’
D5 ’

<5T"(cc<,(5TD/
与
在
霍
比
顿
的
表
兄

霍
尔
曼
深
交
。
从
事

园
艺
生
涯

U
D$

Ya\^
梅

F
D7>&-9T(>TO

)-&"<77
俄
弗
山
的

哈
弗
雷
德

Yaa\

F
D7>D/,
哈
法
斯
特

Yah\

F
D’

/(5
汉
姆
逊

YaZ_
:i(<5-9T"</T4517-2

,"-T&(L-&A
随
伯
伯
2 “
制
绳
者
”
生
活

F
D7>&-9
哈
弗
雷
德

YaZd
（
&-’

()1-T,(TP
(&,"T

>D&,"<5= ）
迁
往
北
域

C
D</$
戴
西

Yah\

U
D$

YahZ
梅

WV
U
H
XW@
山
姆
怀
斯

Ya^[
（
=D&9-5-& ）

园
艺
师

I(/-Tf(,,(5
罗
丝
·
科
顿

U
D&<=(79
马
丽
花

Ya^a

E(7’
D5

托
尔
曼

（
E(’
）
汤
姆

Ya^[

I(/-
萝
丝

Ya^]WD’
山
姆

Ya^]

Q
D’

=--
甘
姆
齐

H
<71(’

-
威
尔
科
姆

（
j(77$ ）
齐
利

Ya^]

J(6
’
D5
鲍
曼

:P
<1KA
尼
克

Ya^Z

fD&7
卡
尔
（
P
<c/ ）
尼
布
斯

Ya^d

@NV
P
O
IT

E"-TBD<&
伊
莱
纳
2 天
仙

Y]\Y
BD/,&-9T(>T

Q
&--5"(7’
格
林
霍
尔
姆
的
法

斯
特
雷
德

BIO
C
@TQ

D&95-&
弗
拉
多
·
加
德
纳

Y]\a
F
(7>D/,TQ

D&95-&
霍
尔
法
斯
特
·
加

德
纳

F
D&9<5=T(>T,"-T

F
<77丘
陵
的
哈
丁

Y_[Y

I(/-
萝
丝

Y]\_

U
-&&$
梅
里

Y]\h

k<LL<5
皮
平

Y]\d

fO
NC

XNO
f?

W
戈
尔
迪
洛
克

（
金
发
菊
）

BD&D’
<&YT/(5T>(T

E"D<5Tk-&-=&<5Y
大
首
领
佩
里
格
林

一
世
之
子

法
拉
米
尔
一
世

F
D’

>D/,
汉
姆
法
斯
特

Y]a\

C
D</$
戴
西

Y]aa

k&<’
&(/-

普
里
姆
罗
丝

: 报
春
花
A

Y]a_

J<7;(
毕
尔
博

Y]aZ

I4;$
鲁
比

Y]a^

I(;<5
罗
宾

Y]][

E(7’
D5T:E(’

A
托
尔
曼
（
汤
姆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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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
拉
贝
拉

)*+,
—
)-+,

./
0#%(10&

2
#(314%567
89:9
戈
尔
巴
道

克
·
布
兰
德

巴
克

附
录

6;;;;;;;;;;;;;;;;;;;;;; 家
谱

这
些
家
谱
中
所
列
人
名
只
是
在
众
多
人
名
中
遴
选
一

部
分
，
其
中
多
数
或
是
毕
尔
博
生
日
的
庆
典
告
别
宴
会
的

座
上
客
，（
其
姓
名
有
下
列
线
者
）
或
是
他
们
的
直
系
先
祖
，

同
时
列
出
与
讲
述
事
件
相
关
的
其
中
一
些
人
员
姓
名
。
此

外
，
还
提
供
了
有
关
山
姆
怀
斯
的
家
谱
信
息
，
加
德
纳
家
族

名
声
显
赫
的
奠
基
人
。

人
名
下
的
数
字
是
生
卒
年
份
，
所
有
年
份
均
根
据
霞

尔
纪
年
。
马
尔
齐
和
布
兰
拉
渡
过
的
兰
德
因
河
当
年
为
霞

尔
元
年
（
第
三
纪

)+,)
年
）

<=
=
>
;=
?;/

@
AB

<;C!
DB
EF
大
斯
米
阿
尔
的
图
克
家
族

GDH&3I#"J
Ⅱ

伊
森
格
里
姆
二
世

KL&$3MNOLN$"3;0P;MN&;<007;’"3&Q
K 图
克
家
族
的
第
十
届
大
首
领
Q

),R,
—
))RR

SDH5J
%#(HⅢ

伊
萨
姆
布
拉
斯
三
世

S?&#5J
%#(HⅡ
费
拉
姆
布
拉
斯
二
世

TT,T
—
TR,T

S?0#M"3%#(H!
!

"
#

$
%

&
’

TTUV (
T*UW

S/
&#03M"5HX;LN&;=

’1;L007
)

*
+

%
,-

.
/

TTY,
—
T-R,

.B
1(J

(3M(;Z
N5%%
阿
达
曼
塔
·
查
布

2
(310%#(H

班
岛
布
拉
斯

（
2
5’’#0(#&# ）K 吼

板
Q

TT,U
—
T*,+

[
(34;1&H6&31(3MHX"36’51"3I

MN&;\
0#MN]M007H

0P;E03I;Z
’&&:&

许
多
后
裔
X 包
括
朗
·
克
利
夫
的
北
方
图
克
家
族

S’H&3I#"J
Ⅲ

伊
森
格
里
姆

三
世

TR-R
—
T--,

K30;6N"’1#&3Q
无
子
嗣

^
"’1"I(#1
希
尔
迪
加
德

K1"&1O
4053IQ
早
逝

S’H5J
%#(HOⅣ

伊
萨
姆
布
拉

斯
四
世

T*-W
—
T--Y

DH6J
%0’1

伊
塞
姆
博
尔
德

T*U*
—
T-U+

（
J
(34O

16H66&31(3MH ）
许
多
后
裔

^
"’1"P03H
希
尔
迪
方
斯

T*UU
K_

&3MO0PPO
03O(O

‘05#3&4O
(31O3&:&#O
#&M5#3&1Q
出
游
未
归

DH&J
%(#1

伊
塞
姆
巴
德

T*Ua
—
T-U+

?’(J
%(#1

弗
兰
巴
德

T*Wa
—
T-WY

B
1&’(#1
阿
德
拉
德

T-*W
—
TU*-

@
&I"3(#1
雷
金
纳
德

T-+Y

^
"’1"%#(1
希
尔
迪
布
兰
德

T*UY
—
T--U

C"I"HJ
031

西
格
斯
蒙
德

T*Y,
—
T-YT

2
&’’&1033(
贝
拉
唐
娜

T*V*
—
T--U

.2
53I0O2

(II"3H
b2
DE2

=
c

邦
戈
·
巴
金
斯

毕
尔
博

d
033((J

"#(
唐
娜
半
拉

T*V+
—
T-UW

.^
5I0O2

0PP"3
雨
果
·
博
芬

DH&3I(#
伊
森
加

T*+*
—
T-+,

KH("1OM0ON(:&O
‘
I03&OM0OH&( ’
"3ON"HO405MNQ
据
说
年
轻
时

出
海

S?0#M"3%#(HⅡ
福
廷
布
拉
斯
二
世

T*aW
—
T-W,

S?&#5J
%#(HⅢ

费
拉
姆
·
希
拉
斯

三
世
（
未
婚
）

T-T+
—
TUTV

（
53J

(##"&1
）

^
"’1"I#"J
希
尔
迪
格
里
姆

T*U,
—
T-UT

.@
0H&O2

(II"3H
罗
萨
·
巴
金
斯

B
1(’I#"J
阿
达
尔
各
里
姆

T*W,
—
T-W*

-O1(5INM&#H
三
个
女
儿

Se(’(1"3Ⅱ
帕
拉
丁
二
世

T---
—
TU-U

.AI’(3M"3&O2
(37H

埃
格
兰
泰
恩
·
班
克
斯

AHJ
&#(’1(

埃
斯
米
拉
尔
达

T--+
.F(#(106O

2
#(314%567
萨
拉
道
克
·
布
兰

德
巴
克

b[
A@

DB
d
=
Z
c

梅
利
阿
道
克

e&(#’
泊
尔

T-aV

e"J
f&#3&’
平
珀
奈
尔

)-aY

eA@
A/

@
D\
Ⅰ

佩
里
格
林
一
世

)-Y,
.d

"(J
031O0POE03IOZ

’&&:&
朗
·
克
利
夫
的
戴
蒙
德

)-YV
S?(#(J

"#Ⅰ
法
拉
米
尔
一
世

)U-,

-O1(5INM&#H
三
个
女
儿A:&#(#1
埃
弗
拉
德

)-W,

@
0H(J

531(
罗
莎
芒
达

)--W
.=

10:(6(#
2
0’I&#
奥
多
瓦
卡
·

博
尔
吉

b?#&1&I(#c
弗
雷
德
加
尔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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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霞尔历

历年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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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均始于星期的第一天———周六，而止于星期的最后一

天———周五。“仲年日”（Ｍｉｄ－ｙｅａｒ’ｓＤａｙ）和闰年中的“闰日”

（Ｏｖｅｒｌｉｔｈｅ）不计在星期中。“仲年日”前一天称作“前年中日”（１

Ｌｉｔｈｅ）而其后的叫“后年中日”（２Ｌｉｔｈｅ）。年末那天称作“除夕”（１

Ｙｕｌｅ），而年初那天称为“元旦”（２Ｙｕｌｅ）。“闰日”是一个特别的假

日，但没出现在魔戒（ＧｒｅａｔＲｉｎｇ）史上任何重要年份中。１４２０年

有一次，那是个夏季宜人的大丰年，据说在人们记忆和记录中那年

的狂欢盛况空前。

各种日历

霞尔的日历与我们现在的有几处不同。当然年是一样长

的①，因为那些以如今的人类纪年和生命来看很久远的日子，从大

地的年限来看，就没有那么长了。据霍比特人记载，当他们还是个

流浪民族时没有星期概念，却有大体按照月球圆缺计时的月，他们

对日期和时间的计算既模糊又不精确。在埃里阿多西疆定居后，

他们采用了杜内丹人的钦定历法，该历法基本上承袭自埃尔达精

灵的历法（埃尔达不是“人”，是精灵一个种族的别称，而杜内丹是

人类一个种族的称号，所以绝对不能说是“杜内丹是埃尔达的后

代”），不过霞尔的霍比特人进行了几处小改动。这种日历，又称

‘霞尔历’，后来也在布雷实施，只是霞尔人将他们在霞尔定居的那

一年作为元年。

关于人们熟知并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字母的名称、星期中每

天的名称、月份的名称或长度），很难从古老的故事或传说中找到

确切的词源信息。由于霍比特人普遍对家谱兴趣浓厚，以及其中

的学者在魔戒大战后对古代史所产生的兴趣，霞尔霍比特人似乎

① ３６５天５小时４８分４６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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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期颇为关注，他们甚至还画了复杂的表格来表示他们自己的

历法体系和其他历法体系的关系。对此我并不在行，可能还出了

许多错，但无论如何，至关重要的年份，即霞尔历１４１８年和１４１９
年的大事记却很仔细地列在《红皮书》上，日期和时期勿庸置疑。

显然，就如山姆怀斯所说，中洲埃尔达有更多的时间可自由支

配，因此他们以更长的时段来计时，昆雅语中ｙｅｎ一词常译作

‘年’，但其实相当于１４４个我们的年。埃尔达喜欢用６，１２及其倍

数计数。太阳历的一“天”他们称之为ｒｅ“日”，用以计算两次日落

间的时长。一年有５２５９６天。为了典仪而不是实用的目的，埃尔

达奉行六天为一个星期或“周”（ｅｎｑｕｉｅ）的习俗，一“年”有８７６６
周，通“年”连续计算。

在中洲，埃尔达也奉行短时段的“年”，即阳历年，称作“载”

（ｃｏｒａｎａｒ），多少是按天文学太阳回归的时间计算。另外他们也像

所有精灵通常做的那样，还将根据植物随季节变化的周期称之为

“稔”（ｌｏａ）“生长期”（尤其在西北地区）。“稔”又分几个或看作长

月或看作短月的时段。无疑，这因地域而异。但霍比特人仅提供

了涉及到伊姆拉德里斯日历的信息。在该日历中有六“季”，昆雅

语的名字分别是：ｔｕｉｌｅ，ｌａｉｒｅ，ｙａｖｉｅ，ｑｕｅｌｌｅ，ｈｒｉｖｅ，ｃｏｉｒｅ，可译作

“春、夏、秋、衰（ｆａｄｉｎｇ）、冬、萌（ｓｔｒｒｉｎｇ）”。辛达语的名称是ｅｔｈｕｉｌ，

ｌａｅｒ，ｉａｖａｓ，ｆｉｒｉｔｈ，ｒｈｉｗ，ｅｃｈｕｉｒ。“衰”季也叫ｌａｓｓｅ－ｌａｎｔａ“叶落”，

辛达语则称为ｎａｒｂｅｌｅｔｈ“日缺”。

夏（Ｌａｉｒｅ）和冬（ｈｒｉｖｅ）各有７２天，其余的季有５４天。“稔”始

于“元旦”（ｙｅｓｔａｒｅ），春（ｔｕｉｌｅ）的紧前一天，止于“除夕”（ｍｉｔｔａｒｅ），

“萌”（ｃｏｉｒｅ）的紧后一天。在秋（ｙａｖｉｅ）和“衰”（ｑｕｅｌｌｅ）之间插了三

个“中间日”（ｅｎｄｅｒｉ）。这就构成一年３６５天，并通过在每１２年将

“中间日”翻番（加３天）来补足短缺的天数。

如何处理因而产生的差错尚未确定。如果那时的年和现在的

同长，那么一“年”（ｙｅｎ）就会多出一天。在红皮书日历上的一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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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表明有误差存在，大意是在林谷历法（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ｏｆＲｉｖｅｎｄｅｌｌ）中

每三“年”的最后一年都短三天：那一年三个“中间日”翻番的做法

被取消，“但我们的时代没发生过此事。”对其余误差的校正却没记

录。

努美诺尔人对这些排列形式进行了更改，把“稔”分成长度更

规则的小时段，并坚持每年始于仲冬的风俗，他们的先祖、西北的

人类在第一纪用的就是这种历法。后来他们将一星期改成七天，

并将从（出自东海的）日出到下一个日出的时间看作一天。

努美诺尔历法不仅在努美诺尔使用，在国王统治结束前的冈

多和阿诺也使用，称作钦定历法。一般每年有３６５天，分成１２个

月（ａｓｔａｒ），其中１０个月每月３０天，另两个月３１天。那两个长月

在年中前后，类似我们的６、７月。年的首日称ｙｅｓｔａｒｅ“元旦”，年中

那天（第１８３天）称ｌｏｅｎｄｅ“年中”，年末那天称ｍｅｔｔａｒｅ“除夕”，这三

天不归任何月份。除了世纪（ｈａｒａｎｙｅ）的最后一年外，每隔四年就

用两个ｅｎｄｅｒｉ“中间日”来代替ｌｏｅｎｄｅ“年中”（也就是置润的方法）。

在努美诺尔，计时始于第二纪元年。从世纪末岁扣除的一天

引起的时差过了一个千禧年才得以纠正，但仍缺４小时４６分４０
秒。努美诺尔补时是在第二纪的１０００年、２０００年、３０００年。在努

美诺尔于第二纪３３１９年陷落后，这种体系仍一直为流亡者所沿

用，但因第三纪初始采用新年份编号而紊乱：第二纪３４４２年成了

第三纪元年。由于规定第三纪四年取代第三纪三年（即第二纪

３４４４年）为闰年，再夹进一个３６５天的短年又引起５小时４８分４６
秒的时缺。千年补时迟了４４１年，即在第三纪１０００年（第二纪

４４４１年）和第三纪２０００年（第二纪５４４１年）。为减少由此引起的

误差和千年时缺的积累，摄政王马第尔（ＭａｒｄｉｌｔｈｅＳｔｅｗａｒｄ）颁布

了一部修订的历本，在２０５９年（第二纪５５００）年特加２天，于第三

纪２０６０年生效，始于努美诺尔计时体系之初的五个半千禧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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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但这仍留下了约８小时时缺。到２３６０年时尽管时差还不到

８小时，哈多给那年加了一天，此后没再做过调整。（第三纪３０００
年由于战争迫在眉睫，这事也就忽视了）。到第三纪末，即２３６０年

的６６０多年后，时差还不足一天。

马第尔颁布的这部修订历法称摄政王定历法，最后为除霍比

特人以外的操西方语的绝大多数人采用。每月都是３０天，外加不

含在月内的两天，一天放在３月、４月之间，另一天放在９月、１０月

之间。不计在月内的那５天———ｙｅｓｔａｒｅ“元旦”、ｔｕｉｌｅｒｅ“立春”、

ｌｏｅｎｄｅ“年中”、ｙａｖｉｅｒｅ“立秋”、ｍｅｔｔａｒｅ“除夕”都是假期。

霍比特人很保守，继续沿用适应其习俗的钦定历法（Ｋｉｎｇ’ｓ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月份长度相等，均为３０天，但是在６、７月间有３个

“夏日”（Ｓｕｍｍｅｒｄａｙ），在霞尔称“年中日”（Ｌｉｔｈｅ或ｌｉｔｈｅｄａｙｓ）。一

年的最后一天和翌年的第一天叫做“除夕”和“元旦”（Ｙｕｌｅｄａｙｓ）。

“元旦”、“除夕”及“仲年日”均独立于月外，所以１月１日是一年的

第二天，而不是第一天。除非是世纪末年①，每隔四年一年就有四

个“年中日”。“年中日”和“元旦”、“除夕”是主要的节假日和晏客

日。外加的一个“年中日”加在“仲年日”（Ｍｉｄｙｅａｒ）后，所以闰年的

第１８４天又叫“闰日”（Ｏｖｅｒｌｉｔｈｅ），也是一个特别狂欢日。整个“过

年期”（Ｙｕｌｅｔｉｄｅ）共有六天时间，包括每年末的三天和年初的三天。

霞尔人进行了一个他们称之为霞尔改革的小创新（这项改革

最终也在布雷实施）。他们发现与日期相关的星期名称逐年轮替

不规则也不便使用，所以在伊森格里姆二世在位时，他们约定不在

系列内的额外那天没有星期名称。此后，“仲年日”（还有“闰日”）

只有自己的名称而不属于某个星期。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年总是

① 在霞尔，元年对应第三纪１６０１年。在布雷，对应第三纪１３００年，这一年是世
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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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某一周的第一天而于某一周的最后一天结束，每年同一天的

星期名字都相同。所以霞尔人再也不必为在信和日记中该写星期

几而劳心费神①。他们发现这在霞尔很方便，但如果走出布雷以

远就不那么方便了。

在叙事及在上述注释中，我用我们现代的名称为月和星期命

名，当然埃尔达、杜内丹人、霍比特人并非如此。似有必要翻译西

方语的月和星期名称以避免混淆，而我们季节名称的含义与那时

的大致相同，至少在霞尔如此。然而，“仲年日”似可对应我们的夏

至。这样，霞尔的时节实际上比我们提前十天左右，我们的元旦大

约对应霞尔的１月９日。

就如拉丁语名称目前广泛用于其他各语言的情况一样，通常

在西方语中保留了月份的昆雅语名称：Ｎａｒｖｉｎｙｅ，Ｎｅｎｉｍｅ，

Ｓｕｌｉｍｅ，Ｖｉｒｅｓｓｅ，Ｌｏｔｅｓｓｅ，Ｎａｒｉｅ，Ｃｅｒｍｉｅ，Ｕｒｉｍｅ，Ｙａｖａｎｎｉｅ，Ｎａｒ

ｑｕｅｌｉｅ，Ｈｉｓｉｍｅ，Ｒｉｎｇａｒｅ。辛达语名称（仅杜内丹人使用）是：Ｎａｒ

ｗａｉｎ，Ｎｉｎｕｉ，Ｇｗａｅｒｏｎ，Ｇｗｉｒｉｔｈ，Ｌｏｔｈｒｏｎ，Ｎｏｒｕｉ，Ｃｅｒｅｔｈ，Ｕｒｕｉ，

Ｉｖａｎｎｅｔｈ，Ｎａｒｂｅｌｅｔｈ，Ｈｉｔｈｕｉ，Ｇｉｒｔｈｒｏｎ。

然而在月份命名方面，霞尔和布雷的霍比特人摈弃西方语的

用法，坚持沿用他们自己的乡下话。这些名称可能借鉴了古代安

达因河谷的人类词语，至少在黛尔和罗翰可发现相似的月份名称。

人类发明的这些名称的含义，霍比特人即使最初知道也早已忘却，

因而这些名称的拼写形式相当混乱，例如某些名称的词尾ｍａｔｈ
是ｍｏｎｔｈ“月”的简化形式。

① 注意：粗看霞尔日历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月始于星期五。在霞尔，说“星期五是

第一天”是一个开玩笑的习语，指根本不存在的一天，或诸如猪会飞或（在霞尔）树会走

之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完整的说法是“星期五是夏日诌语（Ｓｕｍｍｅｒｆｉｌｔｈ）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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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附日历采用霞尔月份名称。可以注意到：Ｓｏｌｍａｔｈ是

通常的发音，有时则被拼成Ｓｏｍａｔｈ；Ｔｈｒｉｍｉｄｇｅ经常写成Ｔｈｒｉｍｉｃｈ
（旧体Ｔｈｒｉｍｉｌｃｈ）；Ｂｌｏｔｍａｔｈ读成Ｂｌｏｄｍａｔｈｔ或Ｂｌｍｍａｔｈ。布雷月

份名称与之相异，是Ｆｒｅｒｙ，Ｓｏｌｍａｔｈ，Ｒｅｔｈｅ，Ｃｈｉｔｈｉｎｇ，Ｔｈｒｉｍ

ｉｄｇｅ，Ｌｉｔｈｅ即“夏日”（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ｄａｙｓ），Ｍｅｄｅ，Ｗｅｄｍａｔｈ，Ｈａｒ

ｖｅｓｔｍａｔｈ，Ｗｉｎｔｒｉｎｇ，Ｂｌｏｏｔｉｎｇ及 Ｙｕｌｅｍａｔｈ，。Ｆｒｅｒｙ，Ｃｈｉｔｈｉｎｇ和

Ｙｕｌｅｍａｔｈ在东域（Ｅａｓｔｆａｒｔｈｉｎｇ）也使用。①

霍比特人的星期模仿杜内丹人的，星期名称则译自古北方王

国（ＮｏｒｔｈＫｉｎｇｄｏｍ）为日子命名的名称，而这又源自埃尔达。埃尔

达一周六天，星期名依次以星、日、月、双树、天空、“掌权者”梵拉来

命名，或者说依次将每一天奉献给上述六者（ｈｅａｖｅｎ不是“天神”，

仅仅指天空，ｐｏｗｅｒｓ是梵拉的称号之一）。以此顺序，周末是一周

的最重要日子（因为周末是以梵拉来命名的）。昆雅语名称分别

是：Ｅｌｅｎｙａ，Ａｎａｒｙａ，Ｉｓｉｌｙａ，Ａｌｄｕｙａ，Ｍｅｎｅｌｙａ，Ｖａｌａｎｙａ（即Ｔａｒｉ

ｏｎ）；辛达语称Ｏｒｇｉｌｉｏｎ，Ｏｒａｎｏｒ，Ｏｒｉｔｈｉｌ，Ｏｒｇａｌａｄｈａｄ，Ｏｒｍｅｎｅｌ，

Ｏｒｂｅｌａｉｎ（即Ｒｏｄｙｎ）。

努美诺尔人保留了这种作供奉之用的星期名称及其排列顺

序，但将第四天更名为 Ａｌｄｅａ（即 Ｏｒｇａｌａｄｈ），即仅供奉圣白树

（ＷｈｉｔｅＴｒｅｅ）———据信长在努美诺尔王宫的尼姆劳思树是圣白树

的后代。后来，努美诺尔人希望一周有个第七天，也因他们自己是

精于航海的水手，他们就在天空日（Ｈｅａｖｅｎ’Ｄａｙ）后插了一个“海

日”Ｅｄｒｅｎｙａ（Ｏｒａｅａｒｏｎ）。

霍比特人沿用了这种排列，但经翻译的名称的意思很快遗忘

① 讲“（泥泞）霞尔的冬日诌语（Ｗｉｎｔｅｒｆｉｌｔｈ）”在布雷是一句笑话，但按照霞尔人的
说法，Ｗｉｎｔｒｉｎｇ是ｗｉｎｔｅｒｆｉｌｔｈ这一旧名字的布雷变称，最初指在冬季前把一年的时间填
满或补完。这个说法从全面实施钦定历法前的时代流传下来，那时新年始于收获季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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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再留心了，词形也大为简化，尤其在日常发音中。首次翻译努

美诺尔语的星期名称可能是在第三纪末的两千多年前，那时杜内

丹人的星期（他们最早被外族类人采纳的历法特征）被北方的人类

采用。就如月份的名称，霍比特人坚持使用自己所译的星期名称，

尽管操西方语地区的其它地方用的是昆雅语名称。

霞尔并没保存多少古代文献。至第三纪末，保存下来的文献

最著名的是《黄皮书》，或称《图克市镇年鉴（Ｔｈｅ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

Ｔｕｃｋｂｏｒｏｕｇｈ）》。① 最早的条目似乎是至少在弗拉多时代的九百

年前开始记入的，许多内容在红皮书的编年史及家谱中被引用。

在这些文献中，星期名称用的是古体，其中最古老的名称如下：（１）

Ｓｔｅｒｒｅｎｄｅｉ，（２）Ｓｕｎｎｅｎｄｅｉ，（３）Ｍｏｎｅｎｄｅｉ，（４）Ｔｒｅｗｅｓｄｅｉ，（５）

Ｈｅｖｅｎｅｓｄｅｉ，（６）Ｍｅｒｅｓｄｅｉ，（７）Ｈｉｇｈｄｅｉ。在魔戒大战时代的语言中

这些名称变成了：Ｓｔｅｒｄａｙ，Ｓｕｎｄａｙ，Ｍｏｎｄａｙ，Ｔｒｅｗｓｄａｙ，Ｈｅｖｅｎｓ

ｄａｙ（或Ｈｅｎｓｄａｙ），Ｍｅｒｓｄａｙ，Ｈｉｇｈｄａｙ。

我把这些名称也翻译成我们现代的名称，自然是从Ｓｕｎｄａｙ和

Ｍｏｎｄａｙ开始，出现在霞尔星期中的这两个名称与我们现在所用

的名称相同，其余的我则依次重新命名。然而必须注意，这些译名

的联想意义与霞尔名称的本意大相径庭。一周的最后一天———星

期五（Ｈｉｇｈｄａｙ），是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午后）假日和晚宴日之一。

因此，霞尔星期六基本对应我们的星期一，而星期四对应我们的星

期六。②

其他几个涉及时间的名称，尽管没用在精确的日历中，也可在

此一提。通常季节的名字是Ｔｕｉｌｅ春季，Ｌａｉｒｅ夏季，ｙａｖｉｅ秋季（或

收获季），ｈｒｉｖｅ冬季，但这些并没有确切的定义，ｑｕｉｅｌｌｅ（或ｌａｓｓｅ

①

② 因此，我在《毕尔博之歌》中用星期六和星期日替代星期四和星期五。

记载图克家族生死、婚娶以及土地买卖等各种霞尔人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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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ｔａ）用于指深秋和初冬。

埃尔达尤其关注的“曙暮”（ｔｗｉｌｉｇｈｔ），主要指星落和星启的时

间。他们给这两个时段起了多种名称，最常用的是ｔｉｎｄｏｍｅ和ｕｎ

ｄｏｍｅ ，前者常指拂晓，后者则指黄昏。辛达语名称是ｕｉａｌ，可定

义为ｍｉｎｕｉａｌ“黎明”和ａｄｕｉａｌ“傍晚”。在霞尔它们常被称为ｍｏｒ

ｒｏｗｄｉｍ和ｅｖｅｎｄｉｍ（试与Ｌａｋｅｅｖｅｎｄｉｍ“暮湖”———Ｎｅｎｕｉａｌ的翻

译———相比较）。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说比较ａｄｕｉａｌ和ｎｅｎｕｉａｌ的

翻译，两个是同词根的辛达语单词，其中ｎｅｎｕｉａｌ是个地名，被翻译

成ｌａｋｅｅｖｅｎｄｉｍ。

就讲述魔戒大战而言，霞尔日历和日期是惟一重要的素材。

所有的日子、月份和日期在《红皮书》中都译成霞尔用语，或在注释

中兼收并蓄。因此，整部《魔戒》中的月份和日期始终参照霞尔日

历。至于霞尔日历和我们的日历的差异，仅有下列几点是整个故

事最重要的关键时期，即３０１８年（霞尔历１４４８年）末和３０１９年

（霞尔历１４１９年）初：１４１８年１０月仅有３０天；１月１日是１４１９年

的第二天，２月有３０天。这样，如果现在的年和那时的始于同一

季节点，那么３月２５日———巴拉德－都被摧毁的日子就对应我们

的３月２７日；然而这天在钦定历法和摄政王定历法中均为３月

２５日。

新历法于第三纪３０１９年在重建的王国开始实施。它标志着

钦定历法的“回归”（如同国王的归来一样），这历法适应一年始于

春的风俗，也就是遵循埃尔达的“稔”的含义。（这里是想强调阿拉

贡重建王国以后所颁行的历法，恢复了埃尔达传给人类的古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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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是在埃尔达精灵中长大的）①

根据新历法，新年始于旧历３月２５日，以纪念索隆的灭亡和

魔戒队的壮举。月份仍保留原先的名称，但指大体比先前早五天

起始的时期，这样一年始于 Ｗｉｒｅｓｓｅ（４月）。每个月均为３０天。

Ｙａｖａｎｎｉｅ（９月）和Ｎａｒｑｕｅｌｉｅ（１０月）间有三个Ｅｎｄｅｒｉ即中间日

（其中第二个称为Ｌｏｅｎｄｅ），对应旧历的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但为

纪念弗拉多，他生日这天９月３０日（对应旧历９月２２日）定为节

日，称为Ｃｏｒｍａｒｅ或Ｒｉｎｇｄａｙ（魔戒日），闰年则再加一个魔戒日。

据信，第四纪始于埃尔隆德大师启程的日子———３０２１年９
月，但为便于王国的记录，第四纪元年按新历法始于旧历的３０２１
年３月２１日。

在埃勒萨国王统治期间，这种历法在除霞尔之外他所有的领

地实施。霞尔保留旧历，并继续沿用霞尔历法，因此第四纪元年是

１４２２年。尽管霍比特人也注意到时代的变化，但他们坚称第四纪

元年始于１４２２年元旦，而不是前一年的３月。

并没有记录记载霞尔人纪念３月２５日和９月２２日，但在西

域，尤其是在霍比顿山四周的农村形成一种风俗：４月６日为假

日，如果天公作美还会在聚会苑跳舞庆祝。有人说这天是老山姆·

加德纳的生日，有人说是１４２０年金树首次开花的日子，还有人说

是精灵的新年。在巴克兰，罗翰人的号角每年１１月２日日落时吹

响，然后点燃篝火，举行盛宴②。

①

② ３０１９年它第一次在夏尔吹响的周年纪念日。

尽管新历法的元旦ｙｅｓｔａｒｅ比伊姆拉德里斯历的要早，但大体对应霞尔历的４
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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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书写和拼写

一、单词和名称的发音

西方语或称通用语词汇已完全译成英语对应词。所有霍比特

人的姓名和专有词汇的发音作了相应的调整，如Ｂｏｌｇｅｒ中的ｇ和

ｂｕｌｇｅ中的ｇ发音一致，ｍａｔｈｏｍ和ｆａｔｈｏｍ同韵。

在转抄古本时，我已在可确定的范围内尽量准确地再现原始

发音，同时创造了在现代语言中不显得粗俗的单词和名称。高种

精灵的昆雅语在其发音许可的情况下拼写得很像拉丁语，因此，在

埃尔达人的两种语言中ｃ发ｋ音。
对这方面的细节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注意下列各点。

辅 音

Ｃ 即使在ｅ和ｉ前也发ｋ音，如ｃｅｌｅｂ“银”应读成ｋｅｌｅｂ。

ＣＨ 只用于代表德语和威尔士语发ｂａｃｈ一词听到的ｃｈ音，

而不是英语发ｃｈｕｒｃｈ的ｃｈ音。在冈多语中，除在词尾和ｔ前外，

该音弱化成ｈ，这一变化已在一些名称中体现，如Ｒｏｈａｎ“罗翰”、

Ｒｏｈｉｒｒｉｍ“罗翰骑士”。（Ｉｍｒａｈｉｌ“伊姆拉希尔”是努美诺尔语的名
称。）

ＤＨ 代表英语词汇ｔｈｅｓｅｃｌｏｔｈｅｓ中发浊音的ｔｈ。该音通常

发ｄ，如辛达语中的ｇａｌａｄｈ“树”（比较昆雅语），但有时由ｎ＋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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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Ｃａｒａｄｈｒａｓ“红角”由ｃａｒａｎ－ｒａｓｓ派生。

Ｆ 代表ｆ，但词尾除外，在词尾作ｖ音（如同英语ｏｆ），如Ｎｉｎ

ｄａｌｆ，Ｆｌａｄｒｉｆ。

Ｇ 仅发ｇｉｖｅ，ｇｅｔ中的那个ｇ音：Ｇｉｌｄｏｒ，Ｇｉｌｒａｅｎ，Ｏｓｇｉｌｉａｔｈ
中的ｇｉｌ“星”和英语ｇｉｌｄ中的ｇｉｌ发音相同。

Ｈ 在不和其他辅音组合、单独使用时发英语ｈｏｕｓｅ，ｂｅｈｏｌｄ
中的ｈ音。昆雅语的辅音组合ｈｔ与德语ｅｃｈｔ，ａｃｈｔ中的ｃｈｔ发音

相同，如Ｔｅｌｕｍｅｈｔａｒ“猎户座”①。参见ＣＨ，ＤＨ，Ｌ，Ｒ，ＴＨ，Ｗ，Ｙ。

Ｉ 最初仅在辛达语中在另一元音前发辅音，与英语ｙｏｕ，

ｙｏｒｅ中的ｙ同音，如Ｉｏｒｅｔｈ，Ｉａｒｗａｉｎ。见Ｙ

Ｋ 用在除精灵语外其他语言的名称中，与ｃ同音值。因此

ｋｈ在奥克语（Ｏｒｋｉｓｈ）Ｇｒｉｓｈｎａｋｈ，或阿顿奈克语（Ａｄｕｎａｉｃ，努美诺

尔语）Ａｄｕｎａｋｈｏｒ中发与ｃｈ相同的音。关于矮人语（Ｋｈｕｚｄｕｌ）见

后面的注解。

Ｌ 与英语ｌｅｔ中ｌ在词首时发的音大致相同。然而，在ｅ，ｉ
和一个辅音间或在置于ｅ，ｉ后的词尾发生一定程度“颚化”。（假

设：埃尔达人可能已将英语ｂｅｌｌ，ｆｉｌｌ转抄为ｂｅｏｌ，ｆｉｏｌ。）ＬＨ发ｌ清

音，（通常由首字母ｓｌ－派生。）在（古）昆雅语中，写成ｈｌ，但在第三

纪通常发ｌ音。

ＮＧ 发英语ｆｉｎｇｅｒ中ｎｇ的音，但在词尾发英语ｓｉｎｇ中ｎｇ
的音。后一个音也发生在昆雅语单词的词首，但已根据第三纪的

发音转写成ｎ（如Ｎｏｌｄｏ）。

ＰＨ 与ｆ发音相同，用于（ａ）ｆ音出现在词尾时，如ａｌｐｈ“天

鹅”；（ｂ）ｆ音与ｐ相关或由ｐ派生的情况，如ｉ－Ｐｈｅｒｉａｎｎａｔｈ（＝ｐｅ

ｒｉａｎ“哈夫林人”）；（ｃ）某些词中间发长音ｆｆ（由ｐｐ派生），如Ｅｐｈｅｌ
“外篱”；（ｄ）阿顿奈克语和西方语中，如Ａｒ－Ｐｈａｒａｚｏｎ（＝ｐｈａｒａｚ

① 在辛达语中通常称Ｍｅｎｅｌｖａｇｏｒ，昆雅语中为Ｍｅｎｅｌｍａ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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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ＱＵ 代表ｃｗ，是昆雅语中一个常见的音组，但不出现在辛

达语中。

Ｒ 在所有场合均发颤音ｒ，该音在辅音前不脱落（与英语

ｐａｒｔ不同）。据说，奥克人及一些矮人曾使用舌后音或小舌音ｒ，这

在埃尔达人听来是令人厌恶的。ＲＨ发清音ｒ（通常由更老的首字

母ｓｒ－派生），在昆雅语中写成ｈｒ。比较Ｌ。

Ｓ 总是发清音，如同英语ｓｏ，ｇｅｅｓｅ中的ｓ；ｚ音在同时代的

昆雅语和辛达语中不出现。ＳＨ出现在西方语、矮人语和奥克语

中，发音类似英语的ｓｈ。

ＴＨ 发英语ｔｈｉｎ、ｃｌｏｔｈ中的ｔｈ清音。在昆雅口语中已变成

ｓ音，但在书写时使用字母不同，如昆雅语Ｉｓｉｌ，辛达语Ｉｔｈｉｌ“月

亮”。

ＴＹ 与英语ｔｕｎｅ中ｔ的发音极其相似，主要从ｃ或ｔ＋ｙ派

生。英语的ｃｈ音在西方语中常见，操该语言者通常用以代替ｔｙ。

比较Ｙ项下的ＨＹ。

Ｖ 发英语ｖ音，但不用在词尾。见Ｆ

Ｗ 发英语ｗ音。ＨＷ（在北方发音）中是清音ｗ，如同英语

ｗｈｉｔｅ中的ｗｈ。在昆雅语中是并非鲜用的首字母音，但本书中似

无具体例子。尽管拼写受拉丁语同化，ｖ和ｗ均用于翻译昆雅语，

因为起源有别的这两个音均出现在该语言中。

Ｙ 在昆雅语中表示辅音ｙ，如同英语ｙｏｕ中的ｙ。在辛达语

中是元音（见下文）。ＨＹ和ｙ的关系与ＨＷ和ｗ的关系相同，ｈｙ
发类似英语中常听到的ｈｅｗ，ｈｕｇｅ的音；昆雅语ｅｈｔ，ｉｈｔ中的ｈ发

相同的音。英语ｓｈ音在西方语中很常用，常为操该语言者用以替

换ｈｙ。比较上文ＴＹ项。ＨＹ通常由ｓｙ－和ｋｈｙ－派生，这两种

情况，相关的辛达语单词以ｈ作首字母，如昆雅语Ｈｙａｒｍｅｎ“南”，

辛达语Ｈａｒ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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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辅音双写，如ｔｔ，ｌｌ，ｓｓ，ｎｎ表示长音或“双倍”辅音。在

超过一个音节的单词词尾通常缩短成一个辅音，如由Ｒｏｃｈａｎｎ（古

体Ｒｏｃｈａｎｄ）缩写的Ｒｏｈａｎ。

辛达语中的辅音字母组合ｎｇ，ｎｄ，ｍｂ早期在埃尔达人的语

言中颇受青睐，后来几经变化，ｍｂ在所有场合均作ｍ，但为重音起

见，仍作长辅音（见下文）。在重音不能确定时，写成ｍｍ①。ｎｇ保

留不变，但在词首和词尾变成纯鼻音（如同英语ｓｉｎｇ 中的ｎｇ）。

ｎｄ通常变为ｎｎ，如Ｅｎｎｏｒ“中洲”，昆雅语Ｅｎｄｏｒｅ，但在完全重读的

单音节词尾仍为ｎｄ，如ｔｈｏｎｄ“根”（比较Ｍｏｒｔｈｏｎｄ“黑根”）。在ｒ
前也仍作ｎｄ，如Ａｎｄｒｏｓ“大泡沫”。ｎｄ还出现在从更古老的年代

流传下来的一些古人名中，如Ｎａｒｇｏｔｈｒｏｎｄ，Ｇｏｎｄｏｌｉｎ，Ｂｅｌｅｒｉａｎｄ。

在第三纪，长单词词尾ｎｄ已由ｎｎ演变为ｎ，如Ｉｔｈｉｌｉｅｎ，Ｒｏｈａｎ，

Ａｎｏｒｉｅｎ。

元 音

字母ｉ，ｅ，ａ，ｏ，ｕ，都用作元音，而ｙ仅在辛达语中作元音。

在能确定的情况下，这些字母（ｙ除外）所代表的音都与这些字母

在英语中的正常发音相同，但无疑有许多例外。这些音大致等同

英语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ｅｒｅ，ｆ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ｂｒｕｔｅ等不计其数的单词中ｉ，ｅ，

ａ，ｏ，ｕ所发的音。

在辛达语中长ｅ，ａ，ｏ与近代由它们派生的短元音同质（更早

的ｅ，ａ，ｏ已发生变化）。在昆雅语中，如埃尔达人发音正确，长ｅ

① 如ｇａｌａｄｈｒｅｍｍｉｎｅｎｎｏｒａｔｈ“中洲树木遍布的大地”。Ｒｅｍｍｉｒａｔｈ包含ｒｅｍ“筛
孔”，昆雅语ｒｅｍｂｅ，＋ｍｉｒ“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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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ｏ较短元音紧、“闭位”。①

在同时代的语言中，唯有辛达语有“变异”或前位的ｕ音，大致

与法语ｌｕｎｅ中的ｕ同音，这部分是ｏ和ｕ的变异，部分是由旧二合

元音ｅｕ，ｉｕ派生而成。这个音在ｌｙｇ“蛇”（昆雅语为ｌｅｕｃａ）或ａｍｏｎ
“小山”的复数ｅｍｙｎ中用的是ｙ（如同古英语那样）。在冈多该ｙ
通常类似ｉ的发音。

长元音通常标上“尖重音”，这在费阿诺抄本的几个版本中很

常见。在辛达语中，重读单音节词上的长元音标上音调符号，因为

在这些场合元音往往特别拉长，②如ｄｕｎ：比较Ｄｕｎｅｄａｎ。其他语

言，如努美诺尔语或矮人语中使用音调符号无特殊意义，仅用以标

出这些词为外来语（如同使用ｋ一样）。

词尾的ｅ和英语中的不同，从不作哑音或仅作长度符号。为

标明这词尾的ｅ常常（但非一贯）写成ｅ。

ｅｒ，ｉｒ，ｕｒ在词尾或在辅音前的发音与英语ｆｅｒｎ，ｆｉｒ，ｆｕｒ中的

元音不同，而像英语的ａｉｒ，ｅｅｒ，ｏｏｒ。

在昆雅语中ｕｉ，ｏｉ，ａｉ和ｉｕ，ｅｕ，ａｕ都是二合元音（即作为一

个音节发音）。其他的元音字母组合都是双音节。口授时常写成

ｅａ（Ｅａ），ｅｏ，ｏｅ。

在辛达语中二合元音写成ａｅ，ａｉ，ｅｉ，ｏｅ，ｕｉ和ａｕ。其他元音

字母组合都不是二合元音。词尾的ａｕ写成ａｗ符合英语习惯，但

①

② 又如Ａｎｎｕｎ“日落”、Ａｍｒｕｎ“日”出，受到相关的ｄｕｎ“西”和ｒｈｕｎ“东”的影响

在西方语中及在操西方语者翻译昆雅语名称时，长ｅ和ｏ一个相当流行的发
音是ｏｕ，与英语ｓａｙｎｏ中元音的发音多少相同，常拼写成ｅｉ，ｏｕ（或在同时代的抄本中
对应的二合元音），但这样发音被认为是不正确或粗俗的。这些发音在霞尔自然很通

行，因此那些发ｙｅｎｉｕｎｏｔｉｍｅ“悠悠岁月”（这在英语中很自然，多少与ｙａｉｎｔｙｏｏｎｏａｔｉｍｙ
相同）的人所犯的错不会比毕尔博、梅利阿道克或佩里格林严重。据说弗拉多十分“精

通外语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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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在费阿诺语拼写中并不罕见。

所有这些二合元音都是“下降”二合元音①，重音落在第一音

素上，并由纯元音串合而成。因此，ａｉ，ｅｉ，ｏｉ，ｕｉ分别发英语ｒｙｅ
（不是ｒａｙ），ｇｒｅｙ，ｂｏｙ，ｒｕｉｎ中元音的音，ａｕ（ａｗ）读ｌｏｕｄ，ｈｏｗ 而

不是ｌａｕｄ，ｈａｗ中元音的音。英语中无对应ａｅ，ｏｅ，ｅｕ的音，ａｅ和

ｏｅ发音类似ａｉ，ｏｉ。

重 音

重音位置不标明，因为在有关的埃尔达人各种语言中重音的

位置是由词形确定的。双音节词的重音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落在

第一音节上。多音节词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该音节有一

个长元音或一个二合元音或一个后接两个（或以上）辅音的元音。

当倒数第二个音节有一个后接仅一个（或无）辅音的短元音时（这

种情况很常见），重音落在其前一个音节，即倒数第三个音节上。

最后一种形式的单词在埃尔达人的各种语言，特别是昆雅语中颇

受青睐。

在下列例子中，重读元音用大写字母标注：ｉｓＩｌｄｕｒ，Ｏｒｏｍｅ，

ｅｒＥｓｓｅａ，ｆＥａｎｏｒ，ａｎｃＡｌｉｍａ，ｅｌｅｎｔＡｒｉ，ｄＥｎｅｔｈｏｒ，ｐｅｒｉＡｎｎａｔｈ，ｅｃ

ｔｈＥｌｉｏｎ，ｐｅｌＡｒｇｉｒ，ｓｉｌｖｒｅｎ。ｅｌｅｎｔＡｒｉ“星星女王”这类单词在元音是

ｅ，ａ，ｏ的昆雅语中很罕见，除非是复合词（如该例）。较常见的是

带元音ｉ，ｕ的单词，如ａｎｄＵｎｅ“日落、西方”，在辛达语中除复合词

外，无此类单词。注意：辛达语ｄｈ，ｔｈ，ｃｈ是单辅音，代表原始抄

本中的单个字母。

① 最初如此，但昆雅语中的ｉｕ在第三纪通常读成上升二合元音，如同英语ｙｕｌｅ
中的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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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来自埃尔达语以外其他各种语言的名称中，上文未作特别描

述者，字母的同音值是固定的，但矮人语的情况例外。矮人语中没

有由上述ｔｈ和ｃｈ（ｋｈ）代表的音，ｔｈ和ｋｈ是送气音，即ｔ或ｋ后接

一个ｈ，大致像ｂａｃｋｈａｎｄ，ｏｕｔｈｏｕｓｅ中的ｋｈ，ｔｈ。

ｚ出现时，固定的音和英语的ｚ相同。ｇｈ在黑语言和奥克语

中发“后擦音”（就如ｄｈ对应ｄ，ｇｈ对应ｇ），如ｇｈａｓｈ和ａｇｈ。

矮人“对外”的名字或模仿人类的名字已写成北方语形式，但

字母音值是那些已作描述的音值。至于罗翰的人名和地名，情况

也是如此（在罗翰语中这些名字还不曾现代化），只是这里ｅａ和ｅｏ
是二合元音，分别可读英语ｂｅａｒ中的ｅａ和Ｔｈｅｏｂａｌｄ中的ｅｏ的音；

ｙ则是变异的ｕ。现代化的词形易认，发音如同英语是固定的，大

多是地名，如顿哈罗Ｄｕｎｈａｒｒｏｗ（替代Ｄｕｎｈａｒｇ），但捷影Ｓｈａｄｏｗ

ｆａｘ（马名）和三寸舌Ｗｏｒｍｔｏｎｇｕｅ（人名）除外。

书 写

第三纪所用书写体和字母最早源自埃尔达语，在当时已非常

古老。这些字母已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但仅是辅音由纯字母

表示的更古老的形式仍在使用。

有两套主要的、起源独立的字母表：Ｔｅｎｇｗａｒ或Ｔｉｗ，译作“字

母”；Ｃｅｒｔａｒ或ｃｉｒｔｈ，译作“如尼字母”。创造“字母”是为以画笔和

鹅毛笔书写之用，铭文的方体字源自这些书写体。发明“如尼字

母”大抵仅用于刻划和雕刻铭文。“字母”更古老，因为它们是由精

于此道的埃尔达三宗族之一的诺尔多（埃尔达是精灵的一个分支，

埃尔达内部又分为三大宗族，诺尔多是埃尔达的一支，不是什么

“同宗亲属”）远在他们流亡之前创造的。最古老的字母是鲁米尔

（Ｒｕｍｉｌ）“字母”，不在中洲使用。后来的字母，即费阿诺“字母”在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发明，虽然从鲁米尔“字母”得到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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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母由流亡的诺尔多带到中洲，因而为埃戴恩人和努美诺尔

人所知。第三纪，字母的使用遍及中洲，就如通用语广为人知。

“如尼字母”最初是由辛达在贝勒里安德创造的，长期以来仅

用在木头和石块上刻划名字及简短的编年史。“如尼字母”从其起

源借用了带尖角的形状，与当今的如尼文极其相似，虽然在细节上

有差异，在排列形式上完全不同。第二纪，“如尼字母”以其古老、

简单的形式向东流传，为人类、矮人甚至奥克等许多族类的人所

知。他们都根据各自的技能和需要加以更改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其中一种如此简单的形式仍为黛尔的人类所用，罗翰人所用的则

是另一种类似的形式。

但第一纪结束前在贝勒里安德，“如尼字母”部分受诺尔多“字

母”的影响，重新加以排列，进一步得到发展，其最丰富、最有序的

形式称为达埃隆字母表。根据精灵的传统说法，这套字母是由身

为道伊阿斯国王辛格尔的吟游诗人兼博学大师的达埃隆所创立。

在埃尔达人中，达埃隆字母表未发展真正的草书体，因为精灵们采

纳了费阿诺字母用于书写，而西方精灵实际在很大部分已完全放

弃使用如尼文。然而，在埃里吉翁达埃隆字母表得以沿用，并传到

莫利亚，成为最受矮人青睐的字母表，此后一直沿用下去，并随他

们传到了北方，后来常被称为“莫利亚的大如尼字母表”。这些字

母在矮人的方言中非常流行，不少矮人费阿诺字母写得相当漂亮，

但对他们的母语，矮人坚持用“如尼字母”，并从中创立了书写形

式。

（１）费阿诺字母（ＴＨＥＦＥＡＮＯＲＩＡＮＬＥＴＴＥＲＳ）

下列表格以正规的书写体列出第三纪西方各国通常使用的所

有字母。字母排列是当时最为通用的一种，也是按该排列字母以

其名称诵读的一种。该字母表起初并非“字母表”，只是一系列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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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排列的字母，各自有其自己独立的音值，按传统次序诵读，与形

状和功能无关。① 它是一套由相似形状类型和风格构成的辅音符

号体系，在选择或为便于代表埃尔达所遵循（或设计）的语言的辅

音时可作调整。这些字母本身无固定音值，但它们之间的某些关

系逐渐被确认。

该体系包含二十四个基本字母，１－２４，按四个ｔｅｍａｒ（系列）

排列，每个“系列”有六个ｔｙｅｌｌｅｒ（音级）。此外还有‘增添’字母，２５

－３６。其中２７和２９是仅有的两个严格独立的字母，其余的则是

别的字母的变异。另有一些用途各异的ｔｅｈｔａｒ（符号），不列在此

表格中。②

每个基本字母都由一个ｔｅｌｃｏ（干）和一个ｌｕｖａ（弓）构成。１－４
是标准形式。“干”可以上升，见９－１６；或缩短，见１７－２４。“弓”

可以张开，见系列一和三；或关闭，见系列二和四；而在这两种情况

下，“弓”都可以加倍，见５－８。

理论上自由运用这些字母已在第三纪根据习俗发生了变化。

系列一逐渐被用于齿音，或称ｔ－系列（ｔｉｎｃｏｔｅｍａ）；系列二用于唇

音，或称ｐ－系列（ｐａｒｍａｔｅｍａ）。系列三和系列四的运用因不同语

言的需要而异。

诸如西方之类的语言大量使用辅音，如ｃｈ，ｊ，ｓｈ等③。系列

三通常用于代表这些辅音；系列四用于标准的ｋ－系列（ｃａｌ

ｍａｔｅｍａ）。昆雅语除ｋ系列外，还有腭音系列（ｔｙｅｌｐｅｔｅｍａ）和唇音

化系列（ｑｕｅｓｓｅｔｅｍａ），腭音用费阿诺语变音符号代表，表示“接ｙ

①

②

③ 这些音符与抄本中所用的上述符号相同，但这里ｃｈ发英语ｃｈｕｒｃｈ中ｃｈ的音，

ｊ和英语ｊ同音，ｚｈ是在英语ａｚｕｒｅ和ｏｃｃａｓｉｏｎ中听到的音。

它们出现在原文第一部ｐ．５４的铭文中，译文见ｐ．５５，主要用作表示元音，在
昆雅语中通常被认为是相伴的辅音的变异，或用以更简捷地表示一些最常用的辅音组

合。

我们的字母表中，埃尔达人所理解的唯一关系是Ｐ和Ｂ之间的关系，将它们
分开及将它们与Ｆ，Ｍ，Ｖ分开，在他们看来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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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常是下置的两点），而系列四则是ｋｗ－系列。

在这些一般的运用方法范围内，也常遵循下列关系：标准字

母，音级１用于“清塞音”ｔ，ｐ，ｋ等。“双倍弓”表示变浊音：设１，

２，３，４＝ｔ，ｐ，ｃｈ，ｋ（或ｔ，ｐ，ｋ，ｋｗ），则５，６，７，８＝ｄ，ｂ，ｊ，ｇ（或

ｄ，ｂ，ｇ，ｇｗ）。“干”上升表示辅音转向“擦音”：假设音级１仍具上

述音值，则音级３（９－１２）＝ｔｈ，ｆ，ｓｈ，ｃｈ（或ｔｈ，ｆ，ｋｈ，ｋｈｗ／ｈｗ），

音级４（１３－１６）＝ｄｈ，ｖ，ｚｈ，ｇｈ（或ｄｈ，ｖ，ｇｈ，ｇｈｗ／ｗ）。

原始费阿诺语体系也有带在线上和线下的“延长干”的音级，

通常用以代表送气辅音（如ｔ＋ｈ，ｐ＋ｈ，ｋ＋ｈ），但可以代表其他

所需的辅音变体，这些在第三纪使用这一字母表的语言中不需要。

但带“延长干”的字母多用于代表音级３和音级４的变体（更清晰

地与音级１相区分）。

音级５（１７－２０）通常用于鼻音，因此，１７和１８是ｎ和ｍ最通

用的符号。根据上列原则，音级６本应代表清鼻音，但由于这些音

（可以威尔士语ｎｈ和古英语ｈｎ为例）很少出现在上述相关语言

中，音级６（２１－２４）常用以代表各系列的最弱或‘半元音性’辅音，

由基本字母中最小最简单的形状构成。因而，２１常代表弱（不颤

动）ｒ，最初出现在昆雅语中，在该语言体系中被看作是ｔ－系列中

最弱的辅音。２２广泛用作ｗ，在系列三用作腭音系列的情况下，

２３通常用作辅音ｙ。①由于音级４的一些辅音的发音趋于弱化，并

接近于或融合于音级６的辅音（如上所述），音级６中许多辅音字

母在埃尔达人的各种语言中不再具有明确的功能，从这些字母中

就大量派生出代表元音的字母。

注 释

① 莫利亚西门的铭文为用作辛达语拼写这一模式提供了一个范例。在辛达语

中，音级６代表纯鼻音，但音级５代表辛达语常用的双鼻音或长鼻音：１７＝ｎｎ，而２１＝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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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雅语标准拼写与上述字母的运用相异。音级２用以代表

ｎｄ，ｍｂ，ｎｇ，ｎｇｗ，所有这些辅音组合都很常用，因为ｂ，ｇ，ｇｗ仅

出现在这些辅音组合中，而特别字母２６，２８代表ｒｄ，ｌｄ。（许多

人，特别是精灵，用ｌｂ作ｌｖ而不是ｌｗ，ｌｂ由２７＋６写成，因ｌｍｂ不

可能出现。）同样，音级４代表极常见的辅音字母组合ｎｔ，ｍｐ，ｎｋ，

ｎｑｕ，因昆雅语没有ｄｈ，ｇｈ，ｇｈｗ，并将２２用作ｖ。见昆雅语字母

名称表。

增添字母第２７号广泛用作ｌ，第２５号（起初是２１的变异）用

作“全”颤音ｒ，第２６和２８号是第２５和２７号的变异，常分别代表

清音ｒ（ｒｈ）和ｌ（ｌｈ）。但昆雅语中它们用以代表ｒｄ和ｌｄ，第２９号代

表ｓ，第３１号（带双卷）在需要它的语言中代表ｚ。倒写的字母第

３０和３２号虽代表独立的符号，但为书写方便起见，基本用作第２９
和３１号的变体，比如多在伴有叠置“符号”（ｔｅｈｔａｒ）时使用。

第３３号起初是代表第１１号的某个（较弱的）种类的变异，在

第三纪中，其最常用作ｈ。第３４号（只要可能）常用作清音ｗ
（ｈｗ）。第３５和３６号用作辅音时分别代表ｙ和ｗ。

元音是由“符号”以多种方式来表示的，通常置于辅音字母之

上。在诸如昆雅语之类的语言中，多数单词以元音结尾，“符号”

（ｔｅｈｔａ）就置于前面的辅音上；在诸如辛达语之类的语言中，多数

单词以辅音结尾，则置于后面的辅音上。如在所需的位置上无元

音，“符号”置于“短载体”上，其常用形式是像一个不带点的ｉ。在

各种语言中实际代表元音符号的“符号”为数众多，最常见的、通常

用于ｅ，ｉ，ａ，ｏ，ｕ（及其变体）的“符号”在所给的例子中说明。三

个点常用作代表ａ，在速写时有不同写法，常用的是一种类似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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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形式①。单点和“尖音符”常用作代表ｉ和ｅ（但在某些模式

中代表ｅ和ｉ）。“卷”用作代表ｏ和ｕ，在魔戒铭文中右开的“卷”代

表ｕ；但在扉页代表ｏ，左开的“卷”用作代表ｕ。右开的“卷”更受

欢迎，其运用则取决于使用的语言：黑语言中ｏ很罕见。

长元音通常以在“长载体”上加“符号”表示，常见的形式是像

一个不带点的ｊ，但为同一目的，“符号”可以双倍，不过，这仅常用

“卷”表示，有时使用‘重音符号’表示。两个点更常用作表示接ｙ
后的符号。

莫利亚西门铭文显示“全写”的模式，元音用单独的字母表示。

辛达语中所使用的所有元音性字母都表示了出来。用第３０号代

表元音性ｙ，在元音字母上方标注表示接ｙ后的“符号”标明二合

元音。表示接ｗ后的符号（要求用以表示ａｕ，ａｗ）在该模式中是ｕ

－“卷”或其变异。但二合元音常不缩略地全写出来，如在该抄本

中那样。在这种模式中，元音的长度通常用“尖音符”（在此例中称

作ａｎｄａｉｔｈ“长码”）表示。

除已提到的“符号”外，还有其他一些“符号”，主要用于缩写，

特别是用以表示常用辅音字母组合而不全写出来。这些“符号”

中，横条（或像西班牙语ｔｉｌｄｅ的一个符号）置于辅音之上，常用来

表示该辅音前有同一系列的鼻音（如ｎｔ，ｍｐ，或ｎｋ）；类似的符号

置于辅音之下，主要表示该辅音是长音或双倍音。附在“弓”上的

倒钩（如扉页上最后一个词ｈｏｂｂｉｔｓ）用以表示一个后接的ｓ，特别

是在字母组合ｔｓ，ｐｓ，ｋｓ（ｘ）中，这些音组在昆雅语中很流行。

当然，英语符号没有此类“模式”。一个语音上适当的模式可

① 在昆雅语中，ａ很常见，其元音符号常完全省略，因此，ｃａｌｍａ“灯”可写成ｃｌｍ，
自然读作ｃａｌｍａ，因昆雅语中ｃｌ不可能是首辅音字母组合，而ｍ从不出现在词尾。有种
可能的读法是ｃａｌａｍａ，但该词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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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阿诺语系中设计出来。扉页上那个简单的例子不足以说明问

题，那不过是一个冈多人或许可能创造的一个例子，在他的“模式”

中熟悉的字母音值和英语的传统拼写间犹豫不决。可以注意到，

置于字母下的一点（其中的一个用处是表示弱中性音元音）在这里

用以表示非重读ａｎｄ，但也用在ｈｅｒｅ中表示词尾不发音的ｅ；ｔｈｅ，

ｏｆ和ｏｆｔｈｅ用缩略形式（延长的ｄｈ，延长的ｖ和带下划线的ｖ）表

示。

字母的名称。在所有模式中，每个字母和符号都有名称，但这

些名称旨在适合或描述各特定模式中的语音用途。让每个字母都

有各自的名称，如同有各自的形状一样，特别在描述其他模式中字

母的用途时是可取的。为此目的，通常使用昆雅语“全称”，即使是

指昆雅语特有的用途的场合，也同样可取。每个“全称”都是昆雅

语中的一个实际的单词，其中包含所述的那个字母，大多是该单词

的首音。但在所表示的音或音组未出现在词首的情况下，则紧跟

在首元音后。表格中字母的名称如下：（１）ｔｉｎｃｏ“金属”，ｐａｒｍａ
“书”，ｃａｌｍａ“灯”，ｑｕｅｓｓｅ“羽毛”；（２）ａｎｄｏ“大门”，ｕｍｂａｒ“名义”，ａｎ

ｇａ“铁”，ｕｎｇｗｅ“蛛网”；（３）ｔｈｕｌｅ（ｓｕｌｅ）“精神”，ｆｏｒｍｅｎ“北”，ｈａｒｍａ
“财宝”，（或ａｈａ“狂怒”）ｈｗｅｓｔａ“微风”；（４）ａｎｔｏ“嘴”，ａｍｐａ“钩”，

ａｎｃａ“上下腭”，ｕｎｑｕｅ“洼地”；（５）ｎｕｍｅｎ“西”，ｍａｌｔａ“金”，ｎｏｌｄｅ（旧

体为ｎｇｏｌｄｏ）“诺尔多人的一个亲属”，ｎｗａｌｍｅ（旧体为ｕｇｗａｌｍｅ）

“折磨”；（６）ｏｒｅ“心脏（内心），ｖａｌａ“天使的力量”，ａｎａ“礼物”，ｖｉｌｙａ
“空气”，天空（旧体为ｗｉｌｙａ）；ｒｏｍｅｎ“东”，ａｒｄａ“地区”，ｌａｍｂｅ“舌

头”，ａｌｄａ“树”，ｓｉｌｍｅ“光”，ｓｉｌｍｅｎｕｑｕｅｒｎａ（ｓ倒置），ａｒｅ“阳光”，（或

ｅｓｓｅ“姓名”），ａｒｅｎｕｑｕｅｒｎａ；ｈｙａｒｍｅｎ“南”，ｈｗｅｓｔａｓｉｎｄａｒｉｎｗａ，ｙｅｎｔａ
“桥”，ｕｒｅ“热”。如有变异，是因为在字母命名后某些变化影响了

昆雅语，比如流亡精灵所操的昆雅语。因此，１１号字母在所有位

置均代表擦音ｃｈ时，称作ｈａｒｍａ，但当该音变作词首气息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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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在词中保持ｃｈ音），称为ａｈａ①。ａｒｅ最初是ａｚｅ，但当该ｚ与２１
号字母混用时，该符号在昆雅语中用以代表非常常见的ｓｓ，并命名

为ｅｓｓｅ。ｈｗｅｓｔａｓｉｎｄａｒｉｎｗａ即“灰精灵的ｈｗ”，如此称呼是因为在

昆雅语中１２号有ｈｗ的音，不需要有区分ｃｈｗ和ｈｗ的符号。最

广为人知、广泛使用的字母的名称是１７ｎ，３３ｈ，２５ｒ，９ｆ：ｎｕｍｅｎ，

ｈｙａｒｍｅｎ，ｒｏｍｅｎ，ｆｏｒｍｅｎ＝西，南，东，北（比较辛达语ｄｕｎ或ａｎ

ｎｕｎ，ｈａｒａｄ，ｒｈｕｎ或ａｍｒｕｎ，ｆｏｒｏｄ）。这些字母甚至在使用完全不

同术语的语言中也通常表示Ｗ西，Ｓ南，Ｅ东，Ｎ北四极。在西方

国家以这样的次序命名，因为那里始于西方又面朝西方，而

ｈｙａｒｍｅｎ和ｆｏｒｍｅｎ实际意为左手地区和右手地区（与许多人类的

语言排列相反）。

（２）如尼字母（ＴＨＥＣＩＲＴＨ）

达埃隆“字母”（ＣｅｒｔｈａｓＤａｅｒｏｎ）最初旨在仅表示辛达语语音。

最古老的如尼“字母”（ｃｉｒｔｈ）是第１，２，５，６；８，９，１２；１８，１９，２２；２９，

３１；３５，３６；３９，４２，４６，５０号；及在１３和１５间变化的一个“字母”

（ｃｅｒｔｈ）。音值的指定无规则可循。３９，４２，４６，５０是元音，１３，１５
代表ｈ或ｓ，３５相应地代表ｓ或ｈ。这种在指定ｓ或ｈ音值上徘徊

的趋势在后期的排列中仍在继续。在那些由“干”和“枝”构成的字

母１－３１上附加“枝”，如只能附在一边，通常附加在右边，相反的

情况并不少见，但无语音意义。

经扩展后而详尽的该字母表，其旧形式称为达埃隆“字母表”

① 气息音ｈ昆雅语最初是用一个简单的不带“弓”的上升“干”表示，称作ｈａｌｌａ
“高”，可置于辅音前表示该音无声和呼气。清音ｒ和ｌ通常如此表示，并转抄成ｈｒ，ｈｌ。
后来第３３号字母用以表示独立的ｈ，ｈｙ的音值（其旧音值）以加表示接ｙ后的“符号”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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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ｅｒｔｈａｓＤａｅｒｏｎ），因为为旧表增添新字母并重新排列归功于达

埃隆。然而，主要增添的字母，即引进两个新系列１３－１７及２３－

２８，实际上很可能是埃里吉翁的诺尔多发明的，因为新增字母用来

代表那些在辛达语中不存在的音。

字母表（Ａｎｇｅｒｔｈａｓ）重新排列（显然受费阿诺字母表体系启

发）值得注意：（１）在“枝”上加一笔以增强“语声”；（２）颠倒字母表

示趋于发“擦音”；（３）将“枝”置于“干”的两边，增加语声和鼻音。

履行这些原则是有规则的，但有一点除外，（古）辛达语需要一个表

示擦音ｍ（或鼻音ｖ）的符号，由于这最好通过颠倒代表ｍ的符号

来获得，可颠倒的６号字符被赋予音值ｍ，而５号则赋予音值ｈｗ。

３６号理论音值是ｚ，在辛达语和昆雅语拼写中代表ｓｓ：比较费

阿诺字母３１。３９号或代表ｉ或代表ｙ（辅音）；３４，３５无区别地代

表ｓ；３８代表常见的音组ｎｄ，尽管在形状上与齿音没有清晰的关

系。

音值表中，左边的当用———分开时是旧“字母表”的音值，右边

的是矮人语莫利亚“字母表”（ＡｎｇｅｒｔｈａｓＭｏｒｉａ）的音值①。可见，

是莫利亚矮人引进了一些不规则的音值变化及一些新如尼文“字

母”：３７，４０，４１，５３，５５，５６。音值变位主要有两个原由：（１）３４，３５，

５４的音值分别转变成ｈ（出现在库士多尔Ｋｈｕｚｄｕｌ语中带首元音

的清晰或喉音的词首）和ｓ；（２）弃用１４，１６，矮人代之以２９，３０。随

后将１２用作ｒ，发明５３作ｎ（及与２２融合）；将１７用作ｚ，与带ｓ音

值的５４搭配，及随后使用３６代表ｎ及用新“字母”３７代表ｎｇ也

同样值得注意。新字母５５，５６起初是４６对半分的形式，用以表示

诸如在英语ｂｕｔｔｅｒ等词中的那些元音，这些元音在矮人语和西方

语中很常用。当弱化或逐渐消退时，常缩小为不带“干”的一划，莫

利亚字母表呈现于墓志铭。

① （）中的是仅在精灵语用法中存在的音值。号字母仅为矮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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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博的矮人对这一体系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并加以运用。该

新体系称为埃里博模式，在马扎布尔书（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Ｍａｚａｒｂｕｌ）中

举有例子，主要特征是用４３作ｚ，用１７作ｋｓ（ｘ），发明两个新字母

５７，５８代表ｐｓ和ｔｓ。还重新引进１４，１６代表音值ｊ，ｚｈ，而用２９，

３０代表ｇ，ｇｈ或仅作１９，２１的变体。这些特性，除了特别的埃里

博字母５７，５８外，不包括在本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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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第三纪的语言和民族·关于翻译

第三纪中洲西方各国所使用的语言称“西方语”，即“共

同语”，它是几乎所有居住在阿诺和冈多境内民族（除精灵外）

的母语，范围涉及从乌姆巴到福罗切尔海湾整个沿海地区，远至

雾山和埃费尔度阿斯山的内陆地区，向北一直延伸到安达因河，

覆盖了安达因河以西和大山以东直到格莱顿草原的区域。

第三纪末魔戒大战时期，上述地区仍以“共同语”为母语。当

然，如今埃里厄多大部分地区已荒无人烟，几乎没有人类居住在格

莱顿和劳勒斯之间的安达因河西岸。

一些古代未开化人类仍潜居在阿诺里恩的德鲁阿丹森林里。

在登兰的群山中便游荡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残部。这些人许多原先

是冈多居民，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而在罗翰草原居住着一个北

方民族———罗赫里姆。他们是在大约五百年前来到这里的。西方

语还是所有保留自己母语的民族所使用的族际语言，这些民族甚

至包括精灵。该语言使用的地理区域不仅是阿诺和冈多，而且覆

盖了整个安达因河谷，东至黑林。即使在与其他民族不相往来的

未开化人类及登兰人中，依然有人会讲些西方语，虽然不流利。

精灵

早在远古时代精灵就分成两大分支。西方精灵（埃尔达）和东

方精灵，黑林和萝林的精灵大多属于后者，但他们的语言不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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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中，所有精灵的姓名和词汇都是“埃尔达式”的。①

在本书中埃尔达语分两种：纯种精灵语（昆雅语）和灰种精灵

语（辛达语）。高种精灵语是居住在海外的埃尔达人的一种古老语

言，最早出现书写文字，它已不是活语言，可以说是精灵的“拉丁

语”，纯种精灵仍在典礼及宣讲传说和诗歌等一些庄重场合中使

用。纯种精灵于第一纪末在流亡中返回中洲。

灰种精灵语与纯种精灵语有亲缘关系，它是那些来到中洲沿

海地区却没有渡海而滞留在沿海贝勒里安德王国的埃尔达人使用

的语言，当时多里厄斯的灰袍辛格尔是他们的国王。长年以来，

翻天覆地的世间沧桑也使他们的语言起了变化，与来自海外的埃

尔达人所使用的语言有了天壤之别。

流亡者与人数众多的灰色精灵居住在一起，将辛达语作为日

常用语，因此辛达语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出现的所有精灵及其王族

的语言。他们都属于埃尔达种族，即使在某些地方他们的子民属

于低等种族。其中最高贵的是菲纳芬王室的盖拉德丽尔夫人，她

是纳戈恩隆德国王芬洛德·费拉冈德之妹。在流亡精灵的心中，

对大海的向往一直激荡张扬，而灰种精灵的这种向往沉睡着，但

一旦被唤醒，就难以平息。

人类

西方是人类的语言，却在精灵语的影响下日益丰富温软。它

① 这段时间萝林精灵讲的是辛达语。这种语言含带有自己的“口音”，因为萝林

居民大多是西尔凡族。正是这种“口音”以及对辛达语的了解有限，误导了弗拉多（正

如一位冈多人在评论《大统领书》时指出的那样），他在卷一中摘录的精灵词汇事实上

都是辛达语，大多数地名和人名也是用的辛达语，但“萝林”“卡拉斯加拉顿”“阿姆洛斯

⋯⋯宁姆洛德尔”等词很可能源于西尔凡语，然后用在辛达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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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埃尔达人称为“人类之父”埃戴恩人（阿塔尼）的语言。在第

一纪西迁贝勒里安德的三大“精灵之友”王室就使用这种语言，他

们曾在反对北方黑暗势力的宝石之战中援助过埃尔达人。

在黑暗势力猖獗时期，贝勒里安德在击败。黑暗势力的怒火

战中破碎沉没，精灵之友得到回报，他们像埃尔达人一样，可以西

渡大海，但由于长生之地禁止人类进入，人世间最西边的一个大岛

屿被赠予人类作为他们的居留地，这一岛屿称为努美诺尔（即韦斯

特内西）。因此多数精灵之友离别故土，居住在努美诺尔，他们变

得繁荣强盛，成为能干的水手、拥有众多船只的海上霸主。他们身

材修长，相貌堂堂，寿命比中洲的人类长三倍，这些努美诺尔人就

是人类之王，精灵称他们为杜内丹人。

人类各种族中惟有杜内丹人懂得并能讲精灵语，因为他们的

祖先曾学过辛达语，并作为一种知识代代相传，虽然日月流逝却很

少变化。这些智慧的人们还学过纯种精灵语，即昆雅语，认为它是

所有语言中最优雅的，他们用纯种精灵语为许多著名的地方和古

迹、王宫成员和伟人命名①。

但努美诺尔人的母语则主要是由他们祖先的人类语言———阿

达奈克语组成的。当努美诺尔人变得骄横之后，国王和君主决定

恢复使用人类语言，除了个别与埃尔达人保持着古老友谊的人以

外，统统放弃精灵语。在人类鼎盛时期，努美诺尔人在中洲西海岸

建有许多要塞和港口以便造船，其中最重要的港口是在安达因河

入海口附近的佩拉吉尔，那里讲阿达奈克语。这种语言中混杂了

其他种族语言中许多词汇，渐渐成了共用语，在沿海地区所有与韦

① 比如“努美诺尔”即昆雅语，人名有“伊伦迪尔”“伊西尔德”和“阿纳里翁”及冈

多所有王室成员姓名，包括“埃勒萨”（即精灵之石）。杜内丹人的其他名字多为辛达

语，比如“阿拉贡”“德内豪”“吉尔蕾恩”，还有在第一纪的歌曲和传说中常提到的精灵

和人类的名字（比如贝伦、胡林），有个别名字是各种语言的混杂，如博罗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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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内西人交往的人群中流行。

努美诺尔衰败后，伊伦迪尔率领精灵之友中的幸存者回到中

洲西北沿海地区，当时已有许多纯努美诺尔血统或半努美诺尔血

统的人居住在那里。但很少有人还记得精灵语。据说，尽管长寿、

智慧的杜内丹人统治着其他种族，但在人口上从来就是少数，因此

他们使用共同语与他人交往，治理国家，并通过引进众多精灵语词

汇来丰富共同语。

在努美诺尔诸王统治时期，这种高贵的西方语流传甚广，甚至

连敌人也使用，而且在杜内丹人内部，这种语言的使用也日益广

泛，因此，在魔戒大战爆发时，精灵语仅为冈多小部分人知晓，日常

使用的人更微乎甚微，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米纳思蒂里斯及京畿地

区，还有多尔阿姆罗斯王子的附属国。然而冈多王国内几乎所有

的地名和人名都有精灵语的起源与含义。一些名字的起源已不可

考，但肯定是从努美诺尔人航船下海之前传下来的，比如“乌姆巴”

“阿纳克”“埃雷克”及山脉名“艾莱纳克”“里蒙”。“福朗”也属这一

类。

西方北部地区的人类大多是第一纪埃戴恩人或他们近亲的后

裔，因此他们的语言与阿达奈克语相关，有些还保存着与共同语的

相同之处。他们是在安达因河上游河谷中生活的民族———波宁人

和黑林西部的住民，以及居住在远北和远东的长湖人和黛尔人。

被冈多人称为罗赫里姆（骁骑手）的罗翰民族居住在格莱顿和卡洛

克之间的大地，他们仍使用自己的古老语言，并用自己的语言为新

拓展的疆土取了新名字。他们自称“伊奥尔林人”或“里德马克

人”，但这个民族的统领能流利地说共同语，并模仿他们的冈多盟

友，很高雅地使用这种语言。在当时，冈多的西方语具有一种古雅

优美的风格。

德鲁阿丹森林的未开化人类的语言是完全陌生的。同样陌生

的、或许还有些许渊源关系的是登兰人的语言，他们是几千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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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山谷地区土著的残部，顿哈罗要塞的死人便是他们的亲族。

在黑暗年代，其余的人迁居雾山南麓，有些进入远至北方古冢丘陵

一带的荒芜之地，其中一支就是布雷人，但很久以前，他们就成了

阿诺北方王国的臣民，使用西方语语。只是在登兰，这一民族才依

然保留他们古老的语言和习俗。他们活动秘密，仇视杜内丹人，憎

恨罗赫里姆。

在本书中除了“伏戈尔”（意为“稻草脑袋”）一词外，没有他们

的语言，这一词是他们用来称呼罗赫里姆，而罗赫里姆则称之为登

兰人，因为他们肤色黝黑，发色漆黑，这些名字中“登”（意为“黑”）

与灰种精灵语中的“登”（意为“西方”）没有任何关联。

霍比特人

当时，霞尔和布雷的霍比特人习用共同语已经约有一千年的

历史，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无拘无束地使用共同语。虽然有学问的

人在特定的场合能使用更正式的语言。

没听说霍比特人有自己的语言，自古以来，他们似乎一直在使

用邻居人类的语言，他们一进入埃里厄多就使用共同语，他们定居

布雷之时就已经开始忘记以前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显然是安达

因河上游的人类语言，和罗赫里姆的语言有亲缘关系，但南方斯图

尔人在北上霞尔前已使用一种与登兰语相关的语言①。

在弗拉多时代，当地的词汇和名字上还保留着一些古语言的

痕迹，其中许多与黛尔和罗翰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

日子、月份和季节的名称，还有其他不少名称也相类。而有更多的

词保留在布雷和霞尔的地名中，霍比特的人名也颇具特色，是从古

① 安达因河三角洲的斯图尔人在回到北方荒芜地区前已使用共同语，而迪阿戈

尔和斯米戈尔则是格莱顿附近地区人类语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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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流传下来的。

霞尔人通常用霍比特来指称自己的种族。人类称他们为哈夫

林人，精灵则称他们为帕里阿纳恩，霍比特一词的起源几乎不可

考，然而似乎最初是法洛海兹人和斯图尔人对哈福特人的称呼。

罗翰语中有一个保留得更完整的词汇“霍尔比特拉”（建洞者），霍

比特可能是它的残留形式。

其他种族

恩特。第三纪最古老的民族是奥诺德里姆人或恩尼德人，恩

特是罗翰语中对他们的称呼。古代埃尔达人就知道他们，恩特人

并不认为自己的语言是埃尔达人发明的，但认为是埃尔达人使他

们产生了说话的愿望。他们的语言与所有其他语言截然不同，缓

慢、洪亮、凝聚、重复、拖长音、有众多的元音和独特的语调与音质，

这些甚至连埃尔达的大师们也没法用书写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语

言只有恩特使用，他们也无须保密，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学得会。

然而恩特善于学习语言，学得快，从不忘。他们更喜欢埃尔达

人的语言，最崇尚纯种精灵古语，霍比特人记录的树胡子和其他恩

特使用的奇怪词汇和名称均出自精灵语，或者说是以恩特方式串

在一起的精灵语短语①，其中有些是昆雅语。比如树胡子说，“森

林许多阴影，深谷黑黑，深谷森林，阴郁大地”，实际上他的意思是

说“在森林深谷中有一个黑色阴影”。还有一些是辛达语，如“范

冈”（树的胡子）或“菲姆布雷瑟尔”（高挑的山毛榉）。

奥克斯与黑语。奥克是其他种族称呼这一丑陋民族的罗翰语

① 霍比特人还勉为其难地记录下由恩特发出的较短的咕哝和呼唤声，“阿—拉拉

—拉姆巴—卡曼达—林多—伯拉姆”，这些并非精灵语，而是现存（很可能是非常不准

确的）的唯一试图表现恩特语片言只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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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在辛达语中，它被称为奥卡，显然与黑话中的“乌路克黑”一

词有关，虽然后者通常只指那些从莫都和伊森加德出发参战的大

兵，而小喽罗们则被乌路克黑头目呼为“斯拿加”，即奴才。

奥克斯最初是第一纪北方黑色势力的产物，据说他们没有自

己的语言，而是搬来其他语言，凭自己的好恶随意歪曲，再创造一

些粗野的黑话。除了诅咒詈骂外，这语言连他们自己都不足敷用。

这些生灵充满恶念，甚至互相仇恨。每个地域与部落的奥克斯都

有自己的蛮话方言。因此，所谓的奥克斯语在不同部落之间起不

了交际作用。

第三纪时，奥克斯用共同语进行部族之间的交流。确有许多

部落，比如那些仍然逗留在北方和雾山的奥克斯长期以来一直把

共同语作为母语使用，当然也是将它丑化得不忍卒听。黑语中“塔

克”是“冈多人”之意，源自共同语中的昆雅词汇“塔克尔”，意指努

美诺尔人的一支后裔。

据说，黑语是索隆在黑暗年代设计的，他想使之成为所有为他

效劳者的通用语言，但他的希望成为泡影。第三纪时，在奥克斯中

广为流行的许多词汇源于黑语，比如“嘎嘘”（火）。但在索隆第一

次垮台后，这种形式古老的语言被纳芝戈尔以外的所有人遗忘。

索隆东山再起之后，黑语再次成为了黑塔楼和莫都头领们的语言。

魔戒上的铭字即是古代黑语。而黑塔楼卫兵使用的莫都骂人话是

一种更低级的黑语，格里希纳克是这伙人的头领，在黑语言中“沙

库”意为老头。

巨怪。是辛达语中托洛格一词的翻译。早在远古时期初叶，

这些生性笨拙的生物同野兽一样没有语言，但索隆利用他们，教给

他们一些他们能学会的少得可怜的东西，于是智慧与邪恶俱长，巨

怪从奥克斯那里多多少少学会点黑语，西方的巨怪则说一种粗俗

的共同语。

第三纪末，一支以前未曾见过的巨怪出现在黑林南部与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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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的山区，在黑语中他们被称为奥罗格黑。毫无疑问，是索隆豢

养了他们，但人们不清楚他们的血统世系。有人认为他们并不是

巨怪而是巨型奥克斯，然而，奥罗格黑无论在体形还是心智上都同

最大个的奥克斯截然不同，在体态和力量上都远远胜过奥克斯。

虽是巨怪，但他们内心充满了主子的邪恶。他们是凶残一族，强

壮、灵敏、残忍、狡诈，身子比石头还坚硬。与古代出没于昏光之中

的巨怪不同，他们只要一受到索隆意念的支配，便能经得起烈日的

曝晒。他们木讷少语，懂得的惟一语言是黑塔楼黑语。

矮人。矮人是个落落寡合的种族。西尔玛利翁一书讲述了他

们的起源及他们与精灵及人类既像又不像的原因。但中洲的低级

精灵并不知晓本书的故事，而后来人类的故事常与其他种族的故

事相混淆了。

总的来说，矮人是一个坚韧、倔强的种族，沉默寡言，勤劳勇

敢，嫉恶如仇，知恩图报，他们喜欢石头、珍宝，与其说他们喜欢天

然造化倒不如说更喜欢巧夺天工。他们并非邪恶之徒，很少人会

甘心情愿地为索隆卖命。当然，在人类的传说中则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因为古人垂涎他们的财富和技艺，彼此结过仇。

但在第三纪，人类和矮人之间存在着普遍而深厚的友谊。出

于天性，矮人们在各国旅行、劳作和贸易，并使用与之朝夕相处的

人类的语言，一如他们在古老大厦倾覆之后所做的那样；但私下，

他们则使用经久不变的古怪语言。与精灵们不同，他们不愿向任

何人（即使朋友也罢）公开他们的这一秘密。实际上，它已成为一

种叙事语言而不是交际语言，他们把它视为昔日珍宝而严加保护，

别的种族几乎没人能学会他们的语言。在本书中，只有在吉穆利

告诉伙伴地名时，以及洪堡被困时他喊出的战斗口号中，才使用这

种语言。自混沌初开，战场上就能听到这样的呐喊声：“巴路克·卡

扎德！卡扎德·艾—梅奴！（矮人之斧！我们全仗你！）”

然而吉穆利和所有矮人的名字都源自北方人类语言，他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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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秘密姓名，即他们的真名实姓，从不向外界透露，即使在他们

的墓碑上也没有。

关于翻译

在将《红皮书》中提及的事件作为供今人阅读的历史加以描述

时，所有涉及到的语言均已尽量译成当代的词语，只是与通用语性

质相异的语言仍保留其原始形式，但这些词语主要出现在人名和

地名上。

作为霍比特人的语言及其用于讲述故事的语言———通用语照

例已译成现代英语。在此过程中，使用西方语方法上的各种变体

间的差异已缩小，而且也尽量以使用英语的变体来再现西特隆语

的各种变体。但霞尔人的发音及习语和精灵及冈多人口头使用的

西方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比本书中显示的更大。霍比特人实际在很

大程度上所讲的是“乡下话”，而在冈多和罗翰使用的是一种更古

老、更正式也更精粹的语言。

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差异，虽然重要，但已证明难以描述：西方

语第二人称代词（也常见于第三人称）有“熟稔”语体称呼和“礼貌”

语体称呼的区分，这些区分与数无关。然而，霞尔语用法的特点之

一是礼貌语体称呼已在口语中消失。只有在农村人，特别是西域

农村人中，遗留了礼貌体称呼的痕迹，以作为表示关系亲密的称

呼。这是冈多人讲到霍比特人用语怪诞时提及的一个问题。以佩

里格林·图克为例，在他乍到米纳思蒂里斯的头几天，对所有阶层

的人，其中包括德内豪王本人，均使用熟稔语体称呼，这可能让那

位年迈的摄政王忍俊不禁，而必然令他的仆人们惊讶不已。难怪，

魔戒

４８６



这样随意地使用熟稔语体称呼促使了佩里格林在国内地位显赫这

一谣传的传播①。

可注意到，霍比特人如弗拉多及其他人如刚多尔夫和阿拉贡

不总是使用同一称呼，这是故意而为之的。霍比特人中有学问、有

才华的人具有一些“书本语言”（霞尔就用该术语）的知识，他们很

快就注意到并搬用他们所遇见的人使用的称呼。自然，经常出游

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多少模仿那些他们在途中不期而遇的人的

语言说话，特别是像阿拉贡之类的人，常常竭力掩饰自己的身份和

所从事的行当。在当时的岁月里，所有与索隆为敌的人们都崇敬

古老的事物，包括古语，并根据自己所知而乐此不疲。埃尔达精通

语言，掌握了多种表达法，虽然他们很自然地以最接近母语（一种

甚至比冈多人使用的语言更古老的语言）的方式讲话。矮人也善

于辞令，易于使自己的言谈与他们的同伴相当，虽然他们的言辞在

一些人听来显得刺耳、不入调。奥克和巨怪讲话缺乏对语言和事

物之爱，比我在书中写到的更邪恶、肮脏，我想没人愿听我详述，尽

管这类例子唾手而得。相似的言谈在具“奥克头脑”的那些人的口

中仍时有所闻。这些人因受鄙视而内心充满仇恨，心情抑郁，反复

无常，堕落沉沦，久疏善举，以至丧失语言之美。在他们听来惟有

污秽之语才是最动听的。

当然，因为是用叙述性的语句来讲述那些往事，翻译的时候不

免语句变得平淡。一般讲，要做的翻译到此为止，但我做的已超越

了这一限度。我还根据意义翻译了所有西方语名称。（因此）本书

中出现的英语名称或头衔都表明当时通用语十分流行，与其他不

同语言（虽然ａｌｉｅ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确实也有外来语的意思，但根本的意

① 在一两个地方，人们已试图以ｔｈｏｕ“君”的混用来间接提及这些区分。现在
“君”已在口语中作古、罕见，而主要用于表示礼仪的场合，但要将“你”ｙｏｕ转称“君”，在
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有时使用”您”ｔｈｅｅ，是由表示尊敬的称呼或男女间，由正式的称呼
转为表示亲密的称呼的一个重要过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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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另一种不同的语言，精灵是中州最早的居住者，他们说是“土

著”还差不多，说是“外来语”是很不对的）（通常是精灵语）的名称

并用或取而代之。

通常，西方语名称是古名的翻译，如林谷Ｒｉｖｅｎｄｅｌｌ，喧水河

Ｈｏａｒｗｅｌｌ，银角峰Ｓｉｌｖｅｒｌｏｄｅ，朗斯特兰德Ｌａｎｇｓｔｒａｎｄ，死敌索隆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黑塔楼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ｏｗｅｒ等。经翻译后在含义上与原名称

略有出入，如Ｏｒｏｄｒｕｉｎ译作ＭｏｕｎｔＤｏｏｍ“厄运山”，原意为“燃烧

的山”；Ｔａｕｒｅ－Ｎｄａｅｄｅｌｏｓ译作Ｍｉｒｋｗｏｏｄ“黑森林”，原意为“恐怖

的森林”。有一些是精灵名称的变体，如Ｌｕｎｅ和Ｂｒａｎｄｙｗｉｎｅ分别

源自Ｌｈｕｎ和Ｂａｒａｎｄｕｉｎ。

这一情况或许需要作一些辩解。在我看来，所有名称都保留

其原始形式会遮掩霍比特人所察觉到的当时一个基本特点（我意

在保留他们的观点），即在一种于他们就如英语于我们一样平常的

通用语和更古老更值得敬重的一些语言仍在使用的残留部分间存

在的对比。假如我们只把所有的名称原封不动抄录下来，如把精

灵名称Ｉｍｌａｄｒｉｓ和用相应的西方语译名Ｋａｒｎｉｎｇｕｌ都按原有形式

保留下来，那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Ｉｍｌａｄｒｉｓ和Ｋａｒｎｉｎｇｕｌ就会一样

显得年代久远。而现在我们把用林谷Ｒｉｖｅｎｄｅｌｌ来和称呼Ｉｍ

ｌａｄｒｉｓ，其效果就如用温切斯特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来称呼Ｃａｍｅｌｏｔ“卡米

洛”①一样，除非听说双方都明白所指的是同一物，否则就会觉得

后一个地名古老悠久。而当时居住在林谷的是一位远比亚瑟王

（假设他今天依然在温切斯特称王）古老的君王。

霞尔（古体作Ｓｕｚａ）及其他所有霍比特人的地名均已英语化。

这并不困难，因为这些地名通常由与用在较简单的英语地名中相

似的成分构成，或是像ｈｉｌｌ“小山”，ｆｉｅｌｄ“田野”一类仍很流行的词，

① 卡米洛是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的古名，温切斯特是那个地区的今名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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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像与ｔｏｗｎ“城镇”同义的ｔｏｎ“镇”一类多少过时的词。但有些

是从废弃不用的旧霍比特词汇派生的，这些地名已用类似的英语

词汇表示，如 ｗｉｃｈ或ｂｏｔｔｌｅ住所“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ｍｉｃｈｅｌ“伟大的

“ｇｒｅａ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依据在此前几个世纪以来已养成的继承

家族姓氏的风俗，霞尔及布雷霍比特人的姓氏是奇特的。他们多

数姓氏具有明显的含义（在通用语中，这些姓氏是从打趣的绰号或

地名派生的，特别在布雷是从植物名和树木名派生的）。翻译这些

姓氏难度不大，但有一两个古老姓氏其含义已为人遗忘，为此，我

将这些姓氏的拼写作了英语化处理，如以Ｔｏｏｋ替代Ｔｕｋ，以Ｂｏｆ

ｆｉｎ替代Ｂｏｐｈｉｎ。

我尽量以同样的方法来处理霍比特人名。霍比特人通常以花

或珠宝为女孩命名，而给男孩取的名字在他们的日常用语中不含

任何意思，一些妇女的名字与此类似，比如毕尔博Ｂｉｌｂｏ，邦戈Ｂｕｎ

ｇｏ，波洛Ｐｏｌｏ，洛索Ｌｏｔｈｏ，坦塔Ｔａｎｔａ，尼娜Ｎｉｎａ等。有许多名字

与我们现在所用、所知的名字巧合，如奥索Ｏｔｈｏ，奥都Ｏｄｏ，特洛

戈Ｄｒｏｇｏ，朵拉Ｄｏｒａ，考拉Ｋｏｒａ等。这些名字我都保留了下来，但

通常以改变名字的词尾将其作英语化处理，因为霍比特人名中的

ａ是阳性词尾，而ｅ和ｏ则是阴性词尾。

在一些古老的家族，特别是法洛海德部落的古老家族，如图克

家族和博尔吉家族，习惯以动听的名字为后代命名。由于这些名

字源于霍比特人及人类的古老传说，而且许多名字虽然现在对霍

比特人已失去意义，但与居住在安达因河谷、黛尔及罗翰的人类的

名字极其相似，我已将他们大多译成了我们仍在使用及在历史书

中仍能遇到的、源自法兰克语和歌特语的古人名。总之，我已尽量

保留了名与姓之间常显滑稽的对比，这点，霍比特人是非常清楚

的。源自古典的名字已鲜用，在霞尔人的学士中，最接近我们拉丁

语和希腊语的等值语是精灵语，霍比特人很少用以命名。他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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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来都极少有人懂他们所谓的“众王的语言”。

巴克兰人的名字与霞尔其他地区人的不同。据说，沼泽地人

和他们涉过白兰都因河的旁系亲属在许多方面都很奇特。无疑，

他们许多非常怪诞的名字是从南斯图尔人早先使用的语言中继承

下来的。这些，我通常不加更动地保留了，因为如果这些名字现在

是古怪的，那么在当时也是古怪的。他们的语言风格我们多少感

到有点像“凯尔特语”。

由于斯图尔人和布雷人早先语言存留的痕迹类似英国现存的

凯尔特语成分，我有时在翻译中加以模仿，因此布雷Ｂｒｅｅ、科姆村

Ｃｏｍｂｅ（Ｃｏｏｍｂ）、阿切特村Ａｒｃｈｅｔ及切特森林Ｃｈｅｔｗｏｏｄ等名称仿

自古不列颠南方人的凯尔特语命名，并根据含义作选择：ｂｒｅｅ“小

山”，ｃｈｅｔ“树林”。但惟有一个人名是按此方法作了更动：选用

Ｍｅｒｉａｄｏｃ（梅里阿道克）是为了表明这个人物名字的缩写Ｋａｌｉ在西

方语中意为“快乐、高兴”，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现在已无意义的

巴克兰人名Ｋａｌｉｍａｃ的缩写形式。

我在移译时不曾使用希伯来语或类似的语言的名字。霍比特

名字中无任何一点对应我们名字中的这一成分，山姆Ｓａｍ、汤姆

Ｔｏｍ、蒂姆Ｔｉｍ、马特 Ｍａｔ等小称是诸如汤姆巴Ｔｏｍｂａ、托尔马

Ｔｏｌｍａ、马塔Ｍａｔｔａ此类常见的地道霍比特人名的缩略形式。但山

姆Ｓａｍ及其父亲汉姆 Ｈａｍ实际叫Ｂａｎ和 Ｒａｎ，是Ｂａｎａｚｉｒ和

Ｒａｎｕｇａｄ的缩写，最初作绰号，意为“头脑愚钝、简单”和“呆在家

中”，现已从口语中消失，在某些家族中仍用作传统的名字。因此，

我尽量保留这些特点而采用山姆怀斯Ｓａｍｗｉｓｅ和汉姆法斯特

Ｈａｍｆａｓｔ，这两个名字是古英语ｓａｍｗｉｓ和ｈａｍｆｏｅｓｔ的现代英语形

式，在词义上与霍比特的这两个名字相符。

在顺利地将霍比特人的语言和姓名现代化以使人们熟悉后，

我又进一步做了下列工作。我认为与西方语有关的人类语言应译

成与英语相关的形式。我已相应地把罗翰的语言移译成类似古英

魔戒

４９０



语的形式，因为它既与通用语相关，又与北方霍比特人早先的语言

有更近的关系，还可与古西方语进行比较。在《红皮书》中有几处

提到，霍比特人听罗翰人讲话，能明白不少词的意思，感到那种语

言与他们的母语同源，因此以一种全然是异族的语言风格将记录

中的罗翰名称和词语保留下来显得荒唐。

在某些地方，我已将罗翰地名的形式和拼写作了现代化处理，

如顿哈罗Ｄｕｎｈａｒｒｏｗ，雪河Ｓｎｏｗｂｏｕｒｎ，但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模

仿霍比特人的做法：如他们听到的地名或由他们能识别的成分构

成或与他们在霞尔用的地名类似，他们以同样的方法加以更改；而

许多地名则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如同我所做的那样），如埃多拉斯

Ｅｄｏｒａｓ“王宫”。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人名物名也已被现代化，如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捷影”（马名）和Ｗｏｒｍｔｈｏｎｇｕｅ“三寸舌”①。

这种同化也为移译源自北方语的独特的地道霍比特词汇提供

了一条捷径。这些词汇被赋予了已消亡的英语词汇（假若一直沿

用至今）可能有的形式。因此，ｍａｔｈｏｍ 旨在指称古英语词

ｍａｔｈｍ，以表现地道的霍比特词ｋａｓｔ和罗翰词ｋａｓｔｕ之间的关系。

同样，ｓｍｉａｌ（或ｓｍｉｌｅ）“地穴”很可能是ｓｍｙｇｅｌ的派生形式，充分说

明了霍比特语ｔｒａｎ和罗翰语ｔｒａｈａｎ之间的关系。Ｓｍｅａｇｏｌ和

Ｄｅａｇｏｌ是北方话中的名字Ｔｒａｈａｌｄ“穴居、钻入”和Ｎａｈａｌｄ“秘密”以

同样方法构成的对应词。

谷之国远北地区的语言，在本书中只出现在来自那一地区的

使用当地人类语言的矮人“对外”的名字里（矮人不是“黛尔籍”，谷

之国是一个人类国家，矮人住在和他们靠的很近的孤山洞穴里）。

可注意到，在本书及在《霍比特人》一书中用了ｄｗａｒｖｅｓ这一形式，

① 这一移译法并不意味着罗翰语在文化或艺术、武器或战争模式等其他方面与

古英语相同。除了他们的大致情况相似外，罗翰人是更单纯质朴的民族，生活在更高

尚更悠远的文化氛围中，居住在一度曾是他们国土一部分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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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字典上ｄｗａｒｆ的复数形式是ｄｗａｒｆｓ。假若该词的单、复数形式

一直沿用至今，如ｍａｎ和ｍｅｎ，或ｇｏｏｓｅ和ｇｅｅｓｅ，那么其复数应为

ｄｗａｒｒｏｗｓ（或ｄｗｅｒｒｏｗｓ）。但我们不再像提及ｍａｎ甚或ｇｏｏｓｅ那样

经常提及ｄｗａｒｆ。人类的记忆已不足以清晰地记住现在只存在于

民间传说（其中至少还保存些许真相）中，或最终存在于人们将其

作为取笑对象的无聊故事中一个族类名称的特殊复数形式。但在

第三纪，矮人们一些由来已久的性格和力量之光仍在闪现，虽已渐

渐黯淡。他们是远古劳格利姆Ｎａｕｇｒｉｍ①的后裔，心中依然燃烧着

铁匠奥利ＡｕｌｅｔｈｅＳｍｉｔｈ之古火，以及对精灵积怨之余烬，手中还

掌握着凿岩砌石的精湛技艺，无人比肩。

为说明这一点，我斗胆用了ｄｗａｒｖｅｓ这一形式，并将他们在后

来无聊故事中呈现的形象略作更动。Ｄｗａｒｒｏｗｓ本来更可取，但这

一形式我仅用在Ｄｗａｒｒｏｗｄｅｌｆ这个名称上，以代表通用语中的

Ｍｏｒｉａ这一名称：Ｐｈｕｒｕｎａｒｇｉａｎ。Ｄｗａｒｒｏｗｄｅｌｆ意为“挖洞的矮人

Ｄｗａｒｆ－ｄｅｌｖｉｎｇ”，也已是一个古体词。Ｍｏｒｉａ是精灵语中的名称，

取此名时精灵对那里没有好感，因为埃尔达虽然在与黑势力及其

爪牙的苦战中需要设计建造地堡，但决不会选择居住在此地穴中。

他们热爱绿野和光明，在他们的语言中Ｍｏｒｉａ意为“黑坑”，而矮人

们自己则把它称作Ｋｈａｚａｄ－ｄｕｍ卡扎德－都姆“卡扎德人的豪

宅”，而且这一名字至少从不对外保密，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族类的

称谓②，自从当年他们在地下深处劳作时奥利给那里这样命名以

来，那个地方从未改过名字。

精灵Ｅｌｖｅｓ一词用作翻译昆迪人Ｑｕｅｎｄｉ说话者（精灵作为

ＴｈｅＯｎｅ的“长子”，曾以自己为世界上第一而且惟一的智慧种族，

托尔金以会语言作为智慧种族的标志，所以才让精灵称自己为

①

② 卡扎德Ｋｈａｚａｄ是矮人自己给本种族起的名字———译著
Ｎａｕｇｒｉｍ是精灵给矮人取的名字，意思是“矮小的家伙”———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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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ａｋｅｒｓ，绝不是“演讲”的意思）及埃尔达Ｅｌｄａｒ；昆迪是包括所有

精灵在内的高种精灵语名称，而埃尔达是特指寻找永恒王国并在

混沌初开之时来到那里的三个精灵宗族（仅辛达精灵除外）的称

谓。这个古单词是我们惟一可用的，适用于人类对这一族类保存

的记忆，或不致使人类对此全然感到陌生。但精灵一词的意义已

被弱化，对许多来说，这个词暗示的是或可爱或愚蠢的幻想，而这

些想像与古代的昆迪人的形象是不同的，其差异就如蝴蝶之异于

猎鹰———如昆迪人从未拥有过翅膀，翅膀于他们如同于人类一样

都是反自然的。精灵是高雅秀美的族类，是世界的（绝对不是“地

球”，这里这个世界指的是不存在于现实中的由埃如创造的世界）

长子，而在精灵族中为王的埃尔达已远去：他们是远征之族，星星

之族。他们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眼睛藕灰，头发乌黑（除了芬纳芬

金色家族的成员外———这一分支家族的头发是金色），他们的声音

比当今能听到的任何人的声音更婉转动听。他们骁勇善战，但那

些在流亡中回归中洲者的历史是惨烈的。虽然在远古他们和人类

先祖的命运有所交集（ｆａｔｈｅｒｓ只指人类之父），但他们的命运和人

类的命运完全不同。他们的统治已经结束，，现在他们居住在世界

之外，永不归返。

关于霍比特、甘姆齐和白兰都因三个名称的注释

霍比特（Ｈｏｂｂｉｔ）是一个发明。在西方语中，当提及该族类全

体成员时，所用的词是ｂａｎａｋｉｌ“哈夫林人ｈａｌｆｌｉｎｇ”，但当时霞尔人

和布雷人用的是ｋｕｄｕｋ一词，这词在别处是找不到的。然而，根据

梅利阿道克实际记录，罗翰王用的是ｋｕｄ－ｄｕｋａｎ“穴居者”一词。

因为如上所述，霍比特人曾讲一种与罗翰语极其相似的语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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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ｄｕｋ可能是ｋｕｄ－ｄｕｋａｎ的旧体。出于已解释过的理由，我将后

者译成ｈｏｌｂｙｔｌａ。假若该词曾出现在我们的古英语中，那么ｈｏｂｂｉｔ
一词提供了一个可作ｈｏｌｂｙｔｌａ旧体的词。

甘姆齐（Ｇａｍｇｅｅ）。根据《红皮书》记载的家族传统，Ｇａｌｂａｓｉ这

一姓氏或其短缩形式Ｇａｌｐｓｉ源自Ｇａｌａｂａｓ村，普遍认为是由ｇａｌａｂ

－“游戏”加废弃的词素ｂａｓ－（多少对应英语的ｗｉｃｋ，ｗｉｃｈ“村

庄”）派生。因此，Ｇａｍｗｉｃｈ（读作Ｇａｍｍｉｄｇｅ）似是一个很恰当的移

译。然而，在将Ｇａｍｍｉｄｇｙ缩短为Ｇａｍｇｅｅ以移译Ｇａｌｐｓｉ时，并不

特指山姆怀斯Ｓａｍｗｉｓｅ与科顿Ｃｏｔｔｏｎ家族有任何关联，虽然此类

笑话颇有点霍比特味道，假若他们的语言中有什么根据的话。

事实上，Ｃｏｔｔｏｎ表示一个在霞尔常见的村庄名Ｈｌｏｔｈｒａｎ，该词

由ｈｌｏｔｈ“两室居所或窑洞”和ｒａｎ（ｕ）“山坡上一小片这样的居所”

派生。作为姓氏，它可能是ｈｌｏｔｈｒａｍ（ａ）“村民”的变体，Ｈｌｏｔｈｒａｍ
是农夫科顿祖父的名字，我已把它移译成Ｃｏｔｍａｎ。

白兰都因（Ｂｒａｎｄｙｗｉｎｅ）。霍比特人称呼这条河流的名字是精

灵语Ｂａｒａｎｄｕｉｎ（重音在ａｎｄ上）的变体，由ｂａｒａｎ“金褐色”和ｄｕｉｎ
“（大）河”派生。Ｂｒａｎｄｙｗｉｎｅ似乎是现代对Ｂａｒａｎｄｕｉｎ一词自然的

讹误。实际上，更古老的霍比特名称是Ｂｒａｎｄａ－ｎｉｎ“界河”，译成

Ｍａｒｃｈｂｏｕｒｎ也许更贴近原义。但根据一则人们耳熟能详的笑话，

当时这条河通常被称作Ｂｒａｎｌｄａ－ｈｉｍ“易使人醉的麦芽酒”———再

次提请注意河水的颜色，（金褐色让人联想到麦芽酒）。

然而，必须注意，当老巴克Ｏｌｄｂｕｃｋｓ（Ｚａｒａｇａｍｂａ）改姓为布兰

德巴克Ｂｒａｎｄｙｂｕｃｋ（Ｂｒａｎｄａｇａｍｂａ）时，该词的前一半意为“边疆”，

移译成Ｍａｒｃｈｂｕｃｋ或许更贴切。恐怕惟有一个卤莽的霍比特人

胆敢当面称呼巴克兰庄主为“白兰地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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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尼文与英文字母对照表（如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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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尼文与英文字母对照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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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文字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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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专有名词表

一、诗、歌的标题

Ａ

Ａｔｈｅｌａｓ 阿茜拉丝草咏

ＡｔＴｈéｏｄｅｎｓＤｅａｔｈ 塞奥顿之死

ＢａｔｈＳｏｎｇ，Ｔｈｅ 洗澡歌

ＢｉｌｂｏｓＳｏｎｇ 毕尔博之歌

ＢｏｒｏｍｉｒｓＲｉｄｄｌｅ 博罗米尔之谜语

ＢｒｅｇａｌａｄｓＳｏｎｇ 布雷加拉德之歌

ＢｕｒｉａｌＳｏｎｇｏｆＴｈéｏｄｅｎ 塞奥顿葬歌

ＣａｌｌｔｏＡ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ｈｉｒｒｉｍ 罗翰骑

士战斗号召

Ｅｌｂｅｒｅｔｈ，Ｇｉｌｔｈｏｎｉｅｌ，Ｅｌｅｖｅｎｈｙｍｎｓｔｏ，

精灵关于爱尔贝蕾丝，吉尔索尼尔

的赞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Ｓｏｎｇ，Ａ 饮酒歌

ＥａｇｌｅｓＳｏｎｇ，Ｔｈｅ 鹰之歌

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ｔｗｉｆｅ，Ｔｈｅ 恩特与恩

特妇

Ｅｎｔｓ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Ｓｏｎｇ，Ｔｈｅ 恩特行进歌

ｏｍｅｒｓＳｏｎｇ 伊奥默尔之歌

ＦａｌｌｏｆＧｉｌｇａｌａｄ，Ｔｈｅ 吉尔－格拉德

之陨落

ＦｒｏｄｏｓＬａ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ａｎｄａｌｆ 弗拉多

致刚多尔夫之挽歌

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ｓ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盖拉德丽尔之

音讯

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ｓＳｏｎｇｏｆＥｌｄａｍａｒ 盖拉德

丽尔咏艾尔达玛之歌

ＧａｎｄａｌｆｓＲ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ｓ 刚多尔

夫关于恩特之谜语

ＧａｎｄａｌｆｓＳｏｎｇｏｆＬóｒｉｅｎ 刚多尔夫咏

萝林之歌

ＧｏｌｌｕｍｓＲｉｄｄｌｅ 古鲁姆之谜语

ＧｏｌｌｕｍｓＳｏｎｇ 古鲁姆之歌

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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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ｂｂｉｔｓＢａｔｔｌｅＳｏｎｇ 霍比特人战斗

之歌

ＬａｍｅｎｔｆｏｒＢｏｒｏｍｉｒ 致博罗米尔之

挽歌

Ｌａ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éｏｄｅｎ 致塞奥顿之挽歌

Ｌａ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ｈｉｒｒｉｍ 致罗翰骑士

的挽歌

ＬｅｇｏｌａｓｓＳｏ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ｅａ 莱戈拉斯

吟唱的大海歌

ＬｏｎｇＬ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ｓ，Ｔｈｅ 恩特的长

名册

ＭａｌｂｅｔｈｔｈｅＳｅｅｒｓＷｏｒｄｓ 预言家马

尔贝思之预言

Ｏｌ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Ｓｏｎｇ，Ｔｈｅ 古老的行路歌

Ｏｌｉｐｈａｕｎｔ 巨象歌

ＲｈｙｍｅｏｆＬｏｒｅ，Ａ 讲述传说的歌谣

ＲｉｄｄｌｅｏｆＳｔｒｉｄｅｒ，Ｔｈｅ 关于大步的

谜语

ＳａｍｓＲｈｙ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ｌｌ 山姆关于

巨怪之歌

Ｓａｍ／ｓＳｏｎｇｉｎｔｈｅＯｒｃ－ｔｏｗｅｒ 山姆

在奥克塔中之歌

ＳｎｏｗｍａｎｅｓＥｐｉｔａｐｈ 雪上飞之墓志铭

Ｓｏ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ｓ 林中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ＢｅｒｅｎａｎｄＬúｔｈｉｅｎ 贝伦与露

西恩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Ｄｕｒｉｎ 杜林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Ｅｒｅｎｄｉｌ 埃阿瑞恩代尔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Ｅｌｄａｍａｒ，ｓｅｅＧａｌａｄｒｅｉｌ’ｓＳｏｎｇ

ｏｆＥｌｄａｒｍａｒ 艾尔达玛之歌，见“艾

尔在玛的盖拉德丽尔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Ｇｏｎｄｏｒ 冈多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Ｌｅｂｅｎｎｉｎ 莱本宁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Ｎｉｍｒｏｄｅｌ 尼姆罗德尔之歌

Ｓｏ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ｌｖｅ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Ｓｅａ 海外

精灵颂

Ｓｏ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ｄｓｏｆＭｕｎｄｂｕｒｇ
卫塔颂

ＳｏｎｇｔｏＧｏｌｄｂｅｒｒｙ 金莓颂

ＴｈéｏｄｅｎｓＢａｔｔｌｅＣｒｙ 塞奥顿之战斗

号令

ＴｏｍＢｏｍｂａｄｉｌｓＳｏｎｇｓ 汤姆·邦巴迪

尔之歌

ＴｒｅｅｂｅａｒｄｓＳｏｎｇ 树胡子之歌

Ｔｒｏｌｌ，Ｒｈｙｍｅｏｆ，ｓｅｅＳａｍｓＲｈｙｍｅｏｆ

ｔｈｅＴｒｏｌｌ 巨怪歌，见“山姆关于巨

怪之歌”

Ｖｅ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ｎｇｓ 魔戒铭文

ＷａｌｋｉｎｇＳｏｎｇ，Ａ 行路歌

Ｗ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Ｗｉｎｔｅｒ 冬日警言

ＷｉｇｈｔｓＣｈａｎｔ 古冢阴魂之歌

Ｂ 诗、歌首行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４９９



Ａ！ＥｌｂｅｒｅｔｈＧｉｌｔｈｏｎｉｅｌ
啊！爱尔贝蕾斯·吉尔索尼尔

Ａｉ！ｌａｕｒｉěｌａｎｔａｒｌａｓｓｉｓúｒｉｎｅｎ
啊！金子般的树叶在风中飘落

Ａｌｉｖ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ｒｅａｔｈ
活着没有气

Ａｌｌｔｈａｔｉｓｇｏｌ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ｌｉｔｔｅｒ
金子未必都闪光

ＡｎＥｌｖｅｎｍａｉ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ｆｏｌｄ
精灵少女方妙龄

Ａｒｉｓｅ，ａｒｉｓｅ，ＲｉｄｅｒｓｏｆＴｈéｏｄｅｎ！

起来，起来，塞奥顿的骑士们

Ａｒｉｓｅ，ｎｏｗ，ａｒｉｓｅ，ＲｉｄｅｒｓｏｆＴｈéｏｄｅｎ！

起来，现在，起来吧，塞奥顿的骑士

Ｃｏｌｄｂｅｈａｎｄ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ｂｏｎｅ
通体寒彻吾膏肓

Ｅｒｅｎｄｉｌｗａｓａｍａｒｉｎｅｒ
埃阿瑞恩代尔是水手

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ｂｏｒｎ，ｏｌｄａ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世间恩特，山岳同岁

Ｅｒｅｉｒ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ｏｒｔｒｅｅｗａｓｈｅｗｎ
铁还未铸造，树木被砍倒前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ｓｅｒｖａｎｔｙｅｔｍａｓｔｅｒｓｂａｎｅ
忠心耿耿却误伤了主人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ｗｅｃａｌｌｔｏｈ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ｈａｌｌ！

告别壁炉与厅堂

Ｆｒｏｍ ｄａｒｋ Ｄｕｎｈａｒｒｏｗ ｉｎｔｈｅｄｉｍ

ｍｏｒｎｉｎｇ
顿哈罗谷地晨曦微微

ＧｉｌｇａｌａｄｗａｓａｎＥｌｖｅｎｋｉｎｇ
吉尔－格拉德是精灵之王

Ｇｏｎｄｏｒ！ Ｇｏｎｄ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

山海之间冈多

Ｇｒｅｙａｓａｍｏｕｓｅ
“颜色灰灰像老鼠”

Ｈｅｙｄｏｌ！ｍｅｒｒｙｄｏｌ！ｒｉｎｇａｄｏｎｇｄｉｌｌｏ！

快乐呵！快快乐乐敲铜锣呵

Ｈｏ！Ｈｏ！Ｈｏ！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ｌｅＩｇｏ
哈哈哈！取来一瓶酒

Ｈｏ！ＴｏｍＢｏｍａｄｉｌ，ＴｏｍＢｏｍｂａｄｉｌｌｏ！

呵，汤姆·邦巴迪尔！汤姆·邦巴迪尔

ＩｎＤｗｉｍｏｒｄｅｎｅ，ｉｎＬóｒｉｅｎ
在幻影谷在萝林

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ｌｏｗｍｅａｄｓｏｆＴａｓａｒｉｎａｎＩ

ｗａｌｋ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
春天我漫步塔萨里那，林间柳依依

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ａｎｄ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ｕｎ
阳光照耀在西方大地上

Ｉｓａｎｇｏｆ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ｗ
我歌唱金叶，那金色的树叶在生长

Ｉｓｉｔ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ｆｉｒｅａｎｄｔｈｉｎｋ
我坐在炉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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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ｒｎｎｏｗｔｈｅｌｏｒｅ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学学生灵的学问

Ｌｅｇｏｌａｓ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ｌｏ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ｒｅｅ
莱格拉斯久居绿荫

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ｔｈｅＨａｌｆｌｉｎｇｓ！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ｐｒａｉｓｅ！

哈夫林万岁！用最美好的语言将他

们颂扬！

Ｍｏｕｒｎｎｏｔｏｖｅｒｍｕｃｈ！Ｍｉｇｈｔｙｗａｓｔｈｅ

ｆａｌｌｅｎ
英王既已倒下，不可过于悲辛！

ＯＯｒｏｆａｒｎＬａｓｓｅｍｉｓｔａ，Ｃａｒｎｉｍｉｒｉ！

啊，奥罗法尼，拉赛米丝塔，卡尼

费里！

Ｏｓｌｅｎｄｅｒａｓａｗｉｌｌｏｗｗａｎｄ！Ｏｃｌｅａｒｅｒ

ｔｈａｎｃｌｅａｒｗａｔｅｒ！

细柔如柳枝啊，清纯若泉露

Ｏ！Ｗａｎｄｅｒ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ｌａｎｄ
阴影下的行路者们

Ｏｕｔｏｆｄｏｕｂ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ｋ，ｔｏｔｈｅ

ｄａｙｓｒｉｓｉｎｇ
毅然决绝，屏弃黑暗奔向黎明

Ｏｕｔｏｆｄｏｕｂ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ｋ，ｔｏｔｈｅ

ｄａｙｓｒｉｓｉｎｇ
抛却疑虑，抛却黑暗，面向旭日东升

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ｓｈａｄｏｗ
大地笼罩长长的魔影

ＳｅｅｋｆｏｒｔｈｅＳｗｏｒｄｔｈａｔｗａｓｂｒｏｋｅｎ
寻找断刃之剑

Ｓｉｌｖｅｒｆｌｏｗ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ｆｒｏｍＣｅｌｏｓｔｏ

Ｅｒｕｉ
银溪从凯洛斯流到埃鲁伊

Ｓｉｎｇｈｅｙ！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ｔｈａｔｃｌｏｓｅｏｆｄａｙ
一天结束洗个澡

Ｓｉｎｇｎｏｗ，ｙ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ｗｅｒｏｆ

Ａｎｏｒ
尽情歌唱，阿诺塔楼的人们

Ｓｎｏｗｗｈｉｔｅ！Ｓｎｏｗｗｈｉｔｅ！Ｏ Ｌａｄｙ

ｃｌｅａｒ！

冰清玉洁，纯洁女郎！

Ｓｔｉｌｌ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ｔｈｅｒｅｍａｙｗａｉｔ
熟道拐角处

Ｔａｌｌ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ｔａｌｌｋｉｎｇｓ
高高船队高高帝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ｉｎｎ，ａｍｅｒｒｙｏｌｄｉｎｎ
灰山脚下老客栈

Ｔｈｅｃｏｌｄｈａｒｄｌａｎｄｓ
又冷又硬的土地

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ｓｗｅｒｅｌ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ｗａｓ

ｇｒｅｅｎ
叶儿长，草儿绿

ＴｈｅＲｏａｄｇｏｅｓｅｖｅｒｏｎａｎｄｏｎ
路从家门起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ｓｙｏｕｎｇ，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ｇｒｅｅｎ
天地初开群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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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ｖｅｎｋ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ｋｙ
三大戒指归属天下精灵诸君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ｏｈａｎｏｖｅｒｆｅｎａｎｄｆｉｅｌｄ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ｒａｓｓｇｒｏｗｓ
穿罗翰走大泽越过绿原

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ｇｕｌｌｓ

ａｒｅｃｒｙｉｎｇ
奔向大海，奔向大海！白色的海鸥在

啁鸣

Ｔｒｏｌｌｓａｔａｌｏｎｅｏｎｈｉｓｓｅａｔｏｆｓｔｏｎｅ
巨怪独自坐石包

Ｕｐ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ｆｉｒｅｉｓｒｅｄ
炉中火正旺

Ｗｅｃｏｍｅ，ｗｅｃｏｍｅｗｉｔｈｒｏｌｌｏｆｄｒｕｍ：

ｔａｒｕｎｄａｒｕｎｄａｒｕｎｄａｒｏｍ！

我们来了，乘着隆隆鼓声来了：

咚———咚咚———咚咚咚！

Ｗｅｈｅ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ｈｏ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ｒｉｎｇｉｎｇ
山中传来号角奏鸣

Ｗｈｅｎｅｖｅ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ｈｉｒｅｗａｓｇｒｅｙ
夜幕初降霞尔时

Ｗｈｅｎｓｐｒｉｎｇｕｎｆｏｌｄｓｔｈｅｂｅｅｃｈｅｎｌｅａｆ，

ａｎｄｓａｐｉ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ｕｇｈ
春天里山毛榉绿叶舒展，枝干焕发

活力

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ｒｅａｔｈｂｌｏｗｓ
黑气盘桓阵阵来

Ｗｈ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ｓｔｂｅｇｉｎｓｔｏｂｉｔｅ
当严冬开始肆虐

ＷｈｅｒｅｎｏｗａｒｅｔｈｅＤúｎｅｄａｉｎ，Ｅｌｅｓｓａｒ，

Ｅｌｅｓｓａｒ？

杜内丹人今何在，埃勒萨王？

Ｗｈｅｒｅｎｏｗｔｈｅｈｏｒ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ｄｅｒ？

Ｗ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ｈｏｒｎｔｈａｔｗａｓｂｌｏｗｉｎｇ？

烈马骑手现在哪里，长鸣的号角在

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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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兽、怪物名

Ａｌｄｏｒ 阿尔多尔

Ａｍｒｏｔｈ 阿姆洛思

ＡｎáｒｉｏｎＨｏｕｓｅｏｆＡｎáｒｉｏ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阿纳里翁，阿纳里翁王室。参见

ｐａｌａｎｔｉｒ

Ａｎｂｏｒｎ 安博恩

Ａｎｃａｌａｇ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安卡拉根（黑龙）

Ａｎｇｂｏｒ．ＳｅｅａｌｓｏＬｏｒｄｏｆＬａｍｅｄｏｎ 安

格伯。见兰姆顿之王

Ａｐｐｌｅｄｏｒｅ 苹果树

———，Ｒｏｗｌｉｅ 罗利

Ａｒａｇｏｒｎ（Ｓｔｒｉｄｅｒ）阿拉贡（大步）

Ａｒａｔｈｏｒｎ 参见阿拉贡

Ａｒａｗ 阿劳

ＡｒｇｅｌｅｂⅡ 阿格莱布二世

Ａｒｏｄ 阿洛德

Ａｒｖｅｄｕｉ 阿维杜伊

Ａｒｗｅｎ（Ｌａｄｙ）阿尔温

———Ｅｖｅｎｓｔａｒ（被她的人民称为）暮

星

———Ｕｎｄóｍｉｅｌ 昂多米尔

———ＬａｄｙｏｆＲｉｖｅｎｄｅｌｌ 林谷之女

Ａｓｆａｌｏｔｈ 阿斯法洛思

Ｂａｇｇｉｎｓ 巴金斯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安杰莉卡

———，Ｂｉｌｂｏ 毕尔博

———，Ｄｏｒａ 道拉

———，Ｄｒｏｇｏ 德洛戈

———，Ｆｒｏｄｏ 弗拉多

———，Ｍａｄ 疯子

Ｂａｉｎ 贝恩

Ｂａｌｄｏｒ 巴尔多

Ｂａｌｉｎ 巴林

Ｂａｌｒｏｇ．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ｕｒｉｎｓＢａｎｅ 伯洛格

（杜林的灾星）

Ｂａｎｋｓ 河岸

——— ，Ｗｉｌｌｉｅ 威利

Ｂａｒａｈｉｒ，ｆａｔｈｅｒｏｆＢｅｒｅｎ 巴拉赫，贝伦

之父

Ｂａｒａｈｉｒ，ｇｒａｎｄｓｏｎｏｆＦａｒａｍｉｒ 巴拉

赫，法拉米尔之孙

Ｂａｒａｎｏｒ 巴拉诺

ＢａｒｄｔｈｅＢｏｗｍａｎ 巴德（弓手）

Ｂａｒｄｉｎｇｓ，ｔｈｅ（ＭｅｎｏｆＤａｌｅ）巴丁家

族（黛里人）

Ｂａｒｒｏｗｗｉｇｈｔｓ 古冢阴魂

Ｂｅｅｃｈｂｏｎｅ 比奇伯恩

Ｂｅｏｒｎ 贝奥恩

Ｂｅｏｒｎｉｎｓ，ｔｈｅ 贝奥恩家族

Ｂｅｒｅｇｏｎｄ 贝里冈德

Ｂｅｒｅｎ 贝伦

Ｂｅｒｇｉｌ 伯吉尔

Ｂｅｒúｔｈｉｅｌ，Ｑｕｅｅｎ 蓓露茜尔（女王）

Ｂｉｆｕｒ 贝弗

ＢｉｇＦｏｌｋ，Ｐｅｏｐｌｅ 大人族（人类）

Ｂｉｌｌ，ｐａｓｓｉｍ 比尔

ＢｌａｃｋＣａｐｔａｉｎ，ｓｅｅＷｉｔｃｈｋｉｎｇ（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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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的黑首领

ＢｌａｃｋＯｎ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Ｓａｕｒｏｎ 黑魁首

（索隆）

ＢｌａｃｋＲｉｄｅｒ（ｓ），ＳｅｅａｌｓｏＮａｚｇｌ 黑骑

士（纳芝戈尔）

Ｂｏｂ 鲍勃

Ｂｏｆｆｉｎ 博芬

———，Ｆｏｌｃｏ 福尔科

Ｂｏｆｕｒ 博弗

Ｂｏｌｇｅｒ 博尔吉

———，Ｆｒｅｄｅｇａｒ（Ｆａｔｔｙ）弗雷德加尔

（胖子）

Ｂｏｍｂａｄｉｌ，Ｔｏｍ 邦巴迪尔，汤姆

Ｂｏｍｂｕｒ 邦伯

Ｂｏｒｏｍｉｒ 博罗米尔

Ｂｏｕｎｄｅｒｓ 边界巡逻队

Ｂｒａｃｅｇｉｒｄｌｅ 布雷斯格德尔

———，Ｈｕｇｏ 雨果

Ｂｒａｎｄ，ｋｉｎｇ 勃兰德（国王）

Ｂｒａｎｄｙｂｕｃｋ 布兰德巴克

———，Ｅｓｍｅｒａｌｄａ 艾丝梅拉达

———，Ｇｏｒｂａｄｏｃ 戈巴道克

———，Ｍｅｌｉｌｏｔ 梅莉洛特

———，Ｍｅｒｉａｄｏｃ，（Ｍｅｒｒｙ）梅利阿道克

（梅利）

———，Ｐｒｉｍｕｌａ 普莉莫拉

———，Ｒｏｒｙ 罗利

———，Ｓａｒａｄｏｃ 萨拉道克

Ｂｒｅｇａｌａｄ．ＳｅｅａｌｓｏＱｕｉｃｋｂｅａｍ 布雷

加拉德（快如光）

Ｂｒｅｇｏ 布雷戈

Ｂｒｏｃｋｈｏｕｓｅ 布罗克豪斯

ｂｕｒáｒｕｍ．（ＳｅｅａｌｓｏＯｒｃｓ）伯拉罗姆

Ｂｕｒｒｏｗｓ 伯罗斯

———，Ｍｉｌｏ 米洛

Ｂｕｔｔｅｒｂｕｒ 牛蒡脂

———，Ｂａｒｌｉｍａｎ 巴利曼

Ｃａｐｔ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ｔｈｅＣａｐｔａｉｎｓ 西

方众首领

Ｃｅｌｅｂｏｒｎ（ｔｈｅＬｏｒｄ）凯利博恩（盖拉

德丽姆之王，即萝林之王）

Ｃｅｌｅｂｒíａｎ 凯勒勃莉安

Ｃｅｌｅｂｒｉｍｂｏｒ 凯莱布瑞姆波

Ｃｅｏｒｌ 凯奥尔

Ｃｈｉｅｆ，ｔｈ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ＳａｃｋｖｉｌｌｅＢａｇｇｉｎｓ，

Ｌｏｔｈｏ 首领（萨克维尔－巴金斯，

洛索）

Ｃｈｕｂｂ 查布

Ｃíｒｄａｎ 凯尔丹

Ｃｉｒｉｏｎ 凯瑞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ｎｇ）魔戒队

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Ｒ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ｍ 魔戒队

Ｃｏｒｓａｉｒｓ 考沙尔人

Ｃｏｔｔｏｎ，ＦａｒｍｅｒＴｏｍ 科顿，老汤姆

———，Ｊｏｌｌｙ 乔利

———，Ｍｒｓ．夫人

———，Ｎｉｂｓ．尼布斯

———，Ｎｉｃｋ 尼克

———，Ｒｏｓｉｅ 罗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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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Ｙｏｕｎｇ 小汤姆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ｅ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议事会

（白道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ｄｅｎｅｔｈｏｒ）德内索的议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Ｅｌｒｏｎｄ 林谷会议

ｃｒｅｂａｉｎ 克雷贝恩鸟

Ｄáｉｎ 戴恩

Ｄａｍｒｏｄ 达姆洛德

ＤａｒｋＬｏｒｄ，ｔｈ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Ｓａｕｒｏｎ 黑魁

首（索隆）

Ｄａｒｋ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Ｍｏｒｇｏｔｈ
北方的黑势力；莫高斯

ＤｅａｄＦａｃｅｓ；ｔｈｅＤｅａｄＯｎｅｓ．Ｓｅｅａｌｓｏ

ＤｅａｄＭａｒｓｈｅｓ，Ｍｅｒｅ 死人

ＤｅａｄＭｅｎ 幽灵

Ｄéａｇｏｌ 迭阿戈尔

Ｄｅｎｅｔｈｏｒ 德内索

Ｄéｏｒ 德奥

Ｄéｏｒｗｉｎｅ 德奥怀恩

Ｄｅｒｎｈｅｌｍ，（ａｌｉａｓｏｆｏｗｙｎ）德恩海尔

姆（伊奥温）

Ｄｅｒｕｆｉｎ 德鲁芬

Ｄｅｒｖｏｒｉｎ 德伏林

Ｄｉｏｒ，Ｔｈｉｎｇｏｌｓｈｅｉｒ 迪奥

Ｄｏｒｉ 多里

Ｄｒａｇｏｎ，ｔｈｅ 龙

Ｄｕｉｌｉｎ 杜伊林

Ｄｕｉｎｈｉｒ 杜因希尔

Ｄúｎａｄａｎ，ｐｌ．杜纳丹（阿拉贡，哈尔巴

拉德）

Ｄúｎｅｄａｉｎ，（ｓｅｅ ２２６ ａｎｄ Ｅｄａｉｎ）；

Ｄúｎａｄａｎ；ｓｅｅａｌｓｏ Ａｒａｇｏｒｎ，Ｈａｌ

ｂａｒａｄ；Ｄúｎｅｄａｉ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Ａ（ｓｅｅａｌ

ｓｏＲａｎｇｅｒｓ）杜内丹人

———，Ｄúｎｅｄ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北方

———，Ｄúｎｅｄ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Ｓｅｅａｌｓｏ

Ｒａｎｇｅｒｓ 南方（游侠）

Ｄúｎｈｅｒｅ 邓希尔

Ｄｕｎｌｅ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ｅ 登兰人

Ｄｕｒｉｎ 杜林

ＤｕｒｉｎｓＢａｎ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ａｌｒｏｇ 杜林的

灾星（伯洛格）

Ｄｗａｌｉｎ 德沃林

Ｄｗｉｍｍｅｒｌａｉｋ，（ｉｎ Ｒｏｈａｍ，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ｅｃｒｏｍａ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ｅ），ｃｆ．ｄｗｉｍｍｅｒ

ｃｒａｆｔ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ｗｉｍｏｒｂｅｒｇ，

Ｄｗｉｍｏｒｄｅｎｅ（丑恶的）家伙

Ｄｗａｒｖｅｓ 矮人

Ｅａｇｌｅｓ，ｔｈｅ 鹰

Ｅｒｅｎｄｉｌ，ａｓｓｔａｒ 埃阿瑞恩代尔（原

译：埃兰迪尔）

Ｅｒｎｕｒ，ｋｉｎｇ，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 伊尔纳

（国王）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ｓ 伊斯特林人

Ｅｃｔｈｅｌｉｏｎ，（Ｔｏｗｅｒｏｆ）；（ｓｅ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埃克塞林

Ｅｄａｉｎ，ｔｈｅ 埃戴恩人

Ｅｌｂｅｒｅｔｈ，ｓｔａｒｑｕｅｅｎ 爱尔贝蕾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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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女王）（瓦尔达）

Ｅｌｄａｒ，ｔｈｅ 埃尔达人

ＥｌｄｅｒＫｉｎｄｒｅｄ 老一代

Ｅｌｄｅｒｋｉｎｇ，ｔｈｅ 曼维

ＥｌｄｅｒＲａｃｅ 种族

Ｅｌｄ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Ｅｌｆ 年长者（精

灵）

Ｅｌｅｎｄｉｌ，ｅｌｆｆｒｉｅｎｄｏｒｓｔａｒｌｏｖｅｒ 埃兰迪

尔，精灵之友，爱星者

Ｅｌｆ 精灵

Ｅｌｅｓｓａｒ 埃勒萨（阿拉贡）

Ｅｌｆｆｒｉｅｎｄ，ａｓｔｉｔｌｅ；ｅｌｆｆｒｉｅｎｄ 精 灵

之友

Ｅｌｆｈｅｌｍ（ｔｈｅＭａｒｓｈａｌ） 埃尔夫海姆

（将军）

ｅｌｆｈｏｒｓｅ 精灵马

Ｅｌｆｓｔｏｎｅ，ｓｅｅＥｌｅｓｓａｒ 精灵宝石（见埃

勒萨）

Ｅｌｌａｄａｎ 埃莱丹

Ｅｌｒｏｈｉｒ 埃罗赫

Ｅｌｒｏｎｄ 埃尔隆德（半精灵）ｅｌｖｅｎ－

ｐｒｉｎｃｅｌｉｎｇ 精灵之王族

Ｅｌｖｅｎ－ＳｍｉｔｈｓｏｆＥｒｅｇｉｏｎ 埃里吉翁

的精灵工匠

Ｅｌｗｉｎｇ 埃尔温

Ｅｎｅｍｙ，Ｓａｕｒｏｎ 仇敌（索隆）

Ｅｎｔｉｎｇｓ 小恩特

Ｅｎｔｍａｉｄｅｒｓ 恩特姑娘

Ｅｎｔｓ 男恩特

Ｅｎｔｗｉｖｅｓ 女恩特

ｏｍｅｒ 伊奥默尔

ｏｍｕｎｄ 伊奥蒙德

éｏｒｅｄ 团队

Ｅｏｒｌ 伊奥尔小王

Ｅｏｒｌｉｎｇａｓ 伊奥林格人

ｏｔｈａｉｎ 伊奥塞因

ｏｗｙｎ 伊奥温（公主）

Ｅｒｅｓｔｏｒ 埃雷斯托

Ｅｒｋｅｎｂｒａｎｄ 厄肯布兰德

Ｅｖｅｎｓｔａｒ 暮星（阿尔温）

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ｓ，Ｗａｒｄｅ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ａｒｃｈ
费尔贝恩

ＦａｉｒＦｏｌｋ，ｓｅｅＥｌｆ 美女子的种族，精

灵族

Ｆａｌｌｏｈｉｄｅ 法洛海德尔

———，ＭａｒｃｈｏａｎｄＢｌａｎｃｏ 马尔乔和

布兰科

Ｆａｎｇ 毒牙（狗名）

Ｆａｎｇｏｒｎ．ＳｅｅａｌｓｏＴｒｅｅｂｅａｒｄ 范冈（树

胡子）

Ｆａｒａｍｉｒ 法拉米尔

Ｆａｓｔｒｅｄ 法斯特里德

Ｆａｎｏｒ 费阿诺

Ｆｅｌａｒóｆ 费拉洛夫

ＦｅｌｌＲｉｄｅｒｓ 邪恶骑士（黑骑士）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Ｒｉｎｇ 魔戒队

Ｆｅｎｇｅｌ 芬格尔

Ｆｅｒｎｙ 蕨尼

———，Ｂｉｌｌ 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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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ｍｂｒｅｔｈｉｌ，（Ｓｌｉｍｂｉｒｃｈ）ａｌｓｏｎａｍｅｄ

Ｗａｎｄｌｉｍｂ 白桦姑娘（嫩枝姑娘）

Ｆｉｎｄｕｉｌａｓ 芬杜伊拉丝

Ｆｉｎｇｌａｓ（Ｌｅａｆｌｏｃｋ）芬格拉斯（树叶王）

Ｆｉｎｒｏｄ 芬罗德

Ｆｉｒｅｆｏｏｔ 火脚（马名）

Ｆｉｒｓｔｂｏｒｎ，ｓｅｅＥｌｆ 初生者

Ｆｌａｄｒｉｆ（Ｓｋｉｎｂａｒｋ）弗拉德里夫（树皮

王）

Ｆｌａｍｍｉｆｅｒ 明灯

Ｆｌóｉ 费洛伊

Ｆｌｏｕｒｄｕｍｐｌｉｎｇ，ｓｅｅＷｉｌｌＷｈｉｔｆｏｏｔ 面

粉团子（维尔·威特福特）

Ｆｏｌｃａ 福尔卡

Ｆｏｒｇｏｉｌ 福戈伊尔

Ｆｏｒｌｏｎｇ 福朗

Ｆｏｒｎ 福恩（邦巴迪尔）

Ｆｒáｒ 弗拉尔

Ｆｒéａ 福里

Ｆｒéａｌａｆ 福里拉夫

Ｆｒéａｗｉｎｅ 福里怀恩

ＦｒｅｅＬ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 自由之王

ＦｒｅｅＦｏｌｋ 自由种族

Ｆｒｅ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自由民众

Ｆｕｎｄｉｎ 芬丁

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Ｌａｄｙ），Ｑｕｅｅｎ 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

Ｅｌｆ－ｌａｄｙ，Ｅｌｖｅｎ－ＥｌｖｉｓｈＬａｄｙ，

ｗｈｉｔｅＬａｄｙ，ＬａｄｙｏｆＬｏｒｉｅｎ，ｏｆｔｈｅ

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 Ｇａｌａｄｈｒｉｍ，ｏｆｔｈｅ

Ｅｌｖｅｓ 盖拉德丽尔（夫人），盖拉德

丽尔女王，精灵夫人，白夫人，萝林

（森林，盖拉德里姆，精灵）的夫人

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Ｌａｄｙ）盖拉德丽尔（盖拉德

里姆即萝林夫人）

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ｃｏｎｔＬａｄｙｔｈａｔｄｉｅｓｎｏｔ，

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ｏｆ Ｍａｇｉｃ，（ｓｅ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ｗｏｏｄ，ｐｈｉａｌ）不死夫人，魔法女士

（见金色森林，宝瓶）

Ｇａｌａｄｈｒｉｍ，Ｔｒｅ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Ｓｉｌ

ｖａｎ，Ｗｏｏｄｅｌｖｅｓ 盖拉德里姆，树居

族，也见西尔凡，森林精灵

Ｇａｌｄｏｒ 加尔多

Ｇáｌｍóｄ 加尔莫德

Ｇａｍｇｅｅ，Ａｎｄｙ 甘姆齐；安迪

———，Ｅｌａｎｏｒ 伊莱纳

———，Ｇａｆｆｅｒ 乡佬

———，Ｈａｌ（ｆａｓｔ）哈尔（法斯特）

———，Ｈａｍ（ｆａｓｔ）．ＳｅｅａｌｓｏＧａｆｆｅｒ 汉

姆（法斯特）

———，Ｓａｍ（Ｓａｍｗｉｓｅ） 山姆（山姆

怀斯）

Ｇａｍｌｉｎｇ 盖姆林

Ｇａｎｄａｌｆ

Ｇａｎｄａｌｆｃｏｎｔ．刚多尔夫

———，ＧａｎｄａｌｆＧｒｅｙｈａｍｅ 灰衣术士

（灰衣游侠）

———，ｔｈｅＧｒｅｙ，ｅｃｔ．灰袍者

Ｓｔｏｒｍｃｒｏｗ；暴 风 雨 中 的 乌 鸦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白袍者．；ＧｒｅｙＦｏｏｌ 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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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者

———，Ａｌ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ＧｒｅｙＰｉｌｇｒｉｍ 灰衣

朝圣者；ＧｒｅｙＷａｎｄｅｒｅｒ 灰衣流浪

者

———，ＷｈｉｔｅＲｉｄｅｒ 白衣术士（白衣骑

士）

———，Ｍｉｔｈｒａｎｄｉｒ，ｅｔｃ 米思兰迪尔

Ｇáｒｕｌｆ 加鲁尔夫

ＧｈｎｂｕｒｉＧｈｎ 甘布雷甘

Ｇｉｌｄｏｒ（Ｉｎｇｌｏｒｉｏｎ）吉尔多（英格洛林）

Ｇｉｌｇａｌａｄ 吉尔格拉德

Ｇｉｌｔｈｏｎｉｅｌ，ｓｅｅＥｌｂｅｒｅｔｈ 吉尔索尼尔

（爱尔贝蕾斯）

Ｇｉｍｌｉｐａｓｓｉｍ 吉姆利

Ｇｌéｏｗｉｎｅ 格莱奥怀恩

Ｇｌóｉｎ，ｐａｓｓｉｍ 格洛因

Ｇｌｏｒｆｉｎｄｅｌ 格洛芬德尔

Ｇｏａｔｌｅａｆ 山羊叶

———，Ｈａｒｒｙ 哈利

Ｇｏｌａｓｇｉｌ 戈拉斯吉尔

Ｇｏｌｄｂｅｒｒｙ 金莓

Ｇｏｌｄｗｉｎｅ 戈拉德怀恩

Ｇｏｌｌｕｍ 古鲁姆

———Ｓｍéａｇｏｌ 斯米戈尔

Ｇｏｏｄｂｏｄｉｅｓ 古德博迪

Ｇｏｒｂａｇ 戈巴格

Ｇｏｔｈｍｏｇ 高斯莫戈

Ｇｒａｍ 格拉姆

ＧｒｅａｔＥｎｅｍｙ 大敌人

ＧｒｅｙＣｏｍｐａｎｙ 游侠骑士

Ｇｒíｍａ．ＳｅｅａｌｓｏＷｏｒｍｔｏｎｇｕｅ 格里玛

（三寸舌）

Ｇｒｉｍｂｅｏｒｎ 格里姆贝奥恩（原译：格

里姆贝奥思）

Ｇｒｉｍｂｏｌｄ（ｏｆ Ｇｒｉｍｓｌａｄｅ）ａ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ｉｎｂａｔｔｌｅｓａｔｔｈｅＦｏｒｄｓ

ｏｆＩ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ｄｔｈｅ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ａｎｄｆｅｌｌｉｎ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Ｐｅｌｅｎｎｏｒ 格

里姆博德

Ｇｒｉｐ 利齿（狗名）

Ｇｒｕｂｂｓ 格拉布家族

Ｇｒｉｓｈｎáｋｈ 格里希纳克（魔怪名）

Ｇｕ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ａｄｅｌ）；Ｇｕａｒｄｓ，Ｇｕａｒｄ

ｏｆＦａｒａｍｉ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ｔｈｅ 保护神

Ｇｕｔｈｌáｆ 古斯拉夫

Ｇｗａｉｈｉｒ，ｔｈｅＷｉｎｄｌｏｒｄ 风王格威赫

Ｈａｄｏｒ 哈多

Ｈａｌｂａｒａｄ，ｐａｓｓｉｍ 哈巴拉德

Ｈａｌｄｉｒ 哈尔迪尔

Ｈａｌｆｌｉｎｇ，ｓｅｅＨｏｂｂｉｔｓ 哈夫林人（霍比

特人）

Ｈáｍａ 哈玛

Ｈａｒａｄｒｉｍ，ｔｈｅ 哈拉德里姆人

Ｈａｒｆｏｏｔｓ 哈富特人

Ｈａｓｕｆｅｌ 哈苏费尔（马名）

Ｈａｙｗａｒｄ，Ｈｏｂ 海沃德（霍布）

Ｈｅａｌｅｒ，ｔｈ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Ａｒａｇｏｒｎ 治疗者

（阿拉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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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ｔｈｅｒｔｏｅｓ 希瑟托斯

———，Ｍａｔ 马特

Ｈｅｌｍｉｎｇａｓ 海尔姆

Ｈｅｌｍ 海尔姆的弟子

Ｈｅｒｅｆａｒａ 赫里法拉

Ｈｅｒｕｂｒａｎｄ 赫鲁布兰德

Ｈｉｒｇｏｎ 希尔冈

Ｈｉｒｌｕｉｎ 赫路因

Ｈｏｂｂｉｔ，Ｈｏｂｂｉｔｓ．Ａｌ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ｏｌｋ，ＬｉｔｔｌｅＰｅｏｐｌｅ 霍比特人（哈夫

林人）

Ｈｏｌｄｗｉｎｅ（Ｍｅｒｒｙ） 霍 尔 德 怀 恩

（梅利）

Ｈｏｌｍａｎ 霍尔曼

Ｈｏｒｎ 号角

Ｈｏｒｎｂｌｏｗｅｒ 号 角 手（或：霍 恩 布

洛厄）

———，Ｔｏｂｏｌｄ（ＯｌｄＴｏｂｙ）老托比

Ｈｕｏｒｎｓ 呼翁族

Ｈúｒｉｎ 胡林

ＨúｒｉｎｔｈｅＴａｌｌ；ｔｈｅＬｏｒｄＨúｒｉｎ；Ｈúｒｉｎ

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ｓ，Ｗａｒｄｅｎ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ｓ 胡

林（大个子）

ＩａｒｗａｉｎＢｅｎａｄａｒ．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ｏｍｂａｄｉｌ，

Ｔｏｍ 伊阿韦恩·本－阿达（汤姆·

邦巴迪尔）

Ｉｍｒａｈｉｌ，Ｐｒｉｎｃｅ 伊姆拉希尔（王子）

Ｉｎｃáｎｕｓ．ＳｅｅａｌｓｏＧａｎｄａｌｆ 因凯纳斯

（刚多尔夫）

Ｉｎｇｏｌｄ 英格尔德

Ｉｏｒｅｔｈ 伊奥蕾斯

Ｉｏｒｌａｓ 伊奥拉斯

ＩｓｅｎｇｒｉｍⅡ 伊森格里姆二世

Ｉｓｉｌｄｕｒ 伊西尔德

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 死人国王

ＫｉｎｇｏｆＧｏｎｄｏｒ（Ａｒａｇｏｒｎ）冈多国王

（阿拉贡）

———，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山国

之王

Ｋｉｎｇｓ（ｏｆＯｌｄ，ｏｆＭｅｎ） 人类历代

诸王

ｌａｇｄｕｆ 拉格达夫

ｌａｎｄｒｏｖａｌ 兰德罗沃（鹰名）

Ｌáｔｈｓｐｅｌｌ 丧门星（刚多尔夫）

Ｌｅａｆｌｏｃｋ，ｓｅｅＦｉｎｇｌａｓ 树叶王（芬格

拉斯）

Ｌｅｇｏｌａｓ 莱戈拉斯

Ｌéｏｆａ 莱奥法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ｏｆｔｈｅ Ｔｏｗｅｒ．Ｓｅｅａｌｓｏ

ＭｏｕｔｈｏｆＳａｕｒｏｎ 黑塔楼的副手

（索隆的使者）

Ｌｉｇｈｔｆｏｏｔ 捷足

Ｌｉｎｄｉｒ 林德

Ｌｏｎｇｈｏｌｅｓ 深洞

Ｌóｎｉ 洛尼

ＬｏｒｄｏｆＢａｒａｄ?ｄｒ．Ｓｅｅａｌｓｏ 巴拉德?
杜尔之王（索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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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ｕｒｏｎ 黑塔楼之王（索隆）

———，ｏｆＬａｍｅｄｏｎ．ＳｅｅａｌｓｏＡｎｇｂｏｒ
兰姆顿之王（安格伯）

———，ｏｆＬｏｓｓａｒｎａｃｈ．ＳｅｅａｌｓｏＦｏｒｌｏｎｇ
洛萨纳赫之王（福朗）

———，ｏｆＲｏｈａ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Ｒ．；ｏｆ

ｔｈｅＲｏｈｉｒｒｉｍ 罗翰王（塞奥顿）

———，ｏｆｔｈｅＲｉｎｇ（ｓ）．ＳｅｅａｌｓｏＳａｕｒｏｎ
魔戒之王（索隆）

Ｌúｔｈｉｅｎ；ａｌ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Ｔｉｎúｖｉｅｌ，ｎｉｇｈｔｉｎ

ｇａｌｅ，ＬúｔｈｉｅｎＴｉｎúｖｉｅｌ 露西恩·蒂

努薇尔

Ｍａｂｌｕｎｇ 玛布朗

Ｍａｇｇｏｔ，Ｆａｒｍｅｒ 麦高特（老农）

ＭａｌｂｅｔｈｔｈｅＳｅｅｒ 预言家马尔贝思

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ｍｏｏｎ 月亮中人

Ｍａｒｄｉｌ 马第尔

Ｍａｒｉｇｏｌｄ 马丽花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Ｈａｌｌ．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ｒａｎｄｙ

ｂｕｃｋ 庄园主人（布兰德巴克）

Ｍａｙｏｒｏｆ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ｌｖｉｎｇ．ＳｅｅａｌｓｏＷｉｌｌ

Ｗｈｉｔｆｏｏｔ 米歇尔－达尔文市长

（维尔·威特福特）

Ｍｅｎ 人类

———，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ｏｕｓｅｓ 古老的

人类望族

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山国人

———，ｏｆＮúｍｅｎｏｒ 努美诺尔人

———，ｏｆｔｈｅ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启蒙时代的

人类

———，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 西方人

———，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ｓｓｅ 韦斯特内西人

Ｍｅｎｅｌｄｉｌ 梅内尔迪尔

Ｍｅｎｅｌｄｏｒ 梅内尔德

Ｍｉｔｈｒａｎｄｉｒ，ｓｅｅＧａｎｄａｌｆ米思兰迪尔

（刚多尔夫）

Ｍｏｒｇｏｔｈ，莫高斯ｅｖｉｌＶａｌａ，ｐｒｉｍｅＥｎｅ

ｍｙ．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ａｒｋＰｏｗｅｒ，Ｅｎｅｍｙ
邪恶的梵拉，最初的敌人（见黑暗

的力量，敌人）

Ｍｏｒｇｕｌｋｉｎｇ，Ｍｏｒｇｕｌｌｏｒｄ，ｓｅｅ Ｗｉｔｃｈ

ｋｉｎｇ 莫古尔国王（黑首领）

Ｍｏｒｇｕｌｒａｔｓ 莫古尔王（黑首领）

ＭｏｕｔｈｏｆＳａｕｒｏｎ（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ｅｅａｌｓｏ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ｗｅｒ 索隆之嘴

（使者）（黑塔楼的副手）

Ｍｕｇｗｏｒｔ 艾蒿

Ｍｍａｋ 缪玛克

ｍｍａｋｉｌ 穆马基尔战象

Ｍｕｚｇａｓｈ 穆兹加什

Ｎáｌｉ 纳利

Ｎａｍｅｌｅｓｓ．ＳｅｅＳａｕｒｏｎ 无名者（索隆）

Ｎａｒｖｉ 纳维

Ｎａｚｇｌ（ｒｉｎｇｗｒａｉｔｈ），ｍｏｕｎｔｅｄ ｏｎ

ｗｉｎｇｅｄ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Ｎａｚｇｗｌ Ｌ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Ｒｉｄｅｒｓ，ｔｈｅＮｉｎｅ（Ｒｉｄｅｒｓ），

Ｒｉｎｇｗｒａｉｔｈｓ，Ｗｉｎｇｅｄ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Ｗｒａｉｔｈｓ 纳芝戈尔（戒灵），乘有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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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者，黑骑士，九魔，戒灵有翅信

使，鬼魂

ＢｌａｃｋＲｉｄｅｒｓ 黑影（黑骑士）

Ｎｅｃｒｏｍａｎｃｅｒ．ＳｅｅａｌｓｏＳａｕｒｏｎ 奈克

罗曼瑟（索隆）

Ｎｅｅｋｅｒｂｒｅｅｋｅｒｓ 唧唧虫

Ｎｉｍｒｏｄｅｌ 尼姆罗德尔

Ｎｉｎｅ，ｔｈ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Ｎａｚｇｌ 九幽灵

（纳芝戈尔）

———，Ｒｉｄｅｒｓ 九骑士（纳芝戈尔）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九名奴仆（纳芝戈尔）

Ｎｏａｋｅｓ，Ｏｌｄ 老诺克斯

Ｎｏｂ 诺布

Ｎｏｌｄｏｒ．ＳｅｅａｌｓｏＨｉｇｈＥｌｖｅｓ 诺尔多

Ｎｏｒｉ 诺利

Ｎúｍｅｎóｒｅａｎｓ；Ｂｌａｃｋ 努美诺里斯人

（黑人）

Ｏｈｔａｒ 欧塔

ｉｎ 奥因

Ｏｌｄｂｕｃｋ 老勃克

———，Ｇｏｒｈｅｎｄａｄ 戈翰达德

Ｏｌｉｐｈａｕｎｔ．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ｍａｋ，ｍｍａｋｉｌ
巨象（缪玛克，穆马基尔战象）

Ｏｌóｒｉｎ．ＳｅｅａｌｓｏＧａｎｄａｌｆ 奥洛林（刚

多尔夫）

Ｏｎｏｄｒｉｍ．ＳｅｅａｌｓｏＥｎｔｓ 奥诺德利姆

（恩特）

Ｏｒａｌｄ．ＳｅｅａｌｓｏＢｏｍｂａｄｉｌ，Ｔｏｍ 奥拉

尔德（汤姆·邦巴迪尔）

Ｏｒｃｓ，ｅｔｃ．，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ＳｅｅａｌｓｏＹｒｃｈ
奥克

———，Ｏｒ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ｙｅ 红眼奥克

———，ｏｆＭｏｒｄｏｒ 莫都奥克

———，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山区奥克

———，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ａｎｄ；ｃａｌｌｅｄＩｓｅｎ

ｇａｒｄｅｒｓ 白手奥克

Ｏｒｉ 伊森加德人

Ｏｒｏｍ，ａＶａｌａｒ，（ｓｅｅａｌｓｏＡｒａｗ）奥罗

米，梵拉（阿劳）

Ｏｒｏｐｈｉｎ 奥洛芬

Ｐｅｒｉａｎｎａｔｈ 佩瑞阿纳斯（原译未译）

（霍比特人）

Ｐｉｃｋｔｈｏｒｎ，Ｔｏｍ 皮克索恩，汤姆

Ｐｉｍｐｌｅ．Ｓｅｅａｌｓｏ ＳａｃｋｖｉｌｌｅＢａｇｇｉｎｓ，

Ｌｏｔｈｏ 平普尔（萨克维尔－巴金

斯）（洛索）

Ｐｒｏｕｄｆｏｏｔ 普豪德福

———，ＯｌｄＯｄｏ 老奥多（原译未译）

———，Ｓａｎｃｈｏ 桑丘

Ｐｕｄｄｉｆｏｏｔ 普底弗特

Ｑｕｉｃｋｂｅａｍ 快如光（布雷加拉德）

ＲａｄａｇａｓｔｔｈｅＢｒｏｗｎ 褐衣拉达盖

斯特

Ｒａｄｂｕｇ 拉德巴格

Ｒ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Ｉｔｈｉｌｉｅ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游侠（原译：巡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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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ｅｗｅｒ，ｔｈｅ．ＳｅｅａｌｓｏＡｒａｇｏｒｎ 勒内

沃（原译未译）（阿拉贡）

Ｒｉｎｇｗｒａｉｔｈｓ．ＳｅｅａｌｓｏＮａｚｇｌ，Ｗｉｔｃｈ

ｋｉｎｇ 魔戒幽灵（纳芝戈尔）

Ｒｏｈｅｒｙｎ 罗埃林（马名）

Ｒｏｈｉｒｒｉｍ 罗赫里姆（罗翰骑士）

Ｒｕｍｂｌｅ，Ｗｉｄｏｎ 寡妇朗布尔

Ｒúｍｉｌ 鲁米尔

Ｒｕｓｈｌｉｇｈｔ 灯心草

ＳａｃｋｖｉｌｌｅＢａｇｇｉｎｓ 萨克维尔－巴金斯

———，Ｌｏｂｅｌｉａ 洛贝莉亚

———，Ｌｏｔｈｏ 洛索

———，Ｏｔｈｏ 奥赛

Ｓ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ｒ 沙地

Ｓａｎｄｙｍａｎ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ｒ 磨坊主山迪曼

———，Ｔｅｄ 特德

Ｓａｒｕｍａｎ（Ｓｈａｒｋｅｙ）萨茹曼（萨基）

Ｓａｕｒｏｎ．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ａｒｋＰｏｗｅｒ，Ｅｎｅｍｙ
索隆

ＳｃａｔｈａｔｈｅＷｏｒｍ 斯卡萨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 捷影（马名）

ＳｈａｄｏｗＨｏｓｔ，

Ｓｈａｄｏｗｍｅｎ；Ｓｈａｄｏｗｓ，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ｍｅｎ；Ｇｒｅｙ

Ｈｏｓｔ．Ｓｅｅａｌｓｏ Ｄｅａｄ Ｍｅｎ 幽 灵

（死人）

Ｓｈａｇｒａｔ 沙格拉特

Ｓｈａｒｋｅｙ，ｓｅｅＳａｒｕｍａｎ 萨基（萨茹曼）

Ｓｈａｒｋū 沙库（奥克语，意为“老人”）

Ｓｈｅｌｏｂ 希洛布

Ｓｈｉｒｅｆｏｌｋ；Ｓｈｉｒｅｈｏｂｂｉｔｓ 霞尔族，霞

尔霍比特

Ｓｈｉ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霞尔火学家

Ｓｈｉｒｒｉｆｆｓ 治安员

Ｓｈｒｉｅｋｅｒｓ 施里克人

ＳｉｌｅｎｔＷａｔｃｈｅｒｓ 沉默警卫

Ｓｋｉｎｂａｒｋ，ｓｅｅＦｌａｄｒｉｆ 树皮王（弗拉德

里夫）

Ｓｌｉｎｋｅｒ 阴谋家（古鲁姆）

Ｓｍａｌｌｂｕｒｒｏｗ，Ｒｏｂｉｎ 小勃罗，罗宾

Ｓｍａｕｇ 斯茅格

Ｓｍéａｇｏｌ，ｓｅｅＧｏｌｌｕｍ 斯美阿戈尔

（或：斯米戈尔）（古鲁姆）

Ｓｎａｇａ（ｓｌａｖｅ）斯拿加

Ｓｎｏｗｍａｎｅ 雪上飞（马名）

Ｓｏｕｔｈｒｏｎｓ 南方蛮人

Ｓｔｅｗ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 Ｋｉｎｇ（ｔｉｔｌｅｏｆ

ｒｕｌｅｒｓｏｆＧｏｎｄｏｒ）；ＳｔｅｗａｒｄｏｆＭｉｎａｓ

Ｔｉｒｉｔｈ 摄政王（德内豪；法拉米尔）

ｓｔｉｎｋｅｒ 大坏蛋（古鲁姆）

Ｓｔｏｎｅｈｏｕｓｅｆｏｌｋ，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Ｇｏｎｄｏｒ 石城

人（冈多人）

Ｓｔｏｏｒｓ 斯图尔人

Ｓｔｒａｗｈｅａｄｓ 斯特洛海兹

Ｓｔｒｉｄｅｒ，ｓｅｅＡｒａｇｏｒｎ 大步（阿拉贡）

Ｓｔｒｉｄｅｒ（ｐｏｎｙ）大步（马名）

Ｓｔｙｂｂａ 斯蒂巴（马名）

Ｓｗｅｒｔｉｎｇｓ（Ｈａｒａｄｒｉｍ），Ｓｗａｒｔｈｙ Ｍｅｎ
斯威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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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ｉｓｈ－ｔａｉｌ，Ｂｕｍｐｋｉｎ，Ｗｈｉｔｅ－ｓｏｃｋｓ；

ＴｏｍａｎｄｎｕｎｃｌｅＴｉｍ 小马们：顺风

耳，灵光鼻，响尾巴，土老冒，白袜

子，汤姆和第姆大叔

Ｓｗｏｒｄｔｈａｉｎ（ｏｆＲｏｈａｎ），骑士（罗翰）

（塞奥顿给梅利的封号）

Ｔａｒｇｏｎ 塔冈

ｔａｒｋｓ 塔克人（冈多人）

Ｔｅｌｃｈａｒ 特尔卡

Ｔｅｌｃｏｎｔａｒ．Ｓｅｅａｌｓｏ Ａｒａｇｏｒｎ 特 尔

康塔

Ｔｈａｒｋｎ．ＳｅｅａｌｓｏＧａｎｄａｌｆ 萨昆（刚

多尔夫）

Ｔｈｅｎｇｅｌ 塞格尔

Ｔｈéｏｄｅｎ 塞奥顿（罗翰国王）

Ｔｈéｏｄｒｅｄ 塞奥德雷德

Ｔｈｉｎｇｏｌ 辛格尔

Ｔｈｉｓｔｌｅｗｏｏｌ 蓟羊毛

ＴｈｏｒｉｎＯａｋｅｎｓｈｉｅｌｄ，ｅｔｃ．，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Ａ
梭林·俄肯谢尔德

Ｔｈｏｒｏｎｄｏｒ 梭伦多

Ｔｈｒáｉｎ 瑟兰因

Ｔｈｒａｎｄｕｉｌ 瑟兰迪尔

Ｔｈｒóｒ 瑟罗

Ｔｏｏｋ 图克（大首领）

———，Ａｄｅｌａｒｄ 阿德拉德

———，Ｂａｎｄｏｂｒａｓ，（Ｂｕｌｌｒｏａｒｅｒ）班多布

拉斯（吼板）

———，ｔｈｅＯｌｄ 老图克

———，Ｐａｌａｄｉｎ 派拉丁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Ｐｉｐｐｉｎ）佩里格林（皮平）

Ｔｒｅｅｂｅａｒｄ 树胡子

Ｔｒｏｌｌｓ 巨怪

Ｔúｒｉｎ 图林

Ｔｗｏｆｏｏｔ，Ｄａｄｄｙ 二尺老头

Ｕｇｌúｋ 乌夫撒克

Ｕｆｔｈａｋ 乌格勒克

Ｕｎｄｅｒｈｉｌｌ．ＳＢａｇｇｉｎｓ，Ｆｒｏｄｏ 昂德希

尔（弗拉多）

Ｕｎｄóｍｉｅｌ，ｓｅｅＡｒｗｅｎ 昂多米尔（阿

尔温）

Ｕｎｇｏｌｉａｎｔ 乌戈利安特（原译：昂戈里

安特）

Ｕｒｕｋｓ 乌路克

Ｕｒｕｋｈａｉｌ 乌路克－黑

Ｖａｌａｎｄｉｌ，ｈｅｉｒｏｆＩｓｉｌｄｕｒ 瓦兰迪尔，伊

西尔德的继承人

Ｖａｌａｒ，ｔｈｅ 梵拉

Ｖａｒｄａ，ｓｅｅＥｌｂｅｒｅｔｈ 瓦尔达（爱尔贝

蕾斯）

Ｖａｒｉａｇｓ 瓦里阿格（原译未译）

Ｖｏｒｏｎｄｉｌ 弗隆第尔

Ｗａｌｄａ 沃尔达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ｈｅ 漫游团队

Ｗａｎｄｌｉｍｂ，ｓｅｅＦｉｍｂｒｅｔｈｉｌ 嫩枝姑娘

Ｗａｒｄｅｎ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ｉｎｇ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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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

Ｗａｒｇｓ 狼群

Ｗａｔｃ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湖中敌人哨兵

ＷｈｉｔｅＣｏｍｐａｎｙ 白色联盟

Ｗｈｉ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白道会

ＷｈｉｔｅＲｉｄｅｒ，ｓｅｅＧａｎｄａｌｆ 白衣骑士

（刚多尔夫）

Ｗｈｉｔｅｓｋｉｎｓ 白佬

Ｗｈｉｔｆｏｏｔ，Ｗｉｌｌ 威特福特，维尔

Ｗíｄｆａｒａ 维德法拉

ＷｉｄＭｅｎ 野人

Ｗｉｌｌｏｗ，ＯｌｄＭａｎ 老柳怪

Ｗｉｎｄｆｏｌａ 追风驹

Ｗｉｎｇｅｄ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有翅膀的信使

Ｗｉｎｇｅｄｓｈａｄｏｗｓ 有翼的阴影

ＷｉｎｇｅｄＴｅｒｒｏｒ．ＳｅｅａｌｓｏＮａｚｇｌ 有翼

的（纳芝戈尔）恐怖

Ｗｉｎｇｆｏｏｔ，ｓｅｅＡｒａｇｏｒｎ 飞毛腿（阿拉贡）

Ｗｉｓｅ，ｔｈｅ：ｔｈｅＷｉｚ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ｒｓ
智者

Ｗｉｔｃｈ － ｋｉｎｇ， Ｗｉｔｃｈ － ｌｏｒｄ ｏｆ

Ａｎｇｍａｒ，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ｇｍａｒ，ｏｆＭｉｎａｓ

Ｍｏｒｇｕｌ，Ｍｏｒｇｕｌ－ｋｉｎｇ；Ｍｏｒｇｕｌ－

ｌｏｒｄ，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ｋｉｎｇ，ｆｅｌｌ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

ＡｌｓｏＢｌａｃｋＣａｐｔａｉｎ，ＣａｐｔａｉｎｏｆＤｅ

ｓｐａｉ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ａｐｔａｉｎ，ｔｈｅ

ＨｉｇｈＮａｚｇｕｌ，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Ｎａｚｇｕｌ，

Ｋｉｎｇ，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ｅＲｉｄｅｒｓ，ｏｆ

ｔｈｅＲｉｎｇｗｒａｉｔｈｓ；Ｗｒａｉｔｈ－ｋｉｎｇ，－

ｌｏｒｄ 巫王，安格玛巫主，安格玛之

王，米纳斯莫古尔之王，莫古尔之

王，莫古尔主，恐怖之王，凶恶的指

挥官？。也作黑统帅，绝望统帅，

（大）统帅，高阶纳芝戈尔，纳芝戈

尔之首，九骑魔之首，戒灵之首，幽

灵之王，幽灵之首。

Ｗｉｚａｒ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Ｉｓｔａｒｉ，

ｗｉｚａｒｄ－ｌｏｒｄｓ；ＦｉｖｅＷｉｚａｒｄｓ，ｗｉｚ

ａｒｄ，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Ｇａｎｄａｌｆ，ｃａｓｕａｌｌｙ，ａ

ｍａｇｉｃｉａｎ，ａｎｙｏｎｅ ｃｒｅｄ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ｏｗｅｒ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ｕｏｕｓｌｙ，

（ｓｅｅＷｉｓｅ）术士，伊斯塔瑞成员之

一，术士之首：五大术士，术士有时

指代刚尔多夫，偶尔也叫魔术师，

可以用来称呼任何拥有奇异力量

的人，有时也做蔑称（参见智者）

Ｗｏｌｆ 恶狼（狗名）

Ｗｏｌｆ（ｏｆＡｎｇｂａｎｄ）安格班德之狼

Ｗｏｌｆｒｉｄｅｒｓ 狼骑士

Ｗｏｏｄｄｅｍｏｎ（Ｅｎｔｓ）树林人

Ｗｏｒｍｔｏｎｇｕｅ 三寸舌（格里玛）

Ｗｏｓｅｓ 丛林野人

Ｗｏｏｄｍｅｎ 丛林人

Ｗｒａｉｔｈｓ（ｕｓｅｄｂｙ ＧｏｌｌｕｍｆｏｒＲｉｎｇ

ｗｒａｉｔｈｓ），幽灵（古鲁姆对戒灵的

称呼）

Ｗｒａｉｔｈｋｉｎｇ，－ｌｏｒｄ，ｓｅｅ Ｗｉｔｃｈｋｉｎｇ
幽灵王（见巫王）

Ｙｒｃｈ，ｐｌ．ｏｆＥｌｖｉｓｈｏｒｃｈ＝ｏｒｃ．约克，

奥克的精灵语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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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 名

这一部分的编排比最后的“事物”表更随意，大部分情况下我只给出了第

一次提到某地的索引。不过，我也试图提供更多的页码索引，如护戒队第一

次看到或到达某地的页码，以及某地有重大时间发生时的页码。

Ａｇｌａｒｏｎｄ 阿格拉德

Ａｌｄａｌóｍё 阿尔达洛米

Ａｍｂａｒóｎａ 阿姆巴洛纳

ＡｍｏｎＤｎ 阿蒙丁

ＡｍｏｎＨｅｎ 阿蒙·亨

———ＨｉｌｌｏｆｔｈｅＥｙｅ 明目山

———Ｈｉｌｌ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ｈｔ 视力山

ＡｍｏｎＬｈａｗ 阿蒙·劳

ＨｉｌｌｏｆＨｅａｒｉｎｇ 听力山

ＡｍｏｎＳｌ 阿蒙·苏（又见 Ｗｅａｔｈｅｒｔｏｐ
风云顶）

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古老的世界

Ａｎｄｒｏｓ（ＣａｉｒＡｎｄｒｏｓ）安德洛斯（岛），

参见凯·安德洛斯（岛）

Ａｎｄｕｉ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ｉｖｅｒ） 安达因

（大河），Ｅｔｈｉｒ参见埃瑟尔·安达因

Ａｎｆａｌａｓ（Ｌａｎｇｓｔｒａｎｄ）安法拉斯（即长

岸）

Ａｎｇｂａｎｄ 安格班德

Ａｎｇｍａｒ 安格玛

Ａｎｇｒｅｎｏｓｔ（Ｉｓｅｎｇａｒｄ）安格雷洛斯特

（艾森加德）

Ａｎｎúｍｉｎａｓ 阿努米纳思

Ａｎｏｒ 阿诺

Ａｎóｒｉｅｎ 阿诺里恩

Ａｒａｗ 阿劳

Ａｒｃｈｅｔ 阿切特

Ａｒｇｏｎａｔｈ 阿冈纳斯

———Ｇ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ｓ 王者之门

———Ｐｉｌｌ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ｓ 王者之柱

Ａｒｎｏｒ 阿尔诺尔

Ａｒｖｅｒｎｉｅｎ 阿维尼恩

Ａｓｈｅ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灰烬山脉（又见

ＥｒｅｄＬｉｔｈｕｉ，埃雷德·里苏）

Ａｚａｎｕｌｂｉｚａｒ（ＤｉｍｒｉｌｌＤａｌｅ）阿扎奴比

扎（第姆里尔山谷）

ＢａｇＥｎｄ 袋底洞

ＢａｇｓｈｏｔＲｏｗ 袋边街

Ｂａｍｆｕｒｌｏｎｇ 班姆弗朗（农庄）

Ｂａｒａｄｄｒ 巴拉多

Ｂａｒａｎｄｕｉｎ（Ｂｒａｎｄｙｗｉｎｅ）巴拉杜因（白

兰都因）

Ｂａｒａｚ，Ｂａｒａｚｉｎｂａｒ（ＴｈｅＲｅｄｈｏｒｎ）巴拉

兹，即巴拉辛巴尔（红角峰）

Ｂａｒｒｏｗ－ｄｏｗｎｓ 古冢丘陵

Ｂａｒｒｏｗ－ｆｉｅｌｄ 古冢平原

ＢａｔｔｌｅＧａｒｄｅｎｓ 战斗花园

ＢａｔｔｌｅＰｉｔ 战坑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５１５



ＢａｔｔｌｅＰｌａｉｎ 战争平原

Ｂｅｌｅｒｉａｎｄ 贝勒里安德

Ｂｅｌｆａｌａｓ 贝尔法拉斯

———，Ｂａｙｏｆ（贝尔法拉斯）港

ＢｅｔｔｅｒＳｍｉａｌｓ 更佳斯米阿尔

ＢｌａｃｋＣｏｕｎｔｒｙ 黑暗王国

ＢｌａｃｋＧａｔｅ（ｏｆＭｏｒｄｏｒ）（莫多的）黑

大门

Ｂｌａｃｋ Ｌａｎｄ（Ｍｏｒｄｏｒ） 黑 暗 大 地

（莫多）

ＢｌａｃｋＰｉｔ（Ｍｏｒｉａ）黑坑（莫利亚）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黑石（Ｅｒｅｃｈ，ｓｔｏｎｅｏｆ 埃

雷赫之石）

ＢｌａｃｋｒｏｏｔＶａｌｅ 黑 麓 山 谷（又 见

Ｍｏｒｔｈｏｎｄ 莫尔松德）

ＢｌｅｓｓｅｄＲｅａｌｍ 福●之地

ＢｏｎｆｉｒｅＧｌａｄｅ 篝火林地

ＢｒａｎｄｙＨａｌｌ 白兰地大厅

ＢｒａｎｄｙｗｉｎｅＢｒｉｄｇｅ 白兰都因大桥

Ｂｒｅｅ 布雷

Ｂｒｅｅ－ｈｉｌｌ 布雷山

Ｂｒｅｅ－ｌａｎｄ 布雷平原

ＢｒｉｄｇｅｒＩｎｎ 桥边客栈

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ｏｆＫｈａｚａｄ－ｄｍ）（卡扎·

杜姆）大桥

ＢｒｉｄｇｅｏｆＳｔｏｎｅｂｏｗｓ 石弓桥

Ｂｒｉｄｇｅｆｉｅｌｄｓ（白兰都因大桥的）桥头

地

Ｂｒｏｃｋｅｎｂｏｒｅｓ 布罗肯伯利斯

ＢｒｏｗｎＬａｎｄｓ 布朗平原

ＢｒｕｉｎｅｎＲｉｖｅｒ 布鲁纳恩河

ＢｕｃｋＨｉｌｌ 巴克山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巴克原

Ｂｕｃｋｌｅｂｕｒｙ 巴克莱伯里（村）

Ｂｕｄｇｅｆｏｒｄ 巴吉渡口

Ｂｕｎｄｕｓｈａｔｈｒ 邦杜萨苏尔

Ｂｕｒｇ 城堡（见Ｈｏｒｎｂｕｒｇ 号角堡）

Ｂｙｗａｔｅｒ 傍水镇

ＣａｉｒＡｎｄｒｏｓ 凯尔·安德罗斯

Ｃａｌａｃｉｒｉａｎ（ｒａｖｉｎｅｏｆｌｉｇｈｔ）安德洛斯

（岛），参见凯·安德洛斯（岛）

Ｃａｌｅｍｂｌｅ 卡尔姆贝尔

Ｃａｌｅｎａｒｄｈｏｎ 卡尔纳松

Ｃａｌｅｈａｄ 卡勒哈德

ＣａｒａｃｈＡｎｇｒｅｎ 卡拉赫·安格伦

Ｃａｒａｄｈｒａｓ 卡拉思拉斯（ｄｈ 发音

如ｔｈ），即Ｒｅｄｈｏｒｎ，红角峰

ＣａｒａｓＧａｌａｄｏｎ 卡拉斯·加拉顿

Ｃａｒｃｈｏｓｔ 卡尔霍斯特

ＣａｒｎＤｍ 卡恩·杜姆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ｔｈｅ 长堤路１霞尔的一条

路２位于冈多，从奥斯吉利亚斯通

往米纳斯蒂里斯

Ｃｅｌｅｂｄｉｌ 凯莱勃迪尔

Ｃｅｌｅｂｒａ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 凯利勃兰特原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ｎｔＲｉｖｅｒ 凯利勃兰特河

Ｃｅｌｏｓ 凯洛斯（河）

ＣｅｒｉｎＡｍｒｏｔｈ 凯林·阿姆洛斯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ｒｚａｒｂｕｌ 马扎布尔室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ｏｆＦｉｒｅ 火焰大厅（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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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ｍａｔｈＮａｕｒ 萨玛斯·劳尔）指

莫都火山环绕的平原

Ｃｈｅｔｗｏｏｄ，ｔｈｅ 切特森林

Ｃｉｒｉｌ 齐里尔（河）

ＣｉｒｉｔｈＧｏｒｇｏｒ 齐里斯·戈哥

———ＴｈｅＨａｕｎｔｅｄＰａｓｓ 鬼魂关

ＣｉｒｉｔｈＵｎｇｏｌ 齐里斯·乌格尔

Ｃｉｔａｄｅｌ，ｔｈ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ｉｔｙ）顶城，米

纳斯蒂里斯的最高层，也称高城

Ｃｉｔａ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ｒｓ 星辰堡（参见

Ｏｓｇｉｌｉａｔｈ奥斯吉利亚斯）

Ｃｉｔｙ，ｔｈｅ 大城（又见 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
米纳思蒂里斯）

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ｅｓ 树城

Ｃｌｅｆｔ，ｔｈｅ 狭道

ＣｌｏｓｅｄＤｏｏｒ，ｔｈｅ（ＦｅｎＨｏｌｌｅｎ） 禁门

（芬·霍伦）

Ｃｌｏｕｄｙｈｅａｄ 云端峰

Ｃｏｏｍｂ 谷 地（见 Ｄｅｅｐｉｎｇ Ｃｏｏｍｂ
深谷）

Ｃｏｒｍａｌｌｅｎ，Ｆｉｅｌｄｏｆ 科马伦原野

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喷泉院

ＣｒａｃｋｏｆＤｏｏｍ 厄运山口

Ｃｒｉｃｋｈｏｌｌｏｗ 溪谷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ｔｈｅ 十字路

Ｃｕｒｔａｉｎ，ｔｈｅ 水帘（又 见 Ｈ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ｎｎ 海奈什·安努）

Ｄａｇｏｒｌａｄ 达格拉德

Ｄａｌｅ 黛尔

 Ｄａｒｋ Ｄｏｏｒ 黑 大 门 （又 见

Ｂａｒａｄ－ｄｒ巴拉德·杜尔）

ＤｅａｄＣｉｔｙ（ＭｉｎａｓＭｏｒｇｕｌ）死亡之城

（米纳思莫古尔）

Ｄｅａｄｍａｎ’ｓＤｉｋｅ（Ｆｏｒｎｏｓｔ）死人堤（福

诺斯特）

ＤｅａｔｈＤｏｗｎ 死亡丘陵

ＤｅｅｐｉｎｇＣｏｏｍｂ 深谷

Ｄｅｅｐ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ｍ 深溪

ＤｅｅｐｉｎｇＷａｌｌ 深墙

Ｄｅｒｎｄｉｎｇｌｅ 登丁格尔

Ｄｉｍｈｏｌｔ，ｔｈｅ 迪姆霍尔特

ＤｉｍｒｉｌｌＤａｌｅ 第姆里尔谷

ＤｉｍｒｉｌｌＧａｔｅ 第姆里尔大门

ＤｉｍｒｉｌｌＳｔａｉｒ 第姆里尔阶梯

ＤｏｌＡｍｒｏｔｈ 多尔·阿姆洛斯

ＤｏｌＢａｒａｎ 多尔·巴兰

ＤｏｌＧｕｌｄｕｒ 多尔·古勒都尔

ＤｏｍｅｏｆＳｔａｒｓ 星之穹顶

Ｄｏｒｉａｔｈ 道伊阿斯

Ｄｏｒｔｈｏｎｉｏｎ（Ｏｒｏｄ－ｎａ－Ｔｈｎ）多松

尼恩，即奥罗德－纳－松

Ｄｏｗｎｓ，ｔｈｅ 丘陵

Ｄｏｗｎｌａｎｄｓ 丘陵地

ＤｒｕａｄａｎＦｏｒｅｓｔ 德鲁阿丹森林

Ｄｕｎｈａｒｒｏｗ 顿哈罗谷

———，Ｈｏｌｄｏｆ 顿哈罗要塞

Ｄｕｎｌａｎｄ 杜恩平原

Ｄｕｒｉ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ＢｒｉｄｇｅｏｆＫｈａｚａｄ－

ｄｍ）杜林之桥（卡扎德·都姆大桥）

Ｄｕｒｉｎ’ｓＴｏｗｅｒ 杜林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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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ｔｈａｎｇ 杜桑

Ｄｗａｒｒｏｗｄｅｌｆ，ｔｈｅ（Ｍｏｒｉａ）德瓦罗瓦深

坑（莫利亚）

Ｄｗｉｍｏｒｂｅｒｇ（Ｈａｕｎｔｅ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德

维莫贝格（幽灵山）

Ｄｗｉｍｏｒｄｅｎｅ 德维莫尔德尼

ＥａｓｔＤａｌｅｓ 东黛尔

Ｅａｓｔｅｍｎｅｔ 东埃姆尼特 ｅｍｎｅｔ是罗

翰语“ｐｌａｉｎ”

Ｅａｓｔｆａｒｔｈｉｎｇ 东域

Ｅａｓｔｆｏｌｄ 东关

Ｅａｓｔｌａｎｄｓ 东部平原

ＥａｓｔＲｏａｄ（ｔｈｅＲｏａｄ）东大道（大道）

ＥａｓｔＷａｌｌ 东墙

Ｅｄｏｒａｓ 埃多拉斯

Ｅｇｌａｄｉｌ 埃格拉迪尔

Ｅｉｌｅｎａｃｈ 埃莱拉赫

Ｅｌｄａｍａｒ 埃尔达玛

Ｅｌｆ－ｈａｖｅｎｓ 精灵港

Ｅｌｖｅｎｈｏｍｅ 精灵之家

ＥｌｖｅｎＤｏｏｒ（ｗｅｓｔ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ｔｏＭｏｒｉａ，

ｍａｄｅｂｙｄｗａｒｖｅｓｂｕ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

ｓｐｅｌｌｏｆＣｅｌｅｂｒｉｍｂｏｒ），Ｗｅｓｔ－ｄｏｏｒ，

ｔｈｅＧａｔｅ，Ｗｅｓｔｇａｔｅ 精灵之门，莫

利亚的西侧入口，由矮人建造，但

由凯勒布里姆博的咒语控制，亦称

西门、大门、西大门。

ＥｌｖｅｎＲｉｖｅｒ（ｓｅｅＥｓｇａｌｄｕｉｎ）精灵之

河，参见埃思加尔杜因（河）

ＥｍｙｎＡｒｎｅｎ 埃敏阿嫩

ＥｍｙｎＭｕｉｌ 埃敏缪尔

Ｅｎ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环山

ＥｎｄｌｅｓｓＳｔａｉｒ 无尽阶梯

Ｅｎｔｗａｄｅ 恩特威德

ＥｎｔｗａｓｈＲｉｖｅｒ 恩特沃什河

Ｅｎｔｗｏｏｄ（Ｆａｎｇｏｒｎ）恩特森林（范冈）

ＥｐｈｅｌＤúａｔｈ（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Ｓｈａｄｏｗ）

埃费尔·度阿斯（魔影山）

Ｅｒｅｂｏｒ 埃雷勃

Ｅｒｅｃｈ 埃雷赫

———，Ｈｉｌｌｏｆ（埃雷赫）山

———，Ｓｔｏｎｅｏｆ（埃雷赫之）石（又见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黑石）

ＥｒｅｄＬｉｔｈｕｉ（Ａｓｈｅ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埃雷德

·里苏（灰烬山）

ＥｒｅｄＮｉｍｒａｉｓ（Ｗｈｉｔ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ｓｎ）埃雷

德·尼穆莱斯（白山）

Ｅｒｅｇｉｏｎ 埃里吉翁

Ｅｒｅｌａｓ 埃里拉斯

Ｅｒｅｓｓａ 埃雷西阿

Ｅｒｉａｄｏｒ 埃里阿多

Ｅｒｕｉ 埃如伊（河）

Ｅｓｇａｌｄｕｉｎ 埃思加勒杜因

Ｅｓｇａｒｏｔｈ 埃思加洛斯

Ｅｔｈｉｒ 埃瑟尔（见Ａｎｄｕｉｎ 安杜因）

Ｅｔｔｅｎｄａｌｅｓ 埃顿溪谷

Ｅｔｔｅｎｍｏｏｒｓ 埃顿沼泽

Ｅｖｅｒｅｖｅ（Ｅｖｅｒｅｖｅｎ）埃弗伊，埃弗伊

文，即瓦利诺

Ｆａｎｇｏｒｎ 范冈（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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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ｎｕｉｄｈｏｌ 法纽梭尔（ｄｈ 发音

如ｔｈ）

ＦａｒＤｏｗｎｓ 远丘

Ｆａｒｔｈｉｎｇｓ 域

ＦｅｎＨｏｌｌｅｎ（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ｄＤｏｏｒ）芬·霍

伦（禁门）

Ｆｅｎｍａｒｃｈ 芬玛希

Ｆｉｒｅ（Ｆｉｅｒｙ）－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ｒｏｄｒｕｉｎ）火

山，烈焰山（奥罗德鲁因）

Ｆｉｒｉｅｎｆｅｌｄ 费利恩菲勒德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Ｌｏｇ，ｔｈｅ 浮木屋

Ｆｏｌｄｅ 弗勒德

ＦｏｒｄｏｆＢｒｕｉｎｅｎ 布鲁林浅滩

ＦｏｒｅｓｔＲｉｖｅｒ 森林河

Ｆｏｒｎｏｓｔ（Ｎｏｒｂｕｒｙ）福诺斯特（诺布里）

ＦｏｒｓａｋｅｎＩｎｎ，ｔｈｅ 凄凉客栈

Ｆｒｏｇｍｏｒｔｏｎ 福洛格莫顿

Ｇ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 死亡之门

Ｇ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ｓ 王者之门（见Ａｒｇ

ｏｎａｔｈ 阿冈那斯）

Ｇａｔｅ－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ｅ（Ｓｉｒａｎｎｏｎ）城门溪

（西拉农）

Ｇｉｌｒａｉｎ 吉尔瑞恩

ＧｌａｄｄｅｎＦｉｅｌｄｓ 格兰顿原野

ＧｌａｄｄｅｎＲｉｖｅｒ 格兰顿河

Ｇ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ａｖｅｓｏｆＡｇｌａｒｏｎｄ 阿格拉

隆德的晶光洞

ＧｏｌｄｅｎＨａｌｌ（Ｍｅｄｕｓｅｌｄ）金殿（梅杜瑟

勒德）

ＧｏｌｄｅｎＰｅｒｃｈ，ｔｈｅ 金栖酒家

ＧｏｌｄｅｎＷｏｏｄ（Ｌｏｔｈｌóｒｉｅｎ）金色森林

（萝丝萝林）

Ｇｏｎｄｏｌｉｎ 冈多林

Ｇｏｎｄｏｒ 冈多

———，Ｇａｔｅｓｏｆ（Ａｒｇｏｎａｔｈ）冈多之门

（阿冈那斯）

Ｇｏｒｇｏｒｏｔｈ 高格罗斯

ＧｒｅａｔＧａｔｅ（ｏｆ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米纳思

蒂里斯的）大门

ＧｒｅａｔＬａｎｄｓ 大陆

ＧｒｅａｔＲｉｖｅｒ，ｓｅｅＡｎｄｕｉｎ 大河，参见

安杜因（河）

ＧｒｅａｔＳｍｉａｌｓ 大斯米阿尔

ＧｒｅａｔＷｏｏｄ 大森林

ＧｒｅｅｎＤｒａｇｏｎ，ｔｈｅ 绿龙酒家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ｓ 绿原

ＧｒｅｅｎＨｉｌｌＣｏｕｎｔｒｙ 绿丘村

ＧｒｅｅｎＨｉｌｌｓ（ｉｎＧｏｎｄｏｒ）（冈多的）绿

山

ＧｒｅｅｎＨ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Ｓｈｉｒｅ）（霞尔的）绿

山

Ｇｒｅｅｎｗａｙ 绿道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大绿林

Ｇｒｅｙｆｌｏｏｄ（Ｒｉｖｅｒ）灰洪河

ＧｒｅｙＨａｖｅｎｓ 灰港

ＧｒｅｙＷｏｏｄ 灰森林

Ｇｒｉｍａｓｌａｄｅ 格里姆思拉德

ＧｕａｒｄｅｄＣｉｔｙ，ｔｈｅ（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警戒

堡（米纳思蒂里斯）

Ｈａｌｉｆｉｒｉｅｎ 哈利弗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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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ｌｌｏｆＦｉｒｅ 壁炉厅

Ｈ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ｓ 王者之厅

Ｈａｌｌｏｗｓ，ｔｈｅ 圣地

Ｈａｒａｄ 哈拉德

Ｈａｒｄｂｏｔｔｌｅ 硬瓶子（村）

Ｈａｒｌｉｏｎｄ 哈隆德（港）

Ｈａｒｒｏｗｄａｌｅ 哈罗代尔（谷）

Ｈａｕｎｔ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幽 灵 山 （见

Ｄｗｉｍｏｒｂｅｒｇ 德维莫贝尔格）

ＨａｕｎｔｅｄＰａｓｓ 鬼魂关（见 Ｃｉｒｉｔｈ

Ｇｏｒｇｏｒ克里斯·戈哥）

ＨａｙＧａｔｅ 干草门

Ｈａｙｓｅｎｄ 海森德

Ｈｅｌｍ’ｓＤｅｅｐ 海尔姆深谷

Ｈｅｌｍ’ｓＤｉｋｅ 海尔姆长堤

Ｈｅｌｍ’ｓＧａｔｅ 海尔姆大门

Ｈ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ｎｎ（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ｔｈｅ

Ｓｕｎｓｅｔ）海奈什·安努（日落之窗）

ＨｉｄｄｅｎＬａｎｄ 隐秘之地

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 王宫

Ｈｉｇｈ Ｈａｙ（Ｈｅｄｇｅ），ｔｈｅ 干 草 垛

（篱笆）

ＨｉｇｈＰａｓｓ 高山隘口

Ｈｉｌｌ，ｔｈｅ（ａｔＢａｇＥｎｄ）（贝格恩的）

山丘

ＨｉｌｌｏｆＧｕａｒｄ 警戒山

Ｈｉｌｌ（Ｂｏｍｂａｄｉｌ’ｓｈｏｍｅ）山丘（邦巴迪

尔的家）

ＨｉｔｈｅｒＳｈｏｒｅｓ 此岸，埃尔达精灵对

中洲的称呼

Ｈｏａｒｗｅｌｌ（Ｍ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ｌ）（Ｒｉｖｅｒ）灰泉河

（米希瑟尔）

Ｈｏｂｂｉｔｏｎ 霍比顿

Ｈｏｌｄ，ｔｈｅ（见Ｄｕｎｈａｒｒｏｗ）

Ｈｏｌｌｉｏｎ 霍林（又见 Ｅｒｅｇｉｏｎ 埃里

吉翁）

Ｈｏｒｎｂｕｒｇ，ｔｈｅ 号角堡

Ｈｏｒｎｒｏｃｋ，ｔｈｅ 号角礁

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ｉｎｇ 医者之家

Ｉｌｍａｒｉｎ 伊尔玛林

Ｉｍｌａｄ，ｄｅｅｐｖａｌｌｅｙ，ｓｅｅＭｏｒｇｕｌＶａｌｅ
伊姆拉德，深谷，参见莫古尔，林谷

Ｉｍｌａｄｒｉｓ（Ｒｉｖｅｎｄｅｌｌ）伊姆拉德里斯

（林谷）

ＩｍｌｏｔｈＭｅｌｕｉ 伊姆洛斯·梅鲁伊

ＩｎｌａｎｄＳｅａ（Ｎｒｎｅｎ）内陆海（努尔伦）

Ｉｒｅｎｓａｇａ 伊伦萨加

Ｉｓｅｎ（Ｒｉｖｅｒ）伊森河

———，Ｆｏｒｄｓｏｆ 伊森河渡口

Ｉｓｅｎｇａｒｄ 伊森加德

Ｉｓｅｎｍｏｕｔｈｅ 伊森茅思

Ｉｔｈｉｌｉｅｎ 伊锡利恩

ＩｖｙＢｕｓｈ，ｔｈｅ 常春藤（店）

Ｋｈａｎｄ 卡恩德

Ｋｈａｚａｄ－ｄｍ（Ｍｏｒｉａ）卡扎·都姆（莫

利亚）

Ｋｈｅｌｅｄ－ｚａｒａｍ（Ｍｉｒｒｏｒｍｅｒｅ）克勒德·

扎拉姆（镜湖）

Ｋｉｂｉｌ－ｎａｌａ（Ｓｉｌｖｅｒｌｏｄｅ）基比·纳拉

（银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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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ｋｅＥｖｅｎｄｉｍ 埃文丁湖

Ｌａｍｅｄｏｎ 兰姆顿

Ｌａｍｐｗｒｉｇｈｔｓ’Ｓｔｒｅｅｔ（ＲａｔｈＣｅｌｅｒｄａｉｎ）

灯匠街（拉斯·凯勒丹）

ＬａｎｄｏｆＳｈａｄｏｗ 魔影平原

Ｌａｎｇｓｔｒａｎｄ（Ａｎｆａｌａｓ）郎斯弗兰德（安

法拉斯）

Ｌａｓｔ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东大道的）尽头大

桥

ＬａｓｔＨｏｍｅｌｙＨｏｕｓｅ 最后之家

Ｌａｓ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终极山（又见 Ｍｅｔｈｅ

ｄｒａｓ 梅瑟德拉斯峰）

ＬａｓｔＳｈｏｒｅ 最后的岸线

Ｌａｕｒｅｌｉｎｄóｒｎａｎ（Ｌｏｔｈｌóｒｉｅｎ）劳瑞林多

尔南（洛丝萝林的原名）

Ｌｅｂｅｎｎｉｎ 勒贝宁

Ｌｉｍｌｉｇｈｔ（Ｒｉｖｅｒ）里姆莱特河

Ｌｉｎｈｉｒ 林希尔（镇）

Ｌｉｔｈｌａｄ 里斯拉德

Ｌｏｃｋｈｏｌｅｓ，ｔｈｅ 锁眼洞

Ｌｏｎｅｌｙ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Ｅｒｅｂｏｒ 孤山，即埃

雷勃山

Ｌｏｎｇｂｏｔｔｏｍ 长底（村）

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ｔｈｅ 长湖

Ｌóｒｉｅｎ 萝林

Ｌｏｓｓａｒｎａｃｈ 洛萨纳赫

ＬｏｓｔＩｓｌｅ 孤岛

Ｌｏｔｈｌóｒｉｅｎ 洛丝萝林

Ｌｏｕｄｗａｔｅｒ（Ｂｒｕｉｎｅｎ）（Ｒｉｖｅｒ）喧水河

（布鲁纳恩河）

Ｌｕｇｂúｒｚ（Ｂａｒａｄ－ｄｒ）鲁格布尔兹

（巴拉多）

Ｌｕｎｅ 月牙河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 月牙山

———，Ｇｕｌｆｏｆ 月牙湾

Ｍａｒｉｓｈ，ｔｈｅ 沼泽地

Ｍａｒｋ，ｔｈｅ（见 Ｒｉｄｄｅｒｍａｒｋ 里德马

克，为罗翰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

Ｍａｔｈｏｍ － ｈｏｕｓ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ｌｖｉｎｇ

Ｍａｔｈｏｍ－ｈｏｗｓｅ 玛梭姆博物馆，

即米歇尔·戴尔维镇博物馆

Ｍｅｄｕｓｅｌｄ（ＧｏｌｄｅｎＨａｌｌ）梅杜瑟尔德

（金殿）

ＭｅｒｅｏｆＤｅａｄＦａｃｅｓ 死灵潭

Ｍｅｒｅｔｈｒｏｎｄ 梅尔斯隆德（厅）

Ｍｅｔｈｅｄｒａｓ（Ｌａｓ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梅瑟德拉

斯峰（终极山）

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ｌｖｉｎｇ 米歇尔·戴尔维镇

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ｌｖｉｎｇＭｕｓｅｕｍ 米歇尔·戴

尔维镇博物馆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ｒｔｈ 中洲

Ｍｉｄｇ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ｓｈｅｓ 米德格沼泽

ＭｉｎａｓＡｎｏｒ（Ｔ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ｕｎ）米纳思阿诺（夕阳堡），米纳

思蒂里斯的原名

ＭｉｎａｓＩｔｈｉｌ（Ｔ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

Ｍｏｏｎ）米纳思伊瑟尔（晓月堡）莫

古尔的原名

ＭｉｎａｓＭｏｒｇｕｌ（ＴｏｗｅｒｏｆＳｏｒｃｅｒｙ）米

纳思莫古尔（巫术堡）

第三部 王者无敌

５２１



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ＴｏｗｅｒｏｆＧｕａｒｄ；ａｌｓｏ
‘ｔｈｅＣｉｔｙ’）米纳思蒂里斯（警戒

堡，又称“大城”）

Ｍｉｎｄｏｌｌｕｉｎ 敏多卢因（山）

Ｍｉｎ－Ｒｉｍｍｏｎ 明·里蒙

Ｍｉｒｋｗｏｏｄ 黑森林

Ｍｉｒｒｏｒｍｅｒｅ（Ｋｈｅｌｅｄ－ｚａｒａｍ）镜湖（克

勒德·扎拉姆）

Ｍｉｓｔｙ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雾山

Ｍ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ｌ（Ｈｏａｒｗｅｌｌ）Ｒｉｖｅｒ 米希瑟尔

河（灰泉河）

———，Ｂｒｉｄｇｅｏｆ（ＬａｓｔＢｒｉｄｇｅ）米希瑟

尔桥

Ｍｉｔｈｌｏｎｄ 米斯隆德，即灰港

Ｍｏｒａｎｎｏｎ 莫拉农，见黑门

Ｍｏｒｄｏｒ 莫多

Ｍｏｒｇａｉ 莫亥（山脊）

Ｍｏｒｇｕｌｄｕｉｎ 莫古杜因（河）

ＭｏｒｇｕｌＰａｓｓ 莫古尔关口

ＭｏｒｇｕｌＶａｌｅ（ＩｍｌａｄＭｏｒｇｕｌ）莫古尔谷

（伊姆拉德·莫古尔）

Ｍｏｒｉａ 莫 利 亚（又 见 Ｄｗａｒｒｏｗｄｅｌｆ，

Ｋｈａｚａｄ－ｄｍ，德瓦洛瓦深坑，卡扎·

都姆）

———，Ｍｉｎｅｓｏｆ 莫利亚矿坑

Ｍｏｒｔｈｏｎｄ 莫尔松德（河）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Ｆｉｒｅ（Ｏｒｏｄｒｉｕｎ）火焰山（奥

罗德鲁因）

ＭｏｕｎｔＤｏｏｍ（Ｏｒｏｄｒｕｉｎ）末日山脉（奥

罗德鲁因）

ＭｏｕｎｔＦａｎｇ（Ｏｒｔｈａｎｃ） 尖 牙 山（奥

桑克）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Ｇｏｎｄｏｒ 冈多之山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Ｌｕｎｅ 月牙河山脉（参见

Ｌｕｎｅ 月牙河）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Ｓｈａｄｏｗ（ＥｐｈｅｌＤúａｔｈ）魔

影山（埃菲尔·杜阿斯）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Ｔｅｒｒｏｒ 恐怖山

Ｍｕｎｄｂｕｒｇ（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姆德布尔格

（罗翰尔对米纳思蒂里斯称呼）

———，Ｍｏｕｎｄｓｏｆ 姆德布尔格丘

ＮａｍｅｌｅｓｓＬａｎｄ 无名地

ＮａｍｅｌｅｓｓＰａｓｓ 无名关口

Ｎａｉｔｈ（ｏｆＬｏｒｉｅｎ；“Ｔｏｎｇｕｅ”）萝林三角

洲

ＮａｎＣｕｒｕｎíｒ（Ｗｉｚａｒｄ’ｓＶａｌｅ）南·库鲁

尼尔（术士谷）

Ｎａｎｄｕｈｉｒｉｏｎ（ＤｉｍｒｉｌｌＤａｌｅ）南杜里林

（第姆利尔谷）

Ｎａｎ－ｔａｓａｒｉｏｎ（ｖａｌｅｏｆｗｉｌｌｏｗｓ）柳谷

Ｎａｒｃｈｏｓｔ 纳霍斯特（又见 Ｍｏｒａｎｎｏｎ
莫拉农）

Ｎａｒｄｏｌ 纳多尔（山）

Ｎａｒｇｏｔｈｒｏｎｄ 纳高瑟隆德

ＮａｒｒｏｗＩｃｅ 隘路冰原

Ｎｅｌｄｏｒｅｔｈ 奈尔多瑞瑟

Ｎｅｌｄｏｒｅｔｈ 内尔多利斯

ＮｅｎＨｉｔｈｏｅｌ 尼恩·希索尔（湖）

ＮｅｗＲｏｗ 新街

Ｎｉｍｂｒｅｔｈｉｌ 尼姆布瑞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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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ｍｒｏｄｅｌ 尼姆罗德尔（河）

Ｎｉｎｄａｌｆ（Ｗｅｔｗａｎｇ）宁达尔夫（威特旺）

沼泽

Ｎｏｍａｎ－ｌａｎｄｓ 无人区

Ｎｏｒｂｕｒｙ，Ｋｉｎｇ’ｓＮｏｒｂｕｒｙ，ｓｅｅＦｏｒｎｏｓｔ
诺布里，国王的诺布里，参见福诺斯

特

Ｎｏｒｌａｎｄ 诺兰

ＮｏｒｔｈＤｏｗｎｓ 北方丘陵

Ｎｏｒ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北方原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Ｆｅｎｃｅｓ 北方栅栏，北篱

Ｎｏｒｔｈｆａｒｔｈｉｎｇ 北区

ＮｏｒｔｈＫｉｎｇｄｏｍ 北方王国（又见Ａｒｎｏｒ
阿尔诺）

Ｎúｍｅｎｏｒ 努美诺尔（参见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ｓｓｅ
西方大陆）

Ｎúｒｎｅｎ 努尔伦（参见ＩｎｌａｎｄＳｅａ 内陆

海）

ＯｌｄＦｏｒｅｓｔ 老林子

ＯｌｄＧｒａｎｇｅ 老庄子

ＯｌｄＧｕｅｓｔｈｏｕｓｅ 老客栈

Ｏｌｄ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旧世界

Ｏｒｏｄｒｕｉｎ（Ｍｏｕｎｔ Ｄｏｏｍ，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

Ｆｉｒｅ）奥罗德鲁因（厄运山，火焰山）

Ｏｒｔｈａｎｃ（ＭｏｕｎｔＦａｎｇ，ＣｕｎｎｉｎｇＭｉｎｄ）

奥桑克即尖牙山（西方语），险恶塔

（罗翰语）

Ｏｓｇｉｌｉａｔｈ（Ｃｉｔａ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ｒｓ）奥斯吉

利亚斯（星辰堡）

Ｏｓｓｉｒｉａｎｄ 奥西里安德

Ｏｕｔｌａｎｄｓ 远境

Ｏｖｅｒｈｉｌｌ 山后村 霞尔村名，因其要从

霞尔中心地区越过ｔｈｅＨｉｌｌ而得名

Ｏｖｅｒ－ｈｅａｖｅｎ 天顶

ＰａｒｔｈＧａｌｅｎ 帕斯·加伦

Ｐａ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 亡者之路

Ｐｅｌａｒｇｉｒ 佩拉吉尔

Ｐｅｌｅｎｎｏｒ，ｔｈｅ 佩兰诺（平原）

Ｐｉｌｌ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 国王之柱（参见

Ａｒｇｏｎａｔｈ阿冈拉斯）

ＰｉｎｎａｔｈＧｅｌｉｎ 皮纳斯·盖林（山）

ＰｒａｎｃｉｎｇＰｏｎｙ 跃马客栈

ＲａｍｍａｓＥｃｈｏｒ 拉玛斯·埃霍尔，即佩

勒诺平原外围的高墙

ＲａｔｈＣｅｌｅｒｄａｉｎ（Ｌａｍｐｗｒｉｇｈｔ’ｓＳｔｒｅｅｔ）

拉斯·凯勒丹（灯匠街）

ＲａｔｈＤｉｎｅｎ（Ｓｉ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ｅｔ）拉斯·迪宁

（幽街）

Ｒａｕｒｏｓ 劳洛斯（瀑布）

Ｒｅｄｈｏｒｎ，ｔｈｅ（Ｃａｒａｄｈｒａｓ）红角峰，即卡

拉瑟拉斯

Ｒｈｏｓｇｏｂｅｌ 罗斯戈贝尔

Ｒｈｎ 鲁因

Ｒｉｄｄｅｒｍａｒｋ，（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Ｋｎｉｇｈｔｓ），ｎａｍｅ

ｉｎＲｏｈａｎ，ｏｆＲｏｈａｎ，里德马克，即

骑士之国，罗翰人对自己国家的称

呼

ＲｉｎｇｌóＶａｌｅ 宁格洛谷

Ｒｉｖｅｎｄｅｌｌ 林谷

Ｒｏｈａｎ 罗翰（即Ｒｉｄｄｅｒｍａｒｋ，里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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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ＥａｓｔＷａｌｌｏｆ（罗翰）东关

———，Ｇａｐｏｆ 罗翰隘口

———，Ｗｏｌｄｏｆ 罗翰荒原

Ｒｕｓｈｅｙ 拉什埃（村）

ＳａｍｍａｔｈＮａｕ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ｏｆＦｉｒｅ）萨玛

斯·劳尔（火焰大厅）

ＳａｒｎＦｏｒｄ 桑津

ＳａｒｎＧｅｂｉｒ 萨恩·盖比尔（湍流）

Ｓｃａｒｙ 斯卡里（村）

ＳｅａｔｏｆＳｅｅｉｎｇ（ＡｍｏｎＨｅｎ）视力峰（阿

芒·亨）

Ｓｈａｒｋｅｙ’ｓＥｎｄ 萨基末日街

Ｓｈｉｒｅ，ｔｈｅ 霞尔

Ｓｈａｔｈｒ 萨哈苏尔山，云端峰

Ｓｉ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ｅｔ 幽街（见ＲａｔｈＤｉｎｅｎ拉斯

·迪宁）

Ｓｉｌｖｅｒｌｏｄｅ 银流河，参见凯利勃兰特河

Ｓｉｖｅｒｔｉｎｅ 银齿峰

Ｓｉｒａｎｎｏｎ（ｔｈｅＧａｔｅ－ｓｔｒｅａｍ）西拉农

（城门溪）

Ｓｍｉａｌｓ 斯米阿尔（参见ＧｔｅａｔＳｍｉａｌｓ大

斯米阿尔）

ＳｎｏｗｂｏｕｒｎＲｉｖｅｒ 雪河

Ｓｏｕｔｈｆａｒｔｈｉｎｇ 南域

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ｅ 南街

ＳｏｕｔｈＲｏａｄ 南大道

Ｓｔａｄｄｌｅ 草台（村）

ＳｔａｉｒＦａｌｌｓ 阶梯瀑布

Ｓｔａｒｋｈｏｒｎ 厉角峰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Ｄｏｏｒ 摄政王之门（又见

ＣｌｏｓｅｄＤｏｏｒ；ＦｅｎＨｏｌｌｅｎ禁门；芬·霍

伦）

Ｓｔｏｃｋ 树干（村）

Ｓｔｏｎｅ－ｃｉｔｙ（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石城（米纳

思蒂里斯）

ＳｔｏｎｅｗａｉｎＶａｌｌｅｙ 石车谷

Ｓｔｏｎｉｎｇ－ｌａｎｄ 石城之地，罗翰人对冈

多的称呼之一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Ｓｔａｉｒ 直梯

Ｓ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Ｓｅａｓ 环海 环绕世界的大海

Ｓｕｎｌａｎｄｓ（ｔｈｅｆａｒｓｏúｔｈ）太阳之地，霞

尔的南部边界

Ｓｕｎｌ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Ｒｏｈａｎ＝Ａｎóｒｉｅｎ）阳光

之地，罗翰语中指阿诺里恩

Ｔａｒｌａｎｇ’ｓＮｅｃｋ 塔兰隘口

Ｔａｓａｒｉｎａｎ 塔萨里那（谷）

ＴｅｅｔｈｏｆＭｏｒｄｏｒ 莫多之牙（又见

Ｍｏｒａｎｎｏｎ莫拉农）

Ｔｈａｎｇｏｒｏｄｒｉｍ 塞戈格罗德利姆（山

脉）

Ｔｈａｒｂａｄ 萨巴德（城）

Ｔｈｒｅｅ－Ｆａｒ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三域界石

Ｔｉｇｈｆｉｅｌｄ 高地

Ｔｉｎｄｒｏｃｋ 汀德洛克（岛）

Ｔｉｒｉｏｎ 蒂里安

ＴｏｌＢｒａｎｄｉｒ 托尔·布兰迪尔（岛），即

汀德洛克岛

Ｔｏｍｂｓ，ｔｈｅ 陵地

Ｔｏｎｇｕｅ，ｔｈｅ（ＮａｉｔｈｏｆＬóｒｉｅｎ）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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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萝林的三角洲

Ｔｏｏｋｌａｎｄ 图克平原

ＴｏｒｅｃｈＵｎｇｏｌ（Ｓｈｅｌｏｂ’ｓＬａｉｒ）托勒希·

昂格尔（希洛布的巢）

ＴｏｗｅｒＨｉｌｌｓ 塔山

ＴｏｗｅｒｏｆＡｎｏｒ 阿诺之塔（见 Ｍｉｎａｓ

Ａｎｏｒ米纳思阿诺）

ＴｏｗｅｒｏｆＥｃｔｈｅｌｉｏ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Ｔｏｗｅｒ）

埃克瑟利昂之塔（白塔）

ＴｏｗｅｒｏｆＧｕａｒｄ 警戒堡（见 Ｍｉｎａｓ

Ｔｉｒｉｔｈ米纳思蒂里斯）

ＴｏｗｅｒｏｆＭｏｏｎ 晓月堡（见ＭｉｎａｓＩｔｈｉｌ
米纳思伊瑟尔）

Ｔ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ｏｒｃｅｒｙ 魔堡（见 Ｍｉｎａｓ

Ｍｏｒｇｕｌ米纳思莫古尔）

Ｔ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夕阳堡（见 Ｍｉｎａｓ

Ａｎｏｒ米纳思阿诺）

Ｔｏｗ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ｅｔｈ 利齿塔（又见

Ｍｏｒａｎｎｏｎ莫拉农）

Ｔｏｗｅｒｓ 塔 城（见 Ｗｈｉｔｅ Ｔｏｗｅｒｓ
白塔城）

ＴｏｗｎＨｏｌｅ 市政洞府

Ｔｒｅｅｂｅａｒｄ’ｓＨｉｌｌ 树胡山

ＴｒｅｅｇａｒｔｈｏｆＯｒｔｈａｎｃ 奥桑克的树苑

Ｔｈｒｉｈｙｒｅｎ 瑟利赫伦（峰）

Ｔｕｃｋｂｏｒｏｕｇｈ 塔克镇

Ｔｕｍｌａｄｅｎ 图姆拉顿

Ｕｄｎ：乌顿，ｆｌａｍｅｏｆｕｄ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ｏｆ

ｍｏｒｄｏｒ，乌顿的烈焰，莫多的一个地

域

Ｕｍｂａｒ：乌姆巴

Ｕｎｄｅｒｈａｒｒｏｗ 下谷村

Ｕｐｂｏｕｒｎ 上溪村

ＵｔｔｅｒｍｏｓｔＷｅｓｔ 终西地

Ｖａｌｉｎｏｒ 瓦里诺

ＶａｌｌｅｙｏｆｔｈｅＷｒａｉｔｈｓ 鬼魂谷

Ｗａｔｅｒ，ｔｈｅ 水溪，位于霞尔

Ｗａｔｅｒ－ｖａｌｌｅｙ 水溪谷

Ｗａｔｃｈｗｏｏｄ，ｔｈｅ 警戒林

Ｗａｙｍｅｅｔ 交道口

Ｗｅａｔｈｅｒｔｏｐ 风云顶

Ｗ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ｌｌ 涌泉厅

Ｗｅｓｔｅｍｎｅｔ 西埃姆尼特 ｅｍｎｅｔ是罗

翰语“ｐｌａ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ｓｓ 西方大陆（参见Ｎúｍｅｎｏｒ
努美诺尔）

Ｗｅｓｔｆｏｌｄ 西关

ＷｅｓｔｆｏｌｄＶａｌｅ 西关谷

Ｗｅｓｔｌａｎｄｓ 西地

Ｗｅｓｔｍａｒｃｈ 西战地（霞尔）

ＷｅｓｔＭａｒｃｈｅｓ 西战地（罗翰）

ＷｅｓｔＲｏａｄ 西大道

Ｗｅｔｗａｎｇ（Ｎｉｎｄａｌｆ）威特旺（沼泽）（宁

达尔夫沼泽）

ＷｈｉｔｅＤｏｗｎｓ 白丘陵

Ｗｈｉｔ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白 山（又 见 Ｅｒｅｄ

Ｎｉｍｒａｉｓ埃雷德·尼姆瑞斯）

ＷｈｉｔｅＴｏｗｅｒ 白塔

———，ｏｆＥｃｔｈｅｌｉｏｎ 埃克瑟利恩白塔

———，ｏｆＧｏｎｄｏｒ 冈多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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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ｅＴｏｗｅｒｓ 白塔

Ｗｈｉｔｗｅｌｌ 小井村

Ｗｉｌｄｅｒｌａｎｄ 荒原

ＷｉｌｄＷｏｏｄ 荒野山林

Ｗ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ｔａｉｒ 弯道

Ｗｉｎ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Ｅｙｅ 魔眼之窗

Ｗｉｎ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ｅｔ 日落之窗（即

ＨｅｎｎｅｔｈＡｎｎｎ海奈瑟·安努）

ＷｉｔｈｙｗｉｎｄｌｅＲｉｖｅｒ 拂柳河

Ｗｉｚａｒｄ’ｓＶａｌｅ 术士谷（又见 Ｎａｎ

Ｃｕｒｕｎíｒ）

Ｗｏｏｄｈａｌｌ 林厅村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ｍ 森林王国

ＷｏｏｄｙＥｎｄ 林尾地

Ｚｉｒａｋ 兹拉克，Ｚｉｒａｋ－ｚｉｇｉｌ 兹拉克·兹

格尔，即银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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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 物

ＡｃｃｕｒｓｅｒＹｅａｒｓ 诅咒年代

ＡＩＧＬＯＳ（ＳｐｅａｒｏｆＧｉｌｇａｌａｄ）艾格洛斯

（吉尔格拉德的矛）①

Ａａｌｆｉｒｉｎ 阿尔费林 精灵语：“永生”

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ｏｎｇｕｅ 古语

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古老的世界

Ａｎｄúｒｉｌ（Ｆｌ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安杜利尔

（西方火焰），ｔｈｅｓｗｏｒｄｒｅ－ｍａｄｅ，

ｓｗｏｒｄｒｅ－ｆｏｒｇｅｄ，重铸之剑

ａｎｎｔｈｅｎｎａｔｈ 安瑟纳斯

Ａｎｏｒ（Ｓｕｎ）阿诺（太阳）

ａｓａａｒａｎｉｏｎ 阿茜·阿拉尼恩（见Ａｔｈｅ

ｌａｓ阿瑟拉斯）

Ａｔｈｅｌａｓ（ｋｉｎｇｓｆｏｉｌ；ａｓａａｒａｎｉｏｎ）阿瑟拉

斯（王箔草）

ＢＡＲＲＯＷＢＬＡＤＥ 古冢宝剑

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Ｂｙｗａｔｅｒ 傍水镇之战

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Ｄａｇｏｒｌａｄ 达格莱德之战

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ｅｌｅｂｒａｎｔ 凯利勃

兰特平原之战

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ＦｉｖｅＡｒｍｉｅｓ 五军之战

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ｓ 绿野之战

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ｌｅｎｎｏｒＦｉｅｌｄｓ 佩兰诺平

原之战

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ｋ 山巅之战

Ｂｒｅａｔｈ 黑气

Ｂｌａｃｋ，Ｈａｎｄ 黑手

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ｄｏｗ 黑魔影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ｓｅ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Ｅｒｅｃｈ
黑色的真知晶石，见埃瑞赫山的真知

晶石。

建议全部统一为真知晶石。

Ｂｏｏｋ，ｓｅｅＲｅｄＢｏｏｋ，Ｔｈａｉｎ’ｓＢｏｏｋ
原ＦＯＴＲ中为《大首领志》

Ｂｌａｃｋ，Ｙｅａｒｓ 黑暗年代

ＢｏｏｋｓｏｆＬｏｒｅ《智慧书》

ＢｏｏｋｏｆＭａｚａｒｂｕｌ《马扎布之书》

Ｃａｒｎｅｍíｒｉё 卡尼米瑞埃 精灵语：“红

宝石似的”

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ｅｅｃ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ｎ）通用语

（西方语）

Ｄａｅｒｏｎ’ｓＲｕｎｅｓ 戴隆的如尼字母

ＤａｒｋＤａｙｓ 黑暗时代

ＤａｒｋＹｅａｒｓ 黑暗年代

ＤＵＲＮ’ＳＡＸＥ 杜林之斧

Ｄｕｒｉｎ’ｓＤａｙ 杜林之日

Ｄｕｒｉｎ’ｓＳｔｏｎｅ 杜林之柱

ｅｌａｎｏｒ 埃娜诺

ＥｌｄｅｒＤａｙｓ 上古世纪

① 注：剑和主要武器的名字大写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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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ｆ，ｅｌｖｅｎｃａｋｅ，ｓｅｅ

ｌｅｍｂａｓ；ｅｙｅｓ，ｆａｃｅｓ；ｈａｉｒ；ｅｌｆ，ｅｌｖｅｎ

ｒｕｎｅ；ｓｔｏｎｅ（ｂｅｒｙｌ）；ｓｐｅｅｃｈ，ｓｅｅ

Ｅｌｖｉｓｈ；ｓｗｏｒｄ；精灵的，精灵的饼，见

兰巴斯；精灵的眼睛，精灵的脸；精

灵发丝，精灵如尼文；精灵宝石（绿

玉）；精灵语，见精灵语；精灵宝剑；

ｅｌｖｅｎｂｌａｄｅ，ｂｏａｔ；ｂｏｗｓ，ｃｌｏａｋ；ｆｌｏｗ

ｅｒｓ；ｇｌａｓｓ； ｇｒｅｙ；ｌｉｇｈｔ；ｒｏｐｅ；

ｓｃｒｉｐｔ；ｓｈｉｐｓ；ｓｋｉｌｌｓ；ｓｔｒｉｎｇ（ｏｆｂｏｗ）

（ｓｅｅａｌｓｏｅｌｆｈａｉｒ）；ｇｏｎｇｕｅ，ｓｅｅ

Ｅｌｖｉｓｈ；ｗｈｉｔｅ；ｗｏｒｋ 精灵打造的剑，

精灵制造的小艇；精灵使用的斗篷；

精灵之花；精灵玻璃

（ｅｌｖｅｎｇｌａｓｓ来自Ｅｒｅｎｄｉｌ之歌，Ａｓｈｉｐ

ｔｈｅｎｎｅｗｔｈｅｙｂｕｉｌｔｆｏｒｈｉｍ，ｏｆｍｉｔｈｒｉｌ

ａｎｄ ｏｆ ｅｌｖｅｎｇｌ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ｓｈｉｎｉｎｇｇ

ｐｒｏｗ）；精灵的灰色；精灵之光（即

Ｅｒｅｎｄｉｌ之光）；精灵制作的绳子；精

灵手迹；精灵制造的海船；精灵的技

能；精灵（弓上的）线（同样见精灵发

丝）；精灵语，见精灵语；精灵的白

色；精灵的作品

Ｅｌｖｅｎｄｏｍ（Ｅｌｖｉｓｈｗｏｒｌｄ，ｍａｄｅｏｆｂｅｉｎｇ）

精灵世界

Ｅｎｔｍｏｏｔ 恩特蒙德，恩特的集会

Ｅｖｅｒｍｉｎｄ（Ｓｉｍｂｅｌｍｙｎ）久心花

Ｅｙｅ（ｏｆＳａｕｒｏｎ），ＥｙｅｏｆＢａｒａｄ－ｄｒ；ｏｆ

Ｍｏｒｄｏｒ；ＧｒｅａｔＥｙｅ；ＬｉｄｌｅｓｓＥｙｓ；Ｒｅｄ

Ｅｙｅ；ａ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ｖｉｌＥｙｅ；ＲｅｄＥｙｅ．

ＳｅｅａｌｓｏＷｉｎｄｏｗ
（索隆的）魔眼，巴拉多（黑塔楼）的魔

眼，莫都的魔眼；魔眼；永不闭目的

魔眼；红色的魔眼；邪恶之眼

“ＦａｌｌｏｆＧｉｌｇａｌａｄ，ｔｈｅ”吉尔格拉德的

陨落

Ｆｅｌｌ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ｅ 严冬

ｆｌｅｔ（ｔａｌａｎ）弗莱特（泰仑）

ＦｏｕｒｔｈＡｇｅ 第四纪

ＦｒｅｅＦａｉｒ 自由集市

Ｇａｌａｔｈｉｌｉｏｎ 加拉西莱恩，见白树

ｇａｌｅｎａｓ（ｐｉｐｅｗｅｅｄ）加伦纳斯（烟草）

ｇｈｓｈ 嘎虚（黑语：火）

ＧＬＡＭＤＲＩＮＧ 格莱姆德林，刚多尔夫

之剑

ＧｏｌｄｅｎＷｏｏｄ（Ｌóｒｉｅｎ）；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Ｌａｄｙ

ｉｎ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Ｗｏｏｄ；Ｓｏｒｃｅ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Ｗｏｏｄ．金色森林（萝林）；盖

拉德丽尔；金色森林的女主人；金色

森林的女巫。

Ｇｒｅａｔ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大黑暗时代

ＧｒｅａｔＨｏｒｎ 巨型号角

ＧｒｅａｔＪｅｗｅｌ 著名的宝石

ＧｒｅａｔＲｉｖｅｒ 大河，安林因河

ＧｒｅａｔＳｈｉｐ 大船

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ａｌ 重要的信号

Ｇｒｏｎｄ， ｂ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ｒａｍ ｎａｍ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ｏｎｄ，Ｈａ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ｌｄ
（Ｍｏｒｇｏｔｈ’ｓｍａｃｅ）格郎德，攻打米

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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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蒂里斯城门的大槌，以（莫高斯

的权杖）地狱之锤命名

ＧＵＴＨＷＩＮé 古斯温，伊奥默尔之剑

Ｈａ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ｌｄ 地狱之锤

Ｈｅｒｂｌ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ｒｅ《霞尔烟草集》

ＨＥＲＵＧＲＩＭ 赫鲁格里姆，塞奥顿之

剑

ｈｉｔｈｌａｉｎ 希瑟林

Ｈｏｂｂｉｔ，ｔｈｅ《霍比特人》

Ｈｏｂｂｉｔｒｙｉｎａｒｍｓ 霍比特武装队

Ｈｏｒｎｃａｌｌｏｆ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巴克原的号角

ＩｒｏｎＣｒｏｗｎ 铁王冠

Ｉｓｉｌｄｕｒ’ｓｂａｎｅ 伊西尔德的灾星

ｉｔｈｉｌｄｉｎ（ｓｔａｒｍｏｏｎ）伊瑟尔丁（星月）

Ｉｔｈｉｌｓｔｏｎｅ 伊瑟尔石，见帕兰梯子

ＫｅｙｏｆＯｒｔｈａｎｃ 奥桑克的钥匙

ＫｅｙｓｏｆＢａｒａｄｄｒ 巴拉多的钥匙

ｋｉｎｇｓｆｏｉｌ（ａｔｈｅｌａｓ）王箔草（阿瑟拉斯）

Ｌａｓｓｅｍｉｓｔａ 拉赛米斯塔 精灵语：“灰

色的叶子”

Ｌａｓｔ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最后联盟

Ｌａｕｒｅｌｉｎ 劳瑞林（金树）

ＬａｙｏｆＮｉｍｒｏｄｅｌ 尼姆罗德尔之歌

ｌｅｂｅｔｈｒｏｎ 莱柏松（树）

ｌｅｍｂａｓ（ｗａｙｂｒｅａｄ）兰巴斯（干粮）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藏书室

Ｌｉ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仲夏

ＬｏｎｇｂｏｔｔｏｎＬｅａｆ 长底烟叶

Ｍａｇｉｃ，ｅｌｆｍａｇｉｃ，ｍａｇｉｃ，ｍａｇｉｃａｌ，Ｍｉｓ

ｔ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ｇｉｃ，（ｓｅｅａｌｓｏ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ｓｅｅ

ａｌｓｏｗｉｚａｒｄｒｙ 魔法，精灵的魔法，会

魔法的女士，（见盖拉德丽尔），见术

士的法术。

ｍａｌｌｏｒｎ（ｍｅｌｌｙｒｎ）蔓蓉（树）

ｍａｌｌｏｓ 玛洛斯（花）

Ｍｅｎｅｎｌｖａｇｏｒ（ＳｗｏｒｄｓｍａｎｏｆｔｈｅＳｋｙ）梅

内法戈星（天宇剑客）

Ｍｅｌｌｏｎｆｒｉｅｎｄ 梅伦朋友

Ｍｅｌｌｙｒｅｎ（见ｍａｌｌｏｒｎ蔓蓉）

ＭｉｄｄｌｅＤａｙｓ 中世纪（又见ＥｌｄｅｒＤａｙｓ
上古世纪）

Ｍｉｒｒｏｒｏｆ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 盖拉德丽尔之镜

ｍｉｒｕｖｏｒ 米卢沃（饮料）

ｍｉｔｈｒｉｌ（ｔｒｕｅｓｉｌｖｅｒ）米瑟里尔（真银）

ｍｉｔｈｒｉｌｃｏａｔ，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ｍａｉｌ，ｄｗａｒｆ

ｃｏａｔ，ｄｗａｒｆｍａｉｌ，ｍａｉｌｃｏａｔ，ｍｉｔｈｒｉ

ｍａｉｌ，ｓｈｉｒｔｏｆｍａｉｌ，ｓｉｌｖｅｒｃｏｒｓｌｅｔ 米

瑟里尔上衣，指铠甲，矮人上衣，矮

人铠甲，铠甲上衣，米瑟里尔铠甲，

铠甲衬衣，银铠甲

Ｍｏｒｇｕｌｋｎｉｆｅ 莫古尔之刃

Ｍｏｒｇｕｌｓｐｅｌｌｓ 莫古尔咒语

ＮＡＲＳＩＬ，ＳｗｏｒｄｏｆＥｌｅｎｄｉｌ 纳西尔，埃

兰迪尔的宝剑

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纳亚

Ｎｅｎｙａ，ＲｉｎｇｏｆＡｄａｍａｎｔ 宝石戒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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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ＮｅｗＡｇｅ 新世纪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尼可提阿那，烟草

ＮｉｇｈｔｏｆＮａｕｇｈｔ 虚空之夜

Ｎｉｍｌｏｔｈ 尼姆劳思白花，见“树”

Ｎｉｎ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ｓ）（索隆诱惑人类的）

九枚戒指

ｎｉｐｈｒｅｄｉｌ 妮芙蕾迪尔

ＯｌｄＴｏｂｙ 老托比（烟草）

ＯｌｄＷｉｎｙａｒｄｓ 古窖酒

Ｏｌｄ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ＮａｍｅｉｎｔｈｅＳｈｉｒｅ《论霞

尔的古词与古名》

Ｏｌｄｗｉｎｙａｒｄｓ 老窖陈酿

Ｏｎ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至尊魔戒

ＯＲＣＲＩＳＴ 奥克利斯特宝剑

Ｏｒｏｆａｒｎ 奥罗法尼精灵语：“山居”

Ｏｒｔｈａｎｃｓｔｏｎｅ 奥桑克魔石（见ｐａｌａｎｔíｒ
帕兰梯尔）

Ｆａｒｓｅｅｒ，

Ｓｔｏｎｅ（ｓ），（ＳｅｖｅｎＳｅｅ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ｓ）Ｓｔｏｎｅｓ

ｏｆｓｅｅｉｎｇ，Ｓｅ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ｓ，Ｐａｌａｎｔíｒｏｆ

Ｉｓｉｌｄｕｒ，Ｉｔｈｉｌｓｔｏｎｅ，Ｓｔｏｎｅｌｉｋｅｔｈｅ

Ｍｏｏｎ，ＰｌａｎｔíｒｏｆＡＮＲＴＯＮ，ｏｆ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Ｔｏｗｅｒ，Ｓｔｏｎｅｏｆ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

ＰａｌａｎｔíｒｏｆＯｒｔｈａｎｃ，ＯｒｔｈａｎｃＳｔｏｎｅ，

ＳｔｏｎｅｏｆＯｒｔｈａｎｃ，ｓｔｏｎｅｏｆｗｉｚａｒｄｒｙ，

Ｅｌｅｎｄｉｌ’ｓｓｔｏｎｅ 预言石，远望石，（七

颗远望石），伊西尔德的帕兰梯尔，

伊西尔之石，如同月亮的远望石，

ＡＮＲＴＯＮ的帕兰梯尔，白塔之石，

米纳思蒂里塔的远望石，术士的远

望石，埃兰迪尔的远望石。

ｐａｌａｎｔíｒ 帕兰梯尔ｐａｌａｎｔíｒｉ 帕兰梯利

Ｐｈｉａｌ（ｏｆ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盖拉德丽尔的水

晶瓶，ｓｔａｒｇｌａｓｓ，ｔｈｅｇｌａｓｓ，ｇｌａｓｓｏｆ

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ｔｈｅｌａｄｙ’ｓｇｌａｓｓ，ｅｌｖｅｎ

ｇｌａｓｓ，ｅｌｖｅｎｌｉｇｈｔ，ｇｉｆｔｏｆＧａｌａｄｒｉｅｌ，

ｔｈｅＬａｄｙ’ｓｇｉｆｔ 星光瓶，水晶瓶，盖

拉德丽尔的水晶瓶，夫人的水晶瓶，

精灵星光，盖拉德丽尔的礼物，夫人

的礼物。

ｐｉｐｅｗｅｅｄ（ｌｅａｆ）烟草叶（又见ｇａｌｅｎｎａｓ，

Ｎｉｃｏｉａｎａ 格里纳，尼可提阿那）

Ｐúｋｅｌｍｅｎ 普凯尔人（石像）

ＱｕｉｃｋＰｏｓｔ快邮专递

ＲｅｄＡｒｒｏｗ 红箭

ＲｅｄＢｏｏｋ（ｏｆＷｅｓｔｍａｒｃｈ）《西界红皮书》

Ｒｅｍｍｉｒａｔｈ（ｔｈｅＮｅｔｔｅｄＳｔａｒｓ）瑞米拉

斯（网星星座 即今天的昂宿星团）

ＲｈｙｍｅｓｏｆＬｏｒｅ 智者歌谣

Ｒｉｄｄｌｅｇａｍｅ 谜语游戏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法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ｇｅ 第二纪

ＳｅｃｒｅｔＦｉｒｅ 秘火

Ｓｅｅ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ｓ 远望石，见帕兰梯尔

Ｓｅｖｅｎ（Ｒｉｎｇｓ），ｔｈｅ （矮人的）七枚

戒指

Ｓｅ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ｓ 七魔石

Ｓｈａｄｏｗ，ｔｈｅ 魔影

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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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ｒｅｍｏｏｔ 霞尔莫特

Ｓｈｉｒｅｍｕｓｔｅｒ 霞尔民团

Ｓｈｉｒｅ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 霞尔纪年

Ｓｉｃｋｌｅ 希克尔星座 即今天的北斗

七星

Ｓｉｌｍａｒｉｌ 茜玛丽尔（宝石）

ＳｉｌｖｅｒＣｒｏｗｎ 银冠

ＳｉｌｖｅｒＴｒｅｅｓ，ｓｅｅｌＷｈｉｔｅＴｒｅｅ 银树，

见白树

Ｓｉｍｂｅｌｍｙｎ（Ｅｖｅｒｍｉｎｄ）辛贝铭伊花

（久心花）

Ｓｍｉａｌｓ 斯米阿尔，“洞穴”，霍比特人

对所居洞穴的称呼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ｔａｒ 南方星（烟草）

Ｓｏｕｔｈｌｉｎｃｈ 南林赫（烟草）

Ｓｐｒｉｎｇｌｅｒｉｎｇ 斯普林格圈舞

ＳｔａｒｏｆＥｌｅｎｄｉｌ 埃兰迪尔之星

Ｓｔａｒ，ａｓｅｍｂｌｅｍ，（１）Ｓｔａｒ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ｅａｎｏｒ，（２）ＳｔａｒｏｆＥｌｅｎｄｉｌ，ｔｈｅ

Ｅｌｅｎｄｉｌｍｉｒ，ａｓｅｍ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Ｋｉｎｇｄｏｍ，（３）Ｓｅｖｅｎｓｔａｒｓ（ａｂｏｖｅａ

ｃｒｏｗｍ ａｎｄ ａｎｖｉｌ），ｅｍ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Ｄｕｒｉｎ，（４）ＳｅｖｅｎＳｔａｒｓｏｆＥｌｅｎｄｉｌ

ａｎｄｈｉｓｃａｐｔａｉｎｓ
（１）ａｎｄ（３）ｈａｄｅｅｉｇｈｔｒａｙｓ，（２）ａｎｄ
（１）ｈａｖｅｆｉｖｅ．（１）ｗａｓｏｆｓｉｌｖｅｒ（２）

ｏｆ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ｒ

ｏｆＥｒｅｎｄｉｌ；（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

Ｐｌｏｕｇｈ（４）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ｒ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ｎｅ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ｏｆ

ｓｅｖｅ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９）ｔｈａｔｂｏｒｅａ

ｐａｌａｎｔíｒ；ｉｎＧｏｎｄｏｒ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ｓｔａｒｓ

ｗｅｒｅｓｅｔａｂｏｕｔａ ｗｈｉｔｅ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ｔｒｅｅ，ｏｖ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Ｋｉｎｇｓｓｅｔａ

ｗｉｎｇｅｄｃｒｏｗｎ．
作为象征的星：（１）费阿诺家族之星

（２）埃迪尔之星，埃兰迪尔之星

（精灵语），作为北方王国的象征

（３）七颗星（在皇冠上），代表杜林。

（４）埃兰迪尔和他的统治的七星标

志 （１）和（３）有八道放射状光线，

（２）和（４）有五道放射状光线。（１）

是银色的，（２）是菱形的，代表埃兰

迪尔之星；（３）代表北斗七星；（４）

最初在每艘携带帕兰梯尔船只的

旗帜上都有单独的一颗星；而在冈

多的旗帜上，七颗星一并位于代表

国王的飞翼王冠与盛开白花的白

树之上。

Ｓｔａｒ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Ｋｉｎｇｄｏｍ 北方王国

之星

ＳＴＩＮＧ 刺叮

ＳｔｏｎｅｏｆＥｒｅｃｈ，ａｔｒｙｓｔｓｔｏｎｅ（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Ｉｓｉｌｄｕｒ’ｓｏｖｅｒｌｏｒｄｓｈｉｐ），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Ｓｔｏｎｅ，ｔｈｅＳｔｏｎｅ．埃雷赫之石（伊

西尔德统治的标志），黑色的魔石。

ＳｔｏｎｅｏｆＭｉｎａｓＴｉｒｉｔｈ 米纳思蒂里斯

魔石

ＳｕｎｌｅｓｓＹｅａｒ 太阳未升起的年代

ＴａｌｅｏｆＡｒａｇｏｒｎａｎｄＡｒｗｅｎ 阿拉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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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温的故事

ｔａｌａｎ（ｆｌｅｔ）塔兰

Ｔａｌｅｏｆ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编年故事

Ｔｅｌｐｅｒｉｏｎ 特尔佩里翁

Ｔｈａｉｎ’ｓＢｏｏｋ

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ｈｅ （精灵）三戒

Ｔｈｒｅ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Ｍｅｎ 人类三大家族

Ｔｈｉｒｄ，Ａｇｅ 第三纪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ｌｖｉｓｈ”《译自

精灵语》

Ｔ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ｌｖｅｓ 高种精灵

之树

Ｔｒｅｅ，ｔｈｅ 白树 Ｎｉｍｌｏｔｈ，ｅｍｂｌｅｍｏｆ

Ｇｏｎｄｏｒ；ｄｅｓｃｅ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ｅｅｏｆ

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ｌｖｅｓ，Ｇａｌａｔｈｉｌ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ｏｆｔｈｅ

ＴｗｏＴｏｗ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ａｒ，Ｔｅｌｐｅｒｉｏｎ

ａｎｄＬａｕｒｅｌｉｎ（ＴｈｉｔｅＴｒｅｅａｎｄＧｏｌｄ

ｅｎ，Ｔｒｅｅｓｏｆ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Ｇｏｌｄ），Ｓｅｅ

ａｌｓｏｗｈｉｔｅＴｒｅｅ 尼姆劳思，冈多的

象征；高种／高等精灵的加拉西莱

恩树的后代；源自梵拉的双塔———

特尔佩里翁和劳瑞林（金银双树）

早年的树种。也见白树。

Ｖａｌｉｏｎｒｅ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瓦里诺利恩语

言

Ｖｉｌｙａ 维尔亚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Ｄａｙｓ 迁移时代

ＷａｒｏｆｔｈｅＲｉｎｇｓ 魔戒之战

ｗａｙｂｒｅａｄ 干粮（见ｌｅｍｂａｓ兰巴斯）

Ｗｅｓｔｍａｎｓｗｅｄ 见西方烟草，见烟草

叶

Ｗｅｓｔｒｏｎ，ｔｈｅ 西方语（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通用语）

Ｗｈｉ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白道会

ＷｈｉｔｅＣｒｏｗｎ 白冠

ＷｈｉｔｅＨａｎｄ 白手

ＷｈｉｔｅＴｒｅｅ（ｄｅａｄｒｅ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ｅｏｆ

Ｇｏｎｄｏｒ）枯树，冈多枯死的白树遗

骸。

Ｗｉｚａｒｄｒｙ 法术，（术士的）魔法

ＹｏｕｎｇｅｒＤａｙｓ（又见ＥｌｄｅｒＤａｙｓ）世

界还年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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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中洲地图集

中洲示意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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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示意分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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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示意分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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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多、罗翰、莫都边境交界地带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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